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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研究目的、研究现状及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者）
(1)

 是冷战后崛起并标名毛主义者而独树一帜的政党。1996年2月，该党宣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很快就从最初的100余人，发展到10年后拥有7个主力师的3万多正规军以及民兵等数十万人的地方武装，在军事上形成了对加德满都的战略合围。不仅如此，还逐渐在全国75个县中的32个县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或根据地，活动范围波及全国68个县，控制了加德满都和中心城市之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影响的人口有1000多万（占全国人口近一半），在尼泊尔形成了两种意识形态、两条发展道路、两个政权、两支军队并存对峙的政治军事社会局面。

然而就在武装革命取得重大成就的背景下，2006年11月，尼共（毛）却最终决定放弃坚持了10年的武装斗争，宣布走和平的议会道路，此后该党在2008年4月举行的尼泊尔大选中一举获胜成为执政党，并组成联合政府，然而不足9个月又被迫退出执政；2011年8月，该党东山再起，第二次执政，然而9个月后再度失去执政资格，直到2013年3月完全退出政府。2013年11月，尼泊尔举行第二届制宪议会选举，已经历了分裂的尼共（毛）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在大选中惨败，沦为议会第三大党。

同尼共（毛）坎坷命运紧密相连的，便是尼泊尔复杂多变的局势。尼泊尔1950年恢复王权，在国王特里布文和马亨德拉统治时期，国内局势总体上还算稳定。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尼泊尔开始持续动荡，1990年全国爆发大规模的人民民主运动，1996年尼共（毛）宣布开展人民战争，决定用武力推翻王室政权，在尼泊尔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此后尼泊尔国内形成一方以尼共（毛）为代表、另一方以王权为代表的两条道路、两个政权、两支军队、两种意识形态激烈尖锐的斗争和较量。在尼王室政权内部也存在王权与党权、国王与议会、各议会党派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权力纷争不止，政府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定，人民生活穷苦不堪。即便在2006年尼泊尔实现和平以后，国家政局动荡、社会不稳、经济低迷、人心不定的乱象，至今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尼泊尔动荡多变的局势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世代友好的中尼两国关系。从维护和传承中尼友好这个大局研究尼泊尔的局势及其变化，对我们调整对尼政策无疑是必要而有现实意义的。研究尼泊尔局势就需要研究尼共（毛）。尼共（毛）影响或主导尼泊尔局势长达20多年，目前仍是尼泊尔政坛一支重要力量。了解和关注尼共（毛）的历史与现状，对我们解开尼泊尔乱象之谜是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我们观察和分析尼泊尔局势的一把钥匙。

从2001年起，课题组负责人即笔者就着手搜集尼共（毛）的情况和信息，2006年起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2009年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并获准立项，2010年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项。2015年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的支持。从课题立项至今，5年多时间过去了。此间尼共（毛）和尼泊尔局势发生了复杂变化，但课题的价值和意义仍然未减。


 一　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尼泊尔是中国的重要邻国，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对我国维护西部边陲安全和稳定、制衡印度扩张主义和境外反华分裂势力、维护南亚局势稳定意义重大。

尼泊尔，全称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是南亚地区的一个内陆山国，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东北面与中国西藏自治区相邻，其余三面同印度接壤。国土面积14.7万多平方千米，人口有2600多万（2011年的统计）。尼泊尔虽是一个小国，但因地处中、印两个大国之间，战略地位特殊而重要，历来受到印度以及美、英等西方大国垂涎。

尼泊尔历史上是个王朝国家，从19世纪初开始沦为英国殖民地，1923年脱离英国独立，此后长期受印度控制。印度1947年独立后，在南亚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全面加强对尼泊尔的渗透和干涉，尼泊尔几乎沦为印度殖民地。1996年尼泊尔内战发生以后，印度政府主动向尼政权提供武器、物资等援助，帮助皇家军队镇压尼共（毛）。尽管尼泊尔2006年实现了和谈，国内局势趋向稳定，国家开始走上民主共和之路，但印度扩张主义势力仍奉行打压尼共（毛）的方针，积极扶植尼国内亲印势力，帮助亲印政党上台。这一政策至今未变。

尼泊尔动荡局势也引起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兴趣。美国借帮助尼政府清剿尼共（毛）之机，将自己的政治、军事、外交等触角伸向尼泊尔。2004年4月，美国国务院正式将尼共（毛）及其领导的武装列入境外“恐怖组织”名单。美国政府还向尼泊尔政府提供资金、武器、人员等方面大量帮助。英国也紧随美国支持尼政府“反恐”行动，提供资金、武器等方面的援助。在尼泊尔实现和谈、尼共（毛）成为合法政党以后，美、英等国仍不放弃敌视尼共（毛）的政策，竭力培植拉拢尼国内亲西方势力。

美、英等西方国家如此觊觎一个远在南亚的小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尼共（毛）领导人普拉昌达曾明确指出，“美国有个宏大的战略，布什（指小布什。——引者注）把中国和印度看作经济大国甚至是威胁。也许他们看到尼泊尔位于这两个大国之间，并相信如果这儿有不同他们的步调保持一致的势力存在，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美国是从战略的眼光看待尼泊尔的，而并不是它在这儿有什么经济利益。政治控制是关键”
(2)

 。

中国同尼泊尔是山水相连的亲密邻邦，两国有着历史悠久的经济文化交流，两国人民和睦共处、世代友好。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发展同尼泊尔的睦邻友好关系。1955年两国建交以后进入全新发展时期。平等相待、和睦共处、世代友好、全面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显著特点。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印、美等外部势力干涉尼内政，不可避免地给中尼两国关系蒙上一层阴影，给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带来严重威胁，甚至为南亚乃至亚太局势和平稳定埋下隐患。

进入新世纪以来，尼泊尔经历了从内战到和平、从专制到共和、从君主专制到多党民主的多次转变。这些转变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因素，给中尼关系发展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过去我国主要同王室政权打交道，工作对象相对单一和稳定。随着2006年王权被废黜，国家权力转到议会政党手里，各主要政党关系复杂，党派斗争激烈，政府更迭频繁，仅从2008年8月至2013年3月，尼泊尔政府不到5年就5次组阁。新的情况使我国对尼工作对象转向价值取向各异、党派之争激烈的几个大党。新的变化需要我们关注尼共（毛）以及主要政党的情况，努力构建两国新型的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

其次，尼共（毛）的崛起是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突出事件。研究该党的情况，有助于了解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动向，认识共产党人的议会道路等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并陷入新的低潮。从那之后的20多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共产党人经过努力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新发展。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个别共产党通过议会道路在本国上台执政。这是国际共运史上从未有过的。

苏东剧变后有两个国家的3个共产党经由议会道路上台执政。最先创下此先例的是尼泊尔的共产党——尼共（联合马列）。尼共（联合马列）1994年11月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组成一党政府。迫于反对党的强大压力，执政到第9个月下台。此后尼共（联合马列）在2009年、2010年重新短暂执政，2014年再次联合执政。

靠议会道路上台的第二个共产党是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摩共是前苏共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党组织的继承者。2001年2月，摩共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沃罗宁当选总统。2005年3月，摩共再度选举获胜，实现连续执政，沃罗宁再次当选总统。这是该党在恢复国家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因而获得广大选民支持的结果。而在2009年议会选举中，由于反对党结盟，摩共仅因一票之差竞选第三次连任失利。尽管如此，摩共连续执政八年，已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第三个通过议会道路执政的就是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尼泊尔的另一个共产党尼共（毛）。尼共（毛）有着独特的历史，经历了从议会道路到武装斗争、从武装斗争到议会道路、从议会党到执政党的三次跨越。2008年9月首次执政，2011年8月再度执政，目前是尼泊尔第三大党，也是最大的在野党。

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情况，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道路。无产阶级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列宁说，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以自身的革命实践验证了这一铁的规律。然而在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共产党不靠枪杆子而靠选票也能实现执政的情况。这是否意味着议会道路也能成为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一种方式？

在国际共运史上还一直存在着无产阶级革命究竟是选择暴力革命还是议会道路的争论。马克思主义一直批判放弃暴力革命、迷信议会道路的修正主义思潮。现在个别共产党也能走得通议会道路，这是否意味着过去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存在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有没有过时？怎样看待共产党人的议会道路？

由于过去没有一个共产党组织以议会道路的方式上台执政过，因此，有关问题的讨论和争论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分析，缺少具体的实例作为分析的依据和论证的基础。现在有了这样的实践。我们通过观察和研究这些党的议会道路，包括有典型意义的尼共（毛），可以获得比以往更进一步的认识。

目前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存在150多个名称为共产党的组织。除了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外，其余的都散布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绝大多数走的是合法的议会道路。有的还取得了一定成绩，在本国议会中拥有了一定比例席位，甚至在地方政权中长期执政。

尼共（毛）先是选择武装革命，后是转向议会道路，两者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不同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主要依靠武装斗争取得政权的革命道路，也不同于摩共、尼共（联合马列）单纯依靠选举取得执政地位的议会道路，同历史上缴械投降的共产党也有一定区别。尼共（毛）选择的道路，是否走得通，能走多远，这无论是对于从事议会道路的共产党，还是对于仍坚持武装斗争的共产党，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是一个鲜活的素材。

第三，尼共（毛）的兴起引起我国民众的较大关注。

苏东剧变以后，恐怕还没有一个国外共产党像尼共（毛）那样引起我国民众如此浓厚的兴趣。2012年1月29日，笔者在百度键入“尼共（毛）”一词，立刻搜索出127000条中文信息。“维基百科”“百度百科”等知名网站也把尼共（毛）单独列为词条予以介绍。

关于我国民众何时开始关注尼共（毛），很难给出一个确切时间。据笔者观察，应始于2001年。这一年，尼泊尔发生两起震惊世界的大事：一件是6月1日的王宫血案，比兰德拉国王全家遇害；另一件是刚登基不久的贾南德拉国王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认定尼共（毛）为“恐怖组织”，声称对其进行武力镇压。

尼泊尔是中国的友好邻邦。近邻突发变故，自然会引起我国民众的关心，担心邻国内乱影响中国周边安全。此外，该党党名含有中国领袖的名字，主张以马列毛（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为指导，在尼泊尔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不免令我国民众好奇。人们还发现尼共（毛）不仅是一个宣称代表尼泊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组织，而且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此背景下，一个名称为“当代国际共运网”（http://www.gjgy.org）的中文网站在2003年注册开通后便以“尼泊尔革命”为专题，登载并汇集了大量有关尼共（毛）的报道、评论、译文、文章等。网站甚至还能提供下载尼共（毛）领导人的讲话、尼共（毛）解放区的群众集会、尼泊尔革命电影、革命音乐等视频影像资料。据说这是一家由网友自建自办的民间网站，没有固定经费和专职人员。尽管如此，网站内容十分丰富，是我国网民了解尼共（毛）的重要窗口。

该网站的另一突出贡献就是刊载了不少网民自发翻译的尼共（毛）资料。署名为红石、52china、星火翻译等网友，大量翻译了尼共（毛）领导人的讲话、文章、活动、尼泊尔革命的最新进展等，还译介了尼泊尔、印度、美国等国媒体有关尼共（毛）的报道、尼共（毛）领导人访谈、尼泊尔国家的立场和表态等。美国女记者李·奥内斯托1999年春深入尼共（毛）解放区采访形成的系列报道还被署名为洛崇的网友译成中文，迅速在网上流传。

“当代国际共运网”刊载的各类信息，对尼共（毛）领导人论文集的翻译以及对美国记者访问尼共（毛）根据地系列报道的翻译影响颇大，有一定代表性，对准确了解尼共（毛）领导人的思想、理论和观点，对及时澄清国内一些人对该党理论和政策的误解曲解，都是极其有益的。这些翻译过来的信息，连同网民的意见和评论，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成为了解尼共（毛）、尼泊尔内战以及尼泊尔局势的重要信息来源。20042005年，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一股跟踪尼共（毛）动向、分析尼泊尔局势、讨论中尼关系的热潮，2006年底达到第一个高潮。

2006年初尼泊尔局势呈现和平曙光，我国政府对尼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2007年12月，中联部部长王家瑞访问尼泊尔期间专门会见了尼共（毛）总书记普拉昌达。这是中国官方领导人首次接触尼共（毛）领导人。2008年8月普拉昌达访华，受到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亲切会见。此间和此后，中国媒体开始大量报道尼共（毛），中国掀起了关注尼共（毛）的第二个热潮。

2009年5月尼共（毛）退出执政以后，我国民众的关注热情开始减退。前文提及的红石、52china、洛崇等网友的兴趣也渐移别处。“当代国际共运网”2008年注册到期，没有再继续办下去。2011年8月，尼共（毛）再度执政，我国媒体及时做了跟进报道，虽然也有不少民众关注，但热度大不如前。尤其在巴特拉伊担任总理期间，尼共（毛）发生蜕变，出现分裂，力量和影响大幅下降，民众的兴趣锐减。到2013年11月尼共（毛）大选落败至今，对其予以关注的网民寥寥。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遗留的问题值得思考。


 二　国内外研究状况

1．西方的关注与研究

笔者2012年2月6日在Google键入CPN（M）［尼共（毛）的英文缩写］，结果检索出9280000条英文信息，这与同期的127000条中文信息相比，表明尼共（毛）在英语世界也广受关注，其程度不亚于中国，还表明研究尼共（毛）及尼泊尔局势不能仅局限于中文资料。

1996年尼共（毛）武装起事后，起初因影响小并未引起西方的关注。后来随着尼共（毛）军事力量的增强、根据地的扩大，对王室政权的威胁加剧，西方媒体、学者包括一些研究机构才开始关注尼共（毛）。在这一过程中，媒体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西方主流媒体很快把尼共（毛）定义为恐怖组织。

《纽约时报》是一份在美国纽约出版、全世界发行的综合性日报，拥有1100多名记者编辑组成的庞大新闻团队，遍布世界26个国家和地区。因为其大量报道国际新闻而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在西方主流媒体界占有一席之地。透过该报眼里的尼共（毛），可管窥西方主流媒体是如何看待尼共（毛）的。

《纽约时报》拥有完备的可供检索和查阅的英文数据库。检索发现，该报从1999年发表第一篇含有尼共（毛）信息的报道到2011年12月6日，12年间一共刊载了344篇关于尼共（毛）的报道，总量近20万英文单词，涵盖尼共（毛）及尼泊尔在各个时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2006年之前，对尼共（毛）的关注逐年升温，2006年达到顶峰；2006年之后，虽然中间有起伏，但关注度总体下降。

《纽约时报》1999年5月21日刊发的一篇报道首次提到尼共（毛）。这篇报道主要介绍当年5月初尼泊尔举行的议会大选。在文章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信奉毛主义的起义者们要求民众联合抵制投票，但结果还是有超出60％的选民投了票。”
(3)

 这里“信奉毛主义的起义者”（Maoist insurgents）就是指尼共（毛）。

同年6月6日，同一作者的另一篇报道8处提到尼共（毛），内容涉及尼共（毛）何时发动革命、对大选的干扰、政府的防范措施、警方的立场、尼共（毛）发动革命以来双方人员伤亡情况等。报道还援引警方的机密文件透露：到1999年，尼共（毛）已拥有200名训练有素的战士，加上学生和工人组成的民兵组织，可动员的军事力量超过4000人。报道还指出，尼共（毛）宣称控制了尼泊尔的37个县，但警方只承认在尼西部4个偏远山区县有活动频繁的尼共（毛）游击队。他们袭击的主要对象是警察哨所和当地农业银行。报道篇幅只有1100个单词，但从多个侧面介绍了尼共（毛），表明《纽约时报》开始对其予以重视。

值得提及的是，报道首次使用rebellion一词。这是个贬义词，英文有谋反、叛乱等义，意指尼共（毛）从事的是反政府的武装叛乱。报道还把terrorism（恐怖主义）同尼共（毛）联系起来，谴责“人民战争”是“精神错乱的恐怖主义行径”
(4)

 。报道还援引尼泊尔官员的话，认为恐怖活动已造成70多名平民和40多名警察死亡。这篇报道的特点是明确给尼共（毛）定了性。此后该报经常使用rebel（叛乱者）一词称呼尼共（毛），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尼共（毛）是连无辜平民都不放过的“邪恶组织”。

到了2000年，《纽约时报》只在世界新闻简报中介绍尼泊尔局势时两次提到尼共（毛）。然而到2001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对尼共（毛）的报道猛增到29篇。同年7月8日报道的标题首次出现指代尼共（毛）的rebel一词
(5)

 ，而7月24日的报道标题首次明确使用Maoist Rebels（毛主义叛乱者）
(6)

 。2002年初，美国官方表示关注南亚局势，声称支持打击尼共（毛），《纽约时报》有关尼共（毛）的报道当年就激增至50篇。此后在20032005年报道量有所下降，但每年都在30篇以上。2003年32篇，2004年37篇，2005年34篇，2006年又激增到73篇，这与当年尼泊尔局势转向和谈有关。

笔者统计，1999年5月到2006年7月，《纽约时报》在这7年多的时间里，对尼共（毛）的报道有260篇，占19992011年这12年总报道量的77％。总的倾向是按照1999年6月6日报道定下的基调，把尼共（毛）描绘成反政府的“恐怖组织”。有关报道不断出现如下信息：“叛乱分子”在银行、学校、公交车、街道、机场等公共场所制造爆炸，造成多少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无辜平民伤亡；“叛乱者”如何袭击偏远城镇、警察哨所甚至加德满都，造成多少警察、军人或无辜人员伤亡；叛乱者的“恐怖活动”如何加剧了国内紧张气氛，如何影响了社会稳定，如何给国家经济特别是旅游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尼政府如何主动伸出橄榄枝，但尼共（毛）执迷不悟拒绝和谈；等等。

2003年1月16日《纽约时报》在“国际短讯”栏宣称：“尼泊尔：内战敲响了儿童的丧钟。据加德满都人权组织报道，自1996年毛主义分子发动叛乱以来，2000名尼泊尔儿童成了孤儿，4000人流离失所，168人被杀害。尼泊尔关注童工问题中心声称，由于叛乱，有10000名以上儿童拒绝接受教育。该中心主席吉奥里·普拉丹表达了自己看到儿童应征参加毛主义军队报道时的忧虑。”
(7)



2004年12月9日的一篇报道以《毛主义分子诱使少年卷入尼泊尔战争》为题，以政府军残忍杀害一名17岁女“叛乱分子”为切入点，讲述尼共（毛）如何违反人道主义原则，使用诱拐、绑架、恐吓等手段，强迫或变相强迫成千上万名不满18周岁未成年人包括未成年少女加入游击队从事“恐怖活动”，使许多年轻人因此丧命。文章指出，长达8年的内战已夺去10600条生命，现在又吞噬孩子们的生命。文章还援引尼泊尔人权组织的统计指出，截至2004年，被尼共（毛）诱拐的孩童至少有8000名，他们被强迫参加为期1到3天的“民主人民教育”教化营活动，这些被招募来的孩童主要为尼共（毛）充当信使和宣传员。
(8)



当然，《纽约时报》丑化尼共（毛）的言论也不断遭到美国左翼媒体和国际革命人士的抨击。在美国，还存在一个同情和支持尼共（毛）的政党——美国革命共产党。这是一个信仰毛主义的共产主义组织，于1975年创建。现任领导人为鲍勃·阿瓦基安。美革共认为美帝国主义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美国人民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才能解放自己。该党机关报《革命工人》在尼共（毛）发动革命后不久就开始报道有关情况，1996年8月25日发表的李·奥内斯托的一篇报道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人民战争爆发第一天的情况。
(9)

 此后，《革命工人》和李·奥内斯托发表了大量介绍尼泊尔革命的报道。

1999年春，李·奥内斯托受美国革命共产党的委托，深入尼共（毛）解放区罗尔帕和鲁孔两县进行采访，历时5个月写成系列长篇通讯《来自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报道》。《革命工人》从1999年7月开始逐篇发表以后，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信仰毛主义的国际左翼力量中引起巨大轰动。“全世界的人都惊呆了，没想到在这闭塞的南亚山国里，还有尼共（毛）这样一支武装。”
(10)

 报道站在尼泊尔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充分肯定并热情讴歌了尼共（毛）发动武装革命的正义性，称赞这是尼泊尔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武装反抗封建资本反动统治的正义斗争，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尼共（毛）领导的尼泊尔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的西方左翼媒体和政党普遍认为，李·奥内斯托是踏上尼泊尔这片红色热土的第一位西方记者，是尼泊尔的“埃德加·斯诺”。《革命工人》刊载的这篇通讯以及李·奥内斯托此后所写的大量报道，较为全面地宣传了尼共（毛）及其革命活动，促进了该党同国际兄弟党和友好人士的联系，为尼泊尔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为尼共（毛）同美帝国主义干涉势力的抗争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革命工人》还对《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丑化尼共（毛）的报道及时进行了批驳和澄清。针对《纽约时报》2003年1月16日刊载的报道，《革命工人》在同年2月2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媒体采用不实手法进行反共宣传的一个典型例子。首先，《纽约时报》引用的死亡数字是来自双方的死亡人数，但报道却暗示所有死亡都是由毛主义者这一方造成的，似乎与尼政府军没有任何关联。其次，失去父母的孤儿大多数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被政府杀害或关进了监狱，被杀死的儿童也绝大多数死于尼政府军之手。第三，之所以出现不少儿童失学的情况，是由于教师中的反动分子离开了游击队控制的地区、许多学校被迫关闭所致，但毛主义者却已在他们的根据地又建起新的学校，实施教育。第四，关于4000人流离失所要做具体的分析。革命确实引发了农村地区的震荡，但大多数人离开乡村是因为政府的“搜捕消灭”行动，也有一些人离开毛主义者控制的地区是由于他们是和政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反动派，或者是不支持毛主义者的人员，还有的人仅仅是为了寻求躲避战争的困难境地和冲突。
(11)



《革命工人》在同一期还刊发了李·奥内斯托写的一篇文章。作者根据自己在尼泊尔实地采访经历，运用大量事实和数据说明，绝大多数手无寸铁的尼泊尔儿童是死于政府军之手。比如，尼泊尔革命第一位烈士就是一名死于警察之手的儿童。一位皇家军队军官也承认在激烈的战场上，政府军是不会考虑区分男人、女人或是儿童的。尼共（毛）还严格禁止不满18周岁的人参军。李·奥内斯托指出，数百万尼泊尔儿童生活在极度贫困和野蛮奴役的状态下，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尼泊尔社会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发动革命推翻压迫和奴役尼泊尔儿童以及尼泊尔人民的专制制度，包括儿童在内的广大尼泊尔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
(12)



尼共（毛）合法化以后，特别在2008年赢得大选以后，《纽约时报》有关尼共（毛）及尼泊尔局势的报道有所减少。2007年为20篇，2008年为23篇，2009年则下降到6篇。但随着2009年5月尼共（毛）下台之后，尼泊尔局势动荡加剧，对尼共（毛）的报道略有增加，2010年16篇，2011年11篇。尽管如此，相对2006年高峰期而言，报道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

从学术界的情况看，美国左翼周刊《全球策略信息》（EIR）1995年11月刊登圣蒂纳·彼得的一篇文章，通过分析“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RIM）的宗旨以及尼共（毛）同该组织的联系，得出了尼共（毛）将要发动武装革命的结论。
(13)

 这是对尼共（毛）革命的较早预言。从2001年起，国外研究机构和英文期刊陆续发表了介绍尼共（毛）及尼泊尔局势的文章。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成立的尼泊尔和喜马拉雅研究会是最早关注尼共（毛）的学术团体。研究会创办的学术期刊《喜马拉雅》在2001年第21期刊载了斯蒂芬·L．米克塞尔的文章——《毛主义运动及其对尼泊尔民主的威胁》，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尼共（毛）的宗旨、目标、纲领、政策，尼共（毛）的武装力量及根据地发展情况，尼泊尔政府的立场、举措等。
(14)



美国《哈佛国际评论》2001年春季版以《人民战争？》
(15)

 为题，扼要介绍了尼共（毛）发动革命的起因、历史传承、妇女参加革命的情况、尼共（毛）革命目标及其发展前景等。英国《柳叶刀》杂志在2001年秋季版发表了菲利普·C．史蒂文森的《通向民主的痛苦之路——尼泊尔国内危机》一文，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并引用翔实的资料，介绍了尼泊尔警察残忍对待在押的反政府人员，认为60％的招供是警察严刑逼供得来的，还详细描述了折磨给受害者带来身体、心理等创伤。
(16)



2001年以后，关注尼共（毛）及尼泊尔局势的论文逐渐多了起来。笔者查阅EBSCO、SAGE英文数据库，从2001年到2006年，研究尼共（毛）及尼泊尔内战的文章有20多篇，内容包括内战的起因、尼共（毛）的发展情况、战争造成的伤亡、尼泊尔的困境及前景等。

美国学者摩哂陀·劳伦斯在2004年9月发表《尼泊尔集权政治与毛主义叛乱的发展》一文，详细说明了尼泊尔权力过分集中以及国家强调集权的政治文化，滋生了普遍存在的权力滥用与腐败，由此造成的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使政府无力抵抗毛主义运动的发展。
(17)

 美国康奈尔大学萨拉·施奈德曼在2004年9月发表的论文，从发生在1984年尼泊尔警察集体屠杀辛杜帕尔乔克县皮斯卡尔（Piskar）村民惨案说起，系统回顾了当权者暴力镇压尼泊尔底层民众的历史，试图说明毛主义运动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18)

 米纳·阿查里雅2005年5月发表《君主制、民主、馈赠与尼泊尔毛主义运动——关于不成熟的民主的教训》一文，从尼泊尔社会的历史、经济、地理特点、国际社会馈赠等方面，运用大量事实和数据说明民主必须反映并代表现存政治力量的状况才有生命力，同时指出尼泊尔不成熟的民主是毛主义运动产生的重要土壤。
(19)



美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S．曼叟卜·穆尔希德和斯科特·盖茨在2004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根据英国国际发展部2002年提供的权威数据，指出尼泊尔内战的起因，不是因为尼共（毛）出于对权力和利益的贪婪而发动革命（贪婪者可以去倒卖石油、贩毒，而不是冒着生命危险闹革命），而是由于尼泊尔社会内部存在的种族歧视、等级制度等造成起点不平等（horizontal inequality）的缘故，包括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公共领域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公共服务和课税方面的不平等、经济政策的不平等等。
(20)



南亚人权论坛（SAFHR）项目执行人丽塔·曼昌达在2004年发表的《尼泊尔毛主义叛乱：激进的女性描述》一文中，运用材料和事实分析了尼泊尔妇女尤其是贾那贾提族妇女参加毛主义运动的原因，还探究了妇女参加革命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放自己的问题。
(21)

 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叙丽娅·苏贝迪在2005年发表的文章中，从尼泊尔的视角探讨了毛主义叛乱背景下的印尼关系，主张这两个国家摒弃前嫌，在打击毛主义叛乱问题上协调立场与行动，还希望印度在呼吁国际社会比如联合国旨在促进和平解决尼泊尔内战问题上发挥主要作用。
(22)

 印度查谟大学战略与区域研究中心学者苏吉塔·塔普里尧在《尼泊尔处在政治的十字路口上：印度的选择》一文中，要求印度根据尼泊尔出现三股政治势力即王权、议会党派与尼共（毛）这一新情况，适时调整对尼政策，如支持尼泊尔实行包括尼共（毛）在内的多党民主政治和君主立宪制度。
(23)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尼泊尔研究中心也是一家专门研究尼共（毛）及尼泊尔局势的学术机构，该中心2004年发表阿洛克·K．布卡拉、尼尔·J．米切尔和玛尼·尼帕尔三人合写的研究报告，从机会、民主和政治暴力的角度分析了尼泊尔内战爆发的原因。
(24)

 2005年发表了尼泊尔前财政部长德文德拉·瑞吉·潘戴博士的文章，系统介绍了尼泊尔社会的腐败问题。
(25)

 2007年又发表了玛尼·尼帕尔和阿洛克·K．布卡拉、基肖尔·葛文德三人合写的研究报告，分析了不平等和社会的两极分化是尼泊尔内战的主要因素。
(26)



此外，日内瓦国际组织研究项目（PSIO）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200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尼共（毛）的历史和相关参考文献。
(27)

 苏纳尔·辛格、卡金德拉·达哈尔和爱德华·米尔斯2005年6月在《国际健康平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介绍了内战双方的行为给尼泊尔社会带来严重的人权问题。
(28)

 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环境研究系纳班·巴拉尔、约耳·T．海伦2006年4月发表的文章，介绍了内战给尼泊尔社会、经济、司法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
(29)



2006年底尼泊尔和谈之后，尼共（毛）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一个重要对象。特别在赢得2008年4月大选之后，这种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少西方学者包括尼泊尔学者开始系统研究尼共（毛），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著作。比如挪威特罗姆瑟大学社会科学系什蒂安·布罗克维特2007年6月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系统分析了尼共（毛）加入和平进程的原因，认为2005年贾南德拉发动政变使尼共（毛）同主要政党合作成为可能，尼共（毛）奉行“原则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促使其同主要政党达成妥协。印度支持尼泊尔主要政党与尼共（毛）和谈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30)



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摩哂陀·劳伦斯在《子弹、选票和奖励——尼泊尔毛主义者在21世纪的胜利》一文中，从尼泊尔民众希望国家能有改变、期盼社会和平稳定、尼共（毛）实施了有效的竞选策略等方面，分析了尼共（毛）2008年4月大选获胜的主要原因。
(31)

 小仓·净子所著的报告《寻求国家政权：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者）》扼要介绍了尼共（毛）的历史及其同主要政党的和谈。
(32)

 第三世界论坛（TWF）非洲办公室主任萨米尔·阿明则在文章中热情赞扬尼共（毛）给尼泊尔社会带来革命性的进步，同时也指出尼共（毛）领导尼泊尔面临的诸多挑战，比如土地改革、尼共（毛）军队的出路、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人民民主、封建制度的去留、国家经济独立等。
(33)



就在期刊杂志发表大量论文的同时，尼泊尔及西方学者也出版了研究性的著作。检索Google图书，从2007年到2014年，以尼共（毛）为主题的著作有10余部。专门研究内战时期的尼共（毛），有赫特·迈克尔《喜马拉雅的人民战争：毛主义叛乱》（2004）
(34)

 、布万·钱德拉·乌普瑞蒂《尼泊尔毛主义者：从叛乱到回归主流政治》（2008）
(35)

 、乌德卜·皮亚库里雷尔《尼泊尔毛主义运动：社会学的视角》（2008）
(36)

 、摩哂陀·劳伦斯等人《尼泊尔毛主义叛乱——21世纪革命》（2009）
(37)

 、洛克·瑞吉·巴拉尔《毛主义叛乱的尼泊尔》（2011）
(38)

 、朱迪思·佩蒂格鲁《褪去神秘面纱的毛主义者：尼泊尔内战的日常生活》（2013）
(39)

 、希里·普拉萨德·迪乌科塔《十年内战和对孩子的教育影响》（2014）
(40)

 等。

专门研究尼泊尔和谈以后的尼共（毛）及尼泊尔局势的著作，有摩哂陀·劳伦斯《尼泊尔政治和民主化之争》（2007）
(41)

 、塞巴斯蒂安·厄克尔《尼泊尔民主的前景》（2009）
(42)

 、比什努·瑞吉·乌普瑞蒂《尼泊尔从战争到和平：历史的遗产和未来的展望》（2009）
(43)

 、塞巴斯蒂安·冯·艾恩西德尔等人《尼泊尔转型：从人民战争到脆弱的民主》（2012）
(44)

 、阿迪蒂亚·阿迪卡里《从子弹到投票箱：尼泊尔毛主义革命的故事》（2014）
(45)

 等。

此外，还有著作探讨了尼共（毛）的意识形态问题、尼泊尔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尼泊尔内战对人权的破坏、种族政治与边缘民主在尼泊尔的兴起、尼泊尔的联邦制应吸取印度的教训等。
(46)

 尽管随着尼共（毛）在2009年5月下台和此后影响的变弱，西方的研究热度有所减缓，但仍是一个受关注的话题。

据笔者观察，西方媒体和学术界关注尼共（毛），大体有两点原因。

一是西方民众尽管对共产党并不陌生，但对武装斗争的共产党还缺乏了解，难免有好奇心。主张革命的共产党曾在20世纪前半叶非常活跃，20世纪后半叶特别在苏东剧变后逐渐衰落。东南亚、拉美等地不少党自行解散或转为合法党，幸存的几个也没多大影响。唯独尼共（毛）是个例外。此外，尼共（毛）还信仰毛泽东思想，宣称以中国革命为榜样，尼泊尔又是中国的邻国，尼共（毛）的存在和发展会不会有中国在背后支持？中国政府对尼共（毛）是什么态度？诸如此类的疑惑容易成为西方媒体乃至学术界借机炒作或借题发挥的一个噱头。

二是西方媒体和学术界的职责所在。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和学术界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服从并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大肆宣传资本主义的成就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竭力丑化和诋毁社会主义事业，在全球范围削弱和对抗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共运史上，当共产主义思想刚在欧洲大陆传播时，欧洲的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就视之为幽灵大加挞伐。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在苏俄建立以后，欧洲14国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就毫不犹豫地联合起来，发动侵俄战争，企图把列宁领导的新生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随着苏联的强大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看到使用武力从外部推翻社会主义政权已无可能，转而推行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寻找代理人进行和平颠覆的战略。

无论是武力推翻还是和平颠覆，西方的媒体和学术界都扮演着吹鼓手、马前卒的重要角色。从思想上、舆论上丑化歪曲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其政权构成直接威胁的无产阶级革命，就被西方媒体人和主流学者视为自身义不容辞的职责。在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就把和平演变的重点转向中国。其中一个重要手法，就是推动否定和丑化中国党和中共领袖的历史虚无主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方势力不能容忍其他国家还有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因此，随着尼共（毛）力量的增强，运用媒体的力量进行丑化，削弱其影响，同时离间中尼关系，成为美国等西方媒体和学者的共同使命。

2．国内的研究倾向、研究重点与本课题的研究目标

我国学者关注尼共（毛）略晚于西方。从2001年起陆续有文章介绍该党。从关注的问题和研究的状况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012006年。此时的尼共（毛）还处于非法状态，我国政府为维护中尼友好大局，同王室政权保持一致立场。受此背景的影响，尼共（毛）一般被视为反政府的“恐怖组织”，不仅成为尼泊尔局势动荡的“罪魁祸首”，而且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这一看法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但还有一种看法，在当时完全迎合了西方的论调。其不仅认为尼共（毛）是个非法的“恐怖组织”，而且还认为它是国际极左政党的代表，串通中国国内极左势力阴谋推翻中国现政权，是排华反华的反动政党。此观点危言耸听，遭到不少网民的批评。

在这一阶段，也逐渐形成另一种不同的声音：主张从尼泊尔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判断该党的性质及其领导的革命的意义；提出不宜盲目跟着西方的调子，把坚持武装斗争的共产党统统归类为“恐怖组织”，同时警惕西方反华势力干涉尼内政，影响我国安全。
(47)

 在警惕美、英、印等外部势力插手尼内政等问题上，傅小强、王宏纬、颜从文等学者联系历史及时分析了这些国家的意图以及对我国国家利益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还包括尼共（毛）的历史由来、尼共（毛）发生内战的原因、尼共（毛）的纲领政策主张、尼泊尔内战的局势及其如何发展等。王宏纬、康秀英、宋志辉、刘善国、何朝荣、张惠兰、王伟、蓝建学、贾鹏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有较大的代表性。大体从2005年起，一些学者逐渐把目光聚焦于尼泊尔社会内部，从尼泊尔的历史、民族、政党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矛盾、民众生活等方面分析尼共（毛）闹革命的缘由，探讨尼泊尔局势的发展和走向，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尼共（毛）的历史、现状、困境和挑战。

这一时期是国内研究尼共（毛）的起始阶段，主要任务是收集整理并介绍尼共（毛）的情况。

第二个阶段是20072009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尼泊尔实现了和谈，国内局势总体趋于稳定，但仍有许多亟待处理的重大问题。此间还发生了不少重要事件。中尼两党关系建立。

尼共（毛）合法化后，我国及时转变了先前的立场和态度，同尼共（毛）建立了正常联系。这些变化有力推动了国内对尼共（毛）和尼泊尔局势的关注和研究。

我国报纸、杂志等主流媒体开始介绍尼共（毛）及其领导人。《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参考消息》、新华网、人民网、环球网等，对尼泊尔和谈进行了大量报道。2007年2月，《环球人物》特约记者张松在加德满都采访普拉昌达，这是第一位中国记者采访尼共（毛）最高领导人。采访后的报道向中国读者直观描述了这位在尼泊尔家喻户晓的神秘人物。
(48)

 此后，《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同舟共进》等杂志也发表了介绍普拉昌达和尼共（毛）的文章。普拉昌达就任总理后的首次访华更是受到中国媒体的追捧。

媒体的关注也推动着学术研究，学术界取得了数量可观的成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热潮。这一时期的研究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有巨大的提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尼共（毛）放弃暴力革命，选择和平议会道路的背景、原因；2008年4月尼共（毛）赢得议会大选的原因；上台后的执政情况与2009年5月普拉昌达辞职事件；尼共（毛）领导民主革命胜利发展的原因和意义；美、英、印等外部势力插手尼内政对尼局势的影响；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之路的困境与前景；尼共（毛）同中共关系的建立以及两国关系的发展；等等。

汪亭友、贾鹏、王剑、时宏远、宋志辉、王建树、胡为雄、王宗、单小桐、袁群、徐扬、常建刚、何朝荣、聂运麟、龙兴春、楼春豪等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此间，贾鹏等学者比较早地看到了尼泊尔和平的曙光，署名为刘乃强的文章较早提出中国外交应如何应对尼泊尔乱局、如何面对合法的尼共（毛）等问题，认为这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主张中国政府要有所作为。
(49)

 常建刚、何朝荣、袁群等译介了尼共（毛）领导人的主要文章和思想。还出现了以研究尼共（毛）为主要对象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
(50)



本课题的前期研究成果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得到原中央领导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人的肯定和赞赏。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同志2008年6月13日在笔者发表的有关尼共（毛）的两篇文章
(51)

 上批示：“写得好，写得及时。对尼共（毛）的发展壮大及取得胜利的途径，介绍具体，分析透彻，对了解尼共（毛）很有帮助。”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现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同志，也高度评价笔者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提交的多篇研究尼共（毛）问题的文章和内部报告。

第三阶段是2009年5月至今。总的倾向是由热潮趋向平稳。研究的重点包括普拉昌达辞职事件、2009年5月开始的尼帕尔政府、2011年2月开始的卡纳尔政府、特别是2011年8月标志尼共（毛）再次上台的巴特拉伊政府等，其中巴特拉伊政府尤其受到关注。研究学者包括汪亭友、张培、段玉、单小桐、龙兴春、楼春豪、吴国富、时宏远、王静、李涛、刘秧、唐田等。研究尼泊尔的对外关系特别是中尼关系成为热点。吴兆礼、赵萍、谢士法、邢红梅、吴国富、李莲莲、杨晶鑫、李涛、戴永红、黄正多、李燕、李涛、王新有、赵畅、王艳芬、宋国栋、李敏、卢远、穆阿妮、袁群、刘丹蕊、尚永强等学者，从历史与现状等多个角度介绍并分析了尼泊尔同印度、美国、中国的关系，就如何发展中尼关系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还出现了以统一尼共（毛）和尼泊尔对外关系为主题的硕博学位论文。
(52)



上述研究情况和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也还有一些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第一，多数学者是把尼共（毛）和尼泊尔局势当作一个国际问题来对待的。应该看到，这不仅是个国际问题，而且还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范畴的问题。尼共（毛）是一个信仰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组织，自称领导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不论人们对此作何评价，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视角，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都是有价值的。

第二，还需要系统研究尼共（毛）。笔者2013年10月查阅《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结果显示，2001年以来研究尼共（毛）的文章不到50篇。有关的专著只出版过一部，侧重分析尼共（毛）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系统介绍尼共（毛）的历史并将该党的历史、革命与理论结合起来分析的著述还没见到，需要在继续挖掘、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

本课题主要有三个层面的目标：一是要厘清尼共（毛）的历史，搞清其间的基本脉络和发生的主要事件，分析该党的指导思想、基本纲领、路线、方针与政策等；二是以尼共（毛）为切入点，解读尼泊尔复杂多变的局势，分析现象背后带有规律性的特点；三是考察印度、美国等西方国家如何插手尼泊尔内政，探究应对之策；四是就如何发展中尼两国关系和两国党际交往提出一些建议和思考。


 三　本课题研究遵循的原则与方法

任何研究的第一步，都要尽量占有翔实可靠的资料。尼泊尔通用英语，为课题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提供了便利。从目前掌握的文献与资料看，大体分为以下几类：

1．尼共（毛）领导人的著述、讲话，包括媒体对他们的访谈。有关这些著述、讲话、访谈的文章数量庞大，其中最重要的是尼共（毛）中央委员会2004年1月编辑出版的尼共（毛）领导人文集——《尼泊尔革命的问题与前景——普拉昌达同志和尼共（毛）领导人文集》。它汇集了尼共（毛）主要领导人普拉昌达、维迪亚、巴特拉伊、阿南塔、巴瓦娣、赫西拉·亚米、古拉夫等从20世纪90年代到和谈前撰写的23篇文章，其中普拉昌达的最多，计有16篇。文集按照8个专题，即思想·哲学问题、政治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组织问题、妇女问题、联合阵线·民族问题及国际问题，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尼共（毛）领导的这场革命，对了解尼泊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很有帮助。

2．毛主义政党或组织的刊物刊载介绍尼共（毛）及尼泊尔革命的报道和文章。代表性的刊物主要是三种：一是尼共（毛）自办的刊物，如其党刊《工人》，1993年创办，自1996年起，几乎每年出版1期，截至2008年共出版12期。再如尼共（毛）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半月刊《红星》杂志以及不定期发布的公告等；另一种是美国革命共产党创办的《革命工人》（现更名为《革命》）。这是一份周报，从1996年起刊发了数百篇介绍尼共（毛）和尼泊尔革命的报道与文章。仅李·奥内斯托在19962005年10年间发表的就有近70篇；还有一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编辑出版的杂志《赢得整个世界》。刊名取自《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自1985年起，每年出版1到2期（有时3期），到2006年出版了32期。尼泊尔革命发生后，该刊辟专栏予以介绍。

3．尼泊尔主要媒体、官方网站刊载的报道和消息。影响较大的如尼共（毛）自办的新闻网（和谈后停办）、尼泊尔新闻网、新兴的尼泊尔、坎提普尔新闻网、尼泊尔政府网、尼泊尔警方网站、尼泊尔皇家政府驻华使馆网站、国际主义尼泊尔团结论坛、BANNEDTHOUGHT.NET等。这些网站有的今天已打不开或被废止，不少资料和内容也见不到了。但在尼泊尔和谈前，这些网站是查找尼共（毛）信息的主要渠道。

4．尼泊尔境外媒体、网站发布的消息。如印度的《印度教徒报》，美国的《纽约时报》，中国的新华网、环球网、《环球时报》等。

5．国外英文期刊如EBSCO、SAGE登载的文章和亚马逊网上书店出版的著作等。

6．中国学者登载的文章以及出版的著作。

掌握资料只是奠定了研究的基础。具体开展研究，还需要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笔者以为，研究像尼共（毛）和尼泊尔局势这样复杂的问题，应遵循以下原则和方法。

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基本立场。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研究（极少数除外），一般都会涉及一个世界观与基本立场的问题，总要以相关理论和观点为指导。纯客观的研究是没有的，淡化意识形态也是做不到的。对研究像尼共（毛）这样的共产党组织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理论，只有坚持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尼共（毛）和尼泊尔局势，是本课题研究遵循的首要原则。

其次，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方法。列宁指出：“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
(53)

 所谓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到本课题的研究，即尽量占有详尽可靠的资料，全面把握事件发生、发展的情况，透过现象看本质，认清事件的实质。

再次，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目前尼泊尔局势千头万绪，需要我们善于找出并抓住主要矛盾、主要问题。总的来看，相对于同国外的矛盾，尼泊尔的国内矛盾是主要矛盾；相对于同国内的其他矛盾，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在各阶级矛盾中，尼泊尔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各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都围绕并从属于这两大阶级的矛盾。

此外，还要做到分析客观，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以论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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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文中使用的简称尼共（毛）是指19952009年1月期间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者），统一尼共（毛）是指2009年1月至今的尼泊尔统一共产党（毛主义者），跨越这两个时期的使用尼共（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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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尼共（毛）的历史由来及其决定发动武装革命的背景


 第一节　尼泊尔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

一　尼泊尔共产党的创立及其初期活动

尼泊尔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传说在公元前8世纪，从中国西藏地区和缅甸移居来的阿希尔人（Ahir）在加德满都地区建立第一个王国。之后，克拉底人（Kirati）结束阿希尔人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公元300年，李查维人（Licchavi）由印度侵入加德满都，引进印度教的种姓等级概念。9世纪左右，李查维王室势力迅速衰退，使全国陷入长达数百年的大混乱，诸侯纷起，各霸一方。公元1200年，尼瓦人（Newari）阿里·马拉在加德满都河谷建立了空前繁荣的王朝。然而，王国在三个争权夺利的王子手中很快分裂为加德满都、帕坦和巴克塔普尔三个国家。1743年，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成为西部廓尔喀王国（Gorkha）的领袖，并起兵攻打三国的领土；1768年，普·纳·沙阿攻下加德满都，结束了三国割据的历史；1790年，统一尼泊尔全境，建立了沙阿王朝。

进入近代以后，尼泊尔沦为英国殖民地。1814年英国正式派军队入侵尼泊尔，尼军初胜后败。1815年12月，殖民者强迫尼泊尔国王签订《塞哥里条约》（Treaty of Segauli），尼泊尔南部大片领土被割让给英属印度，还给予英国各种特权，承认尼外交受英监督。

王室的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1846年9月，亲英大臣忠格·巴哈杜尔·拉纳借王宫庭院惨案之机囚禁了国王，开始独揽军政大权，并控制了尼泊尔全境。长达百年的拉纳家族统治时代拉开帷幕。此后，历代国王被软禁在宫中，而拉纳家族则世袭王国首相。

在拉纳家族的统治下，尼泊尔完全变成英国的附庸和兵源补给地。英国完全控制了尼泊尔对外关系，对尼泊尔实施了严格的隔离政策。没有英国的许可，尼泊尔人不能到国外旅行。没有英国的许可，任何外国人也不能进入尼泊尔国境。

不仅如此，拉纳家族还积极支持并参加英国的殖民扩张和对外侵略行动。18571858年，拉纳派遣尼泊尔军队帮助英国平定印度境内的所谓叛乱。1914年，17000名廓尔喀军队远赴欧洲，协助英国等盟军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英国等协约国战胜了德、奥等同盟国。

作为回报，1923年，英国与尼泊尔政府修订了《塞哥里条约》，表示与尼泊尔保持永久的和平关系，承认尼泊尔独立。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拉纳政权再次派军队协同英军作战，到1945年有超过30万尼泊尔人参战。

然而“二战”的胜利并没有给拉纳政权带来像“一战”那样的好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印度脱离英国独立，英军开始撤离印度次大陆，拉纳家族很快失去英国这一稳定的靠山，尼泊尔人民反拉纳家族政权的斗争此起彼伏，拉纳政权摇摇欲坠。

尼泊尔人民反抗拉纳政权的斗争由来已久。19世纪70年代，印度爆发了由师瓦祢·达耶难陀发动的宗教改革与社会改革运动。受此运动的影响，1920年尼泊尔人吐尔西·梅哈尔、查克拉·巴哈乌尔、阿玛·瑞吉·乔西、克里尚·普拉萨德·柯伊拉腊等人在尼泊尔也发动宗教改革与社会改革运动，积极传播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圣雄甘地的进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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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些希望和平改造尼泊尔社会的努力，却遭到拉纳政权无情的压制。尼泊尔社会的进步力量开始意识到，寄希望于拉纳政权实现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只有推翻拉纳家族的独裁统治，才能把尼泊尔引向进步和民主。

到了20世纪30年代，尼泊尔国内活跃着多个以推翻拉纳政权为目标的秘密组织。影响较大的如“争取公民权利委员会”“雅利安会”等。1935年，一个叫“人民委员会”的秘密组织成立，积极从事地下活动。该组织的宗旨是结束拉纳家族的统治，在尼泊尔建立民主制度。这是尼泊尔的首个政党组织。由于警察当局渗透到人民党内部，该党的秘密全部泄露，有500人在加德满都被捕，包括领导人达萨拉特·钱德拉、达玛·巴克塔、甘嘎·拉尔、坦卡·普拉萨德、拉姆·哈里、普什卡尔·纳特等。不久，达萨拉特·钱德拉、达玛·巴克塔、甘嘎·拉尔以及苏克拉·瑞吉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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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尼泊尔民主势力异常活跃。1946年10月，长期流亡在印度的尼泊尔人，在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帮助下成立了“全印尼泊尔国民大会党”。成员主要来自参加印度国大党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尼泊尔青年学生。他们中有不少人遭到印度殖民当局的逮捕。

1947年1月25日，全印尼泊尔国民大会党举行会议，决定与其他两个政党合并，去除党名中“全印”二字。会议还决定以和平方式推翻拉纳政权，在尼泊尔实现民主社会主义。比斯维斯瓦尔·普拉萨德·柯伊拉腊当选总书记。3月13日，尼泊尔国民大会党号召尼泊尔民众发动全国性的游行示威活动。第二年，国民大会党又联合王室势力和国内进步力量，在尼泊尔各大城市频繁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大会党领导人比·普·柯伊拉腊还身先士卒，于1947年返回家乡比拉德讷格尔发动劳工运动。但不久遭到当局逮捕，到第二年才获释。

1950年4月9日，尼泊尔国民大会党与尼泊尔民主大会党（1948年8月4日成立，是从尼泊尔国民大会党分裂出来的一支）合并成立尼泊尔大会党。这次会议鉴于和平反抗拉纳政权的努力失败，决定联合尼泊尔一切反抗力量，武力推翻拉纳家族统治。比·普·柯伊拉腊的哥哥马特里卡·普拉萨德·柯伊拉腊当选总书记。

此后，尼泊尔大会党积极筹划武装暴动事宜，并于同年9月确定了具体行动计划。在得到尼泊尔国王支持后，于当年11月10日正式发动武装革命。起义者势如破竹，很快占领尼泊尔的当-德瓦库里、贾贾科特、凯拉利、堪钱布尔、帕罗帕、戈尔卡、贾帕、丹库塔、博杰布尔等地，并在这些地方成立了民主自治政权。

早在大会党筹备武装革命期间，拉纳家族担心王室与大会党勾结，便加强了对王室的监视和控制。1950年11月6日，身陷险境的国王特里布文·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带领全家出走印度，寻求支持。特里布文国王很快同尼泊尔大会党取得联系，经过一番周折后，得到印度尼赫鲁政府的支持。四面楚歌的拉纳家族走投无路，便派人到新德里同尼赫鲁谈判。国王特里布文也参与商讨，最终达成将拉纳政权交还王室、由国王召集包括拉纳家族成员和大会党成员组成的新内阁的协议。
(3)

 这就是尼泊尔现代史上有名的“德里协议”。

“德里协议”签订后，1951年2月15日，特里布文国王带领大会党领导人飞回尼泊尔。3天后，成立了由10名大臣组成的联合政府，拉纳家族成员和大会党代表各占一半。原先的当权者拉纳·莫汉·苏姆·谢尔任首相，大会党领导人比·普·柯伊拉腊担任内务部长。由于新内阁是由互相对立的偶数成员组成，拉纳家族不甘心他们失去的权力，因此在内阁内部经常形成僵持不下的局面，联合内阁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在此背景下，特里布文国王联合大会党迫使谢尔辞职，宣告拉纳家族百年统治历史的终结。1951年11月16日，马·普·柯伊拉腊任首相，大会党首次执政。

就在尼泊尔革命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流亡印度的尼泊尔人，受印度共产党的影响，也在筹建尼泊尔的无产阶级政党。1949年4月22日，尼泊尔籍的革命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在印度加尔各答什亚姆集市（Shyam Bazaar）集会，隆重纪念列宁诞辰79周年。集会者认为有必要在尼泊尔成立共产党组织，以便发动革命，推翻拉纳独裁政权，在尼泊尔建立民主共和国。因此，他们决定成立共产党，推选普什帕·拉尔·什雷斯塔、纳拉·巴哈杜尔·卡玛查亚、纳拉扬·比拉斯·乔西、尼兰詹·戈文达·维迪亚、穆提·德维等5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印共党员、尼泊尔人普·拉·什雷斯塔被推选为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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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委员会还委托什雷斯塔为新成立的尼共起草一部党的纲领。此次集会不久即被印度当局驱散。

同年9月15日什雷斯塔等人返回祖国，在加德满都组建了党的中央组织委员会，通过并发布由总书记什雷斯塔负责起草的《尼泊尔共产党宣言》，确立了武装反抗拉纳政权、在尼泊尔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并宣告尼泊尔共产党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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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不久，尼共领导的革命力量积极从事反拉纳政权的斗争。1950年11月，尼共决定参加由大会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并把指挥部由加尔各答搬到加德满都。1951年9月，尼共在印度加尔各答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大会选举普·拉·什雷斯塔为总书记。会议提出尼泊尔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党的任务是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

尼泊尔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尼泊尔两大主要政党的形成，也意味着代表尼泊尔不同前途和命运的两股主要政治力量的形成。大会党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主张同封建势力妥协，实行立宪君主制，把尼泊尔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尼共则代表尼泊尔工人、农民以及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主张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把尼泊尔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不同的主张和道路决定了两大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存在不能调和的矛盾和斗争。

当大会党确立武装推翻拉纳政权的方针时，尼共表示热烈欢迎和支持，要求参加这一斗争。然而大会党态度冷淡。随着武装革命的节节胜利，大会党同国王以及拉纳当权者之间的谈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三方最终达成“德里协议”。承担着反封建任务的尼泊尔共产党，断然不能接受大会党向国王妥协、准备在尼泊尔恢复君主专制制度的行为，于是公开谴责“德里协议”，决定联合反国王和大会党的政党、组织，开展反封建斗争，争取民主。尼共同大会党就此决裂。

1952年1月24日，在大会党的支持下，上台不到一年的特里布文，就以反对君主制和支持农民暴动为由取缔了尼共。尼共由合法变为非法，被迫转入地下。直到1956年，尼共主要领导人承诺只进行和平运动，尼共的合法身份才得以恢复。

在4年的非法时期，尼共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尼泊尔东部地区。当时它打着阿希尔·尼帕尔·基尚·尚格的旗号，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农民革命运动。1954年1月27日至2月1日，尼共在帕坦秘密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讨论了党纲，通过了若干决议，还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34岁的曼·莫汉·阿迪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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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代什雷斯塔当选为尼共中央总书记。

此次大会还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号召全国各进步党派建立民主阵线，成立民主政府。尼共力量此时迅速增长，党员人数增加了13倍。

尼泊尔大会党上台后不久，柯伊拉腊两兄弟开始争权夺利。马·普·柯伊拉腊担任首相后，大会党总书记一职由其弟比·普·柯伊拉腊担任。比·普·柯伊拉腊同时还兼任内务部长一职。两兄弟在党内和内阁中互相拆台，最终导致内阁垮台，马·普·柯伊拉腊辞职。

内阁垮台也使大会党发生分裂。马·普·柯伊拉腊决定退出大会党，另组国家民主党。而国王乘机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咨询会议的协助下进行统治。但咨询会议的顾问们平庸无能，特里布文国王也体弱多病，他不得不责成已是国家民主党领袖的马·普·柯伊拉腊于1953年3月再次担任内阁首相。但无所作为的国家民主党政府不久也被国王解散，国王责成马·普·柯伊拉腊重新组建有各政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联合政府中没有一名大会党的成员，而马·普·柯伊拉腊又开始滥用职权，在大会党等政治势力的施压下，马·普·柯伊拉腊内阁于1954年再度被解散。

1955年国王特里布文病逝，其子马亨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继位。马亨德拉国王决定起用人民党领导人坦卡·普拉萨德·阿查里亚组成由人民党和无党派人士为成员的新内阁，人民党替代国家民主党实现联合执政，比·普·柯伊拉腊领导的大会党和马·普·柯伊拉腊领导的国家民主党都沦为在野党。此时恢复合法身份的尼共联合大会党效仿印度的甘地在尼泊尔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要求在尼泊尔召开制宪议会，建立民主政体，但新国王只答应制定新宪法并举行全民选举。尼共一开始拒绝国王的主张，但后来又同意参加多党竞选。

1957年5月至6月间，尼共在加德满都召开了党的二大。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以共和政体为主导的党的和平发展纲要，主张在尼泊尔建立共和国，经由大选选出立宪会议。大会改选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由克沙尔·忠格·腊伊玛吉担任总书记。

然而，腊伊玛吉背弃尼共建党宗旨，拥护立宪君主制，决定参加议会选举。1958年1月，尼共在加德满都市政选举中获得18个席位中的7席，1959年在第一次多党议会选举中仅获得下议院109席中的4个席位。这表明丧失原则宣布走合法道路的尼共，已经没有多少群众基础。

尼共的议会道路也没能走多远。1960年底马亨德拉国王废除了多党议会选举制度，宣布一切政党非法，从1962年正式实行无党派评议会制度。尼共领导人曼·莫·阿迪卡里等被捕入狱。尼共中央及尼共的其他领导人普·拉·什雷斯塔、吐尔西·拉尔·阿玛提亚等被迫转移到印度。

总书记腊伊玛吉很快暴露出他作为保皇分子的本质。他不仅向马亨德拉国王表忠心，表示愿意同王室合作，赞成国王提出的无党派评议会制度，而且还以个人身份参加评议会选举，并因此获得王室“嘉奖”给他的国会议员以及常设国会委员会主席职务。

此消息传出后，尼共党内哗然。党内高层内部的分歧和斗争日趋激烈和尖锐，尼共走向分裂已然不可避免。1961年，尼共在印度达尔班加召开了历时一个月的中央委员扩大会议，会议严厉谴责了腊伊玛吉的错误路线，撤销了腊伊玛吉的总书记职务，会议同时决定成立由普·拉·什雷斯塔、曼·莫·阿迪卡里和沙穆布·拉姆·什雷斯塔组成的三人指导委员会。

1961年的中央扩大会议虽然清算了以腊伊玛吉为代表的保皇派，但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党内就逐渐形成以前总书记什雷斯塔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以政治局委员莫汉·比克拉姆·辛格为代表的强硬派。什雷斯塔派主张联合大会党发动群众运动，恢复被国王解散的议会民主制；而辛格派不同意什雷斯塔的主张，反对联合与封建势力沆瀣一气的大会党，主张废除立宪君主制，通过召开制宪议会，实现国家的民主共和。前者在党内上层有很大影响，而后者得到基层党员的普遍支持。这两派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在此次会议已然显露出来。

1962年4月，尼共在印度瓦腊纳西召开了三大。会议通过了吐尔西·拉尔·阿玛提亚提议的国家民主革命方案，同时选举阿玛提亚为新一任总书记。大会还决定将腊伊玛吉及其支持者开除出党。

此次会议受中苏两党大论战的影响，在会议筹备阶段就开始形成以阿玛提亚为代表的亲苏联派和以什雷斯塔为代表的亲中国派。亲苏派主张实行民族革命，而亲中派则主张实行人民革命。辛格（此时已经被捕）领导的强硬派支持阿玛提亚的主张。为保证党内的团结统一，大会还决定领导全党的职责由阿玛提亚和党的创始人什雷斯塔共同分担。然而这一做法并未能挽救濒临分裂危险的尼共。

三大是尼共召开的最后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从那以后，受中苏两党论战、印共分裂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党内意见分歧加剧，并先后出现三次大的分裂。

二　尼泊尔共产党内部的分裂和演变

尼共的首次分裂始于瓦腊纳西三大被开除党籍的腊伊玛吉。腊伊玛吉出生于尼泊尔帕罗帕县坦森的高种姓地主家庭，早年流亡印度从事革命活动，受印共领导人拉特纳·拉尔·婆罗门的影响颇深。1947年在加尔各答参与创建尼泊尔人马克思主义研究沙龙，1948年该组织被改建为进步研究沙龙，腊伊玛吉担任负责人。1954年，腊伊玛吉在尼共一大上被选进中央委员会。1956年9月，担任中央执行书记。此后在尼共党内高层形成以腊伊玛吉为首的所谓改革派和以前总书记什雷斯塔为首的革命派。1957年，腊伊玛吉在党的二大上乘总书记阿迪卡里到中国治病缺席会议之机当选总书记。腊伊玛吉竭力鼓吹立宪君主制，秘密联络王室成员，行踪暴露后遭到党内多数党员的谴责。

1959年，腊伊玛吉以尼共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当年的议会选举，结果因得票率低于4％未获一个席位。竞选失败使腊伊玛吉受到党内更加严厉的批评。1960年9月，腊伊玛吉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此时正值马亨德拉国王宣布解散议会。听从莫斯科指令的腊伊玛吉公开声明国王此举是进步的。然而腊伊玛吉的主动献媚并没能改变尼共和其他党派一样遭禁的命运。

1961年1月，腊伊玛吉回国后，继续主张可控的民主制和立宪君主制。1961年3月，尼共中央全会决定罢免腊伊玛吉总书记职务。1962年4月，尼共三大将他开除出党。

然而腊伊玛吉拒不认错，拒不接受尼共中央处分决定，也不承认瓦腊纳西三大的合法性，仍然把持着受自己控制的中央，与阿玛提亚领导的尼共中央分庭抗礼。此时的尼共实际形成了两个中央。1966年，腊伊玛吉决定正式另立中央。1967年他在加德满都召开了另一个尼共“三大”，称自己的“三大”才是合法的“三大”。大会选举产生了21人的中央委员会和5人组成的政治局，腊伊玛吉任总书记。这次会议还完全站在赫鲁晓夫的立场上谴责中国共产党，声称苏联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倡导在尼泊尔进行和平的政治运动，谴责武装斗争思想为“冒险主义”，攻击尼共领导人什雷斯塔、阿玛提亚为“极端主义者”。

腊伊玛吉公开叛党是尼共遭遇的第一次分裂。腊伊玛吉领导的这个党后来被称为尼共（腊伊玛吉），成为保皇党的代表。腊伊玛吉也更加肆无忌惮地站在王室一边，成为忠顺的积极的保皇主义者。尼泊尔王室也投桃报李，让他长期担任国王咨询机构皇家委员会瑞吉·沙阿（Raj Sabha）顾问或内阁大臣。然而随着尼泊尔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保皇党也开始遭遇分裂的命运。

1979年4月，尼泊尔爆发大规模学潮并迅速发展成全国性的政治骚乱，尼泊尔大会党等党派借机猛烈抨击无党派评议会制度，而尼共（腊伊玛吉）仍坚定站在国王一边。尼共（腊伊玛吉）的保皇本质引起该党内部一部分人士的强烈不满，其中包括政治局委员比什努·巴哈杜尔·马南达尔。马南达尔要求党参加政治运动，反对国王专制统治，但遭到腊伊玛吉的反对。马南达尔公开谴责腊伊玛吉为保皇分子。1981年，马南达尔带领一大部分党员脱离腊伊玛吉，另立新党尼共（马南达尔）
(7)

 。1983年，尼共（腊伊玛吉）召开五大，选举腊伊玛吉和克利须那·瑞吉·布尔玛为总书记。然而就在当年布尔玛也以腊伊玛吉为保皇分子为由将其开除出党。腊伊玛吉不得不带领追随者另立新党，自任总书记，但1986年这个党又将他开除。此时的尼共（腊伊玛吉）已经消亡。

1990年恢复民主后，腊伊玛吉受国王委派成为过渡政府的教育大臣，并代表国王监督制宪运动。过渡政府到1991年5月大选时结束。在大选前，腊伊玛吉及其追随者组成尼泊尔人民党（社会民主主义）参加竞选。这表明此时腊伊玛吉彻底抛弃共产党的外衣，完全沦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然而这次“脱胎换骨”也没有挽救腊伊玛吉在选举中惨败的命运，腊伊玛吉没能获得议员资格，人民党随即解散。尼共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顽固的“保皇派”组织就此不复存在。
(8)

 此后，腊伊玛吉担任皇家事务委员会主席，见证了2001年王宫血案后王室内部剧变和贾兰德拉继位。随着2006年尼泊尔内战结束以及2008年王权被废除，这位追随王室几十年的忠顺奴仆就此结束了政治生涯。2012年12月7日，腊伊玛吉在加德满都去世，享年93岁。

尼共发生第二次大分裂是在1968年。如果说尼共第一次分裂是因为其内部保皇势力被清除出党而分裂的话，那么第二次分裂与中苏两党决裂、印共内部分裂等外部因素有关，外因起了很大作用。1962年4月，什雷斯塔跟随阿玛提亚同腊伊玛吉集团分道扬镳后，什雷斯塔与阿玛提亚之间的分歧浮出水面，两派之间的矛盾加剧。随着中苏论战升级和中苏关系恶化，加上印度共产党出现分裂，亲中国派的什雷斯塔越来越不满阿玛提亚的亲苏立场，决定脱离阿玛提亚另立新党。1968年，什雷斯塔带领大部分尼共骨干在印度戈拉克普尔成立新党——尼共（普什帕·拉尔），总部仍设在瓦腊纳西。这是尼共的第二次大分裂。什雷斯塔的尼共奉行人民民主革命路线，主张联合大会党共同反对王室政权，并与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关系密切。尼共（普·拉）在成立之初有较大影响，一度是尼泊尔最大的共产党，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党内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发生分歧，最终于1976年发生分裂。

1971年，出生于尼泊尔达布莱宗的年轻领导人纳拉扬·曼·比朱克赫，别名罗希特同志，以反对什雷斯塔支持印度干涉东巴基斯坦、与大会党合作、不谴责苏联帝国主义等为由，脱离什雷斯塔，于1976年创建尼泊尔工农组织。该党势力主要集中在巴克塔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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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一个名叫马丹·库马尔·班达里的学生领袖，也带领一部分党员离开什雷斯塔，组建解放阵线团体。1977年该组织并入全尼泊尔共产主义革命协调委员会（马列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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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年仅54岁的什雷斯塔去世，其遗孀萨哈娜·普拉丹接管该党事务。此后，普拉丹领导尼共（普·拉）奉行温和的中间路线，与尼大会党合作，参加了1979年反对无党派评议会制度运动、1980年多党民主政治运动、1985年群众抗议王权政府运动等。1987年尼共（普·拉）与来自阿迪卡里党的一部分合并，组建尼泊尔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1998年尼共（联合马列）分裂时，普拉丹与来自尼共（联合马列）的一部分党员组建尼共（马列主义者）。2002年尼共（马列）并入尼共（联合马列），第二年普拉丹被选进中央委员会。2008年4月，她代表尼共（联合马列）当选尼制宪议会代表。

1968年什雷斯塔离开后，阿玛提亚领导的尼共被称为尼共（阿玛提亚），该党成为亲苏派代表并逐渐走向衰落。1989年，尼共（阿玛提亚）参加了旨在结束王室专制、开启尼泊尔民主进程的左翼联合阵线，但在1990年议会选举中只获得4846选票，14名候选人无一人当选。1992年，该党并入前身为尼共（腊伊玛吉）的尼共（联合），一年后脱身而出，在1994年前后与尼共（普·拉）的两个分支一同并入尼共（联合马列）。至此，尼共第二次分裂出来的党，大部分流入尼共（联合马列）。

尼共第三次分裂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1969年出狱的尼共领导人曼·莫汉·阿迪卡里伙同沙穆布·拉姆·什雷斯塔、莫汉·比克拉姆·辛格1971年组建了新的尼共中央核心小组（Central Nucleus），试图整合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不同党派，弥合和消除分歧，以求恢复历史上统一的尼泊尔共产党。新的尼共中央核心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劝说前尼共总书记什雷斯塔加入核心小组，但遭到什雷斯塔的拒绝。什雷斯塔声称只有自己的党才有资格代表尼泊尔共产党，不同意再成立一个新的中央核心，更不会同意并回阿玛提亚领导的尼共。

什雷斯塔不同意与辛格等人合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如何对待和处理党同尼泊尔其他民主力量（主要是尼泊尔大会党）的关系问题上存有严重分歧。什雷斯塔主张联合大会党等民主力量共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结束王权在尼泊尔的统治，党只有在必要时才单独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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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辛格等人不能接受这个观点。辛格坚决反对同大会党合作。而辛格与什雷斯塔的这种分歧由来已久。早在1957年辛格进入尼共中央时，他同什雷斯塔就意见不统一。辛格拒绝与大会党合作也与他独特的革命经历有关。

莫汉·比克拉姆·辛格，1935年4月15日出生于加德满都马鲁图尔区一个平民家庭，是尼泊尔极富传奇色彩、人格魅力和感召力的革命家、政治家，也是一位有争议的尼泊尔共产党领导人。

辛格祖籍尼泊尔奥克哈科特，从他父辈起离开故里。辛格的父亲金·比尔拉姆·加尔蒂·切特里脾气暴躁，早年生活在世代居住的家乡，但因拒绝服从拉纳家族统治，与当地管理者不断发生争吵，被迫辗转异乡四处谋生，后来到加德满都与塔让·库玛里相识结婚，生下辛格。此后举家迁往皮乌坦，成为当地富有的地主。辛格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1950年全家又迁回加德满都。从这时起，辛格系统接触并学习马列主义知识。他不仅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而且还关注印度革命家（多数是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尤其是印度马克思主义学者拉胡尔·桑格里德亚英，深受他们思想的影响和精神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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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格的父亲切特里对辛格的影响也很大。切特里是尼泊尔大会党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成为皮乌坦地区反拉纳统治的领导人，后来同国王特里布文关系密切。父亲反抗拉纳家族的不屈精神，深深影响着年少的辛格。

1950年辛格也加入了尼泊尔大会党，还参加了19501951年争取民主的运动，但不久因大会党根据拉纳时期的指控将他父亲关进大牢而彻底改变了他对大会党的看法。辛格认为，大会党同拉纳家族一样“腐败、官僚和贪权”
(13)

 。1953年辛格愤而离开大会党加入尼泊尔共产党，并在当年12月创建了皮乌坦共产党。当时尼泊尔其他县只有少数积极分子在偏僻地区活动，辛格却成立了一个有150人的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为主的训练中心。辛格亲自授课。训练课程开设了3个月，1954年1月结束。

在开设训练班期间，一位当地农民慕名找到辛格，向他抱怨自己和朋友的土地遭到当地地主非法侵占，辛格闻后便带领训练班成员前去索要。起初他们对地主以礼相待，但是遭到地主拒绝，于是辛格等人在当地群众支持下，采取强硬措施绑架了该地主。当地地主们又怕又恨，于是联合起来纠集一支反动武装准备迫害革命者，结果遭到辛格领导的革命武装的伏击，无奈之下只得投降。辛格称这一战役是“皮乌坦共产党的首次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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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战告捷后，共产党在当地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并逐渐扩大到周边地区。党发动当地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人们挥舞着“耕者有其田”的大幅标语，要求地主归还过去非法占有的土地和财物。迫于革命者的声势和威慑，一些地主不得不向农民归还本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财物。辛格还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虽然积极反抗拉纳家族统治，但他也有为辛格不齿的另一面。辛格的父亲以“封建”“贪财”远近有名。他利用农民不识字之便，签订欺诈合同骗取他们的土地，并靠此手法占有了36公顷土地。1954年，辛格要求父亲自赎并归还不属于他的土地。辛格还在他父亲死后把父亲非法掠夺来的所有土地全部归还给农民。辛格大义灭亲为共产党及他本人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

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运动引起地方当局的恐慌。1955年1月，警察包围并逮捕了正在领导农民运动的辛格和另一位领导人卡古拉尔·古隆，两人很快被判处两年徒刑。狱中的辛格依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迫使监狱管理者不断为他更换牢房。尽管如此，辛格还是成功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帕罗帕监狱暴动。1957年获释后的辛格当选为尼共中央委员。1960年尼泊尔国王宣布一切政党非法，不久什雷斯塔和阿玛提亚等领导人流亡印度，而辛格依然坚持留在国内开展斗争，反抗国王的无党派评议会制度。1961年，辛格和其他领导人被捕，直到1970年才获释。之后组织尼共中央核心小组，试图统一尼泊尔的共产主义运动。

辛格等人在劝说什雷斯塔无果后于1973年解散了尼共中央核心小组。失望之余的阿迪卡里和辛格又分别组建了自己领导的党。1974年辛格和尼莫·拉玛创建了尼共（四大），而阿迪卡里则在1982年成立尼共（统一大会）。这是尼共第三次大的分裂。阿迪卡里领导的尼共，力量和影响都不大，后于1986年并入普拉丹领导的尼共（马）。而辛格领导的尼共（四大）影响较大。正是在这个党的演化中产生了尼共（毛）。

1974年9月15日，辛格和尼莫·拉玛在印度瓦腊纳西共同创建了尼共（四大）。取此党名为“四大”是要表明自己是历史上开过三次代表大会的尼共的延续。新党领导人主要包括政治局委员尼莫·拉玛、加瓦·戈文达·沙阿，政治局候补委员巴卡特·巴哈杜尔·什雷斯塔（别号谢尔·辛格）、卡姆帕·辛格以及中央委员莫汉·维迪亚、里希·迪乌科塔、苏岩纳斯·雅达夫、库布拉姆·阿查里雅、奇特拉·巴哈杜尔·K.C、甘加达尔·吉米雷和巴德瓦杰。

成立之初的尼共（四大）并没有得到尼泊尔其他共产党的认同，但辛格为党制定了一条强硬路线，倡导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主张发动群众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当时尼泊尔仍实行无党派评议会制度，国王的专制统治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有不少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惨遭杀害或逮捕，因此，辛格主张用暴力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和拥护，尼共（四大）很快成为当时尼泊尔影响最大、组织最为完善的共产党组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1977年普什帕·卡玛尔·达哈尔也就是后来成为尼共（毛）领导人的普拉昌达加入该党。

尼共（四大）很快因为内部分裂走向衰落。1976年，当-德瓦库里县党委声称因为党内斗争脱离尼共（四大）的领导，宣布加入全尼泊尔共产主义革命协调委员会（马列主义者）。1978年尼莫·拉玛担任尼共（四大）总书记，他主张在尼泊尔举行“总起义”，反对持久的人民战争，同时倡导参加君主专制体制下的议会选举。
(15)

 1979年，尽管尼共（四大）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对党内危机状况的评估报告，然而未能克服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以致在当年学生发动的群众运动中没能发挥重要作用。1980年，中央委员里希·迪乌科塔以党存在改良主义和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态度软弱为由宣布脱党。

1983年辛格与尼莫·拉玛也出现严重分歧。两人不仅在70年代初爆发的贾帕起义（Jhapa Uprising）的合法性问题上意见相左，而且对谁是尼泊尔主要敌人的看法也不一致。辛格声称，尼泊尔的主要敌人是印度扩张主义，正是印度的扩张主义在支持尼泊尔王室，而尼泊尔大会党已成为印度的傀儡，同大会党合作是不可行的；而尼莫·拉玛认为，封建主义是尼泊尔的主要敌人，而王室的统治是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因此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君主政体，进而结束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尼莫·拉玛还认为，尼大会党是潜在的同盟者，他甚至还倡导参加国王的评议会选举。
(16)



此外，两人在对待中国“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分歧严重。尼莫·拉玛支持华国锋、叶剑英领导粉碎“四人帮”的英明行动，承认中国党在邓小平领导下采取的新的路线、方针与政策。而辛格不赞同尼莫·拉玛的看法，他公开抨击中国党为修正主义，谴责邓小平领导的是反革命政权，宣布继续效忠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到底”的主张。
(17)



1983年11月，辛格伙同他的追随者奇特拉·巴哈杜尔·K.C、钱德拉·普拉萨德·高吉尔、莫汉·维迪亚、卡姆帕·辛格、巴查斯帕蒂·迪乌科塔、巴伊拉夫·雷格米、R.什雷斯塔，包括普什帕·卡玛尔·达哈尔以及后来成为尼共（毛）另一主要领导人的巴布·拉姆·巴特拉伊，一起召开了单独会议，决定离开尼共（四大）另建新党，尼泊尔共产党（Masal
(18)

 ）就此产生。

尼莫·拉玛继续领导尼共（四大），该党又称尼共（拉玛派）。1983年12月，该党举行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接着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17个县的31名代表出席。尼共（Masal）也派出了17位观察员和两名代表。加瓦·戈文达·沙阿、苏岩纳斯·雅达夫、迪尔·巴哈杜尔·什雷斯塔、纳拉·巴哈杜尔·卡玛查亚、尼兰詹·查帕金、什亚姆·什雷斯塔和德文德拉·拉尔·什雷斯塔等重要领导人仍留在该党。

1984年，尼共（四大）的一部分加入萨哈娜·普拉丹领导的党，并组建了尼共（马克思主义者）。1990年，尼共（四大）还是尼泊尔左翼阵线联盟的成员，并参加了当年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斗争。1990年11月，尼共（四大）大部分成员并入尼共（Mashal），还有一小部分后来并入尼共（团结中心）。

1985年尼共（Masal）召开了五大。取名“五大”是要表明自己是尼共四大的继续。在这次大会上，维迪亚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但该党很快在会后就发生了分裂。莫汉·维迪亚宣布脱离辛格，在印度戈勒克普尔成立尼共（Mashal）。主要成员包括奇特拉·巴哈杜尔·K.C、拉姆·辛格·什里斯、巴伊拉夫·雷格米、戈文达·辛格·塔帕、普什帕·卡玛尔·达哈尔、康巴·辛格·库巴尔、巴查斯帕蒂·迪乌科塔、钱德拉·普拉萨德·高吉尔、戴夫·古隆、伊什瓦里·达哈尔、比什努·波克雷尔和巴卡特·巴哈杜尔·什雷斯塔等。主张武装革命的左翼力量从此分离了出来。辛格领导的尼共（Masal）被称为少数派，而维迪亚领导的尼共（Mashal）则被称为多数派
(19)

 。后来维迪亚的多数派逐渐取代了辛格的少数派。

有学者分析，此次分裂的原因源于辛格同维迪亚在一些问题上不和。关于1971年的贾帕起义，维迪亚主张应充分肯定这起历史事件，不赞成把导致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分裂的责任归结为这次起义，而辛格认为这是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另一条路线（reformist line）。这也是辛格与尼莫·拉玛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评价尼共创始人什雷斯塔的问题上，维迪亚不主张谴责什雷斯塔为变节者，而辛格持有不同意见。维迪亚还因为辛格不断阻挠把武装斗争正式作为党的主要目标而指责辛格奉行“无政府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
(20)

 。

此外，已婚两年的辛格还被妻子告发同名叫比迪娅·达卡尔（辛格称她为嘉尔加腊同志）的女党员从1974年起有婚外情。此事引起维迪亚等不少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强烈不满。经劝说无效后，1978年中央决定将辛格和达卡尔开除出党。但辛格仍执迷不悟。1981年达卡尔遭遇车祸身亡后，辛格才被准许返回党内。辛格生活作风不检点，极大损害了他作为领导人的威望。维迪亚和一些领导人借此批评辛格已“堕落为资产阶级分子”，“不再适合领导一个革命的政党”
(21)

 。“嘉尔加腊事件”也是导致维迪亚决定与辛格分手的一个重要因素。

辛格领导的尼共（Masal）后来也继续发生分裂。1991年，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带领一小部分人脱离该党，加入普拉昌达领导的尼共（团结中心）。1999年，迪纳·纳特·夏尔玛带领一部分人建组一个尼共（Masal）。夏尔玛领导的党声称联合抵制大选，支持已成立的尼共（毛）领导的武装斗争，不久便与尼共（毛）合并。

2001年12月1日至5日，尼共（Masal）举行大会，决定并入纳拉扬·卡吉·什雷斯塔（又名普拉卡什）领导的尼共（团结中心）。2002年4月22日，尼共（Masal）和尼共（团结中心）联合组建了尼共（团结中心—Masal），辛格担任总书记。
(22)




 第二节　普拉昌达领导的革命运动与尼共（毛）的诞生

一　早年投身革命的普拉昌达

1986年，尼共（Mashal）把党的指导思想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修改为马列毛主义。同年该党还发动了一次并不成功的城市武装起义，主要是袭击加德满都的警察岗亭，特里布文国王在特里普雷斯沃尔（Tripureshwor）的塑像也被涂黑。但被称为“局部事件”（Sector Incident）的此次行动遭到党内高层的反对，理由是党的意图和秘密身份被暴露，不少党的干部因此而被捕。党中央委员会也认为这是一次错误的行动。维迪亚和其他一些领导人遭到批评。在此背景下，1989年，年仅35岁的普拉昌达接替维迪亚，担任尼共（Mashal）总书记。
(23)



普拉昌达原名叫普什帕·卡玛尔·达哈尔，这是上高中时校长给他取的名字，在尼泊尔语中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意
(24)

 。普拉昌达是别名或者说假名，目的是为了掩护自己和保护家人的安全。当时尼泊尔有很多革命者出于此目的使用假名。2008年普拉昌达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解释了他取此名的含义。他说：“普拉昌达不是‘愤怒’，它包含着我对自己的信仰、思想和祖国的执着情感。”
(25)

 另据普拉昌达传记作者安日康的看法，普拉昌达意为“勇者”。
(26)



达哈尔是普拉昌达家族的姓，属于尼泊尔的最高种姓婆罗门。尼泊尔至今仍沿袭从印度传过来的种姓制度。尼泊尔的婆罗门人祖先也来自印度，分为两支：一支叫库马因（Kumain）婆罗门，源自印度库毛恩（Kumaon），另一支叫普尔比亚（Purbiya，意为“东方的”）婆罗门。后一支婆罗门在尼泊尔有40多个姓氏，其中就包括达哈尔。
(27)

 同其发源地印度一样，尼泊尔的婆罗门也处于社会种姓制度的最高层，享有其他种姓不能享有的特权和优越条件。但不同于印度的是，真正能享受特权的只是少数婆罗门人，绝大多数婆罗门人是自食其力的普通百姓，他们从事农耕或干其他营生。普拉昌达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婆罗门人的家庭。

1954年12月11日，普拉昌达出生在尼泊尔甘达基专区卡斯基县的迪库尔·波克哈里
(28)

 。这是一个有着1000多户村民的山村，离风景如画的旅游名城博克拉不远。加德满都位于其西南方约140公里。普拉昌达的父母都是贫苦的农民，他从小经历并目睹了大多数尼泊尔人的种种贫困和受到的野蛮盘剥。在普拉昌达11岁时，全家移居到奇塔万县。当时这是尼泊尔的新发展区，也是一个旅游区，有很多国内外游客到那里旅游观光。全家从穷乡僻壤移居到平原地带以后，普拉昌达父母的辛勤劳作使家境有所好转，开始有能力供养他和哥哥
(29)

 去上学读书。普拉昌达在奇塔万度过了青少年的大部分时光。
(30)



奇塔万还是各民族各种姓混居的地方，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种族歧视和社会压迫现象在这里同其他地方一样随处可见。贫困的家庭出身、严酷的成长环境以及经常目睹社会的不平等，使得年幼的普拉昌达开始思考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普拉昌达后来回忆道：“我的家庭不是很富裕。我父母不得不努力工作，生活对我们来说很艰难。于是，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没有社会正义？为什么会有富人和没钱吃饭、穿衣、上学的穷人呢？”
(31)

 “由于我出身贫困，我的成长环境和阶级成分，都使我能对共产主义产生某种自发的信仰。”
(32)

 “我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我的家庭背景是贫农，后来从山区搬到特莱，从事辛苦的工作。我的家庭环境让我倾向于接受共产主义理念。”
(33)



普拉昌达在中学老师的启蒙下，参加学生的政治活动，开始接触共产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尤其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革命感兴趣。他说：“在我读八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中有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向我描绘了一个没有贫富、所有人都劳有所得的世界，这使年轻的我思想深受震撼。”
(34)

 “在我十四五岁上高中时，学校存在着关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广泛辩论。在学校，一位我热爱的老师就是共产党员。我在知道他是共产主义者之前就非常喜欢他。当他告诉我时，我就开始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兴趣并问他许多问题。一天，他送给我一本毛泽东语录的小册子，上面还有中国领袖的大照片。”
(35)



“在我上九年级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给了我一份中国的画报。在画报上，刊登了毛泽东的巨幅照片。我很惊讶地意识到，毛泽东是中国如此伟大的领袖。他是中国的解放者，消灭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使中国社会处处充满平等。老师向我介绍了毛泽东，我被毛泽东这个人物和那本杂志深深震撼了。不久，老师送了我一本《毛主席语录》，于是我开始学习语录。在我的青年时代，这本语录可以说是我的精神动力，引导我在追求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36)



中学毕业后，普拉昌达进入位于奇塔万拉姆普尔的农业和动物科学院学习。学院隶属于加德满都的特里布文大学。普拉昌达主修农业科学，1975年毕业并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普拉昌达在一所中学当高中老师，同时还攻读公共管理硕士。早在上中学时，普拉昌达就利用和外来游客交流的机会了解国家面临的问题，并开始和一些政治党派接触。走上工作岗位后，普拉昌达开始更多思考如何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他“被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深深吸引了”，认为“这一战略思想是客观的、正确的”
(37)

 。1977年，普拉昌达辞去干了两年多的中学教师，加入辛格领导的尼共（四大），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普拉昌达在奇塔万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经历，是他个人成长的重要起始阶段。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也是一位不错的中学老师，曾获得廓尔喀地区优秀教师奖励
(38)

 。普拉昌达为什么要选择一条革命道路呢？他后来说：自己从事革命“并非为追求权力或是荣耀，而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劳苦大众。应该说，是对祖国的承诺和对人民的责任，促使我投身政治，成为毛主义者。”
(39)

 “虽然我的家族属于最高种姓婆罗门，但我和马克思、列宁一样，背叛了自己的种姓和阶级。我们发动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封建制度，打破压迫尼泊尔劳苦大众的种姓制度，解放低种姓人民。正因如此，大批低种姓少数民族群众加入了我们党。在内战期间，我们的大部分高级将领是少数民族同胞。”
(40)

 “我对完美尼泊尔的憧憬就是一个民主的新尼泊尔，没有封建主义的剥削，人们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而工作。同样也希望有一个完美的世界，这里没有帝国主义，没有人对人的剥削，人类携手并肩走向无尽的繁荣。”“为改善人类生活、改变这个世界，反对万恶的人剥削人的制度而牺牲自己，是我最初和最终的梦想。”
(41)



1980年，普拉昌达领导后来隶属尼共（Masal）的青年组织——全尼自由学生联盟（革命派）。1983年他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随后随辛格脱离尼共（四大）另建尼共（Masal）。1985年，普拉昌达又脱离了尼共（Masal），加入维迪亚领导的尼共（Mashal）。4年后，他成为政治局委员和党的总书记。

二　1990年尼泊尔人民民主运动

就在普拉昌达担任总书记不久，1990年尼泊尔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民主运动。这场运动的国际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刮起一股西方称之为民主化的浪潮。这股由西方精心导演的政治大潮，首先敲开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门。苏东国家共产党的所谓“民主化”改革，演变成亡党亡国的“进行曲”。这股浪潮还波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其中就包括南亚的尼泊尔。

1990年1月18日，尼泊尔大会党主席克利须那·普拉萨德·巴特拉伊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今天，一股民主与自由的浪潮正席卷世界。专制独裁统治已成为自由世界海洋上的孤岛，时日不多。尼泊尔正处于这样的情形。即便是无党派评议会制度的高级领导人，现在也公开承认这一制度遭遇彻底的失败。”
(42)



这场运动的起因是尼印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紧张。印度长期以来把尼泊尔看成自己的附属国，要求尼泊尔内外政策首先要符合印度的利益。这引起了尼泊尔人民包括尼泊尔统治集团的不满。1975年，国王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试图抵制印度的控制。1987年为防止印度人大量涌入尼泊尔而影响尼泊尔人就业，尼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尼工作需要许可。印度对此大为不满。

1988年7月，尼泊尔从中国进口了部分军用物资，一贯敌视中国的印度公开指责尼泊尔此举违反了尼印1965年签订的一项武器进口秘密协定。而尼泊尔允许中国公司在靠近印度的特莱地区承包工程也使印度十分恼怒。印度认为尼泊尔此举违反了“和平友好条约”，对印度安全构成了威胁。随着两国紧张关系的不断升级，1989年3月23日，印度以两国1978年签订的《贸易与运输协定》到期为由，突然单方面关闭了15个尼泊尔运输过境站中的13个，并停止向尼泊尔提供石油等生活必需品。
(43)



尼泊尔与印度经济贸易往来密切，对印度经济依赖性大。尼泊尔社会长期动荡更加剧这种依赖。印方完全不顾尼方反对，突然强行采取封锁政策，使尼经济雪上加霜。百姓日常生活尤其城市百姓生活，在数周内几乎陷于瘫痪。全国的煤油、汽油和柴油开始定量供给。白糖早早售光，价格飞涨。投机商人还乘机牟取暴利。经济困难激起社会各阶级、各种族、各地区人民的强烈不满。人们纷纷涌上街头，抗议印度的霸权主义，同时也把怒火泼向腐败无能的政府。长期遭受王权打压的尼泊尔各派政治力量也纷纷行动起来，联合发动了这场民主运动。

1990年1月1820日，大会党召开10年来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人民为“呼唤民主”而上街示威游行。很快，“呼唤民主”的号召通过电视等媒体传遍全国。律师、医生、教师等职业团体，纷纷表示对恢复民主运动的支持。其他民主党派也纷纷响应，积极发动群众。1990年2月，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民民主运动在尼泊尔爆发。

2月18日是尼泊尔法定“民主日”
(44)

 。比兰德拉国王在博克拉发表演说，公开声称评议会制度符合尼泊尔的国家利益、价值和标准，遭到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这一天，加德满都的民众纷纷涌上街头，抗议政府的腐败与无能。示威者强行中断了官方组织的游行，强迫政府取消原定的亲王室集会。当日，示威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5名群众被枪杀，一名警察被愤怒的群众用乱石砸死。2月19日，民主派号召并成功举行了首次全国大罢工。随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运动也很快波及全国，矛头直指无党派评议会制度。人们要求结束专制，恢复民主。

起初，王室政府实行镇压政策，一方面逮捕示威群众，另一方面封锁消息，严禁媒体报道。由于大会党等亲王室政党的退缩，这一政策初见成效。3月2日，当民主派号召组织第二次全国总罢工时，警察部队已顺利将加德满都的游行队伍分割成数块。示威的群众形成不了合力，影响力和战斗力大大削弱。3月14日，当民主派宣布举行第三次全国总罢工时，响应者已经寥寥无几。3月16日，在博克拉观望了两个月的比兰德拉国王，以为局势平息便回到加德满都。他还声称，1980年全国公民投票结果已经表明，民主化改革是不必要的。
(45)



然而局势在3月底发生戏剧性的转折。3月20日，700名亲人民民主运动的“职业团结团体”成员聚集在特里布文大学，讨论知识分子在当前政治危机中的任务。集会被警察中止，与会人员悉数被捕。虽然大多数人很快在几日内被释放，但首都的进步知识分子、记者、医生、教师、律师等对独裁政权有了切身感受。3月29日和4月1日，政府又下令关闭所有大中小学校，进一步点燃了进步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学生的斗争热情。他们自发地冲出政府的管制，不顾警察阻拦，纷纷走上街头。整个加德满都河谷都充斥着学生同警察发生冲突的抗议声。

3月30日，一群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洗劫了离加德满都仅一河之隔的勒利德普尔首府帕坦评议会总部，焚烧了警察存放在那里的被政府视为异己分子的档案。警察随后为缉拿肇事者在全城展开了野蛮而残酷的搜查，引起普通市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在信仰毛主义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愤怒的民众设路障、挖堑壕，以班为单位组织起来，阻滞警察的迫害行为。一夜之间，帕坦成为全国反对评议会政权的中心。4月1日，约1万名来自加德满都及附近地区的民众，参加了在帕坦举行的群众集会。

民主运动再次被基层民众的自发革命行动点燃了。群众革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到处是大规模的集会。医生协会、棒球协会、教师协会等民间组织也加入进来。外交大臣萨朗德拉·库马尔·乌帕德亚雅公开宣布辞职以示对政府的不满。4月5日，政府公务员第一次加入游行队伍。皇家航空公司官员以及社会公职人员也公开支持民主运动。示威群众同军警不断发生冲突。不少群众和政党领导人被捕。而政府的镇压更激发了民众的斗志。

面对群众的革命声浪，王室政权开始退却。比兰德拉国王起初置身事外。民主运动刚爆发时，他正带领随从在西部山区视察。首都的骚乱一开始没有引起这位国王的重视，他仍兴趣盎然忙于视察，全然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随着事态的扩大，国王急忙返回首都，然而他一面拒绝同反对派领导人直接对话，拒绝大会党领导人建议他主动实行民主改革，一面又把骚乱的责任推向自己的傀儡政府。

4月6日，民主派宣布举行第四次全国总罢工。当日一早，比兰德拉国王抢先将广受诟病的首相什雷斯塔解职，任命洛肯德拉·巴哈杜尔·昌德为首相（曾于19841986年组过阁），并宣布成立宪法改革委员会。

但国王的障眼法没能阻止示威人群的脚步。几小时后，加德满都数区仍按计划先后举行了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活动。组织这些活动的是“左翼联合阵线”，总发言人就是尼共（Masal）党员、36岁的巴布·拉姆·巴特拉伊。游行队伍向首都的心脏地带尼泊尔皇宫进发。到了下午，聚集在皇宫外的示威群众已达10万人。傍晚时分，少数群众试图冲破警察和部队的封锁线，但遭到武力镇压。警察开枪打死了约50人。国王宣布首都24小时戒严。次日，愤怒的民众在加德满都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美国政府和欧盟也谴责皇宫外的屠杀事件，向王室政权施压，呼吁政府做出让步。

4月8日，内外交困的比兰德拉被迫同意同来自大会党和左翼联合阵线的4名反对派领袖，在皇宫内举行面对面的谈判，决定取缔由1961年1月起实行的党禁，同意解散政府，举行大选。4月16日，比兰德拉正式废止无党派评议会制度，解散议会。同日，昌德辞职。国王任命大会党主席克·普·巴特拉伊组建多党联合临时政府，负责起草新宪法，并在一年内举行多党议会选举。到4月底，国王又陆续宣布删除宪法中“无党派”字样，解除党禁，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建议委员会”，保证解散全国评议会等。

6月10日，临时政府首相克·普·巴特拉伊与印度政府签订协议，印度决定取消一年以来的贸易禁运。两国联合声明宣布，自协议签署之日始，双方任何一方在做出有关安全事务的决定时，必须事先同对方照会并商议。作为签署协议的回报，印方承诺将从7月1日起开放已关闭近15个月的两国边界。此协定遭到多数民众的抗议。尼共（Mashal）组织民众示威，要求废除这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得到各地民众的广泛支持。

8月底，临时政府公布了新宪法草案。10月15日，部长会议通过新宪法草案，提交国王。然而在10月29日，比兰德拉国王却单方面公布了自己修订的宪法草案，举国愕然。在民众的强大声讨中，国王被迫让步。临时政府否决了国王宪法草案的大部分内容，只保留建立国务委员会（英文为State Council，尼文为Raj Parishad）的提议。根据草案，国王直接任命一人领衔15人的国务委员会常委会。常委会的大多数成员亦由国王任命。

11月9日，比兰德拉正式颁布新宪法，规定尼泊尔是一个实行多党议会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印度教君主立宪制王国。国王是尼泊尔民族和人民团结的象征。宪法第35条还规定，国家的行政权属于国王和大臣会议，国王的权力“由他在大臣会议的建议和同意下行使”。这是君主立宪政体第一次写进尼泊尔宪法，王权开始受到宪法制约。

尽管如此，尼共（Mashal）公开指责大会党政府延续了1951年《德里协议》的妥协原则。在历史上，由于大会党的一再让步，《德里协议》成立国民代表大会的条款被国王特里布文1959年宪法的普选条款取代，这直接导致马亨德拉国王自行撰写并颁布专制独裁的1962年宪法。以此为由，尼共（Mashal）否认未经国民代表大会通过的1990年宪法的合法性。

三　尼共（团结中心）与尼共（毛）的成立

结束无党派评议会制度，恢复中断近30年的君主立宪制，这是1990年尼泊尔人民民主运动赢得的最大政治成果，也是各派民主力量与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就在印度单方面宣布对尼泊尔实行贸易禁运后不久，1989年12月28日，大会党与尼泊尔共产党七个党派共同组建以“恢复民主运动”为目标的协调委员会。1990年1月15日，协调委员会宣布成立左翼联合阵线（ULF），要求结束国王专政的潘查亚特体制
(46)

 。左翼联合阵线包括七个政党，有班达里领导的尼共（马列）（当时是最大的共产党），普拉丹领导的尼共（马），马南达尔领导的尼共（马南达尔），罗希特领导的尼泊尔工农组织，沃玛领导的尼共（沃玛），阿玛提亚领导的尼共（阿玛提亚），还有尼莫·拉玛领导的尼共（四大）。召集人为尼共（马）领导人萨哈娜·普拉丹。然而她不久即遭逮捕。

1990年5月，大会党联合左翼联合阵线组成以克·普·巴特拉伊为首相的多党联合政府。多党临时政府有11位部长，4位部长来自大会党，3位部长来自左翼联合阵线，2位部长由国王提名任命，2位部长由知识分子担任。左翼联合阵线3名部长分别由尼共（马列）（2名）和尼共（马南达尔）（1名）派代表出任。这一做法引起左翼联合阵线内部其他党的不满。1990年底，尼共（阿玛提亚）、尼共（沃玛）、尼泊尔工农组织和尼共（拉玛）以它们的权益遭到忽视为由，宣布退出阵线。这对刚联合不久的共产党是个不小的打击。退出阵线的4个共产党号召重新组建一个能包纳更多党派、奉行不论党派大小一律平等原则的新左翼政党联盟。然而这一倡议并没有得到其他共产党的响应。不久，尼共（阿玛提亚）便加入尼共（马列）。

随着运动的深入，在是否保留和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等问题上，共产党阵营内部出现新的分化乃至分裂。以尼共（联合马列）为代表的党派主张同大会党结盟，接受国王提出的君主立宪制，同意参加1991年的大选。而共产党阵营内的强硬派则加以反对，他们不同意尼泊尔实行立宪君主制，而是要彻底结束王权，由普选产生的制宪议会（Constituent Assembly）独立草拟宪法，以推动国家实现民主共和政体。

普拉昌达领导的尼共（Mashal）在人民民主运动前夕，并没有加入左翼联合阵线，而是联合尼共（Mahal）及其他左翼激进政党，组建了联合国家人民运动（UNPM）。当贾兰德拉国王邀请UNPM进行谈判时遭到拒绝。联合国家人民运动反对大会党、左翼联合阵线同国王达成的协议，要求举行制宪议会选举，以制定新宪法，然而遭到国王的拒绝。UNPM处于孤立的境地。

1990年11月19日至20日，反对尼泊尔搞君主立宪政体的几个共产党——普拉昌达领导的尼共（Mashal-CC）
(47)

 联合尼莫·拉玛领导的原尼共（四大）的一支、尼泊尔无产阶级工人组织以及从尼共（Mashal-COC）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即尼共（Janamukhi）——共同组建了尼泊尔共产党（团结中心）。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和西塔尔·库马尔不久也脱离辛格的尼共（Masal）加入尼共（团结中心）。

尼共（团结中心）成立不久就联合其他党派组建了尼泊尔人民统一战线（UPFN），决定以此组织参加1991年的大选，目的是揭露君主政体和议会制度。人民统一战线召集人为巴布·拉姆·巴特拉伊。然而其他一些共产党并不看好UPFN，图尔西·拉尔·阿玛提亚甚至嘲笑UPFN参选会破坏选举。

1990年12月中旬，大会党领袖赴华盛顿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会谈。布什宣称美国对大会党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大会党与左翼联合阵线决裂。1991年1月初，克·普·巴特拉伊宣布大会党将独立参选。大会党的这一决定使得仍留在左翼联合阵线并希望与大会党联合参选的尼共（马列）如意算盘落空，领导层颜面尽失。

就在此前不久，国王发布的新选举法规定，每个参选政党需得到全国至少3％的投票，方被认可国家政党的身份。这是参加地方选举和进入议会的先决条件。为挽回颓势，增强彼此的竞选实力，尼共（马列）与普拉丹领导的尼共（马）于1991年1月6日仓促合并成立尼共（联合马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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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在人民统一战线为选举积极奔走时，普拉昌达领导的尼共（团结中心）却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抵制当年5月份举行的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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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先发起行动的是亲尼共（团结中心）的左翼青年组织——全尼泊尔工会组织。1991年3月19日，该组织宣称新的大选依据的宪法，并非由全体国民选出的代表制定，选举缺乏合法性，全体尼泊尔人应当抵制大选。4月13日，全尼泊尔民族独立学生联盟也发表类似声明。随后，尼共（团结中心）在全国12个县建立抵制选举的地方委员会。4月14日，尼共（团结中心）发布声明，呼吁民众采取行动，共同抵制议会选举，建立国民代表大会，还王权于人民。

1991年5月12日，尼泊尔举行了中断32年之久的议会选举。有40个政党报名参选，22个政党获得参选资格，另有219名独立候选人。在获准参选的政党中，大会党是唯一对全部205个席位提出自己候选人的政党。尼共（联合马列）提名的候选人有117名，民族民主党（塔帕派）和民族民主党（昌德派）分别有163名和154名。

选前，各个党派提出了自己的竞选纲领。大会党强调自己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党，主张国富民强，保障人的尊严，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重视农村发展，地方自治，所有人机会平等，维护世界和平等。尼共（联合马列）主张发展计划经济，同经济不平等、剥削和腐败问题做斗争，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试行土地改革，保护穷苦农民和城市工人权利，同中国和印度保持均衡外交，撤销前政府同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协定等。民族民主党（塔帕派）和民族民主党（昌德派）拥护多党竞选和君主立宪，主张混合经济和免费教育，与中国和印度发展友好关系等。巴特拉伊领导的人民统一战线则强调发展计划经济，反对经济发展不平衡，消灭剥削、腐败等丑恶现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行土地改革，保障贫苦农民和城市工人的权益，同中国和印度保持平等关系等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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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2638名选民参加了投票，近一半是女性选民。选民总参选率为65.15％，其中加德满都河谷地区高达75％，而巴隆（49.5％）、苗地（52.2％）、罗尔帕（58.5％）和皮乌坦（36.7％）4县，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受尼共（团结中心）影响的结果。这四个地理上相连的县，后成为尼共（毛）发动武装革命的根据地。

结果显示：大会党赢得39.50％的选票、110个议席，成为第一大党；尼共（联合马列）获29.27％的选票、69席，是第二大党；巴特拉伊领导的人民统一战线获得9席，成为第三大党。此外，尼泊尔亲善党赢得6席，民族民主党（昌德派）获得3席，民族民主党（塔帕派）1席，尼共（民主派）2席，尼泊尔工农党2席，独立候选人3席。大会党领导组建了以吉里贾·普拉萨德·柯伊拉腊为首相的新政府。

新政府组建后，面临亟待处理尼印经济僵局、控制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稳定经济和社会情绪、改善民生等一系列问题。然而令民众失望的是，大会党虽自诩奉行民主社会主义，但经济上实行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对外政策也仍然倚仗印度。半年时间过去了，尼泊尔经济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在1992年初出现严重经济危机。19911992财年，尼泊尔经济增长率降到3％，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9.1％，比上一财年的3.3％增加了近3倍。同期尼泊尔人口还增长了2.7％。全国约6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近40％人口失业或待业，人均国民收入仅为170美元，近70％人口缺乏社会保障。1991年世界发展银行报告称尼泊尔是世界上第二贫穷的国家。

大会党的内外政策进一步激化了民众不满情绪和社会矛盾。1991年11月，尼共（团结中心）在奇塔万县的马地（Madi）首次召开代表大会，选举普拉昌达为党的总书记，决定采取“持久的武装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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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决定把党转入地下。1992年初，尼共（团结中心）决定成立中央行动委员会，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反抗大会党政府的错误政策。同年2月，尼共（团结中心）和尼共（Masal）联合发起声明，谴责政府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危机和灾难，并会同尼泊尔共产主义者同盟、尼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左翼共产党共同组建了人民运动联合委员会，要求大会党政府下台。

1992年3月5日，尼共（团结中心）向柯伊拉腊首相提出改善民生的14点要求，包括控制物价的上涨；保障每日生活必需品供应；打击贪污腐败、欺行霸市、走私行为；政府秉公行政；消除一切针对农民、雇工、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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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种族和少数民族的不公平、剥削和歧视；清查无党派评议会制度时期的腐败分子以及公开一切国王勾结反动势力的阴谋；废除与别国（主要指印度）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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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共（团结中心）还成功领导了4月6日及5月3日全国大罢工。罢工遭到了警察和皇家军队的血腥镇压。有16人被打死，几十人受伤或致残。血淋淋的残酷镇压使党内以普拉昌达为首的革命派深深感到，如果仅靠城市斗争而不发动农村群众，仅靠和平的议会斗争而不进行武装革命，不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就不能实现党的理想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目标，就不能使人民的自由、民主等权利得到保障，也不能把尼泊尔的共产主义事业引向正确方向。然而在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与前途的重大问题上，尼莫·拉玛等原“四大”派仍主张俄国式的城市革命道路。经过激烈的斗争，1994年5月，尼莫·拉玛等原“四大”成员被清除出党。不久，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决定脱离原来的尼共（团结中心），另立一个尼共（团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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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3月，普拉昌达领导的尼共（团结中心）和巴特拉伊领导的尼泊尔人民统一战线，联合召开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把党名改为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者），由普拉昌达担任党主席；决定在尼泊尔停止议会斗争，准备发动武装革命。

会议通过的《在尼泊尔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与策略》的决议，系统阐述了尼泊尔人民革命和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得出尼泊尔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反动统治才能赢得自由和解放的结论；明确指出了在尼泊尔开展武装斗争的性质、目标和任务，分析了尼泊尔社会各主要阶级和阶层的基本状况，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团结的对象和革命的依靠力量；详细分析了尼泊尔革命面临的客观形势、不利因素、有利条件，以及发动武装斗争的具体战略和策略等问题。

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尼共（毛）这个尼泊尔新型共产党的诞生。关于修改党名的决定，巴特拉伊认为这是为了突出党的革命形象。他后来说：“238年来，君主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统治着尼泊尔。尽管1950年来尼泊尔人民不断发动争取民主的运动，但我们就是建立不了民主。经济上，我们的社会仍然处在半封建状态，仍然存在少数大地主和绝大多数靠劳动无法养活自己的农民。另一个问题是受外部势力控制，特别是邻国印度。自印度独立以后，我们同印度就是半殖民的关系。1950年，尼泊尔不得不同印度签署不平等条约。印度对尼泊尔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就一直延续至今。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带来革命性的改变。我们不得不推翻君主制，为此需要以武装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权，然后进行社会经济变革和根本性的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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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巴特拉伊的革命生涯及其领导的人民统一战线

一　巴特拉伊早年革命生涯

在尼共（毛）的形成过程中还有一支重要力量，即巴特拉伊领导的尼泊尔人民统一战线。巴特拉伊是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革命家，尼泊尔人民战争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从尼共（毛）创立至今，他一直是仅次于普拉昌达的党内二号领导人。2011年8月起担任尼泊尔政府总理和留守总理至2013年3月。

巴特拉伊全名叫巴布·拉姆·巴特拉伊，1954年6月18日出生在加德满都以西约75公里的戈尔卡县库普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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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名叫拜尔巴斯的偏僻小村庄。戈尔卡同普拉昌达的故乡卡斯基是邻县，同属甘达基专区，两人的出生地相距不远。不仅如此，巴特拉伊也出生在农民家庭，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家族的姓也是尼泊尔的最高种姓，与普拉昌达一样同属普尔比亚婆罗门。

巴特拉伊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从小就聪明过人，在求学生涯中，所有考试只有一次排名第二，其余都是全班第一。1970年，他从卢因泰尔阿玛·乔提（Amar Jyoti）中学毕业时，以全国中学生毕业会考第一名的成绩名扬全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高考状元。之后他来到加德满都，就读于阿姆里特理学院（Amrit Science Campus），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不久，巴特拉伊在科伦坡计划奖学金的资助下去印度求学。1977年，他毕业于印度的昌迪加尔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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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建筑学学士学位。随后，他来到印度德里的计划与建筑学院攻读城市与区域计划专业，1979年毕业并获工学硕士学位。1986年，巴特拉伊毕业于印度著名的尼赫鲁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不发达的性质和尼泊尔的区域结构——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2003年公开出版）。同年，他同尼泊尔著名政治家达玛·拉特纳·亚米的女儿赫西拉·亚米结婚。两人婚后育有一女。

从学生时代开始，巴特拉伊就对政治发生浓厚的兴趣。1977年，他在印度领导组建了全印度尼泊尔学生联合会，从此踏上政治生涯的第一步。在印度学习期间，巴特拉伊与比·普·柯伊拉腊、吐尔西·拉尔·阿玛提亚、莫汉·比克拉姆·辛格、里希盖什·沙阿等尼泊尔革命著名领导人有过接触。在他们的影响和指引下，巴特拉伊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尼泊尔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去。

1980年，巴特拉伊在新德里因挥舞黑旗反对来访的比兰德拉国王而遭印度警方逮捕。这是巴特拉伊革命生涯遭遇的第一次被捕。1981年，经尼泊尔著名领导人尼莫·拉玛的介绍，巴特拉伊加入辛格领导的尼共（四大）。随后，巴特拉伊通过全印度尼泊尔团结社会（19791986）积极组织在印度的尼泊尔籍工人运动。1986年完成学业回国的巴特拉伊，成为辛格领导的尼共（Masal）的一名全职干部，积极从事革命运动。1986年、1988年，他因从事反政府活动先后两次遭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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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民统一战线与1994年中期选举

1991年初，尼共（团结中心）联合尼泊尔工农组织、尼共（马列）［后改名为（马列毛）］，共同组建尼泊尔人民统一战线，巴特拉伊为召集人。不久，尼泊尔工农组织、尼共（马列毛）相继退出。1991年8月17日，巴特拉伊重建尼泊尔人民统一战线，并担任主席。1992年初，人民统一战线联合尼共（团结中心）发起成立人民运动联合委员会，领导工人罢工，反对大会党政府的内外政策。

1992年5月，尼泊尔举行了地方议会选举。人民统一战线参加了选举。同时参选的还有尼共（Masal）、尼泊尔工农党、尼共（1949年9月15日）、尼共（马列毛）和尼泊尔共产主义者联盟等左翼政党。在选举前夕，人民统一战线联合这些左翼政党同尼共（联合马列）协商，希望能赢得一席之地，但遭到后者的拒绝。此次选举，大会党拿下全国36个城市22个市长职位和21个副市长职位，还获得55.8％市议会席位、50％乡村发展委员会席位。尼共（联合马列）赢得6个市长职位、20％市议会席位和26％乡村发展委员会席位。人民统一战线只获得1个副市长职位、1.34％（8个）市议会席位和5％乡村发展委员会席位。在加德满都，人民统一战线候选人只获得3.4％的选票，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却获得52.20％和44.4％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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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10日，柯伊拉腊因党内分裂和外部压力被迫辞去首相职务，大会党政府倒台，国王随即解散了议会，宣布1994年11月13日重新选举。就在新的选举举行之前，人民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分歧乃至分裂。在是否参加选举的问题上，巴特拉伊同普拉昌达不赞成参加选举，而领导人尼兰詹·戈文达·维迪亚等人表示要参加选举。不仅如此，尼·戈·维迪亚还带领支持者分离出去，另立了一个“人民统一战线”。7月14日，尼·戈·维迪亚召开会议，决定参加选举。

后来在人民战争期间成为尼共（毛）卓越军事指挥员的巴萨·曼·普恩（又名阿南塔同志），解释了当时党的领导人拒绝参加中期选举的原因。他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经常谈论阶级斗争。首先，在我们的社会，经济上有截然对立的两大阶级：富裕的资本家阶级；穷苦的农民和劳工阶级。其次，在权力体系中，掌权的绝大多数是高种姓的印度雅利安人（Indo-Aryan），只有极少数掌权者来自低级种姓和少数民族。第三，生活在同印度交界的平原地带的马迪西（Madhes）人，以及生活在尼泊尔西部喜马拉雅山区的格尔纳利（Karnali）人，自古以来就被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第四，非印度教教徒、贱民即使是在21世纪也遭到种族隔离。第五，部分地由于印度教信仰，尼泊尔妇女在财产、教育、健康等方面，不能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我们为了这些受压迫的阶级，通过议会和街头运动，用和平的方式斗争了好几年，然而政府却设法用警力镇压我们，给我们加上数千条莫须有的罪名。尤其在1994年7月，大会党的吉·普·柯伊拉腊首相因为党内纠纷就解散了议会。那时我们得出结论，尼泊尔的议会制不会给人民带来好处。我们因此决定放弃议会道路，联合抵制1994年11月的中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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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1月，尼泊尔举行中期选举（因大会党提前结束执政而举行的）。这是自1990年尼泊尔恢复多党制以来举行的第二次大选。有24个政党参加了选举活动，62％的选民参与投票。11月15日，投票结果公布。尼共（联合马列）以42.93％的选票和88个议席的微弱优势，击败前执政党大会党（40.49％的选票和83席）获胜。其他政党，如民族民主党获20席，尼泊尔工农党4席，尼泊尔亲善党3席，独立候选人7席。19个党派竞选失败，未获一席，包括尼·戈·维迪亚领导的“人民统一战线”。

11月29日，受国王之邀，尼共（联合马列）组成一个少数派政府。11月30日，74岁的曼·莫汉·阿迪卡里宣誓就任尼泊尔首相。尼共总书记尼帕尔任副首相兼国防、外交大臣。这是尼共（联合马列）的首次执政，也是尼泊尔的共产党首次执政，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也属首例。当时苏东剧变之后不久，因而尼共（联合马列）的执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尼共（联合马列）能够赢得选举，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柯伊拉腊政府失去了民心。大会党执政后不仅没有改善尼泊尔的经济状况，反而使国家陷入了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因印度制裁而起，大会党反而推行亲印政策。比如，柯伊拉腊政府提倡经济开放，强调民营化，但却把国有企业卖给印度资本，还对从印进口的商品征收低关税。在加德满都，印度商品充斥市场，从印度大批量进口的三轮出租车（约两万辆）排放的废气，加剧了首都的大气污染。柯伊拉腊政府还言而无信，不能兑现竞选时提出的诸如提高国民生活与福利、解决失业等承诺，而且官员还贪污腐败，搞裙带关系。所有这一切，不仅令国民普遍不满，而且也使他们感受到了民族危机。二是尼共（联合马列）利用民众对大会党亲印政策不满，在选举纲领和策略上提出“保护国家利益”和“发扬国民自尊心”等口号。同时还明确支持和维护君主立宪制，主张实行多党制，建立市场经济等。尼共（联合马列）还以共产党阵营内温和派的姿态出现，设法同普拉昌达、巴特拉伊等激进派划清界限，以博取中间选民和温和派别的支持。党主席阿迪卡里甚至指出：共产主义也应该按照时代潮流发生变化，不妨由国民来选择与尼泊尔的水土和文化相适应的政治制度。

除了上述两条主要原因外，大会党内部出现分裂，得到大会党主席克·普·巴特拉伊为首的反柯伊拉腊派的支持，也是尼共（联合马列）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尼共（联合马列）上台后曾邀请其他党组成联合政府，但遭到大会党等议会党的一致拒绝，尼共（联合马列）只好一党单独组织政府。出现这种尴尬局面，对尼共（联合马列）的执政是极为不利的。因为政府制定的政策和计划，必须得到议会内多数议员的同意，才能得到贯彻和执行。而大会党拒绝参加联合政府的目的，就是要让新政府提出的议案不能在议会中获得通过，从而逼迫尼共（联合马列）下台。

不利的局势也使得尼共（联合马列）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瞻前顾后，裹足不前。比如为赢得农民选票，尼共（联合马列）主张“耕者有其田”，要求土地改革，新政府为此还成立了土改委员会。然而，尼共（联合马列）并非真的要满足农民的愿望，只是在不触动农村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照顾农民的一些眼前利益。如实施“兴我家园”计划（Build Your Village Yourself），表面上重视农村发展，实际上只为全国近400个乡发放了总额为2400万美元的乡村发展基金，以试行新的养老金制度。在绝大多数农民不拥有土地的国家，不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任何改良对农民来说都无异于隔靴搔痒，无济于事。而即便如此，新政府领导人也一再强调“兴我家园”计划不是为了实现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只是农村发展的一个基础。

在城市，尼共（联合马列）政府虽然意识到前政府的问题，但没有制定也无法制定出更有效的应对之策。例如终止了大会党的私有化政策，却没有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试图纠正前政府亲印度的外交政策，但依然摆脱不了印度的影响；声称要建立一个廉洁健康高效的政府，认为消除腐败是新政府的首要任务，但反对党很快就指控新政府的腐败。

更令人不解的是，尼共（联合马列）还实行早被西方国家废止的政党“分肥”制。尼共（联合马列）上台后不久，便安排本党积极分子和竞选资助者到政府任职或担任公职。原政府工作人员被大换血大换班，大批有经验的公务人员遭到解雇。其结果是新任命的官员和职员大多不熟悉新岗位，不适应新工作，政府工作效率低下，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受到影响。这一荒诞做法，不仅引起广大解聘人员的强烈不满，也遭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

另外，尼共（联合马列）内部也是派别林立，纷争不断。党内以巴姆·德夫·高汤姆、钱·普·迈纳利为代表的是反阿迪卡里的派别。这一派强烈反对阿迪卡里政府的内外政策。这些因素决定了尼共（联合马列）政府不可能持久执政。

尼共（联合马列）上台仅一个月，就遭遇尼泊尔大会党的冲击。12月17日，大会党人拉姆·钱德拉·布德尔当选为议长，这为大会党在议会内从事反尼共政府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此后大会党不断制造事端，比如指责尼共政府是集权政府，尼共的土地改革是为了实施共产主义，还酝酿对政府的不信任案。1995年6月，阿迪卡里被迫辞去首相职务。同年8月，尼最高法院宣布要解散违宪的议会。9月10日，议会就大会党提出的对政府不信任案进行投票。大会党联合民族民主党和亲善党赢得法定多数，该法案获得通过。9月11日，大会党组成以谢尔·巴哈杜尔·德乌帕为首相的新政府。至此，尼共（联合马列）执政9个月后下野。尼共（联合马列）的短暂执政，更坚定了尼共（毛）选择武装革命的信念。

三　“斯-嘉运动”与“罗密欧行动”

1995年9月重新上台的大会党决定对尼共阵营内部的激进派采取强硬措施。一方面，大会党此时认识到尼共（团结中心）［实际已秘密成立了新党尼共（毛）］在1994年中期选举时已转入地下，该党不只是反对君主立宪制，抵制大选，而且在农村尤其中西部山区扩充力量，计划使用武力推翻现政权。另一方面，大会党还认为自己同尼共（团结中心）的矛盾和斗争，自1990年以后就变得不可调和了，此时的尼共（团结中心）力量还很弱小分散，如果政府动用武力将之驱散或摧毁并非难事。基于上述判断，大会党组阁后便开始动用警力对左派共产党特别是尼共（团结中心）经常活动的地区进行监视，禁止尼共（团结中心）和其他左派政党公开活动。尼共（团结中心）同大会党的关系骤然紧张。普拉昌达在大会党上台前已决定将上千名党员和干部转入地下，带领他们离开首都，前往偏远山区活动，保存并准备了革命的骨干力量。后来证明，当时的这一决策是及时和正确的。

大体在1994年尼泊尔中期选举前后，尼共（团结中心）一方面在城市开展抵制大选运动，另一方面在西部山区开展轰轰烈烈的“斯-嘉运动”（Sija Campaign）。这一运动是以鲁孔县境内属喜马拉雅支脉最高峰斯圣（Sisne Himal）山和罗尔帕县境内嘉尔加腊（Jaljala）山命名的。1995年3月确立在尼泊尔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以后，尼共（毛）更加强了对这一运动的组织和领导，由尼共（毛）中央政治局委员拉姆·巴哈杜尔·塔帕即巴达尔（尼泊尔语“云”的意思）同志负责组织实施。美国女记者李·奥内斯托赴尼泊尔解放区采访时，塔帕向她介绍了“斯-嘉运动”的一些具体情况。据介绍，“斯-嘉运动”内容主要包括“集中运动”“友谊运动”“民生运动”等。

“集中运动”就是把在罗尔帕、鲁孔、贾贾科特的革命力量集中起来，包括中央委员、西部地区领导人以及一些县的领导人。主要地区的一些文工团也被集中起来，包括青年团的成员。集中的目的是进行革命理论和政策的学习。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一个半月。接下来，就是把这些力量编成小组，动员他们到各个地方开展工作。这些小组由党员和群众领导人组成，主要是前往罗尔帕和鲁孔。这些小组的职责是组织群众，宣传党的路线，举办马列毛主义学习班，还参加群众的一些生产活动。有些小组秘密开展工作，有些则公开开展工作。分散到各地工作持续了约两到三个月。通过这一运动，“党在西部地区的总体工作，无论在组织上、政治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加强”
(61)

 。

第二场运动被称为“友谊运动”，仅在相邻的罗尔帕和鲁孔两县实行。罗尔帕挑选一些同志和文工团员前往鲁孔，而鲁孔也挑选一些同志和文工团员来到罗尔帕。这个交流活动进行了一个月，人们相互交换经验，增进了彼此的友谊和团结。生产和建设小组也加入这场运动。“友谊运动”的一个目的是唤醒群众并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各个小组的领导人同群众一起修路、造桥，从事农业生产。参加这样活动的有1000人。西部其他县也发起了这样的运动。此项运动有助于政治上教育人民，有助于组织人民，发展经济，促进生产。运动的内容甚至还包括修建学校、公用厕所和水龙头，因此又被称为“民生运动”。“斯-嘉运动”持续约一年，后因当局的军事围剿被迫终止。

1995年11月，大会党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对尼共（毛）活动的中西部山区，主要是罗尔帕和鲁孔，发动了代号为“罗密欧”的军事行动（Operation Romeo），企图使用武力剿灭尼共（毛）领导的革命力量。为此，政府从加德满都调集了1500名警察，长途奔袭那里手无寸铁的群众。罗尔帕县的11个乡镇和鲁孔县的一些地方成为袭击的重点。约6000人逃离或被强行驱逐出家园，1000多人（主要是贫苦农民）遭到监禁、判刑或折磨，10多人被打死。此次行动，警察没收农民饲养的鸡羊，盗窃私人的财物和珠宝，肆意地虐待和殴打被俘的群众，公然强奸妇女（目击者称至少有40起），甚至未经审判就地处决所谓的“恐怖分子”。

“罗密欧行动”中的严重暴行遭到尼泊尔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尼共（毛）领导人巴布·拉姆·巴特拉伊愤怒地指责这是针对无辜群众的“恐怖统治”。一份人权组织报告也称“罗密欧行动”为“国家恐怖行动”。2001年11月，美国国际开发署出具的报告《威胁下的民主管理：尼泊尔国内冲突》，则把“罗密欧行动”描绘为一次“大规模的残忍报复”，认为行动“普遍存在对人权的践踏，包括拷打、强奸、非法拘留和谋杀”
(62)

 。

“罗密欧行动”点燃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不少人是在亲历“罗密欧行动”后决定投身革命的。一位名叫扬·库马尔的年轻人是这样说明他参加革命的原因的。他说：“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施暴行。对他们而言，生活在罗尔帕的每个人都是共产分子。警察殴打我的母亲，把我全家驱赶出了村子。对我来说，要想生存的唯一机会就是加入共产党。”
(63)

 扬·库马尔当时只有14岁，在读小学6年级。他后来成为尼共（毛）的一名战士。他生活的村庄乌瓦村（Uwa），后来也成为尼共（毛）的司令部所在地。当时罗尔帕的绝大多数年轻人认为加入尼共（毛）才是自己最有前途的选择。

在“罗密欧行动”期间，不少群众自愿站在革命者一边，他们同情并支持革命。据罗尔帕米鲁尔乡人民政府主席毕白克介绍，一开始，人们还忍受警察的暴行，但过了忍受极限时，他们便开始反抗。村民把石块投向警察，用棍棒进行自卫。
(64)

 “罗密欧行动”逼迫村民做出选择：要么屈服政府，背井离乡；要么支持尼共（毛），参加革命。不少村民选择后者，很多家庭支持子女参加尼共（毛）的队伍。

“罗密欧行动”使尼泊尔的局势骤然升级。普拉昌达、巴特拉伊领导的左派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极度危险。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及时组织力量反抗，极有可能被德乌帕政府剿杀在摇篮中。而形势的发展也促使尼共（毛）中央做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的判断。据尼共（毛）中央领导人钱德拉·普拉萨德·高吉尔透露：“1996年1月底，中央政治局在加德满都召开会议，决定在2月13日发动人民战争。我们对起义日期严格保密，并开始准备那一天的武装行动。”
(65)



另一位尼共（毛）政治局委员向李·奥内斯托介绍：“政府的镇压行动（为我们发动人民战争）提供了好的条件和机会。‘罗密欧行动’结束后，我们在黎邦即罗尔帕武装司令部所在地召开群众大会，当时参加会议的约10000到15000人。在大会上，党宣布人民战争即将爆发。1995年12月，像这样的群众大会，在全国各地召开了20场25场。”
(66)



四　巴特拉伊宣布“40点要求”与决定发动人民战争

“罗密欧行动”为革命造就了有利的客观形势。面对大会党政府的白色恐怖，巴特拉伊领导的人民统一战线，组织了一系列的全国性群众集会。1995年12月7日，人民统一战线在首都召集了有5万多人参加的群众集会，抗议政府发动的“罗密欧行动”。1996年1月底秘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准备了有关民族、民主和民生的“40点要求”备忘录。为向群众揭露反动政权的本质，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1996年2月4日，巴特拉伊以尼泊尔人民统一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向首相谢尔·巴哈杜尔·德乌帕提出有关民族、民主与民生的“40点要求”。随行的还有一位女领导人帕姆帕·布什尔。

这份以备忘录为题递交给首相的公开信，首先指出国家和人民正面临严重危机。结束国王专制统治6年来，仅政府就换了3届。3个不同政党走马灯似地上台下台。尼泊尔沦为世界上第二贫穷的国家，71％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失业率高达10％以上，若加上半失业和隐性失业，总失业率超过60％。巨额赤字和外债使整个国家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外国势力尤其是印度扩张势力对尼泊尔经济文化的损害与日俱增。贫富差距、城乡差别急剧扩大。然而，政府中的议会党团只对如何保持手中的权力感兴趣，并为此向国外帝国主义及扩张主义势力乞怜，完全不顾国家和人民的福祉。

备忘录接着向首相提出了“40点要求”。其中与民族相关的有9条，与民主有关的17条，与民生有关的14条。关于民族的要求包括：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包括1950年尼印《德里协议》、1996年尼印签订的《马哈卡里河（Mahakali）综合开发条约》
(67)

 ；系统管制尼印开放边界，所有印度牌照的机动车禁止在尼泊尔通行；关闭廓尔喀族人募兵中心，为尼泊尔公民提供有尊严的工作；尼泊尔工人应享受在本国优先就业的权利，如需募佣外籍工人，应依照工作许可证制度严格执行；结束外国资本对尼泊尔工业、商业与金融业的支配；制定并实行合适的海关政策，促进有利于国家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禁止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文化入侵，立即宣布粗俗的北印度电影、录像、杂志为非法出版物，停止非政府组织（NGO）和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进行殖民和帝国主义性质的入侵活动。

关于民主的要求：由民选代表起草一部新宪法，确立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废止国王与王室的一切特权；由人民控制军队、警察和官僚；废止一切压迫人民的法案，包括《国家安全法》；立即释放在鲁孔、罗尔帕、贾贾科特、戈尔卡、卡布克、辛杜帕尔乔克、辛杜利、达努沙、拉梅查普等县因政治及复仇等因素非经审判而遭逮捕的所有人，立即撤销一切冤假错案；立即停止警察的军事行动、镇压活动以及国家恐怖行为；调查被警察拘留期间失踪的所有公民的去向，将违法者绳之以法，给予受害者家庭合理补偿；追认所有在1990年人民民主运动中被杀害的人为烈士，烈士家属及在运动中受伤致残人员应得到适当赔偿，将凶手绳之以法；宣布尼泊尔政教分离；停止宗族剥削和对妇女的歧视，允许女儿继承父亲的财产；停止种族剥削和压迫，少数民族聚集区应允许成立自治政府；停止歧视受压迫和落后的人，给予所有语言、方言平等发展的机会，保证至高中阶段的母语教学的权利；保证新闻出版自由和表达的权利，政府控制的大众传媒应彻底独立；保证学者、作家、艺术家、文化工作者的学术自由和职业自由；消除高山区与特莱平原区之间的地域歧视，赋予落后地区自治权，同等对待农村和城市；加强地方社团建设并给予适当的支持。

关于民生的要求：土地归承租人所有；没收封建制度控制下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和无家可归者；没收中间商和封建买办资本家的财产、谎称无收益的资本，依靠国有化促进国家的工业化；保证所有人都有工作，失业人员在被安排工作之前应得到失业津贴；确立并严格执行从事工业、农业及其他行业所有人员的最低工资制度；妥善安置无家可归者，直至得到满意的条件和设施；免去贫农还贷的责任，一笔勾销农业发展银行给小农的贷款，制定向小农贷款的适当条例；农民应能便捷地得到便宜的化肥和种子，并为农民出售农产品提供适当的价格和市场；向遭受旱涝灾害的地区的人们提供适当救济；向所有人无偿提供科学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与教育，停止教育商业化；控制通货膨胀，按通胀率增加工资，所有人可廉价获得生活必需品；向所有村民提供饮用水、道路及电力；保护和发展家庭及村社工业；消除腐败、走私、黑市、行贿及商业投机等行为；尊重和保护孤儿、残疾人、老人和儿童。

巴特拉伊在备忘录的最后声明：“我们谨请当前的联合政府立即采取行动，满足这些同尼泊尔国家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要求。如果在1996年2月17日前未能得到积极回应，我们想通知您的是，我们将被迫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反抗现政权。”
(68)



而此时的德乌帕首相正忙于应对从泰国开始逐步蔓延至整个东南亚并重创尼泊尔经济的亚洲金融风暴，对巴特拉伊的这些要求不理不睬。他指派首相办公室出面应付，而他自己却出访印度。首相办公室原则上同意39条要求，但拒绝接受废除君主立宪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巴特拉伊知道王室政权绝不会满足自己的条件，于是没等两个星期的最后通牒到期，1996年2月13日，就决定同普拉昌达联合宣布发动武装革命。


 第四节　尼共（毛）决定发动武装革命的原因

一　认识这一问题的原则与方法

尼共（毛）为什么要决定发动武装革命？这是一个目前仍有争议的重要问题。一般认为是多种因素促成并决定的。比如尼泊尔学者布万·钱德拉·乌普瑞蒂就认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尼泊尔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广大民众对生活现状普遍不满，对国王的专制和社会的动荡普遍不满；其次，尼共（毛）之前长期进行议会斗争，但屡屡受挫，迫使领导层决定采取武装斗争的战略；第三，尼泊尔的政治环境对以尼共（毛）为代表的左派共产党人越来越不利，不仅以大会党为代表的右翼政党联合王权打压甚至武力镇压尼共（毛），而且以尼共（联合马列）为首的中右翼共产党人也在孤立和排挤尼共（毛）。这些因素的存在，促使尼共（毛）最终决定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
(69)



应该说，乌普瑞蒂的上述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恩格斯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70)

 像尼共（毛）发动武装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绝不是一两种因素所能促成的，它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列宁在总结俄国20世纪三次革命的基本规律后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的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71)



列宁还认为，革命是个政治行为，它除了要具备客观形势、客观条件外，还需要具备必要的主观条件，特别是要有一个成熟的革命政党去组织去争取。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此，无产阶级革命也同样如此。斯大林则进一步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动和胜利从来不是自行到来的，而是需要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去准备和争取，需要“一个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领导群众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72)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也强调：有一个成熟的党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73)



当然，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它的发生要有基本前提。这就是资本主义要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拥有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出现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这些是社会主义革命得以发生的基本条件。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才能有社会化大生产，产生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如果没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没有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就不会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就谈不上工人运动及领导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政党。

列宁概括的发生社会革命应具备的三个主要特征，以及斯大林、毛泽东关于革命是主客观条件成熟的产物这些重要思想，为我们认识尼共（毛）发动武装革命的原因，提供了根本的指导。尼共（毛）领导人普拉昌达也明确指出：“尼泊尔的阶级斗争发展形势，斗争环境的成熟以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不断深入，使我们看到了在尼泊尔发动人民战争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的成熟。”“我们通过对尼泊尔历史、地理和文化形势的仔细研究，最终决定走上了这条（武装斗争的）道路。”
(74)



二　尼泊尔半封建半殖民化的过程造就了革命的客观条件

普拉昌达认为：“尼泊尔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马列毛主义认为，在遭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般来说基本具备了革命的客观形势。这是我们研究具体形势的思想基础。”
(75)

 应该说，普拉昌达的这个判断是有充分的历史和事实依据的，也是尼泊尔许多革命者的共识。

尼泊尔在历史上是一个王权专制的封建国家。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敲开了这个封闭国家的大门，开启了尼泊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1923年英国虽然形式上承认尼泊尔独立，但实际上仍控制尼泊尔的内政外交。“二战”结束后，印度凭借自身强大经济体（相对尼泊尔而言）的地位，利用与尼泊尔特殊的历史联系和地缘条件，从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方面给尼泊尔政权施压，迫使尼政府同其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协定。因此，摆脱了英国殖民者欺凌的尼泊尔，又成为印度扩张主义者的乐园。整个国家依然没有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广大人民遭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在尼泊尔农村，人地矛盾异常尖锐，封建剥削十分严重。尼泊尔近9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长期从事落后的农业生产。农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只有1.85亩（1990年），绝大多数耕地掌握在少数高等种姓的大地主手中。在拉纳统治时期，3％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90％的耕地，而其中80％的土地又集中在40多家拉纳家族后裔手中。地主向佃户收取高昂的地租，一般占到农民收成的50％以上，有的高达60％甚至80％。高利贷的利息更是高得惊人，达到100％以上。
(76)

 不仅如此，势力强大的地主还经常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因此在拉纳家族统治被推翻以后，尼泊尔贫苦农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而当时的王室政权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愿望。从1951年开始，各地就不断掀起暴力反抗地主压迫的运动和骚乱。

1964年尼泊尔政府出台新《土地法》，希望借助土地改革，缓和农村的人地矛盾和社会矛盾。然而这个法律不断遭到地主乡绅的阻拦和破坏。尼泊尔全国有耕地360万公顷，而土改只使其中的32000公顷耕地获得重新分配，仅占到全国耕地的0.8％。绝大部分土地仍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在土改之前的1961年，拥有2.68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7.9％，他们拥有的耕地占到全国耕地总量的45％。而到土改之后的1971年，拥有2.68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占全国农户的比例仅下降到6.4％，占地不到0.4公顷的农户占全国农户的比例在同一时期却从49％上升到55％。
(77)



到了90年代，尼泊尔农村的土地问题更加突出了。70％的贫农只拥有约25％的耕地，25％的中农拥有约45％的耕地，而5％的富农地主却拥有30％的耕地。一份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8％的尼泊尔人没有一丁点土地，65％的贫农只拥有10％的土地，25％的中农拥有25％的土地，而10％的富农地主却拥有65％的土地。在耕地集中、人口稠密的特莱地区（1991年占全国耕地62％、全国人口47％），10公顷以上的大地主占去50％以上的土地。而在丘陵和山区（占全国耕地不足40％，却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占地不超过1公顷的农户占到当地总人口的80％。
(78)

 2006年尼泊尔调查委员会发现国王拥有的土地竟达到1700多公顷。

无地少地的农民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到地主富农家做工，或者租借地主富农的土地耕种。到地主富农家打长工或短工的农民，一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被贪婪而严酷的地主视为囚工。不少家庭沦为地主的世袭奴隶。一位20岁的尼共（毛）战士曾这样描述自己和家人的遭遇：“我家自祖先起便是奴隶了。我们住在一间十分狭小的茅屋里。一家十口被地主差遣做任何事。全家常常要为他们准备食物，又常常因为我们是下等人而被地主赶走。”
(79)



靠借地主富农土地耕种为生的佃户遭受了非人的剥削。尼泊尔农村大量存在佃农，1986年佃农占全国农户的比例，山区约30％，平原至少有40％。虽然1964年颁布的《土地法》规定了地租的最高限额为土地收成的50％，但地主实际收取的地租费用却更高。在很多情况下，向佃户征收多少地租完全由地主说了算。尼泊尔丘陵和山区的土壤贫瘠，农作物产量本来就低，佃农生产的粮食自己都不够吃，却要将至少一半的收成交给地主。缴完地租后往往所剩无几，只够吃三四个月，因此不得不向有钱人借高利贷。而高利贷的利息却高得吓人，从10％到150％。
(80)

 约有2/3的农民经常遭到高利贷者的盘剥。

在地主、高利贷者加上当地腐败官员的多重压榨下，尼泊尔绝大多数农民过着十分凄惨的生活。他们不仅生活困苦，营养不良，连基本的社会服务、卫生条件、洁净饮用水都没有，而且有的不得不靠卖女儿维持生活。据报道，尼泊尔每年约有1.2万名女孩被卖到印度的各种色情场所。这些女孩命运悲惨。即便少数人能侥幸回到家乡，但往往不久就死于艾滋病等疾病。

残酷的封建剥削也严重影响尼泊尔的农业生产能力。贫困农户无力添置农具、改良土壤、修筑灌溉等农业设施。而地主只顾收租，不愿多花额外的钱用于农业生产。贫弱混乱的政府更无力解决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所需的投入。到1992年，尼泊尔全国只有13％的可耕地（特莱平原18％、丘陵地区8％）拥有永久灌溉设施。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尼泊尔的农业生产能力低下，粮食产量不断下降。从19851995年，农作物产量下降0.68％，其中粮食作物下降了7.23％，稻米产量下降了16.17％。尼泊尔迅速从粮食出口国沦为粮食进口国，每年要从印度等国家进口大量粮食。仅1994～1995财年就进口了35亿卢比的粮食。
(81)



尼泊尔至今仍受到从印度传过来的种姓制度的影响。种姓制度在尼泊尔的李查维时代开始萌芽，马拉王朝时期正式建立。拉纳家族统治时期重新划定种姓并推及全国。1962年马亨德拉国王虽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其残余和影响一直存在。尼泊尔的种姓等级划分尽管比较模糊，也不像印度那样等级森严，但种姓观念仍渗透到人们的社交、婚姻、工作、饮食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一出生便被归类到某一世代相袭的种姓。低等种姓的人不能同上等种姓的人平等享受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权利。印度裔的贱民更是被排除在种姓制度之外，他们不被获准进入高等种姓使用的庙宇，不能进入高等种姓的商店，使用的水源也不能相同，他们甚至被迫居住在被隔离的区域。尼泊尔还有约40％的人属于非印度裔的人口数量少的小数族裔或原住民，他们也不在种姓制度之内，多数人只享受很少的权利。

尼泊尔的种姓制度还渗透到民族关系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等不平等现象严重存在。尼泊尔有61个民族，按民族语言所属的语系，可分为两大类民族群，即藏缅语系民族群和印度雅利安语系民族群
(82)

 。藏缅语系民族群基本属于蒙古人种，传统居住地一般为高海拔地区，以北部、东部山区为主。雅利安语系基本属于雅利安人种，主要居住在加德满都谷地、特莱平原及以西的戈尔卡和帕罗帕等地。雅利安人是历史上从印度迁徙过来的，这些印度教移民往往用武力征服尼泊尔当地居民，并成为该地区的统治者。雅利安人在征战、移民和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宣扬印度教种姓等级观念，并最终在尼泊尔核心地区确立了种姓制度。
(83)



总体而言，尼泊尔的雅利安语系民族群生活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政治和社会地位也普遍比藏缅语系等族群高。马嘉（Magar）、塔芒（Tamang）、塔鲁（Tharu）、古隆（Gurung）、拉伊（Rai）、林布（Limbu）、丹努瓦尔（Danuwar）、夏尔巴（Sherpa）、孙努瓦尔（Sunuwar）、拉吉班西（Rajbansi）等藏缅语系民族占尼泊尔人口的大多数，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接受雅利安人的统治。长期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造成尼泊尔社会民族矛盾尖锐，也带来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些都成为尼泊尔社会长期无法克服的顽疾。

尼泊尔还存在严重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在社会的每个层面，妇女都是二等公民。女性的文盲率和寿命都较男性低，还经常面对家庭暴力和骚扰，没有任何法律来保障她们的基本权利。妇女不能接受教育，不能继承财产，也不能自主选择婚姻或离婚，连堕胎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成百上千的尼泊尔妇女因为堕胎被关进监狱。尼泊尔社会严重歧视妇女，成为尼泊尔不少年轻妇女参加革命的主要原因。

尼泊尔还长期遭受印度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剥削与压迫。虎视眈眈的印度殖民者和扩张势力设法渗透并控制尼泊尔的经济、政治等社会的各个方面。1816年《塞哥里条约》签订以后，随着印度工业品进入尼泊尔市场，尼泊尔的传统工业和手工业便开始衰落，国家经济逐渐丧失自主性。1923年尼印贸易协定特别是1950年所谓尼印和平友好协定等协定的签署，加快了尼泊尔的这一进程。印度资本家逐渐垄断了尼泊尔的商业、工业、金融、财政等经济的重要领域。

1923年《塞哥里条约》修订之后，印度对尼泊尔的出口长期维持在尼对印出口的2倍，但到20世纪90年代扩大为7倍。
(84)

 巨额贸易赤字给尼经济和外贸带来巨大损失。不仅如此，尼泊尔向印度出口的只是低附加值的产品，64.14％是未加工或半加工的农产品，而印度对尼出口的往往是高附加值的产品，这类产品约占到总产品的75％。

1950年尼印条约还赋予印度资本家居住在尼泊尔、同尼泊尔公民一样享有平等从事经济活动的“国民待遇”。印度资本以及国际资本通过这些商人在尼泊尔投资设厂，出售商品，抢占尼泊尔的市场，并干预政府的经济政策。他们迅速成为国外资本在尼泊尔的代理人，也很快成为尼泊尔的顶级富豪。到20世纪90年代，尼泊尔每12个亿万富翁中就有1个是有印度背景的资本家（主要是马尔瓦尔人）。这些印度或印度裔的大资本家操控了尼泊尔80％的工业和商业。

印度资本和国际资本还可直接向尼泊尔出售商品或在尼泊尔开设公司。如总部设在印度的跨国公司巴塔（Bata）（鞋类）、赫希特（Hoecht）（医药）、宝洁（Proctor and Gamble）（香皂、巧克力）、雀巢（Nestle）（咖啡、牛奶等）、布洛克邦德（Brook Bond）（茶类）等，印度同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跨国公司合资的企业如日资的马鲁蒂-铃木（Maruti-Suzuki）（汽车）、英雄本田（Hero-Honda）（摩托车）等，跨国公司印度子公司在尼泊尔的孙公司如印度斯坦利华（Hindustan Lever）（香皂）等，这些公司的产品直接影响或垄断了尼泊尔的商品市场。

国际垄断资本驾驭印度扩张主义这匹快马进入尼泊尔，并同尼泊尔的买办势力、官僚资本势力相互勾结，不仅窒息了尼泊尔民族工业的发展，使得先前能自给的传统企业，如肥皂、茶叶、鞋类、饼干、纸张等，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倒闭，而且也便于国际资本和印度企业通过控制原材料、劳动力、资本和贸易等途径，公然或私下里控制尼泊尔的民族企业和国民经济支柱。就连尼泊尔主要外汇来源的旅游业也不能幸免。20世纪90年代，尼泊尔4家五星级宾馆中的3家是同印度资本合资的，另一家则是印度的全资企业。

1923年和1950年的协定规定尼印拥有统一市场和互相开放的边境，这也使得尼泊尔的财政金融体系完全依赖于印度，对尼泊尔民族资本和国家工业化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而在尼印边境地区，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猖獗，甚至占到尼印合法贸易总额的1/3，给尼泊尔的税收和经济带来严重的伤害。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不仅在经济上控制尼泊尔，也设法控制尼泊尔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在印度扩张主义者的眼里，尼泊尔所有河流都应是同印度共有共享的资源。尼泊尔水电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达83000万千瓦，位列世界第二，已开发的只占理论蕴藏量的0.5％。尼泊尔的河流都流入印度，汇入恒河。恒河流域又是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因此，尼泊尔境内水域的开发和利用，对于处在下游的印度发展工农业生产具有战略意义。为此，印度政府就尼泊尔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同尼泊尔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协定
(85)

 。这些协定都有利于印度的农业灌溉，有利于印度介入尼泊尔的水电开发。如科西河和甘达基河协定规定，在河流靠近尼泊尔边境一侧修建大坝，便于将河水引入印度用于灌溉，留给尼泊尔的却只有少量河水，特莱平原这一尼泊尔著名粮仓的农业灌溉权被剥夺。条约还禁止在离大坝较长距离的河流上游再建水坝。马哈卡里河协定形式上规定两国主权平等，但实际上利用强加给尼泊尔数万亿卢比的外债而让印度垄断了对尼泊尔水资源和水电的开采权。1990年6月印度同尼泊尔政府又联合发行国债，为印度进一步控制尼泊尔绝大多数重要水资源提供了便利。

印度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势力严重束缚尼泊尔经济社会发展，给尼泊尔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伤害，也引起他们普遍而强烈的不满。正因为如此，尼共（毛）把反对印度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目标之一。尼共（毛）领导人巴特拉伊指出：“毫无疑问，同印度扩张主义者持续180多年的半殖民联系，对尼泊尔国内阶级关系的发展、尼泊尔社会经济结构尤其是尼泊尔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和破坏作用。这就是毛主义者为什么把下述目标作为发动人民战争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的原因，即动员遭受各种形式的半殖民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所有等级、阶级，打破半殖民主义的锁链，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或叫新民主主义）。”
(86)



三　尼泊尔受压迫民众和民族有着普遍高涨的革命热情

长期的殖民掠夺和封建统治使尼泊尔丧失了发展的动力。19561985年，尼泊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仅增长2％。其中19751985年年均增长1.9％。扣除人口增长、物价等因素，30年实际年均只增长0.2％。
(87)

 到了80年代中期之后，尼泊尔经济虽略有提速，但19861995年年均增长不超过2％。19501995年，尼泊尔45年来年均经济增长不超过0.5％。

经济的长期低迷使得尼泊尔国力贫弱。1960年尼泊尔GDP总量为5.164亿美元，而到1995年也只有44.011亿美元。人均GDP 1960年为53美元，而到1995年也只有203美元。19701990年人均GDP年均实际只增长1％。
(88)

 政府不得不靠借外债度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一个国家的外债总量不能超过其贸易出口额的200％至250％，外债增长率不能超过其贸易出口增长率的20％，而尼泊尔1994/1995财年外债总额就达到贸易出口额的600％，外债增长率超过其贸易出口增长率的35％，远远超出国际上普遍规定的警戒线。
(89)

 1970/1971财年尼泊尔人均外债15卢比，1994/1995财年增加到6000卢比，25年翻了400倍。每年有1/4的财政预算用于偿还外债。1975/1976财年国家发展预算的40.8％依赖外债和外援，到1994/1995财年上升到61.60％。
(90)



尼泊尔迅速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到1995年前后，尼泊尔人均年收入不足240美元，农村地区许多农民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不到。不少女性、低等种姓、贱民、小数族裔、小宗教信徒的年均收入只有40美元。
(91)

 20世纪70年代，尼泊尔在世界最贫穷国家榜单上名列第13位，到90年代上升到第2位。
(92)



极度贫穷的尼泊尔，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到20世纪90年代，71％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90％的人口生活在近似原始的状态，而10％最富有的阶层拥有全国46.5％的国民收入。全国10％的劳动力完全失业，60％的劳动力待业或未充分就业，6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其中80％以上在农村）
(93)

 。每年约有1/3的劳动力，主要是农村劳动力，为求生存流向印度及周边国家，去当仆人或在军队服役。而加德满都的富有阶层和上层人士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从住房、汽车到别墅，各种生活用品应有尽有。

为了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命运，尼泊尔民众同国内外反动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民主运动和革命浪潮此起彼伏。19521953年，尼泊尔西部爆发了比姆·达塔·潘特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他们以反封建和反印度扩张主义为斗争目标，不断发动袭击腐败官员和封建官僚的行动，还夺取政府的粮仓，把粮食分发给穷人和灾民。起义行动受到群众的欢迎，革命队伍也迅速壮大，发展到数百个战斗小组。强大的革命力量令尼泊尔当局无力应对，最后不得不请求印度政府派来数千人的军队进行镇压。起义最终失败，起义领袖也惨遭杀害。尽管如此，这是尼泊尔历史上一次了不起的农民暴动，给尼泊尔的革命事业以极大的鼓舞。达丁和当-德瓦库里等县的民众不畏强暴，继续抗争。

1959年尼印签订《甘达基河协定》、1960年国王宣布实行无党派评议会制度，再度激起尼泊尔民众的强烈反抗。有很多左翼青年和学生，他们不怕坐牢，不怕血腥镇压和白色恐吓，勇敢地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19721973年在贾帕县发生的武装起义，是尼泊尔共运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革命行动。贾帕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在起义的过程中也暴露出领导层存在“左”倾冒险主义等严重错误，但领导者提出以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为特征的持久人民战争路线，指明了尼泊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和本质，对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盛行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一次有力的回击。
(94)

 与此同时，东特莱地区包括奇塔万、苗地等地，成千上万的农民也卷入到这场阶级斗争中去。

1979年还爆发了波及全国的学生运动。在东特莱地区、奇塔万、当-德瓦库里和巴迪亚等县，乡村的农民也相继掀起一波波反抗君主专制的革命浪潮。到了20世纪80年代，群众运动此起彼伏，终于在1990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人民民主运动。尽管比兰德拉国王被迫恢复君主立宪制，实行多党议会制，然而无论是上台的大会党，还是组阁的尼共（联合马列），都不能解决尼泊尔社会的严重问题，广大民众对王权的统治和傀儡的议会政党彻底失去信心。

尼泊尔的统治集团不仅始终没能给国家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而且其内部也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大会党包括尼共（联合马列）等主要政党希望国王让权，实行有限的君主制，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便在尼泊尔发展资本主义；而国王等封建势力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更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和特权，而且这股势力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统治集团内部这两股力量的较量和斗争，贯穿了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尼泊尔的历史。谁战胜谁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统治集团的内讧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民众的不满和愤怒也与日俱增。整个国家如同一大堆干透了的柴垛，只需一丁点火星便能燃起熊熊烈火。如同普拉昌达指出的：“反动政府长达200年的专制统治，已经迫使人民掀起了波及全国的反抗浪潮。专制政府靠自己的武装控制了以加德满都为中心的全国政权。但在长期的反抗和斗争中，尼泊尔的群众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从东部到西部，从北部到南部，每个地方都有群众斗争和群众运动。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形势。我们只要振臂一呼，提出革命的纲领，领导群众运动，尼泊尔人民都会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
(95)



最有发言权的是那些亲身参加革命的尼泊尔普通民众。他们为什么要参加尼共（毛）领导的革命？又是如何看待这场人民战争的？这些情况对我们了解尼泊尔的革命形势是很有益处的。美国女记者李·奥内斯托曾在1999年采访过尼泊尔东部尼共（毛）的某排战士。她写道：“他们大都是年轻人，十几岁或20多岁，有几位年长一些，有两三位甚至40多岁了。他们几乎都来自贫苦的农民家庭，经历或目睹过警察的压迫和残暴。有几位从学生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斗争。两个年轻人来自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他们说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受到压迫是他们参加革命的主要原因。许多游击队员反复重申他们拿起武器的原因是：谁要想摆脱反动政府的压迫，除了拿起枪杆子别无选择。”
(96)



一位34岁的革命者说：“我对党和人民军队产生兴趣是当我分析了我国的形势——没有医疗保健、没有工作等，即使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后也找不到工作——之后，我问自己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我逐渐明白这是因为反动政权从多个方面压迫人民的结果。我也逐渐明白应该进行阶级斗争，而穷人终将赢得胜利。因为我们人数众多，我们能够战胜一切困难把贫苦大众组织起来。那时我遇到了党。人民战争发动了，我就加入了人民军队。我加入人民战争的第二个原因，是反动政府不给我们进行和平运动的机会。当人民提出自己的要求时，政府却镇压人民，甚至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反动政府就这样使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只好开始武装斗争。为了被压迫人民群众的自由，我参加了1996年发动的人民战争。”
(97)



一位40岁的排级干部讲述道：“我来自贝唐的一个贫穷农民家庭。我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于是我来到城里做工。我在加德满都时开始了解共产主义。我同许多革命者交流。这坚定了我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信念。我因此参加了学生运动，认识了几位学生领袖，然后加入了党的青年组织。我是在袭击贝唐警所的那一天参加了人民军队。我参加革命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经济压迫，而且还由于当地的民族压迫。我们不能讲自己的语言，不能阅读本民族的文字，还受到信奉印度教政府的压迫，所以现在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为了平等并扫除反动派造成的一切歧视的社会，我们对此有极大的希望和决心。”
(98)



从尼共（毛）发动武装革命的第一天起，就不断有妇女参加革命。这是世界革命史上的奇迹。尼泊尔社会十分严重的歧视妇女问题，成为广大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参加革命的主要原因。李·奥内斯托采访的尼共（毛）的女战士、女干部，向世界讲述了这一真相。

一位18岁的女游击战士说：“我从人民战争发动时起，就开始和人民军队一起工作。在此之前，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我来自拥有一小块土地的普通农民家庭。我深切地感受到，如果要消除社会的不平等，推翻妇女遭受的巨大压迫，驱逐侵占我们土地的印度扩张主义者，我们除了同这些反动派进行战斗外，别无选择。我的内心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拿起枪来。”她还说：“社会的状况是男女不平等。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财产，女儿则不能。如果结婚后到丈夫家生活仍然遭受压迫。因此，我们（妇女）得不到自由。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是为争取男女平等而斗争的事业。这样的革命无论哪一方面都欢迎妇女参加，也受到妇女的欢迎。我确信我们为之战斗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将为妇女提供同男人一样平等的权利。”
(99)



鲁孔县的一位女组织干部说：“我成为一位革命者有着多种不同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女儿与儿子之间的不平等——比如在财产方面，女儿得不到任何的继承权。同男人相比，妇女的权益被她们的父母、丈夫和其他家庭成员严重忽视。尼泊尔的妇女受到封建制度严重压迫。不少妇女被卖到印度后成了妓女。妇女受到压迫，这是激发我成为革命者的主要原因。”
(100)



一位女领导人介绍了家里人对她参加革命的态度：“我的伯伯是我所在的大家庭的当家人。起初他不许我参加妇女组织，我对他进行了反抗，离开家在外面生活了六个月。当我回到家里时，家人因为我所做的事情而不愿接纳我。妇女组织和我一起找到我的伯伯，我们尽力说服他，告诉他有关妇女的权利。我们这样做了许多次，我的伯伯不再说妇女组织的坏话，但他还是不让我参加妇女组织，他希望我待在家里，干家里所有的活。”
(101)

 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革命。

罗尔帕县的一位妇女诉说了她参加革命的经历：“在我小的时候，家人就为我安排好了婚姻。我从15岁时起就到丈夫家里生活了，在那里生活了8年。我的丈夫比我小一两岁。结婚两年后，他到印度工作了，一去不复返。我和我的兄弟去印度设法找到了他，把他带了回来。然而不到一个月，他又去了印度，再也没回来。我今年27岁。两年前我离开第一任丈夫的家，嫁给了我的第二任丈夫。这一次是恋爱结婚，不是家人事先安排的那种。当我们结婚时，他已经是某班的一名战士，现在他是某排的一名战士。”
(102)



一位担任区党的书记的女游击队员这样描述她参加革命的缘由：“在这个社会里妇女要根据父亲、丈夫和儿子的意愿生活，社会就是这样对待妇女的。资本主义剥削妇女，在财产和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没有给她们以平等的权利。这个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根本原因在于同帝国主义者、扩张主义者勾结起来的反动政府。很清楚，只要反动政府、反动制度还存在，我们就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就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就不能消灭各种各样的剥削和压迫，我们只有通过暴力推翻这一政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动了人民战争。到那时我们拥有新型人民政权，妇女才能得到平等的权利。”
(103)



同尼泊尔革命妇女有着广泛接触，对她们的生活和境况有着深入了解的李·奥内斯托饱含深情地写道：“对于尼泊尔的许多妇女来说，人民战争使她们很快摆脱了受压迫的环境。而在此前的环境里，她们不能上学，只能被迫接受事先安排好的婚姻，把她们的余生献给丈夫、公公、婆婆和孩子。人民战争给许多遭丈夫抛弃、因强奸被社会遗弃或因家庭不能提供嫁妆而嫁不出去的妇女，提供了崭新的生活。我所遇见的革命妇女都强烈地感受到现政府不会也不可能解决妇女面临的不平等问题。她们为革命的美好前景深深鼓舞着——在这样的社会里，妇女能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发动革命改造世界的斗争中。”
(104)



“我总是对尼泊尔妇女如此急切地‘拿起枪来’（用她们的话说）的方式留下深深的印象。当我想到这些遭受各种封建压迫的妇女是如何成长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意识到对这些常常需要冲破家庭藩篱的妇女来说，坚定地走出来，加入人民军队和党的队伍，是一件多么勇敢的事情啊！当我穿行在游击区时，那些骄傲地扛着枪、腰悬廓尔喀军刀和手榴弹的年轻农村妇女的飒爽英姿，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105)



四　尼泊尔基本具备了发动武装起义的主观条件

普拉昌达认为，准备革命的主观条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发生革命的关键因素。他说：“一般来讲，革命的客观形势总体上起着决定作用。但在（已经具备了客观形势的）被压迫国家，关键是要准备革命的主观条件。这是革命的主要问题，也是发生革命的首要因素。主观条件意味着有一个共产党，一个用马列毛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
(106)



他还说：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领导发达国家的革命首先要考虑的是本国是否具备了革命的客观条件和革命形势，而像尼泊尔这样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现代工人和无产者数量不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的主观条件是否成熟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
(107)



就尼泊尔来说，“社会和国家发生革命性转变的那些客观条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显著存在的。但最缺乏的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自觉的主观努力。尽管农民群众和少数革命者出于本能不时地发动起义，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但是这些行动因缺乏社会最先进阶级的组织的领导而没有发生真正革命性的转变。”
(108)

 随着尼共（毛）完成了思想上、行动上的革命性飞跃，尼泊尔革命的主观条件开始成熟起来。1999年，普拉昌达接受李·奥内斯托采访时，系统回顾了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说明了尼共（毛）是如何实现革命性飞跃的曲折历程。

普拉昌达说，1949年尼泊尔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件伟大而深远的历史事件。尼共的创立又适逢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受印度革命的影响，尼共一开始重视农民运动。在初创的三四年里，发动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并掀起了一个革命高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党的领导层发生动摇，党的总书记向国王保证党以后只进行和平运动，整个领导层蜕变成修正主义者。从那之后，尽管尼泊尔也发生了许多群众运动，但每当群众运动发生时，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就愚弄民众，向统治阶级妥协，背叛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直接影响着尼泊尔革命。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很多材料流入尼泊尔，点燃了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和觉悟群众的革命激情。尼泊尔的革命青年也同时受到印度纳萨尔巴里运动（Naxalite Movement）的鼓舞，特别是激励着贾帕县的年轻人。1971年贾帕县共产党组织公开对抗尼共中央的修正主义路线，开启了重建尼泊尔共产党的进程。1974年成立的尼共（四大）把武装斗争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尽管如此，完整的政治发展路线，即如何组建新型革命政党，如何向群众解释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依然不清晰。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10年里，尼共（四大）内部在思想上、政治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尼共（毛）就是这场分歧和斗争的产物。

普拉昌达说，当时尼共（四大）内部主要存在两条路线斗争。起初我们同尼莫·拉玛集团的右派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随后我们又坚决同“达姆弹”
(109)

 路线即辛格的折中主义、右倾思潮和糊涂观念进行了坚决斗争。虽然辛格被确立为党的领导人，但他的思想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极度混乱且包裹着折中主义的言辞。正是在同辛格路线做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发展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就是领导人民发动人民战争的路线。我们把这条路线确立为马列毛主义路线。

普拉昌达还说：“1986年我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那时世界上只有秘鲁共产党这样说过。1990年底，我们决定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马列毛主义并列成为指导我们意识形态、政治、思想等一切的基础。”
(110)



普拉昌达指出，在草拟武装革命计划时，党内又发生了如何发动人民战争的争论。当时党受右倾思想影响严重，党间接参加议会选举活动，议会中有11名议员（9名在众议院，2名在上议院）。参加议会选举对全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右倾思想的影响。这对党实现飞跃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党被右倾修正主义、小资产阶级倾向以及诸如此类的思想包围着。由于长期遭受和平斗争、议会道路、右倾和小资产阶级思潮以及改良主义历史传统的影响，当我们提出唯一的道路是实现大的跨越而不是渐进改良时，党内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他们主张先秘密地采取一些行动，看看发生了什么，而不要一开始就宣布发动人民战争。我们反驳道：这是革命吗？这是改良主义，这是一种阴谋主义的方法。武装斗争不是耍阴谋，人民战争也不是搞阴谋活动。它是公开的，在政治上公开，而且要公开宣布。阴谋论不会成功，也不是真正的革命。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可以在全国不同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但先不要说这是在发动一场战争。等过一段时间，看形势如何发展。等时机合适时再宣布这是一场人民战争。还有人赞同发动人民战争，但希望党仍然独立留在议会制度内。他们声称一些人应该留在议会里，这对革命有好处。他们说：“好的，我们可以发动人民战争，但只在主要的地区如罗尔帕和鲁孔。有4名议员应该留在议会里，因为他们能够在那里获胜，这有助于增强人民战争的力量。”后来这部分人在革命发动后就在政治上退缩了。我们谴责了这种逻辑，认为这不符合马列毛主义。
(111)



普拉昌达还指出：主要是在1995年我们谴责了所有这些非马列毛主义的观点，认为它们不符合尼泊尔主观和客观形势。我们的观点是，应该毫不保留地宣布我们已经发动了人民战争，这是尼泊尔人民摆脱残酷的帝国主义、赢得解放和自由的唯一选择。我们应该在全国范围散发传单，张贴海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讨论。在争论中有人攻击我们是极“左”或“冒险主义”。这些人没有公开发表反对意见，他们只是在怀疑。他们最终也同意武装革命，但在当时存在这种倾向。

在人民战争开始后一个月，全国爆发了一场关于人民战争的大讨论。所有报纸、电台、每个人都在问：什么是人民战争？什么是毛主义的党？仅仅迈出这一步，党就赢得全国性的巨大影响。仅仅过了一个月，党就成为全国舆论讨论的中心。我们专门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一个月来的斗争经验，认为这场斗争对全党、对全党的群众组织工作是一个重大转折。它不是渐进的改变，这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撼动了社会的一切。我们得出结论：发动武装革命是正确的，党关于武装斗争的第一阶段计划也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它震撼了整个国家。
(112)



总之，“思想上清醒是最重要的事情。从共产主义运动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尤其是思想斗争的历程中，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形势需要我们发动一场人民战争。”
(113)



总起来看，尼共（毛）发动武装革命绝不是偶然的，它不是一时的冲动或意气用事，也不是因为权力欲望得不到满足而铤而走险，更不是违背时代发展潮流不合时宜的冒险蛮干，而是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是国内长期存在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尼泊尔具备了革命形势和主客观条件的结果。而这一切都是由尼泊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的。任何脱离尼泊尔社会实际的分析和论断往往都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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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尼共（毛）发动武装革命的思想理论准备与战略策略


 第一节　确立马列毛主义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　同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严重的修正主义倾向，极大地腐蚀并摧残着尼泊尔人民的革命活动，并由此带来极其严重的不良后果。如何从思想上理论上清算修正主义及其变种改良主义，点明其实质和危害，消除其对党员群众的消极影响，从而在尼泊尔创建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把尼泊尔人民革命事业引向正确轨道？这是普拉昌达及其追随者长期思考并进行实践探索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在加入辛格领导的尼共（四大）期间，普拉昌达就联合党内左翼力量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斗争。1985年在同辛格的右倾机会主义党分道扬镳后，特别是在1989年担任党的领导人之后，普拉昌达希望按照马列毛主义的建党思想和建党原则，组建尼泊尔的新型共产党组织。

1990年6月，即组建尼共（团结中心）前夕，普拉昌达发表了《马列毛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一文，着重从阶级斗争、党的性质以及斗争形式三个方面，论述了马列毛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普拉昌达指出：修正主义就是对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使之符合非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修正主义则以各种借口放弃、削弱、模糊阶级斗争，误导人民，拖延革命。马列毛主义认为共产党是具有战斗性、纪律性和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而修正主义者同各种非无产阶级分子合作，强调把党建成一个松散的包容的政治组织，成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共存的讲坛。在斗争方法上，马列毛主义者强调暴力革命是社会革命的普遍规律，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而修正主义者总是强调和平的合法斗争，尼共（联合马列）等修正主义政党即是如此。
(1)



这篇文章后来入选尼共（毛）领导人文集《尼泊尔革命的问题和前途》，表明当时的普拉昌达决心要从思想上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政治上同修正主义进行彻底决裂。

为彻底铲除修正主义这一精神毒瘤对党和革命群众的侵蚀，普拉昌达还对修正主义在尼泊尔的变种即改良主义、议会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1991年底尼共（团结中心）一大通过的政治路线，明确提出要在党内进行反对形形色色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认为在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一种占主导的右倾思想，那就是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针，但却执行改良主义、议会主义的政策，为获得局部的策略成功，而不惜牺牲总体的战略方针，并使战略方针和策略政策对立起来。为此提出12条反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政策。
(2)



1995年3月尼共（团结中心）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系统回顾并阐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修正主义对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长期影响和危害。认为“历史上的修正主义的背叛对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国内国外的反动分子包括修正主义者经常合谋并瓦解尼泊尔人民的革命事业。今天落到革命者身上的最大历史责任就是发动武装斗争，系统而自觉地反帝反封建，直至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3)

 。

1996年初，普拉昌达发表《尼泊尔人民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偏离问题》一文，全面批判了尼泊尔革命中同修正主义一脉相承的社会改良主义，深刻阐明了尼泊尔改良主义的表现、实质和危害。

第一，普拉昌达指出，关于革命还是改良，主要的问题是是否具有革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革命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水平和性质总是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性质。无论生产力发展到什么水平，阶级斗争的发展总是以不断的、突变的形式，由先进阶级对反动阶级的意识改造亦即革命的形式进行。而改良主义者则歪曲马克思主义，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否定事物的质变，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鼓吹阶级调和与阶级合作，指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教条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显而易见，发展革命运动的问题就是同改良主义做斗争的问题，它意味着这也是保卫、运用和发展革命理论的问题。离开了这一问题，世界上任何革命运动都不可能开展，尼泊尔同样也不可能。”
(4)



第二，普拉昌达系统回顾并总结了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他认为尼泊尔共产党在建党后短短六年时间就背叛了尼泊尔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陷入了改良主义和合法主义的泥沼。这些改良主义者在理论和战略上打着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的旗号，但在政治和战术问题上却像自由资产阶级一样实行反动政策。在无产阶级、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崇拜的是改良主义和议会道路。在政治路线、斗争方式、日常行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共产党和资产阶级议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分歧消失了。共产党与大会党之间的分歧降为自由资产阶级和顽固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歧水平。他们名义上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实际上公开成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扮演着替反动阶级解除政治危机的政客的角色。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把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离出去，革命才有可能发展。因此需要一场反对改良主义的决定性的斗争。

第三，普拉昌达还分析了尼泊尔改良主义产生的历史因素。他指出，同国际共运史上的基本经验一样，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右倾改良主义的主要阶级基础就是小资产阶级。这首先是因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社会状况造成的，其次是反动阶级实行狡猾策略的结果。他们向小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提供金钱，诱使这些人从事反革命活动，这为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国际共运中各种思想倾向的影响，是尼泊尔改良主义得以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普拉昌达认为，“尼泊尔共产党组建时，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同印度‘独立战争’中印度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同印度共运中修正主义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对尼共党内产生改良主义）起了特别大的影响。印度特伦甘纳的武装斗争结束后，议会主义在印度共运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尼泊尔共运领导人与印度议会斗争领导人之间过去‘共同战斗’的经历，为尼泊尔轻易地接受议会主义创造了条件。相应地，国际共运中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出现之后，尼泊尔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更加得到了发展的土壤”
(5)

 。

印度教的强势文化影响也是尼泊尔滋长改良主义的直接或间接因素。“由于这一文化的影响，一些来自封建地主阶级的人以及一些被视为‘精英’却满脑子封建思想的人轻易地夺取了革命的领导权。他们自然会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符合他们阶级利益的理论，他们还制定了一套可耻的工作方式，视党为其领地，视党员为其仆人。他们就像江湖骗子一样用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愚蠢的逻辑歪曲马克思主义。他们狡猾地实行浮夸的工作方式迷惑革命者。他们就像印度教学者借助宗教和神话来掩盖其腐朽封建文化的实质那样，用极其虚伪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他们的专长就是表面上温文尔雅，内心却要采取封建的粗俗的腐朽的行动。从腊伊玛吉到莫汉·比克拉姆·辛格，这样的领导人中充满了这类骗子和伪善者。很自然，这些领导人考虑的不是革命，而是如何歪曲马克思主义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历史表明，这很容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滋生改良主义，而且这也证明，为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文化，必须发起一场猛烈的、殊死的斗争。”
(6)



此外，对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开始就出现的代表革命趋势的理论缺乏研究，没能吸取马列毛主义普遍真理开展反改良主义的斗争，也是导致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改良主义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普拉昌达指出了尼泊尔改良主义的理论和政治伎俩，他认为，尼泊尔改良主义者也承认尼泊尔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及必须实行民主革命战略，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实行资产阶级战略。如脱离革命抽象地宣扬“为建立多党制而斗争”“在君主立宪的框架内举行制宪议会选举”“重建议会”“为建立爱国民主的政府而斗争”“把权力转交给人民”“为保卫多党制而斗争”等口号。又如把革命政权的问题从运动中分离出去。莫汉·比克拉姆·辛格和尼莫·喇嘛等人的改良主义就是如此。他们在理论上假装反对改良主义，实际行动中却反对提出建立革命政权的口号。

尼泊尔的改良主义者一般都不承认，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从一开始就要坚持以持久的武装斗争夺取地方政权的策略。改良主义十分狡猾地反对这一革命斗争的策略。他们口口声声地说要搞新民主主义，实际实施的却是议会斗争的妥协策略。“几十年过去了，反动阶级遭遇了各种大的政治危机，人民斗争频繁，但我们的改良主义者却从来不改变斗争策略。在这五十年的时间里，他们的策略只是：‘为了反对顽固的反动分子而跟在自由资产阶级的后面’，‘用一生为改良而斗争’。”
(7)



在斗争方式上，改良主义把武装斗争及向人民群众宣传当作“激进主义”，把和平的人民运动和议会斗争看作是斗争的主要方式。“改良主义不认同毛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观点，即在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开始之前党的全部工作是为其做准备，而在武装斗争开始之后党的全部工作必须为其服务。为了迷惑干部群众，他们声称自己也站在武装斗争的一边，只是由于现在时机尚未成熟，要用和平运动为其做准备。他们用改良的、和平的斗争掩盖其永远不准备武装斗争的事实。他们的原则是：今天先把人民群众引向议会斗争和改良主义，明天再说武装斗争的事。”
(8)

 改良主义者一直将毛主义的持久人民战争当作武装暴动，并找出各种借口加以反对。

在选举问题上，共产主义运动中改良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它把议会制度当成永久的制度。不管世界如何发展，不管议会制度如何原形毕露，不管革命的斗争环境如何改变，不管时间、地点和条件以及革命形势如何的不同，改良主义者总是口念“利用议会选举的问题只是斗争策略的问题”这一圣经，全身心地投入议会选举。要是在议会中获得少数席位，他们就揭发抨击，扮演反对党的角色；要是获得多数席位，就摇身一变成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而组建政府。

尼泊尔改良主义一开始就把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要以人民战争为核心的观点一脚踢开，在那里试图实现议会主义。其结果是这些派别集团无一例外地陷入充斥着欺骗、阴谋、私欲和颓废的议会主义的肮脏的泥沼中。在那里，最诚实的人也像恩格斯所说的被证明是更危险的人。尼共（毛）认为，武装斗争亦即人民战争不可能利用议会选举。利用议会在尼泊尔既不可能建立革命政党，也不可能产生革命。抛弃人民战争而实行选举，就不可避免会陷入议会主义。而且在人民战争中利用议会的可能性，在今天已被证明是不存在的。

第五，普拉昌达还点明了尼泊尔改良主义的危害。他认为：“改良主义最大的危害就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名义，公开地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服务，最后堕落成为赤裸裸的反动力量，并在许多可能转变向革命的人的思想当中造成了悲观、逃避、失落和投降等消极情绪。”
(9)

 由于改良主义把持尼泊尔，使得小资产阶级中的一支走上了“左”的取消主义道路。他们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出极度的悲观、失落和烦躁，以“今朝有酒今朝醉”、“过了今天哪管明天”的态度，拒绝做建立党的理论和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等这些烦琐而长期的工作，对革命进行与事实相反的责骂，并最后逃离了革命斗争。这种“左”的取消主义是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左”的方面进行攻击。染上这种病的人叫嚷着“所有人都是叛徒”，“没有一个革命者”。

在改良主义的迷惑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堕入了所有问题都要由文化转变的法宝来解决的错误之中。他们把自己凌驾于理论、组织和无产阶级纪律之上，竭力用自大来掩饰精神上的自卑。他们像印度教的学者一样，向人们传教布道。他们反对“思想和政治路线决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谈论理想主义的文化转变，但自身却又走向文化堕落。

应该说，普拉昌达对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的修正主义及其变种改良主义的认识和分析，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也符合尼泊尔社会的历史和实际。对创建尼泊尔新型革命政党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也为尼共（毛）最终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关于这场斗争的意义，普拉昌达后来有过不少重要论述。1999年他接受美国女记者、美国革命共产党党员李·奥内斯托的采访时指出：发动人民战争必须在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路线上同修正主义进行彻底决裂。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来说，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区分修正主义和马列毛主义。解决这个关键问题是尼共（毛）党内为发动人民战争而对意识形态乃至政治和军事路线进行的一场必要的变革。

普拉昌达还说：那时，“每一位同志挂在嘴边的话题就是飞跃，认为我们需要做出飞跃。我们党也提出要做出巨大飞跃的问题，也认为我们党需要做出飞跃。修正主义的党及他们的领导人总是对人民说，问题是改良、改良、再改良。他们所说的改良就是改良主义，就是修正主义，而我们认为的飞跃是革命性的飞跃。我们谴责所有修正主义集团是庸俗的进化论者。我们是革命派，而革命就是要不断摧毁旧世界，实现飞跃。在人民战争发动以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很大的争论。当我们的指导思想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转变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时，党内就飞跃问题产生了巨大的争论。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毛泽东说人们的认识要经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两个阶段。我们努力运用毛泽东关于认识的两阶段理论教育全党。我们由此对马列毛主义有了更新的理解。在此之前，有种观点认为马列毛主义允许有不同形式的改良和渐进。当我们重新阐明了这个问题后，党内出现了新的认识、新的信心和新的气象”
(10)

 。

二　把毛主义同马列主义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

1949年成立的尼泊尔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尼共短暂的统一时期，尽管党内存在亲中国的派别，不少党员包括党的部分领导人信仰毛泽东思想，但毛泽东思想一直没有被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尼共分裂以后，出现了众多派别，但公开而明确地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是1974年辛格等人组建的尼共（四大）。然而，由于尼共（四大）领导人贯彻毛泽东思想不彻底，因此遭到党内以莫汉·维迪亚、普拉昌达等人的坚决反对。

1986年莫汉·维迪亚领导的尼共（mashal）明确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道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但党内仍存在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而不能是毛泽东主义？为此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论。这一状态持续了好几年。1989年普拉昌达就任党的总书记以后，全党再次掀起广泛而深入的大讨论。1990年底成立的尼共（团结中心）决定把毛泽东思想改称为毛泽东主义，把党的指导思想正式定名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

1991年12月，普拉昌达在《论毛主义》一文中详细说明了为什么要采用毛泽东主义的缘由。他说：“作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根据阶级斗争的新经验和新问题，列宁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第二阶段——列宁主义阶段。今天，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经过斗争，发展到第三阶段，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毛泽东创立并发展的毛主义阶段。今天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手中，因此有了马列毛主义这一为世界普遍接受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如果不把毛主义理解为当今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在同反动势力和修正主义做斗争的过程中，承认毛泽东思想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普遍接受的理论，并宣布‘毛泽东思想是当今世界的马列主义’”
(11)

 。

普拉昌达还认为：“尽管‘思想’一词也有‘主义’这一科学术语所要表达的含义，并在另一方面被革命的共产主义者理解为普遍接受的原则，但继续使用这一易使人产生误解的术语，只能为右倾修正主义对之进行篡改提供机会和漏洞。因此，对已经把毛泽东思想理解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者而言，欣然并坚决地使用‘毛主义’这一术语是十分重要的。”“总之，为了把反修正主义的斗争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为了加快发展具有战斗力的共产主义新型政党的进程，为了使革命斗争和人民战争的工作向前迈出新的一步，停止使用易遭人误解的‘毛泽东思想’而采用‘毛泽东主义’这一科学术语是完全必要的。”
(12)



普拉昌达还概述了毛泽东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大领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创造性贡献。在哲学领域，毛泽东把矛盾法则确立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认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认识等所有领域的根本法则。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以及决定事物主要矛盾的过程和重要性的分析，把对辩证法的理解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作为认识的来源，对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以及对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分析，为认识论领域做出了无可争辩的重大贡献。

对一分为二是辩证法的主要方面这一问题的深刻分析与应用，为革命者同修正主义做斗争提供了便利而锐利的武器。抨击“唯生产力论”和“经济决定论”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进行形而上学理解的修正主义思潮，提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中可以起决定作用，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关于使哲学走出图书馆和书斋变为不可战胜的思想武器的必要性以及对实现这一过程的探索，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奠定了认识基础。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对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析是毛泽东的一个重大发现。毛泽东认为，在受压迫的民族国家中，官僚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垄断资本主义联合封建主义掠夺人民的代理人。这一观点，一方面揭露了以新殖民主义面目出现的帝国主义的野蛮本质，另一方面也指明了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对象，即只有摧毁官僚资本主义，没收他们的财产，才能把帝国主义从被压迫国家驱逐出去，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一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毛泽东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原则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比如，不是通过官僚主义的命令，而是通过调动群众的主动性，才能坚实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摧毁封建主义经济，没收外国和国内具有垄断性质的公司，利用、限制和改造对群众生活不具有控制力的私人资本主义。这些政策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在科学社会主义领域，毛泽东提出被压迫民族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提出帝国主义时代发动人民战争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阶级斗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些思想为在社会主义时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总之，“毛泽东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统一整体，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使之在质上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从此获得了解放自己这一专门的思想理论武器——马列毛主义”。
(13)

 普拉昌达还逐一批驳了为反对使用毛主义提法而提出的“毛不代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毛没有创始性贡献”、“不应匆忙提出毛主义”等观点或理由。

需要指出的是，普拉昌达在这篇文章中全盘肯定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批评中国改革开放后执行的是一条背离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指责中国共产党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术语阉割了毛主义学说的革命精神，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最终走向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些批评和指责是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是没有什么事实与理论根据的。当然，文章关于毛泽东思想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贡献的论述总体上是客观的、正确的。使用毛主义的提法是要突出毛泽东思想的世界性与普遍性，是要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指导地位，认为毛主义是能够与马列主义并列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是该党的自主权利，要靠实践和事实来检验。

普拉昌达后来在公开场合多次解释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一提法的原因。1999年他接受美国记者李·奥内斯特采访时说：“全党决定采纳马列毛主义为党的意识形态。这不仅仅是一个术语的变化，这是我们正确理解毛泽东的理论贡献的结果。我们还以此阐释了人民战争和政治路线。”
(14)

 2008年6月，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针对记者提问：“你信奉的‘毛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有什么异同？”普拉昌达回答道：“它们都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本质区别。从思想层面上，它们非常相似。但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背景有所不同：毛主席在中国开创了毛泽东思想；我们试图在尼泊尔开辟自己的道路。正像毛主席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产主义真理在中国现实背景下的全面应用。”
(15)



普拉昌达还多次论述毛泽东主义特别是人民战争理论的崇高历史地位和普遍指导意义。他说：“在把马列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理论发展成为全面完整的人民战争理论，并证明其具有普遍意义。在这个方面，毛泽东不仅把马列主义军事科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并使其发生质的飞跃，而且阐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动人民战争已经成为从哲学上政治上理解如何改变世界的关键问题。”“武装夺取政权，通过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这一马列主义革命原理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具有普遍意义。”“毛泽东全面总结了人民战争取得胜利所必需的一系列原则、战略、策略和战术。这些理论、战略、策略和战术，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共产主义政党和人民群众进行反抗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革命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无法估量的宝贵财富”
(16)

 。

普拉昌达还指出：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盟及其同人民之间的力量对比，以一系列的军事战略战术等形式，全面完整地创立了人民战争的一般理论。今天，由毛泽东创立和发展的人民战争理论，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加以运用的普遍真理……毛泽东创立的人民战争理论是普遍真理。要继续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做斗争，就非常有必要学习这一理论，并积极将它运用到本国的特殊环境。谁要是否定或低估这一点，就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共产主义者。是否坚持人民战争路线，在今天已经成为区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界线”
(17)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与武装斗争的战略策略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与基本政策

1991年12月1日，尼共（团结中心）在加德满都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开展以持久的武装斗争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

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在《革命的三大法宝之意义》部分明确指出：“我们的政治方针是在尼泊尔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个政权奠定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之上，实行的是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专政。”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有必要在尼泊尔发动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此，“必须走持久人民战争的路线，并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即“通过夺取地方政权建立根据地的战略，粉碎封建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全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权”。
(18)



报告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是一个伟大、艰巨、复杂且充满曲折的历史进程，需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革命面临的内外敌人决定了它的持久性。这是一场主要是农民革命的革命，因此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把力量集中在全国91％人口的农村地区，提高农民的阶级意识，开展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在农村地区，要优先在无地农民和贫苦农民中间开展工作，因为这些下层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在城市中，工作重心要集中在工人阶级及其他下层人民身上，同样重视充分动员革命的辅助力量——学生、教师、教授、医生、律师、公务员、知识分子、小商人和民族资产阶级。

为实现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战略目标，必须执行以下方针：1．反对君主专制的多党议会制度，促进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宣传；2．建立一个革命的战斗的新型的共产党组织；3．创建一个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以作为革命的法宝和孕育新政权的胚胎；4．加强人民战争的准备；5．发动反帝反封建反印度扩张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6．以“耕者有其田”为口号，集中力量推动农村的阶级斗争；7．发展党领导下的阶级组织和群众组织，发动维护他们利益的人民运动；8．特别注意将党的影响延伸到下层阶级、被压迫民族部族、低等种姓以及农村与偏远的地区；9．地下斗争和农村工作优先，合法斗争和城市工作为辅，协调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和行动；10．支持全世界的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世界各地的兄弟党与革命组织建立和发展联系；11．反对并揭露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12．系统宣传马列毛主义。

报告指出，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运用毛泽东同志教导的三大革命法宝——革命的共产主义政党、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和人民军队。共产党和人民战争在革命中发挥主要作用，群众组织、阶级组织以及人民运动在革命中起次要作用。将三大革命法宝付诸具体行动，对我们各项工作向前迈进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革命的新型的共产主义政党。这样的党必须坚持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执行革命的政治路线，旗帜鲜明地开展党内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全方位地开展阶级斗争，特别注重农村的阶级斗争。统一战线工作是团结一切反帝反封建爱国民主力量和革命左派力量，为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而斗争。人民战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策略就是在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农村阶级斗争或农民革命斗争中，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少到多，最后战胜强大的敌人。武装斗争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三个阶段。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战争的总路线。

二　武装斗争战略策略的初步提出

1993年12月，普拉昌达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文章《毛泽东对发展人民战争的普遍理论的贡献》中，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思想的历史地位、人民战争的原则、人民战争的战略与策略、党和军队以及人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初步奠定了尼共（毛）在尼泊尔开展武装革命的战略策略的思想基础。

普拉昌达高度评价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思想的理论地位，认为这一理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认为这一理论牢固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伟大而科学的思想基础之上。“毛泽东以中国革命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不管反动的帝国主义看上去多么强大，都不过是纸老虎。真正的英雄是劳动群众。毛泽东有句名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表面上反动派似乎可怕，但实际上他们是虚弱的。从长远的观点看，不是反动派而是人民才真正有力量。”“相信群众，服务群众，依靠群众，根据群众的利益制定每项政策、做出每项决定、采取每项行动，这是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基础。”
(19)



普拉昌达还列举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必须全心全意依靠人民、只有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才能取得革命胜利等许多重要思想。例如：“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20)

 “战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21)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22)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23)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24)



普拉昌达指出，正是在这些思想和信念的指引下，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依靠人民战争打败了拥有先进武器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建立在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这些必胜信念使毛泽东创建了人民战争理论，也为其他国家政党和人民发动人民战争、打败反动派奠定了科学的方法和思想理论基础。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要保持它，谁就应该拥有强大的军队。在阶级社会里，发生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正义的战争在社会发展中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要用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25)



普拉昌达认为，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并没有将战争当作打败敌人的唯一手段，而是强调战争植根于革命者和群众中的自我净化、除恶去邪的固有作用。“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
(26)

 普拉昌达指出：“没有防卫，任何人不能免遭被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打败的命运。我们之所以能够避免被敌人击败，犹如毛泽东所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27)

 ”
(28)



普拉昌达还全面论述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如何以弱胜强的战略策略思想，认为这些战略策略思想是完全建立在军事行动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战争的基本原则基础之上的。要取得胜利，必须树立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观念；必须从一开始就确立敌人必败、人民必胜的信念；在战术上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还认为毛泽东创立的持久人民战争的思想，在战略战术上解决了如何把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阵地战，如何创建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等重大问题。“持久的人民战争包括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所有被压迫民族从事革命的指导方针。”
(29)



普拉昌达还强调毛泽东关于逐步发展人民力量、各个击破敌人的游击战争策略的著名观点，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30)

 等等。

普拉昌达还十分重视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必须创建根据地的思想。他指出：毛泽东说“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
(31)

 。毛泽东在这里非常严肃地强调，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打不久的，也不能发展。这一思想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过去尼泊尔农民暴动失败的原因就是缺乏稳固的根据地。“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那些谈论持久人民战争的人，却否定或忽视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要么不理解持久的人民战争思想，要么思想还局限在流寇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产生人民战争的。”
(32)



普拉昌达认为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策略有几个关键点，如毛泽东强调要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强有力的党组织、适量的有战斗力的红军、便于行动的适宜地形、获取粮食的足够财力，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条件。“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你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
(33)

 。

普拉昌达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党、军队和人民以及三者关系的重要思想。普拉昌达指出，毛泽东说有战斗力的新型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强大人民军队和广泛联系群众的统一战线组织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毛泽东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34)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35)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根本保证。

普拉昌达认为毛泽东创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他还提出，毛泽东多次强调“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36)

 普拉昌达指出：“人民战争的胜利就是依靠党、军队和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每一个需要领导人民战争的政党，必须对这三大法宝之间的关系及其工作方式有清醒的认识。”
(37)



三　武装斗争战略策略的全面确定

1995年3月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的《在尼泊尔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与策略》（以下简称《战略与策略》），不仅决定以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普遍理论为指导，开展符合尼泊尔国情的持久人民战争，而且全面确定了在尼泊尔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与策略。

《战略与策略》认为在尼泊尔开展武装斗争，面临八个方面的不利因素和六个方面的有利条件。

革命的不利因素就是指内外敌人阻止革命的阴谋和手段，主要包括：1．运用掌握的传播工具向世界散布虚假消息，将革命妖魔化为“恐怖主义”，宣扬“社会主义失败论”，鼓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成就，试图以心理战瓦解革命群众的士气；2．靠庸俗文化和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打一场邪恶的文化战，以腐蚀人民群众的精神和灵魂；3．靠训练有素的高科技的间谍网络，渗透到革命政党内部，收集情报，制造混乱，或搞破坏活动，逮捕杀害党的领导人和革命积极分子；4．炮制改革与民主等新花样，从政治上迷惑群众；5．运用密布全国的反革命的非政府组织（NGO）和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吸收中间阶级中的受教育者，阻止他们滑向无产阶级，并陷入改良主义的幻想；6．怂恿失业青年流散到世界各地，以就业的名义将他们骗至印度流浪。这些年轻人正成为外国军队唯利是图的雇佣兵；7．帝国主义者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进入农村地区，以宗教传播或别的手段毒害人们的头脑；8．假如通过上述办法以及别的数不清的手段仍阻止不了革命的脚步，他们就动用强大的常备军进行可怕的屠杀行动。他们镇压人民的策略就是发动全面战争。有鉴于此，尼共（毛）要通过武装斗争发动革命，就必须建立在全面战争的基础上，就必须以马列毛主义为思想武器，联合国际国内各个方面的力量，共同反击敌人的迫害和镇压。

革命的有利条件同尼泊尔及尼泊尔社会的特殊情况密切相连。尼泊尔和尼泊尔社会的基本特征主要有：

1．尼泊尔是个内陆国，三面为印度环绕，北面与中国接壤。尽管尼泊尔是个小国，但除了占国土面积17％的特莱平原外，其余都是偏远的山区和气候严寒的喜马拉雅山脉。这里生活着不同的种族，拥有各自的文化和语言。这样的地形特点最适合发动当地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这里也有发动游击战争的良好群众基础。

2．尼泊尔反动政权拥有的常备军和官僚机构主要集中在城市。武装斗争一开始并不表现为同敌人直接进行武装冲突，而是需要逐个袭击敌人的薄弱点以削弱敌人，在人民力量占优势的地区发动游击战以壮大自己。

3．尼泊尔政治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尼泊尔是个农业人口占90％的国家，受剥削的农民散居在全国各个村落，有可能在全国各地开展游击战争，即集中在农村地区活动，依靠并联合贫苦农民，发动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

4．尼泊尔农民及其他群众长期经历地方性乃至全国性的各种斗争，共产主义对人民群众仍有广泛的吸引力（尽管改良主义和右倾修正主义的影响也很强大），尼泊尔从未出现共产党领导武装革命的历史。只要右倾修正主义的本质完全暴露，只要精心策划武装斗争，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支持便会持续上升。

5．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尼泊尔仍沿袭欧洲中世纪的君主制，但反动统治阶级正经受着剧烈的危机，至少在政治上有严重的危机。这表明，发动武装革命建立人民革命政权的步伐会越来越快，鼓舞我们大胆采取实现既定目标的策略。

6．有相当多的尼泊尔人流散在不同国家工作，主要是在印度军队服役或从事其他工作。需要动员在外国主要是在印度工作的尼泊尔人，做这些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利用这些地方，为革命的胜利发展提供后勤补给。

综合尼泊尔上述不利因素和有利条件，可以清楚地看到，要使尼泊尔的武装斗争一跃成为打败敌人的武装起义，这是不可能的。然而依靠武装斗争的系统发展最终压垮敌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战略与策略》还分析了尼泊尔社会主要阶级和阶层对革命的态度和意义，认为尼泊尔的无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指出尽管在尼泊尔现代工业和工厂里的无产者数量不多，但这个阶级的人数正在不断增长。无产阶级是尼泊尔社会最革命的阶级，团结带领其他同盟阶级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是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

农民阶级（一般是指不能仅靠自己的土地而独自生活的农民）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包括受雇于地主的长工短工、无地农民、搬运工、贫苦农民，在城市里的卡车装卸工、人力车夫、公交出租等各种交通工具的司机、宾馆服务生等。农民阶级是革命最可信赖的阶级，占尼泊尔人口的绝大多数。

中农是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他们常年劳作，生活艰难，靠契约或当佃农获取一些土地。在尼泊尔山区，中农的数量比其他阶级多。

富农凭借拥有的土地过着优越的生活。他们自己参加劳动，但也雇佣少量农民，靠剥削将收入的一部分积累起来。富农是革命中摇摆的同盟者。

小资产阶级包括大中小学教师、学生、医生、工程师、律师、办公室下层职员、城市小商人、零售商、手工业者等。这个阶级因其生产方式的性质和状况而对革命犹豫不决。尽管如此，他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能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正设法让这个阶级中的知识分子远离革命。

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在尼泊尔还不是独立的阶级，但这个阶级正在慢慢形成，包括从事手工业和现代工商业的各行各业的民族资本家。他们一方面梦想着靠剥削工人为自己积聚财富，另一方面又遭受垄断的封建买办和官僚资本家的压迫。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矛盾的两面性。习惯根据形势改变自己对革命的态度是这个阶级的特点，他们是革命中摇摆的同盟者。

《战略与策略》根据尼泊尔主要阶级和阶层的性质与基本状况，区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以及革命的依靠力量、团结对象，指出了尼泊尔开展武装斗争的性质、目标与任务，并以此来确定武装斗争的战略和策略。

尼共（毛）认为，根据马列毛主义指示和尼泊尔社会的特殊情况，党形成了一条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路线，即在尼泊尔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长远目标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完全胜利以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决定了在尼泊尔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性质和方向是在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基础上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

武装斗争的目的是解决尼泊尔社会的三大基本矛盾，即封建主义同尼泊尔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主要是印度扩张主义同尼泊尔人民之间的矛盾，封建买办和官僚资本主义同尼泊尔人民之间的矛盾。简言之，就是解决印度扩张主义势力支持的封建势力及封建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联合组成的国内反动派同尼泊尔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武装斗争的目标就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按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分配给无地少地的穷苦农民；铲除帝国主义进行剥削的根基，将封建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掌控的工业企业、银行及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掌管的企业收归国有。

武装斗争的对象或革命的敌人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就是封建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

尼泊尔的武装斗争必须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的人民战争战略。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取得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为此要认识到，人民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在初期的防御阶段以游击作战方式为主；领会将游击战发展成为阵地战、建立根据地夺取全国政权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要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绝不允许出现枪指挥党的情况；只有在战争实践中才能认识战争规律；所有战略策略的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就尼泊尔局势而言，要使武装革命得以发动、持续和发展，必须灵活执行以下方针和政策：农村工作优先，但不放弃城市工作；非法斗争优先，但不放弃合法斗争；根据地工作优先，但不放弃群众运动工作；农村地区阶级斗争优先，但不放弃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游击作战为先，但不放弃政治宣传和揭露；军队建设优先，但不放弃统一战线建设；主要依靠自己的组织和力量，但也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只有做到既不只顾一面，也不平均用力，人民战争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

尼泊尔人民战争的顺利发展，还有赖于中央统一指挥下的分散行动，以优势兵力袭击敌人孤立据点，以便迅速取得胜利，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游击行动既按照中央部署全国联动，又重视发展具有战略地位的区县，尽可能多快好地组织和动员群众夺取全国政权。

《战略与策略》在最后强调指出：“游击战争发动以后，依照战争的规律，必将经历高潮和低潮、胜利和失败。但必须注意的是，一旦举起了革命的旗帜，就必须下定决心一直高举下去，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如果没有这样的坚定决心，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也背离了马列毛主义。”“一旦使党有了思想武器、政治路线和方法途径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动人民战争了。”
(38)



党的第三次扩大会议之后，尼共（毛）开始把党的组织结构转变成战时体制。经过半年的准备，1995年9月，尼共（毛）中央又通过《发动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民战争的计划》，进一步完善了人民战争的理论基础和行动目标，制定出详细的计划和方案。在这个计划的“发动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民战争的理论前提”部分这样写道：

1．我们的计划建立在马列毛主义关于暴力革命教导的基础上。在制定这个计划——根据我国的具体实际，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为基础发动持久的人民战争——的时候，我们党再次重申永远坚持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毛泽东创立的人民战争理论。

2．发动人民战争的计划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的：离开了政权，一切都是幻想。在坚定地坚持为了人民利益依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原则目标的同时，我们党表明要坚定地致力于同各种形式的背离主义（包括经济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倾向做无情的斗争。

3．我们的计划建立在如下目标的基础之上：在消灭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立即转入社会主义，向着全人类美好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我们坚决认为，在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下发动武装斗争，是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犯罪。我们永远也不容许这场斗争成为对人民现状进行部分改良的工具，或在反动阶级的压迫下以单纯的妥协而告终。这样，我们的斗争就会完全摆脱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地方宗教主义（religion-communal）和种姓主义（casteist）的幻想。

4．我们的计划将建立在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之上。尼泊尔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并为世界革命服务。

5．我们的计划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之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和革命军队。党坚定地致力于建立起党对各个方面的领导，根据矛盾的普遍性法则，通过辩证地开展党内斗争保持党的活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路线。

6．这个计划的制定将建立在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利的原则基础之上。发动武装斗争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团结人民群众中反帝反封建的各个阶层。我们的武装斗争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依靠劳动群众，尤其是贫农。我党在任何情况下都永不向国内外反动派的压力、威胁和利诱屈服。

7．战争将按其自身规律发展，不是按照直线，而是经历复杂的曲折道路。必须牢记列宁的重要教导：革命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总会创造出异乎寻常的复杂局面。人民战争经过一系列的胜利和失败、增强和受损的循环，终将获得胜利。我们只有正确地全面地领会使错误转化为正确的矛盾法则，才能够领导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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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尼共（毛）制定了向群众宣传革命四个阶段性的计划：1．政治准备；2．由和平到武装斗争的转变；3．军事行动；4．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群众的方式，逐步发展战略根据地。

四　确定西部山区为武装革命的起始区域

尼泊尔是一个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的内陆国家，素以“喜马拉雅山国”著称。北边同中国接壤，其余三面为印度环抱。国境轮廓大体呈左高右低45度角向东倾斜的长方形。东西长约885千米，南北宽约177千米。同中国交界的国境线长约650千米，同印度交界的国境线长达1660千米，而且绝大部分是平原地带。整个地势北高南低，自北向南横列着东西走向的三大山脉和一条狭长平原。北部为大喜马拉雅山脉，中部的西端为马哈帕腊特山脉，东端为楚里亚山脉（又称西瓦里克山脉），南部是特莱平原。山地和丘陵占到国土面积的80％以上，而丘陵地带占到其中的近70％。

北部高山地带紧邻中国西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山系绵亘，高山林立，海拔在4800米以上。其中6000米以上的山峰多达240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就有8座。许多世界有名的山峰坐落在尼边界上或其境内。如中尼边界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尼泊尔称之为萨加玛塔峰Sagarmatha）、尼泊尔东北端与锡金交界的干城章嘉峰（Kangchenjunga）以及尼泊尔西北部的道拉吉里峰（Dhaulagiri）等。这些高山地带终年积雪，土地贫瘠，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全国仅有7.37％的人口生活在这里，主要是一些较小的民族，如谢尔巴族、塔卡利族、瓦隆琼果拉族、图达姆、多普克果拉、洛米、拉尔凯、西亚尔、马南巴、潘查高莱、巴拉高莱、洛巴、多尔波和呼姆拉等。这些民族大都属于蒙古人种。

尼泊尔的中部为岭谷交错的山地。西端同印度北安查尔邦相邻，东端同印度的西孟加拉邦、锡金邦为伴。尼泊尔境内的河流，源自中国西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融化的雪水奔流向南，切穿一层层东西向的山脉，到达尼泊尔中部时，有的又沿着山脉转为东西流向，然后再穿山越岭继续南流，在南部形成哥格拉河、干达克河、巴格马提河和柯西河四大水系，汇入印度的恒河，最终流入孟加拉湾。尼泊尔中部的崇山峻岭中分布着许多大小河谷，面积较大的有加德满都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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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博克拉河谷
(41)

 。这里山高谷深，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人口密集，生活着全国44.2％的人口。在中部的山地丘陵地带，主要聚集着马嘉、古隆、塔芒、拉伊、林布、逊瓦尔、雷布查、苏奴瓦尔、达奴瓦尔、马吉、切彭、昌德尔、拉马迪等民族。

尼泊尔南部的特莱平原是起伏不大的山麓平原，海拔一般在二三百米以下，是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山地向北印度平原延伸的过渡地带，同印度的北方邦（西段）和比哈尔邦（东段）接壤。特莱平原东西长约800千米，南北宽10千米～15千米，是尼泊尔最大的平原，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7％，是尼泊尔著名的农业区和新兴工业基地。特莱平原人口密集，全国48.5％的人口生活在这里。塔鲁族是这一地区的主要民族，此外还有萨达尔族、迪马尔族、波杜族、拉杰班西族、坦加尔族和达拉伊族等。

尼泊尔的山区和丘陵地带森林茂密，道路崎岖，地形复杂。山区密布着被高山河流阻隔而成的相对独立的区域。这里的交通十分不便，居民生活闭塞，几乎与世隔绝。在西部山区特别是在偏远山区，一些县城甚至连公路都不通。

尼泊尔多山多丘陵的地形特点适合游击作战。特别在偏远的山区，复杂的地形条件既有利于隐藏自己，也便于开展军事行动。完成作战任务以后，还可借助茂密的森林迅速撤离。这里地广人稀，历来是政府统治薄弱的地区。

普拉昌达指出：那时，我们研究了尼泊尔的地形条件，“发现尼泊尔有一些特殊情形。尽管尼泊尔是一个小国，但在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它又不是一个小国。从地理上观察印度全境，你可以借助现代化交通工具，在一到两天里跑遍印度任何一个地方和角落。而在尼泊尔从南跑到北，需要花费很多天”。“虽然尼泊尔是个小国，但这里的山区地形却十分有利于开展游击战，发动人民战争。”
(42)



他还说：交通不方便，缺乏电力，通信设施不完善，这些客观环境不利于中央政府的统治，反而有利于这些地区成为我们发动人民战争的主战场。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把人民战争仅局限在西部地区，而是其他地方一开始就有利于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统治阶级扼杀我们的革命。
(43)



西部地区不仅耕地严重不足，农业生产能力低下，经济和社会贫穷落后，人民困苦不堪，而且政府不关心这里民众的生活，更不愿帮助解决百姓的疾苦。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只在意手中的选票，一旦选举获胜便万事大吉。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盛行，相当多的民众对所谓民主管理很不满意。在偏远西部地区甚至还存在一夫多妻、囚工、普遍使用童工等不平等现象，失业或隐性失业问题严重。因此，西部地区的民众普遍有着较高的革命热情，革命的群众基础也较好。

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选择这一区域开展革命活动。比如莫汉·比克拉姆·辛格20世纪50年代就在皮乌坦县闹革命。同他一起战斗的著名革命者，如哈甘·拉尔·古隆、巴曼·布陀、克利须那·巴哈杜尔·马哈拉等，早年也是在西部山区活动。1959年共产党人在罗尔帕破天荒地获得选举的胜利。1974年辛格曾在这一地区秘密酝酿发动武装革命事宜。1991年尼泊尔人民统一战线（UPFN）在这一地区赢得3个席位。“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尼泊尔的西部地区多年来已经孕育成为一个激进的共产主义者聚集的中心区域。对于尼共（毛）来说，选择罗尔帕、鲁孔、皮乌坦作为革命活动的根据地，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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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普拉昌达在同李·奥内斯托交谈时，系统回顾了选择西部地区作为革命发祥地的原因。他说：那时我们研究了全国各地的组织状况，认为当时在尼泊尔的东部、中心区和中部以及西部都有自己的力量。但从历史、地理和文化的角度看，尼泊尔西部山区更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成为革命的摇篮。因为那里的人民遭受统治阶级的压迫比较深，但又远离加德满都。

普拉昌达认为，历史上统治阶级长期忽视这一地区的发展。因为投资这一区域不会有什么经济收益，对统治集团没什么好处。西部山区还是多民族聚集的地区，统治阶级长期压迫这里的民族，历史上不断遭到各民族的反抗。在18世纪后半期，尼泊尔西部并不完全处于中央政权管辖之下。在廓尔喀王朝由东向西统一尼泊尔时，中央政权并没有完全取得对西部的统治，只是同当地政权达成了妥协。中央政府有些权力，而地方政府也有些权力。从那时起，西部地区就享有一定的自治权。群众并不直接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他们并不关心政府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西部的居民还属于蒙古人，忠诚善战。这也是西部历史文化的一个传统精神。

等级观念和封建传统制度对西部地区人民的影响也比较弱。在尼泊尔东部和中部，受封建制度影响非常深，而西部比如在罗尔帕、鲁孔，宗教和封建传统对民众的影响就比较小。那里的庙宇不多，那里居住的一些民族，传统里保留着原始的家庭民主制，连封建父权制对那里的影响也不大。此外，我们党长期在那里工作，进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那里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因而修正主义的影响也很弱，党的正确路线在那里能得到坚决的贯彻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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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尼共（毛）选择西部山区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这些地方靠近印度革命者活动的区域，便于同印度的革命力量取得联系。到20世纪90年代，印度主要存在两支信仰毛主义并从事武装革命的力量。他们的活动区域已拓展到邻近尼泊尔西部的印度北方邦、毗邻尼泊尔东部的印度西孟加拉邦与比哈尔邦。尼、印边界线长，地形复杂，穿越山区的国境丛林密布。两国政府要完全封锁边界通道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如果以罗尔帕、鲁孔为中心，向西南和东南方向发展，通过萨利亚纳、苏尔凯德，就能进入当-德库里、班克、巴迪亚、凯拉利等边境县，或向东进入伊拉姆、贾帕、莫让等边境县，就能打通同印度革命者联系的通道，获得外界的援助和支持。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战略决定是正确的。

早在1992年，尼共（团结中心）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路线，决定在罗尔帕和鲁孔率先发动打倒地主、恶霸和高利贷者的革命活动。当时罗尔帕县发展委员会的主席是尼共（团结中心）党员。他一面参加议会选举，从事议会斗争，一面又领导农村武装斗争，开展秘密工作。鲁孔县也是如此。罗尔帕和鲁孔当时成为合法斗争和秘密武装斗争的基地。这一状态持续到1995年底。

1996年2月13日，当尼共（毛）宣布在尼泊尔进行公开的人民战争时，罗尔帕、鲁孔以及邻近的皮乌坦、贾贾科特、萨利亚纳、巴迪亚等县很快成为革命的根据地或重要区域。罗尔帕是人民战争的起点，因而被尼共（毛）誉为“尼泊尔革命的延安”。


 第三节　争取印度、RIM等国际力量的支持

一　争取印度革命力量的支持

尼泊尔的共产主义运动同印度的革命运动密切相连。印度在历史上曾有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组织。1920年10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印度共产党在苏联的塔什干成立。这是亚洲较早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之一。1925年12月，印度国内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开会，成立了印共中央委员会。1929年，英国殖民政府以“密拉特谋叛案”为由对印度共产党实行镇压。1933年12月，印共成立党的临时中央，并加入共产国际。1934年7月，印共被印度殖民当局宣布为非法。1936年印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印度国大社会党和印度国大党，党的力量有所发展。1940年3月，因与国大社会党发生分歧，印共党员被该党开除。1942年7月，印共接受英共“人民战争”的政策，宣布支持英国政府反法西斯战争而获得在印度的合法地位。此后印共发展迅速，党员数量由1934年的150人，发展到1945年的3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19441949年间欧亚两洲先后建立了11个人民民主国家，并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国家与苏联、蒙古连成一片，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亚非拉人民也掀起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

在战后国际革命形势的有力推动下，印度人民不断掀起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随着印度独立进程的加快，印度人民不甘心政权落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手里。从1946年7月开始，在印共革命派的领导下，海德拉巴邦特仑甘纳地区的农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和武装游击斗争。运动很快扩展到安得拉地区的7个县及整个特仑甘纳地区，波及的人口达到1200万。
(46)

 在此背景下，英国政府不愿意将一个完整的印度交还给印度人民，更不愿意把政权移交给印度的共产党人。1947年6月，英国公布了把印度一分为二的蒙巴顿方案。随后不久，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别宣布独立。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人尼赫鲁出任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印度政权被英国殖民者以和平的方式移交给以甘地、尼赫鲁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手里。上台后的尼赫鲁政权残酷镇压革命者。在印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1948年9月，印度政府派军队血洗了特仑甘纳地区人民，残忍杀害了4000多名共产党员和农民战士。

印度独立，印、巴分治，国大党上台，这些重大事件对印共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最初，印共指责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是一个阴谋，但又认为这个方案提供了民族进步的新机会，主张一切进步力量——共产党人、国大党左翼分子和穆斯林联盟组成最广泛的联合战线，为争取真正独立、完全民主和印度统一而斗争。1947年底印共中央委员会和1948年2月的印共二大，指责原领导实行的是机会主义政策，主张通过暴力手段实现人民民主革命，建立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并提出以城市为中心开展斗争、立即夺取全国政权的口号。印共二大还决定巴基斯坦地区的共产党人另组巴基斯坦共产党。1950年5月，改组的中央委员会又批判二大是冒险主义，主张开展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继续进行特仑甘纳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然而主张合法道路的投降主义路线很快在印共中央占据上风。1951年10月，印共宣布无条件停止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并交出武器，前后持续五年的特仑甘纳地区武装斗争以失败告终。

到了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国际共运的争论，印度共产党先后发生两次大的分裂。1964年10月底11月初，以党的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等为首的一派单独在加尔各答召开党的七大，选举孔达拉亚为总书记，改党名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随后，以党主席丹吉为首的另一派在孟买又召开了党的七大，选举丹吉为总书记，沿用印度共产党的名称。印度共产党从此一分为二，这是印共的首次大分裂。到了1967年5月，印共（马）党内又有一部分人，主要是以查鲁·马宗达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印共（马）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张在纳萨尔巴里开展农民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于是退出印共（马）另立印共（马列）。这是印共的第二次大分裂。

1967年5月，时任印共（马）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县委书记的查鲁·马宗达，在纳萨尔巴里领导了农民反抗地主迫害和政府镇压的暴动。运动很快形成一场革命风暴，扩大到西里古里80％以上地区，大约700平方千米的范围，后蔓延到印度比哈尔、安得拉、西孟加拉、北方邦、阿萨姆等12个邦的部分地区。运动还影响到邻国尼泊尔，触发了贾帕县的农民武装运动。

1969年4月22日，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CPI-ML）成立。第二年5月，查鲁·马宗达当选党的总书记。然而正当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候，1972年7月马宗达在加尔各答不幸被捕，不久牺牲在看守所，纳萨尔巴里运动因此遭受重大损失。1974年苏布拉塔·杜特当选总书记，他改组了印共（马列），继续开展武装斗争，但杜特不久也在战斗中牺牲。随后继任的总书记米斯拉，屈服于残酷的斗争形势，崇尚合法斗争，党内投降主义路线逐渐占据统治地位。20世纪80年代末，印共（马列）决定放弃武装革命，转向议会道路，最终缴械投降。

尽管如此，印共（马列）仍有部分力量坚持查鲁·马宗达的革命路线。1980年4月22日，安得拉邦的纳萨尔巴里运动成员，在贡德帕里·西萨·拉迈亚的领导下，成立了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团体［简称人民战争团体，CPI（ML）PW，PWG］，表示要继承查鲁·马宗达的遗志，开展群众武装斗争，在印度打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团体起初是在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特仑甘纳地区活动，后来拓展到安得拉邦。随着运动的发展，活动区域逐渐向北蔓延，经恰蒂斯加尔邦、奥里萨邦、马哈拉施特拉邦、中央邦，发展到同尼泊尔交界的北方邦。1992年人民战争团体被当局列为非法组织。到1997年拥有1110名专职干部和5000多名战士。

在印度的北方还活跃着一支武装力量——毛主义共产主义者中心（MCC）。该组织创建于1975年，其前身是Dakshin Desh
(47)

 ，崇尚群众运动基础上的武装斗争，起初在西孟加拉邦布德万县扬加马哈尔地区的茂密森林里开展游击战争。1976年以后开始在比哈尔邦东部地区活动，并成立了孟加拉-比哈尔邦特殊区域委员会。1982年在领导人金井·查特吉去世以后，MCC开始出现分裂。尽管如此，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桑贾伊·杜萨德和普拉莫德·米什拉的领导下，MCC活动区域扩大到比哈尔邦中部，力量也大大增强，拥有500名全职干部和10000名成员，并组建了一支名叫红色防卫武装（Red Defence Force）的军事力量。1990年，MCC的游击活动达到顶峰。1993年9月，为协调行动，印度北方的三支武装力量即MCC、人民战争团体和党的统一，决定成立全印度人民抵抗论坛（AIPRF）。1994年3月21日，全印人民抵抗论坛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
(48)

 
(49)



从1993年起，普拉昌达开始率部脱离加德满都和其他中心城市，分散至西部山区的罗尔帕、皮乌坦、鲁孔等县，并联系人民战争团体和MCC，为在尼泊尔发动武装革命进行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准备工作。尼泊尔人民战争爆发后，尼共（毛）同印度革命者的联系更加密切，建立了一个可安全穿越边境的秘密通道，他们称之为“革命走廊”（RC），试图扩大革命根据地，打通尼泊尔与印度之间的“革命区”。对此，印度、尼泊尔以及西方的一些媒体不时地进行报道。比如2003年6月20日英国BBC广播公司报道称，印度人民战争团体（PWG）正在建立“从尼泊尔到印度的比哈尔邦、奥里萨邦和其他地区的安全走廊”
(50)

 。据说这一被称为“革命密集区”的安全走廊，从尼泊尔的东南边境进入印度的比哈尔邦，然后向南延伸，经贾坎德邦、中央邦、恰蒂斯加尔邦、奥里萨邦，一直通到人民战争团体的革命发源地安得拉邦。

尼共（毛）打通联系印度革命者的安全通道，其目的和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是便于双方领导层和战斗人员进行沟通，互通信息，交流经验，协调行动；二是便于获取必要的作战物资，如武器弹药、医疗器械、药品、粮食、资金等；三是便于转移和救治伤员，战斗人员必要时越境避难，领导人必要时在境外召集会议、建立秘密训练营地等。

《印度斯坦杂志》（Hindustan Magazine）援引印度官方的信息称，相信尼泊尔毛派叛乱者已经从印度人民战争团体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精良武器，其价值相当于5500万卢比。另据尼泊尔《喜马拉雅时报》（Himalayan Times）的报道，尼共（毛）有可能在印度比哈尔邦茂密的森林里建立了临时直升机场，用来运送武器和干部；在印度东部的森林和西部比哈尔邦的西查姆帕兰地区建立了训练营，准备在印度毛派的帮助下重组队伍。
(51)



尼泊尔在印度的移民有数百万之多，主要集中在同尼泊尔相邻或相近的印度北方，如北安查尔邦、北方邦、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锡金邦等。其中锡金邦80％的人口是尼泊尔移民，那里的人基本都讲尼泊尔语。这些旅居在印度的尼泊尔人绝大多数从事人力车夫、服务员等苦活累活，在印度处于备受压迫和欺凌的社会最底层。这一命运使他们同情和支持尼共（毛）。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力所能及地帮助尼泊尔的革命事业。

“有个名叫拉姆·巴哈杜尔·艾尔的旅印尼泊尔移民说，他每个月都会捐助400卢比支持尼共（毛）的革命事业，他说捐款的主要原因是尼共（毛）发动的是一起领导穷人反对存在了几个世纪的封建压迫的起义。”“许多旅印尼泊尔移民汇款给毛派，这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也绝不是个别现象。因为许多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移民笃信尼共（毛）进行的是一场正义的革命运动，尼共（毛）代表了尼泊尔最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这些移民之所以弃家出国是因为生活所迫和遭受到的歧视，而尼共（毛）的运动则为改善和改变他们国内亲属的生活、命运提供了机会和可能。所以这些移民怀着类似宗教的情感支持尼共（毛），向毛派提供资金支持。旅印的尼泊尔移民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寄托于毛派，捐款就相当于‘革命投资’。”
(52)



旅印的尼泊尔人还通过一些组织声援和支持尼共（毛）的革命事业，如Akhil Bharat Nepali Ekta Samaj（ABNES）、全印度尼泊尔学生联合会（AINSA）、尼泊尔人民进步论坛（NPPF）等。

旅印的尼泊尔人为尼共（毛）发动的人民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尼共（毛）后来在二大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这一点。报告指出：“党认识到数百万尼泊尔人侨居在印度寻找工作是尼泊尔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事实上，如果把革命同旅印的尼泊尔人隔离开来，那么要取得人民战争和革命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印度的尼泊尔人阵线对发动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民战争及其以后的整个发展，一直发挥着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作用。”
(53)



二　联合RIM等国际革命力量

尼共（毛）认识到尼泊尔革命绝不仅仅是尼泊尔一国的事业，而是同其他国家人民的解放事业、革命运动紧密相连的。尼泊尔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尼共（毛）发动革命就需要联系印度的革命者相互支援，同时也需要联系南亚乃至世界范围的革命组织相互支援。如果不同这些革命力量取得联系，如果没有世界范围的革命力量的支持，尼泊尔一国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出于这个考虑，尼共（毛）在准备发动人民战争期间，就努力同其他国家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联系的渠道就是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RIM）。通过这个国际组织，尼共（毛）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成立于1984年3月。成立的背景是世界左翼共产党人在伦敦召开第二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与组织国际会议。3月12日，经美国革命共产党的提议，大会决定成立以美国为基地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组织。当时决定加入RIM的政党和组织有19个
(54)

 ，主要是国际上信仰马列主义、主张武装革命的一些政党和组织。成立大会签署了《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宣言》。

《宣言》宣称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要坚持并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智慧的结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得到巩固和发展。《宣言》特别指出：毛泽东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列主义科学，并将之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赞成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科学，在当今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觉悟工人及其他革命人民中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是紧迫的问题”，“不赞成和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装就不能战胜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55)

 。《宣言》表示要坚决继承马恩列斯毛这些伟人的思想和传统，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致力于联合和团结世界上所有坚持武装斗争的毛主义组织，推动共产主义事业继续向前发展。

最早加入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的尼泊尔政党，是刚从尼共（四大）分裂出来的莫汉·比克拉姆·辛格领导的尼共（Masal）。1985年莫汉·维迪亚伙同普拉昌达、巴特拉伊等人组建尼共（Mashal）以后，尼共（Mashal）就取代了辛格的尼共（Masal）成为RIM的成员党，巴布·拉姆·巴特拉伊是代表尼共（Mashal）在RIM中的联络人
(56)

 。此后不久，尼共（Mashal）联合其他政党成立了尼共（团结中心），并继续同RIM保持密切联系和沟通。RIM提出的一些思想和观点，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对尼共（团结中心）领导人普拉昌达有着巨大影响，成为普拉昌达率领尼共（毛）决定在尼泊尔开展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思想理论来源。比如普拉昌达直接吸收了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关于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及对其地位的评价。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当日，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发表了题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万岁》的声明，明确宣布“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新的更高的阶段，即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后的第三阶段”，“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是普遍适用的生动的科学思想，是同一切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敌人做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57)

 。

声明还系统阐述毛泽东如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认为毛泽东从人民战争的理论和实践出发，全面发展了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解决了遭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如何开展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关于党、军队和统一战线的思想，是每个国家根据自身特殊情况和具体条件进行革命的不可或缺的三大法宝。声明最后指出：“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有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以组织民众造反为开端，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力量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这个解放的党派理论必须为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所有被压迫者所掌握，因为它能单独帮助革命群众洗刷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创建共产主义的新世界。要高举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伟大红旗！”
(58)



普拉昌达领导的尼共（团结中心）也积极响应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的号召。《工人》杂志当日发表了《毛主义万岁》的社论，指出毛泽东主义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阶段的科学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经过列宁主义阶段之后的新的更高的阶段，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科学的最高成就。在当今世界，如果不同时成为毛主义者的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否接受把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贡献概括为毛泽东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要问题。庆祝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就是要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开辟的正确道路，把创建毛泽东主义和反对一切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不断推向前进。
(59)

 普拉昌达也发表纪念文章，阐述了如何坚持和运用毛泽东主义认识和发动尼泊尔革命的问题。

尼共（毛）发动人民战争前夕，十分重视同RIM成员党和组织的联系与交流，通过RIM与坚持武装斗争的其他国家共产党特别是印度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积极借鉴和吸取这些政党和组织的革命经验和教训。

普拉昌达后来回忆道：“在准备武装革命的最后阶段，我们一直得到国际上的同志们的帮助。首先是也主要是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RIM），那里提供重要的思想和政治交流。通过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我们知晓了秘鲁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还有土耳其、伊朗以及菲律宾同志开展斗争的经验。我们还从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同志们那里吸取经验教训。我们还出席了一次南亚会议，借此机会同印度的同志们，主要是人民战争团体和毛主义共产主义者中心的同志们，展开了直接的持续的讨论。这些交流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有助于我们了解人民战争的一般过程。”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们预先到印度北部的比哈尔邦进行实地考察。我们还到安得拉邦了解那里的武装斗争情况和实际存在的问题”
(60)

 。

普拉昌达还说：国际上的同志们的帮助，“始终贯穿于战争的准备阶段，直到人民战争的发动并持续至今。其间尽管伴随着讨论甚至争论，但这些经历使我们受益匪浅，对尼泊尔的民众都有极大的帮助。而且使我们在理论上明确了尼泊尔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尼泊尔人民军队是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分遣队。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这一点，这是不容含糊的。在发动战争的最后准备阶段，特别是在人民战争发动以后，我们对此懂得更多更深，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真实理解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真正含义及其实际作用。我们经常把尼泊尔人民战争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向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委员会进行汇报和交流。尼泊尔的革命问题已经不仅是尼共（毛）一个政党的问题，而且还直接成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组织的问题。”
(61)



“同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展开的讨论甚至争论是非常有益的。人民战争发动以后，伴随着这些讨论以及争论的结果，成千上万的印度群众开始了解尼泊尔的人民战争。尼泊尔的人民战争也帮助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秘鲁的人民战争此时出现巨大挫折（在秘鲁共产党主席刚扎罗1992年被捕后，党内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南亚的会议上，我曾对别的党的同志们说过，在当前形势下对秘鲁党的帮助，已经不仅仅是从革命的道义上进行支持，而是要在自己的国家组织民众，发动人民战争，我认为这是最大的帮助。我们在尼泊尔发动人民战争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对秘鲁共的最大最好的帮助，也是对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组织的最大最好的帮助。我们帮助了全世界一切革命的群众，而我们自己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帮助。”
(62)



在尼共（毛）1996年2月宣布发动人民战争以后，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对尼泊尔人民的革命事业给予高度关注和热情支持。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刊物《赢得整个世界》在当年出版的第22期，辟专栏全文刊发了尼共（毛）的《告尼泊尔人民书》，还登载了长文《尼泊尔的红旗高扬在世界屋脊》，介绍了尼泊尔发生革命的原因、背景、目标、战略、前景等。同年3月，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委员会在致尼共（毛）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代表所有成员党及组织向尼共（毛）中央委员会表示深切的、真诚的、共产主义的敬意。

公开信写道：“尼共（毛）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谨向贵党的同志们和全体红色战士们转达我们深切的革命情感。加入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的所有政党和组织，深切怀念在发动这场伟大战争中倒下的英雄们。溅洒在尼泊尔反动派身上的我们阶级兄弟姐妹的每一滴血，将变成埋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一枚枚棺材钉。尽管你们已经迈步前行的革命道路将会漫长而曲折，但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尼泊尔的革命人民。”
(63)



此后，RIM和《赢得整个世界》积极宣传尼泊尔的革命形势，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2001年7月1日，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决定成立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CCOMPOSA）
(64)

 ，成员主要是尼共（毛）和印度的革命政党。此外还包括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不丹的一些左翼革命组织。CCOMPOSA宣称其主要职能是联合南亚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毛主义革命力量，向他们提供交流经验的平台，并给予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指导和帮助。该组织还提出创建南亚革命区的倡议，目标是把尼泊尔与印度的部分地区连接起来，使之成为在印度甚至南亚发动人民战争的基地，进而成为21世纪最具有威力的世界革命中心。

2004年尼共（毛）正式成为RIM的成员党
(65)

 。2005年，随着尼共（毛）日益倾向和谈，RIM及其主要成员如美革共、印共（马）等，同尼共（毛）开始出现分歧。2006年底尼泊尔实现了和谈之后，该组织基本上停止了活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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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13个成员党，其中有2个党是观察员身份。尼泊尔1个：尼共（毛）。印度有5个：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者中心、印度革命共产主义者中心（马列毛主义者）、印度革命共产主义者中心（毛主义者）、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团体。孟加拉国有5个，分别为：1．东孟加拉无产阶级政党（中央委员会）；2．东孟加拉无产阶级政党（Maobadi Punargathan Kendra）；3．孟加拉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4．东孟加拉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Lal Patakar）；5．东孟加拉无产阶级政党（毛主义者布尔什维克重组运动）（观察员身份）。不丹1个，系观察员身份，党名为不丹共产党（马列毛主义者）。斯里兰卡1个：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Coordination_Committee_of_Maoist_Parties_and_Organisations_of_South_Asia。


(65)
  2004年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成员减为14个，分别是1．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3．阿富汗共产党；4．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5．伊朗共产党（马列毛主义者）；6．秘鲁共产党；7．土耳其北库尔德斯坦毛主义共产党；8．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9．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者）；10．意大利毛主义共产党；11．突尼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小组；12．孟加拉国无产阶级政党；13．哥伦比亚革命共产主义小组；14．美国革命共产党。


(66)
  BANNEDTHOUGHT.NET：The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t Movement［RIM］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ternational/RIM/index.htm．



第三章　全面展开的人民战争与“普拉昌达道路”的初步确立


 第一节　人民战争的全面爆发与前三阶段行动

一　“2月13日行动”与战略防御第一阶段（1996年26月）

1996年2月13日，是尼历
(1)

 2052年凡尔冈（Falgun）月的第一天。当日下午3点45分左右，在尼泊尔中部的戈尔卡县，位于昌黎乡集贸市场的一家银行代办处，突然被一群手持简陋武器、高喊马列毛主义口号的年轻男女包围。一名年轻人向围观群众发表简短演说，控诉银行是如何剥削穷人的，农民为什么需要夺取银行。其余人员则迅速冲进屋内，几乎未遇抵抗就制服了办公人员，拿走了所有票据和文件。

遇袭的是隶属尼泊尔农业发展银行的国家小农发展项目办公室。这是银行向农民提供贷款或抵押手续的代办机构，一般不持有现金。被袭击者拿走的是当地农民向这家银行借贷或抵押的票据。这些价值数百万卢比的票据，随后按签名全部返还给了周围村庄的农民。村民们把这些票据连同其他公文付之一炬。在发表了简短的告别演说之后，袭击队伍随同围观的群众迅速散开。整个事件的过程不到半小时，而距离此地约1000米的一处警所
(2)

 浑然不觉。

当晚8点至11点，在尼泊尔西部的罗尔帕、鲁孔以及东部的辛杜利县三处，各发生一起以警所为袭击对象、以夺取武器为目的的暴力事件。罗尔帕县的霍莱瑞（Holeri）警所，当时有7名到9名警察。因警察拒绝交出武器，双方发生激烈交火。战斗持续约两个小时，警所最终被攻占。袭击者在向被俘警察及围观群众讲明了行动的目的之后，释放了被俘警察
(3)

 ，并取走了一批烈性炸药和有用物品。

阿南塔后来回忆了袭击罗尔帕霍莱瑞警所的情况：我们“精选了约35名战士参加第一天的行动，包括2名女战士。我们只携带了一支303口径步枪
(4)

 、几支土枪、几把廓尔喀军刀
(5)

 以及几枚自制的炸弹。当时我们还不懂得如何制造炸弹，因此携带的炸弹并没有爆炸。唯一的一支步枪也没有打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轻而易举地制服了那几个警察”
(6)

 。

鲁孔县遇袭的阿思比斯科特·让瑞（Athbiskot-Rari）警所当时也有7名到9名警察，但这些警察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袭击队伍顺利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物品，并在释放了被俘警察后迅速撤离。辛杜利县遭到袭击的警所位于尼泊尔历史上享有盛誉的辛图利嘎（Sindhuligarhi）堡垒。1766年廓尔喀士兵曾在此运用游击战术大败英国侵略者。选择此处的警所作为袭击对象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此次袭击也未遇任何抵抗。袭击队伍在向被俘警察及其家属宣讲了来意后，带着大批炸药和日用物品离开。临行前还不忘给被捆住手脚的警察盖上被子，以防他们被冻伤。

2月13日这一天还发生了三起袭击行动：一起是在加德满都，一家跨国公司即百事可乐饮料瓶厂的部分建筑被点燃。事后，这家公司不知何故没有声张；一起发生在戈尔卡县，一个买办商人的饮料厂发生爆炸，恰逢昌黎乡银行遇袭事件不久，县警察局正在此开会。为掩饰自己的尴尬，警方把这起事件隐瞒了下来；还有一起发生在尼泊尔东部加雷帕蓝恰克县，当晚一名高利贷者的家被抄，屋内所有财物及130万卢比的现金被洗劫一空，价值数百万卢比的借贷凭证也被撕毁。

当晚，印有《尼共（毛）中央委员会告尼泊尔人民书》（简称《告人民书》）的数千张传单和海报，散发或张贴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及60个县的首府。《告人民书》指出尼泊尔社会已陷入严重的全面危机，呼吁工人、农民、妇女、学生、教师、知识分子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加入到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人民战争中去，并给予革命各种形式的支持和帮助。
(7)



以上是尼共（毛）宣布人民战争的当日发生的主要事件。尼共（毛）中央及时向外界宣称对袭击事件和行动负责。安排这7起袭击事件，是尼共（毛）事先精心策划和选择的，有其特殊的政治含义：一是要宣告人民战争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全面发动的革命，遍及尼泊尔东部和西部的5个县和首都，既有在农村的行动，也有在城市的行动；二是“向人们展示尼泊尔人民战争的特殊性”。袭击的对象中有银行、警察、跨国公司、买办商人、高利贷者，“这些目标清楚地象征了革命的主要敌人：封建主义、买办和官僚资本主义以及他们控制的国家政权。同时表明了革命初期的行动方式——游击战、破坏活动和宣传战（尽量避免歼灭战）。明智地把小组作战和群众行动结合起来，是要把革命行动真正引向人民战争”
(8)

 。

尼共（毛）进一步解释了袭击上述目标的缘由：武装警察是国家暴力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权的一种象征，袭击警所是要表明武装行动的革命性，表明它不是一种针对平民的暴力恐怖活动，而是要向反动的政权开战，是要摧毁捍卫反动政权的反动武装。放高利贷存在不劳而获地吸取劳动人民血汗的封建剥削行为，袭击高利贷者是要表明革命的反封建性。跨国公司和买办商人属于盘剥尼泊尔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袭击他们的企业是要表明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商人也是革命的对象。袭击农业发展银行是因为这类银行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农村封建势力的经济支柱，袭击的任务也主要是销毁银行借以严重剥削农民的借贷票据，表明了袭击行动具有为了穷苦百姓利益的革命性。

武装袭击行动和《告人民书》的发表，标志着尼泊尔人民战争的全面发动。尼共（毛）认为，2月13日不仅是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分水岭，而且是尼泊尔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分水岭。发动人民战争，不仅给党过去主要存在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致命一击，在组织和斗争形式上实现伟大的质的飞跃，而且给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所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开启了粉碎半封建半殖民专制国家、建立新民主主义人民国家的民主革命的新时代。
(9)



从第二天起，革命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国。在接下来的不到三个星期里，尼泊尔65个县发生约5000次行动，其中约85％是宣传活动，包括“火炬之光”游行、印刷标语、分发传单和张贴海报等；约12％是破坏活动，包括摧毁和没收封建、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约3％是游击行动，如针对当地暴徒、告密警察及鱼肉百姓者的报复行动，以夺取武器和财物为目的的袭击行动和伏击行动等。袭击行动以游击战为主，偶尔发生为情势所迫的歼灭战。宣传活动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其他革命行动主要集中在十几个县，如西部山区的罗尔帕、鲁孔、贾贾科特和萨利亚纳，东部丘陵地区和特莱平原的辛杜利、加雷帕蓝恰克和新杜巴尔恰克，以及中部丘陵地区如戈尔卡等。行动最为激烈的地区是罗尔帕、鲁孔、贾贾科特，其次是辛杜利、加雷帕蓝恰克及戈尔卡。

有些行动成为当时媒体关注的焦点，如迪普·巴哈杜尔·辛格遇袭事件。辛格是贾贾科特县一位臭名昭著的放高利贷者，曾担任过政府部长助理。他仰仗权势，不择手段地欺压百姓，聚敛钱财，民愤极大。据说有一天，他出门看见一小片庄稼地里的稷长势良好，就命令种植这片庄稼的农民为他储备两公斤的种子。迫于辛格的淫威，这位农民只好照办，却因粮食匮乏没能为自己留足种子，于是这位农民就问辛格：能否借用这两公斤种子？辛格说：好吧！这位农民就播下了种子，但到来年收割的时候，辛格却宣称庄稼是他的，还说收获的总价值为8000卢比，要求农民支付这笔费用。农民没钱支付，这位高利贷者就强行牵走了他的奶牛。

辛格的贪婪和霸道连他的家人也反对。在辛格的一位兄弟的帮助下，尼共（毛）战士会同当地农民来到辛格家，没收了辛格掠夺来的所有财物，损毁了价值数百万卢比的高利贷券。辛格后来要求政府补偿他4000万卢比，足见他搜刮来的钱财数量之巨。辛格巨额家财被剥夺以后，大多数高利贷者心存恐惧，逃往县城，而很多贫苦农民却因此聚拢在尼共（毛）周围。遭受辛格压迫的村民把尼共（毛）看作他们同压迫者进行斗争的领导者，这些村民后来就成为拥护革命的坚定支持者。
(10)



在鲁孔县，有好几个当地官僚的房子和米厂被炸毁，财物也被夺取一空，其中就包括臭名远播的封建官僚、时任政府部长助理的高帕吉·忠·沙阿。在辛图利，当地最大的地主蒂卡·忠·塔帕的财物被愤怒的人群哄抢一空，房子也被点燃。在戈尔卡，时任政府部长助理岑卡吉·什雷斯塔所有的一家造纸厂被炸毁，声名狼藉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美国拯救儿童基金会在当地的一处办公室也遭到严重破坏
(11)

 。诸如此类的事件经媒体报道得到广泛传播。尽管尼泊尔的主流媒体把人民战争比喻成“幽灵魔鬼”，但这些报道一方面令反动的统治阶级惊慌失措，心惊胆战，坐卧不安，另一方面则极大地提高了尼共（毛）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鼓舞了革命的士气和勇气，人民战争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12)



最初两三个星期的革命形势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发展速度，都大大超出尼共（毛）的预料。在预期目标已经实现的前提下，为避免过早地激怒统治阶级，从而给力量还很弱小的初期革命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也为了避免革命群众把初期革命行动误解为全面暴动，从而背离党决定的持久性的人民战争的性质和要求，尼共（毛）中央不得不紧急下发内部通知，要求各地减缓行动，由进攻转为防御。
(13)



经过短暂的混乱和迟疑之后，尼泊尔当局开始组织力量疯狂反扑。尼中央政府最高指挥部发布紧急命令，调动大批警察部队和受过特殊训练的突击队，对起义者和革命群众进行无情镇压。

2月26日，即人民战争发动两周后，在戈尔卡县贾让-泮塘乡，约50名武装警察向1000多名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村民开枪。事件的起因是当地颇受欢迎的一名校长被警察以莫须有的罪名（据说是参与了破坏美国拯救儿童基金会办公室的行动）逮捕，引起当地学生和群众的普遍不满。人们集会示威试图营救这位校长，然而等待集会人群的却是警察射出来的子弹和血淋淋的现场。好几个人当场受伤，一个名叫迪尔·巴哈杜尔·拉姆泰尔的11岁男学生被当场打死。这名男孩后被尼共（毛）确定为在人民战争中牺牲的首位烈士。

第二天一大早，警察还袭击了鲁孔县派普尔乡名叫麦儿嘉瑞（Melgairi）的农舍，打死6名正在家中熟睡的村民和学生。警方为逃避责任谎称这起事件是突发的“遭遇战”。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官方称之为“遭遇战”实际上是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的恐怖屠杀事件。截至5月中旬，有30多人被警方杀害，仅鲁孔就有14人，罗尔帕有11人。遇害的大多数是当地各种政治组织或群众组织的积极分子，有些是尼共（毛）党员，有的是普通群众。还有更多的人在关押期间神秘失踪。而任意被逮捕的民众有上千人，他们在看守所遭到严刑拷打。不仅如此，警察还掠夺村民的财产，纵火焚毁村民的房屋，甚至令人发指地在村庄或看守所集体强奸妇女。
(14)



警方的暴行造成成千上万的村民被迫离开家园。他们接连好几个月躲藏在森林、洞穴里。一些地方的政府还把当地的暴徒武装起来，纵容他们对百姓实行白色恐怖。一些乡镇好几个月处在宵禁之中。罗尔帕、鲁孔、辛杜利、加雷帕蓝恰克、贾贾科特和戈尔卡遭遇残酷的恐怖统治。最严重的起初是罗尔帕、鲁孔，接着是辛杜利。

在城市，尼泊尔警方强行逮捕示威群众，禁止一切支持尼共（毛）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活动。特别是在首都，一年一度的法定民主日群众集会、人民统一战线（UPFN）的4月6日集会、工会的五一劳动节集会等都被取消。不听禁令参加集会的大批群众遭到逮捕和拘禁。

3月中旬，尼共（毛）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一个月以来的国内形势，认为发动人民战争的工作取得巨大成功，顺利实现了最初制订的行动计划，展示了高昂的斗志、超常的勇敢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会议指出：发动人民战争是党作出的光荣而正确的选择。尽管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相对于成就和功绩是微不足道的，这些成就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充分昭示了马列毛主义是战无不胜的普遍真理。

会议制订了下一阶段的行动计划，强调要动员群众有计划地推进人民战争。为此要在全国范围启动并实施旨在发动群众的公开的或隐蔽的行动，在群众中制造反抗政府镇压、支持人民战争的舆论。要通过创建新的组织或运用新的组织方式领导群众运动，以应对当局禁止人民统一战线等群众组织的公开活动。要充分重视和推动人权组织及公众人物发动的谴责政府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并严重践踏人权的言行，努力使之形成一场革命风暴。作战单位要继续进行有选择的游击行动和宣传活动。
(15)



会议认为，摆在党的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推动人民战争事业继续向前发展。只有把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人民战争以来的经验认真结合起来，才能为今后的发展制订出正确的计划和行动方案。为此先要认真考虑以下几点：

1．不要被眼前的暂时胜利冲昏头脑，要牢固树立人民战争是持久战的观念。在当前的敌我较量中，敌人想把我们拖入决战，而我们则要避免决战，坚持持久战。敌人使用进攻策略，我们则要采取防御策略。敌人想激怒我们进入对他们有利的阵地战，而我们则要拖住拖垮敌人，在对我有利的时间和地点袭击他们。

2．敌人试图要割断党同群众的联系，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的政策和计划必须保证做到这一点。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别的特殊的利益。舍弃了这一点，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3．党要避免制定错误政策的危险，就必须克服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小资产阶级容易因为小的胜利而兴奋过度，进而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会因为小的失败而灰心丧气，进而走向投降主义。党要无情地同这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当前，敌人正处于攻势，投降主义对党更具有危险性。

4．发动人民战争是尼泊尔人民几千年来反抗反动政权、推翻剥削和压迫统治的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尽管如此，就当前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看，尼泊尔尚不处于通过武装暴动立即夺取国家政权的阶段。在人民战争刚刚发动的初始阶段，要按照持久的人民战争原则，根据尼泊尔特殊的国情，集中力量有计划地发展游击战。
(16)



会议发布的公报还对尼泊尔当局和机会主义者在普通群众中散布的种种误解和谣言进行了澄清和驳斥。

3月中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尼共（毛）在人民战争起始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客观清醒地认识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强调不要被眼前的暂时胜利冲昏头脑而放弃持久的人民战争路线。会后，各作战单位按照政治局会议确定的精神和计划行动。到了6月底，尼共（毛）中央再次评估和总结了革命形势，认为第一阶段的计划即启动并推进革命的主要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人民战争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二　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行动（1996年10月～1998年10月）

1996年9月底10月初，尼共（毛）中央制订了第二阶段的行动计划，认为“第二阶段计划的基本目标是有计划开展游击战，为的是准备在不远的将来把革命重点发展的区域转变成游击区。为此要在革命重点发展的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武装群众，提升和扩大武装小分队的战斗力。同时把全国划分为主要游击区、次要游击区和革命宣传区三个区域。根据不同区域的任务，分散或集中武装力量并展开相应的军事行动”
(17)

 。

由于尼泊尔当局事先有所觉察并抢先突袭，第二阶段计划因此被耽搁了一个月，从当年10月份开始真正实施，逐级推广开来。这一阶段的任务既包括军事行动，也包括非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取得重大进展，较大规模的军事袭击，如11月14日袭击尼泊尔中部蓝琼县杜罗丹达（Duradanda）警所、12月4日袭击西部皮乌坦县朗（Lung）警所、12月5日袭击西部多尔帕县特里威尼（Triveni）警所、1997年1月3日袭击东部拉梅查普县贝唐警所及尼泊尔银行有限公司等。袭击警所的主要目的是夺取武器和日用物资。其中贝唐行动被尼共（毛）誉为人民战争发动以来最成功、最英勇也是牺牲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堪称楷模。
(18)



贝唐是拉梅查普县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位于加德满都以东约100公里。经过周密部署，1997年1月3日深夜，由29名队员组成的游击小分队携带自制炸弹、土枪和手枪，在蒂尔塔·高汤姆的率领下，迅速包围了贝唐警所，命令里面的警察投降。但警察自恃武器精良负隅顽抗。双方发生激烈的交火。战斗持续了几小时，警所最终被完全摧毁。2名警察被打死，2名警察重伤。尼共（毛）战士缴获4支步枪、几百发弹药和其他战利品。不幸的是，指挥战斗的高汤姆同志因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另有两名战士其中包括一位女战士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



高汤姆牺牲前是尼共（毛）中央分局东部地区领导人，任加雷帕蓝恰克和拉梅查普两县组织委员会书记和两县军事总指挥，是人民战争爆发以来牺牲级别最高的领导人。他出生在加雷帕蓝恰克县茶里乡一个贫农家庭，参加革命前是一位老师，牺牲时只有30多岁。尼共（毛）中央对高汤姆的牺牲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是革命发动以来最杰出的勇士。
(20)



除军事行动外，尼共（毛）还在萨利亚纳、多尔卡等县逮捕并处决了约20名向警察告密的坏分子以及罪大恶极的警察，如为1994年8月18日尼共（毛）中央领导人拉姆·布瑞克斯亚·雅达夫在达努萨县遇害负责的告密者，不久前向当局通风报信导致中央领导人戴夫·古隆在戈尔卡被捕（不久遇害）的一位乡长。在罗尔帕、鲁孔以及辛杜利也处决了几个民愤极大、影响恶劣的告密者。

在全国范围还进行了大量的破坏行动，如袭击加雷帕蓝恰克和巴隆两县的农业发展银行、巴隆和苗地两县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加德满都和迦毗罗瓦斯堵县买办资本家的住宅等。其中影响较大的事件是在1996年12月10日放火焚烧了内务部长在加德满都的豪宅。此事引起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尼泊尔媒体为此事报导了好几天。

尼共（毛）还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武装宣传活动，即在尼共（毛）武装人员的保护（或明或暗）下，举行“火炬之光”游行和角落集会活动。所谓角落集会（corner meeting）是指附近民众在公开场合偷偷集会，当局来人时立即散开，而后在另一场所重新聚集。在武装宣传活动中，尼共（毛）战士向民众解释革命纲领，揭露敌人的阴谋，号召民众加入革命，帮助革命。
(21)



1996年8月21日在加德满都河谷地区成功举行总罢工，12月12日全国群众运动协调委员会（NMMCC）成功举行全国总罢工，人民统一战线（UPFN）领导启动全国各地乡镇发展方案、人民合作计划等，秘密组建各种公开的合法的组织，诸如此类的运动和活动也有力地配合了武装斗争，为动员民众支援人民战争事业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将来夺取地方政权进行组织和群众方面的准备。全国群众运动协调委员会12月12日领导发动为期10天的全国“关闭运动”
(22)

 ，旨在反对政府对革命地区的群众实行恐怖和屠杀政策，抗议政府同印度签订的《马哈卡里河综合开发条约》等。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游行示威活动，运动波及加德满都、巴克塔普尔、帕坦、纳拉扬哈尔、布图罗尔、博克拉、比拉德讷格尔、尼泊尔根杰等全国主要城市。

第二阶段的行动遭到尼泊尔当局的疯狂报复。警察对尼共（毛）活动频繁的地区实行梳毛式的军事打击，主要集中在尼泊尔西部和东部地区。许多村庄被烧毁，村民的大量财物遭劫掠，很多妇女被警察和暴徒强奸，大批群众惨遭屠杀（截至2007年底有70多人
(23)

 ）。仅在罗尔帕县的米茹尔乡在1996年11月就有10多人被枪杀，包括一位70岁的老人和一位65岁的老人。一名年轻女战士的身体被点燃，当时她还活着。
(24)

 警方在米茹尔乡的暴行，激起尼泊尔人权组织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愤怒和谴责。

1996年底，尼共（毛）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第二阶段计划执行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评估，认为尽管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但总的结果令人满意。会议还决定以盛大而适当的方式庆祝人民战争发动一周年。《工人》杂志第3期发表题为《人民战争万岁》的社论，热烈庆祝人民战争一周年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还发表文章系统回顾并总结了革命发动的背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计划及其执行情况，武装革命的意义、教训、前景等。

1997年5月，尼共（毛）宣布第二阶段计划行动即将结束，并着手制订第三阶段计划。第三阶段计划是第二阶段计划的延续。行动口号是“把游击战争发展到新的高度”，行动目标是为建立地方政权创造条件和基础，重点任务是发展军事力量，为进入更高阶段即创建游击区做准备。此外还有两项重要任务：一是扩大准游击区的影响力，特别是特莱地区的影响力；一是要反击当局发动的所谓“反恐行动”。
(25)



第三阶段计划从1997年8月17日开始执行，1998年10月结束，先后持续一年多。根据军事行动的特点，大体分为两个时期：头六个月是第一时期，军事行动大多属于较低层次的破坏和宣传活动，偶尔有较高层次的军事斗争；1998年2月中旬以后是第二时期，军事斗争的层次和水平有较大提升，军事行动在主要游击区以袭击和伏击方式为主，伏击战首次实施并取得成功。

第一次伏击行动发生在1998年1月萨利亚纳县的塞科特（Saikot），因伏击对象（警察）脱逃没有成功。伏击成功的首次战例发生在1998年2月初的鲁孔县塔克色拉（Taksera）。有两名警察被打死，伏击的战士缴获一支步枪和部分弹药。紧接着罗尔帕县在3月8日迎来首场伏击战的重大胜利。战斗发生在卡查旺乡的尼莫里（Nimri）村，遭伏击的是8名全副武装的警察。两名警察被打死，数名警察被打伤。伏击战士缴获两支步枪、一架望远镜和大量弹药等战利品而无一人伤亡。3月17日，在戈尔卡县，一队警察行进到绍潘尼（Saurpani）时遭遇伏击，3名警察被打死。伏击战士缴获一支步枪和大量弹药，无一人伤亡。

伏击和袭击还包括其他目标。1998年2月5日，在达丁县卡哈尔（Khahare），尼泊尔银行达丁县支行的运钞车遭遇伏击，尼共（毛）战士缴获两支德国造枪支和200万卢比现金。2月16日，贾帕县的国家林业部分支机构遭遇袭击，游击队员缴获了一支步枪和一批弹药。各地还发生多起以夺取地主恶霸和退休官僚私人枪支为目标的袭击事件。可口可乐、国际非政府组织、土地税收部门、部分当政的官员及政府的一位部长遇袭。还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无可救药的反动分子。

上述伏击和袭击行动发生在人民战争发动两周年前后。尼共（毛）认为，战士们凭借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高昂的革命热情，用低劣的武器和土办法战胜了训练有素且装备精良的国家警察部队，这是游击战术的伟大胜利，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结果，“战士们的作战士气、献身勇气和革命精神空前高涨”
(26)

 。

在第三阶段行动中，山区和特莱平原还出现了革命群众与武装小分队联合行动的斗争形式。此前的行动主要是游击小分队单独进行，很少有群众直接参与。现在却出现成千上万的群众直接参加反抗地主、官僚以及资本家的斗争。尼共（毛）认为，这一斗争新形式，开辟了革命向全民武装化发展的道路。

农民参加革命主要是夺取地主的土地、果园、庄稼、谷物，袭击农业发展银行的分支机构等。到1998年5月，在戈尔卡、鲁孔、加雷帕蓝恰克等山区县，在巴迪亚、卡皮瓦斯图、贾纳克布尔以及希里巴等特莱平原县，接连发生了数十起这样的行动。典型的事件发生在1997年12月26日的戈尔卡县。这一天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约500名农民在几十个游击队员的武装护送下，占领了当地一位声名狼藉的地主拥有的30公顷水稻田，并强行收割了田里的大部分庄稼。闻讯赶来的警察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在远处眼睁睁地看着庄稼被农民收走。数千名围观群众为勇敢的农民欢呼叫好。强行收获来的庄稼分给了当地贫苦农民。

伏击和袭击等行动也遭到尼泊尔当局的疯狂报复。截至1998年3月，有100多名尼共（毛）战士和干部牺牲。还有更多的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被政府雇佣的暴徒杀害。1997年7月22日，尼共（毛）党员谢尔·B·潘瑞雅和妻子曼卡拉·潘里雅在罗尔帕的帕乔邦（Pachabang）村遭政府雇佣的暴徒杀害。尼共（联合马列）政府不敢承认，却授意媒体渲染这是尼共（毛）“内讧”事件。起初谣言迷惑了部分民众，但不久真相大白于天下。1997年10月大会党上台后立即撕下伪装，指使警察以“遭遇战”为名屠杀尼共（毛）战士和无辜群众，因此遭到尼泊尔人权组织和正义知识分子的强烈谴责。

广大妇女踊跃参战。从革命发动的第一天起，就不断有妇女加入革命队伍。到人民战争两周年时，有上万名女革命者。她们承担着各项工作和任务。从党的委员会书记、游击队分队的领导人，到当地的志愿者、宣传员等。

鲁孔县的妇女组织委员会主席曾向李·奥内斯托介绍该县妇女参加革命的情况：“人民战争发动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武装斗争，她们参加志愿组织或被编派到地方民兵和正规部队的班排里。在鲁孔县就有8个妇女民兵组织。每个民兵组织有5到7名战士。还有妇女参加到男女组成的民兵队伍里。妇女可以加入党的各级组织，直到县一级的委员会。全县约有500个妇女组织基层委员会、8个区级委员会和1个县级委员会。她们对工作都很积极，还参加了革命统一战线。”
(27)

 这位主席还介绍说：尼共（毛）的军队有一项政策，每个游击队的班（由9名到11名成员组成）必须招募至少两名妇女。女游击队员既是战斗员、宣传员，同时还是种地的农民。她们一般不直接参加战斗，主要从事组织、宣传、文娱以及护士等工作，还承担后勤、侦察敌情、为党的干部和游击队员提供住处、慰问革命烈士及被囚同志的家属等任务。

参加革命的妇女主要来自贫困阶级、受压迫民族以及农村地区，大多是女中学生和女大学生。她们普遍有着高昂的革命热情，敢于打破传统家庭的束缚。在尼泊尔中部地区，有一个女学生在被封建的父亲从拘留所保释出来之后，就毅然决然地跟随游击队进入了丛林，不久成为一位声名显赫的女战士。一位来自加德满都一所著名女子学院的女大学生，在给父母留下一封告别信后，便加入人民战争。

女革命者的英勇事迹也激发了妇女参加革命的热情。前文提及的女烈士卡马拉·巴塔牺牲前是全尼泊尔妇女协会（革命派）（ANWAR）戈尔卡县县委书记。她遭到残忍杀害的消息震动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妇女抗议政府的血腥屠杀，纷纷表示支持甚至参加革命。戴维·喀德卡是来自多尔卡的女战士，曾在拘留所遭到警察集体强暴。她向反动警察发出了复仇的誓言。她的遭遇和行动像一股强大的电流，激发了数以千计的妇女加入到革命者的行列。截至1998年5月，直接参加妇女阵线组织和参加集会的妇女就达到3000名～5000名。
(28)



女战士们也立下赫赫战功，为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庆祝人民战争两周年期间，一支由女指挥员率领的游击班成功实施了针对一家国际非政府组织办公地点的袭击，另外一支同样是由女指挥员率领的游击班，在中部地区成功袭击并惩罚了当地的一名恶霸。在东部地区，由女指挥员领导的游击班成功实施了多起袭击和破坏活动。西部地区的一支全由妇女组成的游击班，消灭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强奸犯，令当地的暴徒闻风丧胆。在罗尔帕和鲁孔，当大多数男人被迫进行地下活动时，妇女便为革命承担许多重要的公开活动。

女战士们也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尼共（毛）统计，人民战争一周年时，有7位妇女成为烈士，到两周年时上升到16位。此后仅过了一年半，在800多位革命烈士中，妇女就有100多人。到2000年10月，牺牲的革命烈士约2000人，其中妇女约200人，仅罗尔帕就有21名女烈士。
(29)

 妇女参战使得儿童不得不介入战争。“在农村地区，有很多儿童是通过收集和传递情报等方式为革命作贡献的。事实上这些‘红小鬼’代表着革命的未来，拥有巨大的革命潜力。”
(30)




 第二节　中央第四次扩大会议与战略防御后三阶段行动

一　KS2军事围剿与尼共（毛）中央第四次扩大会议

人民战争的爆发，对尼泊尔政权和统治集团的冲击很大。受此影响，尼泊尔政府更迭频繁。1997年3月，尼共（联合马列）如法炮制，联合其他反对党在议会通过不信任案，大会党等三党联合政府倒台。随后，尼共（联合马列）联合民族民主党、工农党和亲善党组成新政府，推举民族民主党领导人昌德任首相。然而昌德政府只维持7个月就被大会党推翻。同年10月，民族民主党领导人苏尔亚·巴哈杜尔·塔帕出任首相，组成民族民主党（塔帕派）、大会党和亲善党三党联合政府。1998年4月，大会党领导人杰·普·柯伊拉腊接任首相，组成大会党一党临时政府。1999年5月，尼泊尔举行恢复民主后的第三次大选，大会党获胜再度上台，组成以克利须那·普拉萨德·巴特拉伊为首相的一党政府。

面对尼共（毛）发动的人民战争，尼泊尔政府的政策一度发生摇摆，各党派的分歧也很严重。起初是把这当成一个政治事件，以为尼共（毛）是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以极端的方式报复政府和社会，主张通过对话等政治途径解决。不久又认为这是触犯国家法律、破坏社会秩序的严重犯罪活动，主张政府动用警力加以打击和镇压。时任司法部部长的比姆·巴哈杜尔·塔芒对媒体说：尼共（毛）不是在发动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我们将不得不依靠强制的力量予以镇压。
(31)



尼泊尔政坛也很快形成三股政见和主张各不相同甚至对立的政治势力，即革命派、中间派和反动派。据尼共（毛）的分析，革命派除了尼共（毛）和尼共（毛）领导的人民统一战线，以及其他代表工人、农民等被压迫阶级利益的革命政党和知名的知识分子以外，还包括国际上以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为代表的革命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

中间派主要是指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一些改良主义小党，如被尼共（毛）开除出党以辛格为首的尼共（Mashal）、主张取消主义的尼共（团结中心）等。他们表面上坚持毛泽东思想，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在实际行动上惧怕革命，沉溺于和平斗争和议会道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中间派政党继续欺骗群众，奉行既反对尼共（毛）发动革命又反对政府镇压尼共（毛）的两面派政策。他们谴责尼共（毛）的武装革命是“极左”“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一派别后来发生分化，一部分支持政府，另一部分转而支持尼共（毛）。

反动派的主要代表是维护封建、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大会党、民族民主党和尼共（联合马列）。以杰·普·柯伊拉腊为首的大会党是尼泊尔极右势力的代表，苏·巴·塔帕领导的民族民主党（塔帕派）是保皇党，尼共（联合马列）则是主张多党制议会民主的修正主义政党。尽管他们之间也有矛盾和分歧，比如在如何对待印度问题上大会党同民族民主党（塔帕派）有分歧，但在反对尼共（毛）武装革命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却惊人的一致。这些政党甚至联合起来把尼共（毛）发动的人民战争，丑化为反宪法、反民主、反人类、反社会的“恐怖活动”。
(32)



随着事态升级和尼共（毛）影响的扩大，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等主要政党的态度愈发强硬起来。1997年尼共（联合马列）领导的政府试图通过一项给予警察以极大的权力的法案，以剿灭尼共（毛）“恐怖分子”。当时由于知识分子和人权组织的强烈反对，这一动议胎死腹中。1998年4月，大会党政府决定采取严酷的军事镇压行动，不仅任命曾在1990年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的著名刽子手阿奇尤特·克利须那·卡雷尔为警察总长，而且还秘密成立由军队、警察和政府组成的特别安全委员会。经过短暂的准备，在当年5月底，大会党政府决定发动代号为“基罗—塞拉2号”武装镇压行动（Kilo Sierra 2 Operation，英文简称KS2）。这是该党继1995年对尼共（毛）实施“罗米欧行动”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至于为什么要采用KS2这个代号，其含义是什么？由于尼泊尔政府一直不敢公开承认有过这样的行动，所以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其间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一种说法是认为这个代号的英文简写就是英文“Search to Kill”这三个单词的首字母，意思是指“搜到就杀掉”
(33)

 。我国也有学者将“基罗—塞拉2号”行动意译为“血洗行动”。是否是这样的含义？笔者为此通过google检索了国际互联网，发现确有Kilo Sierra一词，但这是一部美国小说的名称，描写的是美国海军飞行员在越战期间经历的故事
(34)

 ，小说出版于2008年，这应该与10多年前的那场行动没有任何联系。因此，KS2究竟是什么意思还是个谜。但答案从其行动的内容多少能获得些解释。

KS2行动范围涉及18个县，前后持续一年多的时间。据国际人权组织发布的年度报告称，在KS2行动期间，尼泊尔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起诉了很多无辜者。军警们不仅强奸妇女，而且没有任何证据就逮捕疑似尼共（毛）分子，并对他们实行惨无人道的肉体折磨，甚至连未成年的孩童也不能幸免。罗尔帕县一个叫杜特·布陀的14岁孩子，被警察以成为尼共（毛）分子为由抓捕并遭枪杀。
(35)

 类似的暴行在鲁孔、罗尔帕、贾贾科特、辛杜利和戈尔卡等县发生了不少。在戈尔卡、贾贾科特、罗尔帕、卡里科特、鲁孔、辛杜利以及加雷帕蓝恰克等地，经常发生警察一次集体枪决十几人的恐怖事件，被屠杀的对象往往是手无寸铁的尼共（毛）文艺队员和当地无辜农民。
(36)

 许多村民被迫背井离乡，仅罗尔帕县就有约600人。

由于当局以虚假的“遭遇战”为名屠杀革命者和无辜群众的把戏越来越遭到国际人权组织和人权激进分子的谴责和揭露，因此在KS2行动后期，警方便采取了另外一种“消失”的手段，即让被捕者在看守所神秘“消失”。使用这一恐怖手法据说始于1999年。当时有50名被捕者（包括7名女性）白天在加德满都被警察逮捕，随后便离奇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失踪人员中包括丹达帕尼·纽帕尼、迪纳·纳特·高汤姆、纳文·高汤姆、米兰·尼帕尼、卡玛拉·夏尔玛等知名革命者。在戈尔卡、塔纳胡等县也同样出现十几人失踪的事件。
(37)

 然而警方却矢口否认人权主义者和受害家属的指控。

尼泊尔警方在KS2行动期间的暴行，美国记者李·奥内斯托在赴尼泊尔实地采访的报道中也有不少记载和描述：“人民战争头两年，警察受到沉重打击，尤其在罗尔帕、鲁孔和贾贾科特县。政府发表声明称毛主义游击队是如何的弱小、孤立，很容易被击败。与此同时，政府却又忙于制定如何阻止革命的计谋。很明显，革命发展迅速，赢得了民众的普遍支持。从1998年2月到当年6月，警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害怕遇到人民军队。事实证明，这只是新的反革命风暴来临之前出现的短暂平静。

……接着政府就发动了KS2镇压行动。政府对革命运动实行全方位的攻击，他们逮捕革命积极分子、普通村民以及同情革命的人士。所有这些行动都不是随意的，而是精心策划好了的。他们还使用许多密探，侦查老百姓的行踪。执政的大会党和反动的民族民主党公开组织镇压，而尼共（联合马列）则以更隐蔽的方式参与行动。他们进行了许多次的大屠杀，不少革命负责同志、群众领袖、党的领导人、地区和县一级委员会的成员、人民军队领导人和同情革命的人士惨遭杀害。仅KS2行动头两个月（1998年7月中旬到8月），在西部地区就有约200人遭到杀害，其中罗尔帕有15人，鲁孔有20人，贾贾科特有50多人，其余的在周边地区。”
(38)



一位名叫K.C.卡拉（Khala）的23岁姑娘1998年在KS2行动中被杀害，她的哥哥说：“我的妹妹从1991年就一直在学生革命组织中工作。1995年她入了党，成为一名全职革命者。她还负责妇女组织工作。1997年她成为游击班里的一名战士。她在被害时已有5个月的身孕。当时她回家探望生病的父亲，因怕被敌人发现躲藏在另一所房子里。那所房子里还有其他两位同志。一位是她的丈夫，另一位是她班里的战士。不久，警察就来到我们家，逮捕了我的哥哥，还狠狠地打他。当时外面有许多警察，他们包围了房子。家里人无法通知躲藏在另一所房子的人。我哥哥在挨打时故意大声喊叫，藏在那所房子里的人听到后就都逃离了。我的妹妹躲进一片玉米地里，不久就被警察发现了。他们逮捕了她，把她押进森林，一路上还不停地打她。23天后，人们发现了她的尸体，看上去她生前还遭到了强暴。”
(39)



B.K.夏普（Sharpe）在1998年遇害时43岁，留下了妻子、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的妻子鲁普萨里（Rupsari）痛心地说：“我们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民家庭，我的丈夫在贫苦农民组成的一个农村组织里干活。根据印度教的教义，我们属于下层的‘贱民’。村里的一个密探把我丈夫的行踪告诉了警察。12个警察来到我家逮捕了夏普。接着又来了14个警察。他们一起把他带进森林里。我一路上跟着他们，哭喊着哀求他们把我丈夫放了，可他们凶狠地打我。我回到家后就听到了枪声，我想一定是他们把我丈夫杀害了。我挨了打，伤势很重，不能到现场去。两个小时后，我的儿子们和一些党的同志走进丛林，发现了我丈夫的尸体。他们没敢把尸体带回村子，因为当时警察镇压得厉害。他们把尸体就地存放了11天，用石头和枯叶盖着。后来人们为我丈夫举行了葬礼，把他的尸体焚化了。此后警察还继续威胁我家。”
(40)



尼共（毛）领导人普拉昌达也历数了当局在KS2行动期间犯下的种种暴行：“在所谓的KS2行动期间，政府发动了一场‘杀光、烧光、抢光’的法西斯运动，出动了装备最先进的通信、武器和直升机实质为疯狂杀手的‘突击队’。特别在受人民战争影响的地区，尼泊尔人民的优秀儿女惨遭集体屠杀并被毁尸灭迹。在一个地方有几十名手无寸铁的老师、学生和家长被任意射杀。举办婚礼的人群在行进途中遭遇大规模的屠杀。广受群众爱戴的领导人在家中被捕后遭杀害。抢光被包围的村庄并犯下大规模强奸、屠杀等令人发指的罪行。在全国范围公然阻拦毛主义的支持者——学生、女工、农民以及受压迫民族举办的各种和平的合法的活动。不仅如此，这些惨无人道的凶手们还在首都向各类阶级组织不宣而战。他们袭击支持毛主义的报纸，以莫须有的‘遭遇战’杀害在家中熟睡、吃饭或走在大街上的人，拿着枪逼迫人民战争的支持者签署投降书，制造虚假的宣传，靠媒体抹黑人民战争，烧掉农民搭建的临时避难所——以上这些暴行成为反动政权的法西斯分子从（1998年）5月最后一个星期起每天要做的例行公事。在人民战争进入第三年（1998年）的后八个月里，杰·普·柯伊拉腊集团把持的法西斯政权杀害了500名尼共（毛）党员、战士和支持者，成百上千的妇女遭到蹂躏，成千上万贫苦农民的家被抢光，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关进监狱，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
(41)



针对敌人发动的围剿，尼共（毛）及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为更有效地应对敌人的进攻，进一步推动革命事业，1998年8月尼共（毛）中央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议。这是尼共（毛）人民战争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认为，经过两年半的人民战争，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已提到议事日程，号召全党要“向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方向前进”。会议还纠正了把游击区等同于根据地的错误观念，指出了游击区与根据地的本质区别，强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建立根据地才是持久的人民战争的唯一发展战略。

之前在1995年3月召开的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把人民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同时在每一大的阶段中又划出若干个小的发展阶段。1995年的会议决定把战略防御阶段分为准备发动、发动和延续、创建游击区、创建根据地四个阶段，而此次会议决定改变原先的计划，提前建立根据地。

会议认为，两年半以来的革命实践及所取得的经验表明，不能把创建游击区与创建根据地作为两个同等并列的阶段。“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根据地是一个持久的人民战争所含有的战略概念。因此这是一个理论问题。没有根据地就不可能有任何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然而游击区却与人民战争的任何战略或理论问题无关。事实上，建立游击区只是创建根据地过程中一个策略性和过渡性的问题。如果游击区被理解成同根据地一样重要的战略，那么它就能在军事领域导致产生改良主义的严重危险。”
(42)



革命形势的发展比如人民政权的初步出现，也需要把创建根据地的任务提到首位。因为人民政权在不稳定的游击区是创建不起来的。只有在群众运动较为活跃、党和军队的力量较强、地形条件相对较好的根据地，才能抵御和防范敌人的进攻和破坏，才能建立稳固的人民政权。

会议还认为，过去提出“为创建游击区做准备”“集中力量发展游击区”“创建游击区”等口号以及为此而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其实这是在为创建根据地做准备。而此时已到了明确提出创建根据地的时候了。因此会议调整了以往的部署，认为原先确定的发动和延续阶段向创建游击区过渡的第三阶段计划，实际上是从发展游击区向创建根据地过渡的计划。目前已处于战略防御的第四阶段即创建根据地的阶段，党要为这一阶段的发展作出明确的计划。

会议还提出要深刻领会毛泽东关于“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一科学论断，并因此决定根据革命部署的调整重组武装力量，实行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与民兵、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武装战斗体制。军事斗争与各种斗争形式相配合，以军事斗争为主。会议明确提出把人民武装划分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三个组成部分。主力部队以排为单位，地方部队以班为单位，分属地区局和县委领导和指挥；民兵组织是群众武装，由革命统一战线负责领导和指挥。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是正规军队，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还承担日常的生产和工作。此次会议还把全国划分为三类地区，即主要地区、次要地区和宣传地区。

会议还强调建立更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把革命统一战线作为创建地方人民政权的组织形式。这是此次会议作出的另一项重大决策。会议认为，建立和运行人民民主政权，是两年来人民战争经验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在人民武装力量控制的地区，主要是西部地区的三个县（罗尔帕、鲁孔、贾贾科特），在各地还出现了形式多样、发展程度各异的地方人民政权的雏形。反动政权正在动用法西斯的手段，试图将这些新生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如何保卫、巩固和建设地方人民政权，就成为摆在党和革命统一战线面前的重要课题。

会议认为，为保卫和巩固地方人民政权，需要着重考虑6个方面的问题：1．发展人民军事力量，击退敌人的军事进攻；2．确保主张反帝反封建的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以及各界群众都能通过民主的方式加入新政权；3．新政权的建立过程必须奠定在完全民主的制度基础之上，人民如有必要可有权召回自己选出的代表，充分保障人民全程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新政权的权利；4．地方人民政权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按照乡镇、地区和全根据地三级进行构建；5．在人民政权正在运行或即将运行的地区，要将所有群众以参加某一组织的形式组织起来，构建一个抵御反动势力的钢铁堡垒；6．新政权应竭尽全力满足并不断改善人民群众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日常需求。

会议指出，鉴于国内外反动势力合谋围剿人民战争，“应特别努力建立以‘尼泊尔人民共和国中央组织委员会’为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以此组织动员一切反抗旧政权的左翼进步爱国民主力量。这样的领导中心，其主要工作，首先在当前是斗争的手段，其次是政权的形式。它首要的任务是协调、优化、防御和发展地方人民政权，它将代表联合起来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群众应对反动政府的阴谋诡计，它将在国家层面宣传有关旧政权与新国家问题的讨论，它将持续主动地把群众革命运动纳入人民战争，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还将提出新政权关于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具体政策，并揭露反动政权反国家反民主的本质”
(43)

 。

会议还强调各级党组织对群众运动和革命事业的领导权，特别是强调党的总书记对全党乃至对整个革命事业的核心领导作用。

此时的尼共（毛）已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并参照尼泊尔的行政区划和行政组织，建立了相应的党的组织领导体系。党的机构从下往上依次分为基层党支部、区党委、县党委、大区党委和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领导5个大区（大的大区还有下属的分局）党委，大区党委领导全国75个县一级党委，县区级党委领导乡级党委，乡级党委领导村一级的支部。

中央委员会内设政治局，政治局内设政治局常委，党的最高领导人为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设有7人。除党的总书记普拉昌达外，还有巴布·拉姆·巴特拉伊、莫汉·维迪亚、拉姆·巴哈杜尔·塔帕、鲍斯特·巴哈杜尔·博加提（迪瓦卡尔）、克利须那·巴哈杜尔·马哈拉和戴夫·古隆。政治局委员27人，其中10人为候补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有100人。此外尼共（毛）还设有中央顾问委员会。
(44)



二　战略防御第四、第五和第六阶段行动（1998年9月2001年2月）

中央第四次扩大会议召开后不久，尼共（毛）便制订了第四阶段的行动计划。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拓展根据地，强调军事斗争要走在前面。1998年10月27日，尼共（毛）袭击并夺取了加雷帕蓝恰克县帕拉特（Phalate）警所、帕萨县尼尔马拉巴斯提（Nirmalbasti）警所、达努萨县拉里尔（Lalia）警所，缴获所有武器弹药，这标志着第四阶段行动正式开始。

此后进行了一系列针对警察哨所、政府办公场所的军事行动。1999年1月3日攻占了勒利德布尔市巴特丹达（Bhattedanda）警所并缴获全部武器弹药，这一天是成功袭击贝唐警所两周年的日子。1月23日夺取了萨利亚纳县吉姆普（Jhimpe）的帕迪瓦拉（Pathivara）通信塔，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在对10名投降的警察进行教育后将他们释放，同日还夺取了卡里科特县穆格罗亚（Mugrhaa）、苏卡里亚（Sukariyaa）警所。4月23日夺取巴隆县瓜里绰尔（Gualichour）警所。5月2日游击队特别任务组（STF）夺取罗尔帕县坚班格（Janbang）防暴警察基地。5月10日夺取了卡里科特县帕班嘎特（Pabanghat）的纳卡3号警所。5月22日夺取戈尔卡县塔库科特（Takukot）地方警察办公室。5月28日夺取久姆拉县喀纳卡-孙达利（Kanaka Sundari）警所。6月4日夺取拉梅查普县尼泊尔银行有限公司吉姆迪（Khimti）支行资金。6月11日夺取久姆拉县奥达纳库-帕达姆（Odanakhu Padam）警所。6月14日夺取贾贾科特县拉哈（Laha）警察突击队哨所，此次行动由特别任务组付诸实施并大获成功，缴获了20支步枪，俘虏了数十人，是“革命武装力量成长壮大的一个良好范例”
(45)

 。6月30日袭击了加雷帕蓝恰克县马奇哈乡鲍瓦（Pauwa）警所。8月10日在贾贾科特县科特巴塔（Kotabada）与警察首次正面交火。9月21日特别任务组袭击鲁孔县马哈特（Mahat）村警察防暴反罢工基地，六七名警察被打死，其余的投降，缴获27支步枪和大量弹药，特别任务组无一人伤亡。9月25日袭击加雷帕蓝恰克县巴德拉（Bhadaura）警所，10月27日袭击该县法拉特（Falate）地方警所，11月2日袭击了罗尔帕县萨嘎塔拉（Sagartara）的纳姆都（Namdo）警所。
(46)



零星的战斗还有很多。一位负责尼共（毛）军事工作的领导人告诉李·奥内斯托：“在开始于1998年10月27日的第四阶段行动中，进行了许多高级别的军事行动。在萨利亚纳县，我们袭击了吉姆普（Jhimpe）的通信塔，夺取了8支步枪、1支手枪和600发子弹。在当-德瓦库里县吉尔勒塔（Jhelneta），人民军队进攻了正在巡逻的警察，夺取了4支步枪和一些子弹。警察很快投降，两名警察受伤。在多尔帕县，一队巡逻警察遭遇地雷袭击，1支步枪被夺取，其余两支完全毁坏，5名警察丧命，而我方无一伤亡。

在卡里科特县，仅配备前膛枪的人民军队的一个班袭击了一个警所，夺取了3支步枪，打死两名警察。战士们故意引警察开枪，耗光他们的子弹，然后迫使他们投降。在罗尔帕县的吉尔旺乡，我们的一个排袭击了一处警所，我们先杀死哨兵并夺了他的枪，然后开始攻击。在警察逃跑之前，战斗进行了一个小时。1999年4月2日，这处警所被彻底炸毁，有一名战士牺牲。在当-德瓦库里县奇朗盖特（Chiraghat），当地警所遭到一个排的兵力的集中袭击。战士们缴获了6支步枪、1支手枪和300发子弹。有7名警察被打死，一名战士牺牲。此次行动是为纪念人民战争发动3周年而实施的。”
(47)



1999年9月18日，尼共（毛）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雷什·瓦格列（又名巴苏同志）等一行三人在戈尔卡县嘎胡（Gakhu）村遭遇尼政府警察突击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除一名游击队排长逃脱外，瓦格列和戈尔卡县委一名秘书不幸壮烈牺牲。瓦格列是人民战争发动以来继高汤姆之后阵亡级别最高的中央领导人，牺牲时仅46岁。普拉昌达亲自撰文沉痛悼念这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高度评价他的短暂而辉煌的革命生涯，号召全党要学习和继承瓦格列的革命精神和意志品质，将尼泊尔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48)



据介绍，瓦格列1953年出生于戈尔卡县一个偏僻山村的贫苦农民家庭。在20世纪60年代，当他还是学生时就加入了尼泊尔的共产主义运动，毕业后到1991年在村子里当老师，其间他一直为党秘密工作，成为当地广受老师、学生和农民欢迎的群众领导人。1996年参加革命，不久因他在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表现出色，他在党内的地位和职务迅速攀升，一时成为备受全党关注的显赫人物。
(49)



根据第四次扩大会议的精神和要求，尼共（毛）在第四阶段计划执行期间注重建设四类地区，即准根据地、准游击区、游击行动区和宣传区，并确定了武装力量在四种不同类型地区的任务和相应的军事部署。

排级单位发动游击战的首要任务是袭击警察哨所，主要目标是消灭和驱逐敌人，夺取武器弹药；其次的任务是发动伏击战，埋设地雷和进行突袭。班级单位的首要任务是打伏击，其次的任务是发动地雷战、突击战和袭击战。民兵的首要任务是搞破坏，其次的任务是进行宣传。所有部队均可实施歼灭战。较高级别的歼灭行动像杀死政府官僚和国家政治领导人的任务由排级单位负责执行。班和民兵的袭击目标是高利贷商人以及级别较低的敌人。

主力部队在准根据地和游击行动区之间活动，地方部队也在准根据地活动，可以同主力部队联合行动。排级单位不能在游击行动区停留太久，只允许少数几个班常驻在那里。主力部队有了常驻班的配合，就会变得机动灵活（无论是在准根据地，还是在准游击作战区）。宣传区内有班级单位和民兵，他们集中行动，平时分散，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在城区发动袭击。准根据地的目标是夺取政权，以便建立持久的根据地，因为人民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是暂时的，它有时掌握在人民手中，有时又被敌人夺去。准游击区的目标就是建立暂时的根据地。游击行动区的目标是挫败敌人士气，扩大作战区域以及夺取武器。宣传区（主要在城市）的目标是袭击敌人，为最终的起义做准备。

所有军队都有5项职责：1．政治工作（群众政治教育）；2．组织工作（发展群众组织）；3．生产和建设工作（种植庄稼和解决人民遇到的问题）；4．宣传工作（在墙上张贴宣传标语，印制和张贴海报，组织示威游行包括火炬之光的武装游行活动）；5．作战和军事行动——这是军队的主要职责。

第三阶段计划在1999年7月结束。在此期间，尼共（毛）战士还进行了夺取银行及银行里的武器，从封建主手里缴获武器，歼灭参与屠杀的通风报信者和罪大恶极者，破坏政府部长们的首都寓所和官僚资本家的工厂，袭扰各地警所，夺取地主的粮食并分发给贫苦农民，等等。诸如此类的行动有数百起，如果算上各种宣传活动，则有数千起。
(50)

 这一阶段计划的有效实施，不仅成功瓦解了政府发动的KS2军事围剿，而且还使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1999年初只在罗尔帕、鲁孔和贾贾科特三县组建了三个独立的排，后来扩大到7个排，并开始在排的基础上组建连级作战单位。

从1999年9月起，尼共（毛）宣布执行第五阶段行动，2000年6月15日又宣布启动第六阶段行动。这两个阶段计划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巩固和拓展根据地，目标是把那些临时的根据地发展成为稳固的根据地。为此，尼共（毛）仍坚持军事斗争优先、不断提升战斗水平的方针，提出军事斗争要为创建和巩固根据地创造条件。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仍然是游击战（突袭和伏击）、破坏活动、除奸行动和宣传活动，游击队袭击的对象仍然是警察哨所、政府办公场所、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办事处等。

为配合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计划的实施，1999年10月25日、2000年2月13日以及2000年6月23日至31日期间，尼共（毛）多次发动代号为“休克”的集中军事行动和破坏活动。排级单位的正规军与特别任务组密切配合，共同实施主要作战任务。连级单位投入作战首次出现在战斗水平较高的西部地区。绑架和关押也作为新的斗争形式，报复敌人实施的“消失”行动。

在西部地区，第五阶段计划开始于袭击鲁孔县马哈特（Mahat）警所，这是对敌人实施的丛林搜索行动的报复。一两个排的战士伙同当地几个班的战士，突然扑向装备精良的警察突击队。战士们不仅攻占了警所，而且还俘虏了28名警察，缴获27件武器和大量弹药。除突击队的负责人图勒·拉伊被扣押外，其余27人不久即被释放。2000年4月6日，一支由第1、2、3排组建的临时战斗连，会同当地群众袭击了鲁孔县塔卡瑟纳（Takasera）的3处警所。警所内有70名警察，两组突击队员。8名警察被打死，多人受伤，5间房子被夷为平地。袭击队伍还缴获了37支步枪、两支手枪、42箱弹药和手榴弹以及一些重要文件等。有两名战士不幸牺牲。在久姆拉县罗纳·理理（Rara Lili）的一处警所，游击队员夺取了21支步枪，打死了11名警察。一名游击队指挥员在行动中光荣献身。

广受关注的是杜莱（Dunnai）遇袭事件。2000年9月24日，一支由416名战士、150名志愿者（其中包括100多名妇女）组成的武装队伍，越过4400多米海拔的喜马拉雅山脉，长途跋涉来到罗尔帕县首府杜莱。这支庞大的队伍一到达，便对县警察局、县政府、县土地管理所等目标发起攻击。14名警察被打死，40人受伤。上百名武装人员冲向监狱，打开牢门，释放了17名囚犯。没收了尼泊尔银行罗尔帕分行5000万比索现金。这是尼泊尔内战爆发以来县级政权首次遭到尼共（毛）大规模袭击。实施这一行动的是在罗尔帕临时组建的第一连以及在佩里—格尔纳利（Bheri-Karnali）地区临时组建的第二连。杜莱袭击被认为是“人民战争战略防御阶段武装行动的最高潮”
(51)

 。尼泊尔内务部长戈文达·瑞吉·乔西和警察总长阿奇尤特·克利须那·卡雷尔因为此次事件被迫辞职。

中部地区是尼泊尔交通网络相对发达地区，尼共（毛）决定以伏击战作为该地区的重点作战方式。在第五和第六阶段行动期间，中部地区有十几名警察被打死，多名警察受伤。其中努瓦科特县撒玛瑞（Samari）的一处警所在2000年1月被打死3名警察，尼共（毛）战士缴获了数支步枪、弹药及一些防弹夹克。特别任务组还袭击了戈尔卡县在哈密（Harmi）的警所，打死一名警察，并缴获10支步枪、4支手枪和大量弹药，袭击队伍无一人伤亡。8月23日，呐瓦罗帕喇希县达瓦迪乡的警所遇袭，一名警察被打死。袭击队伍缴获了3支303口径步枪、7支其他型号步枪和大量弹药，无一人伤亡。这是尼共（毛）对该县首次发动的最为成功的袭击。当年8月份，尼共（毛）武装人员还在加德满都河谷地区制造了好几起爆炸事件，最著名的一起是把炸弹投进了内务部长戈文达·瑞吉·乔西的家里。位于首都心脏地带的马亨德拉警察俱乐部也遭到一枚炸弹袭击。俱乐部的围墙在炸弹爆炸后倒塌。9月26日，蓝琼县的博奈塔（Bhorletar）警所遭袭，8名警察被打死，3名警察受伤，邻近的农业发展银行也被袭。

在东部地区，2000年8月30日，贾帕县马哈瓦里乡的一处警所遭遇突袭，袭击队伍缴获包括5支303口径步枪、两支中国造手枪、364发子弹在内的所有武器弹药。这是尼共（毛）在东部地区首次实施的袭击。8月31日，尼共（毛）战士还袭击了莫让县马瑞高纳乡的森林办公区，缴获4支303型步枪和一些弹药。8月份还对德拉通、丹库塔、桑库瓦萨巴、潘切塔、博杰布尔等地成功发动多次破坏活动。

通过上述六个阶段持续努力，武装斗争的成果开始显现。尼泊尔当局的警察哨所以及地方政权的机构开始陆续从一些乡村撤离。截至2000年10月，罗尔帕县的39个警所只剩下了8个，鲁孔县的28个警所只保留了6个，而贾贾科特县的15个警所也只余下了6个。
(52)

 对村庄的常规巡逻也由地面巡逻改为飞机空中巡逻。据尼共（毛）介绍，有些警所白天驻有警察，一过黄昏便空无一人。因为警察惧怕袭击躲进了玉米地或附近村庄的避难所。一些警察甚至把自己伪装成村民，以躲避游击队员的袭击。在贾贾科特县潘查卡提亚村（Panchkatia）曾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有8名平民打扮的人混杂在警察中被打死。原因是被打死的平民实际上是乔装的警察。

尼泊尔警察士气普遍低落，开小差现象屡见不鲜。皮乌坦县曾发生60名警察从集训地集体出逃事件。仅在2000年前10个月就有83名警察和8名巡查官因拒绝去西部县履职而受罚，还有2名巡查官因此被革职。警察部队内部以及警察部队与皇家军队之间因误会等不断发生摩擦与冲突。尼共（毛）领导的武装力量却不断增强，大批群众包括未成年人也踊跃参军。尼共（毛）为此不得不严格规定只有年满18周岁才准许参军。那些开警察或军队小差的人，反过来参加尼共（毛）军队。罗尔帕县的拉梅什牺牲前就是离开皇家军队参加尼共（毛）军队的。

2001年2月，尼共（毛）二大正式宣布第六阶段计划胜利完成，认为此前中央第四次扩大会议确立的军事斗争目标基本实现。此时，尼共（毛）武装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领导着20005000名正规军和10000名左右的游击队，还在全国7个县建有自己的政权，在20个县来去自如并控制了当地的选举，活动和影响范围波及68个县，全国有2/3的人口卷入内战之中。
(53)




 第三节　尼共（毛）的根据地与人民政权建设

一　西部地方人民政权的出现及其初步建设

尼共（毛）袭击警所、军队、政府、银行等机关的主要目之一，就是要逼迫当局政权机构退出乡村，为巩固和拓展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民政权创造条件。随着尼共（毛）军事行动的胜利，尼泊尔警察、军队、政府等机关及人员的相继撤离，随着广大民众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在尼共（毛）控制的解放区特别在其活动频繁的西部山区，从1998年初开始出现地方人民政权的雏形。人们相互合作，集体劳动和从事农业生产，修建乡村道路、桥梁和烈士纪念馆，登记和买卖土地，进行自我防卫，营造自己的文化，设立人民法院，管理学校，等等。人们首次感到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此外，在东部和中部山区，也出现了发展程度不同的初级人民政权。

在KS2军事围剿发动以后，解放区初级人民政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尼共（毛）中央第四次扩大会议后决定按照“三三制原则”创建根据地地方人民政权。随着第四、第五和第六阶段计划的实施和推进，尼共（毛）开始在根据地比较稳固的西部地区，主要在罗尔帕、鲁孔、贾贾科特及萨利亚纳等县，率先建立联合人民委员会（UPC）这一政权组织形式。西部地区人民按照联合人民委员会的章程行使自己的权力。

联合人民委员会章程规定，人民委员会分为区、县、乡、村四级。乡一级人民委员会是管理行政事务的主要机关，由3个村级委员会组成。村级委员会通常有57名成员组成，其中2名代表来自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2到3名代表来自贫苦农民，另有1到2名代表来自小资产阶级。乡一级人民委员会通常由11名成员组成，起初由各界群众通过召开大会联合推举产生，后改为所有成员需经村民选举产生。令尼泊尔当局感到震惊的是，不少议会党团［如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民族民主党等］的地方骨干背弃自己的政党，踊跃参加尼共（毛）人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

联合人民委员会由行政、经济、社会、文化及教育等四个部门组成。行政部门负责与诉讼、土地、商业、金融交易以及人民法院工作有关的事务。所有事务和交易都按最低比率收取费用。收缴来的公共土地、财产以及地主官僚的私有财产一律返还给使用它们的劳动者。妇女有权以自己的名字获取土地。

人民委员会的经济工作主要是调动当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发展自给经济。鼓励以耕作、饲料、收集柴火等农务为基础的公社，向村民慢慢灌输公社的意识，以节省时间获取更高的生产效率。使用新的更有效的耕作方式，引进新品种，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发展家庭手工业满足群众的需求尤其是军队的需求，如生产袜子、手套、毛衣、围巾、床单、包等物品。对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筹集而来的资金，实行灵活的银行管理模式，以低利率的短期贷款资助小型企业、项目等，鼓励诸如筹集“种子收集运动”资金、季节性基金等基金活动。建立一套对从当地流出的原材料如草药、木材、松香、松脂等征税制度。鼓励以家庭为单位饲养家禽家畜，从事小规模家庭手工业。

社会领域主要开展挑战封建旧传统的移风易俗工作。寡妇再婚、跨等级通婚、恋爱结婚、离婚等新观念取代了此前的强制婚姻。殴打妻子、酗酒、一夫多妻、赌博、性骚扰等问题得到遏制。反科学的强制性宗教仪式，如月经初潮习俗
(54)

 、寡妇包头巾等约束、禁忌、庆典大幅减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国际妇女节、烈士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诞辰纪念日等新观念开始扎根。大量失业青年通过加入人民军队、行使民主权利或从事生产劳动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真正意义。进步的基层文化宣传队也在积极传播反封建反扩张反帝国主义的先进文化。

在教育和卫生领域，发动了成人识字运动以及健康与卫生意识运动。常规教育内容完全取缔了强制学习梵语，以及教唱颂扬君主制的国歌。在联合人民委员会管辖的区域，所有私立学校一律停办，改由政府举办学校并接受人民委员会的监督。

联合人民委员会还重视发展问题，积极调动当地资源和群众修挖沟渠，铺设给水管道，建设桥梁、道路、公用设施，并定期完善这些设施。所有由群众新建的道路几乎都以当地烈士命名。西部地区所有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被取缔。当地各项事业出现可喜发展，因而那些原先从乡村逃到城里的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开始陆续返回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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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当局实施“消失”政策的报复，联合人民委员会还首次设立流动监狱、劳改营等设施，用来关押被俘的警察、腐败官员。前文提及的鲁孔县马哈特警所负责人图勒·拉伊被俘后就被关进临时监狱，直到3个月后他同被尼警方关押的戴夫·古隆实现交换后才获释。一位前政府部长雷哲·巴哈杜尔·苏拜迪和他的儿子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关进看守所并劳教2个月。罗尔帕县的一位教育官员因腐败犯罪也在劳改营接受过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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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军的妇女不仅直接参战，为军队充当耳目，成为班、排、特别任务组以及连等作战单位的战士、指挥员、代理指挥员等，而且还积极投入到根据地政权的经济建设中，为实现根据地经济的自给自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尼共（毛）介绍，罗尔帕县的妇女组织提出“一个个体就是一个生产单位”（One Unit，One Production）的口号。这一口号被视为创新的观念得到普遍推广，后来成为根据地妇女组织普遍采用的一项政策：一个生产单位对应一个村，一名成员对应一个家庭。而且18岁到65岁的妇女都可申请加入妇女组织。仅在罗尔帕县当时就有超过2500个这样的生产单位，主要从事集体耕作、饲料燃料收集、家禽家畜饲养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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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者可以妇女的名字命名，这改变了尼泊尔社会的传统，极大地激发了妇女从事革命和生产的活力和动力。在生产的最前线总能看到妇女们的身影，她们甚至成为临时革命根据地从事生产的主力军。解放区的妇女还积极参加把侵占别人土地、进行各种剥削的罪犯提交给人民法院进行审判的斗争。妇女同时进行反封建陋习的斗争。据尼共（毛）介绍，“赌博、醉酒、玩弄妇女、伤害妇女儿童有关的家庭问题大大减少，因守寡、同丈夫分居、与公婆不和引发的财产纠纷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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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还动员儿童参加儿童组织，动员年轻人加入青年组织，动员农民加入农民组织。每个家庭成员都参加了社会政治组织，实现了家庭成员的政治化组织化。妇女的行动在尼共（毛）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联合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有关妇女的不良封建习俗遭到取缔或赋之以新的内涵。提吉节（Teej）是尼泊尔传统的妇女节，妇女们在为期三天的节日期间禁食，以祈求丈夫平安或嫁给好夫婿。如今取代这一旧传统的是妇女们在节日期间强身健体，以防备反动警察对她们实施强奸、折磨和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不许妇女犁地和盖屋顶的禁忌，有关寡妇、月经的禁忌，女巫术等，也被解除或逐渐废除。不识字的妇女对成人识字活动开始感兴趣，她们主动收听收音机，了解外面的世界。

联合人民委员会的做法甚至还吸引了关押在牢房里的女革命者的注意。加德满都中央监狱一间狭窄的牢房里，关押着12名来个不同地方的尼共（毛）女干部，她们被当局指控犯有携带武器、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名，遭受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非人折磨。尽管如此，但她们并不屈服，决定仿照西部地区做法，成立监狱联合阵线，同狱方做斗争。为此成立了行政、教育、供给和营销、财政和卫生等部门。行政部门负责举行庆祝活动并按党的指示同狱方谈判，财政部门负责组织生产，教育部门负责定期安排讲授政治课或常规教育考试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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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20日，鲁孔县成立了解放区第一个人民政府。到2004年7月相继在21个县建立了人民政府。2004年初还在一些民族聚居区成立了8个自治区人民政府。

二　联合革命人民委员会成立及其基本政策和最低纲领

2001年9月，由巴特拉伊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召开首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党、军队、各阶级组织和各群众组织、地方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参加了会议。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尼泊尔联合革命人民委员会（URPC），由巴布·拉姆·巴特拉伊担任召集人，克利须那·巴哈杜尔·马哈拉任副召集人，戴夫·古隆为书记，有37名领导成员。联合革命人民委员会还通过了《联合革命人民委员会基本政策和最低纲领》（以下简称《基本政策和最低纲领》），用以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或人民民主革命的斗争及革命胜利后的国家建设。

《基本政策和最低纲领》的发布意义重大。这是尼共（毛）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步实践，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政策化、纲领化。一方面用以指导革命实践，另一方面也便于外界了解自己，堪称新民主主义革命纲要的宣言书。全文分为11个部分、75条规定，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民族、种族、妇女、家庭、对外关系等领域，全面阐述了尼共（毛）的基本立场和内外主张，明确宣布革命的基本目标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同南亚各国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共同组建一个南亚苏维埃联邦（SA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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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本政策”宣布：联合革命人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要在尼泊尔建立新民主主义或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在内的各进步阶级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或人民民主共和国必须通过创建根据地并主要实行游击战略的持久人民战争才能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或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家主权全部属于人民；新民主主义制度或人民民主制度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不实行共产党一党专政制度，各爱国的民主的左翼的政党在同共产党长期共存相互合作监督的基础上享有充分自由；不允许存在针对任何人的民族、种族、宗教、语言、性别等方面的歧视，国家将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实行同工同酬；国家将长期实行同宗教分离的政策；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强加给尼泊尔的所有半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条约包括1950年条约和债务将失效；结束经济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的官僚的帝国主义或扩张主义经济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民主集中制成为国家组织的基本原则。

第二部分“国家制度”规定：国家将完全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或人民政府将是人民国家的机构。国家设立四级政权机构，第一级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委员会/人民政府（亦称中央或联盟机构），其余三级依次为自治区、县、乡/镇/自治镇。在人民战争这一特殊时期，乡级政权下设村、上设区，县级政权上设地区或分区，村级机构只设村人民委员会，并在乡人民代表大会和村人民委员会或村人民政府领导下行使职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立法和行政的最高权力。所有国家机构将遵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运行。

第三部分“人民军队和人民防御体系”指出：为建立和保卫新生政权，必须拥有一支统一的军队。人民解放军由主力部队、次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兵组织这三个部分组成。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官。主力部队由中央调遣，次主力部队（地方部队）由地方调遣，民兵组织负责维持当地军事防御和社会秩序。人民解放军实行集中统一的指挥。

第四部分“农业和土地革命”规定：土地革命的主要方针是废除封建半封建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土地关系，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没收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社团或宗教机构所有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和穷苦农民；免除无地农民和穷苦农民所有债务，废止一切强加于他们的劳役和负担；国家保障农民能轻易获得最低利率的农业贷款、价格低廉的肥料、种子、杀虫剂、农具等；从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手中没收来的土地、从超出规定上限的富农手中取得的土地、未开垦的公有土地，根据当地农民拥有土地的具体状况，不带任何种族或性别歧视地按照平等的原则公平分配给农民，并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从封建地主那里没收来的牲畜、农具、房子、谷物等，在贫苦农民和其他有需要的农民中分配，并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人民军队、人民政府和群众组织来自农村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属应获得同当地普通农民相当的土地，其中军烈属优先。地主及其家庭成员，包括为旧政权工作的人员的家属，也应获得适量土地，能像普通农民那样自食其力。不给反动分子、叛国贼以及战争罪犯任何土地和财产。

第五部分“工商业、金融与基础设施发展”指出：实现工业化是从根本上改变尼泊尔经济落后现状的必由之路。国家快速工业化的途径是，一方面将掌握在封建买办和官僚资本家手中的资本国有化，并解放被束缚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推动国内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把民族工业从帝国主义特别是印度垄断资本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此外还要保护国内大量存在的小企业主和为数不多的民族资本家，并鼓励他们发展；在战争期间重点发展为根据地提供军需物品、消费品及其他货物的工业；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重点发展能源产业特别是水电业；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严格实行最低工资制，保证工人参与企业的管理权；重要物资贸易及对外贸易由国家控制，其他贸易可由私营部门经营；中止印度垄断资本对商业的控制；结束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剥削和压迫，把国家从外债中解放出来，主要金融机构由国家掌控；准许私人金融机构遵照规定和法律开展业务，但私人金融资本的利率必须得到控制；结束帝国主义以非政府组织或国际非政府组织为借口进行金融渗透和从内部搞破坏。

第六部分“文化与教育”规定：新民主主义或人民民主文化和教育的基本特征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人民政府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为社会和国家的重建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弘扬为人民服务的积极的科学的思想文化，以此取代封建的买办的反人民的思想文化；实行全民免费义务教育；停止使用所有旧教科书，按照科学价值观重新编写新教材；注重保护和发展文化艺术；文学艺术要服务大众，倡导尊重劳动，禁止庸俗淫秽文学和电影；保护人民发表意见的自由，鼓励报纸杂志发表客观公正的新闻和观点，要关注出版对社会有用的通俗书籍和杂志；适当保护古老文化遗产，特别要保护被压迫民族和种族的语言文化。

第七部分“卫生与社会福利”指出：所有人能得到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保护伤残人员、老年人、困难群体以及儿童的权益，并给予他们特别的照顾。

第八部分“民族和区域问题”规定：历史上所有受过雅利安—廓尔喀族（Aryan-Khas）压迫的民族种族都享有自决权。在新民主主义或人民民主制度的民族自治框架中解决这些问题。结束一切形式的民族种族压迫和剥削；在民族混居地区，每个民族在当地政权机构中都应有相应比例的代表；所有被压迫民族种族都有权加入人民军队，有权在中央司令部的领导下组建民兵，以维持当地的治安；鉴于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区域性压迫，格尔纳利、塞迪-马哈卡里（Seti-Mahakali）实行区域自治。区域自治的性质等同于民族自治；居民说不同语言的特莱地区，既有民族压迫问题，也存在区域压迫问题，首先是民族压迫问题。有鉴于此，要为不同语言的民族或种族建立各自的民族自治区。结束特莱人特别是马迪西人对该地区的民族压迫和歧视。要以科学、公正和民主的方式解决久拖未决的马迪西人的公民权问题。

第九部分“妇女和家庭”指出：结束各种对妇女的父权剥削。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女儿同儿子一样同等享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禁止各种形式的卖淫，彻底根除巴迪（badi）、祖玛（jhuma）
(61)

 传统陋俗。解救被拐卖至国内外特别是印度的尼泊尔妇女，并体面地恢复她们的荣誉。婚姻建立在男女自由恋爱和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禁止任何的强迫或遵从习俗。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一夫多妻制。男女法定结婚年龄为22岁和20岁。男女结婚须向当地人民政府有关工作人员申请，在经过必要的调查后发放结婚证书。保护妇女堕胎的权利。鼓励寡妇再婚，准许夫妻双方自愿离婚。如果只有一方提出离婚，当地政府在经过必要的调查后，保留是否准许离婚的权利。考虑到妇女长期受压迫，不仅离婚时双方公有财产平分，而且离婚后父亲承担抚养孩子义务的2/3，母亲只需承担1/3。

在第十部分“受压迫的种姓（达立特人
(62)

 ）”中指出：结束所有根据印度教瓦尔纳制度而对达立特人实行的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贱民同其他公民一切平等。彻底废除不可接触制度，实行这一制度的任何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由于达立特人长期受到压迫，他们寄居社会的最底层，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处于弱势和落后地位，国家将向他们提供特别的权利，直到他们获得同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实际权利。

第十一部分“外交政策”规定：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并发展外交关系；尼泊尔民主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保卫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保卫新民主主义或人民民主制度，增进人民利益与福祉，反对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支持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世界范围的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运动；新民主主义或人民民主政府将重新审查旧政权同外国和机构签订的所有协定，凡违背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条约与协定一律废止，即便不违背也需要重新修订；鉴于印度扩张主义是尼泊尔和其他南亚国家主要的外敌和威胁，要注重发展同印度扩张主义做斗争的各共产主义革命组织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紧密联系，在南亚国家革命完成后努力建立南亚苏维埃联邦；保护生活在国外特别在印度的尼泊尔人的利益，因贫困和失业被迫离开国家的尼泊尔人在回国后应得到工作和适当住所；保护遵守尼泊尔法律的外国人，为世界上因从事革命活动被迫离境的任何国家的任何人提供政治庇护。


 第四节　尼共（毛）二大的召开和“普拉昌达道路”的提出

一　二大确立“普拉昌达道路”为党的指导思想

确立普拉昌达道路为指导思想的重要背景是，尼共（毛）领导的革命实践取得重大成就。经过近5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尼共（毛）已从1996年武装起事时“只有一百来号人，唯一的武器就是两支破旧不堪的短枪，其中一支还不能用”
(63)

 ，发展成为拥有20005000名正规军和10000名左右游击队员的武装力量。最初主要以西部山区的罗尔帕、鲁孔、贾贾科特、皮乌坦、萨利亚纳、巴迪亚等县为基地，后来迅速向全国拓展，控制了包括中部山区的戈尔卡、达丁、辛杜帕尔乔克、多尔卡、加雷帕蓝恰克、拉梅查普、辛杜利、达努萨等全国75个县中的21个县，并在这些县建立了人民政府，活动的范围波及全国58个县，影响的人口达到1000多万。
(64)

 王室政权的势力和影响范围被严重压缩在大城市、主要县城及交通干线沿线。

新的实践、新的成就积累了一系列成功经验，迫切需要对之总结、提炼，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用以指导革命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2001年2月，在人民战争发动5周年之际，尼共（毛）在印度秘密召开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全面分析并总结了国际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形势、尼泊尔革命特别是近5年来人民战争的经验，决定把普拉昌达道路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提出普拉昌达道路经历了一个酝酿讨论并最终确立的过程。2000年8月，普拉昌达撰写了《尼泊尔人民战争与意识形态总结问题》一文，系统总结了尼共（毛）自创立以来，特别是自发动人民战争以来，把马列毛主义科学创造性运用于尼泊尔革命实践的成功经验，提出并阐述了总结党的意识形态的发展成果，特别是提出并阐述了总结党的指导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普拉昌达引用毛泽东《实践论》里的一段话作为这篇文章的开场白：“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65)

 接着在导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四年半以来，在尼泊尔无产阶级政治先锋队和国际无产阶级大军重要先遣队——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者）的领导下，人民战争事业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而大踏步前进。这一历史进程本身提出了总结党的意识形态并确立党的指导思想问题。根据马列毛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尼泊尔革命实际，特别是运用于伟大的人民战争的准备、发动和发展的成功经验，概括党的指导思想，具有深远的国内和国际意义。”
(66)



普拉昌达认为，国内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这一发展进程已清楚地显示尼共（毛）领导当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革命呈现出一些具有本国特色的新特征。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在广大西部地区创建根据地和在此基础上创建并运行尼泊尔新民主主义人民政权，是尼泊尔革命战略策略创造性地运用于本国具体实际的独特体现。尼共（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如何发展游击战、运动战甚至阵地战方面，在如何成千上万地发展人民军队、民兵和革命志愿者方面，在如何推进尼泊尔人民战争军事战略策略方面，都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宝贵经验和重要成就，因此迫切需要党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进行总结和提炼。

普拉昌达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在运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完成了从马克思主义到马列主义再到马列毛主义的三次伟大飞跃。当马克思主义被科学而忠实地运用于某个国家的具体实际，就会在那个国家自动得到发展（当然不是机械地实现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运用马列毛主义就是要发展它。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当马列毛主义被科学地运用于具体国家的特殊国情，就会产生指导该国革命运动的具体思想。没有具体国家的具体思想的发展，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得到真正的运用，也不会有具体国家的革命事业得到持续发展。这样的思想表现为马列毛主义一般原理同具体国家的党的具体政治路线的结合。

他说：“提炼党的意识形态是以人民战争近5年来的新鲜经验为基础，现在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党提出‘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其实质不在于认识马列毛主义普遍真理发展到什么水平，而在于领会指导尼泊尔人民战争并在这一过程中使其得到发展的具体思想的意义。毫无疑问，进行这样的意识形态总结具有国内和国际意义，因为在具体国家的革命发展中总结出来的思想为别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67)



普拉昌达认为：“伴随人民战争的发展，党（对指导思想）的理解得到发展和完善。当人民战争第五阶段计划成功实施时，党（对指导思想）的理解已以独特的平衡方式表现出来，如政治攻势与军事进攻的平衡、地方行动和中央行动的平衡、人民战争和群众运动的平衡、主力部队和次主力部队的平衡、主要区域和次要区域的平衡、集中与分散的平衡、独立自主与策略性联合以及对话和调整的平衡、地方统一战线和中央统一战线的平衡、国内与国际行动之间的平衡、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之间的平衡，等等，这些都已发展到了策略原则的高度，进而由此产生党的指导思想。”
(68)



普拉昌达的上述文章刊登在《工人》杂志第六期。同期配发的社论指出：人民战争进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从思想上总结把马列毛主义科学创造性地运用于尼泊尔具体实际的经验问题，特别是近5年的人民战争的发展经验问题。党中央暂时把这一时期取得的经验概括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要求在最终决定作出以前，在党内和国际上展开热烈的讨论。
(69)

 巴特拉伊也撰文指出，“党的指导思想也是马列毛主义在国际层面实现一系列发展的重要一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党把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科学运用于尼泊尔并在这一进程中明确了‘党的指导思想’”
(70)

 。

此后经过近半年的党内和党外的讨论，包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政党尤其是同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委员会经过最高级别的理论交流后，党的二大决定把普拉昌达道路同马列毛主义一道，并列成为尼共（毛）的指导思想。

二大通过的政治报告指出，尼共（毛）在把马列毛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尼泊尔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取得了两个伟大成就：一是决定发动人民战争，开启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新时代；一是揭示了尼泊尔革命的特殊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过程中还形成了在党员和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央领导集体和数千名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正因为总书记普拉昌达正确而持续的领导，党的团结经过思想总结发展到成为无产阶级坚强司令部这一当前高度，全党已经团结在普拉昌达同志周围。因此，党把集体领导中形成的一系列思想集中表述为‘普拉昌达道路’。”“‘普拉昌达道路’是关于尼泊尔革命一系列独特思想的表述，是对马列毛主义的丰富。这一系列思想被确立为‘普拉昌达道路’，将对尼泊尔革命事业发展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71)



报告还指出，“作为党的经验总结的‘普拉昌达道路’完整表达了马列毛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尼泊尔革命实践的特殊性。这种对尼泊尔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基于国际主义和民族形式、普遍性和特殊性、整体和部分、一般和特殊之间不可分割关系的辩证分析，它客观地服务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72)

 。普拉昌达道路将遵循马列毛主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随着实践不断向前发展。

二　关于普拉昌达道路的独特性及其基本内涵

尼共（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就普拉昌达道路内涵给出具体解释，但根据普拉昌达此前的有关论述和二大政治报告，当时的理解可以归纳成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普拉昌达道路是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具体运用于尼泊尔革命实践的结果，是对马列毛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马列毛主义是普拉昌达道路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要毫不动摇地信仰并坚持马列毛主义，把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党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指南。同时要根据尼泊尔革命的特殊性和新鲜经验发展马列毛主义，普拉昌达道路就是这个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

普拉昌达道路同马列毛主义一脉相承，两者是继承、丰富和发展的关系。对此，普拉昌达后来有过多次的论述。2001年12月，他在接受《印度时报》采访时指出，“普拉昌达道路是马列毛主义科学创造性运用于尼泊尔具体实际的产物”
(73)

 。2005年4月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书面采访时说：“普拉昌达道路是马列毛主义根据尼泊尔条件的运用，也是对它的一种丰富。”
(74)



2008年6月，他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认为，“普拉昌达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尼泊尔现实背景中的应用”。他还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有两种模式，包括十月革命模式和毛主席创立的人民战争模式。就普拉昌达道路而言，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这两种模式，而必须吸收这两种模式的长处。因此，普拉昌达道路是人民起义模式和人民战争模式的融合。在21世纪的具体背景下，我们试图在尼泊尔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75)



2007年2月，他再次对中国记者指出：“普拉昌达道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和尼泊尔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产物。它是我们党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而不是对理论机械地照搬照抄。”“普拉昌达道路这一共产主义理论不仅包括武装斗争，还包括和平群众运动、和平协商、区别对待外部势力的外交政策这四个方面。”
(76)



其次，普拉昌达道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方面坚持和发展了马列毛主义。普拉昌达在《尼泊尔人民战争与意识形态总结问题》一文中有明确而具体的阐述。

普拉昌达认为，在哲学领域，尼共（毛）在同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流行的庸俗进化论思想做斗争的过程中，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冲突、决裂、飞跃及突变的辩证发展的科学。革命的进化论思想不仅给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当头一棒，而且为确立马列毛主义在党内的指导地位，为发动人民战争奠定了强大的思想理论基础。党还科学运用马列毛主义关于事物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坚持处理党内矛盾“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广泛发扬民主，击败了各种非无产阶级倾向，使党的组织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在运用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整体与局部、量变与质变之间的辩证联系方面，也富有特色地丰富了这些概念并赋予其革命的内涵。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尼共（毛）坚持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分析尼泊尔社会，得出尼泊尔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国家，还据此分析了尼泊尔社会各个阶级，区分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进而确立了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科学地阐明了尼泊尔官僚资本主义的特征以及集中力量与之做斗争的进程。如果不能领会官僚资本主义是半封建半殖民国家的封建主义同帝国主义联姻的产儿，如果不剥夺官僚资本家的资本，是不可能实行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此外，“党基于自给自足理念而制定的政策和计划，农业集体化和集体劳动运动的发动，在不同地区为提高人民生产而进行的实验，特别是在根据地为发展生产而发动的运动。诸如此类的成功实践清楚地表明：尼泊尔的人民战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产生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发展。”
(77)



在科学社会主义领域，普拉昌达指出，尼共（毛）在同公开的或潜藏的修正主义进行无情的不妥协的斗争中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些发展包括：人民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不同战略区的划分与协同；对统一战线的独特阐释；在对话、调整以及为反对主要敌人而建立策略联盟等方面的独特性；在主要根据地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军事行动与非军事行动的协调；国内工作和国际工作的协调；等等。而创建根据地并从下至上建立新民主主义人民政权，以中央人民政府的形式推进反对反动政权的统一战线工作，这些观念都具有独创性。此外“人民制宪权”、“革命联合政府”等口号也都有策略上的意义。“这些事实毫无疑问地表明，尼泊尔革命的策略原则在人民战争中得到提升。”
(78)



最后，普拉昌达道路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统一战线以及群众路线等方面坚持和发展了马列毛主义。

这一点在二大的政治报告中有比较系统的论述。报告认为，在党的建设方面，党按照马列毛主义革命原则通过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党为此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党的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把党改造成为领导人民战争的毛主义政党。党的中央第四次扩大会议有关党的建设作出三项重大决定：开展整风运动、集中和强化各级领导权和吸纳年轻人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三项决定体现出党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高度理解。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以及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党中央逐渐形成了以普拉昌达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在军队建设方面，在总结马列毛主义关于阶级社会里暴力革命、武装斗争、持久人民战争以及组建军队的科学教导，总结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以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组建了人民军队并形成了自己的军事路线。这就是通过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人民战争路线。在将这条军事路线付诸人民战争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尼泊尔特色的战略和战术。比如，农村工作优先，但不放弃城市工作；非法斗争优先，但不放弃合法斗争；根据地工作优先，但不放弃群众运动工作；农村地区阶级斗争优先，但不放弃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游击作战为先，但不放弃政治宣传和揭露；军队建设优先，但不放弃统一战线建设；主要依靠自己的组织和力量，但也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普拉昌达认为，这些重要思想的提出是科学借鉴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成功经验并结合尼泊尔革命实际的结晶。

报告指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是在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尼泊尔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各革命阶级各民族各地区的联合组织。这是根据尼泊尔社会的特殊性而确立的团结大多数人民的革命组织。“尼泊尔的统一战线通过发展地方联合人民委员会，通过在承认被压迫民族享有自决权和民族自治权的基础上组建各种民族的区域的战线组织，以这些具体的政权形式而获得实际的形态。”
(79)



报告认为，党在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条革命的群众路线。这条革命路线是在普拉昌达同志领导下经过不断完善而最终确立的。它在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动人民战争的时期初步形成，在人民战争发动以后得到完善和发展。这条群众路线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在极大地启发尼泊尔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的基础上，团结包括玛嘉、古隆、塔芒、拉伊、林布、塔鲁、尼瓦（Newar）等所有被压迫民族，联合学生、工人、知识分子、教师等社会革命群体，同时争取国外侨民特别是在印度的尼泊尔人的支持。最初以文化阵线或共青团组织的形式团结和联合广大群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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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尼泊尔警察局设在各地的派出机构，英文为police outpost。这些警所内一般存有警察使用的枪支弹药和日用品，是人民战争期间尼共（毛）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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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泊尔廓尔喀军人必备的一种阔头弯身军刀，被誉为尼泊尔的国刀，起源于古代。廓尔喀战刀既是一种锋利的军用武器，也是尼泊尔山区平民平时使用的一种生活用刀，主要用来野外打猎、砍削树枝等，常见于尼泊尔中部和东部的古隆、马嘉、拉伊和林布等部落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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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尼共（毛）的战略转向及尼泊尔实现和谈


 第一节　第一次和谈与人民战争进入战略相持

一　贾南德拉即位与尼共（毛）同意和谈

尼共（毛）二大强调尼泊尔要走出一条既不同于俄国也不同于中国的武装革命道路，指出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党制订新的行动计划，从战略战术上提升军事斗争的能力和水平。
(1)

 为贯彻二大的精神，尼共（毛）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和群众运动。仅在2001年4月的第一周就发生数百起。其中4月1日袭击鲁孔县鲁孔姆科特（Rukumkot）防暴警察基地，以及随后发生的袭击戴勒克县瑙姆勒（Naumule）、多尔卡县迈纳珀卡哈利（Mainapokhari）两地防暴警察基地等，被尼共（毛）认为是人民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打击不仅对比兰德拉政权构成极大威胁，而且预示着人民战争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正当尼共（毛）稳步推进革命事业的时候，2001年6月1日晚，尼泊尔王室突发惨剧。年仅30岁的王储迪彭德拉
(2)

 开枪打死了国王、王后以及王子、公主等12名王室成员。迪彭德拉行凶后据说自杀未遂，身受重伤，经抢救无效于凌晨去世。迪彭德拉是法定王位继承人，国王和王后都很器重他。他为什么要杀害亲生父母、弟弟妹妹和其他亲属呢？这至今仍是个谜。

国王遇难后不久，比兰德拉的胞弟贾南德拉
(3)

 继位。他很快任命下议院议长塔拉纳特·拉纳巴特率领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6月14日，特别委员会公布了调查结果，认为血案系王储迪彭德拉所为。行凶的原因是不满父母反对他的婚姻。王储在事发当晚因饮酒过多导致丧失理智开枪杀人。然而官方的这一解释仍存有许多疑点。怀疑的矛头直指贾南德拉。当时遇害的全是比兰德拉家人，而身为王弟的贾兰德拉却借故缺席聚会，他的妻儿也在凶案现场安然无恙。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贾南德拉是血案的幕后主使，为篡权夺位谋杀了国王一家。而贾南德拉不出席哥哥的葬礼更加重了人们的这种猜忌。

王室惨案发生后，普拉昌达公开指责贾南德拉是弑君杀兄者、大屠杀刽子手、腐败分子，是同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势力相互勾结的国家叛徒。6月6日，巴特拉伊在尼泊尔主流报纸《坎提普尔》（Kantipur）上刊登文章，认为血案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印度的研究分析处（RAW）和尼泊尔的亲印势力联合策划的。此文发表后引起王室政权极度不满，该报4名记者包括主编因此而被捕。

面对突变的国内局势，尼共（毛）一方面谴责贾南德拉，拒绝承认他为新国王，号召民众起来反对他；另一方面针对贾南德拉指使首相吉·普·柯伊拉腊，抛出旨在围剿尼共（毛）的所谓“公共安全训令”（PSO）和各党派十四点谅解备忘录，加紧了军事行动。6月6日，成功袭击了蓝琼县比查尔（Bichaur）地方警察办公室，缴获全部武器弹药。7月12日，又成功袭击了罗尔帕霍莱瑞（Holeri）警察基地，当场活捉71人。

为配合军事行动，壮大革命声势，尼共（毛）还从7月12日发动了为期一周的全国性“关闭运动”，谴责贾南德拉不光彩的篡位行径和他与吉里贾（即首相吉·普·柯伊拉腊）的狼狈为奸。游行队伍高举火炬，焚烧国王和首相的肖像。也在同一天，在尼泊尔中部蓝琼、努瓦科特和咕勒蜜等县的警察哨所遭到尼共（毛）武装的袭击，有42名警察被打死。类似的袭击还发生在尼泊尔东部的一些地方。

面对尼共（毛）的军事行动，吉里贾在贾南德拉的默许下，动用皇家直升机突袭罗尔帕的努瓦根乡，企图解救被关押在那里的政府警察，结果行动失败。一架直升机受损，空降的皇家军人也被尼共（毛）武装和当地村民包围。此事件直接导致吉里贾于7月26日辞职。而此时离他上任仅1年零4个月。

鉴于即位初期王位岌岌可危，议会内各政党争吵不休，也鉴于以往的政策不能有效遏制尼共（毛），贾南德拉决定暂时改变对尼共（毛）的强硬政策。7月26日，广受诟病的吉·普·柯伊拉腊辞职后，大会党另一领导人谢尔·巴哈杜尔·德乌帕继任首相。德乌帕的外表似乎多了点和平气息。他主动向尼共（毛）示好，提出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彼此分歧。而为了揭穿敌人假和平的真面目，尼共（毛）决定同意和谈。

尼共（毛）决定和谈，还源于把和谈看作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它同武装斗争并不矛盾。尼共（毛）认为：“不同的阶级对和谈问题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和谈麻痹革命力量，使之懈怠甚至投降，或者误导群众反对革命。他们污蔑革命派是顽固的好战分子，声称是革命派不想和平解决问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人民来说，只有有助于巩固或保存革命力量并推动革命事业，和谈才是必要的。当决定和谈时，和谈就变成党向群众坦陈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并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的机会。”
(4)



尼共（毛）还认为，在人民战争发动之初，当局就提出过和谈问题，之后也不断有来自政府或党派方面的和谈请求。尼共（毛）选择接受德乌帕政府的和谈请求，是因为尼泊尔局势以及人民战争形势五年来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统治集团内部，向来存在两股对待和谈倾向的力量，一股是相对宽容的势力，他们希望政治解决目前的问题，希望借助和谈把尼共（毛）纳入议会政治体制；一种是法西斯主义的强硬派，他们阴谋把和谈当作欺骗手法，借机巩固军事实力，为用武力镇压人民战争做准备。尼共（毛）对此则采取革命的两手，一直把和谈视为推动革命发展的公开的政治策略，视为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重要手段。德乌帕上台之际，是王室血案发生后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突陷僵局的时候，群众中小资产阶级势力盛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幻想，这恰好是党接受谈判阐明自身主张的有利时机。

7月23日，尼共（毛）为表诚意单方面宣布停火。德乌帕政府也很快作出停火的回应。双方进行和谈的条件基本具备。

二　第一次和谈经过及失败原因

和谈从2001年8月底开始，于当年11月底结束，前后历时3个月，共进行了3轮谈判。首轮和谈在8月30日举行。地点设在距加德满都30千米的戈达瓦里（Godavari）度假山庄。尼共（毛）方面派出了3名代表，组长为克利须那·巴哈杜尔·马哈拉
(5)

 、组员阿格尼·萨普克塔和托普·巴哈杜尔·腊伊玛吉。政府方面则派出5名代表，组长奇兰吉维·瓦格列，组员分别为马赫什·阿查里雅、纳哈里·阿查里雅、比贾亚·嘎奇达和查克拉·巴斯托拉。帕德马·拉特纳·图拉达尔和达曼·纳特·敦加纳分别为尼共（毛）和政府方面的协调员。

首轮会谈没有安排具体内容，属于礼节性会晤。主要任务是彼此熟悉对方代表及要提出的问题。在正式会谈开始之前，德乌帕首相召集议会各党派征求意见，所有政党支持政府同尼共（毛）谈判。而在此前的8月21日，尼共（毛）也在印度的西里古里召集了尼泊尔左派共产党人会议，阐明尼共（毛）关于和谈的基本立场和主张。议会中最大的左翼政党尼共（联合马列）总书记马达夫·库马尔·尼帕尔则拒绝尼共（毛）关于组建制宪议会的要求。
(6)



第二轮会谈9月14日在巴迪亚县举行。和谈前尼共（毛）要求政府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尼共（毛）人员，公布了被警察羁押期间失踪的人员名单，并以此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政府方面则积极回应，释放了一些被关押的尼共（毛）人员，包括尼共（毛）领导人马垂卡·普拉萨德·雅达夫。尼共（毛）则释放了所有被俘警察和其他人员。但政府并没有按照要求释放所有尼共（毛）人员，也没有公布失踪人员名单。

此次会谈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尼共（毛）提出的31条主张。其中最核心的有3条：1．组建临时政府，取代现政府；2．起草一部新的国家宪法；3．实行共和政体，取代目前的君主立宪政体。对这三点政治要求，迫于国王的压力，政府方面坚持主张国家必须实行君主政体，因此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如此，考虑到民众对和谈的热切期盼，双方同意择期继续谈判。

第三轮谈判于11月13日举行。政府代表对尼共（毛）提出国家实行共和的要求不作丝毫的退让。尼共（毛）方面因此提出了相对灵活些的备选方案。建议先组建一个临时政府，在临时政府的领导下选出制宪议会，再由制宪会议代表国家解决国体问题，即实行共和制还是维持君主立宪。这一主张得到普通民众和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热情支持，然而温顺的德乌帕政府仍不能接受这一建议。

就在和谈期间，尼共（毛）警觉地发现皇家军队以安全与发展的名义进驻许多县城，甚至还驻扎在双方交战区域。时任尼共（毛）西部军区领导人的阿南塔说：2001年7月以前，“我们同警察的军事冲突已经结束了。我们打败了他们。但自从王室惨案发生以后，国王和皇家军队开始活跃起来。我们最终发现，就在停火期间，皇家军队不断向全国不同地方增加兵力和武器装备，比如在高莱希把当地兵力由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显然是为进攻我们的根据地在做准备。”
(7)

 政府还暗施阴谋，企图逮捕尼共（毛）武装力量领导人塔帕，只是后者情报灵通和保持高度警觉才侥幸从虎口逃脱。
(8)



这样，和谈就成为国王的缓兵之计，是在为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制造喘息之机。为此尼共（毛）不得不采取“以牙还牙”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尽最大的诚意寻求和平解决分歧的政治途径，另一方面则在军事上政治上做好应对敌人进攻的准备。
(9)

 第三轮会谈也很快出现了僵局。德乌帕政府不仅拒绝了尼共（毛）的建议和要求，而且还单方面关闭了谈判大门。不仅如此，还率先向尼共（毛）发动军事行动。在此背景之下，11月21日，普拉昌达宣布终止谈判。第一次和谈以失败告终。

关于此次和谈破裂的原因，普拉昌达后来谈道：“任何有民主思维并能探究问题本质的人都会认识到，不是尼共（毛）而是王室血案的幕后凶手伙同腐败的法西斯分子吉里贾集团破坏了停火协定。我们从与政府谈判一开始便强调要靠政治途径解决问题，我们为此提出三条主要的建议，即组建临时政府、制定新宪法和国家实行共和制。然而与以应有的严肃态度抓住问题的政治本质并相应创造有利的对话环境相反，德乌帕政府迫于封建保皇势力和腐败的吉里贾集团的压力，不仅组织全国范围的军事进攻，而且阻止群众的和平集会。即便在那时我们也保持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克制和灵活性，提议召集一个制宪会议（这甚至是特里布文国王在1951年德里协定后倡导但一直没被实施的建议），以便最终由人民决定是实行君主制还是实行共和制。然而当局不仅拒绝这一解决问题的最民主的方法，而且从美国获取了武器和最现代化的军用直升机，积极准备军事进攻。在所有政治途径被完全关闭的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武装人民继续抵抗。”
(10)



导致和谈失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美国暗中作梗。第二轮会谈前3天恰好是美国遭遇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很快在世界范围掀起所谓的“反恐”行动，并于当年10月出兵阿富汗。这股“反恐”冲击波也影响到了尼泊尔。尼泊尔当局早就把尼共（毛）视为“恐怖组织”，而美国为配合在阿富汗“反恐”，便伙同印度加紧支持尼泊尔政府继续用武力剿灭尼共（毛），因此指示尼泊尔当局不要同尼共（毛）妥协和和谈。为此，印度公开谴责尼共（毛）为“恐怖组织”，还把它的安全部队部署在印尼边境，禁止尼共（毛）在印度的组织开展活动。所有这一切无疑给并不真想和谈的贾南德拉注入一针强心剂。据尼共（毛）领导人阿南塔透露：在“9·11”恐怖事件之前，政府对和谈还显示出较多的灵活性，当时的情况表明双方有可能找出一个折中的途径。然而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和谈的一切可能已不复存在。得到美国支持的德乌帕政府突然强硬起来。政府谈判代表的态度傲慢，仿佛在说：“你们要么投降，要么我们在战场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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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和谈无果而终，但尼共（毛）认为自己还是有很多的收获。就在第一轮和第二轮和谈期间，尼共（毛）利用相对宽松的和平气氛，组织和动员群众支持人民战争。尼共（毛）向群众宣传，王室血案后君主制已经是多余的了，取而代之的应是共和制国家，号召群众把眼前的要求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联系起来。在此期间还宣布成立人民解放军和举行革命统一战线首届大会。所有这些都从政治上壮大了革命声势，提升了党和军队及根据地政权的影响力。

尼共（毛）还认为，和谈还为在城市举行群众集会提供了机会，使动员被压迫群体如妇女、达立特人、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地区人民并向他们解释尼共（毛）对他们遭受这些压迫的立场和如何解决的途径成为可能。最著名的群众集会要数在西部的当-德瓦库里、尼泊尔根杰、唐卡蒂，在中部的奇塔万、博克拉、布特瓦尔，在加德满都河谷的加德满都、勒利德布尔、巴克塔普尔以及东部的赫陶达、比拉德讷格尔等地举行的集会。每场集会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这样的规模在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尼共（毛）的谈判代表和从敌人监狱释放出来的群众领袖成为集会上的明星。尼共（毛）还利用这些场合宣传和解释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特别是二大通过的指导思想马列毛主义和普拉昌达道路。

和谈还成为揭露反动统治阶级伪善面目的重要手段。就在和谈期间，政府动用军事或准军事力量干扰或逮捕革命群众。他们不仅阻止各地群众的和平集会，以联合抵制委员会的名义进行破坏活动，而且还用从各国输入的现代化军事装备武装自己，发动针对干部群众的武装袭击，特别在特莱地区针对公社化的山民实施纵火和抢劫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事件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真实意图，群众更加同情人民战争。

此外，尼共（毛）还组织了各爱国左翼力量参加的会议，形成一个支持尼共（毛）的广泛联盟。总之，此次和谈“首先提供了一次巩固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多方面准备（政治的和军事的）的机会，有利于推进人民战争。其次是确保了被敌人关押的几名党的重要干部得到释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从政治上将敌人的伪善彻底暴露在广大群众面前，并通过实践教育群众放弃对和谈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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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尼共（毛）发动新攻势与人民战争向战略进攻过渡

2001年7月，尼共（毛）在印度西孟加拉西里古里召开中央全会，决定人民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同年9月，在罗尔帕库瑞里乡宣布组建尼泊尔人民解放军（PLA），普拉昌达担任总司令。和谈失败后，为了反击和反制敌人的进攻，进一步扩大胜利成果，尼共（毛）从2001年11月23日起，发动了一系列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其中有三次军事行动非常成功，且影响巨大。

第一次行动是攻占西部重镇高莱希。高莱希是当-德瓦库里县首府，同时也是拉布蒂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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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区府所在地，政治和军事意义重大。11月23日晚，尼共（毛）一支主力营会同地方部队和民兵共1000多人对高莱希发动全面进攻。战斗打响仅几个小时，皇家兵营里的237名军人（比平时少些）以及数十名警察，几乎没什么抵抗便战败被俘。包括1名少校在内的14名皇家军人和11名警察毙命，数十人受伤。尼共（毛）仅有7名战士阵亡。县政府大楼也被攻克，县长及数名政府官员被抓（不久被释放），数吨重的政府文件被毁。尼共（毛）军队还占领了县城的一处监狱，解救了37名被捕人员。整个战斗由于部署周密，取得出人预料的完胜。共缴获了450件武器，包括99支SLR、12支SMG、12支GPMG、数只火箭弹发射器、迫击炮、大量手榴弹、炸弹、子弹等。还攻占了一家银行，缴获价值10亿卢比的现金、黄金等战利品。打扫战场时，尼共（毛）战士动用了包括12辆军用卡车在内的22辆庞大车队搬运战利品，场面蔚为壮观。

此次战役是尼共（毛）武装首次对皇家军队的兵营和弹药库发动正面进攻，是人民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也最为成功的一次军事袭击行动。西部军区领导人阿南塔评价道：“之前，我们对警察实施运动战，即运用小股力量实行‘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但是，高莱希战役之后，我们进入大规模运动战的阶段。解放军开始实行阵地战，即以优势兵力歼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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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的军事行动是同日袭击鲜迦县首府鲜迦。鲜迦县位于尼泊尔中部，境内有一条从西南到东北的高速公路，鲜迦便位于这条交通干线上，离尼泊尔第二大城市甘达基县首府博卡拉仅32公里。解放军攻城前，先炸毁了高速公路沿线50多处涵洞和桥梁，切断了鲜迦同邻近地区的一切联系。11月23日，即袭击高莱希的同一天，解放军的一支主力连会同地方部队和民兵一举攻占了鲜迦及毗邻的哇灵市。战斗进行得异常顺利，几乎没遇什么抵抗。14名警察被打死，数十名警察受伤。解放军无一人伤亡。政府办公大楼被摧毁，县长及几名政府高官被俘（不久被释放），从监狱解救了34名被捕人员。解放军还缴获了包括100支步枪在内的150件武器和大量弹药，还有价值约5000万卢比的现金、黄金等战利品。当局惊慌失措，24小时后才恢复交通，援军进入县城，然而此时的尼共（毛）武装人员早已远走高飞。此后政府宣布对鲜迦县及周边地区戒严了一个多月。

第三次影响巨大的行动发生在11月25日晚，解放军袭击了索鲁孔布县首府萨莱里。索鲁孔布处在尼泊尔东部，萨莱里是坐落在珠穆朗玛峰南侧丘陵地带的一座小县城。行动中解放军兵分两路：一路负责阻止部署在附近可前往县城增援的皇家军队，另一路则负责进攻县城。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皇家军队始终不能实现增援县城的目的，而攻城部队迅速占领了县城。城里的警察被彻底消灭，包括县长在内的33名军警人员被打死。缴获了包括125支步枪和大量弹药在内的200余件武器，从多家银行收缴了价值约5000万卢比的现金、黄金，还从监狱解救了26名被捕人员。此外还成功袭击并毁坏了帕普鲁（Phaplu）机场航站塔台。有15名解放军战士在此次战斗中牺牲。

除了对分布在全国三个不同区域的县城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外，尼共（毛）还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数以千计的小规模军事行动，包括在所有的县进行了数百次诸如破坏或炸弹袭击政府机构等行动。其中一架为苏尔凯德市政府运送武装力量的私人直升机被彻底毁坏，一家隶属加德满都可口可乐公司的跨国企业遭到炸弹袭击，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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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尼共（毛）军事行动的扩大和升级，11月26日，尼泊尔政府宣布国家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开始在全国范围部署皇家军队，并实行军警合一的指挥体系，武装警察由皇家军队指挥，企图遏制尼共（毛）的军事攻势。从此以后，尼共（毛）解放军主要同皇家军队作战。双方经常发生小规模冲突。

据尼共（毛）介绍，皇家军队并未占到便宜。驻扎在苏尔凯德和皮乌坦等地的皇家军队，因遭到解放军地雷的袭击和伏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损失，以致不敢进入解放区，不得不改用直升机从空中投弹，对解放区进行袭扰。而驻扎在罗尔帕的罗塔米特（Ratamate）、萨利亚纳的坎普科特（Kapurkot）以及努瓦科特等地守卫电讯塔的小股皇家军队，面对来袭的解放军也纷纷撤离，当局在山区建立的大部分通信网络中断。皇家军队不敢贸然发动军事进攻。

2002年初，尼共（毛）在人民战争6周年前后又展开了新的军事攻势。2月3日，对驻扎在阿恰姆县首府马甘申的安全部队发动袭击，48名武装警察和46名军人被打死，很多军警被打伤。阿恰姆县县长、国家调查部主任和他的妻子在此次袭击中也被打死。10间政府办公室包括县警察局大楼被焚毁。解放军缴获了几支SLR及LMG枪、火箭筒、6枚火箭弹及一些手榴弹、子弹等战利品。解放军还成功炸毁了邻近的机场。此次袭击发生在尼泊尔当局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不到3个月，而皇家军队当时扬言要在几周内消灭尼共（毛）解放军。3天后，加雷帕蓝恰克县的巴昆德拜什地方警所遇袭，16名警察毙命，数十名警察严重受伤，所有武器被缴获。

2月16日、17日、18日，解放军接连三天发动军事袭击，先是袭击萨拉希县拉尔班迪地方警所，接着袭击阿恰姆县首府马甘申及该县境内杉弗巴格尔（Sanfebagar）机场，然后是袭击萨利亚纳县的希塔帕蒂（Sitalpati）警察局。阿恰姆县的行动打死了55名皇家军人、77名警察和6名政府官员，还缴获了所有武器和弹药。24名解放军战士牺牲。萨利亚纳县的行动打死了32名警察并缴获其全部武器。2002年2月21日，尼政府又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延期3个月。

进入4月份，尼共（毛）的军事攻势未减。较大规模的行动当属4月11日攻击当-德瓦库里县萨特巴利亚军警部队基地及拉马希（Lamahi）警所。此次行动毙敌34人，打伤上百人，缴获所有武器弹药和后勤补给物资，包括90支SLR、3支LMG、3支SMG、59支303步枪、7支马格南左轮手枪、17支普通手枪和左轮手枪、8支猎枪和48枚手榴弹等。还袭击了一家银行的分行，毁坏了一处变电站。

5月2日，在罗尔帕县特旺的利斯尼（Lisne）山，解放军首次同皇家军队正面交锋。5月7日，驻扎在罗尔帕嘎姆的皇家军队陆军基地遭到解放军袭击。这是一座由美军工程师设计建造的防守森严的现代化兵营。袭击导致31名皇家军人丧命，而解放军方面无一伤亡。在场的美国军事人员见势不妙，仓皇逃命。所有武器弹药均被缴获，战利品数量仅次于高莱希战役。袭击正值德乌帕首相访美期间。为获得美国援助，尼泊尔官方却说政府军取得了胜利，打死五六百名尼共（毛）游击队，己方仅有100多人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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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0日，在萨利亚纳县的达马绰尔，解放军同皇家巡逻队发生遭遇战，毙敌7人。

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周年来临之际，尼共（毛）又策动了几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9月8日，成功袭击了辛杜利县在比曼的一处警室，毙敌49人，伤敌36人以上。援军也遭伏击，一死两伤。这是尼共（毛）在东部地区发动的一次最大规模也最为成功的军事行动。比曼袭击还具有历史象征意义。尼泊尔共运史上著名革命家阿扎德同志（Com.Azad）被当局杀害于此。阿扎德原名叫德瓦柯塔，是尼共中央领导人，他曾第一个反对尼共（四大）拒绝发动人民战争。

9月10日，尼共（毛）军队又对阿迦堪奇县首府杉迪喀卡发动围攻。行动集中了一个多旅约几千人的兵力，由中央委员、军事领导人帕桑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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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指挥。战斗从上午10点打响，下午2点左右结束，历时约4个小时。解放军迅速攻入城内，摧毁了一座兵营、县政府机关、县警察局、县长官邸等。17名军人和64名警察被打死。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后勤补给物资，包括1只火箭筒、9支LMG枪、2门两英寸迫击炮、36支SLR枪、72支303步枪、15支MMG枪、4支猎枪、5支马格南左轮手枪、2支22步枪、12支手枪、6支左轮手枪、173发子弹和一些手榴弹等。尼泊尔最大的银行国有罗斯瑞亚·班尼吉雅银行（Rastriya Banijya Bank）在该县分行也遭袭，4850万卢比货币和1520千克黄金被缴。据尼泊尔当局估算，此次行动给政府造成的财物损失高达5.8亿卢比。

此次行动意义重大。杉迪喀卡距离加德满都仅350千米，是离首都最近的县府，也是受皇家军队控制的一个战略要地。杉迪喀卡被攻克，表明尼共（毛）的军事力量试图对加德满都形成战略包围，是人民战争由战略相持向战略反攻过渡的一次重要战役。尼共（毛）还认为，“阿迦堪奇军事行动，充分证明了普拉昌达道路代表的思想、方针是正确的，并大踏步迈向更高阶段。它提升了军队、党的干部和群众的信心并挫败了敌人士气，不仅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而且已经证明毛主义战士可以在任何时间选择并打赢他们袭击的任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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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月14日，数百名解放军战士围攻了格尔纳利专区首府、久姆拉县城卡兰嘎，袭击了军事安全基地、专区警察部队、县警察局等军警据点。33名警察和4名皇家军人丧命，包括1名县级军官和2名副警长。县政府大楼、县警察局、土地税收局、久姆拉机场航站塔台以及警察部队大营被焚。解放军缴获了38万卢比现金和大量武器弹药。15名战士牺牲。这是尼共（毛）首次袭击并夺取了专区首府。

同日，尼共（毛）军队还袭击了戈尔卡县塔库科特（Takukot）一地方警室，打死24名警察，打伤多名警察，缴获37支步枪。12月4日，希里巴县拉罕（Lahan）地方警室和尼泊尔银行支行也遭袭，6名警察毙命，2名解放军战士牺牲。12月18日又成功袭击了当-德瓦库里县科伊拉巴斯（Koilabas）警所，警察6死8伤。

除上述较大规模军事行动外，从2001年11月26日到2002年底，尼共（毛）还在全国范围发动了难计其数的小规模战斗。无数的电话局、近40个通信中继站、几百个乡村办公地点和发电站遭袭。一批反革命分子被逮捕，有的被处决。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民愤极大的官僚和警察头子们的财产和房屋被焚毁。2002年3月，特种部队（STF）还袭击了加德满都的军事设施。同年8月，印度商人在加德满都开设的泰姬公司和卡兰公司总部遭袭，22辆大小汽车被毁。还发生了许多针对市政办事机构的炸弹袭击和无数的炸弹恐吓事件。

为配合军事行动，尼共（毛）还在2002年4月和11月分别发动了为期5天和3天的全国关闭运动。

2002年6月，尼共（毛）决定将军队编制由原来的营提升至旅。2002年底，鉴于革命行动和军事斗争的巨大成就，尼共（毛）中央认为，国内形势进入由先前的战略防御进入向战略进攻过渡的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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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胜利来之不易。在过去一年里，超过5000名群众和尼共（毛）干部战士被杀害。每天有10多人牺牲，约80％是手无寸铁的群众。
(20)

 2002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瑞特·巴哈杜尔·喀德卡（又名普拉塔普同志）在劳塔哈特县壮烈牺牲。这是当局实施紧急状态以来尼共（毛）牺牲的最高级别领导人。十几位地级领导人、数名连级指挥官、数名县级领导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宾德拉纳特·什雷斯塔和中央委员瑞卡·夏尔玛、克利须那·德瓦吉·喀德卡、巴姆·戴夫·切特里和姆玛拉姆·卡纳尔被捕。几百名革命者被捕后神秘“失踪”，几千名革命者被关进监狱。针对无辜群众的拷打、强奸、纵火、抢掠等恐怖事件层出不穷。尼共（毛）认为，这一切牺牲和白色恐怖并没有摧垮革命者的信念和意志，“反而更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并赢得最终胜利的决心”
(21)

 。


 第二节　第二次和谈与2003年5月罗尔帕中央全会

一　第二次和谈背景与经过

第一次和谈虽然失败，但尼共（毛）仍未放弃联合议会主要党派共同反对王室政权的努力。2002年4月，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在印度新德里首次会见大会党主席柯伊拉腊。据巴特拉伊回忆：“王室惨案发生后，我们一直试图联合别的政党共同反对君主制，并采取措施同他们接触。当时我们告诉柯伊拉腊：让我们一起推翻君主制吧！如果你们同意共和制，我们将接受多党制。然而柯伊拉腊对联合行动并没有表示否定，当然也没有明确给出肯定的答复。5月份，我们再次在新德里同大会党的二号领导人接触。就在此次会晤两天后，贾南德拉国王宣布解散议会。”
(22)



2002年5月底，为期半年的国家紧急状态到期。大会党高层就是否延期问题展开了大范围的争论。首相德乌帕主张再延长6个月，但并未得到议会多数党的支持。于是德乌帕请求贾南德拉解散议会。国王同意了德乌帕的请求，在5月22日解散了议会，并允许将国家紧急状态再延期3个月，条件是在6个月内重新举行大选。

5月26日，大会党以擅自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为由，决定开除首相德乌帕党籍3年。党主席吉·普·柯伊拉腊要求本党德乌帕内阁成员马上辞职，否则也将被开除出党。同日，德乌帕指责党内反对他的人是在帮助反政府武装。6月18日，大会党再次召开党代会，德乌帕的支持者罢免了柯伊拉腊党主席职务。6月19日，首相德乌帕组成新的领导班子，被称为大会党（民主派）。6月21日，大会党（柯伊拉腊派）也成立了6人委员会，对抗德乌帕的民主派。大会党由此一分为二。

尼共（毛）决定继续发动武装行动，由此爆发了9月10日的杉迪喀卡战役。尽管如此，尼共（毛）仍表达了重启和谈的意愿。就在杉迪喀卡遭袭不久，普拉昌达发表声明说：“如果政府想以积极的和平的政治途径解决问题，我们准备随时停火，重启和谈。”
(23)

 而此时的德乌帕政府对和谈并没有兴趣。9月28日尼泊尔选举委员会宣布11月13日举行新的大选，而首相德乌帕借故说大选无法如期举行，要求将大选日期推迟一年。而此时的国王对德乌帕已失去耐心和信心。

10月4日深夜，贾南德拉以不能如期举行大选为由，宣布罢免德乌帕的首相职务，并解散了内阁。国王还宣布临时接管政府，直至组成新的政府。10月11日，贾南德拉任命著名的保皇派洛肯德拉·巴哈杜尔·昌德为首相。此举不仅违背了宪法，而且还表明贾南德拉试图恢复到1990年以前的专制状况。因为昌德在尼泊尔评议会制时期，曾两度出任首相。贾南德拉此时任命他领导政府，专权的意图十分明显。因此，惹来议会内外朝野上下民主派势力的一致谴责和声讨。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亲善党、工农党、联合人民阵线等召开多党会议，要求解散昌德非法政府，成立多党联合政府。六个政党领导人还联名请愿，敦促国王纠正违宪行动，但国王并未理睬。
(24)



尼共（毛）也及时发表了谴责国王试图专权倒行逆施的声明，并决定10月27日先在特莱和塔鲁万两地后于11月11、12、13日在全国发动关闭运动，抵制大选。
(25)

 10月24日，普拉昌达再次声明，要求国王有责任做出必要牺牲，拿出实际行动，召集各党派及社会各界代表，政治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
(26)



当年底，尼共（毛）加强了军事攻势。2003年初攻势未减。1月3日伏击了班克县库苏姆（Kusum）的警察，造成6死3伤。1月4日又伏击该县嘎沃（Gawar）皇家军队巡逻队，打死2名军人和3名警察。1月25日尼泊尔武装警察部队总警察长克利须那·莫汉·什雷斯塔被打死。

内外交困的危局迫使贾南德拉考虑和谈。在国王的授意下，一封秘信寄到尼共（毛）领导人手上，信中表达了政府准备重返谈判桌前的意愿。尼共（毛）方面很快作出正面回应，决定开辟“同敌人斗争的另一战场”
(27)

 。据说在促成这一事件的过程中，政府大臣纳拉扬·辛格·普恩、比兰德拉·贾帕利和达尼·拉姆·拉米金发挥了重要作用。
(28)



1月29日，尼政府与尼共（毛）同时宣布停火。尼政府还声明不再称尼共（毛）武装为“恐怖分子”，取消悬赏缉拿尼共（毛）主要领导人的决定。3月13日，双方签订了停火谈判期间的22项行为准则，成立了行为准则执行委员会。双方还派出了比第一次和谈级别更高的代表团。尼共（毛）方面派出以领导人巴布·拉姆·巴特拉伊为团长的5人代表团，组员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拉姆·巴哈杜尔·塔帕，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和谈时的组长克利须那·巴哈杜尔·马哈拉，中央政治局常委戴夫·古隆以及在第一次和谈期间释放的领导人马垂卡·普拉萨德·雅达夫。

政府方面也派出由政府副首相、亲善党代理主席巴德里·普拉萨德·曼达尔为团长的5人代表团，组员有政府物资计划及工程大臣纳拉扬·辛格·普恩、卫生及科技大臣乌彭德拉·迪乌科塔、信息和通讯大臣拉梅什·纳特·潘迪及妇女、儿童和社会福利助理大臣努拉达·柯伊拉腊。

首轮会谈于4月27日举行。尼共（毛）提出了24点要求，内容主要包括：组建临时政府，六个月内选出制宪代表机构，制定一部反映主权在民思想的新宪法，议会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组建一支整合人民解放军与皇家军队的新型国家军队，宣布尼泊尔为世俗国家等。

第二轮会谈在5月9日举行。据尼政府代表团发言人纳拉扬·辛格·普恩在谈判结束后对记者的介绍，双方同意成立一个由司法、新闻、工商界人士、妇女组织以及人权机构代表组成的13人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双方3月13日以来有关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在全国75个县设立监督委员会分支机构；将尼泊尔皇家军队的巡逻范围限定在军营周围5公里；尼共（毛）严格约束其武装人员，禁止采取针对当地百姓的一切暴力行为；在近日内释放尼共（毛）3名主要领导人，并遵照第一轮和谈达成的协议，分期分批释放反政府武装人员。
(29)



然而政府答应限制皇家军队活动范围的决定，遭到军方领导层的强烈反对。
(30)

 不仅如此，当双方公布这一会谈结果时还遭到议会党派的强烈反对，理由是政府让步过大。他们不仅公开指责首相，而且还在加德满都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政府的这一决定，结果导致昌德在5月30日被迫辞职。6月4日，贾南德拉任命更加强硬的保皇派领袖、前民族民主党主席苏尔亚·巴哈杜尔·塔帕接替。此人曾在1964年、1976年和1999年三次担任过首相。

塔帕政府更换了谈判代表，由普拉卡什·C·洛哈尼和卡玛尔·塔帕接替。然而新的政府代表与尼共（毛）代表的关系紧张。当年7月，当尼政府安全部队开始逮捕尼共（毛）党员时，尼共（毛）迅速关闭了在加德满都的办公地点，谈判代表成员及党的积极分子也迅速转入地下。7月底，尼共（毛）向尼政府发出为期5天的最后通牒，包括提出继续和谈的5项条件，如要求国王直接参加谈判，废除3个月前同美国政府签订的《反恐援助协定》等。尽管政府没有回应这些条件，但双方同意进行第三轮会谈。

8月1719日，第三轮会谈在尼西部最大城市尼泊尔根杰举行。政府代表拿出了事先拟定好的文件，同意对现行宪法做些修改，但认为国家继续实行君主立宪的多党民主制度，而尼共（毛）方面也坚持自己的主张，要求建立共和国家，选出制宪代表机构。由于双方分歧严重，此轮谈判没能取得任何成果。就在会谈举行的第一天，有19名尼共（毛）非武装人员和无辜平民在拉梅查普县遭到皇家军队屠杀。这使原本就陷入僵局的会谈气氛骤然升级。8月24日，尼共（毛）领导人发出最后通牒，声称政府若不接受重建国家政治制度的要求，他们将撤出谈判。3天后，即8月27日，普拉昌达宣布终止和谈。第二次和谈无果而终。

二　2003年5月尼共（毛）中央全会及其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

就在第二次和谈期间，尼共（毛）在罗尔帕召开了中央全会。普拉昌达发表了主旨为“发展21世纪民主”的政治报告，就世界形势、尼泊尔革命、当前国内形势、历史经验和21世纪的民主发展等内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重点提出如何“发展21世纪民主”问题，其核心内容是要接受多党竞争民主制。这一观点还被纳入普拉昌达道路的范畴，被认为是“普拉昌达道路以灵活的、独创的新角度看待共产主义运动”而提出的新思想。
(31)



关于世界形势与尼泊尔革命，报告认为，“在21世纪初，随着人民战争在质上和量上的提高，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行动开始增强了。帝国主义通过宫廷屠杀血案扶植尼泊尔法西斯主义的封建势力，并通过公开的社会、经济、政治援助，竭力支持他们反对伟大的人民战争。意识到尼泊尔地缘政治地位的战略重要性以及人民战争胜利对帝国主义构成巨大挑战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帝国主义已经宣布他们的战略目标是阻止尼泊尔毛泽东主义运动夺取政权。事实是，在‘9·11’事件之后，美帝国主义以所谓‘反恐战争’对一些反帝的被压迫国家和人民发动了赤裸裸的侵略战争。现在美帝正把尼泊尔的停火与谈判进程视为它‘反恐战略’的一部分，并把它宣传为‘反恐战略’的一个胜利，同时又把毛主义运动列入国际恐怖主义名单。这些事实显示了人民战争所达到的水平，以及它所面临的挑战”
(32)

 。

报告还认为，“在当今条件下，任何国家革命的兴衰都与国际形势的沉浮密切相关。过去7年尼泊尔革命的发展充分印证了这一事实。如果世界帝国主义尤其是当前背景下的美帝国主义不直接帮助旧政权，今天的尼泊尔革命就能通过运用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的思想路线、战略战术，相对容易并有所不同地实现更进一步的发展”。“经验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在‘国家紧急状态’后期，没有美国军事顾问直接帮助封建政权及其皇家军队制订作战计划，整建部队，进行训练和指挥，如果反动政权没有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反动势力在财政或军事上的援助，面对人民战争，尼泊尔没落腐朽的封建政权是不可能生存到今天的。”“事实表明，尽管封建王权在帝国主义直接援助或指挥下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和恐怖威吓，尼泊尔革命仍有能力在各条战线上击败它，有能力将人民战争不断推向前进，直至达到战略相持阶段。”
(33)



报告还提出这样的疑问：“在目前的形势下，当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而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时候，当尽管当前客观条件非常有利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没有一个取得大的进展的时候，当世界帝国主义像一只受了伤的老虎扑向各国人民的时候，像尼泊尔这样一个有着特殊地缘政治地位的小国，能否通过暴力革命最终取得夺取中央政权的胜利？这是今天摆在党的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34)



报告要求必须理解革命的几个战术步骤，如停火、谈判、政治和解等，认为这是基于战略上有利而战术上不利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战略相持阶段的特殊环境而进行的策略考虑。要注意克服当前形势下革命运动可能出现的三种偏差：一是高估反动势力、低估革命力量的右倾投降主义。这是当前面临的最大危险。这种偏差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把停火看作唯一的和平方式，或把谈判当作一种妥协的方式而不是另一个战斗的前线；二是低估敌人的力量、高估人民力量的“左”倾冒险主义，表现为把停火与谈判当作不必要的行动。在坚持战略目标的理由下反对在复杂革命过程中必要的灵活性，把对敌人内部矛盾的利用看作机会主义，把革命当作直线的运动过程；三是摇摆和空想的倾向。这种摇摆派拒绝站在右的或“左”的立场上，从而最终不免要落入空想。

报告在“目前的国内形势”部分，详细论述了和谈的必要性及应坚持的原则。认为“目前国家政治形势正处于过渡的危机时期。考虑到内战中战略均势的特殊形势、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外国干涉不断升级，我们党尽最大可能，以严肃、负责和灵活的态度，提出了富有远见的解决方案，即通过宣布停火、进行谈判的和平方式”。“我们不仅成立了谈判小组，大胆和公开地同各种政治势力、知识分子、记者和广大民众进行讨论和交流，而且在与统治者方面进行正式谈判时，大胆并公开地提出会谈议程及我们的坚定立场，以此表达我们是真诚的、严肃的和负责任的。”“根据党的基本理论观点，谈判也是斗争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强调要将其合乎逻辑地进行下去。但是我们必须牢记，这个策略是与为反攻进行的政治准备战略始终联系在一起的。”
(35)



报告还分析了在和谈问题上保持主动的四点好处：首先，“我们的主动不仅在农村民众、城市群众和全国人民中，而且在世界各地许多群众中确立了我们运动的政治优势；同时还在揭露帝国主义及其尼泊尔走狗的军事法西斯罪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我们的主动和美帝国主义赤裸裸的干涉，将会增加我们党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不同国家反革命分子之间的矛盾的机会”；再次，“我们的主动和敌人赤裸裸的阴谋极大程度地加剧了国内各种反动分子之间以及修正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并使这些矛盾浮出水面。我们由此获得了向那些对反动分子和修正主义集团抱有幻想的干部和群众阐明我们立场的好时机”；最后，我们的主动从眼前的和战术的视角看，有助于“同其他帝国主义者、外国反动势力和国内主流议会势力进行策略性联合，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尼泊尔走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对主要敌人发起进攻”
(36)

 。

报告在“历史经验和21世纪的民主发展”部分，从党、军队和国家三个方面总结了20世纪民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关于政党，报告认为，“20世纪革命和反革命的经验已清楚地表明，保持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特性，在夺取政权后变得更加困难”。为什么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政党“在夺取政权后却在短时期内脱离人民群众，蜕变成为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的反革命政党呢？”“经验证明，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党的许多领导和干部将管理国家事务，现实的环境大大增加了党堕落成为官僚主义、追求名利和贪图享乐的阶层的可能性。随着这种危险的增加，党就会相应地变得更加流于形式和脱离群众。这个过程在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必定会转化成反革命。为了阻止这种反革命危险的发生，重要的是我们要遵照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理论，进一步发展组织机制和制度体系，使党始终处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并为他们服务。”
(37)



关于军队，报告认为，“经验显示，革命前的人民军队能够与人民群众和谐相处，勇于奉献，勇敢，不怕牺牲，信念坚定，因而在敌人面前战无不胜；但是在夺取政权后，同样的军队开始待在军营里接受特殊的管理，逐渐强化向资产阶级现代常规军队转变的物质条件。如果不能在方法和组织上改进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思想对军队的监督和管理，并提高军队服务人民的水平，那么这种趋势将加倍发展，直至某一特殊时刻，人民军队自动蜕变为服务反革命的武器。为了防止上述情况重演，必须从一开始就要高度重视在人民军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提高全体军人和广大群众同反革命做斗争的觉悟，并且在夺取政权后，应该保证21世纪的人民军队，不是以拥有专门武器并圈在军营接受训练的现代军队为标志，而是以在致力武装群众和服务人民中仍然高擎革命火炬为特征”
(38)

 。

关于国家，报告指出，20世纪的经验证明，国家政权持续民主化是一个比夺取政权困难和复杂上千倍的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在20世纪的某个时间，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革命取得震撼世界的成功，而在另一时间这些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发生重大的反革命事件而都成了非社会主义国家。事实是，资本帝国主义分子通过戴上所谓民主的面具，成功掩盖了他们军事法西斯主义的本质；而在另一端，无产者尽管拥有民主的本质，但却不能加强对国家的控制。”
(39)

 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一个党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一个国家可能是民主的或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在另一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就有可能蜕变成反革命性质的。

“一旦某个新民主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后，就认定这个共产党可以一劳永逸地保持无产阶级的本性了，那么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就既没有机会，也不会准备，或者被禁止，与它展开自由的民主的或社会主义的竞争。结果是，由于执政党不想同人民群众中的其他党进行政治竞争，它就逐渐转变成一个拥有特权的机械的官僚主义的党，而它领导的国家也会转变成一个机械的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同样，人民群众也成了形式民主的牺牲品，他们无限的创造力和活力也逐渐消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根据继续革命的原则，强调以活泼的科学的方式组织群众对国家进行控制、监督和干预就变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必须开创一个新局面，以保证在反帝反封建民主国家的宪法框架下，通过组织政治竞争实现共产党的持续无产阶级化和革命化。只有群众拥有创建备选的革命政党和国家领导层并使群众的这一权利制度化，党一旦丧失了革命性，其反革命本质就会被群众有效地检查出来。”
(40)



总览普拉昌达所做的报告全文，其基本逻辑和主要观点是，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介入尼泊尔内战使人民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尼共（毛）及其领导的军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原先在党的二大上确立的战略和策略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新形势，并从根本上保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需要改变过去仅靠武装革命取得政权的观念，需要把和谈作为同敌人作战的另一重要战场。从20世纪社会主义民主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看，实现单一的政党制的国家如苏联和中国已遭遇彻底的失败，因此要真正实现新民主主义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抛弃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做法，根据尼泊尔的社会条件推行多党竞选制，允许各种政治力量自由竞争。认为只有这样的社会，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人民群众才能真正享有民主，并防止党和军队发生脱离群众的蜕变。这些观点可以说是普拉昌达关于“发展21世纪民主”的核心思想，也是2003年5月中央全会的主要精神，表明尼共（毛）的武装革命战略开始发生动摇。

三　关于“发展21世纪民主”的基本构想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果说普拉昌达的政治报告对“发展21世纪民主”的论述尚不直接、明确的话，那么此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的有关内容，则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个问题。2005年4月16日，普拉昌达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南亚总编辑亚历克斯·佩里书面采访时指出：“我们党认真吸取历史教训，特别是20世纪那些伟大革命与反革命的历史教训。经过激烈的争论，我们党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性决议——《发展21世纪民主》。它确保新的国家在人民群众的监督、控制和领导之下。只要是反帝反封建并服务人民的政党就可以自由竞争。”
(41)



2006年2月初，即人民战争10周年前夕，普拉昌达秘密接受了《印度教徒报》的采访。面对记者悉达斯·魏瓦德瑞金的提问，普拉昌达认为，“三年前（指2003年5月中央全会，引者注）我们作出的决定认为，21世纪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发展民主，即是说要对20世纪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以推动我们前进。我们还决定必须参加政治竞争。离开了政治竞争，机械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作风就会产生。没有竞争，我们就不能前进。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决定”
(42)

 。“我们关于多党民主的决定是战略性的理论上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态度”。当然，“我们谈论的是特定宪法框架内的反帝反封建的多党民主”，“武装斗争是必需的，同其他反对君主制的政党的联合也是必需的”。
(43)



2006年4月，普拉昌达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说：“党关于发展21世纪人民民主的决议是在总结20世纪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与此相适应，党认为在反帝反封建的宪法框架内，只有通过多党竞争，让人民有效地控制、监督并干预国家管理，才能遏制反革命，巩固无产阶级的统治。即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只有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巩固起来的无产阶级统治，才能为阶级、政党和国家的最终消亡奠定必要的基础。通过多党竞争不断提高人民政治觉悟的过程，将使社会主义竞争充满活力。当我们越是广泛迅速地组织社会主义竞争，就越是在准备国家消亡的基础。党的这一提议的本质，就是要使无产阶级民主具有活力，防止其机械僵化和流于形式。”
(44)



在其他场合普拉昌达还认为，“根据今天的力量平衡、对整个形势的观察和人民群众的期望以及不要流血，我们相信，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争取人民民主的目标”；“政权模式引入多党竞争不仅仅针对当下新民主主义国家，也针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一切都在防备反革命的特殊宪法框架下，这也是我们提出的多党竞争与一般意义上的多党竞争的重大区别”。
(45)



尼共（毛）领导人巴特拉伊也明确指出，要以竞争性的多党政治制度取代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一党政治制度。他说：“我们分析了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特别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失败的教训。然后我们得出结论，为了使人民纠正一党制的错误成为可能，需要有在宪法框架内的政党之间的竞争。这不是完全开放的制度，而是仅限于反专制反帝国主义政党之间的竞争。因此接受多党政治制度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实现社会主义的努力。当然，我们认为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需要政党间的竞争。”
(46)



根据普拉昌达的报告、著述以及相关谈话，“发展21世纪民主”的核心思想是要搞多党民主制，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而且适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多党民主制相关的话题就是如何对待武装斗争与议会道路。2001年二大及之前，普拉昌达领导的党是坚决主张武装斗争、否定议会道路的。对热衷搞议会斗争的尼共（联合马列）以及党内诸如拉玛派和辛格派等采取了尖锐批判和坚决斗争的立场和态度，认为这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表现。虽然党的对外政策不完全拒绝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也不反对反帝反封建的政党参加议会选举，但这主要是出于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考虑，是一种政治斗争策略的需要。而在二大之后特别是在2003年5月中央全会以后，普拉昌达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认为在坚持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同时，并不应该完全排斥多党竞争和议会道路，而且这不是一种策略，而是战略上的考虑。他说：“过去我们执拗于对人民战争的持久性作机械论与决定论的理解，现在到了该思考如何发展新的革命战略以适应21世纪需要的时候了。”
(47)

 在此背景下，2003年5月的罗尔帕中央全会通过了在宪法框架之下参加多党竞争的决定。

在谈到党为什么要实现这个战略转变时，普拉昌达认为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当今世界政治军事平衡的特殊性。第二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20世纪的经验教训。第三是尼泊尔国内特定的阶级、政治和力量的平衡。把上述三点结合起来，我们作出了我们的决定。”
(48)

 结合普拉昌达的其他论述，他的这段话的大意是说：1．在苏东剧变以后，世界政治军事力量对比失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世界资本主义力量远远大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而且绝大多数共产党组织坚持议会民主道路，只有极少数的共产党仍坚持搞武装斗争。

2．从20世纪的经验教训看，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没有处理好民主与专政的关系，结果都丧失了自己的阵地。然而民主依然是人类文明进步中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尼共（毛）要借鉴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丧失民主的教训，推行适合尼泊尔的新型民主，这就是多党议会竞争制。尽管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取得的政治成果，但尼共（毛）可以接受并利用多党竞争制度，以结束尼泊尔的封建专制制度。

3．从国内的阶级斗争、政治形势和力量对比上看，尼共（毛）领导的革命虽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战争和根据地建设顺利推进，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总体上也有利，然而从军事力量的对比看，皇家军队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实现了装备的现代化，敌我两军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着不利于尼共（毛）的变化。这就给赢得人民战争胜利制造了新的障碍。在人民普遍希望和平的条件下，如果尼共（毛）能很好地利用已取得的革命成果作为筹码，通过政治谈判有可能实现党确立的以多党竞争实现人民民主的目标。

那么如何通过谈判实现多党竞争和人民民主呢？普拉昌达提出了具体的路线图。首先，要实现共和制，即把尼泊尔变成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家。不仅要结束君主独裁，而且还要结束君主制度本身。这是实现和谈和多党竞争民主的基本政治前提。如果君主专制制度依然存在，由国王建立过渡政府并举行选举，尼共（毛）是不会参加的。因为这样的选举仍然是在国王控制下的选举，因此结果不可能是民主的。其次，各派进步政治力量联合成立过渡政府，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之下（或者是联合国，或者是其他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国际仲裁机构，不包括任何驻军），选出制宪会议代表机构，由制宪议会宣布尼泊尔为民主共和国家。这样，尼共（毛）就准备同其他进步政党一起和平竞争，通过议会选举决定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就军队问题，普拉昌达也表示：“由于我们拥有军队，人们仍存有疑虑。他们问在制宪会议代表机构成立以后，我们是否会放弃武装。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准备重组自己的军队，我们还准备建立一支崭新的尼泊尔国家军队。”
(49)

 普拉昌达还认为，党过去参加过议会，在1990年民主运动中与尼共（联合马列）有过合作。长期以来，我们同议会政党保持了良好关系。这也有助于我们党参加多党竞选。

应该说，普拉昌达及尼共（毛）中央的这些决定，在尼共（毛）方面，为重启和谈及最终实现和谈，铺平了思想上政治上的道路。而且，2003年5月以后的武装斗争，尽管不断取得重要成就，但逐渐变成服务和谈、实现和谈的手段，在革命战略中也开始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出现这样的结果固然与美国、印度等国家加大了支持尼泊尔政府的“反恐”力度，皇家军警的战斗力增强这一外部因素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内因，是尼共（毛）自身的问题所致（屈服于外部压力起了催化作用），主要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

首先，体现在对革命目标和革命任务的理解上，尼共（毛）显然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混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尼共（毛）宣称，只要国王下台，制定一部新宪法，确立共和国体，就可以放弃武装同政府和谈。应该说这作为反封建的斗争策略，作为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联合爱国民主力量结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联盟；但要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目标就有问题了，因为反封建虽然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和任务，但决不能把它等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要通向社会主义的。一方面，要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另一方面，还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做必要的准备，无产阶级就必须要掌握国家政权，拥有强大的专政力量。而要做到这些，唯有通过武装革命才能获得。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是这个道理。

放弃武装革命就丢掉了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的根本途径。毛泽东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三个主要的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在这“三大法宝”中，核心是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尼共（毛）的问题显然是把武装斗争混同于统一战线了。以武装斗争这条根本道路去换取统一战线一时的胜利，等于把保障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根本武器给扔掉了。毫无疑问，赶国王下台，建立民主共和国，同武装革命是并行不悖的。前者的实现要以后者为保障，而且后者的任务还不局限在前者。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更具有战略意义。把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两者看成是对等的可以交换的东西，显然是没有搞清两者在革命中的地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是革命问题上的短视行为，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次，尼共（毛）由于不能正确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尤其是不能科学总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混为一谈，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得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彻底失败的结论。同时也不能正确对待中国政府同王室政权的关系。这样的认识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容易在思想认识上产生悲观绝望情绪，从而不能把尼泊尔革命引向彻底，敢于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第三，尼共（毛）同时又错误地认为造成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实行了一党专政的制度，以致党出现脱离群众、蜕化变质等问题。因此要在尼泊尔避免这样的覆辙，就要摒弃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去搞多党竞选制、议会民主制，同尼泊尔其他政党平等协作、和平竞争。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促使党改掉自身的毛病和问题，同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而且认为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要搞这样的多党竞选制。把苏联剧变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归结为一党领导，进而得出只有搞多党制才能避免重蹈覆辙的结论，这既违背历史和事实，也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彻底背离了马列毛主义革命路线。

毫无疑问，在反动势力还很强大，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的特殊条件下，可以从策略上提出多党竞选等民主要求，目的是反独裁反专制，这对于党团结和带领革命民主力量共同完成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是必需的。但不能因此而丢弃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政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目标是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共产党是要最终成为执政党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更是如此。虽然共产党领导并不意味着国内只允许存在共产党这一党，可以根据国情搞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即社会主义多党制，但其他政党是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参政党，而不是可同共产党轮流坐庄的西方在野党。

尼共（毛）领导人显然没有区分这两类多党民主制的区别和实质。他们提出的多党竞选制其实是靠选民投票决定哪个党上台的西方多党制，而且他们还不把多党竞选制看作是一种策略而是战略，这就根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被票决制这一形式上的民主搞糊涂了。在尼共（毛）还不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多党竞选制只能成为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剥夺人民民主的工具（这已为和谈之后的历史充分证明）。即便在共产党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在世界社会主义还处于低潮的历史背景下，也不能指望这种形式上的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2003年5月中央全会是尼共（毛）在思想上政治上开始动摇、战略上发生转向的起点，这一方面在客观上促成了后来的和谈，另一方面也为尼泊尔革命的半途而废的结局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第三节　尼共（毛）宣布战略反攻与贾南德拉发动政变

一　第二次和谈失败后的新攻势

第二次和谈失败后不久，尼共（毛）发动了新一轮军事攻势。9月13日，凯拉利县的解放军在萨吉普尔乡的法尔土德（Faltude）同皇家军队正面交火，用火箭弹等武器伏击了满载皇家军人的三辆大卡车，有41名皇家军人被打死，几十人被打伤，两辆军用卡车被炸飞。而尼共（毛）方面，排长萨迦尔·玛塔（Sagar Matha）牺牲，几名战士受伤。

9月23日，在多蒂县的戈甘帕尼袭击皇家军队，9名军人和1名卡车司机当场毙命。解放军三营的一名指挥员在战斗中牺牲。同日，解放军在该县的科拉巴利的袭击也使皇家军人伤亡惨重。9月29日，萨普塔里县的卡彦布（Kalyanpur）警所遭袭，4死4伤。尼共（毛）有5名战士牺牲。

此外，在劳塔哈特（9月16日）、卡皮瓦斯图（9月19日）、登代尔图拉（9月26日）、乌代普尔（9月27日）等地发生了军事袭击或突袭行动；在加德满都（9月13日）、奇塔万（9月15日）、达丁（9月18日）、马奥塔里（9月20日）、戈尔卡（9月27日）等地发生伏击战或地雷战。

据尼共（毛）统计，结束停火仅一个半月就有超过300名皇家军警被打死，缴获了包括M16、LMG、SLR、303步枪等在内的100件武器以及数万盘弹药。
(50)



另外，尼共（毛）在班克、苏尔凯德、凯拉利、拜德迪、加德满都、比拉德讷格尔、鲜迦等地，有选择地处决了一批皇家刽子手、告密者和罪大恶极者。还发动了一系列有名的破坏活动，如袭击政府首相、4名大臣、皇家顾问委员会主席、前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等，令统治集团胆战心惊。

2003年10月2日至10日，是尼泊尔的德赛节（Dashain，即宰牲节）。10月10日晚德赛节刚过，尼共（毛）军队袭击了班克县库苏姆警察营地，但行动受挫，损失重大。而在10月12日，解放军重拳袭击了当-德瓦库里县巴卢旺警察部队训练营地，打死超过25名警察，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包括14支SLR、1支LMG和5支303步枪等。尽管有10余名战士牺牲，但这次胜利部分地补偿了两天前的失利。

10月15日，解放军在多蒂县甘特什瓦尔的盖拉（Gaira）地雷伏击战中，打死21名皇家军人，俘获6人（经治疗后释放），20多人负伤。缴获10支21弹仓的SLR、3支17弹仓的SMG、1支LMG和8个弹夹、21枚M-36型手榴弹、1000发7.62毫米子弹、500发9毫米子弹、2部手机和7个作战包。
(51)

 10月27日，伏击了戈尔卡昌黎乡的警察突击队，打死指挥官苏亚·库玛·什雷斯塔和4名警察。

11月15日，皇家军队准将萨迦尔·B·潘德和其他3人在马克万布县拜斯（Bhaise）附近被地雷炸死。同日，在巴江县吉拉塔迪的纳克丹达（Nakedanda），打死12名皇家军人，打伤15人，缴获大量先进武器，包括3支SLR、1根LMG枪管和8个弹仓、1根GPMG枪管、20个双筒望远镜和其他军用物资，解放军仅有一名战士牺牲。11月16日，4名皇家军人在伊拉姆市芒格拜尔被打死。11月18日，11名武装警察在莫让县喀尼珀卡利被炸死，4人被炸伤。

12月1日，在凯拉利县潘道恩的库米迪（Khumidi），解放军同由皇家军队、武装警察、公安民警组成的联合司令部展开了较长时间的激烈交火，15名皇家军人被打死，35人被打伤，缴获4支SLR枪支及5000发子弹和20只弹夹、1支M16步枪、10只GPMG弹夹、4支303步枪、1支马格南步枪、1套通信设备以及一堆不同型号的弹药和军用物资。解放军方面也有一名营长、两名连长和4名战士阵亡。

12月4日，4名皇家军人在莫让县的艾特巴-拉米特被伏击身亡。12月13日，罗尔帕县帕查旺（Pachhawang）联合司令部遇袭，10余名皇家军人被打死，解放军方面也有包括营政委韦维克同志在内的4名战士牺牲。12月14日，行使在位于马奥塔里县杰尔什沃—巴迪巴斯（Jaleshwor-Bardibas）高速公路上的一辆皇家军车被地雷炸飞，14名军警人员包括一名警方巡查官和多名下级军官被炸死。12月17日和18日，在迦毗罗瓦斯堵县的丹科拉和希瓦加瑞两处驻地的皇家军人遭遇地雷袭击，随后同解放军发生正面交火。在希瓦加瑞战斗中，皇家军队虽有重型装甲保护，但仍有10名军人被打死。

进入2004年，尼共（毛）继续保持军事攻势。1月2日，在赫陶达—纳拉扬格尔（Hetauda-Narayangarh）高速公路靠近马纳哈里地区实施伏击，4名皇家军人被打死。1月3日，在纳拉扬格尔—穆格林（Narayangarh-Mughling）高速公路靠近奇特旺县迦比尔（Jalbire）路段展开激战，25名皇家新兵被击毙，解放军的一名营级指挥官萨利姆牺牲。1月5日，在科唐县的马胡尔（Mahure）森林发生遭遇战，6名皇家雇佣兵被打死，活捉了该县不少高级官员（随后被释放），缴获数件武器。1月1618日，在莫让县的拉米特打死皇家雇佣兵20余人，打伤数人。1月18日，在丹加希—登代尔图拉高速公路登代尔图拉县境内，同皇家军队展开较大规模的正面交战，打死13名皇家军人，打伤7人，俘虏5人，缴获4支M-16步枪和多个弹夹、2挺机枪（GPMG）和多发子弹、一篮子迫击炮零件及几颗M36手榴弹。在加雷帕蓝恰克（1月21日）、塔纳胡（1月22日）、勒利德布尔（2月9日）等地也发生了零星的袭击行动。

2月1517日，在卡里科特县的科特瓦达，解放军同皇家军队展开较大规模的遭遇战。经过48小时激战，皇家军队开始撤退。至少有3名皇家军人被打死，数十人受伤，两架直升机严重被毁。战斗致使国王原定2月17日前往该县首府视察的计划被取消。一名解放军战士牺牲。2月21日，在科唐县的艾斯卢卡拉又发生一场持续14个小时的较大规模战斗，皇家军人12死20余伤，有6名解放军战士牺牲。2月22日，在当-德瓦库里县高莱希至拉马希公路沿线的联合司令部遭到炸弹袭击，2名皇家军人和1名警察被炸死，18人被炸伤。2月24日，在当-德瓦库里县马索库拉的拉斯米布尔（Laxmipur）以及迦毗罗瓦斯堵县的苏拉科拉，解放军伏击了皇家军队，打死10多人，打伤2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进入3月份，尼共（毛）的攻势未减。3月2日，袭击博杰布尔县首府，夺取了电话中转站营地，击毙安保人员30多人，打伤20多人，缴获INSAS、SLR和AK-47步枪等全部武器。3月20日，发起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解放军出动西部师4个旅2600名战士以及地方武装共4500人，攻击苗地县首府贝尼。不仅攻克了戒备森严的皇家军队及联合司令部的军营和武器库，而且占领了县警察局和县监狱，摧毁了县政府办公大楼。战斗持续了12个小时，150多名皇家雇佣兵被打死。解放军缴获了250件武器，包括16支INSAS、39支SLR、23支SMG、3支LMG、1支Mor、11支猎枪、32支中国造手枪、几件火箭发射器等。7名解放军战士牺牲。西部师指挥员帕桑认为此战的目的是“要在战术上从运动战提升到阵地战，因此需要展示我们有实施大规模作战的能力”
(52)

 。

较小规模的袭击行动全国发生了数百起。如4月3日袭击达努萨县雅杜库瓦（Yadukuwa）警所，打死警察9人，打伤20人，缴获24支步枪等40多件武器。4月6日袭击伊拉姆市帕舒帕蒂讷格尔（Pashupatinagar）地方警室，打死4人，俘虏64人，缴获33支303步枪、6支左轮手枪、5支中国造手枪、2支猎枪以及2000多万卢比现金。5月9日进攻多尔卡县卡布克乡的迈纳珀卡哈里，7名皇家军人和1名警察毙命。5月19日在多蒂县的甘蒂绍尔打死18名皇家军队新兵。6月19日在当-德瓦库里县戈巴蒂哈乡的兰吉森格-奇萨潘尼，14名皇家军警遭遇伏击身亡，在随后展开的遭遇战中又有4名皇家军警负伤。7月5日12名警察在帕萨县帕达姆（Padam）公路距比尔根杰以西10公里的巴华瓦-巴塔遭伏击身亡。同日又有11名皇家军人和1名警察在萨利亚纳县卡里马蒂-卡尔奇地区的甘嘎特-多比嘎特遭遇伏击身亡，数名解放军战士牺牲。

第二次和谈失败以后，经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斗，尼共（毛）的武装力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的跃升。到2003年，人民解放军已拥有2个师、7个旅、19个营
(53)

 ，60％的兵力部署在尼泊尔中西部控制区，10％的兵力部署在远西部控制区，10％的兵力则部署在戈尔卡县，其余20％的兵力部署在加德满都河谷及以东地区。使用的武器主要有：AK-47步枪、英萨斯（INSAS）步枪、303步枪、自动步枪、短程步枪、轻机枪、手枪、冲锋枪以及2英寸迫击炮、手榴弹、炸弹、雷管等，其中近85％的武器装备是从皇家陆军、武警和警察手中抢夺来的。
(54)



到2004年8月，人民解放军拓展到3个师（东部师、中部师和西部师），若加上10000多名民兵等地方武装，总兵力达到三四万人
(55)

 。据2003年初尼泊尔政府估计，尼共（毛）有正规军5500人、民兵8000人，还有各类干部4500人、33000名坚定追随者和20万同情者。到2004年7月，尼共（毛）已在21个县建立了人民政府，影响的地区达到32个县，其中影响最严重的（A级）县有6个：罗尔帕、鲁孔、贾贾科特、萨利亚纳、皮乌坦和卡里科特；较严重的（B级）有9个：多尔帕、拉梅查普、辛杜利、加雷帕蓝恰克、新杜巴尔恰克、戈尔卡、德瓦库里、苏尔凯德和阿恰姆；影响较轻的有17个（C级）。
(56)



2004年初，尼共（毛）还在解放区的一些民族聚居区成立了自治区人民政府。1月9日，玛嘉罗特（Magarat）自治区人民政府宣布成立，桑托斯·布陀·玛嘉任政府主席。1月16日，塔芒（Tamang）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赫特·巴哈杜尔·塔芒当选主席。1月19日，佩里—格尔纳利（Bheri-Karnali）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克哈德卡·比哈迪尔·B.K任负责人。1月24日，马迪西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马垂卡·普拉萨德·雅达夫任主席。1月29日，塞蒂—马哈卡利（Sati-Mahakali）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塔鲁万（Tharuwan）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拉姆·乍兰·乔杜里和莱克哈杰·巴塔担任主席。此外，在1月30日、2月1日，成立了塔姆万（Tamuwan）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吉拉特（Kirat）自治区人民政府，戴夫·古隆和戈帕尔·昆布担任主席。

成立自治区政府的目的是让聚居在这些地方的民族拥有充分的自治自决的权利。自治区政府也由各民族、各阶级和各界群众选出的代表组成。为了协调对全国农村根据地人民政权的管理，联合革命人民委员会（URPC）还发布了《人民权力管理指南（2004）》。内容包括对自治区和地方团体的管理、一般性管理、公共安全、土地革命、森林管理、工业商业和财政、人民合作社、基础设施发展、公共卫生、公共教育、人民文化和社会福利等。还制定了《公共法律法规》，用以规范和保障人民民主的新民主主义政权。

2004年初，尼共（毛）迅速而大量地创建自治区人民政府，除了要进一步巩固解放区的根据地政权外，还有其政治含义和目的。当时尼共（毛）把全国划分为9个自治区，6个是以民族命名，3个以地方命名。除上述成立的8个自治区外，还有一个有待成立的自治区，即加德满都河谷地区。这是要在政治上表明，全国绝大部分地方的政权已被尼共（毛）掌握，目前只剩下了加德满都河谷这个最后堡垒；是要表明全国范围战略大反攻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

二　宣布战略反攻及其第一阶段得失（2004年8月2005年9月）

2004年8月底，尼共（毛）在罗尔帕县潘迪邦召开了为期10天的中央全会，明确宣布人民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普拉昌达作了题为《在战略反攻阶段前进，将革命转变进程推向新高度》的主题报告。会议还通过了《成功实施第一阶段战略反攻计划，准备坚决反击外来干涉》决议。巴特拉伊认为尼共（毛）中央作出战略反攻决定，原因是“到中央召开潘迪邦全会时止，通过组建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类人民战线，我们已成功地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农村地区的大部分警察哨所已被拔除，我们的军事组织还逐渐得到扩大，并开始实施阵地战。这是人民战争在最后阶段的战术。我们因此认为该是人民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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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次中央全会结束以后，尼共（毛）在党、军队、统一战线以及各个部门召开了各种会议、群众集会与集训活动，以便让全党、各级政府、各界群众对中央做出的决定形成统一认识。此后在必要的准备工作完成以后，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随即按计划展开。根据部署，战略反攻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消灭部署在特莱地区和公路沿线的军警武装。反攻的方式，在前期以分散反攻为主，实施运动战和阵地战；在后期以集中反攻为主，主要采取阵地战。承担作战任务的是解放军东部军区、中部军区和西部军区分别领导的东部师、中部师与西部师。

11月16日，中部师伏击了驻扎在达丁县普利特维公路沿线距加德满都不远的克里什纳布希尔（Krishnabhir）皇家军队，打响了战略反攻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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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战斗取得历史性的胜利，毙敌7人，打伤5人，缴获10多件武器和一些后勤物资。同日，解放军还成功袭击了达努莎县马亨德讷格尔（Mahendranagar）警所。第二天又突袭了一支皇家军队，打死8人，缴获其全部武器。11月20日，西部师在凯拉利县潘道恩（Pandaun）森林同皇家军队的巡逻营展开正面交火，毙敌19人，伤20余人，缴获6支M-16步枪，有10名解放军战士捐躯。

12月15日，中部师在阿迦堪奇县马苏拉丹达同皇家军队展开激烈交战，22名皇家军人当场毙命，后又有10余人被打死，20多人重伤，缴获30多件先进武器。12月18日，位于加德满都东北部的杉库（Sankhu）地方警室遇袭，4死6伤，所有武器被缴获。12月19日，马克万布县赫陶达（Hetauda）地方警室遇袭，所有武器被缴获，1名警察负伤。同日，解放军在多尔卡县卡里敦格同皇家军队发生遭遇战，9名皇家军人被打死，10余人受伤，有3名解放军战士牺牲。12月22日，解放军在凯拉利至巴迪亚边境的奇沙帕尼（Chishapani）大桥同皇家军队展开大规模正面交火，打死15名皇家军人，缴获30多件先进武器。

2005年初，解放军反攻势头不减。1月1日，在丹库塔市绍蒂科拉伏击皇家军队，致敌20死12伤，武器尽数被缴获。1月19日，在伊拉姆市普瓦-科拉伏击并抗击皇家军队，毙敌21人。1月24日，袭击萨拉希县哈里普尔（Haripur）地方警室。1月26日，在帕巴特县博卡拉至巴隆县公路沿线的巴珀科拉（Bhaplekhola）伏击皇家军人，致敌6死6伤，1名少校被打死，缴敌全部武器。1月29日，在堪钱布尔县苏克拉潘塔同皇家军队发生大规模遭遇战。1月30日，在达努萨县奇萨潘尼同敌联合司令部正面交火。

进入2月份，皇家军队遵照国王指令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对此，尼共（毛）采取了反击措施。2月13日，即人民战争9周年纪念日，解放军在莫让县的姜特同皇家军警部队展开激战。2月20日，再度袭击达努萨县马亨德讷格尔地方警室。2月22日，伏击悉达多（Siddhartha）公路在久姆萨的联合司令部。

从3月份开始，解放军开始以集中反攻和阵地战为主。其间既有成功的战例，也有失败的教训。3月31日，在奥卡登加县奇普-班吉昂同皇家军队爆发遭遇战。4月7日，袭击鲁孔县政府军在卡拉（Khara）的军营，但此次行动失败。4月9日，击退皇家军队并占领多尔卡县首府查里科特。

为挽回卡拉行动失利的影响，5月9日，东部师袭击了希里巴县班迪普尔皇家军队营地，但行动受敌防守严密、平原地形、时间仓促等因素影响，没有大量杀伤敌人和夺取武器，然而在5月10日、11日在加雷帕蓝恰克县的纳克和迦迪查普的行动中消灭了22名皇家军人。6月22日，解放军在博杰布尔县潘达尔（Pandhare）同皇家军队正面交锋，歼敌8人。同月25日，又在阿迦堪奇县坎达哈消灭敌19名新兵。

8月7日，西部师吸取卡拉等战斗失利的教训，袭击了卡里科特县皮利（Pili）皇家军营，全歼守敌，此战打死17名皇家军人和64名警察，活捉64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这是战略反攻以来取得最大规模的胜利。尼共（毛）中央高度评价此次战役是战略反攻在第一阶段集中反攻行动的光辉典范。西部师充分展示了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和革命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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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军事行动外，尼共（毛）还发动了武装破坏、解救被捕人员等行动，如2004年10月30日对木古县首府甘古迪大量实施破坏行动，2005年2月9日在凯拉利县丹加迪成功劫狱，解救了130名革命者。在尼泊尔根杰和布特瓦尔等城市也展开了类似行动。此外，尼共（毛）还在全国发动了难以计数的或大或小的游击行动，以及一系列波及全国的关闭运动和罢工运动等。

有多名党的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在战略反攻阶段被捕或牺牲。2004年3月26日，政治局常委、东部军区总指挥莫汉·维迪亚在西里古里被印度警方逮捕。5月13日，中央委员、马甘申第一旅旅长奈普·巴哈杜尔在一场意外事件中遇难。9月5日，中央委员、贝唐第五旅政委谢尔曼·库瓦（比沙尔同志），中央委员、莫汉·钱德拉·高汤姆（库马尔同志）在希里巴县赶往前线途中遇害。中部军区优秀指挥员拉坎（Lakhan）、吉瓦尔（Jwar）、贾纳克（Janak）等同志也在战斗中不幸牺牲。11月20日，尼共（毛）在中部根据地建造长达91公里的“烈士路”，以纪念那些为革命献身的烈士们。

2005年9月，尼共（毛）中央召开全会。这次会议系统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宣布战略反攻第一阶段任务基本完成，并对持续一年来的战略反攻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估。会议认为，战略反攻初始阶段的分散反攻计划得到强有力执行，分散反攻的袭击行动也取得超出预期的成果。仅仅几个月，特莱地区及公路沿线的皇家军警部队大部分被赶跑。东部师、中部师和西部师的运动战、阵地战水平也得到新的提升。总体看，初始阶段的分散反攻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胜利的。

然而在进入以阵地战为主的集中反攻阶段时却遭遇意外的挫折甚至失败。在进入集中反攻的准备阶段，曾在特莱平原屡立战功的西部军区某分遣队在鲜迦县甘勒什普尔乡遭遇不测，指挥员吉特（Jeet）等30多名战士牺牲。这是解放军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败。尼共（毛）中央认为，缺乏正确的情报、地形对己不利、对战场形势缺乏正确判断以及遭遇强敌反包围，是造成这次行动失利的主要原因，认为此次事件给党和军队留下深刻教训，表明在战争新阶段只有采取新战略才能击败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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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曾在克里什纳布希尔令敌人胆寒的某分遣队，因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和准确的敌情侦查，在蓝琼县的波普斯塔也遭遇甘勒什普尔的命运。受这两次军事失利的影响，在4月7日又出现袭击卡拉军营失败的事件。袭击卡拉军营的计划，是尼共（毛）中央鉴于敌人加强防御特别是加强对主要县城的防御，认为有必要抽掉西部军区和中部军区部队，联合采取较大规模的集中军事行动。行动失利的主要原因是指挥员对阵地战的理解以及对作战计划的执行缺乏必要的统一认识。不准确的战场情报、指挥员之间缺乏足够沟通和必胜信心以及敌人可能事先刺探到了行动计划，是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在几乎就要取胜的当口，习惯分散作战的指战员缺乏坚忍意志和敢于取胜的决心，导致放弃阵地，以致全线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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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又陆续出现一些失败的战例。70多名指战员包括优秀指挥员巴桑塔（Basanta）同志牺牲。这些事件的发生，使不少军队和党内高层领导人对以阵地战为主的战略反攻决策的正确性开始产生怀疑。

全会在具体分析战略反攻以来一系列军事行动失利的主客观因素的基础上，认为包括卡拉之战失利的主要原因来自党内，而不是军队，认为中央内部对人民战争进入新阶段存有不同认识和分歧，使中央确立的战略战术不能在每次战役中得到正确而有力的执行，是导致战事失利的根本原因。鉴于党内问题的严重性，全会提出了整党的要求，认为有必要加强党的纪律，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坚决克服宗派主义等不良倾向。

会议还对战略反攻第一阶段的军事工作和战场形势进行了总的评价。认为尽管有缺点、错误和失败，但战略反攻第一阶段计划的执行基本取得胜利，肯定并坚信中央作出以阵地战为主的集中反攻战略是正确的。军队的士气并没有因为个别战斗失利而受到大的影响。希里巴县班迪普尔之战尽管没有取得大的成果，但行动避免了卡拉袭击失利的教训，充分展示了东部师作战审慎、勇猛和敢于牺牲的精神，而皮利歼灭战的巨大成功则为中央制定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三　贾南德拉政变与“七党联盟”形成

自2003年6月塔帕出任首相以后，尼共（毛）不仅加大了军事攻势，而且还组织了一系列罢工、游行、示威等群众运动。同年12月9日，全尼民族自由学生联盟（革命派）（ANNFSU-R）成功组织了“东尼泊尔关闭”行动，要求释放被皇家军队逮捕的该组织领导人。东部地区所有大中小学校停学一天。12月15日，马迪西民族解放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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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召发动“马迪西关闭行动”，主张民族自决和自治权利。

2004年1月和2月，尼共（毛）地区局及其所属团体还组织了许多县一级乃至地区一级的关闭运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2月25日～29日由全尼民族自由学生联盟（革命派）发起的全国总罢工，原定5天，后缩减为两天。3月8日，全尼泊尔妇女协会（革命派）（ANWA-R）号召于当天实行全国总罢工，提出女儿平等享有继承父母财产权利以及男女社会地位平等等要求。

不仅如此，从2004年4月1日起，尼泊尔的议会党团也组织了一系列反对国王的游行示威活动。数万名主要由政界人士和学生组成的示威者在主要政党领袖的号召下走上街头，要求恢复2002年5月被解散的议会，成立由原议会各政党代表参加的多党联合政府。示威者还要求塔帕政府下台，表示只有塔帕辞职才会同国王会谈。示威者多次同警察发生冲突，造成150多人受伤。除加德满都外，尼泊尔其他地方也出现了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

面对来自尼共（毛）、议会党团以及广大民众的强大压力，任职不到一年的塔帕被迫在2004年5月7日宣布辞职。6月2日，贾南德拉重新启用谢尔·巴哈杜尔·德乌帕为新一届政府首相，授权他在近日内组建一个多党联合政府，并在一年之内组织举行议会选举。然而，德乌帕仅履职8个月便被迫再度下野。

2005年2月1日上午，贾南德拉通过国家电视台突然宣布解散德乌帕政府。他说：“我决定解散政府，是因为它没有为4月份举行议会选举作好必要安排。政府也没有能够使国家恢复和平，反而使国家陷入危机。”贾南德拉还说：“新政府将在我的领导下组成，这将在未来3年恢复和平和高效的民主。”贾南德拉还表示，为了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今后将赋予国家安全部队更多的权力。当晚，贾南德拉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宵禁，暂停1990年宪法赋予公民的多项权利，如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平集会、隐私权和人身自由权等，甚至还规定“谁敢上街游行，格杀勿论”。

据报道，当天就有1000多人被捕或软禁，包括首相德乌帕、政府要员、主要党派领导人以及有异见的媒体记者、知识分子和社会知名人士等。装有机关枪的装甲车也出现在首都街头，执行巡逻任务。加德满都市内和对外的电话手机网络也被切断。报纸、电台、电视等所有媒体遭到政府监控。首都国际机场突然关闭，不少航班不得不返航。

第二天，贾南德拉公布了由他的支持者组成的10个内阁成员名单。新任外交部部长甚至说，毛主义者叛乱一日不清除，就不会有新的选举，预计三年后才会重新实行多党民主政治。而皇家军队也立即响应国王的号召，加强对尼共（毛）解放区的军事部署。

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2月14日，贾南德拉任命吐尔西·吉里贾和基尔提·尼迪·比斯塔为内阁会议副主席。吉里贾同时还兼任司法和议会事务、水资源、土地和运输管理、森林和土壤保护及科技大臣。比斯塔同时兼任工商业和供应、农业和合作社、人口和环境、自然环境规划和建设及卫生大臣。吉里贾和比斯塔都曾在前国王马亨德拉执政期担任过首相，是潘查亚特专制制度的坚定支持者。贾南德拉启用此二人是要表明企图恢复并回归潘查亚特时代。

为了赚取民意，笼络人心，新内阁施行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打击异己的反腐败。4月27日，前首相德乌帕在加德满都的住所被警方逮捕。7月26日，德乌帕因腐败被尼皇家反腐败委员会判处两年监禁，并被处9000万卢比（约合128万美元）罚款。

贾南德拉再次解散德乌帕政府及其“亲政”行径，遭到尼共（毛）、议会政党以及尼泊尔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浪潮。就在当天，尼共（毛）呼吁从即日起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总罢工，还决定在军事上实施大规模的集中反攻策略。议会中各主要政党也纷纷表达对国王违宪和独裁行为的愤慨，许多社会团体和普通民众也纷纷走上街头，美国、印度、英国等国家也开始对贾南德拉“亲政”表示不满。而贾南德拉挑起新的军事进攻激起尼共（毛）的反击，造成国内局势骤然紧张，更进一步地激起了各党派和普通民众对国王的愤怒，贾南德拉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

国王的倒行逆施，加剧了它同议会主要党派的矛盾，这也直接促成了“七党联盟”的形成。2005年5月，尼泊尔议会里的七个主要政党，包括尼泊尔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尼泊尔大会党（民主派）、尼泊尔人民阵线（PFN）、尼泊尔亲善党（Anandi Devi）、尼泊尔工农党以及尼泊尔联合左翼阵线（ULFN），决定结成政治联盟，共同反对国王的独裁与专制。“七党联盟”内部还达成六点共识，包括恢复3年前被国王解散的议会、严格遵守1990年宪法、实行多党民主制以及举行制宪议会选举等。

尼共（毛）也主动联系尼泊尔的主要政党，迅即派遣巴特拉伊前往印度，联络在此躲避贾南德拉迫害的尼泊尔政党领导人。巴特拉伊在新德里会见了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部分领导人，还安排了普拉昌达同大会党领导人柯伊拉腊的再次会晤。在时隔3年后的再次会见中，普拉昌达要求柯伊拉腊同尼共（毛）结成联盟，双方为建立一个共和国家采取联合行动。普拉昌达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击败国王的专制势力。柯伊拉腊没有明确答复，他只是说“我们将慢慢朝那个方向努力”
(63)

 。

尽管如此，为表达诚意，尼共（毛）在2005年9月17日宣布单方面停火3个月，以便为同“七党联盟”的会谈创造条件。普拉昌达说：“停火目的是在国内外造成一种有利于找到一种政治出路的条件，通过加强对他们的策略宣传，推动‘七党联盟’共同对敌，动员国内社会各个层面的斗争，加强对旧政权的政治压力，尊重广大人民的意愿和感受来巩固同人民的联系。”
(64)




 第四节　2005年9月春邦中央全会与第三次和谈的实现

一　2005年9月尼共（毛）中央全会

2005年9月底10月初，尼共（毛）在鲁孔县春邦乡召开中央全会。这次会议分析并总结了国内外与党内外形势，通过并公布了《中央委员会关于政治和组织决定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宣称党目前正处在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十字路口，认为“只有客观评价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历史经验以及目前国内外阶级力量对比，据此确立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党才能够应对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
(65)

 。将这份《决议》同2001年二大报告及2003年5月中央全会报告进行比较，不难得出以下几点显著的变化。

第一，突出强调美帝国主义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声称在全球化时代马列毛主义关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战略已经过时。

《决议》在第一部分“关于世界形势、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认为，尽管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本质一直没有改变，但其表现形式却随其发展而有变化。在当今时代，帝国主义通过自身主导的单极的全球化，对人民大众进行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军事上的剥削和压迫。这种全球化，“它对世界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二战前后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冷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竞争让位给当今美帝国主义的单级霸权”
(66)

 。

美帝国主义主导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二战”后确立的国际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处理国际问题的方式、规则以及全球治理结构都被削弱了。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奉行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大棒政策，在全球范围推行所谓“反恐”战略。这种全球化还给全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全球范围内穷国与富国之间、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两极分化前所未有地扩大了，落后国家人民的生活、教育、医疗、福利等境况普遍恶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帝国主义为实现其领导世界的霸权企图，大搞对外扩张的军事战略。目前美国在海外的驻军遍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虽然美国侵犯别国主权、别国人民尊严和利益的霸道行径使得世界范围的抵制和反抗成为必需和可能，但这也表明“在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任何一场民主的或社会主义的运动，如果不成为世界人民反帝阵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67)

 。当今世界的客观形势尽管表明彻底消灭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建立世界社会主义的新秩序的物质条件已经成熟，但由于20世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波浪潮已经结束，而新的浪潮才刚刚跃出地平线，同时在这样的转折期，无产阶级革命正面临发展新的思想的挑战，显然，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条件还不成熟。这就改变了尼共（毛）之前设想的取得尼泊尔、印度等国革命胜利，建立一个南亚苏维埃联邦，以此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构想。

《决议》还提出，“关注21世纪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认真对待如下事实：列宁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以及基于这个分析而形成的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许多概念已经过时了。‘二战’结束后有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以及列宁关于战争将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延续、世界将被分割和再分割为一个个具体区域的分析，关于冷战结束后毛泽东对三个世界的形势的分析尽管有其战术上的意义，但这些分析目前已经不能成立了。美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态势，已经使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分析过时了，这如同在列宁时代帝国主义的发展已经使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以及据此确立的战略——革命将首先在欧洲几个发达国家同时发生——过时了一样。这是在21世纪发展马列毛主义并决定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主要问题。如果不集中思考这些问题，目前的世界革命将面临挑战”
(68)

 。因此，发展马列毛主义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项主要任务。即便以坚定地捍卫马列毛主义基本原则为己任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RIM），也需要发展出新的理论才能应对21世纪的挑战。鉴于尼共（毛）已成功领导10年人民战争，因此有更大的责任肩负起发展新的理论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

第二，决定把党的斗争战略重心转向实现多党制民主共和国，认为这是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内战问题的前瞻性战略。

《决议》在第二部分“国内形势和党的策略评价”中谈了六个方面问题，认为自2001年王室血案特别是自2005年2月1日贾南德拉发动政变以来，尼泊尔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王室血案就其本质而言，是国内封建顽固势力适应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成功联合国外反动势力合谋串通、联合作乱的结果。对于以国王为首的王室势力联合境外帝国主义扼杀包括议会党团在内的国内民主势力，尼共（毛）早就觉察到了并及时告知了议会党派和社会民众，呼吁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国内外反动势力。然而，议会党派受自身所代表的阶级的局限，以及由此决定的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等因素的影响，对尼共（毛）的建议和主张并未理会，直到4年后贾南德拉发动政变，局势才有了根本变化。《决议》认为，鉴于目前王室打压议会党团，尼共（毛）同议会主要政党结盟的“环境和可能性大大增强了”，“党正开动脑筋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69)

 。

《决议》还阐述了尼共（毛）联合议会党团共同反对国王的斗争策略，认为党在二大上确立的策略是召集所有政党开会、组建临时政府以及选举产生制宪议会，在王室血案后则调整为组建临时政府、选举产生制宪议会以及建立共和国。调整后的策略重点是强调选举产生制宪议会和成立共和国。《决议》指出：在同议会主要政党进一步商谈后，“关于共和国的口号，既不是指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不是指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共和国，而是就其事实和本质而言的多党制共和国”
(70)

 。具体地说，是在实行多党竞争的制度下，依靠选举产生的制宪议会，解决有关阶级、民族、区域和性别歧视的问题，从而使国家结构发生广泛性的变化，这样的共和国就是民主共和国。因此，党在当前阶段确立的口号是“临时政府”、“选举制宪议会”和“民主共和国”。《决议》还认为，这是党在综合考虑国内外敌我力量对比后作出的正确结论，也是政治解决内战问题富有远见的重大决策。为此要注意两种倾向：“那种认为‘选举制宪议会’和‘民主共和国’只是永远不会付诸实施的政治和外交策略，或者认为这些口号只是永远不会改变（比如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战略，都是错误的。”
(71)



《决议》认为，多党制民主共和国是朝向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还存在反动阶级及其政党将共和国拉向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可能，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努力把共和国引向新民主主义。至于这个过渡期需要经历多长时间，目前还不好确定，要取决于国内外形势和政权力量的对比。“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党只有坚定积极负责任地推动解决组建临时政府、选举产生制宪议会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实现国家政权的广泛重组，联合所有反专制的共和力量，才能在这场运动中取得领导权。当君主专制的旧政权倒塌以后，这些口号就能发挥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内战问题的前瞻性作用。因为它们准确地表达了人民期盼改变现状和实现和平的愿望，因为它们开启了和平解决内战之门，也起到了准备总起义的积极作用。因此，全党必须积极地行动起来，推动这场运动达到预期的结果。”
(72)



鉴于国内民主派担心尼共（毛）拥有军队可能使和平解决内战问题成为空话，《决议》明确表示：“我们党以对人民和民主高度负责的精神一再声明，根据在联合国或任何一个可信赖的国际组织的监督下选举产生的制宪议会的决定重组军队。事实是清楚的，人民军队不是阻挠和平和民主的障碍，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党在近期作出停火决定，敏锐地回应了人民期盼和平和政治解决问题的愿望，就更加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73)

 《决议》认为，党不奢望在结束专制制度后能轻易通过制宪议会实现共和国的目标，只要不断推进人民战争，击垮皇家军队这一封建政权的支柱，只要党不断发展自己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不断增强人民政权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确立的目标。根据对现实情况的把握，“我们党决心完成政治解决内战问题以满足人民期待和平的真实愿望的历史使命”
(74)

 。人民战争的发展已经使这一可能性增强了。全党全军要为此团结起来，努力将人民战争提升到新高度。

第三，在重视联合议会主要政党的同时，也强调要做好军事工作和军事斗争的两手准备。

春邦会议还制定了战略反攻第二阶段的目标和任务。认为在政治方面，党除了继续密切联系群众反抗封建独裁政权以外，还要特别注意加强同议会主要政党的联系和交流；在军事方面，鉴于封建专制势力冒险将军事专政凌驾于人民要民主求和平的愿望之上，因此决定采取“踩住敌人后背，打击敌人头部”的新方针。“打击敌人头部”是指袭击敌人的政治和政权中心加德满都，“踩住敌人后背”是指控制通向首都的交通要道。
(75)



为实现这个新战略，尼共（毛）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东部军队开始向西集结，而西部军队则调向东部，目标指向都是加德满都及其周边区域，同时还决定把人民解放军原有的3个师扩编为7个师。
(76)

 认为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皇家军队已有6个师，出于军力对等以应对敌人进攻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人民群众踊跃参军，积极支持人民战争事业。另外党也需要为赢得全国总决战的胜利做好准备。
(77)



2005年9月召开的春邦中央全会，一方面奠定了尼共（毛）决心同议会主要政党结盟共同反抗贾南德拉政权的思想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也做好了应对皇家军队挑起事端破坏和谈的军事准备，而军事斗争的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内战问题创造有利的条件。

二　“十二点谅解”与尼共（毛）发动新攻势

9月中央全会决定同“七党联盟”加强合作以后，尼共（毛）随即再度派领导人巴特拉伊和克利须那·巴哈杜尔·马哈拉等人前往印度，一方面同印度政党的领导人会谈，争取印度官方的支持，另一方面加强同“七党联盟”的接触和谈判。此时的“七党联盟”也改变了先前的态度，积极行动起来。就在尼共（毛）中央全会结束后不久，尼共（联合马列）中央常委巴姆·德夫·高塔姆就跑到罗尔帕会见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双方签订了六点协议，同意为建立共和国而共同努力。

同年10月，“七党联盟”委派大会党领导人吉·普·柯伊拉腊、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马达夫·库马尔·尼帕尔到印度同尼共（毛）领导人会谈，就有关问题寻求共识。经过多次会晤，尼共（毛）同意支持“七党联盟”发动反贾南德拉的民主运动，而“七党联盟”也同意支持尼共（毛）单方面宣布停火的决定。11月，大会党领导人吉·普·柯伊拉腊、大会党（民主派）领导人戈帕尔·曼·什雷斯塔、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巴姆·德夫·高塔姆、马达夫·库马尔·尼帕尔和卡德加·普拉萨德·奥利访问印度，同印度方面商谈同尼共（毛）和谈事宜，得到印度官方首肯，后者答应为双方会谈提供场地。

印度此时接受“七党联盟”请求，促成和谈事宜，主要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印度知道一个和平、稳定的尼泊尔最符合印度的利益。“七党联盟”是尼泊尔议会中的主要政党，总体上奉行对印友好的政策，最主要的政党大会党更是如此。贾南德拉反民主的行径也遭到印度主流政治势力和舆论的强烈反对，虽然印度政府表面上公开支持贾南德拉政权，但私底下也在盘算着如何另辟蹊径，结束尼泊尔的混乱局势。因此印度暗中同“七党联盟”保持联系并寄予期望。此时的尼共（毛）改变以往敌视印度的政策，原因是认为篡权后的贾南德拉是尼共（毛）的头号敌人，是阻碍实现党的革命目标和任务的最大障碍。党的领导人巴特拉伊更是竭力主张缓和同印度的关系。正是在巴特拉伊等人的斡旋下，尼共（毛）同“七党联盟”走到了谈判桌前。

经过多次接触和商谈，2005年11月17日，尼共（毛）同“七党联盟”在印度新德里开会，于22日达成了十二点谅解（12-point Understanding）。这是“七党联盟”成立半年来同尼共（毛）达成的首个协议。协议的中心思想是双方一致同意结束王政，停止内战，选举产生制宪议会并制定新宪法，把尼泊尔建成一个多党议会制民主国家。十二点谅解在开篇写道：“尼泊尔的君主专制制度同人民民主之间的斗争现在达到了一个新的非常严重的转折点。通过政治途径的长远之计，解决十年来的武装冲突从而实现和平，已成为今日之必需。”
(78)



协议内容主要包括：1．一致同意结束君主专制统治，实行彻底的民主，为尼泊尔实现长期和平稳定创造适宜的政治环境；2．一致同意恢复被解散的议会，组建有各党派参加的政府，选举产生制宪议会；3．双方主张通过对话和国际调停结束武装冲突；4．双方承诺通过多党竞争制度，保障公民的自由、人权、法治权利，实现民主原则和价值。5．尼共（毛）承诺允许内战期间背井离乡的民主党派激进分子返回先前的住所并自由生活，将没收的土地、房屋及财产归还给他们，保证他们的活动不再受到限制或打扰；6．尼共（毛）对过去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并承诺今后不再重犯；7．“七党联盟”自查自纠过去在议会及政府期间的错误，并承诺不再重犯；8．在推动和平的进程中，充分尊重人权的准则、价值以及新闻自由；9．一致谴责即将举行的地方选举，呼吁民众抵制由国王操纵的选举；10．双方承诺保障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保持同世界各国尤其是同印度和中国的友好关系；11．呼吁全社会、各团体、各党派、各界群众、媒体以及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在双方达成谅解基础上的和平运动；12．各政党承诺在过去若有不当行为将被允许调查，若涉嫌犯罪将允许采取行动，并把调查结果公布于众，还承诺党际之间的任何摩擦经有关方面或领导层的和平对话来解决。

尼共（毛）领导人巴特拉伊后来回忆道：“在会谈中，讨论主要在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这三个政党之间进行。也包括来自尼共（团结中心）的几个领导人。在起草‘谅解’协议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使用‘民主共和国’这个术语，而不用‘全民民主’，然而大会党领导人不同意使用‘共和国’一词，因此我们不得不就此问题同他们妥协。但是我们懂得，假使我们同意使用一个中性词，我们就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理解加以解释。就‘谅解’这个相对弱化的词语而言，我们其实提出了用‘协议’这个词，但大会党再次不同意，坚持认为这只是双方达成的一个‘谅解’。他们担心假如他们直接同尼共（毛）结盟，合法的指控就会随之而来。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终也向他们作出了妥协。因为我们认为最重要事情是同‘七党联盟’结成了反对国王专政的统一战线。我们在同他们结盟以后，尼泊尔的三股主要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就会首次变成两股势力之间的较量，即革命派的尼共（毛）联合民主派的议会政党，共同反抗专制独裁政权。这是一个重大时刻。”
(79)



尼共（毛）同“七党联盟”的首次会晤虽然属于民间性质，但相对尼共（毛）以往同政府会谈在内容上的一个根本变化，就是这次会谈双方同意结束尼泊尔的君主专制政权，实现国家的民主化。虽然尼共（毛）倡导的“民主共和国”没有纳入协议文本，但在组建有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选举产生制宪议会这两个重要主张上，双方达成了共识。当然这些成果的取得是以尼共（毛）作出某些让步为前提的。比如归还在战争期间被尼共（毛）剥夺的反动分子的土地、房屋和财产等。

就在十二点谅解达成后不到两周，12月1日，人民解放军师长吉姆·巴哈杜尔·塔帕（别名苏尼尔同志）在罗尔帕县吉纳邦遭遇皇家军队空袭，不幸罹难。此时的尼共（毛）为顾全大局，坚守和平承诺和和谈诚意，同时孤立国王及其领导的皇家军队，仍然在12月3日决定把停火时间再延长1个月。

然而尼共（毛）单方面的停火承诺并没能换来国王的善意和国内的和平。12月底，皇家军警发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肆进攻根据地并屠杀无辜群众。为贯彻9月中央全会精神，打击顽固的敌人，为推动民主和同“七党联盟”和谈创造有利条件，2006年1月2日，尼共（毛）在“七党联盟”的默许下，宣布结束4个月的单方面停火，开始对皇家军警发动一系列的军事打击。

1月11日，解放军袭击凯拉利县丹加迪（Dhangadi）地方警室。1月14日集中兵力进攻首都外围的桑科特（Thankot）警察检查站以及巴克塔布尔县达蒂科特（Dadhikot）警察检查站，打死了14名警察和1名检察官，缴获所有武器弹药。这是停火以后对加德满都河谷地带首次进行大规模军事袭击。

1月20日，尼共（毛）武装突袭班克县尼泊尔根杰市政当局的几处据点，还摧毁了B.P·乔克（Chock）基地和尼印边境的杰姆奈哈（Jamunaiha）警察检查站，至少打死了6名军警，打伤了3人，缴获11件武器。

1月21日，同300多名装备精良的皇家军队（包括皇家突击部队）在马克万布县帕帕巴里的久里厥（Jhurijhure）展开一场大规模阵地战。战斗持续了19个小时，成功将皇家军队击退，毙敌64人，伤敌50余人，缴获数千发子弹和武器。尼共（毛）方面也有较大伤亡。营助理政委卡尔扬（Kalyan）、连长拉宾（Rabin）和副连长施卡（Shikhar）等29名战士牺牲。

进入2月份，解放军加强了攻势。2月1日，进攻帕罗帕县首府坦森，打死国家安全部队官兵47人，打伤20余人，摧毁了县城的兵工厂、县政府机构、县警察局、县长官邸等，缴获了大量先进武器，包括SLR、SMG、INSAS、LMG、303型号步枪以及其他重要后勤物资。县长和主要政府官员被俘（后被释放）。还从监狱解救了129名尼共（毛）人员。8名解放军战士牺牲，数人负伤。

2月6日，东部师的精锐部队进攻乌代普尔县皇家军队，毙敌6人，打伤20余人，缴获10支步枪（包括2支SLR、2支INSAS和1支SLW）、千余发子弹和其他武器。同日，解放军第三师精锐部队袭击加雷帕蓝恰克县的（Panauti），击毙联合司令部官兵等17名皇家军人，1人缴械投降。同一天，第一师还大规模进攻丹库塔首府，打死6名联合司令部官兵，打伤数十人。

2月9日，伏击驻扎在呐瓦罗帕喇希县马亨德拉公路孙瓦尔市至布特瓦尔市沿线的罗姆哈普尔（Rambhapur）（孙瓦尔境内）的皇家军队。双方发生激战，毙敌25人，缴获1门81毫米加农炮和10发炮弹，还缴获1支LMG步枪、2支带TTS 4的M-16步枪、1门两英寸迫击炮以及15发炮弹等。

面对人民战争10周年前夕指向加德满都及其外围的军事进攻，外界普遍担心尼共（毛）是否攻克并占领加德满都。2006年2月13日，普拉昌达在接受英国BBC采访时打消了外界的疑虑。针对记者4次追问尼共（毛）是否通过军事手段攻占加德满都，接管政权，普拉昌达回答说：我们要进入加德满都，我们也能够通过军事手段进入加德满都，但是“我们并不纯粹从军事上来考虑它”，因为我们和“七党联盟”达成了民主与和平的协议。因此，“我们并不打算纯粹通过军事手段，而是通过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手段攻占加德满都”，“我们更喜欢政治解决，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80)

 这表明，此时尼共（毛）的军事行动仍然只是为了回击国王的挑衅，配合反贾南德拉的民主运动，为推动政治解决即和谈在做准备。

三　“19日运动”与解除国王一切权力

尼共（毛）一方面对皇家军队采取犀利攻势，另一方面联合“七党联盟”反对国王。2006年2月，贾南德拉在全国75个县市举行市政地方选举。按照此前达成的协议，双方宣布抵制选举。双方的联合行动特别是尼共（毛）的军事行动沉重打击了国王操纵的选举，75％的席位没有候选人，全国投票率仅为20.58％，而加德满都的投票率不到8％，参加反对选举示威的群众却达到5000人之多。
(81)



同年3月，双方又达成谅解备忘录，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4月8日是尼泊尔民主纪念日。鉴于4月8日的特殊政治含义，双方宣布从4月6日起举行为期4天的全国大罢工，并把4月8日定为反国王的“清算日”。
(82)



然而就在全国大罢工前夕，尼泊尔政府突然宣布首都地区宵禁。当日夜间，尼共（毛）突袭萨拉希县首府，打死7名皇家士兵，俘获一些政府官员和50多名军警，还毁坏了县政府办公楼，从监狱释放了100多名被关押人员。一架前来增援的皇家军队直升机遭袭击坠毁。

4月6日，全国大罢工如期举行，首都群众走上街头，要求国王恢复民主，还权于民。7日，加德满都的示威抗议活动升级，示威者向防暴警察投掷石块，警察也逮捕示威群众。当晚，数千名尼共（毛）武装同时袭击加德满都以西两个相邻县首府，两县的皇家军队兵营、警察中心和军队训练基地遭到攻击，多名皇家军警被击毙。8日晨，尼政府宣布当天上午10时至晚上9时加德满都谷地戒严，违令者将被枪决。首都的手机通信联系也被切断。内政大臣塔帕将示威定性为“反政府武装策划的、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给予恐怖主义严厉打击”
(83)

 。9日，首都地区继续戒严（从早7时到晚8时）。同日下午，“七党联盟”宣布全国大罢工和示威活动继续进行。

罢工还在全国大城市蔓延开来，这些地方也开始实施宵禁和戒严。不少示威者遭警察逮捕或当场被打死，仅在首都就有超过300名示威者被捕，多人死伤。然而，政府的戒严和高压手段并不能压服愤怒的群众。仅在4月9日当天，全国各地参加游行的人数保守估计达到20万，有人甚至认为可能达到50万。尼泊尔的局势日益失控。

4月14日是尼泊尔新年，人们期望国王能有缓和局势的举措。然而贾南德拉却在头天深夜发表讲话，内容空洞且立场强硬。他虽然表示希望通过所有政党的积极参与，通过富有代表性的民主选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平以及国家的多党民主制，但他同时也强调“实现民主需要克制，通过各种极端手段来表达民主要求是不合适的”
(84)

 。对“七党联盟”提出的还政于民、恢复议会等政治诉求，国王则一概不理。

国王的不妥协引发反对党和群众更加愤怒的回应，尼共（毛）提出措辞更为严厉的谴责。4月19日，“七党联盟”宣布于20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集会。当日晚，尼政府宣布在首都地区自20日凌晨2时至当晚8时实行18小时戒严，后又延长到当晚12时。这是自4月6日民主运动以来，尼泊尔政府第三次宣布戒严。

然而愤怒的民众并没有理会政府的禁令。20日当天，超过10万示威民众出现在首都街头，把加德满都的环形路堵塞得满满当当。数百名警察乘坐军车，试图驱散人群。示威者点燃轮胎，设置路障。军方直升机在人群上空盘旋，指挥地面的警察。在环形路的3～4处地点，军警向示威人群发射橡皮子弹甚至实弹。示威者同警方发生冲突，警察打死3名示威者，打伤上百人。也有13名警察受伤，至少有一处警察局受到袭击。

国际社会也在谴责尼泊尔警方的暴行。20日，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在加德满都办事处谴责尼政府对示威群众动用武力。美、印等国也向贾南德拉施压。美国发表声明认为国王在14个月前实施直接治理的行为在各个方面都遭到失败，国王应向政府交出民主的权力。21日，美国驻尼大使詹姆斯·莫里亚蒂警告说：如果国王不作出妥协，“最终他得下台”
(85)

 。印度也对尼局势表示“深度关切”，印度总理辛格强调：“贾南德拉国王别无选择，否则国家将出现更大规模的动乱”
(86)

 。他还派遣总理特使赴尼斡旋，敦促国王与所有“宪政”力量认真对话。

21日傍晚，约50万示威者涌入加德满都市区，试图游行至王宫门前，结果被军警强行制止。面对强大的内外压力，当晚，贾南德拉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将权力交给人民，解散由他领导的内阁，吁请“七党联盟”提名新的首相人选。他说：“根据尼泊尔宪法，我把权力还给尼泊尔人民。本届大臣会议将继续工作到新政府组成。”
(87)



然而国王的讲话并不能令“七党联盟”满意。大会党认为，贾南德拉避重就轻，没有提及“抗议运动的路线图”。柯伊拉腊说：“国王的声明没有任何意义。”尼共（联合马列）总书记尼帕尔也说：“我们不会接受……我们将继续抗议。”
(88)

 而示威者也明确表示，只有国王下台，实行总统制，成立共和国，他们才能满意。

22日上午，加德满都地方政府再次宣布首都地区从上午12时至晚上8时戒严。大批民众仍然纷纷走上街头，同警察发生了冲突。约80名示威者受伤，10余人伤势严重。23日，加德满都的示威者继续同警察在街头对峙。

24日深夜，贾南德拉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同意“七党联盟”和人民运动制订的“路线图”计划，恢复议会。他说：“我们恢复议会”，是“为了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包括消灭暴力事件在内的所有问题”
(89)

 。恢复后的议会将于4月28日下午举行会议。他还呼吁“七党联盟”为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繁荣负起责任。

25日，“七党联盟”领导人举行全体会议，决定提名大会党主席柯伊拉腊为新首相人选。同日，尼共（毛）领导人宣布在首都和所有75个县府实施为期3个月的单方面停火，以配合国家的和平制宪进程。普拉昌达解释说，他们在停火期间不再发动任何攻击，目的是为了推动正在进行的“人民斗争”，促使议会各政党无条件宣布召开制定新宪法的国民代表大会，支持建立民主共和体制。

25日，持续动荡19天的尼泊尔局势趋于平静。这就是尼泊尔历史上著名的“19日运动”。此次运动历时长，影响广泛，遍及全国65个县，还首次深入到农村地区。参加的民众有上百万，包括学生、工人、农民、妇女、老人、儿童、律师、教师、商人，甚至还有政府的公务员、军警亲属和一部分士兵及下级军官。全国大罢工使首都及周边地区物资短缺，物价飞涨，全国陷入瘫痪。贾南德拉政权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军队甚至拒绝执行国王下达向人民开枪的命令。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是尼共（毛）联合“七党联盟”，发动广大民众勇敢抗争的结果，标志着尼泊尔恢复到4年前的多党议会制。

4月27日，贾南德拉正式任命84岁的柯伊拉腊为首相。28日下午，尼泊尔议会举行4年后的首次全体会议，205名议员中的202人出席。4月30日，柯伊拉腊第5次宣誓就职，“七党联盟”政府上台。

新政府发出了和谈的强烈信号。就在柯伊拉腊就职的当天下午，他在议会呼吁尼共（毛）尽快走到谈判桌前，重启同政府的和谈。5月3日，柯伊拉腊政府决定通过无限期停火决议，取消尼共（毛）的恐怖主义标签，撤销针对其16位领导人的国际红色通缉令，释放全部在押的尼共（毛）领导人和大部分政治犯。

5月4日，普拉昌达表示欢迎新政府的和谈请求和举动，认为这将“引导国家走向一个新的共和时代”。5月13日，尼共（毛）公布和谈路线图，内容包括：双方在谈判期间实施停火；政府在谈判前释放所有在押的尼共（毛）政治犯；解散议会并取消宪法；制定过渡宪法，成立过渡政府；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举行制宪议会选举；组建包括反政府武装和政府军在内的新型国家军队等，还建议先与政府进行高层沟通。普拉昌达声称他将亲自参加同政府的对话。

5月18日下午，尼泊尔议会通过决议，宣布解除国王的一切特权，议会代表国家成为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决议规定，原“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更名为“尼泊尔政府”，原“尼泊尔皇家军队”将更名为“尼泊尔国家军队”，国王不再拥有军队总司令的头衔，军队的调遣及最高统帅的任命由议会决定。决议还规定，解散皇家事务顾问机构“皇家委员会”，有关事务由议会接管；国王将为其财产及收入缴纳税款，王宫预算开支由议会决定；国王不再拥有指定王位继承人的权力，由议会决定；国王不再拥有召开议会全体会议的权力，此项权力由首相提出、议长最终决定。决议还强调，任何与决议内容不一致的宪法和法律条款都将被视为无效。
(90)

 6月10日、8月17日，议会又规定国王完全脱离议会和军队事务。

国王被解除一切权力，“七党联盟”掌权，标志着双方和谈的前提已经具备。随后，尼共（毛）和“七党联盟”政府各组成一个3人谈判代表团。尼共（毛）方面由政治局常委克利须那·巴哈杜尔·马哈拉率领，“七党联盟”政府方面以内政部长克利须那·普拉萨德·西陶拉为首。5月25日，“七党联盟”政府决定释放所有在押的1200名政治犯，和谈前的准备工作就绪。

四　第三次和谈与《全面和平协议》签署

第三次和谈从5月26日开始，11月21日结束，历时近半年，其间经过了多次的接触和磋商。

首次会谈于5月26日下午在加德满都东郊的一个度假村举行。双方各派出3名代表，经过持续6小时的谈判，在深夜达成25点停火行为准则。双方表示遵守2005年11月达成的12点共识，信守多党民主、公民自由权、人权、新闻自由权等民主价值理念，确保尼泊尔公民自由、和平与公正地参与制宪议会选举并制定新宪法。双方认为，实现国家的民主、和平、繁荣和积极的社会变革以及民族自由、主权和尊严是当前的中心工作，承诺通过谈判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双方还同意就军队和武装力量的重新安排进行谈判，谈判期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释放双方关押的政治犯，确保因武装冲突逃离家园的人安全返乡，邀请有信誉的国际和国内组织组成监督机构，负责监督实施停火和上述行动准则的执行。

6月15日，双方代表团进行再次会谈，达成4点共识，提出由各界人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监督双方达成的共识和行动准则，邀请联合国协助该委员会监督保障人权等。

6月16日，双方领导人出席会谈。普拉昌达、柯伊拉腊以及“七党联盟”其他领导人到会。双方签署了8点和平协议，内容包括：重申执行2005年11月的12点谅解和半个月前达成的25点停火行为准则，承诺践行包括多党竞争、自由、人权、媒体自由、法治等民主制度，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邀请联合国协助管理、监督双方军队和武器，确保制宪议会选举自由公正地进行，确保1990年人民运动和“19日运动”取得的民主成果，在12点谅解和停火行为准则基础上草拟临时宪法，据此组建临时政府，宣布制宪议会选举日期。在做出适当安排并在双方达成一致的前提下解散议会，解散尼共（毛）成立的人民政府。在双方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决定有关国家长期利益的事务。确保尼泊尔人民在参加制宪议会选举以及制宪过程中不受恐吓和暴力影响。选举期间视需要寻求国际社会观察与监督。重新调整国家结构，通过制宪议会选举，解决阶级、种姓、宗教和性别歧视等问题。通过促进民主、繁荣、积极地变革以及维护国家自由、主权和自尊等行动，将政府与尼共（毛）达成的停火转化为持久和平，承诺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政府与尼共（毛）和谈小组被授权负责开展上述相关工作。

此次会晤奠定了双方进一步和谈的基础。随后，双方成立了包括尼共（毛）和“七党联盟”参与的临时宪法草拟委员会，并负责于近期提交一份宪法草案。7月14日，普拉昌达与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举行非正式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吸收更多成员加入现议会，以将其转化为临时议会。7月21日，双方又举行了第二次高端会谈，探讨临时议会的组成等问题。8月9日，双方领导人分别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要求联合国协助管理和监督双方的武器和军队，确保双方在停火期间不使用武器攻击对方，并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自由和公正的制宪议会选举。10月10日，双方一致同意在2007年6月14日之前举行制宪议会选举。

11月8日，双方达成历史性的15点协议，一致同意尼泊尔现议会于11月26日解散，组成新的临时议会，届时临时议会共有330席，尼共（毛）拥有73席。双方还同意：11月16日正式签署全面和平协议，11月21日出台临时宪法，12月1日组成多党临时政府。国王的去留由第一次制宪会议决定。双方还决定，尼共（毛）军队将在11月24日实行人枪分离，枪械入库，并在联合国机构监督下实行集中控制和管理。11月21日，将全国7个主力师、21个旅集中起来，以便联合国监督机构清查人数、驻扎地点及武器装备数量。

11月11日，联合国代表、尼泊尔政府和尼共（毛）三方联合现场监督小组前往辛杜利和加雷帕蓝恰克指定的兵营，监督解放军人员集中和武器入库情况。与此同时，政府军武装人员和武器装备也被集中和封存。11月18日，普拉昌达在印度参加的国际会议上宣布，随着全面和平协议的签署，他领导并发动的武装起义正式结束，武装力量交由联合国机构监督管理。

11月21日晚，尼共（毛）与“七党联盟”政府在加德满都比兰德拉国际会议中心正式签署了和平协议，宣告历时10年零9个月的尼泊尔内战正式结束。普拉昌达在协议上签字后说：“协议签署后，尼泊尔人民将开始向世界展示创造和平、民主和发展的能力。”代表“七党联盟”政府在协议上签字的首相柯伊拉腊说：“协议的签署将给尼泊尔带来可靠的和平。尼泊尔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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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晚，在联合国官员监督下，经过5天艰苦谈判，双方代表又签署了有关武器和武装管理、监控的协定。内容包括武器管理协议、武器管理阶段、管理报告与确认程序、尼共（毛）武装集结、武装人员监控、协议实施和联合国职责等七个部分。

11月21日签署的和平协议全称为《2006年全面和平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由前言和10个部分组成，包括准备、经济政治社会转型和冲突管理、军队和武器管理、停火、结束战争、人权、争议处理和执行机制、执行步骤和其他方面等。每个部分下面又列成若干条细则。主要内容涉及以下几点：

1．彻底结束内战和实现全面停火。《协议》在第6部分明确宣布从即日起，全面结束1996年以来的内战，实现国家持久和平。第5部分详细规定了双方如何实现停火的要点：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不得在对方已经控制的地方实施搜捕；不得从事造成个人精神压力或损失的行动；不得有设伏对方的行动；不得有从事杀害或暴力的行动，不得有诱骗、逮捕、囚禁或使人失踪的行动；不得有破坏公共、私人、政府或军用财产的行动；不得对对方实施空袭或炮击；不得违背双方协定采矿或怠工；不得有刺探对方军情的行动；不得动员或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不得运送武器弹药或给对方制造军事上的麻烦；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携带武器、军火或爆炸物旅游；双方军人在私人交往、政治集会以及公共活动中不得携带武器或着战斗服，不得将对方军人视作敌人；双方停止使用并立即归还在战争期间占有的政府、私人或公共的建筑物、土地及其他财产。

2．关于双方军队及武器处理。根据《协议》第4部分规定，尼共（毛）军队将被集中驻扎在凯拉利、苏尔凯德、罗尔帕、呐瓦罗帕喇希、奇塔万、辛杜利、伊拉姆7个县的临时兵营中。每个主营地周围各有3个小型营地。由联合国派员进行核实并监督。除保障营地安全必需的武器外，所有武器弹药均被封存在营地里。实行唯一锁制度，钥匙交给有关方保存。在武器库安装警报装置、监视设备，以便联合国人员监督。如果需要检查武器装备，联合国将在相关方人员到场的情况下进行。军队进驻营地后，政府有义务为其提供给养及必要的设备。临时政府将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监督、整合并复员尼共（毛）军队。政府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保证尼共（毛）领导人员安全。

政府军也将驻扎在兵营中，不被使用抑制或用来对抗任何一方。与尼共（毛）军队数量相等的政府军武器也被封存，也实行唯一锁制度并把钥匙交给有关方保管，也在武器库安装警报装置、监视设备，便于联合国监督。联合国检查封存武器也需相关方到场才能进行。

临时政府将根据《新军事法》控制、动员和组织政府军，并采纳临时议会相关委员会建议，执行军队民主化具体行动方案。

3．对国王权力及其财产的处置。《协议》在第3部分指出，临时宪法将规定国王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已故国王比兰德拉、王后艾什瓦尔雅及其家族的财产将由政府掌管并用于慈善目的。贾南德拉利用王权获得的一切财产，包括各处的宫殿、森林、世袭领地以及有历史与考古学意义的财产将被收归国有。第一次制宪议会由简单多数票决定君主制度的命运。

4．关于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革。《协议》第3部分还指出，结束一切种族、阶级、语言、性别、宗教、地域上的歧视，打破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结构，重建一个具有包容、充满希望的民主国家。致力于解决包括妇女、贱民、本土群落、马迪西人、被忽视的受压迫少数民族以及落后地区存在的各种问题，结束一切种姓、种族、语言、性别、文化、宗教以及地区上的歧视。国家政治制度保障基本人权，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保障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实行“宪政”、法治和定期选举，维护社会公平和平等，实行司法独立和完全的新闻自由。政党活动要透明与负责任，建立一个公平、有效、清廉的政府系统。

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指导方针是，在尼泊尔结束一切形式的封建主义，拟定并实施能被各方接受的经济社会改革方案。制定一个科学的土地改革政策，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采取保护和促进民族工业和资源发展的政策。确保公民在教育、健康、居住、就业和粮食安全等方面基本权利。向无地者、欠债的人、农民等其他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土地和经济社会方面的保障。采取严厉措施打击通过腐败掠取大量财产的官员。确立促进经济社会变革的发展理念，并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国家繁荣。通过制定新的政策，保障工人权利，以投资促进工业、商业和出口的发展，扩大人们就业和增加收入的机会。

5．国家实现民主路线图与临时政府组成及制宪议会选举。根据《协议》第3部分内容，双方实现和解以后，先颁布临时宪法，成立临时议会与临时政府，待制宪议会制定出新宪法以及完成其他使命即大约半年的过渡期结束后，尼泊尔将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

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临时议会实行一院制，拥有330席，议席暂时采用分配席位的办法。“七党联盟”和其他党派（保皇党派除外）拥有209个议席，尼共（毛）拥有73席，其余的48席分配给其他社会团体及各地区和政界的名流。

临时议会一旦成立，立即解散被恢复的众议院和国民大会，尼共（毛）领导的人民政府和人民法庭也要解散。各方协商并达成谅解后建立的临时政府，将按照人民的意愿行政。加入政府的各党派本着谅解与合作的精神开展工作。

2006年11月26日之前，颁布临时宪法，建立临时议会，解散众议院和国民大会。2006年12月1日以前组建临时政府。

2007年6月中旬之前举行制宪议会选举。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让人民感受到与生俱来的无上的民主权利。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为425人，205名成员采用选区候选人“简单多数当选”，204名成员根据各党派赢得选票的多少按比例分配，即“比例代表制”，16名成员由临时部长委员会从社会名流中提名任命。年满18岁的尼泊尔公民有权参与选举。制宪议会成员选举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

6．对内战受害者的处理。为那些死于内战或在内战中受伤的人及其家庭提供必要的救济，给予尊重并妥善安置。对在内战中失踪的人员家属提供救济。实施特别举措重新安置那些因内战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向在内战中财产受损的私人和集体提供必要的补偿，重建毁损的基础设施。

此外，《协议》还规定，成立一个高级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情况。政府将采取措施反对任何人涉及破坏双方确立的行为准则、共识和法律的行为。制宪议会选举开始之时，各政治派别可自由提出他们关于国家、经济社会变革、全民公决、选举制度以及其他未取得共识的问题的政策。

五　尼共（毛）对10年人民战争的基本总结

随着内战的结束，尼共（毛）开始总结人民战争的经验和成就。2006年5月，《工人》杂志第10期发表的《震撼世界的10年》社论指出：“曾几何时，世界反动分子庆祝苏联剧变后‘共产主义的死亡’，谈论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而反抗这‘悲惨世界’的人类新历史却始于至今仍鲜为人知的喜马拉雅山国尼泊尔。”“10年过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星星之火已在尼泊尔形成燎原之势，令世界上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包括美帝国主义寝食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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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的杂志还刊载了纪念人民战争10周年成就的系列文章，包括党主席普拉昌达的访谈录《21世纪在喜马拉雅巅峰上升起的革命旗帜》、联合革命统一战线主席巴特拉伊《10年革命思想运用与发展的新纪元》、中央领导人阿肖克《尼泊尔10年人民战争的基本经验》等。这些文章对10年人民战争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回顾与总结。

普拉昌达指出：20世纪的历史证明了，当革命路线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群众路线”一致时，就会取得伟大胜利；20世纪的历史也证明了，当革命偏离上述路线，陷入了“左”的或右的主观主义时，就会遭受严重失败。他还认为，“在准备人民战争的过程中，我们党甚至在同‘左’倾教条主义（以同右的偏向做斗争的名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严重发展起来）的偏向进行斗争时，就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群众路线作为出发点。正因为如此，尼泊尔人民战争获得了新的动力，达到了新的高度。我的第一个最深感受就是我们能够把社会革命的科学从主观唯心主义下解放出来使人民群众也能掌握，这是尼泊尔人民战争达到如此强度和高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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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拉昌达还认为，没有鲜明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坚定信念，历史上任何革命运动都不可能前进并取得胜利。尼泊尔人民战争不会也不可能例外。我们党一直非常认真地把握住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性，因为它发现了真理，又坚持群众路线，从而把真理转变为群众的力量，这是最根本的。在这一思想定位的基础上，我们党发展出能够一个个打败敌人的政治路线，通过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的合理配置使人民不断取得跨越性胜利。10年来革命的胜利发展就是最可靠和最恰当的证据。它证明了我们党力图发展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

普拉昌达还指出：从人民战争的准备、发动和发展过程来看，它就是在政治和军事路线的正确配合中发展起来的。他还说：我们认为，战术的灵活性离开了战略的坚定性就会陷入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泥潭，而战略的坚定性离开了战术的灵活性则会陷入机械倾向和教条主义的泥潭。只有合理地把握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以合理的有力的方式把革命推向前进。“人民战争的迅速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党在同各种偏向做斗争的同时，理解并正确把握了战略与战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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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昌达还认为：“如何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发展马列毛主义以反对21世纪的帝国主义，是尼泊尔人民战争的主要挑战。10年人民战争的成功推进，为发展马列毛主义思想提供了客观基础；而马列毛主义的发展，又使人民战争的胜利成为可能。我们不会像占星家那样去预测未来，但过去10年人民战争和尼泊尔社会变革，将使尼泊尔革命在下一个10年为世界革命提供新的思想。尼泊尔人民战争是必胜的。当尼泊尔转变为人民共和国后，尼泊尔的和平与进步将在未来10年内大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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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拉伊在《10年革命思想运用与发展的新纪元》一文中指出：“把马列毛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今世界和尼泊尔的具体情况，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思想概括为‘普拉昌达道路’，这是这些年来取得的所有成就中最伟大的成就。”
(96)

 他还说：在发动人民战争的10年里，不仅使长期停滞和腐朽的尼泊尔社会发生快速而多元的革命转型，而且还武装反抗充当世界资本主义急先锋、以“反恐”名义发动的所谓“无休止战争”，成功地创造了让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看到了希望的革命中心。尼泊尔革命的成就充分验证了马列毛主义关于“除了政权一切都只是幻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普遍真理。

阿肖克在《尼泊尔10年人民战争的基本经验》一文中指出：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的代表、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尼共（毛），发动了反抗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的人民战争。发动人民战争不仅是要打倒尼泊尔残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一个崭新的人民民主制度，而且它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场运动自觉地通过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发展了马列毛主义和普拉昌达道路，中断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反动逆流。这场运动像一声春雷，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希望并成为鼓舞他们斗争的力量源泉。

阿肖克还指出，10年人民战争的发展使尼泊尔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带来了质的变化。它破坏了一切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关系及价值理念。在农村地区消灭了封建压迫和剥削。国家摆脱了封建迷信、保守观念、狭隘偏见和宗教愚昧。尼泊尔社会已经根本摆脱了社会歧视、（各种族各等级）互不接触、压迫妇女和狭隘的传统观念。集体农业、合作社、小型工业和现代农业制度正成为尼泊尔社会的经济基础。修路、搭桥、建造小型水利和灌溉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已经体现了新生政权的力量。帝国主义和世界上其他一切反动派对尼泊尔的新生国家政权、社会改造和人民的阶级觉悟感到恐惧。在马列毛主义基础上，集中和团结全世界真正的革命力量发动一场决战，打击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面的帝国主义势力是必要的。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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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2008年制宪议会选举与尼共（毛）首度执政


 第一节　2008年尼泊尔大选与尼共（毛）获胜

一　颁布临时宪法与成立临时政府

全面和平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尼共（毛）同王权的对立和冲突基本结束。然而消除了旧的矛盾，就必然会产生新的矛盾。尼共（毛）同“七党联盟”的矛盾和冲突开始显现，并逐渐取代旧有的矛盾，成为尼泊尔政坛的主要矛盾。

和平协定签订以后，“七党联盟”和尼共（毛）即着手拟定临时宪法。根据协定，临时宪法需在一周内颁布，然而直到12月16日双方才拟定一个含有168条条款的宪法草案。尽管如此，首相柯伊拉腊仍坚持认为，只有联合国监督处置武器过程全面结束以后，临时宪法才能生效。几天后，普拉昌达被迫同柯伊拉腊商定派19名非廓尔喀籍士兵监督军营里的尼共（毛）军队，直到联合国监督人员抵达。一旦非廓尔喀籍士兵到达兵营，临时宪法立即生效。

2007年1月15日下午，尼共（毛）和“七党联盟”代表在首相官邸举行了确定临时宪法内容的新一轮会谈。双方经过17个小时谈判于次日清晨达成一致，并于当晚召开了临时议会第一次全体会议。329名代表出席，尼共（毛）的73名代表
(1)

 、从8个政党中新任命的48名代表
(2)

 首次亮相。会议批准了《尼泊尔临时宪法（2007）》（以下简称临时宪法），决定即日起生效。

临时宪法有26条169款，包括取消国王所有行政权力，也包括象征性权力，规定国王的去留将由2007年6月制宪议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在此过渡期内，国家元首的所有职能暂由首相代理执行。还规定设立包括首相、国防大臣、内政大臣以及3名首相提名的内阁成员共6人组成的安全委员会，负责政府军的调动和部署。

临时宪法生效后，原有的临时议会自行解散。起初，尼共（毛）方面提出由它的领导人担任新临时议会主席或副主席，但遭到“七党联盟”的反对。尼共（毛）随即妥协并答应由尼共（联合马列）和大会党方面人士担任主席、副主席，以此作为交换，尼共（毛）方面人士担任临时政府副总理。1月17日下午，临时议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八党事先商定的结果，选举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苏巴什·内姆旺继续担任临时议会议长。

如果说双方在成立新议会、颁布临时宪法方面的合作还算顺利的话，那么在如何组建临时政府的问题上就不那么一帆风顺了。根据原先的协定，要在2006年12月1日以前组建临时政府，但直到2007年4月1日才完成这个任务，整整拖延了4个月。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特莱地区的骚乱，一是“七党联盟”开始暴露对尼共（毛）的不满。

特莱是尼泊尔同印度接壤的著名平原区，也是马迪西人的重要聚居区。这里生活着历史上从印度迁移过来的几十万马迪西人。2006年马迪西人创建了自己的群众组织——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MJF），主张民族自治自决，倡导社会民主和国家联邦制。然而在2007年初，在这个组织的领导下，特莱地区开始出现骚乱，并不断扩大升级。

骚乱的起因是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对1月15日颁布的临时宪法不满。1月16日，该组织纠集特莱地区的马迪西人罢工，要求修改宪法，国家实行联邦制，重新界定选区等。当天，该党领导人乌彭德拉·雅达夫和临时议会议员阿姆瑞什·库马尔·辛格等14名骨干成员因在加德满都焚烧宪法文本被警方逮捕。18日，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宣布在贾纳克布尔县实行交通大罢工。

1月19日发生的拉罕事件使罢工升级为骚乱。当日，一位尼共（毛）领导人乘坐的车辆在希里巴县拉罕市，遭到正强制发动交通大罢工的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激进分子的围堵。随行的尼共（毛）警卫人员情急之下开枪误杀了16岁的拉梅什·马哈托。该组织乘机利用这一事件在希里巴县煽动一系列骚乱，造成数人在冲突中死亡。1月24日，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宣布在比拉德讷格尔、乌代普尔和萨普塔里实行大罢工，矛头直指尼共（毛）。

1月31日，首相柯伊拉腊发表电视讲话，呼吁马迪西族人同政府对话，通过协商和平地解决分歧。他还承诺在尼泊尔引入联邦制，重新划定选区，制宪议会代表选举要反映人口分布和地理特点等。2月1日，普拉昌达在加德满都举行记者招待会，强烈谴责骚乱的发动者和幕后主使，认为骚乱主要是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和美国政府煽动的，目的是抵制制宪议会选举。普拉昌达还承诺，尼共（毛）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适用于所有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包括马迪西人和其他少数民族。

然而，柯伊拉腊的退让并没能让局势缓和下来，而普拉昌达的讲话则招致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更加疯狂的报复。2月6日，该组织在比拉德讷格尔绑架了尼共（毛）议员奇纳卡·库尔米和几名干部（后迫于压力将他们释放）。

为避免事态扩大，2月7日，政府派出以农业部长马汉萨·塔库尔为首的代表团，邀请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同政府对话。当日夜，尼共（毛）同“七党联盟”签署协议，同意修改临时宪法，国家实行联邦制，还规定在采纳比例代表选举制后，特莱地区20个县获得制宪议会49％的议席，由直接选举产生。然而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并不满足政府对自己先前提出的要求的承诺，反而提出新的三点要求作为同政府对话的前提，即解除内务部长克利须那·普拉萨德·西陶拉的职务、彻查拉罕枪杀事件以及组织高级别委员会调查骚乱中尼共（毛）的暴行。对这些要求，政府没有答应。双方首次接触失败。

2月8日，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宣布罢工延期10天。2月19日，又宣布继续发动街头抗议、组织罢工及阻塞交通行动。21日，在比拉德讷格尔市，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激进分子同尼共（毛）人员发生武力冲突，18人受伤。22日，政府再次向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发出对话邀请，但遭到该组织的拒绝。23日、24日，在尼印边境的百拉哈瓦市和鲁潘德希县、尼泊尔根杰市，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同尼共（毛）人员发生冲突。25日，该组织又伙同其他组织破坏了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马达夫·库马尔·内帕尔在高尔的老家。26日，又在凯拉利县发动骚乱，当地警察开枪打死1人，打伤6人。27日，在班克县的帕莱纳，同尼共（毛）人员发生冲突，一名14岁男学生被杀。

进入3月份，局势进一步恶化。3月5日，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扣押了18名尼共（毛）人员，包括一名议员。3月7日，该组织在孙萨里、萨拉希、马奥塔里、达努萨、希里巴、巴拉、帕萨、呐瓦罗帕喇希、班克、迦毗罗瓦斯堵、巴迪亚和劳塔哈特等12县举行集会。在萨拉希县首府默伦瓜，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分子还封锁了县政府大楼，打出了用马迪西政府替代尼泊尔政府的标语。3月12日，该组织又宣布实行无限期罢工。

3月21日，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伙同印度武装分子制造了震惊尼泊尔和世界的“高尔大屠杀”惨案。高尔是劳塔哈特县首府。当日，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和尼共（毛）领导的马迪西民族解放阵线都在举行群众集会。当时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领导人雅达夫还在集会上发表了演讲，此后该组织突然袭击马迪西民族解放阵线组织的群众集会，枪杀了29人，多数是马迪西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激进分子还强奸、焚烧遇难者，甚至用矛刺穿他（她）们的遗体。

此事件激起尼共（毛）极大的愤慨，普拉昌达把此骇人事件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制造的血腥惨案相提并论。他还指控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已被境外的帝国主义势力利用，目的是破坏尼泊尔和平进程。尽管如此，仍拥有部分武装的尼共（毛）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并未以暴抑暴地报复，而是向临时议会提交了一份决议。决议谴责了屠杀的残暴行径，要求逮捕凶手。议会一致通过了尼共（毛）的提议。高尔市政府随即禁止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公开举行集会。联合国人权条约监督委员会也随后展开调查，结果证实了相关报道。证据还充分显示，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犯下了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包括将人折磨至死并强奸3名妇女。

然而，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对尼共（毛）的谴责和联合国的调查满不在乎，起先是宣称是尼共（毛）人员先袭击了他们，自己的人员不得已才还击和报复，然后又组织了一个三人调查委员会，包括前最高法院法官巴尔拉姆·辛格·孔瓦尔、苏伦德拉·米什拉和拉尔·巴布·雅达夫。三人委员会调查结果竟声称，是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遭到了马迪西民族解放阵线的袭击，而对后者施暴的是别的组织，与前者毫无关系。3月28日，拒不认错的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同尼共（毛）人员在鲁潘德希县的拜尔瓦发生冲突，3人受伤。此后双方在别的地方又多次发生冲突和交火。

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策动的特莱骚乱是尼泊尔实现和谈以来最大规模的种族冲突和政治动乱。把矛头指向刚踏上和平道路的尼共（毛）显然也是别有用心的，目的是要孤立和瓦解尼共（毛）。普拉昌达后来在谈到这一事件时认为，事件背后的支持者既有印度教极端主义势力，也有美国人的身影，还包括以前被赶出特莱的封建地主分子的借机报复。他说，所有这些势力都已经动员起来，联合在一起反对毛主义者。并且那些被我们驱逐的谋杀犯和其他犯罪分子也组织起来反对我们。

特莱骚乱严重破坏了尼泊尔和平进程，使得组建临时政府这一迫在眉睫的工作耽搁了下来。当然，特莱骚乱还只是外因。最重要的是“七党联盟”对尼共（毛）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双方的矛盾和分歧凸显出来，一些矛盾还显得不可调和。这是导致临时政府迟迟组建不起来的主因。

“七党联盟”的不满首先源自尼共（毛）人员携带武器和拒还财物。首相柯伊拉腊全然不顾尼共（毛）人员的安全，多次威胁尼共（毛），声称尼共（毛）若不立即停止携带武器，并把战争期间掠夺来的财物归还给原主，就禁止尼共（毛）进入临时政府。而尼共（毛）则认为，按照此前约定，归还财产应同政府向尼共（毛）军人发放津贴同步，同营地建设和王室问题挂钩。理亏的柯伊拉腊只好同意将归还财产同发放津贴同步。

其次是对武器核查结果存有疑问。2月23日，联合国驻尼泊尔特派团（UNMIN）（2007年1月23日成立）公布了一周前完成的核查结果，认为在7个主营地和21个附属营地中，经登记的尼共（毛）武装人员有30853名，武器有3428件，包括迫击炮、机枪、步枪和冲锋枪等。这些武器已装入联合国人员监控的集装箱内。这一结果一公布，便遭到“七党联盟”的质疑，认为尼共（毛）隐瞒或隐匿了部分武装人员和武器。尼共（毛）对此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七党联盟”对尼共（毛）不满还有一个原因，即认为尼共（毛）领导的共青团组织存在私自惩罚罪犯、擅自管控交通等行为。在加德满都的一共青团组织扣押并殴打了一旅馆老板后，引发尼泊尔商会的罢工，加德满都河谷地区的不少商店、学校和工厂因此而关门歇业两天。此事件在媒体的炒作下使尼共（毛）广受诟病。

双方分歧的焦点则是政府主要职位的分配问题。在组建临时政府的最后阶段，三个主要政党就临时政府部长如何分配发生了争论。按照此前的三党约定，大会党领导人出任政府首相，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出任临时议会主席，而尼共（毛）领导人出任政府副首相。尽管八党同意柯伊拉腊继续担任首相，但大会党不顾此前协定，顽固拒绝放弃其他重要职位包括政府的副首相。

尼共（毛）认为是大会党在故意耽搁临时政府的组建，意在拖延制宪议会代表选举进程，是大会党内保皇派同外部支持者包括尼共（联合马列）进行合谋的结果。尽管如此，尼共（毛）仍决定退让，以临时政府不设副首相为条件，放弃副首相职位，以此希望制宪议会选举能在2007年6月中旬如期举行。巴特拉伊解释道：“如果不加入临时政府，别的政党就会责备我们说，由于尼共（毛）没有参加临时政府，导致制宪议会选举延期。我们决定不给他们有这种借口。”
(3)



尼共（毛）的妥协使大会党的如意算盘得逞。4月1日，临时政府成立，大会党主席吉·普·柯伊拉腊担任首相，此外大会党还获得5个部长职位。尼共（联合马列）与尼共（毛）各得5个部长职位，大会党（民主派）3个部长职位，亲善党、联合左翼阵线和人民阵线各得1个部长职位。另外，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尼共（毛）和大会党（民主派）可分别再指派一名国务委员进入政府。临时政府组成人员共有26人。

尼共（毛）的5位部长分别是：信息通讯部部长克利须那·巴哈杜尔·马哈拉、物资计划和工程部长赫西拉·雅米、地方发展部长戴夫·古隆、森林和土地保护部长马垂卡·普拉萨德·雅达夫以及妇女、儿童与社会福利部长卡德加·巴哈杜尔·毕什沃卡尔玛。

临时政府的成立是以尼共（毛）的首次重要让步为前提。这一方面暴露了大会党等政党贪欲权力、打压尼共（毛）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也使得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等从中尝到了甜头，从此乐此不疲。而为尼泊尔和平进程作出巨大牺牲并发挥了主导作用的尼共（毛），并未获得与其牺牲和作用相称的地位和权力。表明尼共（毛）选择的议会道路决不会像其领导人之前所预想那样的平坦和美好。而尼共（毛）的退让也不会就此填满“七党联盟”的欲壑。尽管如此，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尼泊尔的和平进程在颁布临时宪法、成立临时议会之后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二　国体、选举制之争和宣布成立联邦民主共和国
(4)



临时政府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按期举行制宪议会选举。而种种迹象表明，完成这一任务困难重重。2007年2月13日，普拉昌达在加德满都举行的纪念人民战争11周年的群众集会上，强调尼泊尔存在阻止制宪议会选举的阴谋，还宣布如果制宪议会选举不能在今年6月中旬之前举行，我们就应该宣布国家共和。

一周后，早已退位的前国王贾兰德拉打破此前沉默，向外散布信息为自己在2005年2月1日发动的政变辩护，说他的行动同尼泊尔人民的意愿一致。此言一出即遭到议会党团特别是尼共（毛）的强烈谴责。2月26日，普拉昌达再次要求在举行制宪议会选举之前宣布尼泊尔为共和国家。他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选举就变得“毫无意义”，还强调这“对尼共（毛）来说是头等大事”。
(5)



4月中旬，尼泊尔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因时间仓促，制宪议会选举不能如期在6月中旬举行。对此决定，各政党反应不一。尼共（毛）则坚持己见，强调要求议会提前宣布国家为共和国。

5月1日，普拉昌达在出席工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群众集会上指出：“有人正在策划阴谋破坏十二点谅解和历史性的全面和平协议，企图再一次地背叛尼泊尔人民”，如果八党在宣布成立共和国的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尼共（毛）将在议会、政府和军营同时发动一场新的革命，没有人敢阻挡尼共（毛）发动这场革命”，“如果我们关于建立国内和平的责任被人忽视，那么我们就只有发动新的革命了”。他还特意强调：“八党联合的基础已经由于制宪议会选举的推迟破裂了”，“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新的联盟，它的唯一使命就是由临时议会宣布成立共和国”。
(6)



尼共（毛）同“七党联盟”此前没有就提前宣布共和国达成共识，此时强调先要宣布共和首先是为了巩固和谈的成果。早在武装革命时期，尼共（毛）就把推翻君主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确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之一。即便在和谈时尼共（毛）也坚持这一主张。这是双方和谈的一大前提。尼共（毛）之所以重视国体，这不仅事关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也关系到尼共（毛）的前途与命运。如果先确立共和国体，民主革命成果就能巩固下来，尼泊尔社会才能向前发展，人民群众也才会拥护尼共（毛）；反之，不但意味着和谈成果的丧失，而且也使尼共（毛）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因此，实现共和是不容尼共（毛）妥协的一个重大原则。

其次是要阻止封建势力阻挠国家实现民主的进程。和谈完成后，虽然国王的权力被剥夺，但君主制还没有被废除，封建残余势力还很活跃。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七党联盟”内部也存在一股维护王权的势力。这股势力只要求废除贾南德拉的王位，由王室其他成员继承，要保留一个有名无实的国王。而首相柯伊拉腊也公然支持这一主张，他甚至荒唐地建议贾南德拉5岁的孙子继承王位。
(7)

 因此“七党联盟”坚决反对尼共（毛）提议先宣布共和，主张由正式成立的制宪议会决定国家是否终结君主制。“七党联盟”消极对待君主制的保守性和不彻底性暴露无遗。

更为严重的是，境内外的保皇势力还相互勾结。境外的保皇势力主要是印度、美国反尼共（毛）的势力。他们害怕尼共（毛）掌控国家政权。因为出现这种情况，对印度、美国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损害它们在南亚乃至全亚洲的利益。因此，他们联合起来，设法阻挠制宪议会选举如期举行，希望靠拖延时间来消磨尼共（毛）的力量和影响。

尼共（毛）领导人巴特拉伊指出，保持一个形式上的王权并非尼泊尔人民的主意，而是印度、美国这些境外势力的阴谋。他说：“尽管他们（印度、美国）也说：‘让尼泊尔人民来决定君主制的未来’，但这只是一个外交辞令。他们的内心深处是要在尼泊尔保留君主制。这也是依靠国外势力的大会党，为什么对是否保留君主制，始终不明确表态的原因。每当需要大会党做出重要决定时，他们总不能抵御住来自国外的压力。”
(8)



尼共（毛）中央委员阿南塔也说：“我们断定是印度和美国正试图煽动马迪西人和贾那贾提人闹事以阻止制宪议会选举进程。因为他们认为一旦举行选举，尼泊尔就会成为民主国家，国家权力就会落到尼共（毛）手里。这是美国、印度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事情。我们和平谈判是为了重建国家。我们希望看到变化。我们一直要求选出制宪议会、成立共和国和建立联邦制国家，要求实行革命性的土地改革。然而国内的一些政党不希望发生这些，他们仍想保留君主制和旧的国家制度。从2006年4月成立临时政府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国王仍在，腐败的官僚仍居其位。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得出结论：选举不可能在今年（2007年）12月份举行，我们也不可能通过制宪议会达到建立共和国的目的。因此，我们强调由临时议会宣布国家共和，并决定通过和平运动来达到这一目的。”
(9)



6月14日，临时议会以281票赞成、2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第二个临时宪法修正案，规定如果国王被证实从事阻挠或试图阻挠制宪议会选举活动，只需临时议会四分之一议员提案，经临时议会三分之二多数同意即可废除君主制。对这个结果尼共（毛）并不满意。这表明先前的努力仍没有实质性的成效。

尼共（毛）同“七党联盟”发生争论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制宪议会选举。采用什么样的选举方式，遵循什么样的选举规则，直接关系到各党派的切身利益，甚至可以说决定各党派在议会中的地位与命运。因此，双方对如何进行选举的问题都极为重视，都希望争得对己有利的结果，因而互不相让，甚至针锋相对。

关于选举，2006年11月全面和谈协议规定：制宪议会代表选举实行西方国家通行的混合选举制，由选举和任命两个途径产生，多数席位通过选举，少数席位实行任命。选举方式有两种，即简单多数票当选的“直接选举制”
(10)

 和基于党派得票数的“比例选举制”
(11)

 。选举时选民需投两张票：一张投给所在选区的候选人，一张投给参选的政党。两种选举结果之和构成该党的选绩，赢得席位数最多的政党获得组阁权。双方还商定：制宪议会代表为425席，205席由直接选举产生，204席由比例选举产生，另有16席由政府根据需要提名任命。

2007年6月22日，临时议会批准了《制宪议会成员选举法案（2007）》。这个法案进一步明确了选举的细则，如候选人的任命、选举标识、投票站与投票箱的设立、计票方式与结果公布、政党代表与候选人的产生等，从法律上明确了选举的具体程序和操作方式。6月24日，临时政府宣布制宪议会选举将在11月22日举行，同时修订了先前的决定，规定制宪议会代表总席位数为497席，其中480席由选举产生，一半由直接选举产生，另一半由比例选举产生，另有17席由政府任命。

尽管如此，尼共（毛）同“七党联盟”仍有分歧。此前尼共（毛）一直要求完全采用比例选举制，而“七党联盟”则主张比例选举和直接选举相结合，一半是比例选举制，另一半是直接选举制。而此时尼共（毛）赞同临时政府的决定，是向“七党联盟”做出的让步，目的是让选举如期举行。

然而，国体的定位问题仍悬而未决，选举时间也在拖延，诸如此类问题引发尼共（毛）内部的激烈争论。不少党员和干部认为，在上述重要问题上党的领导人过于软弱，无原则地妥协和退让。当2007年4月选举委员会宣布推迟选举日期时，尼共（毛）在加德满都举行中央全会，决定发动群众运动，实现国家共和的目标。5月，尼共（毛）领导人还重申中央这一决定，威胁“七党联盟”要发动“三S运动”，即全方位发动“街头”（Sarak）、“政府”（Sarkar）和“议会”（Samsad）运动。然而党的领导人并没有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仍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无原则的退让还包括之前放弃副首相一职。

2007年8月3日至8日，尼共（毛）中央在加德满都巴拉居（Balaju）工业区召开了第五次中央扩大会议。这是时隔9年后召开的新一届中央扩大会议。包括党的各级领导人、军队各级负责人、群众和统一战线组织负责人以及特邀代表等2174名代表出席
(12)

 。会议规模空前，表明尼共（毛）对实现和谈后首次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的重视。

普拉昌达在会上做了《团结一致，为争取新的思想进步和新的革命运动而奋斗》的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重大思想和政治问题，第二部分回顾了过去的运动以及和平谈判，第三部分阐明了今后的策略和党的计划。与会代表分为42个组讨论了报告，最后通过了《伟大的团结和伟大的胜利》的决议。

会议认为自2005年达成十二点谅解到今年4月参加临时政府，党所确立的和谈策略是正确的，在政治上也是有利的，但也认为这一时期的工作存在缺点和错误。普拉昌达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认为在“高尔大屠杀”后期，特别是从那之后，党在如何协调妥协与斗争的问题上犯有错误（这是党的工作的缺点的主要方面）；认为在需要同“七党联盟”达成妥协时，没有尽可能把这一切情况及时告诉群众并发动他们，以致反动派和机会主义分子借机造谣；认为在加入临时议会和临时政府之后，党在如何尽可能细致地去做群众工作方面存在不足，在党内传达、对外宣传、对马迪西族以及经济工作等方面也存有缺点，等等。

会议还确立了今后工作的策略原则和努力方向，认为召集各党派会议、成立临时政府和选举制宪议会等口号仍是当前斗争的政治策略，认为2005年春邦会议关于共和国的定义即“既不是指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不是指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而就其事实和本质而言是指多党制共和国”仍然适用，认为当前存在封建保皇势力、维持资产阶级议会势力和革命民主势力三大力量的矛盾和较量，未来制宪议会选举取决于这三方力量谁能获得相对优势，必须团结左翼力量和共和力量发动人民运动。

会议通过的决议认为，鉴于制宪议会选举不能在6月份如期举行，党就不再坚持先前的妥协政策，不再支持混合选举制，而是要求完全比例选举制，直至制宪议会选举前由临时议会宣布实行共和。

决议还向柯伊拉腊临时政府发出警告：“如果不能保证按照协议的精神运作临时政府，如果不宣布共和国以结束恐怖反动的封建势力抵制制宪议会选举的阴谋，如果不采取措施阻止杀害马迪西人的一系列犯罪暴行，如果不公布失踪者的情况、不能平等地向烈士家属发放救济、不按照临时宪法精神推动土地改革，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制止针对尼共（毛）的屠杀、阴谋和恐怖活动并尊重解放军，尼共（毛）将别无选择地退出政府并发起运动。”
(13)



据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央委员赫曼塔·普拉卡什·奥利（又名苏达山同志）回忆：“在中央第五次扩大会议上，我们一致认为实现和谈是正确的决定。在（2007年）1月加入临时议会之前，我们还处在正确的轨道上，然而从那之后开始误入歧途。马迪西人和贾那贾提人开始走上街头，高喊我们先前提出的口号。尤其是他们要求制宪议会选举完全采用比例选举制和国家实行联邦民主制，都是我们先前主张但在和谈期间被我们放弃了的。即使我们在加入临时政府以后，情况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不能在政府中有效发挥作用。”
(14)



据尼泊尔媒体报道，尼共（毛）领导层遭到与会者激烈批评，主要是因为在和谈问题上过分强调政策的灵活性。中央委员卡利·巴哈杜尔·坎姆（又名维维德同志）描述道：“2005年10月春邦中央会议决定采取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斗争策略。这个决定导致我们在和谈过程中不断妥协。一些同志认为，我们所做的妥协大于我们所得到的。妥协应该有利于人民的利益，应该让人民知道，然而这些妥协是在首相官邸的黑房子里做出的。而人民并不知道我们妥协了什么。当我们的领导人做出这些妥协时，他们就脱离了人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许多干部对和谈成果并不满意的原因。事实上，党的领导人应该及时公开会谈情况，即便是僵持不下的谈判也应如此。这是党的领导层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普拉昌达承认了这个错误并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15)



会议结束后的8月12日，普拉昌达在加德满都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尼共（毛）全党达成如下共识：君主制一日不废除，就不可能有公正选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尼共（毛）除了发动人民起义别无选择。当问及如何看待双方达成的由制宪议会决定君主制未来的协定时，普拉昌达回答道：“我们同‘七党联盟’的协定是有前提的，即制宪议会代表选举最晚不超过6月中旬举行。既然已经不能如期举行，那么先前的协定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16)



8月20日，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分别发表声明，提出22点要求作为选举产生制宪议会的前提，并规定9月17日是最后的期限。22点要求包括：由临时议会宣布结束君主制，成立共和国；启动处置程序，将前国王比兰德拉个人和家庭财产包括贾南德拉继承的财产收归国有；撤走保卫纳拉扬希蒂宫（Narayanhiti）的皇家军队；惩罚所有有罪的腊伊玛吉委员会
(17)

 成员；立即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皇家军队民主化及其同人民解放军合并事宜；召开圆桌会议，确保各阶级、各民族、各地区、马迪西人、妇女、贱民以及各少数族裔享有平等的比例代表权；给所有死于内战期间的每位死者家庭支付10万卢比（约合1100美元）的抚恤。

声明还指出：“维护君主制势力和国外支持者有计划地在各地包括在马迪西地区煽动不必要的冲突、谋杀、恐怖和混乱，制造制宪议会代表选举不能在6月举行的气氛。目前制宪议会选举的主要障碍是君主制。因此，只有通过临时议会废除君主制，宣布国家共和，我们才能建立实行选举的社会基础。对我们来说，在政府、议会和街头开展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18)



声明发表之后，尼共（毛）同临时政府展开了密集的谈判。然而就在尼共（毛）单方面规定的期限到来前两天，在特莱地区又发生一起大屠杀事件。9月15日，迦毗罗瓦斯堵县的一位当地领导人被不明组织杀害，暴乱随即在靠近印度边境的几个村庄爆发，致使至少22人死亡，199栋房屋被焚，5000多人无家可归。大多数遇难者是帕哈迪斯人（Pahadis）。尼共（毛）谴责这起事件的主谋是保皇主义者。

暴乱使整个社会局势再度严峻起来。9月17日，柯伊腊拉明确拒绝接受尼共（毛）提出在制宪议会之前由临时议会宣布共和以及制宪议会选举完全采用比例选举制。9月18日，在同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大会党（民主派）等领导人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后，尼共（毛）随即宣布退出临时政府，并在加德满都河谷地区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尼共（毛）领导人巴特拉伊宣布：我们的运动将是和平的，我们不会破坏和平协定，也不会脱离和平进程，但假如政府用武力镇压和平运动，尼共（毛）将重新拿起武器。

面对尼共（毛）的强硬姿态，大会党开始有所动摇。9月26日，在德乌帕领导的大会党（民主派）重新并入柯伊腊拉的大会党的宣言中，该党正式决定把实现共和作为政治路线。这是大会党60年来首次宣布这样的政策，表明首次制宪议会宣布国家共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而此时的尼共（毛）不再理会大会党这一套。9月28日，向临时议会提交书面请求，要求召开特别会议修改临时宪法，宣布国家共和和完全采用比例代表选举制，并为此征集到87名议员签名，其中包括3名非本党议员
(19)

 。随后，“七党联盟”同尼共（毛）又展开高级别会谈，然而“七党联盟”仍不能同意尼共（毛）的要求。10月5日，尼泊尔选举委员会再度宣布，制宪议会选举不能如期举行，且无限期延迟。

10月11日，尼共（毛）和联合左翼阵线向临时议会特别会议提出联合动议，要求实行完全比例选举制和宣布国家共和。11月4日，尼共（毛）联合尼共（联合马列）提出同样要求，并得到临时议会简单多数票支持。尽管如此，首相柯伊拉腊仍不屑一顾，尼共（毛）于是要求更换政府。

11月24日，普拉昌达在奇塔万县第七师举办庆祝人民解放军成立七周年讲话中，再次强烈要求在制宪议会选举之前宣布国家共和。他说：“我们希望在长达10年的人民战争和历时19天的人民民主运动结束之后不再继续战斗了。然而，万一政府中的其他政党和它们的领导人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将被迫再次拿起武器。”“如果局势的发展不利于人民，尼共（毛）和解放军将率领人民发动另一场群众起义。”他还说：我们倾向于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局势使得这样一场战争成为必要，（我们）可以为此再战斗40年”。
(20)

 普拉昌达的这个强硬表态，当时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尼共（毛）有可能被迫要重新上山打游击。

在尼共（毛）的强大压力和威胁下，经过几个星期的激烈争论，2007年12月23日深夜，尼共（毛）同“六党联盟”
(21)

 签署“二十三点协议”。“二十三点协议”中有两条关键内容。一是“六党联盟”同意废除君主制，临时宪法规定民主共和，同意在选举产生制宪议会前由临时议会宣布尼泊尔为联邦民主共和国，当然也强调这一变化需经制宪议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批准。这就满足了尼共（毛）的要求，是“六党联盟”作出的一个重大让步。另一条是选举制宪议会代表采用混合选举制，这就满足了“六党联盟”的要求，是尼共（毛）方面作出的重大让步。“二十三点协议”还修正了2007年6月颁布的选举法案的部分条款，规定制宪议会代表601席，其中335席由比例选举产生，240席由直接选举产生，剩余的26席由内阁任命未能胜选的少数民族代表或其他方面代表。协议还决定在2008年4月中旬举行制宪议会代表选举。协议生效后尼共（毛）立即加入临时政府。

“二十三点协议”还就一些战争遗留问题提出处理意见，规定：在2008年2月中旬救济武装冲突中遇难者的家属，对失踪者家属也给予适当补偿；此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尼共（毛）归还武装革命期间缴获的私人及公共的房屋与田地，由各县县长负责落实；给予2008年2月12日复员的尼共（毛）战士适当的安抚金和津贴，并按月发放，对未被确认为尼共（毛）战士的人员也要给予相应的补偿和安排；关于尼共（毛）军队与皇家军队合并事宜，将按照临时宪法的规定，由政府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在2008年1月14日之前，释放所有武装冲突期间以各种名义被逮捕在押的毛主义者，撤销对尼共（毛）领导人及其干部的指控。对在武装冲突期间被外国政府关押的毛主义者，尼泊尔政府也要通过外交途径努力营救，等等。
(22)



尼共（毛）中央书记处书记拉姆·巴哈杜尔·塔帕后来在谈到尼共（毛）决定同“六党联盟”签约的缘由时指出：“由于大会党最终妥协，同意接受宣布国家为联邦民主共和国，因此我们也就选举制度作出了让步。尽管我们提出制宪议会选举完全采用比例选举制的要求没有被采纳，但比例选举产生的议席从原先的240席增加到335席，我们认为这是为人民增加的。”
(23)



普拉昌达还给出了另一个理由：“假如制宪议会选举因为我们固执己见而不能举行，我们将会因为和平进程的失败而备受谴责。我们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由临时宪法宣布结束君主制是一个大的变化，我们还在增加比例代表选举数量方面获胜。事实上我们先前提出的22点要求中的大多数内容被确定无疑地接受了。因此我们决定同意这个协定。”
(24)



签署“二十三点协议”之前，尼共（毛）领导层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就在协议签署前几个小时，尼共（毛）组织了一次群众集会，征求他们意见。也在同一天，尼共（毛）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是否接受混合选举制，并对协议前言部分作了部分修改。

2007年12月28日，尼泊尔临时议会以270票赞成、3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临时宪法第三次修正案，正式宣布尼泊尔废除君主制，建立联邦民主共和国。半年后尼泊尔临时制宪议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一议案，留待选举产生的新议会正式宣布成立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当年12月30日，尼共（毛）宣布重返政府，5位部长全部宣誓就职。“退出政府风波”最终以尼共（毛）一方暂时获胜告终，这为2008年4月制宪议会选举的如期举行铺平了道路。

有学者分析，持续数月的政治僵局得以打破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制宪议会两次延期后，各政党和临时政府的执政能力与合法性受到质疑，面临很大的国内外劝和促谈压力，如尼和谈进程暂停后，印度政府特使梅农、美前总统卡特和欧洲三驾马车等先后赴尼进行斡旋，督促各党和政府早日解决僵局，举行制宪议会选举。尼国内民众和市民组织也纷纷呼吁各党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二是包括尼共（毛）在内的各党不愿背负破坏和平进程的责任，注重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维护目前的政党合作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尼政治陷入僵局，但各党之间的会谈并未停止，七党内部也举行了多轮双边和多边会谈，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最终为照顾各方关切，互有妥协，达成协议。
(25)



三　2008年制宪议会选举与尼共（毛）取得压倒性胜利

2008年1月11日，尼泊尔临时政府宣布制宪议会选举将于4月10日举行。这是临时政府根据“二十三点协议”作出的重大决定，也反映了尼泊尔各界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然而对刚步入和平大门不久的尼泊尔社会而言，大选能否如期举行此时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特莱地区的马迪西政党。

特莱地区有多个马迪西政党，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如前所述，该组织2007年初因不满临时宪法，在特莱地区煽动骚乱暴乱，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临时政府成立之初，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仍拒绝同政府和谈。4月4日，临时政府成立后第三天，该组织还同尼共（毛）人员发生交火。直到5月19日，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放弃要求内政大臣西陶拉辞职的谈判条件，接受政府对骚乱及尼共（毛）人员被杀事件等调查。该党主席乌彭德拉·雅达夫当时还保证今后不再组织总罢工和交通罢工，承诺不再使用暴力。8月30日，临时政府同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达成22点和解协议，后者答应放弃完全比例代表选举制，接受当时定于11月份举行的制宪议会选举实行混合代表选举制。雅达夫还宣布取消该组织原定于当年9月6日举行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然而原定在11月份举行的制宪议会代表选举于10月5日被宣布无限期推迟。10月6日，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以政府未能兑现协议为由，要求成立中性政府，抵制制宪议会选举，还宣布11月22日开始发动新的抗议浪潮。只是由于柯伊拉腊承诺兑现22点协议暂时作罢。然而雅达夫态度依然强硬，要求柯依拉腊辞职，还联合其他马迪西党煽动民众抗议政府，一度缓和的特莱地区局势又开始紧张起来。

2008年2月9日，特莱马迪西民主党、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和尼泊尔亲善党（马哈托）结盟成立马迪西民主联合阵线，向政府提出6点要求，要求将成立马迪西自治区写进宪法，要求政府大规模招募马迪西人入伍。联合阵线从当月13日开始举行抗议活动，向政府施压。

2月11日，临时政府成立新谈判小组。2月28日，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达成了8点协议，主要包括：设立马迪西族人和其他族群的自治区，与特莱平原的所有马迪西武装组织进行谈判，落实2008年8月底与马迪西团体签署的协议，等等。民主联合阵线随即宣布停止已持续16天的大罢工。临时政府同马迪西主要政党实现和解，标志着制宪议会代表选举如期举行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清除了。

从2008年1月11日临时政府宣布选举日期那天起，各政党便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备选工作。尼共（毛）1月5日在加雷帕蓝恰克县的南摩布达（Namobuddha）风景区举行了为期3天的中央全会，决定动员全党力量组织大选，决定将民族主义和共和国体作为竞选的主要纲领，提出“为了民族主义和共和国而赢得选举”、“为了人民自治的和以人民为核心的尼泊尔而赢得选举”等竞选口号。之后，尼共（毛）举办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干部培训活动，培训的重点是如何进行大选，内容包括选举战略、选举政策、候选人提名等。普拉昌达等领导人亲自授课，接受培训的高级干部有500多人。

大会党则于1月30日全面展开备选工作。大会党领导人德乌帕多次出席群众集会，发表演讲，吸引民众。2月，尼共（联合马列）召开第17届中央全会，讨论参加制宪议会选举事宜。会议通过了总书记内帕尔提交的政治报告和外事部卡纳尔提交的选举宣言草案，重申将在制宪议会选举之后废除君主制，根据人民意愿建立联邦制国家。

各主要政党都对即将举行的制宪议会选举持乐观态度。尼共（毛）认为选举是10年人民战争的继续。普拉昌达要求全党把选举视为党的另一场斗争，号召党要为国家负责，通过赢得选举，缔造崭新的尼泊尔。普拉昌达信心满满，他预言，尼共（毛）必将赢得选举的最后胜利，必将通过选举取得国家政权。他还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阻止尼共（毛）在尼泊尔建立共产主义政府的任务。一个半月之后的尼泊尔将会出现奇迹。

七个主要政党还展现出团结姿态，联合举行群众集会，宣传选举。1月14日至31日，七党在加德满都、比拉德讷格尔、拜尔瓦、丹尔加希、贾纳克布尔、尼泊尔根杰、比尔根杰等城市举行了7场联合集会，集会的主题是确保选举成功，使尼泊尔成为联邦民主共和国。各党主要领导人参与集会并发表演讲，数万群众参加，气氛良好。

然而也存在不和谐的音符。1月30日下午，在比尔根杰群众集会即将结束时，会场外发生炸弹爆炸，导致包括帕萨县县长在内的数十人受伤。此外，在集会期间，一辆运载尼共（毛）人员的客车发生爆炸，造成7人受伤。一辆拖拉机碾轧路边炸弹后引起爆炸，导致多人受伤。据报道，当天发生的连环炸弹爆炸，导致54人受伤，包括“马迪西解放虎”在内的尼南部多个武装组织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
(26)



大会党右翼也试图干扰尼共（毛）的选举活动。4月1日，右翼领导人德乌帕声称“（制宪议会）选举并不是尼共（毛）主要和首先考虑的事情”，“尼共（毛）的攻击和威胁行动使得动员尼泊尔军队成为必须”。
(27)

 普拉昌达随即谴责了德乌帕的挑衅言论，要求人民保持警惕。

4月8日晚，支持大会党的警察开枪打死了7名尼共（毛）工作人员。同日夜，在当-德瓦库里县，尼共（毛）青年团同大会党支持者发生冲突，造成5名尼共（毛）青年团成员死亡。普拉昌达一面同政府交涉，要求严惩凶手；另一面又强调保持冷静克制态度，要求全党把对封建分子们的仇恨转化为积极参加选举的动力，以保证选举如期成功举行。

极端保皇势力也对主张共和的政党发起恐怖袭击。4月7日，大会党在加德满都和比尔根杰的两个群众集会都遭到爆炸袭击，至少10人受伤。4月8日晚，尼共（联合马列）候选人夏尔玛在苏尔凯德县遭到不明身份者枪击身亡。

尽管大选前夕充满恐怖和不安气氛，但筹备与组织工作依然有序进行。临时政府成立了选举署，专门组织选举工作。选举署积极部署相关工作，培训选举特派员，成立选举办公室，开展选民教育工作。为顾及各群体的关切，选举署还根据各政党之间达成的协定，规定各党提名的候选人应代表不同的团体。各团体所占比例要保证马迪西人占31.2％，贱民占13％，其他占30.2％，土著人占37.8％，落后地区的人占4％，妇女占50％。各群体之间可有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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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公正举行大选，尼政府还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联合国驻尼特派团、欧盟制宪议会选举观察团和卡特中心等答应将对选举进行观察和监督。3月18日，欧盟观察团正式开始对选举进程实施监督。观察团由22个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和瑞士派出的120人组成，包括10名选举专家组成的核心小组、40名长期观察员和70名短期观察员。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也在选举前夕率领200人的代表团到达尼泊尔。卡特专门会见了尼共（毛）领导人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还就迫在眉睫的选举问题进行了讨论。来自本国的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和外国观察员也将参与对选举的监督。

4月5日，尼泊尔选举委员会宣布，包括印制选票和设置投票站在内的各方面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外国记者也开始云集加德满都，尼政府内政部专门设置了新闻中心。内政部还宣布了5天的公众假日，让选民有充足时间参加投票。尼泊尔武装警察等部门也在全国各地部署了大批警力，在重要地区部署应急行动小组，以维持选举秩序。尼泊尔－印度边境也将在选举期间暂时关闭。

2008年4月10日，期盼已久的尼泊尔制宪议会选举正式开始。74个政党报名参选。55个党派出3937名代表，角逐全国240个选区的240个席位。投票从早上7点开始，下午5时结束。选民有两张不同颜色的选票：一张是蓝色的，代表比例选举，投给参选政党；一张是粉色的，代表直接选举，投给参选的候选人。投票现场也有蓝色和粉色两种票箱，供选民投入。选票上印有各政党的标志，大会党的标志是一棵大树，尼共（联合马列）是一轮红日，而尼共（毛）则是斧头镰刀。此外还有牛头、雨伞、小屋、月亮、眼镜、水壶和弓箭等政党标识，可谓五花八门。

4月19日，又举行了苏尔凯德县第一选区补选和达丁县第一选区重选。前者是因为原尼共（联合马列）候选人夏尔玛遇刺身亡，由其妻子递补。后者是因为各政党均认为该选区19个投票站存在选举不公的问题，因此需要重选。至此，尼泊尔制宪议会选举240个选区的投票工作全部结束。据统计，全国有1000多万选民在9801个投票中心以及2万多个投票站投了票，占到选民总数的60％以上。

政府也为此次选举动员了大量人力。投票站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达到23万，安保人员达到13万。来自尼泊尔148个组织的6万多名观察员与来自28个国际组织的856名代表观察了选举。联合国选举观察家称选举符合“国际标准”，亚洲自由选举网称选举是成功和可信的，
(29)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则称选举的结果“真正代表人民的渴望”，在和平举行选举方面“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4月24日，选举结果公布。尼共（毛）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直接选举方面，尼共（毛）一党夺得120席，而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仅获得37席与33席，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30席。比例选举方面，尼共（毛）赢得3144204张选票，占到总票数（10739078张）的29.28％。大会党赢得2269883张选票，占到总票数的21.14％。尼共（联合马列）赢得2183370张选票，占到总票数的20.33％。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获得678327张选票，占到总票数的6.3％。四党分别获得100席、73席、70席和22席。

总起来看，在经由选举产生的575席中，尼共（毛）获得220席，排名第一；大会党110席，排名第二；尼共（联合马列）103席，排第三；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52席，排第四。另有21个政党和2名独立候选人获得席位。

2008年6月25日，临时政府还任命了26个席位，尼共（毛）、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和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分别获得9席、5席、5席和2席。



2008年尼泊尔制宪议会代表选举及任命结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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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选举结果数据均引自2008年4月24日尼泊尔新闻网，http://www.nepalnews.com/election/vote1.php#2；2．政府任命名额系尼泊尔临时政府在2008年6月25日晚召开会议决定的。

2009年4月12日，尼泊尔制宪议会进行了补选。因为在2008年4月10日的制宪议会直选中，有5名候选人参加两个选区的选举且在两个选区都当选，这5名候选人随后各放弃其中一个选区席位。另外，代表尼泊尔大会党获选的拉姆·雅达夫在2008年7月当选总统，因此也从制宪议会辞职，这样，制宪议会就有6个席位需要补选。在补选中，尼共（毛）保住了普拉昌达和另一领导人戴夫·古隆辞去的席位，还在西部的堪钱布尔县胜选，赢得大会党领导人德乌帕放弃的席位。尼共（联合马列）和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各获一席，另一席位则由大会党获得。这样，尼共（毛）总席位数（包括任命）达到230席，大会党则减少了1席，为114席，尼共（联合马列）增加1席为109席，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保住了自己的席位，仍为54席。


 第二节　尼共（毛）胜选的原因与新政府的组建

一　尼共（毛）赢得大选的原因

尼共（毛）获胜出乎许多尼泊尔媒体、政党和国际舆论的预料。选举前夕，尼泊尔主流媒体预测尼共（毛）会以不可预料的方式惨败。首相柯伊拉腊声称大会党将拿下多数席位，尼共（毛）将成为“微弱的第三大党”。柯伊拉腊甚至为担心尼共（毛）败选后闹事，提前呼吁所有政党在选后必须尊重选举结果。大会党另一位领导人心存悲悯，表示大会党会设法“匀给尼共（毛）一点席位”，让他们“不至于输得太难看”。而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内帕尔认为，在尼泊尔各支共产党里，只有尼共（联合马列）才是老大。他预计尼共（毛）选后将成为“远远落后的第三党”。
(30)

 然而无情的事实却同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开了个玩笑。

尼共（毛）取得大选胜利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人民革命期间奠定的雄厚的群众基础。这是大选获胜的主要原因。2008年4月14日，尚在选举期间，巴特拉伊就认定尼共（毛）将获胜。他指出，如果尼共（毛）胜选，这将是人民的胜利，也是人民的选择。他说：尼泊尔人民一直盼望着国家发生根本的改变。在10年战争期间，我们党就提出了实现这种改变的方案。我们有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等级、种族、性别的人民的支持。人民战争的主要目的是要重建这个国家。发动10年战争就是要实现我们共同的政治理想。巴特拉伊还说：他在大选前3个星期，私自访问了22个县，评估选情。他那时就预见到人民支持尼共（毛）的浪潮在高涨。而这一切与媒体的看法截然相反。
(31)



应该说，巴特拉伊的判断是客观的，符合实际。尼共（毛）大获全胜的选区有30个，赢得多数席位的选区有9个。30个全胜选区有65席，分布在30个县，其中西部地区18个县，中部地区7个县，东部地区5个县。西部地区像巴迪亚、贾贾科特、鲁孔、罗尔帕、皮乌坦、萨利亚纳、当-德瓦库里等，原是尼共（毛）的主要根据地。而中部地区像多尔卡、拉梅查普、达丁、勒利德布尔、马克万布，以及东部地区的博杰布尔、丹库塔、索鲁孔布、科唐、奥卡登加等则是拓展的根据地。赢得多数席位的选区也是尼共（毛）的解放区或影响较大的地区。

即便在有的选区，虽然不是尼共（毛）的根据地，尼共（毛）的影响也很有限，但尼共（毛）也取得可喜成就。比如在加德满都，这本应是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的天下，尼共（毛）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贾库·普拉萨德·苏贝迪、赫特·曼·萨卡雅、赫西拉·亚米·巴特拉伊（巴布·拉姆·巴特拉伊的夫人）和普拉昌达，分别在2号、6号、7号和10号选区获胜，而首都总共只有10个席位。普拉昌达以绝对优势（20499票），击败大会党候选人拉金德拉·库马尔·K.C（11103票）和尼共（联合马列）候选人萨努·库马尔·什雷斯塔（6216票）。
(32)

 党的最高领导人在首都选区获胜具有标志性意义。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加德满都“精英层”中耳熟能详的重量级政治家，包括尼共（联合马列）总书记尼帕尔、大会党执行主席苏西尔·柯伊拉腊、首相柯伊拉腊的女儿苏嘉塔等纷纷落马。持亲国王立场的民族民主党等政党候选人也全部落选。大会党只获得6席，尼共（联合马列）一席未得。内帕尔被迫在选后第三天引咎辞职，苏西尔也在败选后辞职，苏嘉塔则苍凉地说，没想到“我们这么一个庞大的老资格政党会输得这么惨”
(33)

 。

尼共（毛）领导人巴特拉伊分析了大会党与尼共（联合马列）选举失利的原因：“直到近期，尼泊尔存在三股政治力量：保皇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代表资产阶级）以及左翼势力。我认为，将来只有两股力量，即代表富人的大会党和代表穷人的左翼力量。大会党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它有鲜明的观点与政策，不打算失去自己的特性。而尼共（联合马列）不拥有任何政治立场，它既不代表富人也不代表群众。虽然它继续把自己看作共产党组织，但实际上已成为没了灵魂的‘阉割者’，它不能再代表任何人了。”
(34)



第二，尼共（毛）有完备的组织系统，这是大选胜获的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尼共（毛）有自己的组织系统和军队。2009年10月1日，人民解放军第7师师长吉万透露：如果统计人民解放军的全部兵力，那将有100多万。这还不包括那些在农村地区做政治工作的战士。
(35)

 如果加上这些人员的家属及其影响的群众，就会有数百万之多。此外尼共（毛）还领导着联合人民阵线、全尼民族独立学生联盟（革命派）、共青团等统一战线和群众组织。全尼民族独立学生联盟（革命派）创建于1992年，是受尼共（毛）指导的学生与青年组织，截至2003年6月拥有成员近40万。2008年1月26日，尼共（毛）共产主义青年团主席皮恩向媒体公布，团中央决定投入417.6万人协助制宪议会选举。全国2万多个选区每个选区部署200人，协助选民投票。共青团员们还走村串户做选前动员工作，宣传本党候选人。

第三，独特而成功的竞选策略。普拉昌达在大选后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谈到，尼共（毛）是尼泊尔唯一真正代表贫苦大众的政党。不像别的党，“我们没有钱买票，我们没有钱买通媒体替我们做宣传，我要求候选人要登门拜访每一位选民，听取他们的意见。”普拉昌达还说：“我们打了10年内战，打仗期间我们和老百姓在一起，知道他们的疾苦。加德满都的头头们不知道，所以他们输了。”
(36)



普拉昌达这里透露了尼共（毛）采取的一个独特而务实的竞选策略，即候选人密切接触选民，倾听他们的意见与呼声，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以此获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这在大选中有生动的体现，据尼泊尔《坎提普尔日报》介绍，在加德满都某社区发生了噪音扰民问题，城管部门来了多次都不能解决，而尼共（毛）工作人员来了之后就把问题解决了。尼共（毛）这种务实作风赢得了人心和选票。选举结束后，一位70多岁的学者对中国记者说：他投票支持尼共（毛）只有一个原因，在他的选区，尼共（毛）候选人三度登门拜访他这个老头子，倾听他的意见，而其他政党候选人，他一次也没见过。
(37)



加德满都市委书记马亨德拉·什雷斯塔在向中国客人介绍普拉昌达获胜的原因时也说：他们在选举前就对普拉昌达赢得该选区充满信心，因为10号选区即科蒂普尔区选民熟悉普拉昌达，就像了解邻居大哥一样。普拉昌达在加德满都没有自己的财产，现在所住的房子是朋友借的。他们也基本掌握每家每户对各党候选人的态度。竞争对手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的候选人很少下基层，两党基层组织涣散，工作无力，尼共（联合马列）不少基层党员都加入了尼共（毛）。
(38)



第四，注重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尼泊尔有多个共产党和左翼组织，在此次参选的政党中就有多个名称为共产党的组织。除尼共（联合马列）外，还有尼共（统一）、尼共（马列主义）、尼共（联合）、尼共（联合马克思主义）、尼共（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尼共（马列毛主义者）等。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左翼政党。怎么能够联合这些共产党和左翼政党，最大限度地孤立以大会党为首的右翼势力，就成为尼共（毛）竞选策略中需要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到大选的结果。尼共（毛）中央委员赫西拉·亚米·巴特拉伊明确说：如果我们和其他左翼政党联合，我们就可以获得75％的席位！

应该说，普拉昌达十分重视且多次倡议同左翼力量结成选举联盟的问题。2008年3月8日，他再次号召同民族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结成选举联盟。他说：“民族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超越各自的私利，携起手来，共同结成选举联盟。”
(39)

 尼共（毛）起初寄希望于联合尼共（联合马列），但遭到该党领导层的拒绝。自大的尼帕尔甚至宣称：既然所有的政党都想在选举中赢得多数，任何的选举联盟都是没有可能的。党不会做把席位让给其他党的“赔本生意”
(40)

 。

尽管如此，尼共（毛）的选举统一战线工作还是取得重要进展。2008年3月25日，纳拉扬·卡吉·什雷斯塔领导的尼共（团结中心—Masal）决定同尼共（毛）合并。两党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指出：只有一个革命的代表左翼力量的统一的领导联盟，才能实现国家的历史性变革，才能挽救国家并通过制宪议会选举实现建立新尼泊尔的目标。声明还指出，两党将为建立同其他左翼和共和力量的联盟而奋斗。
(41)



3月24日，尼共（联合）中央委员塔卡·夏尔玛·巴加甘宣布，要与其他党的干部一道参加尼共（毛）。3月28日，勒利德布尔县1号选区的4名候选人宣布放弃原来政党身份，决定参加尼共（毛），全力支持尼共（毛）候选人阿南塔。这4名候选人分别来自尼共（联合）、尼共（马列主义）、人民阵线以及联合民主民族论坛。他们声称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尼共（毛）获胜，以实现国家的联邦民主制度。尼共（马列主义）中央委员夏尔玛说，只有尼共（毛）才是真正的共和力量，必须保证它在制宪议会中取得胜利。他说：我一直希望有一个广泛的左翼联盟，然而它失败了。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企图间接保留君主制度，因此我决定参加尼共（毛）。人民阵线的阿凯希·塔芒说：“我和这一地区的1500名政党积极分子已经参加尼共（毛），因为尼共（毛）已被证明是一个革命政党，它能够解决被压迫的穷苦人的问题。”
(42)

 1号选区的临阵倒戈使勒利德布尔3个选区的尼共（毛）候选人全部当选。

尼共（毛）虽然遭到尼共（联合马列）高层的拒绝，但还是赢得了尼共（联合马列）包括大会党部分基层干部与群众的支持。4月6日，普拉昌达在选前的最后一次动员大会上说：虽然两年来没能说服其他政党为选举建立一个共和阵线，然而在基层群众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阵线，因为仅在上个月内就有6万多名尼共（联合马列）干部和党员参加了尼共（毛）。这还不包括来自其他政党的许多干部和党员。

第五，一些不满于过去政府的民众，也将信任票投给了尼共（毛）。这次参选的各政党中有两个党曾经执政过。一个是尼泊尔大会党，一个是尼共（联合马列）。照理说，执政经验丰富的大会党应是选举的热门候选对象，然而民众却并不认可它。因为大会党过去执政时留给他们的是不好的印象。一位刚到投票年龄的大学生说，他和同学们将投票给尼共（毛），因为其他政党在过去几十年曾多次执政，但尼泊尔政局混乱，经济停滞，没有发展。尼共（毛）至少给民众一个新的选择，“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
(43)

 。

加德满都科蒂普尔区第九居民小区的一位妇女也说：以前她投票给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但十几年来两党没给国家带来什么改变，此次她投给尼共（毛），希望会有所不同。另一位妇女补充说，平常见不到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的头面人物，一旦这些人来拜访你，就知道选举来临。这些人除选举外，通常是不会听你说话的。还有一些居民说：选举前报纸预测尼共（毛）得票会很低，那不过是保守势力有倾向性的宣传，老百姓早就决定支持尼共（毛）了。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不知道人民在想些什么，而尼共（毛）却抓住了人民的心，带给人民以新的希望。他们说，革命使受压迫的中国人翻了身，改革使中国人富裕起来，尼泊尔人民也渴望尼泊尔能够像中国一样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44)



当然，选举也存在一些对尼共（毛）不利的因素。除了主流媒体的不看好影响了部分民众的选择外，比例代表选举制其实也不利于尼共（毛）。比例代表选举制是不分区域的全国范围的选举。对尼共（毛）来说，受其影响的只是过去的根据地，而这些根据地绝大多数是地广人稀的偏远山区。大中城市及人口密集区并不是尼共（毛）的势力范围，尼共（毛）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很有限。这也是尼共（毛）的比例选举成就不如直接选举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联邦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与新政府的组建

2008年5月28日，尼泊尔制宪议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以560票赞成、4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由临时政府提出的议案，正式宣布尼泊尔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联邦民主共和国。声明说，尼泊尔将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不可分割的世俗的包容开放的民主共和国。国王和王室享有的所有特权自动终止。这就正式宣告了统治尼泊尔长达239年的沙阿王朝的终结，国家开始步入共和时代。这是尼共（毛）实现和谈以来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当天，制宪议会还宣布5月28日为尼泊尔的共和日，全国放假3天以示庆祝。

5月29日上午，王宫工作人员自行降下王室旗帜，并于当晚升起了尼泊尔新国旗。当日，制宪议会政治委员会正式致信贾南德拉，要求他及其王宫秘书处于10天内从王宫全部撤离。贾南德拉随后表示接受制宪议会决议，将在规定期限内离开王宫。6月11日，末代国王贾南德拉开始迁出王宫，搬往首都西北郊的讷格尔朱纳王宫。8月24日，贾南德拉完全搬离纳拉扬希蒂宫，开始了平民的生活。

制宪议会选举获胜，奠定了尼共（毛）上台执政的政治基础，然而在不占多数席位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执政，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和考验。首先遇到的就是国家和政府中主要职位的分配以及组建新政府的任务。

总统和总理是国家和政府中的两个关键职位。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已是尼泊尔临时宪法的规定。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共和国家一般要设立总统，作为国家的代表。尼共（毛）赢得选举从而获得组建政府的领导权，由尼共（毛）方面人士担任政府总理，这是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没有多少疑义。有悬念的就是总统人选。由哪个党派的领导人出任，这是主要政党重点关注的话题。

普拉昌达崇尚法国的政治治理模式，主张由总统唱主角，负责国家的行政部门，因此在大选之前，尼共（毛）就一直主张，如果胜选则由其领导人出任总统。2008年1月，普拉昌达说：“我们中央委员会和最近闭幕的全国会议做出决定，尼泊尔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应当是我们党的主席。我们党肯定会在选举中赢得多数，就是在选举结束后形势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党有信心这样宣布。”
(45)

 5月22日，在大选获胜后，普拉昌达再次明确指出：“根据我们党的提议，我将成为我们国家的第一任共和国总统。当然，在制宪议会期间，也可能由总理代行国家元首职务，暂不设总统。”
(46)

 普拉昌达还表示：“如果选举中失败的政党成员担任总统，这将是对民主的嘲讽。”
(47)



为防止反对派虚化总统、推行总理负责制，5月29日，巴特拉伊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表示：“尼共（毛）对共和国总统和政府总理两个职位都要求得到。”“作为尼泊尔最大的政党，尼共（毛）应该拥有这两个职位。在过渡时期，这两个职位都应属于一个政党，以避免出现两个平行的权力中心。如果其他政党不同意将这两个职务交给尼共（毛），那么尼共（毛）将不参加政府。”
(48)



巴特拉伊的本意是鉴于尼泊尔的复杂局势，担心国家出现两个权力中心。一旦总统和政府相互扯皮掣肘，执政党将无法有效地施政，就会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应该说这个担忧不是多余的。事实是，不到一年这个担心就变成了现实。然而当时其他政党全然不理会这个初衷，反而抓住巴特拉伊的话大肆宣传，给人以尼共（毛）贪权专权的形象。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等主要政党更是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尼共（毛）只能出任其中一个职位。6月2日，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伊什沃尔·波克雷尔说：“尼共（毛）未获过半数以上席位，怎能既要求担任总理职位，又担任总统职位？”
(49)

 6月6日，大会党要求由柯伊拉腊出任总统。

尼共（毛）一开始坚持自己的看法，但后来迫于反对党的压力，也考虑到现实还不具备一党执政的条件，于是态度逐渐缓和下来。6月6日，普拉昌达表示，为打破僵局，可以考虑放弃总统一职，但具体人选需要协商。尼共（毛）的打算是不让大会党领导人担任总统，为此，先是寻求尼共（联合马列）的支持，但双方很快在人选问题上出现分歧。尼共（联合马列）高层倾向由前总书记尼帕尔出任总统，但尼共（毛）表示不能接受。

7月17日，在各党须向制宪议会提交总统候选人的当天，普拉昌达宣布提名共和人士拉姆·辛格为总统候选人，尼共（毛）临时议会代表尚塔·辛格为副总统候选人。拉姆·辛格时年72岁，系印度裔马迪西人，时任尼泊尔民主阵线领导人，是国内知名的共和派人士。拉姆·辛格在马迪西人中的声望较高，因此，对他的提名获得了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等三个马迪西政党的欢迎和支持。

当日，尼共（联合马列）召开紧急会议，提名该党领导人拉姆·帕斯万参选总统，而大会党提名该党领导人拉姆·雅达夫竞选总统。

7月19日，尼泊尔制宪议会举行总统选举。当天投票的代表有578人，结果显示，拉姆·雅达夫获得283票，拉姆·辛格获得270票。两人均未超出半数（289），需要重新选举。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提名的帕拉马南达·杰哈因获得305票顺利当选副总统。7月21日，尼泊尔制宪议会举行了第二轮总统选举，590名代表参加投票，拉姆·雅达夫获得308票当选总统，而拉姆·辛格只获得282票。

尼共（毛）提名的候选人落选，主要原因是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临时变卦，背弃了原来的承诺。尼共（毛）就总统与副总统人选曾同该党达成过协议。尼共（毛）提名拉姆·辛格为总统候选人，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支持尼共（毛）候选人当选副总统。然而就在选举前一天，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突然要求尼共（毛）支持该党候选人担任副总统。尼共（毛）表示不能支持，理由是总统和副总统都是马迪西人，将使这两个职位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于是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转而求助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三党在19日上午投票前达成一揽子协议：共同支持大会党领导人拉姆·雅达夫当选总统，支持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候选人帕拉马南达·杰哈当选副总统，支持尼共（联合马列）候选人争取制宪议会议长职位。

三党联合一下子把尼共（毛）孤立了起来，表明尼共（毛）阻止大会党候选人当选总统的策略失败。而尼共（毛）输掉总统一职，也为后来被迫退出执政埋下了隐患。

7月23日，拉姆·雅达夫宣誓就职。同日，尼泊尔制宪议会选举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苏巴什·内姆旺当选议长。至此，总统、副总统和议长这三个重要职位，分别落入第二、第四和第三大政党的囊中。总理一职自然已无悬念。8月15日，尼泊尔制宪议会以464票选举普拉昌达为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首任政府总理。8月18日，普拉昌达宣誓就职。

普拉昌达当选总理后，首要任务是组建政府。考虑本党不占议会多数，组建联合政府是首选之策。然而大会党明确拒绝了尼共（毛）的邀请。尼共（毛）只得同尼共（联合马列）、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等党派协商。尼共（联合马列）一开始也不答应，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勉强表示同意参加，前提是尼共（毛）给出重要的政府位置，由该党领导人高塔姆出任内政部长兼副总理。尼共（毛）起初并不答应，尼共（联合马列）就以此为由拒不出席8月22日政府成立仪式。尼共（毛）随后被迫答应了这一条件。

8月31日，第二批政府成员宣誓就职，包括总理在内的新政府24名成员全部上任。11人来自尼共（毛），其中巴特拉伊任财政部长，塔帕任国防部长，马哈拉任新闻和通信部长，古隆任司法部长。6人来自尼共（联合马列），巴姆·德夫·高塔姆任内政部长兼政府副总理，地位仅次于普拉昌达。其余5名成员分别担任水资源部、森林和水土保持部、青年和体育部、地方发展部、工商和供应部部长。还有4人来自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分别出任外交部部长（党主席乌彭德拉·雅达夫）、交通部长、农业部长和教育部长。另有3人来自亲善党和两个左翼政党。

新政府的组建，标志着尼泊尔政坛基本形成四大政党联合执政的局面。各党派表面上各取所需，实际上充满斗争。

2008年9月9日，尼共（毛）新政府公布了《施政纲领》，提出四大执政重点：抚恤内战伤亡人员，解决民生问题；制定新宪法，加速和平进程；大力发展经济，推进社会变革；解决军队争端，推进军队一体化。

在民生问题上，新政府的规划是：十年内实现全国通电，五年内解决饮用水问题，两年内改善城市交通。成立9个委员会处理内战遗留问题，并对在内战中受到伤害的人们给予抚恤和赔偿。

在新宪法的制定上，新政府承诺：将履行责任，督促各方达成共识，由宪法制定委员会牵头，尽快出台一部反映尼泊尔人民意愿的新宪法，尽早结束过渡期。

在经济发展方面，新政府将以农业和旅游业为发展龙头，大力实施灌溉工程，促进农业现代化；开发优化旅游资源，提高旅游产业效益，创造就业机会带动民生改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为了加快发展，政府还将设立投资委员会，引进外资，支援建设。

在军队问题上，新政府将按照2006年《全面和平协议》和2007年《临时宪法》，在6个月内完成对尼共（毛）军队的整合，改善解放军战士的待遇。
(50)



《施政纲领》反映出尼共（毛）在处理国内问题上的务实态度，奠定了新政府施政的基调，希望尼泊尔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然而在实施《施政纲领》过程中却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和挑战。


 第三节　新政府的施政措施及其面临的巨大挑战
(51)



一　新政府的经济举措及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新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发展本国经济，改善民生。普拉昌达此前承诺“10年内要把人均收入提到3000美元，未来要让尼泊尔成为南亚的瑞士”
(52)

 。为了改善和发展尼泊尔的经济，新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首先，扩大财政预算，强调以人为本。2008年9月，新政府公布了20082009新财年预算。财政部长巴特拉伊宣布，新财年预算总额将近2400亿卢比，比上年度预算高出39.7％。
(53)

 新政府认为，高额的财政预算是政府提升执政能力、改善民生的重要步骤和必要前提。尼泊尔的重生，必须有一个雄厚的经济基础。只有扩大预算规模，才能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大保障。新财年预算将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增强人民安全感”
(54)

 。巴特拉伊认为，和平与发展缺一不可，在经历了长时期剧烈的政治动荡后，政府应首先关注如何拉近与人民的距离，因此新财政预算要在社会福利方面做出明确的倾斜。

在社会抚恤方面，新政府将积极履行《全面和平协议》规定过但迟迟没有落实的措施，包括给予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应有的尊敬和荣耀，给予烈士家属及在冲突中受到伤害的人的抚恤，为解放军战士提供生活保障和津贴并使之体制化，重建在人民战争和革命运动中受损的基础设施，对在内乱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们提供补偿等。

在社会保障方面，政府承诺将社会保障投入提高4.4倍，将经济发展的利益优先惠及受压迫的阶层、种族、地区和性别，并将对老人、残疾人、寡妇、达立特人和濒临灭绝的种族等给予社会安全保障。此外，政府将通过合作化运动、增加就业机会、以农村发展为导向的运动等举措，寻求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平衡。

预算还提出，政府计划免除全国4000个乡村每个村庄2万到4万美元的小农贷款，减轻人民的压力。受益者包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小农和从农业发展银行、小农发展银行等贷款达到一定数额的人。政府将在10年内帮他们还清债务。为落实这些措施，政府计划投入59亿7000万卢比。
(55)



其次，倡导公私合营，推动经济转型。新政府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有以公私合营为基础，才能推动经济快速转型。公私合营有助于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弥补资本和技术的不足，充分利用尼泊尔的各项资源，推动经济发展。

为保障公私合营顺利开展，新政府的施政纲领明确规定：“经济中公共的、私人的、合作的部分都将被重新定义，以保障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权益”，“公私合营的工作将在各个领域中展开，现存的组织结构、政策和工作制度将被更新。”
(56)

 新政府还将在提升、规范私营经济方面提供特殊的照顾，如在贸易和工业等领域简化政策和法律方面的运行程序，为私营经济提供较好的投资环境。

第三，完善基础设施，保障经济发展。新政府认为，尼泊尔经济发展缓慢，不是因为国家资源短缺，而是因为各项基础设施落后和匮乏。只有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为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因此，新财政预算非常重视道路建设和水电开发。

在道路建设方面，政府将拨付巨款修建中西部重大工程和贯穿尼泊尔南北的高速公路。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尼泊尔尚未修建公路的6个县将全部实现通车。

在水电开发方面，新预算对水电项目的投资高达120亿卢比，相当于上财年的113％，具体措施包括：成立以总理为主席的能源发展委员会，对水电政策进行规划统筹；从本财年开始，河流类的发电工程将投入建设，发电量超过19亿瓦特。一批由公有和私营经济共同开发的发电项目也将动工，预计发电量达182亿7000万瓦特；发动一场“电力革命”，规划一张综合性的全国能源开发地图，争取在未来10年内生产1000亿瓦特电能，实现全国水电自给，使每个家庭都能用上电。未来40年内要形成完善的国家电力安全保障网络。以水电发展为依托，带动经济发展。

第四，掀起经济革命，设立优先部门。在经济方面，政府优先发展旅游业和农业。将2011年设为“尼泊尔旅游年”，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开发旅游资源、完善旅游线路建设、加大国内外宣传等手段，期望能吸引每年最少100万游客。要实施惠农政策，推动农业现代化。政府将拨款7900万卢比用于农业改革（比去年增加了约70％）。这些资金将用于调整农业结构，实施灌溉工程，推行茶叶生产，牛奶生产和种子市场实行优惠政策等。

普拉昌达认为，尼泊尔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300美元，没有成型的现代工业，说句不好听的，连双像样的皮鞋都生产不出来”
(57)

 。因此，新政府对发展工业给予极大的重视。财政预算的工业产业总投资达到15亿2000万卢比，相当于前一年的119％。具体措施包括：修改相关政策和法律条款，为工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投资环境；对有比较优势的工业领域给予必要支持，如水电、草药生产与加工、有机农业、信息技术和医学等；鼓励私营工业的发展；鼓励国外投资开发尼泊尔矿藏资源，邀请外国公司来尼开采石油；设立经济特区，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等。

2009年4月7日，新政府还公布了旨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商贸政策。工商和供应部长拉金德拉·马哈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009商贸政策将取代1992年的商贸政策，旨在减少尼泊尔的贸易逆差。工商和供应部秘书欧嘉说，新政策将通过提供可靠的商业信息、调整关税、运输和标准认证协助，帮助提高私营部门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为促进出口，政府将成立由工商和供应部长领导，成员包括该部秘书、中央银行行长、私营出口商和专家的贸易促进机构。此外，新政策将促进就业，发掘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帮助出口商整合内外市场。
(58)



以上设想描绘了尼泊尔经济发展的蓝图，但新政府提出的巨额财政预算却面临难以落实的困境。制宪议会内各党毁誉参半，连参政的尼共（联合马列）也表示财政报告努力应对国家面临的各种挑战是积极的，但预算的有效执行并非易事。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议员则表示该预算报告“浮夸、有野心”，大会党批评其“不现实”，指责预算倾向于惠及执政党党员，并未真正做到以民为中心。
(59)



针对不同的声音，巴特拉伊申辩说：“建设一个新的尼泊尔，我们必须有雄心勃勃的预算。”
(60)

 “如果不把目标制定得高一些，那么永远不可能实现发展”
(61)

 ，“所有这些数字都是在可接受的国际标准和可能性极大的基础上制定的。”
(62)

 巴特拉伊还预计，未来两年尼泊尔的经济增长幅度将超过7％，而之后的五年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双位数，财政增长将实现“蛙跳”。
(63)



实践说明，新政府发展经济的目标遭遇了挫折，如一度出现高达14.4％的通货膨胀率，加上“柯西河水灾、频繁的罢工、能源短缺和禽流感的影响，本财年（2008∕2009）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7％的目标很可能难以达到”
(64)

 等。尽管如此，尼泊尔经济总体有向好的迹象。2009年3月，在新政府执政7个月后，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消息称：“尽管全球经济衰落，尼泊尔2008财政年度却实现GDP增长5.6％，比2007年快了2.6个百分点，预计2009财政年度GDP增长将达到4.5％。”
(65)

 2009年4月，巴特拉伊表示，尼泊尔本财年9个月以来，财政收入已达980亿卢比，同比增长39.3％，超过预期目标的930亿卢比。
(66)

 同年5月，巴特拉伊再次宣称，此前10个月国家财政收入比前一年同期增长40％。
(67)

 GDP明显增长，财政收入显著增加，说明尼共（毛）制定的财政预算目标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政府的经济举措初见成效。

在农村，新政府的一大举措是废除佃户制度，推动土地改革。2008年9月6日，新政府组建后在第一时间宣布废除“哈里亚制度”
(68)

 ，解放“哈里亚”农奴。截至2008年9月，尼泊尔有10万户这样的债务佃农。不仅如此，新政府还宣布出台安置10万佃户的措施，其中包括提供职业培训，提高佃农就业能力，提供住房用地和建房补贴，要求地主和债主减免佃农的债务和租佃等。

2008年11月，新政府决定组建土地改革委员会，并在各县建立委员会分支机构，承诺执行全面土地改革政策，废除保护地主利益的旧法律，同时起草保护人民利益的新土地法。12月10日，高级科学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主任为尼共（毛）中央委员哈瑞波里·嘉朱瑞尔。成员有7人，分别来自参政的六大政党和尼泊尔全国土地权利论坛。

土改委员会的职责，首先是向政府提交一份土地改革报告，确保能够科学地分配土地。尼共（毛）强调，“土地革命纲领是否具有革命性，必须根据委员会执行任务的政策基础以及落实政策的方式来判断。……一个真正的革命纲领必须使其完成以下任务：无偿没收封建地主土地并将其送还给耕种者和贫苦农民。废除农民欠地主、高利贷者和银行等一切债务。把农民从一切形式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有序地为无地农民免费分配可耕种的土地。”
(69)



“耕者有其田”的土改目标为尼泊尔底层农民带来了自由的曙光，然而由于触及农村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代表地主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和保守势力开始攻击尼共（毛）和新政府的土改政策。2008年11月，在以大会党为代表的反对党的强大压力下，尼共（毛）不得不宣布从当年12月中旬开始，逐步归还内战期间从地主和旧官僚们手中收缴的土地和资产。而新的土改政策也面临重重阻碍。

2008年8月底，一些支持尼共（毛）的农民在希里巴县一片有争议的土地上修建茅屋准备定居，遭到政府警察的驱逐。9月15日，尼共（毛）政治局委员、新政府土地改革和管理部长马垂卡·普拉萨德·雅达夫亲自带领农民驱赶警察并占领土地，此举遭到其他政党的强烈批评。迫于压力，尼共（毛）召开会议，宣布雅达夫带领他人侵占土地的行为违反了党的现行政策，要求他公开道歉。而雅达夫认为，他的行动是为了人民的利益。9月19日，雅达夫愤然辞职，随后宣布退党。2009年2月，统一尼共（毛）
(70)

 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撤销雅达夫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
(71)

 此后不久，愤怒的雅达夫另立新党，取党名为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者），简称尼共（毛）。

二　新政府的制宪努力与两军合并问题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要确立国体、政体、社会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等有关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内容。2007年1月颁布的临时宪法是以君主立宪政体为基础，已经不适应尼泊尔和谈以来的新变化，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新宪法，一方面确立和巩固和谈以来的积极成果（特别是政治领域的成果），另一方面制定并规划国家的未来发展。这是尼泊尔和平进程中的一件大事，迫切需要新政府推动完成。

早在和谈时尼共（毛）就将制定新宪法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政治诉求，认为这是“长远地政治解决国内目前危机的最低政治提议”
(72)

 。制宪议会选举获胜以后，普拉昌达明确表示：“新政府必须在两年内，最多两年半内制定出一部宪法，否则必须下台。”他还同时指出：“……尼泊尔现在政党林立，意见分歧，要制定出一部反映人民利益、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宪法，任务非常艰巨。”
(73)



新政府成立后积极推动制定新宪法的进程。2008年11月14日，尼泊尔制宪议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制宪议会章程的程序法案，规定制宪议会承担宪法制定机构和议会两个职能。根据该程序法案，制宪议会将成立14个委员会，其中包括宪法委员会、10个专项委员会和3个程序委员会。根据日程，尼泊尔的新宪法必须在2010年5月制定完成。宪法条款须逐条得到制宪议会三分之二以上代表支持。11月16日，制宪议会一致通过宪法起草工作日程议案，开始制定新宪法。12月15日，制宪议会批准成立14个委员会，决定从16日开始各司其职，负责新宪法起草的各项工作。14个委员会中宪法委员会成员级别最高，成员包括普拉昌达、大会党领导人柯伊拉腊以及制宪议会中所有政党领导人。

2009年1月13日，尼泊尔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尼共（联合马列）前总书记尼帕尔当选为宪法委员会主席，成员包括14名宪法委员会成员，9名专项委员会主席。尼帕尔在宣誓就职后说，领导宪法委员会对他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会，他将整合各党意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宪法制定工作。
(74)



三天后，制宪议会通过宪法起草工作日程议案。根据安排，制宪议会必须在2009年12月中旬前，成立14个专项委员会；各专项委员会必须在2010年5月前提交草案，供审议；2010年5月28日之前，制宪议会通过宪法草案，由议长提交总统宣布颁布实施。

为加快新宪法的起草进程，2009年1月27日，制宪委员会成立了5个分委员会，分别负责宪法导言、宪法起草、关于政党的宪法规定、宪法修改以及过渡期的有关规定等议题。为保证新宪法考虑到所有阶层、地方团体、土著居民的感情与关切，2009年2月，制宪委员会进一步成立了37个工作组。每组12至19人，分赴全国75个县调查收集民意。

从表面上看，制定新宪法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其实暗藏玄机，充满矛盾和斗争。到普拉昌达辞去总理职务时仍无实质性进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各政党之间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甚至完全对立，致使有关的任务和目标一拖再拖。

2009年2月4日，制宪委员会主席内帕尔说，他的委员会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尚未达成共识的25个政党，每个政党都有其不同的诉求。各政党都只看到自己的政党利益，而没有看到共同利益，这为制定新宪法带来极大挑战。
(75)



两支军队如何合并，也成为新宪法起草过程中的一大障碍。到2009年8月新政府成立时，统一尼共（毛）仍有1.9万名士兵驻扎在临时军营中。如何顺利实现尼共（毛）军队国家化，成为和平进程的一大难题。

全面和平协议规定，国家在实现民主化后，尼共（毛）军队要随之国家化。在尼共（毛）积极配合下，2007年4月18日，尼泊尔政府军营管理委员会计划遣散1.3万名人民解放军战士，解放军人数由原来的3万人减少至1.7万人，驻扎的营地也将从28个缩减至7个。制宪议会代表选举获胜以后，普拉昌达也明确表示：“我们是最热爱和平的党”，“再也没有必要发动战争了。”
(76)

 在当选总理以后，他再度表态：“推动和平进程取得胜利是政府最优先考虑的事项”，“我们应采取措施，使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消除对我们的怀疑，要在6个月内结束和平进程。”
(77)



然而，反对党不断为尼共（毛）军队国家化设置障碍。原政府军参谋长鲁克曼古德·卡特瓦尔就明确反对把经过政治灌输的尼共（毛）战士并入原皇家军队。他说：尼泊尔军队不相信任何“主义”。作为一支专业的军队，尼泊尔军队不会接受任何“政治理念”的指导，只会服从“指挥系统”。
(78)

 他还说：“军队不可能从外界吸纳任何达不到募兵标准的人进来。”
(79)

 所谓“募兵标准”就是指不征招有任何政党或意识形态背景的人。

2008年9月9日，大会党副主席拉姆·齐安德拉·包德尔说：人民解放军不能并入尼泊尔军队，因为前者是忠于一个政党，姓“毛”。而尼泊尔军队应当是中立的，姓“国”。9月25日，大会党发言人阿琼·纳尔辛格·K.C甚至警告说：如果政府企图违背和平协议和过去达成的协议，强行把人民解放军并入尼泊尔军队，国家将会面临新一轮的冲突。在同一天，大会党主席柯伊拉腊也反对把国家军队“政治化”。他说：“我不允许这个。尼泊尔军队是国家军队，它不属于任何人。”
(80)



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卡纳尔也说：军队合并进程在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因此它将会开始。但尼共（毛）战士在并入国家军队后应当放弃党员身份。他还建议为合并进程设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尼共（毛）战士应当在6个月内完成合并。制宪委员会主席尼帕尔也声称，所有政党都有不同的诉求。即使已经加入了主流政治，毛派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叛乱分子的态度，这对其他政党来说是一个压力和重大的挑战。

面对这一系列的质疑，普拉昌达表示：“尼泊尔军队应当民主化，人民解放军应当专业化……全面和平协议本身就为两军合并创造了基础。”
(81)

 他还说：“驻扎在兵营里的和被联合国核实过的人民解放军战士都有资格参与合并及复员的进程”，并强调“现在要求保持最大的克制。在此关头任何滋生仇恨的行动都会给国家带来伤害。”
(82)



10月26日，普拉昌达要求两军整合问题将根据全面和平协议成立特别委员会并通过协商加以解决。10月28日，尼泊尔政府决定成立一个由5人组成的两军整合特别委员会。由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高塔姆担任负责人，4名成员分别来自尼共（毛）领导人、国防部长巴达尔（塔帕），尼共（毛）领导人、和平与重建部长夏尔玛，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代表穆哈马德·哈比卜拉和一名大会党成员。但是，大会党对统一尼共（毛）比自己多出一名代表耿耿于怀，开始在两军整合特别委员会的权限和成员的组成等方面大做文章。

大会党认为，政府制订委员会权限范围以及成立委员会都没有询求过大会党的意见，这都是政府单方面的决定，将会对尼和平进程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要求重审特委会的成员组成。对此，普拉昌达回应说：“大会党指责特别委员会中有两名我党代表，实际上大会党领导政府时，和平委员会也有两名该党代表，和平部长鲍德尔和内政部长西陶拉同时担任委员，而我党同尼共（联合马列）实际是各有一名代表。和平部长是当然委员，不能算作政党代表。事实上，政府在成立特别委员会方面已经显示了足够的灵活，任命了非尼共（毛）人士出任负责人。我们希望大会党能够重新考虑立场加入特别委员会，最终完成和平进程。”
(83)



然而，大会党坚持除非政府重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否则不会加入该委员会。面对这一顽固立场，尼共（毛）、尼共（联合马列）以及尼共（联合）在商议后作出让步，提出政府不会重新审视军队整合特别委员会的组成，但可以考虑修改规定委员会权限范围的文件。12月20日，普拉昌达进一步表示，尼共（毛）和政府愿意积极考虑在委员会中吸收两名大会党代表，希望和平进程能尽早取得最终成功。

经过多方协商，2009年1月7日，制宪议会决定成立由8人组成的尼共（毛）武装人员安置与整合特别委员会，即军队整编特别委员会，简称军队整编特委会（AISC）。普拉昌达为主席，统一尼共（毛）、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各有两名代表。

为了表明走和平道路的诚意，统一尼共（毛）表示人民解放军将服从两军整合特别委员会的指挥。2月13日，普拉昌达在纪念人民战争发动13周年和人民解放军建军8周年大会上宣布：“在有合法政府的过渡时期，人民解放军将接受军队整编特委会的领导，服从它的命令。从军队整编特委会成立那天起，人民解放军就已经合法地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的作用和责任已经更新了。……对人民解放军的指示、政策、计划和纲领将由军队整编特委会制定，不再是尼共（毛）。”
(84)

 统一尼共（毛）还将积极敦促军队整编特委会成立技术委员会，负责军队融合与复员等相关事宜。

尽管在两军合并问题上，统一尼共（毛）表示出极大的诚意，并不断作出让步，但仍无法满足反对党的要求。大会党在加入军队整编特委会后，依然在如何安置解放军战士等问题上同尼共（毛）争执不下。按照全面和平协议，凡通过联合国驻尼特派团核查的所有武装人员都应加入国家军队，然而大会党却认为不能，还提出通过从商、当保安、出国务工、复员回家等途径安置尼共（毛）战士。

此种论调在大会党加入军队整编特委会之前便已提出，它刚一露头就遭到统一尼共（毛）和社会舆论的谴责。统一尼共（毛）领导的《红星》杂志刊文反驳道：“当初8个政党已经就军队合并问题签订了协议。如果不履行协议，那么从签订12点谅解到现在的整个和平进程就会破裂。……一些人唠叨着要为解放军找归宿。他们想让解放军加入企业保安队，利用解放军当警卫来镇压企业工人，这是对解放军的极大污辱。其他办法是把解放军战士送到国外当雇佣工人，或者，要么从事商业贸易服务，或者干脆复员回家。解放军在人民战争中奋战并不是为了找个饭碗或者经济上的救济。这些办法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手段，是要解散尼泊尔人民解放军。”
(85)

 连尼共（联合马列）总书记卡纳尔也看不惯大会党出尔反尔的丑态，他认为“过去我们达成了7点共识，符合国家标准的武装人员可以加入尼泊尔军队，其他的将得到安置”
(86)

 。

此外，尼共（毛）政府还重视尼泊尔同美国、印度、中国等国家的官方往来以及尼泊尔同英国、瑞士、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外交联系。2009年1月25日，普拉昌达在全国直播电视、广播讲话中表示，新政府5个月来与各国关系都很好。


 第四节　普拉昌达辞职及其起因和实质
(87)



2009年5月3日，普拉昌达突然宣布辞去总理职务。当天下午，他在对全国民众发表讲话时说，由于现政府在本任期内难以继续取得人民希望的成就，因此他宣布辞去总理职务。他还说：“总统的不民主和违宪行为造成了国家的政治危机。”
(88)

 普拉昌达宣布辞职的消息一经传出，在国际社会特别在尼泊尔国内引起一片哗然。人们担心本不平静的尼泊尔局势会再生变故，使已经取得的和谈成果付诸东流。普拉昌达为什么在履职不到9个月时主动辞职？辞职背后的实质又是什么？

一　辞职的起因

普拉昌达辞职的起因是得到大会党支持的原政府军总参谋长卡特瓦尔屡次挑衅普拉昌达领导的新政府，导致两者发生对抗直至公开的决裂。卡特瓦尔挑衅新政府的矛头直指统一尼共（毛），在背后支持他的是各种反尼共（毛）的势力。正当冲突引发总理与总统激烈的职权之争的关键时刻，作为参政党的尼共（联合马列）和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却落井下石，集体宣布退出政府，迫使统一尼共（毛）放弃执政，普拉昌达义愤辞职。卡特瓦尔胡作非为引发统一尼共（毛）强烈不满以至忍无可忍的代表性事件主要有以下几起。

一是招募新兵事件。2009年1月，卡特瓦尔公然违背和平协议和临时宪法精神招募新兵，遭到普拉昌达政府和尼最高法院的反对与制止，但卡特瓦尔仍然一意孤行。迫于无奈，3月2日解放军副总司令巴桑针锋相对地宣布，如果所谓的“五党机制”支持原尼泊尔军队招募新兵，解放军也将招募13000名新兵。同一天，解放军领导人帕朗也在新闻发布会上号召年满18周岁有志青年参加解放军。3月5日，财政部长巴特拉伊明确说：根据和平协议，在主要问题上，原尼泊尔军队同人民解放军适用同样的规定。既然原尼泊尔军队开始了征兵进程，当然也应该允许人民解放军那样做。虽然我对解放军招募新兵的事情还不知道。
(89)



当卡特瓦尔公然违背和平协议精神擅自募兵时，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等主要政党并不出面制止，反而或明或暗地加以支持，而当统一尼共（毛）一宣布征兵时，他们马上就表示反对，公开谴责统一尼共（毛）与解放军，认为解放军征兵是对尼泊尔和平进程的严重威胁，但对卡特瓦尔违规在前擅自招兵的问题闭口不谈。此事件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驻尼特派团也发表声明，认为两军擅自招募新兵都是违反协议的行为。然而在3月8日，尼最高法院签发临时命令，只要求政府和军队整编特委会立即制止解放军招募新兵的行为。同日，军队整编特委会也以解放军招募新兵违反全面和平协议为由，指令解放军立即停止招募新兵行为。

迫于各方的压力，也为了息事宁人，3月10日，解放军领导人阿南塔发表声明，表示解放军尊重最高法院签发的命令以及军队整编特委会关于停止征兵的指示，决定从当日起停止招募新兵。
(90)

 但原政府军依旧征兵。不仅如此，卡特瓦尔还实行歧视性政策，拒绝征收符合条件的原统一尼共（毛）战士。此次募兵冲突以统一尼共（毛）的让步暂告一段落。同时也充分暴露出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等主要政党对尼共（毛）实行歧视性的双重标准：只要不利于尼共（毛）的事情，哪怕是违反了有关协定和精神，他们也不吭气，甚至还出面进行保护和支持；只要有利于尼共（毛）的事情，哪怕是符合有关协定和精神，他们也毫不顾忌自己的承诺，不讲任何原则地加以反对和抵制。此次在募兵问题上统一尼共（毛）无原则地退让，表明该党仍然没有充分认识到议会道路的复杂性，也没有认真吸取以往的教训。一味地息事宁人，只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只会使对方得寸进尺。

二是8位将军退休事件。截至2009年3月2日，原政府军有8位准将将服役期满。在卡特瓦尔授意下，军方向政府提出要延长这8位将领的任期，但这项请示遭到国防部长塔帕的书面拒绝，并正式下令辞退他们。3月23日，这8位将军联名向尼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认为根据军事条例，军官任期可延长3年，政府的决定是不合法的，要求政府撤回决定，按原职续聘他们。大会党与尼共（联合马列）也公开支持这8位将军的诉求。普拉昌达提出反驳，认为政府决定不延长这8名准将的任期是依法进行的。过去延长军官任期不是惯例，在职军官不是任何时候都要延期。他同时警告大会党等党派不要把此问题政治化。

4月5日，尼最高法院不顾统一尼共（毛）的反对，作出留任8名军官的裁决。4月8日，最高法院还向指责法院的普拉昌达及其他政府领导人发出传票，指控他们违反本国法律，藐视法庭及其裁定。对此，统一尼共（毛）的支持者在尼泊尔数个地方掀起示威活动以示抗议，他们焚毁尼最高法院法官的肖像，还发动数以千计的示威者攻击最高法院。但是，这些抗议活动都未能改变最高法院的判决。尼最高法院支持军方的决定使普拉昌达的政府更加孤立了。

三是原政府军退出全运会事件。尼泊尔两派政治力量及两支军队之间的矛盾，不仅与高层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而且还体现在国家的体育生活中。2009年4月6日，尼泊尔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加德满都举行，原政府军组织运动员参加了运动会。4月7日，当尼泊尔国家运动委员会最终同意解放军以非军方身份组队参赛的时候，原政府军却决定不再继续比赛。他们立即撤走所有正在比赛的运动员，表面的理由是大赛组委会不能听命于政府，在比赛开始后还允许别的队伍进入赛场违反了体育比赛规则，但实际的原因犹如尼泊尔国家运动委员会一位高官所言：他们不愿和曾对阵10年的“叛乱分子”同台竞技，在他们眼里，统一尼共（毛）军队依然是叛军。
(91)

 原政府军扰乱国家体育盛会、藐视解放军参赛人员的行径，立即遭到统一尼共（毛）的抨击。财政部长巴特拉伊明确表示，人民解放军与原政府军一样，是一支常规军队，有权参加有原政府军参与的运动会。原政府军因解放军参赛便退出全运会违反了全面和平协议。连内政部长高塔姆也称，尼军不能因为解放军参加运动会就抵制全运会，因为参加全运会是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
(92)

 当然，原政府军的退出并没有影响全运会的正常进行。4月11日，尼全运会在绽放的烟花中圆满闭幕。

以上事件都与卡特瓦尔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卡特瓦尔对这些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此，普拉昌达政府决定不能再退让。4月20日，国防部部长塔帕致信卡特瓦尔，要求他就擅自征兵、8名准将退休、退出全运会等不服从政府决定的事件在24小时内向国防部和政府作出澄清。巴特拉伊认为，这是政府留给卡特瓦尔最后一次证明自己是忠于政府的机会。如果卡特瓦尔的回应不能令政府满意，政府将有可能撤销他的参谋长职务。

4月21日，卡特瓦尔向制宪议会递交了澄清信，声称自己尊重人民的权利，服从民选政府的决定，而普拉昌达领导的政府认为，卡特瓦尔的报告根本不能自圆其说，而且竭力推卸自己的责任，因此考虑将他免职。参谋长本是受国防部领导的，任免军队领导人职务是政府职权内的事情，但此言一出，即刻引起轩然大波。大会党等反对党指责政府此举意欲掌控原政府军，进而清除所有的反对党，这是一种企图独霸政权的蛮横作法。一些反政府的政治领导人还宣称要与其他政党联合起来取代现政府。就连执政盟友尼共（联合马列）也指责统一尼共（毛）“阴谋操纵国军”，正走向“危险的一党独裁”。

面对反对派的干预与指责，统一尼共（毛）也不示弱。5月1日，巴特拉伊说：他的党有坚定的决心应对卡特瓦尔事件，哪怕付出退出政府的代价。他还警告说：“如果总统试图曲解宪法，否决政府的决定，他将面临与前国王贾南德拉一样的命运……如果有人企图遏制和平的政治变革，另一场革命就会爆发。”
(93)



5月3日，普拉昌达下达了解除卡特瓦尔尼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命令。是日下午，尼共（联合马列）不满普拉昌达的决定，在解职命令下达后几个小时决定退出政府，同时要求在政府任职的本党官员全部辞职。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也紧随其后，宣布退出政府。

5月4日，巴特拉伊的预警应验了。总统拉姆·雅达夫公然反对普拉昌达解除卡特瓦尔职务的决定。他认为这并不符合宪法规定的程序，指示卡特瓦尔留任原职。总统与总理出现了严重对立。尼政府发言人、新闻和通信部长克利须那·巴哈杜尔·马哈拉说，总统违反了宪法准则，把尼泊尔的和平进程置于危险之中。解职和任命军队参谋长的执行权归政府而不是总统。

同日，普拉昌达决定辞去共和国总理一职。他在辞职声明说，尼泊尔出现了总理和总统两个权力中心，他无法进行工作。“为了国家，为了保护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我愿意做出任何牺牲。”
(94)



随后，尼国内爆发统一尼共（毛）发动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活动，要求总统下台并支持政府解除卡特瓦尔的职务。尼共（联合马列）在大会党的支持下认为时机已到，紧锣密鼓地筹建由它领导的新政府。尼共（联合马列）很快提名马达夫·库马尔·尼帕尔为总理候选人，得到除统一尼共（毛）之外的22政党的同意。5月17日上午，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也公开表示支持尼共（联合马列）。

在此情况下，统一尼共（毛）坚持街头政治和制宪议会这两条战线，企图阻挠制宪议会的召开，表示在没有解除卡特瓦尔职务和总统对自身的违宪行为进行道歉之前，坚决反对组建新政府。为此，统一尼共（毛）多次打断制宪议会议程，然而这没能最终阻止反对派夺权的步伐。

5月23日，尼泊尔制宪议会举行。尼共（联合马列）前总书记、制宪议会宪法委员会主席尼帕尔作为唯一候选人，当选尼泊尔新一届政府总理。尽管统一尼共（毛）及另外两个政党代表宣布退场，抵制了当天的选举，但尼帕尔还是以简单多数票当选。

二　辞职风波的实质及其根源

普拉昌达辞职表面上看是因解除军方领导人职务而起，但从实质上看，反映了尼政局内两股主要政治力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的核心是国家政权问题，同时也暴露出议会道路的严重局限性。

尼共（毛）执政后仍有近2万名士兵驻扎在兵营中等候整编。尼共（毛）深知这支军队的重要性，一方面可以军队整编为筹码同反对派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必要时可以捍卫革命成果，因此在实现和平后，尼共（毛）依然不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等也清楚军队的重要性，一方面牢牢控制尼泊尔原皇家军队，另一方面设法尽快遣散尼共（毛）军队，褫夺尼共（毛）的军权。过去两派之争屡屡发生，可以一方的让步化解，而此次涉及军队这个核心问题，双方自然就互不相让。发生激烈冲突也就在情理之中。

卡特瓦尔是此场政治风波中的中心人物，他生于1948年12月12日，是尼泊尔军界的资深人物，在原皇家军队中有众多亲信。据说他年少时被马亨德拉国王收养，接受了很好的教育，早年毕业于印度国家防卫学院、印度军事学院，后在尼泊尔、巴基斯坦、英国等大学获得军事学等领域的学位。曾在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美国、英国接受过军事培训，还毕业于美国特种部队培训班，获得美国突击队员训练课程勇士称号。1988年他还被任命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武装力量参谋长。2001年10月，即在王室血案发生后，卡特瓦尔投靠了新国王贾南德拉，被任命为尼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协调员。此后不久，卡特瓦尔进入皇家军队，担任总参谋长，指挥皇家军队围剿尼共（毛）及其武装。2006年10月，在尼泊尔实现和谈前夕，卡特瓦尔被大会党为首的“七党联盟”政府任命为尼陆军参谋长。

从政治倾向上看，卡特瓦尔在尼王权时代效忠于皇室，先后帮助比拉德拉和贾南德拉两任国王对付尼共（毛）及其领导的军队，在皇室权力体系和皇家军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尼泊尔顽固派的一个重要代表。王室倒台后，卡特瓦尔投靠了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权贵，完全听命于他们。在解放军国家化、两支军队合并以及国家权力斗争中处处为尼共（毛）设置障碍。

不仅如此，卡特瓦尔还利用手中军权企图发动针对尼共（毛）的军事政变。据《加德满都邮报》和其他一些媒体报道称：2009年4月23日，在原政府军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有军队领导人提出要发动“柔性政变”，软禁普拉昌达，解除解放军武器并遣散其所有人员。另据《印度电讯报》报道，总统雅达夫已向卡特瓦尔递送一张纸条，授权他“在有人干扰他行使职权的情况下采取适当行动”。尽管尼军方和尼总统办公室都拒绝证实这一消息，但《印度时报》还是认为“尼泊尔军队可能发动政变的恐惧正在增加”。
(95)



对于尼共（毛）来说，以卡特瓦尔为首的军方顽固势力若不铲除，解放军国家化、两军合并以及建立新国家军队等执政目标就难以实现，甚至连自身的生存都面临威胁。因此，解除这个有着很深的印度、美国、英国等西方背景的卡特瓦尔，是统一尼共（毛）的当务之急。

导致辞职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反对派的势力非常强大，而且占据要职，特别是大会党控制了总统。这给尼共（毛）政府执行重要决定，增添了很大的麻烦，是最大的一个障碍。二是执政联盟内部并不团结。尼共（联合马列）从骨子里不信任和看不起尼共（毛）。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同尼共（毛）之间积怨颇深，貌合神离。尼共（毛）为了组建一个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政府，又不得不有求于这两党。而这两党加入新政府就是为了捞取好处，争权夺利。三是尼共（联合马列）、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不仅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而且还趁机抢班夺权。在普拉昌达辞职后20天，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尼帕尔就当选总理。四是在时机选择上出现失误。尼军参谋长卡特瓦尔应在2009年9月份退休，但尼共（毛）为了能让他们中意的军队二号领导人卡德卡中将（2009年5月退休）取而代之，不顾盟友“勿操之过急”的劝诫，提早行动，结果欲速则不达，反而陷入被动，表明尼共（毛）对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还显不足。

辞职事件还初步暴露了议会道路的局限性。尼泊尔的多党制和议会制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和有实力的在野党虽然也相互攻讦，但它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相互拆台也还是有限度的，不能威胁和动摇本国的社会制度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表面上激烈争斗，暗地里却经常妥协。而在尼泊尔，尼共（毛）是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是要在尼泊尔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大会党包括尼共（联合马列）等党派所不能接受的，它们的目标是要在尼泊尔发展资本主义。因此这些政党竭力阻挠尼共（毛），设法拱其下台，取而代之。这也是反对党对尼共（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政策不感兴趣的一个主要原因。

正因为两类性质不同的政党存在你死我活的争斗，统一尼共（毛）已经面临执政目标难以实现的困境。眼看执政周年期满，建立新军队、制定新宪法等目标遥遥无期，而经济增长也难以实现预定计划。2009年10月，尼泊尔中央统计局初步统计，尼泊尔2008/2009财年GDP总量为5393.19亿卢比，比上个财年增长3.8％，不仅落后于2007/2008财年5.6％的增长率，而且还远低于尼共（毛）设定的超过7％的目标。5月4日，统一尼共（毛）发言人夏尔玛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已经实现了部分政治理想，领导尼泊尔废除了君主制，并建立起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首届政府，我们并非因为压力而辞职。当不能促成政党达成共识时，我们认识到已难以继续领导国家取得新的成就。”
(96)

 在这样的背景下，普拉昌达辞职可能是统一尼共（毛）不得已采取的以退为进的策略，一来可以暴露反对派的本质，二来可在适当时机实施有力的反击，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策略并没有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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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统一尼共（毛）的再度执政及其蜕变与分裂


 第一节　尼共（联合马列）短暂执政与统一尼共（毛）落败原因
(1)



一　尼帕尔过渡政府及统一尼共（毛）的倒阁运动

2009年5月23日，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尼帕尔
(2)

 当选为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第二任总理，5月25日宣誓就职，随后组成以大会党、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为主的新政府。尼帕尔能够当选总理并成功组阁，“主要在于他所坚持的温和的中左路线得到大多数党派的接受，也得益于他在尼政坛长期积累的广泛人脉资源”
(3)

 ，同时也是反统一尼共（毛）势力之间妥协的结果。

然而仓促上台的尼帕尔只是暂时地缓解了危机，过渡政府仍面临无法逾越的障碍。首先是两军整编问题。如何安置尼共（毛）武装，这是尼共（毛）一直同包括尼共（联合马列）在内的反对派之间矛盾重重的一个主要议题。和平协议签署以来，原皇家军队一直以尼共（毛）军队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军方“非政治机构特性”不符为由，拒绝按照和平协议接受人民解放军。这是导致普拉昌达辞去总理职务的一个重要原因。此时仍有约1.9万多名尼共（毛）武装人员驻扎在临时兵营里，而负责监督人民解放军的联合国驻尼泊尔特派团将于2009年7月23日到期届满。统一尼共（毛）又主张所属武装应全部整编进政府军，表示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这个目标，而尼帕尔政府显然不能接受这一要求。因此要在两个月内完成整编统一尼共（毛）军队的任务难度极大。

能否按时出台新宪法是考验尼帕尔政府的另一难题。尼泊尔临时宪法规定制宪议会正常任期为两年，政府必须在2010年5月28日前颁布宪法。统一尼共（毛）在制宪议会中拥有近40％的席位，离开统一尼共（毛）的支持，是无法获得2/3的多数票的，就通过不了新宪法。也就是说，绕开统一尼共（毛）是不可能完成制宪任务的。而尼帕尔政府要想获得统一尼共（毛）的支持显然是十分困难的。

能否协调好同执政联盟中主要政党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验。一是与大会党的关系。尼帕尔能够出任总理，主要得益于大会党的支持。尼泊尔政治分析人士指出，大会党支持尼共（联合马列）并非基于双方政见相同，而是因为看到本党很难得到多数党的支持领导下届政府，为了防止统一尼共（毛）再次上台，只好退而求其次，把尼共（联合马列）推向前台。尽管如此，大会党仍会利用支持尼共（联合马列）联合执政之机，为本党谋取好处。二是与马迪西人党的关系。以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为首的马迪西人党拥有近90个席位。这类政党一直谋求在马迪西地区建立统一的自治政权，并以满足其提出的在尼南部单独成立马迪西邦的要求，作为参加联合政府的筹码。尼帕尔倾向于支持马迪西地区自治，但尼共（联合马列）高层在这个问题上分歧严重。尼帕尔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马迪西人党的要求也是个挑战。

面对上述困难与考验，尼帕尔坦言自己“重任在肩，我将在寻求共识的基础上完成我的使命”
(4)

 ，表示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在2010年按期完成新宪法的制定工作，并加强尼泊尔的法制建设，为人民的利益服务。

具体说，在政治方面，尼帕尔政府承诺在各政党达成全面共识的基础上，按期完成制定新宪法的工作。新政府还致力于在多党竞争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制度，实现宪法至上、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保障人权和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保障受压迫的阶级、种族、性别、地区、团体的基本权利；在所有国家机构中，保证妇女、马迪西人、特莱地区的居民、穆斯林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参与率；对各职业群体提出的合法要求应在协商的基础上逐步予以解决；文职部门、军队、警察和其他安全机构将依据中立、高效、负责的原则保障法治。尼共（毛）武装人员的管理、整合和复员要按照全面和平协议的规定完成。这一任务要先于新宪法的制定。

在经济政策上，尼帕尔政府主张发展以社会主义和人民为导向的混合型经济。在工业、商业、旅游和其他基础产业领域鼓励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的共同发展。鼓励国内外资本按照建造、运营和移交的方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进口竞争性产业，以减少对进口商品的依赖，并计划建立特别经济区以扩展出口项目的基础和加大竞争力。优先发展农村电气化项目，发动“光明尼泊尔运动”，进一步推广太阳能以及微型和小型水电项目。实行科学的土地改革，改变现存农村生产关系。为此，尼帕尔主张通过建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制定有效计划，实现土地的增产、科学管理和分配，并强调要将重点放在农业部门的现代化和商业化方面。
(5)



在社会政策上，尼帕尔政府主张建立在社会公正基础上的福利社会。具体内容包括：改善公共分配系统，保障贫困线以下的人买得起生活必需品；保障人们的就业权，实施就业保障计划；发放国家优惠身份卡，提高贫困线以下的家庭的生活水平，并将优惠重点放在教育、健康、食品和就业等项目上；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发放儿童保护补贴，保证儿童健康成长；加大农村医疗卫生项目投入，鼓励社区和合作医疗项目的发展，保证人们能够享受到舒适、便捷的医疗服务；为极度落后的社区、贫困的贱民、濒临灭绝的族群、边缘化团体提供低成本的住宅，这一项目将逐步扩展到其他群体；为孤老鳏寡者、各宗教团体及少数民族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消除一切形式的宗教、语言和文化歧视；保证土著人、马迪西人和特莱人的政治权利以及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公平发展的机会。

在外交政策上，尼帕尔政府积极倡导独立、进步的外交政策，主张在平等、独立、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与合作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同中国和印度的友好关系。尼帕尔表示，尼泊尔只有中国和印度两个邻国，历届政府都奉行等距离外交政策。他领导的政府也一样。他期望中国、尼泊尔、印度能发展密切的经贸关系，形成三赢局面。

在对华政策方面，尼帕尔主张发展同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在涉藏、涉台问题上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对印政策方面，尼帕尔主张重新修订尼印和平友好条约，审核两国签署的不符合尼国家利益的条约和协定，并通过对话来解决两国的边境问题。

统一尼共（毛）退出执政后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阻挠选举新总理。从2009年5月5日到5月18日，统一尼共（毛）7次成功阻止了制宪议会启动选举新总理、成立新政府的程序。5月22日，统一尼共（毛）决定改变策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新政府。5月24日，即尼帕尔当选总理的第二天，普拉昌达公开指出，战争没有结束，党的干部要做好战争的准备，时局的变化“开通了彻底革命的道路”
(6)

 。当时不少人担心统一尼共（毛）可能重启和谈前的武装斗争，重新拿起武器，离开喧嚣的都市，走进丛林与山区的根据地。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统一尼共（毛）并没有这样做，而主要通过成立自治区、举行示威、罢工等和平运动给政府施压。

2009年10月底，普拉昌达号召全党开展“第三次人民民主运动”，并在11月份多次发动群众包围尼中央政府所在地的示威活动。11月26日，统一尼共（毛）中央决定，在全国各地开展成立以民族和地区为基础的13个自治区运动，旨在反对尼帕尔的“傀儡政权”和恢复“民权至上”。到2009年底，统一尼共（毛）陆续宣布14个县实现自治。如有林布万和科奇拉自治区、塞蒂—马哈卡利和塔鲁万自治区、基拉特和夏尔帕自治区、佩里—格尔纳利和博特—拉马自治区、尼瓦尔和塔姆萨林自治区、玛嘉罗特和塔鲁万自治区和马迪西自治区等。统一尼共（毛）成立自治区的目的不是要分裂国家，而是旨在表达对此之前总统违宪的抗议和对尼共（联合马列）执政联盟的不满。

针对统一尼共（毛）成立自治区运动，尼帕尔表示：如果统一尼共（毛）继续一意孤行，政府不会保持缄默，同时呼吁统一尼共（毛）同政府合作，对尼共（毛）武装进行管理和整编，表示如果停止成立自治区活动，政府愿意同其达成共识。统一尼共（毛）成立自治区运动也遭到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的反对。

2009年12月18日，在宣布成立特莱自治区后，统一尼共（毛）结束了成立自治区运动，转向以新宪法制定工作缓慢等为由，发动群众进行罢工运动，要求尼帕尔下台，解散现政府，重组联合政府。

2010年5月2日，统一尼共（毛）决定举行无限期全国罢工示威活动。普拉昌达表示，在尼帕尔辞职之前，罢工活动不会停止。当天，统一尼共（毛）成员在加德满都市内散发传单，号召举行全国性的罢工罢市。数千名身穿红衣、头戴红布条的统一尼共（毛）党员和支持者出现在首都街头，他们高呼“工农联盟万岁”等口号，要求总理辞职。游行队伍堵塞了主要街道和路口，加德满都几乎所有超市、商场、菜场以及学校关闭。公共交通瘫痪，物价飞涨。

反统一尼共（毛）的势力也迅速进行阻挠和破坏。5月5日，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组织当地民众抗议“关闭”活动。尼共（联合马列）青年团和统一尼共（毛）共青团也发生暴力冲突。在胡姆拉村，被煽动起来的村民甚至还袭击统一尼共（毛）县委机关。在贾帕县，当地农工商举行集会，要求商家开门营业。在巴拉等县，有人甚至把蔬菜和牛奶倾倒在街上，以示对统一尼共（毛）的不满。
(7)



当“关闭”进行到第五天的时候，反统一尼共（毛）的活动逐渐升级，暴力冲突增多，形势也开始恶化。在加德满都，部分民众举行反“关闭”游行，与支持“关闭”运动的群众发生冲突。在尼泊尔东南部地区，印度教青年会成员追打统一尼共（毛）示威者，并烧毁统一尼共（毛）的汽车。
(8)

 此后抗议运动进入高潮。

“关闭”运动侵犯了工商业者的利益，同时也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不便。尽管大多数底层民众支持统一尼共（毛），但“关闭”运动也暴露出两面性，因而部分民众在反统一尼共（毛）势力煽动下也开始抗议“关闭”活动。有鉴于此，5月5日晚，统一尼共（毛）中央常委会决定从当晚起停止无限期的全国总罢工，并就重大问题同政府谈判。普拉昌达会后表示，取消罢工主要是考虑到人民的疾苦，与外界压力无关。停止罢工后，统一尼共（毛）将采取新的抗议方案，包括8日12时起在全国范围内游行示威、9日在总理府及各县首府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等。

在统一尼共（毛）的干扰下，制宪议会也经常中断，新宪法起草工作不断受阻。2010年5月28日是尼泊尔制宪议会两周年，也是制定新宪法的最后期限，然而尼帕尔政府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不仅如此，尼泊尔临时宪法规定制宪议会正常任期为两年，如果两年期限已满，就意味着制宪议会自动解散，临时宪法失效，现政府必须中止，将由看守政府取代。

为打破眼前僵局，5月29日凌晨，统一尼共（毛）、尼共（联合马列）和尼泊尔大会党就完成新宪法制定、将制宪议会延长一年、现任总理下台以及建立全民共识政府达成了“三点协议”
(9)

 。随后，制宪议会通过临时宪法修正案，决定将制宪议会任期延长一年。三党也同意尼帕尔辞职，为建立全民共识政府铺平道路。

6月21日，普拉昌达催促尼帕尔兑现承诺，指出如果不遵守“三点协议”辞职，统一尼共（毛）将通过发动“民权至上”运动，阻止议会通过政府政令、计划及2010/2011年度财政预算案，认为结束当前政治僵局的关键是尼帕尔履行承诺辞职。

不仅统一尼共（毛）反对尼帕尔政府，加入尼帕尔政府的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不久也同尼帕尔发生矛盾。2009年6月4日，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议会党团召集人嘎茨哈达尔被尼帕尔任命为政府副总理兼计划与建设部长一职。然而就在第二天下午，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却宣布退出政府，开除嘎茨哈达尔党籍，声称嘎茨哈达尔未获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擅自宣布与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组成新政府，并接受相关任命。党主席乌彭德拉·雅达夫谴责其他政党试图瓦解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认为未经本党同意任命该党领袖为副总理是“违宪、不道德和反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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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批判嘎茨哈达尔“进行反党活动”，并宣布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不支持新政府。随后该党在加德满都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宣称6月7日在特莱地区发动火炬游行。示威群众高喊反政府口号，还焚烧了尼帕尔的画像。其他一些中小党派也不满尼帕尔政府的所作所为。他们采取单独发声、组成小党联盟或直接联合大党等形式反对尼帕尔。

2010年5月以后，各党派尤其是统一尼共（毛）施加的巨大压力，也使得大会党的立场开始发生转变，最终被迫同意统一尼共（毛）提出的尼帕尔辞职的主张。

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尼共（联合马列）内部开始出现分化。5月1日，该党领导人巴姆·德夫·高塔姆，联合党内约60名领导人和激进分子，向党主席卡纳尔提交备忘录，要求尼帕尔辞职，以化解眼前的政治危机。卡纳尔接受了这一提议，并经中央委员会同意，决定一旦各党就主要议题达成共识，就将召回尼帕尔总理，为组建全国共识政府开辟道路。卡纳尔等人的意图是以尼帕尔辞职为筹码，换取本党在其他方面的利益。

失去了本党支持的尼帕尔，辞职就成为早晚的事。5月19日，尼帕尔表示同意辞职。6月30日晚，他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正式宣布结束为期13个月的总理任期。

当然，国内经济不景气也是促使尼帕尔辞职的一个重要因素。2009/2010财年（起于本年度7月16日，止于下年度7月15日）GDP增长仅为4.6％。而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由2008年的42％上升到2009年的46％。经济困顿使得中下层民众倾向于支持统一尼共（毛）。另外，尼帕尔亲印度的外交倾向和印度对尼泊尔的渗透干预，也使他面临较大的国内和国外压力。欧盟和美国也支持大会党退出或反对尼帕尔政府。

二　艰难上台的卡纳尔与统一尼共（毛）落败的原因

尼帕尔宣布辞职后，三大主要政党围绕由谁领导组建新政府展开了激烈角逐。根据临时宪法第38条第1款、第2款规定，政府总理的产生途径有两个：首先可由法定的7个政党经协商联合推选产生；如果主要政党达不成共识，即由尼泊尔制宪议会本着简单多数获胜的原则，召集全体代表投票产生。

在尼帕尔辞职的第二天，即7月1日，统一尼共（毛）便以本党是第一大党为由，主张由自己领导组建全国联合政府，自己的领导人担任总理。对此，大会党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应由本党领导组建新政府。

当日，总统雅达夫根据临时宪法，要求主要政党在7日内协商出总理人选，组建共识政府。随后，统一尼共（毛）向大会党发出组阁邀请，大会党断然回绝。不久，大会党纠集尼共（联合马列）等党派反对统一尼共（毛）。大会党提出军队问题，要求统一尼共（毛）彻底实现其军队国家化，以此作为支持统一尼共（毛）组建政府的前提。尼共（联合马列）和其他一些党派也随声附和。

7月7日，三大政党没有就总理人选、组建新政府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遂请求总统宽限5天并得到批准。为表达诚意和决心，统一尼共（毛）同意同其他党派磋商两军合并问题。7月9日，统一尼共（毛）公布了整编和复员解放军战士的六点行动计划。然而此举并未得到其他政党的积极回应。当日，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要求与统一尼共（毛）就其军队并入安全部门的人数等问题形成具体协议，遭到统一尼共（毛）的严词拒绝。统一尼共（毛）认为此要求严重违背了全面和平协议。此时统一尼共（毛）也明白一些党派此刻热衷谈论军队问题，并不是为了推进国家的和平进程，而是使其成为阻止统一尼共（毛）组建新政府的借口。

尽管如此，7月10日，统一尼共（毛）仍就结束和平进程和起草新宪法等问题提出最终的解决方案，取名为《结束政治僵局的基本共识》，内容主要包括合并或复员解放军战士、解散准军事的共青团组织、针对暴力绑架或暗杀等恐怖活动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等。然而大会党对此方案严重不满，也声称违背了全面和平协议精神，要求统一尼共（毛）另起草一份更为“清晰的共识建议”，此意见也随即得到尼共（联合马列）和其他一些政党的积极响应。

7月12日，是总统宽限的最后一天，三大政党就组建新政府等问题仍没达成共识，雅达夫遂致信制宪议会，要求根据临时宪法启动选举程序。7月13日，尼泊尔立法委员会做出决定，在7月21日举行总理选举。

在选举当日，原定上午11点开始的选举被推迟到傍晚。有三个政党向立法委员会提交了本党总理候选人。按照选举程序，立法委员会依照提交候选人名单的先后次序组织投票。如果第一位候选人没有获得法定多数票，则轮到下一位，以此类推。如果所有候选人都没有获得简单多数的支持，就要择日举行下一轮选举。

就在正式投票前，尼共（联合马列）候选人主动撤回，选举便在统一尼共（毛）主席普拉昌达和大会党副主席拉姆·钱德拉·鲍德尔之间展开。结果两人都没有获得法定的支持票，选举以失败告终。此后，立法委员会不断宣布举行下一轮选举的时间，而类似的一幕也不停上演。直到2011年2月3日，选举在进行到第17轮时才宣告结束，前后历时6个月零13天，堪称创下了总理选举轮次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按照参选人情况，整个选举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第1轮到第7轮，选举在普拉昌达和鲍德尔之间展开。尽管普拉昌达每次得票数都明显领先，但由于尼共（联合马列）和4个马迪西地区政党及其他部分小党派保持中立，两名候选人均没能获得简单多数票。

第7轮选举结束后，面对持续无果的政治僵局，统一尼共（毛）决定同尼共（联合马列）寻求共识。2010年9月17日，两党领导人达成了三点意见，普拉昌达退出竞选，尼共（联合马列）也不参加选举。

从第8轮开始，鲍德尔就成为唯一的参选者。由于统一尼共（毛）和尼共（联合马列）联合抵制，鲍德尔在此后9轮选举中都未能如愿。不仅得票数极低，甚至连本党的代表也不投他的票。这是鲍德尔“唱独角戏”的第二阶段。

第17轮可以算作选举的第三阶段。一开始有三位候选人报名参选。除鲍德尔外，还有尼共（联合马列）主席卡纳尔、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民主）领导人比贾亚·库马尔·戈恰达尔，此二人均首次参选。然而在当日下午选举开始前，普拉昌达突然宣布退出竞选，号召本党代表全部支持尼共（联合马列）候选人。他在立法委员会上说，统一尼共（毛）为了国家和人民，再次做出牺牲支持卡纳尔，以结束眼前的僵局。他还说，我们决定再次做出牺牲以表示我们尼泊尔人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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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统一尼共（毛）的支持，2011年2月3日晚，卡纳尔“一锤定音”，一举拿下368票获胜，结束了艰难而漫长的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第三任政府总理的选举。此次选举共有557名议员参与投票，卡纳尔的竞争对手鲍德尔和戈帢达尔仅获122票和67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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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尼泊尔新闻网的资料整理，网址http://www.nepalnews.com。

统一尼共（毛）再次失去执政机会，是该党继2009年退出执政之后遭遇的又一重大挫折。总起来看是各种内外因素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这是其他主要政党联合抵制的结果。从制宪议会席位的分布看，截至此次选举前夕，实际在任的598个议席中，统一尼共（毛）、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分别拥有230、114和109个，而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联合其他三个马迪西政党组成的马迪西联合民主阵线（UDMF）持有84个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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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布在其他小党中的席位不到60个。这一情况表明，统一尼共（毛）虽然拥有其他党派无法比拟的优势，但要赢得选举还必须得到其他党派的支持。由于除统一尼共（毛）之外的三大选举集团已拥有超出一半的席位数（307席），统一尼共（毛）要想仅靠小党派的支持获胜也无可能。因此必须在三大选举集团中寻找一个同盟者。由于大会党一开始就拒绝合作，而尼共（联合马列）又刚被自己拱下台，联合这两大党已无可能。因此马迪西政党联盟是首选的结盟对象。争取到马迪西政党联盟（或其部分）支持，是统一尼共（毛）赢得选举的关键。因此在选举之初，统一尼共（毛）就尽力做小党派和马迪西政党的工作，但收效甚微。马迪西政党联盟一直没投票给统一尼共（毛）。小党派只在第3轮投给统一尼共（毛）近30票，自始至终支持统一尼共（毛）的只有几张票。

其次，选举制度的缺陷为大党联合抵制提供了可能。由于尼泊尔处在由封建君主制向西方民主制过渡的时期，许多制度包括总理选举制度还不完善。比如选举总理，临时宪法只规定了简单多数获胜的原则。同时还规定，如果所有候选人都没有赢得选举，则要进行下一轮选举。理论上讲，如果议会中没有一个政党的议席超过半数，而各政党只投本党候选人的票或选择弃权，就容易出现谁也当选不了的僵局，选举就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为避免这一情况，有的国家对重选的轮次作出严格规定。比如摩尔多瓦共和国宪法规定，如果议会连续两次没有选出总统，本届议会就要解散，重新举行议会大选，然后再由新议会启动选举总统程序。如果新议会经过两轮依然没有选出总统的话，则继续解散议会，重新举行议会大选。如此反复，直到选出总统为止。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议会中主要政党抱团反对竞选对手，也有可能导致议会大选不断重复下去。摩尔多瓦就出现两年举行三次议会大选仍选不出总统的情况，最后为避免国家动荡，双方只好妥协，选出一个无党派人士担任总统。此外，还有一些情况，比如出现唯一候选人怎么办？议会党恶意弃选怎么办？

诸如此类问题尼泊尔宪法和选举法都没有明确规定。这就是导致尼泊尔总理选举能够持续到第17轮的主要原因。假如不是统一尼共（毛）作出妥协，选举完全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因此，普拉昌达认为，尼泊尔现行的议会制度存在缺陷，是导致迟迟不能选出总理的原因。他说：“这不是哪个政党或个人的原因，而是制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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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唯一候选人明知当选无望依然连续九次参选的闹剧，包括代表任意弃选等在成熟的议会制国家罕见的怪象，也都与相关法律没有严格规定有关。

2011年1月25日，即第17轮选举前夕，尼泊尔制宪议会通过了一项临时宪法修正案，对选举的规则作了修改，规定制宪议会在选举总理时所有代表不得投弃权票。法案还规定：在只有一名候选人参选的情况下，代表们可以投支持票或反对票，候选人简单多数票获胜，如果失败则重新组织下一轮选举。在有两名或更多候选人参选的情况下，代表们首先依次对各候选人投票，获得简单多数票者当选；若无人获胜，所有候选人平等进入第二轮选举，在此轮选举中，代表们只能投支持票，获简单多数票者当选；若第二轮仍无人当选，两名得票最多者进入下一轮即最后一轮的角逐。如果还无结果则重新组织新一轮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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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法案只是取消了代表投弃权票的权利。这一调整能否从根本上弥补制度上的缺陷，从而避免选举陷入僵局的覆辙，还有待于观察。

第三，统一尼共（毛）的失败，从根本上讲源于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同其他政党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尼泊尔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斗争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尼泊尔制宪议会里的政党虽然有20多个，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统一尼共（毛）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政党，以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宗旨，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把尼泊尔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在尼泊尔实现共产主义；另一类则是代表官僚集团或地主资本家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主张通过社会改良把尼泊尔引上资本主义道路。

在第二类政党中间，有的以维护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著称，如大会党；也有的主张在维护官僚、地主和资本家利益的同时，也兼顾劳动者的利益，比如尼共（联合马列）；还有的政党带有较强的民族色彩，如马迪西政党，他们声称代表聚居在特莱平原地区选民的利益，主张成立马迪西自治区，实行民族自治等。

由于这两类政党代表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因此，他们不仅在具体利益上矛盾重重，在事关根本利益问题上更是不可调和。观察尼泊尔局势时，不难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统一尼共（毛）之外的几个主要政党之间虽然也有矛盾和斗争，有时也显得不容易调和，但一旦某个大党同统一尼共（毛）发生矛盾和冲突时，这些主要政党就会暂时搁置争议，共同对付统一尼共（毛）。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就是尼共（毛）同其他主要政党是不同性质的政党。具体利益可以妥协甚至合作，根本利益则不容商量。这是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等主要政党始终不肯在原则问题上向统一尼共（毛）退让半步的主要原因。

比如在选举之初，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就联合其他党揪住统一尼共（毛）军队问题不放，作为阻挠统一尼共（毛）上台的借口。大会党领导人鲍德尔明确表示，如果统一尼共（毛）能归还内战期间从地主、资本家手里攫取的财产，把所有武器无条件地交给政府，并取消统一尼共（毛）共青团组织，就可以接受普拉昌达出任总理。鲍德尔还特别强调，只有统一尼共（毛）放弃军队和武器，大会党才考虑撤回总理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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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要求统一尼共（毛）不但要背弃自己的信仰、性质和宗旨，而且还要自缚手脚，完全沦为受他们控制的“待宰羔羊”。如果统一尼共（毛）真的按他们的要求做了，等待统一尼共（毛）的只有毁灭的下场，而不是什么总理职位。

对于这些条件，统一尼共（毛）领导人当然不能接受。统一尼共（毛）副主席巴特拉伊愤然回应道：“我们也想赢得尼泊尔军队和其他安全机构的信任。我们不想为纵容19000名人民解放军战士而去惹恼150000人的强大国家武装”，但“一些政党声称，统一尼共（毛）在切断与人民解放军的联系之前不能拥有领导政府的权力。他们应该在制宪议会选举之前，在我们加入联合政府之前说这些话的”。
(16)



第四，印度的干涉也是造成统一尼共（毛）失利的重要外因。2006年尼泊尔实现和平特别是2008年尼共（毛）赢得大选以后，声名鹊起的尼共（毛）令印度政府备感焦虑。一则是因为印度国内也有印共（毛）等领导的游击队，印度政府担心尼共（毛）执政后会对印度的反政府武装提供帮助；二则是担心尼泊尔外交路线可能会因尼共（毛）的影响而完全投入中国的怀抱。印度政府因此对尼共（毛）一直没有什么好感。

2009年普拉昌达辞职曾令印度官方欢欣鼓舞，而对此次尼泊尔总理选举印度政府十分重视。印度官方认为自己不能置身事外，要设法阻止尼共（毛）获胜。一位印度政府人士承认：新德里希望大会党这样的“中间派”政党，而不是“毛派这样的左派政党”在加德满都执政。
(17)



当选举进行到第3轮以后，部分马迪西政党代表的立场有所动摇，有可能会支持普拉昌达。这一情况引起印度方面的担忧。印度政府旋即派资深外交官什亚姆·萨兰访问尼泊尔。萨兰当晚便在驻加德满都使馆宴请马迪西政党领导人，“告诫其约束本党议员，切勿倒戈支持毛派”，次日马迪西政党领导人便表态不支持统一尼共（毛）。萨兰还单独会晤统一尼共（毛）副主席巴特拉伊，挑拨他同普拉昌达的关系。萨兰访问尼泊尔后，普拉昌达在第4轮的得票大大减少，甚至连一些统一尼共（毛）议员都未投他的票。
(18)



2010年9月3日，在第6轮选举前夕，印度新德里的一家私人电视频道公布了一盘来历不明的录音带。内容显示，统一尼共（毛）政治局委员克利须那·巴哈杜尔·马哈拉正在与中国某位权威人士商议，如何用5亿尼泊尔卢比（约合695万美元）收买50名议员的选票。这盘经不起推敲的录音带很快由印度传到尼泊尔并在各大媒体传播。尽管马哈拉和中国驻尼使馆出面加以否定，但这起谣传事件还是影响到普拉昌达在第6轮、第7轮的选举，普拉昌达的支持率下跌。在感觉胜出无望后，普拉昌达决定从第8轮退出选举。尼泊尔和印度的观察家们表示，是印度成功剥夺了普拉昌达的胜利。
(19)



以上四点是统一尼共（毛）领导人落败的主要原因。需要提及的是，统一尼共（毛）最后决定支持尼共（联合马列）候选人还与以下两点因素有关：

首先，这是有条件的妥协。在第17轮选举的前一天，即2011年2月2日，普拉昌达与卡纳尔代表两党签订了“七点协议”。根据尼泊尔一些网站后来的披露（尽管版本不太一样，但基本内容一致），内容主要包括：两党同意坚决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和完善联邦民主共和等国家制度；两党同意将统一尼共（毛）士兵单独编进国家军队，或单独编入承担特殊职责的安全机构；同意成立联合政府，组建一个协助两党主席轮流领导政府的高级别机构，让尽可能多的党派加入政府；同意以合理可行的方式分配内务部长、国防部长等重要职位，此项工作由两党主席负责处理；在缔结长期联盟关系基础上，实现由两党主席轮流领导政府；本届选举统一尼共（毛）支持卡纳尔当选总理。
(20)



由此可以看出，统一尼共（毛）支持卡纳尔当选，是以换取尼共（联合马列）对统一尼共（毛）的一些重要支持为前提。如两党领导人轮流领导政府，内务部长、国防部长等重要职位由统一尼共（毛）人士担任，统一尼共（毛）武装以独立建制编入国家军队等。对这些条件，尼共（联合马列）此前从未允诺过。如果两党真能履行协议，就会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对双方都有好处。

其次，卡纳尔派对统一尼共（毛）比较友好。尼共（联合马列）内部存在以党主席卡纳尔为首的温和派和以外事部主任卡德加·普拉萨德·奥利为首的强硬派。据说这两派早已“貌合神离”。奥利批评卡纳尔搞党内专政，卡纳尔则反击奥利搞分裂。两派的激烈较量导致2009年2月尼共（联合马列）八大决定增设党主席，以削弱总书记的权力。在这次会议上，卡纳尔改任党主席，伊什沃尔·波克雷尔任总书记。奥利派暂时占得上风。

2010年6月尼帕尔政府倒台以后，尼帕尔就伙同奥利派结成反卡纳尔的力量。在首轮选举前夕，尼共（联合马列）中央虽然提名卡纳尔为总理候选人，但没有获得党内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同意，卡纳尔没有获得代表本党参选总理的资格。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尼共（联合马列）内部两派之争的严重程度。

尼共（联合马列）内部两派对统一尼共（毛）的态度有所不同，卡纳尔派总体上比较温和和友好。统一尼共（毛）在领导第三次人民民主运动时就曾得到卡纳尔派的同情和支持。在两军合并、制定新宪法、卡特瓦尔事件等重大问题上，卡纳尔派也体现出适当照顾统一尼共（毛）诉求的灵活性。因此，为了拉拢尼共（联合马列）内部的温和派，孤立其反统一尼共（毛）的强硬势力，在一党很难取胜的情况下，2月3日中午11点，在选择开始前，统一尼共（毛）紧急常务委员会做出普拉昌达退出选举、本党代表支持尼共（联合马列）候选人的决定，卡纳尔因而轻松获胜。

三　卡纳尔面临的挑战及其黯然下野

2011年2月6日，贾拉·纳特·卡纳尔
(21)

 在总统府举行的就职仪式上宣誓就任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第3任总理。卡纳尔上任之初信心满满，他要求政府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提高工作透明度和工作效率以及践行民主等方面努力。他还表示，统一尼共（毛）和尼共（联合马列）并非所谓的“左翼联盟”，而是“一种民主联盟关系，旨在及时完成宪法起草并推动国内和平进程”
(22)

 。

在施政纲领上，卡纳尔主张政府集中所有精力，优先完成和平进程；主张各党派不分左右，放下分歧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组成新政府；主张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中国、印度发展友好关系；等等。尽管如此，等待卡纳尔的却是一系列他无法克服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便是组建新政府。同其前任一样，卡纳尔只能组建简单多数政府。2月4日，在当选总理第二天，大会党、特莱马迪西民主党等便向卡纳尔表示不参加新政府。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MJF）表示有条件地加入（经过多番讨价还价，该党3月底才宣布加入）。2月6日，大会党正式宣布担当现政府反对党的角色。这些都给踌躇满志的卡纳尔不小的打击。

不仅如此，2月6日，媒体披露了卡纳尔同普拉昌达在选举总理期间秘密达成的“七点协议”，引起各党派的非议和强烈谴责。大会党当即表示尼共（联合马列）和统一尼共（毛）不能将其他政党排除在外，更不能就和平进程问题签署任何特殊的协议。大会党发言人、中央委员阿琼·纳尔辛格·K.C公开表示，两党联合政府将损害尼泊尔的和平进程，“秘密协议已经给和平进程带来一些严重挑战”，他还指责“渴望掌权的尼共（联合马列）不能严肃对待自己肩负的推动尼泊尔和平进程的责任”
(23)

 。大会党主席柯伊拉腊也宣称，只有卡纳尔废除同统一尼共（毛）达成的“七点协议”，才有可能形成全民共识，组成各党参加的共识政府。此后，大会党领导人多次谴责“七点协议”，并以废除“七点协议”作为加入卡纳尔政府的先决条件。

秘密协议的公开，在尼共（联合马列）内部也掀起轩然大波。刚刚卸任的前总理尼帕尔和党内强硬派代表人物奥利对“七点协议”十分恼火。他们谴责党主席卡纳尔绕开党组织私自决定如此重大的事项，要求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审查这个协议。尼帕尔还明确表示不能将内务部长这个重要职位给统一尼共（毛），认为统一尼共（毛）没有资格管理内务部这样重要的部门，除非该党完全转变为一个“民主的和平的党”
(24)

 。而奥利则进一步威胁道：如果卡纳尔在内务部长问题上一意孤行，他将会重蹈1990年的覆辙，失去政府总理和党主席职位。
(25)

 尼帕尔和奥利派还宣称，要是卡纳尔不尊重他们的要求，他们将继续持反对他的立场。

“七点协议”风波无疑给开局不顺的卡纳尔当头一棒。面对来自党内的强大压力，卡纳尔起初还态度强硬。2月13日，他明确表示信守诺言，兑现同普拉昌达达成的协议。不久，卡纳尔的立场和态度开始动摇。2月15日，他提出扩大内阁，建议统一尼共（毛）暂不考虑内务部长人选。统一尼共（毛）对此十分警觉，认为只有承认“七点协议”，才会考虑加入政府，同时表示赞成扩大内阁，但不会放弃内务部长一职。此后两党在内务部长等重要职位的人选问题上争论不休。直到5月4日，经过四次扩充内阁，卡纳尔才正式任命统一尼共（毛）领导人克利须那·巴哈杜尔·马哈拉为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还任命了12位统一尼共（毛）领导人担任政府部长和国务部长
(26)

 。此外，卡纳尔还任命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领导人雅达夫担任副总理，该党3名人士担任政府部长，1名人士担任国务部长。尼共（联合）和尼共（马列—社会主义者）也分别获得两名政府部长的职位。至此，卡纳尔在当选总理近3个月后才初步组建了政府。

虽然组阁工作举步维艰，但最令卡纳尔头疼的还是制定宪法问题。2010年7月18日通过的一项临时宪法修正案规定，执政党必须在2011年4月中旬完成制定新宪法的所有工作，最迟在2011年5月28日前颁布新宪法。如果届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制宪议会将自动解散，卡纳尔政府也将重蹈尼帕尔的覆辙。然而事实情况是，在卡纳尔当选总理之前，各党派忙于总理选举，无暇顾及宪法制定工作；当卡纳尔当选总理之后，又忙于组建政府，等新政府组成以后，距离最后的期限还不到一个月，各党派在关键问题上又分歧严重，因此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制宪任务已无可能。为此，5月12日，卡纳尔提出将制宪议会任期再延期一年。

然而这一倡议并未得到统一尼共（毛）的认同。5月14日，普拉昌达指出延长制宪议会任期需要得到各主要政党的同意，当务之急是在5月28日之前提交一项有关宪法制定的修正案。而大会党等其他反对党乘机要挟卡纳尔先废除他同统一尼共（毛）达成的“七点协议”，以此作为将制宪议会延期的前提条件。5月28日，马迪西联合民主阵线（UDMF）明确要求卡纳尔辞职，作为延长制宪议会任期的先决条件。

5月29日，三大政党和马迪西联合民主阵线经过长时间磋商，就有关制宪议会延期问题达成“五点协议”。内容包括：制宪议会延长3个月；在3个月内完成和平进程的基本任务；准备新宪法草案第一稿；进行包括各种力量在内的军队整编；现任总理卡纳尔辞职，为建立新的全民共识政府铺平道路。

5月29日凌晨，尼泊尔制宪议会通过一项临时宪法修正案，宣布将制宪议会任期再延长3个月。之后，卡纳尔也承诺，全民共识政府一旦产生，他就辞职。他还要求大会党等反对党在建立全民共识政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此后，卡纳尔成为“看守总理”。而主要政党也抓紧筹建试图由自己领导的全民共识政府。统一尼共（毛）一方面要求卡纳尔不要急于辞职，以确保局势稳定和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提议由该党领导人巴特拉伊出任下一届政府总理。

6月24日，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奥利声称将由该党领导新政府，这就引起统一尼共（毛）、大会党等政党的警觉。大会党要求卡纳尔立即辞职，而统一尼共（毛）则加紧改组内阁成员。7月24日，统一尼共（毛）决定召回所有政府部长和国务部长，重新委派由党的副主席纳拉扬·卡吉·什雷斯塔率领的新团队，宣布由什雷斯塔担任副总理和内务部长。然而此举遭到卡纳尔的拒绝。7月30日，统一尼共（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卡纳尔接受自己改组阁僚的决定，否则将召回所有政府部长和国务部长。卡纳尔随即让步。8月9日，卡纳尔政府发言人宣布候任总理决定，不等全民共识政府的建立，提前于8月13日履行辞职承诺。8月14日晚，卡纳尔向总统雅达夫递交辞呈，8月15日正式宣布辞职，结束了他6个月的短暂任期。

导致卡纳尔辞职主要有内外两方面因素。其内部因素是尼共（联合马列）党内存在反对卡纳尔的强大势力，即尼帕尔和奥利这两派势力的结盟。这两派之间尽管也有矛盾，但在反对卡纳尔同统一尼共（毛）结盟问题上立场一致。他们都反对“七点协议”，反对把内务部长职位让给统一尼共（毛），反对将统一尼共（毛）士兵单独编进国家军队或安全机构等。当卡纳尔仍然任命统一尼共（毛）领导人为内务部长后，尼共（联合马列）政治局委员普拉迪普·尼帕尔指责卡纳尔已经沦为“半个毛分子”，声称卡纳尔“就其内心而言是个毛派总理”
(27)

 。缺乏党内支持的卡纳尔，无法全权代表党处理好同统一尼共（毛）的关系，使得他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难以抵御大会党等外来压力，从而变成了无根的浮萍，他的倒台也就成为早晚的事情。

从外部因素看，第二大党大会党自始至终拒绝加入卡纳尔政府，还联合其他反对党在“七点协议”、两军合并、制宪议会任期延期以及后来的政府预算等问题上，不断向卡纳尔叫板施压。卡纳尔唯一可依靠的政治盟友便是统一尼共（毛）。然而对于这个政治盟友，卡纳尔也显示出动摇的另一面。4月17日，亦即决定把内务部长一职交给统一尼共（毛）前夕，卡纳尔提出内务部长一职只有在同其他政党磋商取得共识后才能确定下来。
(28)

 不仅如此，卡纳尔还把施政的优先目标放在尽快完成对尼共（毛）军队的整编上。

尼泊尔和谈实现和平以后，尼泊尔军队整编特别委员会在联合国驻尼特派团的协助下，多次核查驻扎在兵营中的尼共（毛）解放军，2009年7月又有4008名尼共（毛）战士没有通过联合国驻尼特派团的核查，其中包括2006年5月25日签署停火协议当天不满18周岁和在此之后加入解放军的战士。

10月11日，尼泊尔政府决定分批遣散这4008名战士，被遣散的战士可以根据本人意愿返回家乡，也可以选择入学、办小企业或接受一年的职业培训等。2010年1月7日，首批371名战士被遣散，每人发放了2.2万卢比现金（约合300美元）、一套平民服装和为期一年的平民身份证。3月23日开始遣散最后一批1614名战士。此时获准继续留在兵营接受监控的还有19602人。

2011年1月15日，联合国驻尼泊尔特派团结束了为期四年的使命，全面撤离尼泊尔。1月22日，普拉昌达同看守总理尼帕尔签署协议，正式将近两万名统一尼共（毛）武装人员转交给军队整编特别委员会监管。但整编的具体措施、标准等需要由各党派组成的军队整编特委会进一步商定。

卡纳尔一上台便把军队合并作为新内阁考虑的首要问题。3月25日，他宣布在未来50天内完成整编统一尼共（毛）军队工作。4月4日，他要求统一尼共（毛）在军队整合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5月22日，他同普拉昌达商谈统一尼共（毛）军队并入国家军队的计划，还宣布政府将公开“和平路线图”。同日，为配合政府施政，普拉昌达只得同意将60008000名统一尼共（毛）武装人员并入国家军队，并在未来的46周里完成制宪任务。
(29)



在卡纳尔执政期间，关于两军合并问题，他一味地苛求统一尼共（毛），既不考虑“七点协议”，也不顾及统一尼共（毛）的感受和要求，而是完全站在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的立场上对待两军整编问题，这使得统一尼共（毛）对卡纳尔逐渐失去耐心和信心，最后决定不再支持他领导的政府。执政联盟破裂是导致卡纳尔下野的又一重要因素。


 第二节　巴特拉伊当选总理与“七点协议”的执行

一　“四点协议”与移交武器库钥匙

2011年8月15日，总统雅达夫在接受卡纳尔递交的辞呈后，要求制宪议会各党派在当月21日之前（后又延期3天）组建新政府。8月24日，各党派仍无法组建新政府，雅达夫于是致函尼泊尔制宪议会，要求其按照临时宪法规定，开始总理选举程序。8月28日，制宪议会选举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第四任总理。统一尼共（毛）副主席巴特拉伊以340票的简单多数当选。尼共（联合马列）支持的大会党候选人拉姆·钱德拉·鲍德尔只获得235票。巴特拉伊当选总理标志统一尼共（毛）在时隔2年零3个月后再度执政。

统一尼共（毛）胜选的主要原因是获得了马迪西政党的支持。马迪西政党贡献的65票对巴特拉伊成功当选总理起了决定性作用。当然，马迪西政党改变先前的立场，支持统一尼共（毛），并不是无条件的。据《加德满都邮报》披露，在选举开始前夕，五个马迪西政党领导人
(30)

 同统一尼共（毛）联合签署了“四点协议”。五党同意支持巴特拉伊当选总理，但以双方达成的共识为前提。

协议规定：新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完成和平进程和制定新宪法；通过整编进入国家军队的统一尼共（毛）军人不超过7000名；统一尼共（毛）要上交被封存起来的解放军武器库钥匙；整编解放军的具体事宜交由尼泊尔军队整编特别委员会（AISC）决定；以独立建制征招10000名马迪西年轻人入伍等。
(31)



“四点协议”的关键内容是统一尼共（毛）上交武器库钥匙和征招10000名马迪西人入伍。这是统一尼共（毛）前所未有的妥协和让步，很快引起党内强硬派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8月29日，巴特拉伊在总统府宣誓就任总理。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随即声明拒绝参加新政府。统一尼共（毛）只好同马迪西政党组成简单多数派政府。到9月15日，经过三次扩充，组成了有21名部长的新政府。统一尼共（毛）副主席纳拉扬·卡吉·什雷斯塔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民主）领导人比贾亚·库马尔·戈恰达尔
(32)

 任副总理兼内务部长。

巴特拉伊当选总理后，曾信心满满地对媒体表示，“国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能够实现制定宪法和完成和平进程的任务”
(33)

 。他还指出新政府将优先关注四个方面的工作：争取各党派支持，在45日内基本完成和平进程；推出各方协商一致的宪法草案；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改善政府形象；进行经济、社会改革等。

然而，等待新总理的却是与其前任一样的难题。首先是按期制定新宪法。原定的制宪议会任期在8月28日结束。8月29日，制宪议会以537票对4票的绝对多数，通过将制宪议会任期再延长3个月至11月30日的决定。这是制宪议会的第三次延期。统一尼共（毛）原本想延长半年，但遭到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的阻拦。要想在3个月内完成前三任总理都没能完成的任务，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摆在巴特拉伊面前的另一项紧迫任务，就是结束尼泊尔的和平进程。此时，仍有7个师近2万名统一尼共（毛）军人驻扎在尼泊尔7个县的28个营地。在尼泊尔各政党看来，只有完成对统一尼共（毛）军队的整合和复员工作，才能结束尼泊尔的和平进程。

根据“四点协议”，2011年9月1日，即巴特拉伊就任总理两天后，统一尼共（毛）宣布将7座军营存放解放军3400多件武器的武器库钥匙，移交给尼泊尔军队整编特别委员会。当日，驻扎在辛杜利县的第二师和奇塔万县的第三师就完成了移交工作。其他各师也准备在第二天进行移交。

此事立即在统一尼共（毛）党内掀起轩然大波。当晚，统一尼共（毛）副主席莫汉·维迪亚（别号基兰）愤怒谴责这一决定“违反了中央全会和常委会决定”，“意味着解除解放军武装和解散人民军队”，是党的“自杀”行为。
(34)

 第二天，维迪亚号召在全国举行一小时堵塞交通行动，抗议上述决定。当日上午9:30至10:30，加德满都、奇塔万、辛杜利、博克拉、罗尔帕、当-德瓦库里等地民众，响应了维迪亚的号召，还于当晚举行火炬集会游行活动。

9月3日早晨，维迪亚紧急会见巴特拉伊，向他表明自己对中央决定的立场，希望巴特拉伊给予重视。9月5日，统一尼共（毛）中央书记钱德拉·普拉萨德·高吉尔，要求普拉昌达、巴特拉伊就他们做出移交钥匙决定道歉。认为只要党主席和总理公开致歉，党内分歧就会结束。他还澄清道：党内有意见的派别进行抗议，不是要求归还已上交的钥匙，而是要表达他们的不安。因为对党和解放军将产生深远影响的这一至关重要的决定，在作出之前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高吉尔不无忧虑地说：如果移交钥匙的决定不是正确的，那么对党和解放军不利的类似决定还将会作出来。
(35)



9月5日，面对已公开化了的党内分歧，普拉昌达仍宣称在3个月内完成和平和制宪任务，还会同巴特拉伊到大会党主席苏希尔·柯伊拉腊的官邸，向其他党派表达不受党内分歧干扰继续推动和平进程的决心。9月11日，普拉昌达表示将在一个月内完成和平进程。9月16日，他承诺将以“最大的弹性”对待和处理和平与制宪工作。显然，维迪亚等人的意见并没有对普拉昌达的态度产生任何影响。

9月21日，维迪亚等党内高级领导人，包括中央书记高吉尔、政治局常委戴夫·古隆以及内特拉·比克拉姆·昌德，在加德满都纳亚-巴内什沃尔（Naya Baneshwor）秘密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影响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改变普拉昌达、巴特拉伊先前的决定。维迪亚等人开始有组织地把矛头指向党主席。9月23日，维迪亚会见普拉昌达，商讨双方的分歧，但没有任何结果。而反对党抓住统一尼共（毛）党内分歧，乘机向巴特拉伊政府施压。大会党领导人谴责新政府推动和平进程缓慢，尼共（联合马列）主席批评巴特拉伊政府是“机会主义者的联盟”。

面对压力，普拉昌达决定回击党内反对派。9月24日，他公开批评维迪亚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他说：“即使有人想要权力，也没有必要在党内制造分裂……人们不会接受统一尼共（毛）出现分裂。你能欺骗一些党的干部，但你不能欺骗几千万的尼泊尔人民。” 
(36)

 还说：“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为和平与制宪进程制造障碍，将走向人民的对立面，也违背人民战争的本质……我们将取得和平进程的胜利，但党内悲观失望者却试图鼓动党内的分歧。”
(37)

 普拉昌达批判的矛头直指维迪亚，把党内分歧同篡夺中央权力、反对移交武器库钥匙同阻挠和平进程联系起来，还给维迪亚等人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这无疑扩大并加深了党内矛盾。

普拉昌达的公开表态激化了反对派的不满情绪，也加速了他们反党的步伐。9月30日，维迪亚等人在呐瓦罗帕喇希县拉贾尔（Rajhar）开始单独培训干部，宣讲和研讨自己的政策和战略。据报道，统一尼共（毛）总书记拉姆·巴哈杜尔·塔帕亲临现场指导。
(38)

 塔帕是尼泊尔人民战争期间尼共（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历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等重要职务，在普拉昌达政府担任过国防部长。塔帕此时公开支持并加入反对派阵营影响巨大，表明党内高层在路线、方针等重大问题上存有严重分歧。

10月8日，巴特拉伊声称，对党来说目前是结束和平与制宪任务的最后机会。他抨击党内以维迪亚为首的强硬路线派，说他们坚持的是被误导和反人民的立场，认为这是一个反对国家一切政治安排的小集团，包括他们反对党以往同“七党联盟”签署的“十二点谅解”。
(39)



10月10日，反对派宣布从本月15日开始单独组织干部培训，以对抗统一尼共（毛）党部此前宣布从16日起对本党干部培训的计划。10月20日，反对派领导人在巴隆县召集干部进行培训事宜。总书记塔帕、政治局常委内特拉·比克拉姆·昌德、政治局委员赫特·曼·萨卡雅、中央委员桑托斯·布陀·玛嘉前往指导。同日，塔帕说：国内反动势力正在施展阴谋，试图解除人民解放军的武装。他要求政府采取新的政策体面整编统一尼共（毛）战士。塔帕还含沙射影地指出，他不能容忍“外国代理人”任何反国家的行为。
(40)

 塔帕虽然没有指明他说的外国代理人是谁，但当时巴特拉伊正在印度访问，媒体自然把外国代理人同巴特拉伊联系起来。

10月20至23日，巴特拉伊首次对印度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两国政府签署了《双边投资保护和促进协定》（BIPPA）。巴特拉伊对印度之行很是满意，宣称访问非常成功，标志着两国亲密的经济合作迈上新台阶，开启了两国双边关系新篇章。然而党内反对派并不认同。当巴特拉伊归国的飞机出现在特里布文国际机场时，维迪亚的支持者摇着黑旗“欢迎”他，说他同印度签订的协定是“反国家的交易”，还要求他辞职。

就在巴特拉伊回国的当天，总书记塔帕批评巴特拉伊违背中央常委会决议，擅自同印度签订双边协定，要求中央处罚巴特拉伊的违纪行为。第二天，政治局常委戴夫·古隆也明确表示不能让这个只利于印度而不利于尼泊尔的“片面”协定在议会获得通过。

也就在巴特拉伊回国当天，总书记塔帕向媒体记者透露，党主席普拉昌达同印度情报机关——印度调查分析局（RAW）有联系，声称几个月前普拉昌达到印度西里古里会见了印度调查分析局的工作人员，之后便按照印度调查分析局的指令，同意将人民解放军编入国家军队的人数削减至5000名，而不是先前要求的10000名。

对塔帕的上述指控，普拉昌达甚为愤怒。10月24日，他公开回应称这一说法是“毫无根据和不合逻辑”，“我要求他（即塔帕）拿出证明我按照印度调查分析局指令行事的证据”
(41)

 。统一尼共（毛）党部也随即发出声明，否定塔帕的指控。而塔帕也随后表示是媒体曲解了他的意思。他的本意是说几个月前普拉昌达会见了印度调查分析局的高官，要求党主席在党内澄清此事。至此，人们才明白此前塔帕暗指的“外国代理人”不是总理，而是党主席。但塔帕也拿不出支持他的指控的证据。

10月25日，统一尼共（毛）中央在加德满都总部帕里斯-达达（Paris Dada）召开常委会，邀请党内反对派就巴特拉伊访印签署的协定发表意见。会上，反对派领导人维迪亚、塔帕、高吉尔、古隆、昌德等，对巴特拉伊提出尖锐批评，巴特拉伊也作出了相关解释和说明。经协商，维迪亚等人表示暂不在公开场合批评或反对尼印双边协定，留待计划在11月3日召开的中央全会讨论决定。巴特拉伊访印风波暂告一段落，但两派之争远没有结束。

二　“七点协议”与统一尼共（毛）归还“侵占”的财物

2011年11月1日晚，统一尼共（毛）主席普拉昌达、马迪西政党联盟（SLMM）代表比·库·戈恰达尔，伙同大会党主席苏希尔·柯伊拉腊、尼共（联合马列）主席贾拉·纳特·卡纳尔，就和平进程中的军队整编、宪法制定及权力分配等问题，联合签署了“七点协议”。这是统一尼共（毛）第二次执政期间发生的另一重大事件。

据《加德满都邮报》11月2日公布的概要，“七点协议”的要点包括：将解放军编进尼泊尔军队安全保卫部（Nepal Army Directorate），这一新设机构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发展、建设、森林、工业提供安全保障以及进行灾难处置等；编进安保部的解放军最多为6500人，占该机构总人数的35％；所有接受整编的统一尼共（毛）军人必须按照军方标准和安全部队要求进行选拔和任命；整编和安置工作一旦启动，解放军所有武器自动由政府部门监管；接受安置的统一尼共（毛）军人每人可领取60万到90万卢比安置费；自愿退伍军人依据职务可领取80万、70万、60万或50万卢比的补偿费，分两年两次付清；由军队整编特别委员会7日内确定整编和复员程序，然后以师为单位依次整编，2011年11月23日前全部结束；尼泊尔内战期间被统一尼共（毛）没收和侵占的所有财物，在2011年11月23日以前全部归还原主，土地的原主人要获得适当赔偿，归还和清退财物工作由当地政府负责执行；解散统一尼共（毛）领导的共青团组织（YCL），共青团侵占的所有公私房屋和田地也要在2011年11月23日以前清退完毕；成立高级别政治协商机制，推动和平与制宪进程；在制宪议会内新设一个专家小组，就未来国家行政区划等问题提出建议；加快宪法制定进程，在一个月内启动宪法起草准备工作；和平及制宪进程一旦启动就开始组建全国共识政府等。
(42)



“七点协议”其实就是此前签署的“四点协议”的扩充版。综观这一协议，主要内容是两点：一是完成和平进程，包括整编复员统一尼共（毛）军队和清退过去没收和侵占的财物；二是组建全国共识政府和制定新宪法。第一点内容规定得非常明确、具体。有详细的时间表、路线图和监督执行部门。而第二点内容却含糊、不详。统一尼共（毛）一旦结束了和平进程，反对党如何配合执政党组建全国共识政府，进而完成制宪任务，协议对反对党并没有硬性的规定和约束，只是提到成立高级别政治协商机制推动这一进程。

关于完成和平进程的所有内容都是针对统一尼共（毛）的，这是尼泊尔实现和平五年来统一尼共（毛）首次作出的重大让步，然而这些妥协没有换取反对党同等的承诺。换句话说，如果统一尼共（毛）履行了协议的前半部分，反对党根据此协议依然可以在组建全国共识政府、完成制宪任务等问题上同统一尼共（毛）讨价还价，甚至唱对台戏。可见，“七点协议”是一个只约束统一尼共（毛）而不约束反对党的不平等协定。只有利于反对党，而不利于统一尼共（毛）。

不仅如此，协议还完全否定了人民战争的正义性、合法性，统一尼共（毛）完全丢弃了10年内战成果。照此协议执行，统一尼共（毛）不仅要解散自己的武装、领导的共青团组织，而且要清退革命战士和穷苦群众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土地等财物。过去尼泊尔劳苦大众支持尼共（毛）闹革命，就是因为尼共（毛）能代表并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为着他们的自由、幸福与解放而斗争。而现在的协定则要否定过去的革命成果，不仅意味着统一尼共（毛）性质的改变，而且也将使统一尼共（毛）失去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因此，协议一经签署就遭到不少统一尼共（毛）党员、干部乃至群众的强烈反对，也遭到党内反对派的严厉抨击。就在签署协议前夕，维迪亚、塔帕、高吉尔等人就要求普拉昌达不要在协议书上签字。塔帕认为，此协议背离了尼泊尔人民的意愿，对完成和平进程没有任何帮助。但普拉昌达、巴特拉伊听不进劝告，仍一意孤行地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从而一步步地将党引入分裂的深渊。

11月2日，即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塔帕谴责协议出卖了尼泊尔人民，称11月1日晚是尼泊尔政治史上一个“黑暗的夜晚”，“那晚，对反动势力及其掮客来说是个狂欢之夜，而对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个黑暗之夜”
(43)

 。他还说：整编的目的不是要让统一尼共（毛）战士去当什么保安，而是要成为卫国戍边的国家部队。维迪亚也在当天强烈要求废除这个协议。他说：“我们的领导人同帝国主义分子签署了背叛人民大众、背叛人民解放军、背叛国家以及背叛统一尼共（毛）的协议。”
(44)

 随后，维迪亚等人率领党内支持者高举黑旗游街抗议。

“七点协议”还遭到不少统一尼共（毛）战士和军队领导人的反对。11月3日，驻扎在苏尔凯德县达萨罗什普尔（Dasarathpur）营地的解放军第六师部分战士拒绝接受“七点协议”，认为党的领导人正跌入自掘的沟渠。副师长杜尔加·普拉萨德·乔杜里在当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七点协议”是要解散统一尼共（毛）士兵。他义愤地说：“解散统一尼共（毛）战士（对我们来说）是最严重的惩罚。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能侮辱人的吗？”
(45)

 “‘七点协议’不是在整编统一尼共（毛）战士，而只是（国家）的一次募兵活动，而且只给统一尼共（毛）士兵6500人的限额。”
(46)

 乔杜里甚至还质疑协议是被反国家反统一尼共（毛）军队的“看不见的势力”在幕后操纵起草出来的。

尽管遭到党内、军队内部不少人的反对，统一尼共（毛）领导人仍决定执行协议。11月5日，统一尼共（毛）党部向全国各级党组织发出通知，指示党的干部要坚决清退武装革命期间没收来的田地财物。11月6日，维迪亚派在加德满都集会进行抵制。统一尼共（毛）中央委员马赫什沃尔·达哈尔在集会上表示“将报复所有从农民手里接管土地的人”
(47)

 。统一尼共（毛）凯拉利县负责人哈里·巴哈杜尔·加瓦里也警告说：如果当局试图把无地农民和自由契约农（Kamaiya）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就将爆发流血冲突。加瓦里还指出：“我们是按照普拉昌达和巴布·拉姆（指巴特拉伊）的命令夺取了土地并分给了无地农民和契约农的。现在我们不能把这些人扔在路边不管。”
(48)



11月14日，统一尼共（毛）中央全会在加德满都党部延迟召开。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维迪亚派围绕巴特拉伊当选总理以来的“四点协议”、移交武器库钥匙、同印度签署双边协定、“七点协议”、党的路线等问题提出13条反对意见，指责普拉昌达背离了党此前确立的路线。维迪亚指出，就目前而言，制宪议会已无存在的合理性，它不可能制定一部反映人民意愿的宪法。由制宪议会新设立的专家小组讨论国家重建问题是误入歧途。所有政治性议案应该由集体讨论决定。只有这样才能使问题最小化。维迪亚还对全会认为和平以来取得的所谓“成就”表示不满。

11月15日，总书记塔帕敦促军队领导人和战士不要参加整编行动，“因为协议对解放军和和平进程是个极大的侮辱”
(49)

 。而统一尼共（毛）发言人迪纳·纳特·夏尔玛却谴责维迪亚和塔帕在阻碍和平与制宪进程，认为他们的言论“违反了党的纪律和信念”；还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如果有人要跟随某些人，那他（她）就不是人民解放军，也不是尼泊尔军人”
(50)

 。

此次中央全会党内高层分歧严重。尽管如此，普拉昌达等领导人仍在当日同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商定执行“七点协议”。

“七点协议”规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求统一尼共（毛）归还在武装革命期间侵占地主、资本家的财物。2006年11月尼泊尔实现和谈以后，统一尼共（毛）根据当时签订的协定，陆续退还了不少过去收缴的田地、房屋、财物等，到2011年时尚未退还的已为数不多，主要是无地农民、契约农、佃农等掌握的少量田地、房屋等。比如在凯拉利县，仍未归还的田地只有1345公顷（200多人所有）。在当-德瓦库里县，有2000公顷。在巴迪亚县，有600公顷。尽管如此，耕种者已从2007年开始每年向原主人交付至少三分之一产量的地租。

那些靠土地革命翻身解放的穷苦农民，不希望革命成果重新回到剥削者手中，也担心交出田地后无地可种，重新陷入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穷困境地。他们过去响应党的号召投身革命，拿出一半的粮食支援革命，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因此，在“七点协议”签署以后，维迪亚派领导人包括一些县级领导人发布声明，表示拒绝执行中央的决定，绝不退还农民的田地等财物。

11月中央全会召开以后，维迪亚派强烈要求统一尼共（毛）领导人和政府先考虑这些农民的利益和处境，主张政府在清退他们的田地、房屋之前，先要妥善安置好他们的生活，给他们可供选择的出路，决不能不负责任地一退了之。他们认为，普拉昌达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在宣布归还土地时完全忽视了无地农民、契约农和佃农的利益。如果政府强行剥夺这些农民的土地，维迪亚派将毫不犹豫地组织农民进行反抗。塔帕明确指出：“在没有给出可供选择的安排之前，任何试图用武力归还‘侵占’土地的人必要时将被驱逐出去。”
(51)



维迪亚派还警告那些土地原所有者，在“侵占”土地的农民得到妥善安置之前，不得出售这些田地，否则他们将采取强行收回的措施。2011年11月14日，在巴迪亚县拉贾帕尔（Rajapur）地区，有两个土地原所有者不听劝告，私自出售“侵占”土地，结果被维迪亚派人员没收了田契。
(52)

 类似的事件在巴迪亚县还发生多起。夺回行动的组织者们表示，如果当局强行驱逐这些农民，维迪亚派人员将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进行反抗。

11月17日，夺回行动的组织者之一——全尼泊尔农民协会（革命）（ANPA-R）在尼泊尔根杰集会，表示将尽一切努力抵制将财物归还给所谓合法所有者的决定。协会总书记南达·巴哈杜尔·比尤达·马加尔说：“我们将被迫采取报复行动，因为党的主席和副主席在归还没收土地问题上，作出了维护封建地主利益的决定。”
(53)

 马加尔还声称统一尼共（毛）的决定同农民、无地农民以及穷人的利益是对立的，指责普拉昌达叛党。

尽管如此，统一尼共（毛）领导人和巴特拉伊政府仍然决定分三步走清退财物：第一步是清退统一尼共（毛）党员“侵占”的财物；第二步是清退统一尼共（毛）干部和其他人员“侵占”的财物；第三步是清退无地农民、契约农、佃农等“侵占”的田地、房屋等财物。

11月25日，在巴迪亚县拉贾帕尔乡7组（Rajapur VDC-7），三大政党代表和当地政府负责人举行仪式，宣布将约30公顷土地归还给原主人。此举拉开了统一尼共（毛）归还过去“侵占”财物工作的序幕。土地原所有者比诺德·德沃杰·昌德感激涕零地说：“11年来，我无助地看着别人耕种我的土地。我很高兴现在能物归原主。”他还追问统一尼共（毛）该县负责人当初为什么要没收他的田地，“难道（因为）我是封建主或是腐败分子？”得到的答复是，因为他是一名地主。
(54)



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位地主得意不到24小时就被迫结束。11月27日，当地的维迪亚派积极分子在全尼农民协会（革命）领导人阿贾亚·乔杜里的率领下，蜂拥而至被宣布交还的土地上，插上统一尼共（毛）党旗，宣布将其收回，理由是土地的现主人没有得到妥善安置。

此事件的发生使得那些原本期待自己的财物能失而复得的地主开始变得灰心丧气起来，他们怀疑统一尼共（毛）和巴特拉伊政府是否诚心归还土地。比诺德·德沃杰·昌德、大会党领导人以及拉贾帕尔乡前乡长怒斥统一尼共（毛）是“两面派”，说“他们在表演一出下午归还、晚上又将其收回的闹剧。”
(55)

 班克、巴迪亚、凯拉利等县的地主们也觉得要回田地的希望渺茫。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提出由政府出资购买这些“侵占”的土地，然后再分配给这些土地的现实使用者。12月22日，在巴迪亚县苏哈瓦乡3组（Sorhawa VDC-3）又发生一起夺回事件，6户家庭的0.88公顷土地被统一尼共（毛）人员强行收回。同日在迦毗罗瓦斯堵县，全尼农民协会（革命）中央委员达科塔尔·塔鲁率领40多名统一尼共（毛）骨干宣布重新夺回两所房子和约22公顷土地。

巴迪亚县以及其他地方发生的系列夺回事件，迫使统一尼共（毛）领导人和巴特拉伊政府的立场有所让步。普拉昌达表示，政府在归还土地前，要为这些土地耕作者安排好生计和出路。2012年1月12日，巴特拉伊政府甚至宣布将内战期间统一尼共（毛）政权作出的关于土地流转及其交易的决定合法化。此消息一出，立即得到维迪亚派和全尼农民协会（革命）等群众组织的热烈欢迎。1月29日，统一尼共（毛）中央书记高吉尔甚至指出，这是巴特拉伊政府作出的“唯一好的决定”。他还说，把10年冲突期间统一尼共（毛）政权作出的决定一笔勾销是不可能的。
(56)



然而巴特拉伊政府的这一决定当即遭到反对党的严厉批评和强烈抵制。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等领导人声称将在议会阻止这项决定的通过（1月17日起付诸行动），直到统一尼共（毛）全部退还“侵占”的财物为止。他们还发出要挟，认为取消这一决定是巴特拉伊组建全国共识政府的前提条件。就连执政盟友马迪西政党联盟也开始反对这项决定。

面对压力，统一尼共（毛）领导人开始屈服。1月24日，巴特拉伊表态说政府的这一决定只是要把战争期间的交易行为规范化，而不是要使人民政权及其决定合法化。他还表示准备就此问题同其他政党展开讨论。1月25日，普拉昌达也开始向巴特拉伊施压。2月8日，巴特拉伊向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承诺收回决定。2月9日，巴特拉伊政府正式宣布将其取消。巴特拉伊还对因此而影响和平与制宪进程表示“遗憾”。
(57)



巴特拉伊政府出尔反尔的行径，遭到维迪亚派和全尼农民协会（革命）等群众组织的强烈抗议。2月11日，在尼泊尔中西部地区的罗尔帕、鲁孔、萨利亚纳和贾贾科特县发起了多起抗议示威活动。此后他们继续向政府施压，反对政府强行让农民退还田地。

三　统一尼共（毛）完成对人民解放军的整编和复员

面对党内的强大阻力，普拉昌达、巴特拉伊等中央领导人包括军队主要领导人，仍决定执行“七点协议”。11月9日，统一尼共（毛）军队总司令南达·基肖尔·普恩（帕桑）表示，尽管党内存在分歧，解放军仍按协议完成和平进程。11月19日，所有七个师整编复员工作开始。

整编、复员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根据本人意愿登记、统计参编人员的类别，这一工作到2011年12月1日结束。在参加整编、复员的19000多名统一尼共（毛）军人中，选择编入国家军队的有9705人，选择退伍的有7365人，其余的选择重新安置。第二阶段是遣散选择退伍的人员，从2012年2月3日开始，2012年2月12日结束。第三阶段精简进入国家军队的人员。2012年2月25日开始，到2012年4月19日结束。有3100多名军人决定接受整编。第四阶段是按军方要求筛选接受整编人员。这一进程从2012年7月4日开始，此间断断续续到2013年8月26日完全结束，只有1400多人编入了国家军队。

整个整编、复员过程充满着斗争，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首先，选择进入国家军队的人数突破了协议规定的上限。11月30日，普拉昌达视察罗尔帕第五师营地（Dahaban）时，要求将6500人的上限更改为9000人。然而当即遭到反对党的反对。12月27日，普拉昌达又提出将超出限额的3000多人编入警察或武警部队，也遭到反对党的拒绝。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声称要严格执行协议，认为在限额问题上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其次，要求进入国家军队的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军方的标准、条件和要求，经过体检、考察、考试、测试等一系列环节和程序，经考核合格后方能成为国家军人。12月13日，尼泊尔军方发言人拉明拉·切特里明确提出，统一尼共（毛）战士首先需要身体条件达标，然后经过严格选拔并接受特殊训练后，才能进入国家军队服役。军方的让步仅限于放宽入伍年龄（3年）、婚姻状况（不论婚否）及文化程度。
(58)

 尼泊尔军方规定，所有新兵都要通过体检、文化课考试、体能测试并接受9个月严格试训等程序的考察后才能入伍。成为军官先要达到相应的学历要求，然后在两年内通过包括IQ测试、TO、GTO、IO和内部会议（Board Conference）等特殊训练和考核。

统一尼共（毛）官兵绝大多数出自贫寒家庭，从小就缺衣少食，多数没受过良好教育，身体素质和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有些还是文盲和半文盲，包括那些在战争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指挥员也是如此。如果按照军方标准进行整编，多数统一尼共（毛）军人是通不过有关测试和考核的。因此，统一尼共（毛）战士对军方发言人的表态普遍不满。第二师师长苏克·巴哈杜尔·罗卡气愤地说：“如果对他们（解放军战士）要像通常征兵那样对待，必须经过每一项测试和每一道训练，那我的战友们就不会选择整编了。”他还说：“我们已经作战10年，（当时）是按照军事战术的要求进行训练的。”
(59)

 统一尼共（毛）领导人就此问题同反对党多次进行过交涉，要求灵活处理，但一直无果。

第三是关于军官数量及职衔配接问题。“七点协议”规定征招入伍的统一尼共（毛）军人占国家安保部队总数的35％，军官人数也应占相应比例。统一尼共（毛）提出这一要求，并希望最高军衔中至少有1名准将，担任安保部队下属分部（3个）的负责人。后来明确为1名少将、2名准将、8名上校、16名中校、64名少校、120名上尉、96名中尉和120名少尉。
(60)

 反对党则坚持按照军方的标准和要求选拔，能选出多少军官就任命多少，能胜任什么职务就担任什么。反对事先规定军官人数及职衔数量。

面对双方一开始就发生的分歧，统一尼共（毛）领导人提出设立一个负责解决争议的监督机构，由尼泊尔军方、解放军和中立的专家这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然而此建议当即遭到大会党的批评，认为统一尼共（毛）是在耍弄“伎俩”，目的是要拖延整编进程。大会党军队整编特委会委员米南德尔·里贾尔明确说，统一尼共（毛）提出的所有新建议都不能接受。勉强推动和平进程无非是要延长巴特拉伊政府的任期。他还威胁道：“如果和平进程没有进展的话，他们就不要指望巴特拉伊的总理能继续当下去。”
(61)



维迪亚、塔帕等党内反对派一开始就认为接受整编是件屈辱的事情，他们号召解放军战士选择退伍。当时流行一个说法：选择整编的是忠于普拉昌达的军人，选择退伍的是维迪亚派的追随者，而选择安置的是听巴特拉伊话的人。针对第一阶段有近70％战士选择接受整编的情况，第一师副旅长巴布·拉姆·拉伊认为是普拉昌达派施压的结果。他说：“我的大多数战友是迫于压力做出这种选择的，其余的是因为听信了甜言蜜语的哄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符合尼泊尔军队的标准，因此，（接受整编）这一策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证明是毫无意义的。”
(62)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位军官的说法。

2011年12月6日，普拉昌达在鲁孔县首府姆西科特出席烈士卡米·布陀塑像落成仪式。他说：他领导的党并没有在和平进程中投降，人民解放军以体面的方式接受了整编和复员。
(63)

 此时第二阶段整编还没有开始，但战士们已有了不同的看法。12月22日，第三师副师长乌达亚·查伦率领此前已被遣散回家的部分战士，当面向普拉昌达表达了不满，认为接受国家军队整编是一种投降行为。
(64)

 2012年2月4日，第二阶段整编刚开始，呐瓦罗帕喇希县第四师部分战士，撕毁手中退伍派遣支票以示不满。同日，在第三师营地度过5年光阴的乌达亚·巴哈杜尔·查伦和妻子什芭（Shiba）在领到退伍派遣费后认为，这不是他们希望得到的。乌达亚痛心地说：“我们决定‘出卖’自己换取国家的和平。我们的牺牲正在被用金钱来估价。（当初）如果能看到这一天，我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
(65)



还有不少统一尼共（毛）战士同乌达亚夫妇有着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在目标还没有实现时，革命就被提前结束了。把国家引向共和并不是人民战争的唯一目标。曾任解放军排长的比什努·潘里雅说，国家的状况随着和平进程的开始变得更糟糕了。“国家被推向比潘查亚特时代更为严重的境地。我们是为了人民大众的解放而战斗的，不是为资本家服务的，更不是为了带些钱回家寻求自我安慰。”“我们中的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或身体残疾，而我们现在却像牲畜一样被售卖。”
(66)

 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认为，党的领导人曾许诺革命给国家带来发展、就业、吃饭、教育、平等，现在的情况又如何了呢？他们希望统一尼共（毛）领导人回答这个问题，希望再次作出的牺牲能换来领导人“新尼泊尔”到来的承诺。

2012年2月7日，巴特拉伊致信国防部，要求启动军队整编第三阶段工作。2月10日，国防部向军方正式下达了这一指令。2月25日，尼军参谋长切特拉·曼·辛格·古隆命令解放军各师准备接受整编。悬而未决的军衔问题再次引发争议。此前，统一尼共（毛）领导人一直要求给予解放军至少为准将的最高军衔。然而在2月12日，尼军参谋长古隆却声称同意大会党的建议，把最高衔级定为少校。这对统一尼共（毛）军人是个极大的侮辱。中央书记高吉尔不无嘲讽地说：如果普拉昌达还是军队的最高统帅，那他在国家军队只能获取少校军衔。他还指出：“我们怎能接受如此没有尊严的整编？……如果接受了，那就是投降。”
(67)



普拉昌达又让步了。2月27日，他提出如果各党同意给解放军一枚“荣誉准将”或上校军衔的话，统一尼共（毛）就在2至3周内清空军营。经过讨价还价，尼军参谋长和反对党答应给解放军一枚上校军衔，前提是整编进程不受干扰地推进。3月4日，巴特拉伊表示将遵照临时宪法、全面和平协议和“七点协议”继续进行整编。3月9日，解放军各师周边营地的军人开始向主营地集中。3月23日，军队整编特别委员会通过整编行动计划，4月4日要求解放军4月12日前腾空兵营，4月8日决定由尼泊尔国家军队和武装警察部队负责接管。

4月10日凌晨，主要政党领导人和巴特拉伊领导的军队整编特委会作出四项决定，宣布即日起解放军15座营地，所有人员、武器和财产，全部移交尼泊尔军队和武装警察部队。上午8时许，巴特拉伊在总理办公室召见尼军参谋长古隆，指示他执行特委会决定。随后，由尼泊尔军队、警察部队和当地警察组成的接管队伍开进统一尼共（毛）军营，整编和复员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因此前接受整编的解放军远超出限额，近40％军人将被迫选择退伍或接受安置。出乎统一尼共（毛）领导人意料的是，有不少战士改变先前决定选择退伍。到4月15日，退伍人数达到4052人，4月18日上升到6511人，4月19日又有增加，最后确定愿意接受整编的只有3123人，连最高限额的一半都不到。一方面表明此前关于最高限额的争论显得毫无意义，另一方面也使得反对党和尼泊尔军方欢欣鼓舞。尼泊尔军队安保部原计划征募18000多人，此时只能招收14000人。有鉴于此，尼泊尔军方不得不决定将安保部的最高统帅由少将降为准将。

第三阶段整编出现退伍风潮绝非偶然。此前军方和反对党始终坚持严格按军队的标准进行整编，使不少统一尼共（毛）军人失去信心和兴趣。解放军7个师的师长在整编和复员工作刚开始时都表示要为国家军队效力，但到2012年4月1日有6位师长决定退伍。中下级军官更是如此。第四师的一位排长说：“无法保证能在国家军队中获得同解放军指挥员一致的军职，因此，我们这些下级军官能有什么指望？最好的选择便是退伍。”
(68)

 第二师师长苏克·巴哈杜尔·罗卡说：“去年整编期间解放军对加入国家军队有着极大的热情。然而结果是另一番景象。在军衔问题的纠缠不休以及漫长复杂的整编过程使不少战士感到沮丧。他们觉得留在国家军队不安全，因为整编一直没有解决关键问题。”
(69)



很多统一尼共（毛）军人对党的领导人的无原则退让乃至背叛感到极度失望、不信任甚至愤怒，特别是在4月10日突然决定将兵营、人员和武器全部移交出去之后。第五师的一名军官说：很多统一尼共（毛）战士觉得接受这样的整编是一种侮辱，认为党的领导人玩弄了他们的感情，使他们在国家军队面前投了降。
(70)

 一些战士甚至抱怨统一尼共（毛）领导人欺骗了他们，毁灭了他们的前途。第七师某旅的一名战士说：“最初，他们让我们离开学校，说这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然后发给了我们枪支；现在，他们却要我们拿出学历去接受国家军队整编。我们做出的这些牺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71)



巴迪亚等反对派的宣传也起了一定作用。第三阶段整编一开始，维迪亚、塔帕等人就号召统一尼共（毛）战士放弃整编，选择退伍。他们还多次组织退伍战士集会抗议。3月14日，总书记塔帕召集排级退伍军官，要求他们准备另一阶段的战斗。4月10日，维迪亚派谴责移交兵营和武器是对革命的严重背叛。他们还在加德满都举行火炬游行，焚烧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的肖像。4月15日，中央书记高吉尔严厉批评说：“达哈尔主席（普拉昌达）是通过以妥协的名义使解放军投降的方式背叛了党。”
(72)



在整编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感人的场景。此次整编只是2006年和谈时解放军的一部分。此前已有1万多名战士被联合国驻尼特派团遣散回家，当时每人只领取了6个月的生活费。出于对整编过程中统一尼共（毛）领导人表现的不满，他们纷纷向统一尼共（毛）中央和巴特拉伊政府发出抗议。包括那些被无偿解散的共青团组织成员，他们原本是统一尼共（毛）军人，也觉得受到不公正对待。特别是那些在战争期间受伤致残的战士，生活上更是无依无靠。2012年2月8日，统一尼共（毛）中央常委会决定向他们提供救济。据尼泊尔媒体报道，2月9日，统一尼共（毛）中央指示所有7个师截留每位退伍战士40％遣散费，用作补偿或救助上述人员。这一指令下达后，不少战士表示理解并接受。来自达丁县的女兵比娜·米嘉说：“我毫不迟疑地把我的遣散费的40％交了出去。”来自戈尔卡县的比姆森·巴拉姆说：“因为这些钱用来安置别的战友们，我也不妨把这笔钱交给了我的上级。”
(73)



尼共（毛）在决定和谈时，解放军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自2007年进驻兵营后，5个年头过去了。不少解放军女战士结婚生子，男战士也普遍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找归宿的心情变得越来越迫切。尼共（毛）领导人一方面设法尽快为战士找寻出路，另一方面也想以军队整编方面的让步，换取和平与制宪这两大任务的完结，从而在政治上掌握主动权。然而一厢情愿的让步换来的却是惨重的代价。武装革命的成果消耗殆尽，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一落千丈，严重的内部分歧使党达到分裂的边缘。

2012年4月20日，普拉昌达在尼泊尔颇受欢迎的坎提普尔（Kantipur）电视台脱口秀节目中说，他及时作出接受整编的决定是因为他担心延误这一进程会给国家带来流血事件。他还说：不仅统一尼共（毛）战士同他们以前的敌人——尼泊尔皇家军队握手言和，而且尼泊尔国家军队和人民解放军将（通过整编）产生新的转型。5月2日，普拉昌达在加德满都ABC电视台主办的节目中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作出的大胆决定结束了和平进程，我的这些功绩将载入史册。”
(74)



2012年7月4日，尼泊尔军方宣布启动最关键也是最后阶段的军队整编。3129名（实际参加的只有2767人）统一尼共（毛）军人将通过由各方代表组成的筛选委员会设置的体检、笔试和面试等环节，最终确定能否被整编进入尼军。2013年7月5日，1352名统一尼共（毛）士兵通过了军方的测试和训练。8月26日，又有70名统一尼共（毛）军人通过了为期9个月的军官训练与测试，即将服役。至此，尼泊尔军队整编与和平进程完全结束。共有1400多人被正式编入国家军队，另有1300多人在此次整编过程中选择退伍或被军方淘汰，历经10多年风雨的尼泊尔人民解放军最终以和平方式被彻底遣散。原解放军第一师师长亚姆·巴哈杜尔·阿迪卡里被尼军方授予上校军衔，副师长帕达姆·拉玛和巴苏德夫·吉米雷被授予中校，另有13人被授予少校、30人被授予上尉、24人被授予中尉。


 第三节　反对党步步紧逼与巴特拉伊成为留守总理

一　巴氏政府渐陷危机与征兵计划破产

巴特拉伊政府的危机，最初是来自党内的反对派。与这支力量不同的是，反对党起初虽然对缔约结盟密谋上台的做法不满，但对“四点协议”的内容却选择性赞同，如统一尼共（毛）移交武器库钥匙、整编复员解放军等，因为这些方面符合他们的利益和诉求。只是对统一尼共（毛）推动和平进程的诚意深表怀疑。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卡德加·普拉萨德·奥利明确说：巴特拉伊不可能领导国家完成和平与制宪任务，因为在统一尼共（毛）内部还存在阻碍这个进程的破坏力量。
(75)

 当然，反对党的主要任务还是反对现政府，并努力寻求一切机会取而代之。

2011年9月26日，比尔根杰市警方宣布巴特拉伊政府部长普拉布·沙阿有指使他人谋杀卡什·蒂瓦里的重大嫌疑。卡什·蒂瓦里是印度教青年协会会长，2010年6月27日遭枪击身亡。此人死前不久领导组织反统一尼共（毛）的群众集会，因此舆论普遍怀疑此案与统一尼共（毛）有关。据警方描述，他们抓获的凶手供认是接受沙阿的指令并从他那里拿到20万卢比佣金后行凶的。警方据此供述准备调查沙阿。
(76)

 普拉布·沙阿是统一尼共（毛）中央政治局委员，被巴特拉伊委任为土地改革与管理部长。警方的这一消息一经发布便掀起轩然大波，反对党乘机要求沙阿辞职并让统一尼共（毛）作出解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28日，国防部长沙拉特·辛格·班达里发表言论说：特莱地区的22个县，如果想脱离国家独立，法律是不能加以阻止的。
(77)

 班达里是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民主）领导人，此番言论的本意是希望国家重视特莱地区马迪西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正当权益，使这些地方的人能真正融入尼泊尔主流社会，实现各民族在情感上的融合和统一。但媒体却解读为怂恿特莱地区脱离国家独立，指责国防部长发表分裂国家的言论是不适当的。因此，班达里当即受到广泛批评，反对党也乘机要求班达里辞职。

巴特拉伊政府起初还为这两位部长辩护，但反对党不依不饶，步步紧逼，媒体也大造声势，推波助澜。迫于无奈，统一尼共（毛）和马迪西政党最终选择让步，于10月16日和19日宣布召回这两位有争议的部长，沙阿和班达里随即辞职。这两场阁僚风波总算平息下来，反对党大获全胜。

11月13日，巴特拉伊又宣布任命4名国务部长。这是新政府成立以来第五次扩充内阁，政府组成人员达到49人，超过谢·巴·德乌帕当总理（19951997）时的48人，成为1990年以来阁僚人数最多的一届政府。尼泊尔的媒体还算了一笔账，仅就总理、副总理、政府部长、国务部长这49人的工资、津贴和差旅费支出，尼泊尔财政每个月就要开销8600万卢比。
(78)

 这对尼泊尔这样一个经济落后、靠借外债度日的国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而遭到反对党和社会舆论的广泛批评。

11月1日，“七点协议”签署以后，反对党领导人一方面称赞“七点协议”是个“历史奇迹”，声称对参加政府持“积极态度”，敦促巴特拉伊政府尽快实施协议，另一方面又批评巴特拉伊政府和统一尼共（毛）虚情假意，以各种借口有意拖延或阻止协议的执行。

11月14日，统一尼共（毛）不顾党内反对，同反对党达成加速实施“七点协议”的决定。11月19日，统一尼共（毛）启动解放军整编与复员工作，11月25日又宣布开始退还过去“侵占”的财物。然而，反对党仍对此很不满意。

11月23日，大会党领导人苏嘉塔·柯伊拉腊批评统一尼共（毛）把和平与制宪进程置于危险的境地，理由是统一尼共（毛）没有上交全部武器。柯伊拉腊认为，统一尼共（毛）库存的武器只是供展览掩人耳目，在民间还藏匿着大量武器，只等在制宪任务完成后的大选期间用来攫取权力。统一尼共（毛）只有交出隐藏在兵营外的全部武器，才能建立大家对它信赖的氛围。
(79)



在退还财物问题上，反对党更是抨击统一尼共（毛）勉强而为，并非出于真心，批评并要求统一尼共（毛）放弃既想退又不愿退的“双重人格”，同时还尖锐地指责巴特拉伊政府监管执行不力，对政府作出将内战期间土地流转及其交易合法化的决定更是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致使政府强迫农民陆续清退了不少土地及财物。

11月29日下午，尼泊尔制宪会议以503票赞成（有506名议员参加投票）通过一项临时宪法修正案，批准将于本月30日到期的制宪议会任期，再延长6个月至2012年5月30日。这是2008年成立的制宪议会第四次延长任期。统一尼共（毛）延长议会任期的提议能够高票通过，主要得益于反对党的支持。而反对党此时不想让统一尼共（毛）下野，一方面期待巴特拉伊政府继续履行“七点协议”，结束对解放军的整编与复员工作；另一方面是对统一尼共（毛）领导人妥协让步的奖赏，鼓励他们继续沿着有利于反对党的道路走下去。

当然，反对党对统一尼共（毛）也是“留一手”的。统一尼共（毛）可以继续执政，但不能领导组建全国共识政府。他们此时的策略是，以组建全国共识政府和制定宪法为饵，诱压统一尼共（毛）彻底兑现“七点协议”，继续在军队整编和退还财物等问题上让步。为此，反对党在制宪议会决定延长任期前后，还掀起了一场倒阁风潮。尼共（联合马列）提出，在和平过渡进程结束以后，由谁组建全国共识政府只能有两个选择：要么依照议会席数的多少，由各大党轮流执政；要么由大会党领导组建共识政府。尼共（联合马列）政治局委员普拉迪普·加瓦里干脆声称，巴特拉伊政府“毫无价值”，总理应该尽快辞职，为组建全国共识政府让路。
(80)

 大会党主席苏希尔·柯伊拉腊毫不客气地说：2008年制宪议会选举以来统一尼共（毛）和尼共（联合马列）各有两次执政，而大会党一次也没有，因此11月30日后的政府应轮到大会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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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日，军队整编特别委员会（AISC）秘书处公布，参加整编的统一尼共（毛）战士只有16391名，而不是2009年登记的19602人。除去先前向特委会报告的114人死亡或脱离兵营外，仍有3097人空缺。而政府一直是依照之前登记的人数发放军饷等经费的。此消息一发布，反对党如获至宝，攻击统一尼共（毛）造假吃空饷。大会党中央委员谢卡尔·柯伊拉腊当天指责统一尼共（毛）冒领国家经费1.5亿卢比。
(82)

 12月3日、4日，大会党总书记普拉卡什·曼·辛格和中央领导人谢尔·巴哈杜尔·德乌帕接连发表声明，要求统一尼共（毛）退还骗领的经费，还谴责统一尼共（毛）领导人是“极权主义的遗物”
(83)

 。12月30日，尼泊尔制宪议会下属的公共审计委员会（PAC）宣称，政府花在统一尼共（毛）战士身上的各项费用（包括伙食费、薪水、电费、遣散费、维护兵营及其他费用）共计约90亿卢比。
(84)

 尽管普拉昌达多次解释空缺人员，是被统一尼共（毛）派到诸如共青团等其他组织中去了，但反对党和社会舆论仍不依不饶。公共审计委员会还准备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吃空饷的问题。

正当统一尼共（毛）陷入舆论漩涡的时候，马迪西政党向统一尼共（毛）提出征兵问题。“四点协议”的一项内容，是要求统一尼共（毛）组阁后需征招10000名马迪西人入伍。统一尼共（毛）起初并不答应，但马迪西政党以退出政府相要挟。考虑到已有6200名马迪西人在国家军队中服役，马迪西政党同意把征招人数减为3000人。12月17日，统一尼共（毛）宣布履行“四点协议”，开始征招马迪西人入伍。12月20日，巴特拉伊政府以国家军队要有包容性指示国防部，要求在特莱地区的达立特人（贱民）、原住民、其他族群以及穆斯林中征招3000名年轻人入伍，且单独建编入营。

此决定一宣布，当即招来反对党的猛烈抨击。理由之一是没有必要在全国某一区域的特定人群中一次征兵这么多人。这样做的一个后果，就是其他地方的其他民族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比姆·拉瓦尔就明确指出，如果在特莱地区一次征招3000人入伍，那么在远西部地区就该征招20000人。拉瓦尔甚至还把征兵计划同前国防部长班达里的言论联系起来，认为此举同把特莱地区从国家分裂出去的阴谋是一致的，认为这是巴特拉伊政府继同印度签署协定之后的又一次“冒险行动”。
(85)



理由之二是违反国家征兵政策。尼泊尔军队55％的军人是通过公开的竞争考核入伍的，只预留45％的指标用于其他方面的需要。一次征招3000名马迪西人且单独建编入营，这是尼泊尔军队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大会党领导人阿琼·纳尔辛格·K.C认为，这样做会“破坏军队的统一、纪律和专业化”，会“导致军队出现分裂”。他还指出：国家军队的构成需要体现包容性，但“我们决不支持军队内部出现任何形式的派性活动”
(86)

 。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普拉迪普·加瓦里也认为：“有许多别的族群在军队中也缺乏代表。为特定区域的特定族群单独建编入营，势必影响国家军队的统一指挥和统一管理。”
(87)



12月26日，尼泊尔最高法院也以征兵计划违反临时宪法精神，要求政府暂缓执行这一决定。应该说，反对党反对政府的这一决定并非毫无道理。马迪西政党当初提出这一要求本身就不合理，没有得到反对党的认可。统一尼共（毛）只是为了执政不得已才答应的。正因为如此，“七点协议”没有规定此项内容。当然，反对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此离间统一尼共（毛）同马迪西政党之间的关系。如果统一尼共（毛）不能满足执政盟友的要求，联盟政府就有可能分裂乃至瓦解。事实证明反对党的这一伎俩取得了一定成效。2012年1月7日，特莱马迪西民主党（Nepal）领导人乌彭德拉·雅达夫宣布放弃支持巴特拉伊政府。

2012年2月14日，尼最高法院决定废止政府征兵决定。迫于马迪西政党的压力，同年3月9日，巴特拉伊又指示国防部长比贾亚·库马尔·戈恰达尔和财政部长巴萨·曼·普恩在7日内启动这一进程，但没有得到议会授权的政府决定是无法执行的。此后尽管马迪西政党仍然坚持这一要求，但随着巴特拉伊政府的倒台，征兵计划也就不了了之。

二　“五点协议”达成和制宪议会被解散

2012年4月10日，尼泊尔军队进驻统一尼共（毛）军营，以及随后10天的阶段性整编的完成，标志着尼泊尔的和平进程即将结束；如期制定出新宪法就成为巴特拉伊政府迫切需要完成的另一重大任务；而此时距离5月27日这个最后期限已不足40天。4月22日，巴特拉伊重提制宪问题，指出联邦共和国宪法将表达所有公民的需要；还说共和主义、联邦制度、信仰宽容是靠人民战争取得的，目前各政党正试图把这些成果制度化；声称各政党之间的争议问题不久将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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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政党发生争议的问题之一，便是国家的行政区划。尼泊尔现行的行政区划是先按地理方位把全国划分为5个发展区，然后再分成14个专区，专区下辖36个市和75个县。尼泊尔国土面积不足15万平方千米，人口也只有2600多万，这样的行政区划暴露出管理层级设置过多、县级单位过碎等问题。适应联邦民主制国家管理的需要，适度地精简国家行政区划，成为各方的共识。2009年5月设立的尼泊尔制宪议会国家重建委员会主张依据种族、地域和经济发展把国家划分为14个州。然而这一意见没有得到主要政党的认同，大会党就主张把国家分为7个州。2011年11月根据“七点协议”新建的国家重建委员会又提出按种族把尼泊尔划分为11个州。

确定国家的行政区划是宪法的基本内容。2012年4月27日，统一尼共（毛）改变先前声称把国家分成14个省的主张
(89)

 ，提出按照种族把全国75个县合并成10个省。还声称这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方案，是统一尼共（毛）不会再妥协的底线。此意见还得到马迪西政党联盟的支持。然而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坚决反对，他们谴责执政党此举的后果是要分裂国家，企图使宪法的制定偏离正确的方向。

4月28日，大会党重提按照种族和经济发展把国家分为7个州的方案，认为方案既照顾了民族种族的因素，又考虑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地理特点、人口分布等情况，较统一尼共（毛）的单一种族制方案更为全面和合理。但这一主张也遭到统一尼共（毛）和马迪西政党联盟的批评。

4月29日，尼共（联合马列）表示既不赞成大会党提出的7州制，也不认同统一尼共（毛）的10省制，而是主张把国家划分为12个州。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声称并不原则上反对按种族进行行政区划，只是统一尼共（毛）的10省制没有充分反映尼泊尔民族种族的差异和特点，所以再增加2个州。此方案得到统一尼共（毛）和马迪西政党联盟的积极表态。

尼泊尔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民族种族分布带有较强的地域性，按种族划分行政区域并非毫无道理，这样做也不见得就会分裂国家。大会党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主张依据经济发展的要求把国家分为6到8个州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上述三个政党提出的三个方案各有其道理，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只要本着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平等协商，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是能够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正确方案的。但尼泊尔显然缺乏这样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

而此时的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却另有打算。一方面尼泊尔如何进行行政区划牵涉到各政党所代表的民族种族的利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反对党在迫使统一尼共（毛）完成军队整编任务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拱其下台，由反对党领导组建全国共识政府，进而完成制宪任务。此时，已交出军队的统一尼共（毛）已无能向反对党叫板的筹码，且内部分歧使其元气大伤，这是逼迫统一尼共（毛）下野或令其作出更大让步的有利机会，藉行政区划问题展开新一轮的“逼宫”，是反对党的真实意图。

4月29日，在四大政党召开的联席会上，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明确指出，如果没有组建由新的政党领导的全国共识政府，有关宪法制定的关键问题的争论就不能得到解决。两党还认为巴特拉伊政府不具有共识性，只有先解散现政府，才能组建有各党参加的共识政府。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卡·普·奥利明确说：“巴特拉伊需要辞职，为组建共识政府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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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党主席贾拉·纳特·卡纳尔也公开说，除非组建一个取代现政府的全国共识政府，否则新宪法就不可能得到颁布。
(91)

 大会党则明确要求由它领导组建全国共识政府。

统一尼共（毛）一开始拒绝了反对党的这些要求。巴特拉伊表示他不会辞职，普拉昌达也说即使大会党领导新政府也要等新宪法颁布以后。反对党决定施压。5月2日，两大反对党扬言向制宪议会提交对执政党不信任的动议，弹劾政府没有依照“七点协议”及时组建共识政府并有效开展制宪工作，要求巴特拉伊辞职和解散现政府。反对党的威胁奏效了，统一尼共（毛）决定退让。当天，双方经过谈判，同意巴特拉伊继续留任总理，前提是解散现政府，为组建全国共识政府做准备。

5月3日晚，四大政党又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就制定宪法和组建全国共识政府达成“五点协议”，主要内容包括：1．现政府的组成人员除总理外全部辞职，巴特拉伊在两日内组建有反对党参加的新联合政府；2．有关宪法制定的所有问题，包括国家的行政区划、政体等争论必须在3天内得到解决；3．新宪法必须在5月27日前颁布，新宪法颁布前巴特拉伊辞职并由大会党领导组建新政府，新政府在一年内举行新的大选；4．根据此前达成的协议，迅速完成有关和平进程的所有工作；5．政党高层领导人定期举行会议，加速宪法制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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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要政党对“五点协议”甚感满意。巴特拉伊认为，对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它为新宪法的颁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会党总书记西陶拉表示，本党将加入联合政府，集中精力制定出新宪法。尼共（联合马列）主席卡纳尔说，此协议将有助于化解各政党在制定宪法问题上的分歧。各党还承诺将在3天内解决所有有关宪法的争议问题，无法解决的问题将提交社会，由公民投票决定。新宪法的第一稿将充分体现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

5月3日深夜，48位政府部长集体向巴特拉伊递交了辞职申请，为组建全国共识政府让路。5月5日，来自统一尼共（毛）、大会党和马迪西政党联盟的12位新部长宣誓就职。5月6日，大会党总书记西陶拉宣誓就任副总理。然而正当人们对新宪法的如期制定充满希望的时候，尼共（联合马列）以巴特拉伊没有明确辞职的具体时间，没有同尼共（联合马列）商量新政府组成人员事宜为由，决定从5月6日起放弃加入新政府。巴特拉伊组建全国共识政府的工作暂时搁置了下来。

随着行政区划成为尼泊尔讨论的中心议题，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代言人纷纷争取本种族本地区为州或省的地位。马迪西、贾那贾提和穆斯林等政党和社团支持按照种族进行国家的行政区划，而婆罗门、切特里等政党及社团组织则反对这样做。远西部地区的人们抗议将该地区拆开。2012年5月10日，婆罗门、切特里社团号召进行全国范围的“关闭”行动。运动很快从加德满都蔓延到博克拉、罗尔帕、巴隆、帕巴特、塔纳胡、拉苏瓦、奥卡登加、马奥塔里、莫让、孙萨里、奇塔万、迦毗罗瓦斯堵等地。同日，10名远西部地区的抗议者占领了国家电力公司拉姆基（Lamki）电站，切断了输往中西部地区的电力。

因行政区划引发的动荡和骚乱，迫使主要政党就争议问题展开新一轮磋商。经过多次谈判，四大政党勉强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识。5月15日，尼共（联合马列）决定加入政府，总书记伊什沃尔·波克雷尔被任命为副总理，尼共（联合马列）和其他5个小党的6名部长也宣誓就职。统一尼共（毛）期盼已久的全国共识政府终于建立。这也是制宪议会选举产生4年来尼泊尔首次组成由所有主要政党参加的联合政府。

5月16日，四大执政党公布了就制宪问题达成的协议：尼泊尔分为11个省，各省的名称及省界的划分暂不确定，留待成立的联邦中央委员会处理；远西部地区9个县暂不拆开；国家实行总统和总理并存的混合管理体制，总统由全民直选产生，总理由议会选举产生；国家实行两院制，众议院311人，参议院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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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协定一公布，立即遭到塔芒、古隆、拉伊、夏尔巴、塔鲁、尼瓦等种族的反对，他们抗议把国家分成11个省并实行混合管理体制。5月17日，尼泊尔本土民族联盟（NEFIN）痛斥执政党没有同所有政党、专家和种族社区讨论就擅自作出11省等决定，认为这些决定是违反联邦制原则的，谴责执政党一面支持马迪西人、贾那贾提人和穆斯林，一面却又满足婆罗门、切特里人的要求，声称举行以加德满都为中心的抗议活动。

同日，马迪西政党联盟（SLMM）领导人突然反悔之前作出的决定，要求统一尼共（毛）重新考虑11省制，表示如果这一要求得不到重视，他们将退出政府。5月18日，统一尼共（毛）领导人表示同意马迪西政党联盟的请求，重新审视11省制，理由是这一模式遭到马迪西、贾那贾提等种族的反对。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的马迪西、贾那贾提族议会代表也对宪法协定提出抗议。

统一尼共（毛）和马迪西政党突然改变主意，令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十分恼火。他们警告，如果统一尼共（毛）撤回11省制决定，势必影响到5月27日前颁布宪法的进程。统一尼共（毛）对此不予理睬。5月22日，四大政党同意将制宪议会任期再延长3个月。当天，巴特拉伊政府就向制宪议会提交了延长任期的议案。然而就在第二天，大会党领导人、副总理西陶拉突然宣布要退出政府，认为巴特拉伊政府提交延长议会任期的议案决定是错误的，要求巴特拉伊辞职。在当日举行的四党联席会上，尼共（联合马列）也追随大会党。两党还提出：在5月27前颁布宪法是不可能的，除非组成由大会党领导的政府。

5月24日，西陶拉宣布辞职，指出即使巴特拉伊辞职，制宪议会也不能延长任期。大会党中央委员会随后作出退出政府的决定。同日，尼最高法院作出暂缓决定延长制宪议会任期的裁决。这就意味着如果在5月27日前不能完成制宪，巴特拉伊政府将被解散，制宪议会也将寿终正寝。

5月25日，统一尼共（毛）谴责最高法院的裁决是越权行为，表示将发动街头抗议活动。5月27日，普拉昌达希望通过宣布国家为紧急状态为制宪争取时间。然而反对党不为所动。

5月27日午夜，巴特拉伊宣布，由于制宪议会未能在其任期内完成新宪法的起草，本届制宪议会自动解散，新的制宪议会选举将在11月22日举行。

5月29日，雅达夫总统发表声明，根据临时宪法的规定，巴特拉伊将以看守总理身份继续处理政府日常事务，直到产生新一届政府。至此，统一尼共（毛）历时9个月的第二次执政历程结束。

2013年2月18日，四大主要政党同意统一尼共（毛）提出的由首席大法官凯希尔·雷格米组建一个过渡政府。3月14日，雷格米宣誓就任新的临时政府总理兼临时选举委员会主席，巴特拉伊看守总理任期结束。


 第四节　统一尼共（毛）出现分裂与两个“七大”召开

一　维迪亚派执意决裂与尼共—毛的成立

巴特拉伊当选总理以后，以维迪亚、塔帕为首的党内强硬派同以普拉昌达、巴特拉伊为首的党内当权派，在移交武器库钥匙、“七点协议”、同印度的关系、宪法制定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尖锐而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前者反对后者的主要理由，是认为他们背叛了2009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精神。

至2010年1月初结束的中央全会在其决定中指出：“党必须对反动势力在人民宪法制定之前通过军队整编和复员来削弱和解除党的武装的阴谋保持足够的警惕。”
(94)

 然而仅过了一年多，普拉昌达、巴特拉伊不但主动移交武器库钥匙，而且还同反对党签订实质上是无条件解散解放军的“七点协议”。对军队整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统一尼共（毛）领导人也是一味向反对党妥协退让，致使统一尼共（毛）军队对党失去了信心，军队整编出现出人意料的败局。在这场斗争中，统一尼共（毛）输得惨败，普拉昌达、巴特拉伊等领导人是有重大责任的。

此次中央全会的决定还要求“军队整编和复员应该同宪法制定工作同步进行”
(95)

 ，然而直到军队整编快要完成时，宪法制定仍遥遥无期，直至议会被解散也毫无眉目。在维迪亚派看来，这不仅严重违背了2010年1月中央全会精神，而且也违反了“七点协议”。统一尼共（毛）领导人可以说是在反对党的愚弄和欺骗声中，一无所获地交出了自己的军队。

此次中央全会的决定还强调“代表党提交的宪法在本质和概念上必须是一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宪法”，“必须保证新宪法为自治地区提供充足的民主权利”，党还要“努力加快联邦民主共和国向人民共和国的过渡，并使它制度化”
(96)

 。然而普拉昌达、巴特拉伊在宪法制定问题上，不仅在国家行政区划上放弃党先前坚持的方案，接受了反对党的方案，而且在国家政体结构上也屈服于反对党的压力，同意反对党总统与总理并行的混合管理制。

在对外关系上，此次中央全会决定仍坚持反美帝国主义、反印度扩张主义的政策，指出“现在印度正逐渐地投向美帝国主义的怀抱”，“美国通过把印度拉进其战略网络，开始在该地区（南亚）实施征服计划——镇压所有民族解放运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包围、分化其21世纪最强劲的对手——中国”
(97)

 。反印是尼共（毛）既定的方针和政策，然而巴特拉伊未经党内协商，就同印度签署了有损尼泊尔利益的《双边投资保护和促进协定》（BIPPA），此外巴特拉伊政府还打破国家惯例存在明显的亲印度倾向，这些方面也都遭到维迪亚派的强烈批判和抵制。

此外，这次中央全会的决定还提出“我们应与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RIM）中的以及其他的马列毛主义政党保持联系，并在意识形态的实际斗争中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
(98)

 。此前，随着尼共（毛）决定走和平议会道路以后，同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及成员党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少。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也在尼泊尔实现和谈以后基本停止了活动。此次全会重提恢复同马列毛主义政党的联系，还要重建一个新的国际，这显然是要继续和谈前的政策，但普拉昌达等党内掌权派并不热心于此，甚至还持反对的立场。

以上种种行径使维迪亚派对党内掌权派从最初的失望、愤怒转到绝望乃至决裂。2011年11月23日，总书记塔帕就警告说：如果党内意识形态分歧得不到和解，党就有分裂的危险。他还说：“我们不想分裂党，除非让全党相信现实发生的一切。”
(99)

 同年12月底在统一尼共（毛）党部召开的中央全会不但没有消除党内分歧，反而使双方的对立情绪加剧了。塔帕、高吉尔、古隆和昌德等人公开批判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是“封建”“买办”“右派”“改良主义”“个人主义”，谴责他们在宪法起草的核心问题上同反对党妥协，出卖国家的利益。塔帕说：“达哈尔主席（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总理是在扩张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指导下工作，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和促进协定》（BIPPA）就是最好的例证。”
(100)



在2011年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维迪亚派还提出了同普拉昌达相对立的政治纲领。普拉昌达的政治报告认为，此前党攫取国家权力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应该把和平与制宪放在党的一切工作的首位；而维迪亚的政治纲领则谴责此举放弃了党先前确立的路线，要求回到中央原先确立的方针上。维迪亚派还认为，普拉昌达的纲领不是要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而是要分裂党。如果党的领导层不能纠正先前的错误，维迪亚派继续留在党内已无意义。

面对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当时尼泊尔媒体认为普拉昌达有两种选择：要么将维迪亚派清除出党，要么让维迪亚派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主动辞去党内职务。但普拉昌达认为还有第三种可能，即寄希望于维迪亚派放弃同党对立的立场，能像过去那样继续追随自己。正因为对维迪亚派心存幻想，相信他们内心深处并没有分裂党的欲望，所以普拉昌达没有在中央全会上提议对两个政治纲领进行表决。普拉昌达担心那样做会加速党分裂的进程，因为不能肯定那时的大多数中央委员会不会支持维迪亚派的纲领。普拉昌达希望维迪亚派能回心转意，同他一道完成制宪任务。

然而普拉昌达又不愿在根本问题上同维迪亚派妥协。中央政治局委员哈里波尔·高吉尔认为：“如果我们对和平与制宪有丝毫的动摇，我们将为此进程的失败而承担所有的指责。因此我们不能在此问题上同维迪亚派妥协。”
(101)

 在道路与目标方面，维迪亚派主张恢复2005年春邦会议提出的通过“城市暴动”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纲领，而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则认为这一道路和目标不切实际，仍坚持通过制宪议会在尼泊尔建立“民主共和国”。

2011年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使统一尼共（毛）陷入分裂的边缘。党内掌权派甚至向维迪亚等人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发动武装叛乱，要么就紧随和平与制宪路线。
(102)

 此时已有近40％的中央委员和超过30％的制宪议会代表支持维迪亚、塔帕。
(103)

 随着普拉昌达、巴特拉伊在制宪问题上连连失利，支持维迪亚、塔帕的人越来越多。

2012年4月的第2周，维迪亚派在印度德里格罗尔-巴格（Karol Bagh）酒店秘密举行会议，筹划另立新党事宜。参加会议的领导人确信，在过去6年间仍有3000名武装骨干并没有投降，而且，尽管大部分武器已经上缴，但仍有不少武器弹药被隐藏了起来，这些训练有素的骨干和武器弹药足以支撑一个新党的成立。
(104)



5月16日，就在四大主要政党公布制宪协议的当天，对党内掌权派不抱任何幻想的维迪亚等人一面谴责这一协定，一面声明在5月27日后另立新党。5月29日，亦即制宪议会解散和巴特拉伊政府倒台两天后，维迪亚派中央委员召开会议，决定加速建党进程。

6月1日，普拉昌达表示如果能挽救党免于分裂，他愿意辞职。6月14日，他再次表达了这一愿望，希望借此为召开新的党代会铺路。然而维迪亚派已不再信任这类表态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德加·巴哈杜尔·比什沃卡马说：“达哈尔主席（普拉昌达）试图打出辞职这张牌再次愚弄我们。”
(105)



尽管普拉昌达还提出七点备忘录，希望弥合双方的分歧，但维迪亚派认为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者，他们的政策、纲领彻底偏离了党的核心意识形态，因此，除了主动采取措施挽救党在发动武装革命时确立的目标外，别无出路。统一尼共（毛）发生分裂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

6月16日至18日，维迪亚派在加德满都位于布达哈（Bouddha）的夏尔巴-塞瓦-萨马吉（Sherpa Sewa Samaj）大楼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来自75个县的300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决定脱离普拉昌达领导的统一尼共（毛），成立新的共产党组织——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者［该党简称为尼共—毛，党名中间用连接号，以区别此前提到的雅达夫领导的尼共（毛）］。莫汉·维迪亚代表中央委员会做了题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新修正主义斗争，把革命推向前进！”的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尼共（毛）的历史教训，提出一系列同统一尼共（毛）相对立的方针和政策。

报告认为，“把党的集体领导形成的一系列思想集中表述为普拉昌达道路，已被实践经证明是错误的”；“把（2005年）春邦会议确立的民主共和国由策略变为战略”、春邦会议断言“列宁和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已经过时”、“采用老旧的议会政治作为党的战略”等也是错误的；放弃人民战争和群众运动的成果，同反动势力签署包括“十二点谅解”、“八点协议”、“全面和平协议”在内的一系列协定是严重的妥协行为，是对人民、革命和国家利益的背叛，极大地侵害了尼泊尔革命事业的威信和价值。

报告还认为：创建人民解放军、根据地和人民政府，是人民战争取得的主要成就，是需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的基础；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尽管前期为尼泊尔革命和人民战争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他们从春邦会议开始，严重背离乃至背叛革命，沦为继尼共（联合马列）之后的新修正主义者；当前尼泊尔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要同这个新修正主义集团作斗争，同其错误划清界限；尼泊尔仍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沦为帝国主义、扩张主义新殖民地的环境，广大人民群众同受到印度保护和支持的国内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地主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尼泊尔社会的主要矛盾；无论是同封建主义、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合作制定一部宪法，还是进行另一场选举，都是徒劳的；必须领导被压迫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发动“人民起义”推动革命发展，是尼泊尔实现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前进方向；党在现阶段的主要政治策略是建立人民联邦共和国和保卫国家主权独立。

原政治局常委戴夫·古隆在大会上做了关于临时党章的报告，党章指出马列毛主义是尼共—毛的指导思想，党的奋斗目标是在尼泊尔建立人民共和国，把国家引向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党章还强调党实行集体领导，实行财务公开和审计制度等等。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莫汉·维迪亚为尼共—毛主席，拉姆·巴哈杜尔·塔帕为总书记，钱德拉·普拉萨德·高吉尔为中央书记，戴夫·古隆和内特拉·比克拉姆·昌德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尼泊尔达立特解放阵线（ANDLF）、马迪西解放阵线（MLF）、全尼泊尔妇女协会（革命派）（ANWA-R）、全尼泊尔本土民族（ANIN）以及人民战争期间失踪人员家庭协会等组织的领导人应邀出席了大会。据报道，新建的尼共—毛带走了其母党149名中央委员中的45人，48个侧翼组织中的36个，至少是统一尼共（毛）总体力量的1/3。

2012年6月19日，维迪亚在接受尼泊尔媒体采访时回答了成立新党的原因。他说：“主要的问题是存在将党变成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傀儡的错误倾向，与此相伴随的是所有党的核心观念包括指导思想遭到严重扭曲。我们反对这一切。我们不能让党蜕变成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傀儡。我们必须反抗，以捍卫人民的权利、关切和利益。这就是分裂的主要理由。”
(106)

 6月25日，在接受德国之声电台采访时，维迪亚进一步指出：“党［统一尼共（毛）］不再讨论普通大众的利益，10年人民战争奋斗而来的成就也被党忘记了，人民的梦想没有实现。这就是我们决定离开并组建新党的原因”
(107)

 。

维迪亚在6月19日采访中还指出：“我们将采取一个革命政党所能运用的一切手段，包括合法的和地下的手段”去实现在尼泊尔建立反封建、反帝和反新殖民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目标，“因此，毫无疑问，如果需要，（我们就发动）人民战争或者人民起义。一切皆有可能，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108)

 他还说：“我们现在还在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RIM）这个组织中”，“我们已同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的所有成员党保持兄弟般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还将继续下去”；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CCOMPOSA）是“南亚地区为爱国者、左翼人士和所有其他人民大众利益而斗争的庇护组织”，“我们考虑采取措施，再次增强它的力量，并发挥它的作用”。
(109)



维迪亚的这番言论引起印度方面的担忧。有印度媒体分析，尼共—毛已经同仍坚持武装斗争的印共（毛）重新建立了联系，这将为印共（毛）注入新的活力，也意味着在恢复两国毛主义者2006年以后日渐淡化的正常关系。有兴趣的是，维迪亚在武装革命期间就是负责尼共（毛）同印共（毛）进行联络的领导人，他因此曾在2004年在印度西里古里被捕。
(110)



6月24日，尼共—毛召开中央全会，决定任命戴夫·古隆和内特拉·比克拉姆·昌德为中央书记，提名钱德拉·普拉萨德·高吉尔为党的副主席。9月5日，尼共—毛向巴特拉伊政府提出“70项要求”。16年前，巴特拉伊曾向当时的德乌帕政府提出“40点要求”，此时尼共—毛向巴特拉伊提出的“70项要求”中就包含其“40点要求”。在尼共—毛看来，此时的巴特拉伊政府就是那时的德乌帕政府，成了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傀儡和帮凶。

二　两个“七大”与统一尼共（毛）在新大选中落败

2013年1月和2月，尼共—毛和统一尼共（毛）分别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两党从母党分裂后召开的首次大会，引起尼泊尔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历史上的尼共（毛）曾在2001年召开过二大，此后一直没有召开过三大。按理此次召开的应是三大，而不是七大。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召开七大的根据在哪里？

对此，尼共—毛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该党认为，1949年成立的尼泊尔共产党在分裂前召开过三次大会，1974年莫汉·比克拉姆·辛格和尼莫·拉玛召开了四大并据此成立了尼共（四大），1985年维迪亚领导尼共（Masal）召开了五大，1991年底尼共（团结中心）召开的算是六大，此次召开的即是七大。
(111)



尼共—毛以22年前的六大作为此次代表大会的前身，无非是要强调同普拉昌达、巴特拉伊领导的统一尼共（毛）划清界限。在尼共—毛看来，普拉昌达领导的统一尼共（毛）已经蜕变成一个修正主义的政党，普拉昌达、巴特拉伊堕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代理人”和“走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尼共—毛要完全否定统一尼共（毛）的历史。他们还充分肯定10年武装革命的历史，也肯定普拉昌达、巴特拉伊在前期领导革命的功绩，强调自己是尼泊尔人民战争事业的继承者。尼共—毛承接六大还有一个寓意，即要以此为新的起点，开启一场不同于尼共（毛）的人民战争。

2013年1月9日，尼共—毛在加德满都库拉-曼奇（Khulla Manch）召开了七大。来自全国75个县的1600多名代表和特邀观察员出席了开幕会。会议原定于1月12日结束，后因故延期至1月15日结束。大会一致通过党主席莫汉·维迪亚提议的发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人民起义”以完成尼泊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路线，决定成立5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112)

 ，选举产生了以维迪亚为主席、高吉尔为副主席、塔帕为总书记、古隆和昌德为中央书记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领导集体。

尼共—毛七大秉承成立大会上决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人事安排上也没有大的变动。此次会议决定党长期奉行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发动武装革命。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创建人民联邦共和国、人民宪法和全国联合政府，主张通过举行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共同参加的圆桌会议处理目前的政治危机。大会还谴责印度的扩张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策，要求印度废除同尼泊尔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维迪亚指出：“我们希望同印度发展良好关系，前提是重新签订适合两国的条约。印度统治者应该停止用‘贪婪的眼睛’紧盯我国主权。”
(113)



1月13日，在会议召开期间，总书记塔帕和中央书记昌德向外界透露大会通过了一条人民革命的路线。据尼泊尔媒体报道，高吉尔对参会的代表们说：“党准备进行革命”；昌德也对担心党重走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背叛革命的议会政治老路的代表们说：“不，我们不会背叛你们。在武装革命期间我们准备杀敌或者被杀，现在我们仍然准备把我们的名字镌刻在烈士的名单里”。
(114)



为进一步回答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1月16日，即大会结束的第二天，党主席维迪亚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当被问及尼共—毛是否发动以及立即发动武装革命时，维迪亚说：“要把权利交给人民。如果人民得到了自己的权利，谁还会拿起武器？没有人会。……假如权利没有交给人民，那么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是必然的。”
(115)

 当被问及何时发动人民起义时，维迪亚说：“至于发动人民起义的日期，这不是目前要宣布的事。它将由具体的环境来决定。……我们将发动人民起义或人民战争，但只有在环境迫使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因为没有人仅仅基于一时冲动或某个领导人的兴趣而拿起武器的。”
(116)

 当被问及是否重启人民战争时，维迪亚说：党确立了“人民起义”的政治路线，人民战争的基础是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解放军。在武装革命期间形成的人民战争的经验，以及管理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的经验，将是尼共—毛发动人民起义的基础。
(117)



1月18日，在接受另一家媒体采访时，维迪亚重申了党将会运用武装革命经验的问题。他说：“我们拥有人民战争的多种经验，我们建立了一个平行政府，我们组建了一支军队，还有达立特人、妇女和受压迫族群觉醒的（革命）意识。我们拥有人民战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我们将会在此基础上发动起义。问题的关键是，假如忽视历史经验，我们就不能前进。我们拥有10年的（革命）经验，我们将运用它。这有什么不解的地方吗？没有，这一切都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明白有两种针对我们的指控：首先，一些人在说他们（反动派）正在压迫我们立即拿起武器，以便轻而易举地镇压我们；其次，有人在问，如果我们党不拿起武器，同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闹分裂的意义是什么？这两点都不是我们要关心的。我们将为了人民的意愿而战斗和前进。”
(118)

 当被问及是否会重建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军队时，维迪亚回答道：“我们不打算重建它们。旧的形式是不适合（新情况）的。我们将依照新的基础并采用新的方式前进。”至于采取什么新的形式，“这将由具体情况来决定。”
(119)



1月20日至29日，尼共—毛召开了大会闭幕后的首次中央会议。据该党发言人帕姆帕·布什尔介绍，此次会议的任务是商定贯彻大会确立的“人民起义”路线的斗争方案。但另据报道，此次会议决定加速准备“城市起义”，要求党的干部重点在靠近主要城市的地区准备一次城市起义，并秘密决定把党的青年组织（国家志愿者）改造成一支军事力量。据知情人透露，此次会议还决定把“城市起义”作为党的首选之策，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揭露叛国者、黑恶势力、走私犯和腐败分子；决定在比拉德讷格尔（尼泊尔第二大城市）、加德满都、博克拉和尼泊尔根杰这些主要城市及周边地区组织抗议活动；决定由昌德负责军事斗争的准备工作，前人民解放军指挥员库尔·普拉萨德·KC、安尼尔·夏尔玛和迪利普·普拉贾帕提协助昌德的工作；根据全国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成立东部局、西部局、中部局、远西部局和国外局，负责人分别是卡德加·巴哈杜尔·比什沃卡马、因陀罗·莫汉·辛德尔、总书记塔帕、德哈门德拉·班斯托拉和党的副主席高吉尔。
(120)



就在尼共—毛宣布要召开七大的同时，统一尼共（毛）也宣称要召开七大，而且也是以1991年的大会为前身。究竟哪个党先提出召开七大，目前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从逻辑上讲，尼共—毛召开七大是为了回避统一尼共（毛），毕竟维迪亚、塔帕不是尼共（毛）的创立者和最高领导人，这是能说得通的；但对于统一尼共（毛），它召开的应是三大，而不应是什么七大。这是颇令人费解的地方。统一尼共（毛）至今没有公开给出解释。

2013年2月2日至8日，统一尼共（毛）七大在马克万布县首府赫陶达召开。这是2006年和谈以来该党首次召开的代表大会，而且还是在不久前遭遇分裂的背景下召开的，因此统一尼共（毛）对此次会议极为重视，之前做了精心安排和布置。据报道，市中心（Sima Chowk）悬挂着普拉昌达的大幅肖像，到处插着统一尼共（毛）党旗，大幅标语和宣传画也随处可见，赫陶达这座工业城市仿佛变成了“红色之城”。

会议地点安排在赫陶达工业园区。党主席普拉昌达和副主席巴特拉伊、什雷斯塔提前到达会址，下榻在工业园区管理公司招待所。尼泊尔各地约7万名支持者云集于此，希望目睹大会开幕式盛况。为确保安全，当地政府还动用了1400名警察维持秩序，统一尼共（毛）共青团组织也协助安保等工作。大会组委会还设立新闻中心，以便及时向媒体发布信息。发言人为阿格尼·萨普克塔。

大会原定于2月2日上午11点开始，但直到下午6时45分才宣布开幕。代表全国30万党员的3500名代表出席了开幕大会。从2月3日起，大会召开闭门会议。据报道，在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后增至4132人）被分成63个小组，分头审议党主席普拉昌达向大会提交的政治报告，以及政治局委员萨什·谢尔臣向大会提交的关于党内条例的报告。中央书记鲍斯特·巴哈杜尔·博加提和政治局常委阿米克·谢尔臣分别代表各自领导的党的反腐败委员会，向与会代表公布了对党的领导人和部分中央委员的调查结果。2月7日，普拉昌达在大会上回应了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和建议。2月8日，大会延迟一天闭幕。

大会通过了根据代表意见修改的大会政治报告和党内条例。经巴特拉伊、什雷斯塔提议，大会选举普拉昌达为党主席。经普拉昌达提名，大会选举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和纳拉扬·卡吉·什雷斯塔为党的副主席，鲍斯特·巴哈杜尔·博加提为党的总书记。大会选举产生了99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121)

 ，选举产生了以阿米克·谢尔臣为首的6人领导的中央纪律委员会。

大会的政治报告抛弃了12年前尼共（毛）二大确立的在尼泊尔发动持久人民战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路线，不再提及“持久的人民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指出，将在尼泊尔发动一场“新资本主义革命”，通过“资本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创造基础”，和平地实现“从资本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党的副主席什雷斯塔在大会召开前夕的一次采访中说：“根据目前国内外的形势，我们判断，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我们会保持共产主义精神，但纲领是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我们将通过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七大的意识形态方针将把‘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修改为‘通过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
(122)



大会声称党的指导思想仍坚持以马列毛的思想为指导，但放弃了之前“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改成了“毛泽东思想”。什雷斯塔明确将党的新路线定性为一次重要的“对毛泽东主义的背离”。大会提出党在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在多党竞争和议会制度下，实现尼泊尔的“和平、制宪和经济发展”。普拉昌达在大会上提出要在10年内把尼泊尔变成一个富裕国家，号召在全国乡村开展增产运动。会议根据与会代表的强烈呼吁，决定采取严格措施，整肃财经纪律，反对干部腐败和党内不正之风。会议还决定重启“公社”、“政府”等组织（由共青团员和前解放军战士组成）形式，以帮助那些在革命时期受伤致残的尼共（毛）军人以及管理联络退伍的解放军战士。当然，这已不是人民战争时期的政权组织，只是自治性的民间组织。

为期7天的大会虽然顺利闭幕，多数代表表决通过了普拉昌达的政治报告，支持他继续当选主席，但与会代表对党内现状颇为不满，对大会政治报告和党内暴露的问题提出尖锐批评。会前，就有代表对参会人员需缴纳5000卢比会务费有意见，认为“这一笔钱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都是昂贵的”
(123)

 ，而且还对与会领导人和干部衣冠楚楚、手拿名牌手机
(124)

 、下榻豪华住所、生活阔绰奢侈等有看法，认为他们丢掉了党过去奉行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认为“党几乎忘记了过去严酷的斗争，而领导人现在只关心他们个人的前程”
(125)

 。对开幕式延迟近8个小时才举行，与会代表和旁观群众也普遍反感甚至愤怒。虽然大会组委会宣布这是因为“技术故障”造成的，但尼泊尔媒体认为个中的缘由是因为党内“三巨头”（普拉昌达、巴特拉伊和什雷斯塔）在一些市县代表的人选问题上意见不一，都想多安排自己的人。有代表气愤地认为这是“党内日益增长的党派之争的证据”
(126)

 。

大会虽然形成了普拉昌达为首的四人领导核心，普拉昌达的亲信博加提当选为总书记，而之前呼声较高的同巴特拉伊站在一边的托普·巴哈杜尔·腊伊玛吉没能如愿，这为普拉昌达在最高权力集团中避免出现分裂前曾发生的“逼宫”情况增添了稳定的筹码
(127)

 ，但普拉昌达同巴特拉伊貌合神离的微妙关系因此注入了新的不安定因素，而另一位副主席什雷斯塔同普拉昌达、巴特拉伊也有分歧。比如，普拉昌达、巴特拉伊为了扩大党的规模，不惜放低党员准入门槛，而什雷斯塔反对这样做。在同印度的关系上，什雷斯塔反对普拉昌达、巴特拉伊执行亲印政策，反对巴特拉伊政府同印度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促进协定，要求党承认“这是一个错误”，主张捍卫主权独立和国家利益。什雷斯塔甚至发出威胁说：如果普拉昌达的报告不能处理好同“国家独立”相关的问题，他将单独向大会提出另一份报告。
(128)



会上，不少基层代表对普拉昌达的报告提出尖锐批评，要求党主席公开博加提-谢尔臣委员会关于党内高层腐败情况的详细调查结果，质疑“普拉昌达道路”的地位，批评某些上层领导的生活方式和拥有大额资产，不同意大会文件中关于党不再提“主要敌人”［此前的报告或文件一般把印度、美国、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等列为党的内外主要敌人］的理由，对巴特拉伊同印度签订的协定持批评态度，不承认巴特拉伊政府的所谓成就，不能理解大会对人民战争和在战争中牺牲的同志完全保持沉默的做法，要求普拉昌达对这些问题做出解释。

代表们还对党的领导人耍两面派的作风不满，认为辜负了干部群众对他们的信任，认为“新路线”腐蚀了党的“革命信用”，还批评党的高层领导人拉帮结派和大搞裙带关系，在中央和地方机构中任用自己的亲信，指责党的领导层不能为接受整编的解放军战士鸣冤申屈，另外对法院批捕2004年涉嫌谋杀记者德肯德拉·塔帕的尼共（毛）干部极为不满等。有报道称，会后有6名地方委员会委员脱党转入维迪亚领导的尼共—毛。
(129)



统一尼共（毛）至今没有对外公布七大报告全文和会议其他文件。从已知的情况来看，此次大会没有解决关系党生存与发展的几个重大问题。首先，没有对党在有关军队整编、清退土地等问题上所犯的原则性错误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纠正，没有对因为党的领导人执行错误的政策而造成党的分裂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总结，没有党的领导人对上述问题和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承担任何的责任，他们仍身居高位。大会小组组长拉杰卜·吉米雷在讨论时指出：“我们不能只谴责维迪亚派分裂了党。我们需要承担我们犯下的使党分裂的错误。”
(130)

 如果一个党不能及时总结自己的问题和教训，也就不能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从而更好地前进。

第二，大会确立了“通过资本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这一路线是要表明党的首要任务是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而在尼泊尔，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政权已被推翻了，国家也已从君主立宪走向民主共和。尽管国内还存在大量的封建残余，但这伙势力已经不占统治地位，因而不是革命的主要任务。共产党人的使命也不是领导资本主义革命。资本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任务。在尼泊尔，既然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再提“毛泽东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必要了，就连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保留共产党这个名称也没有必要了。这些理论上的混乱，是党的领导人无法解释得通的。

正因为如此，不少党员对普拉昌达能否兑现自己承诺的革命目标表示怀疑，对大会形成的新路线更是感到困惑，对党背离人民战争和人民运动的精神而陷入议会困境表示不满，他们批评党的纲领同“竞选宣言相似”，对共产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只字不提，要求党的领导人纠正这些错误。大会小组组长卡玛尔·楚达里甚至说：“我们党的高层领导人谈论恪守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教条的种种不足，是要掩盖他们自己的缺点。”
(131)

 普拉昌达在党内的声望已经大不如前。

第三，丧失了革命原则的统一尼共（毛）丢掉了发展的空间。从指导思想上看，马列毛主义这面革命旗帜已被尼共—毛接过去了。统一尼共（毛）和谈以来一味妥协退让的改良主义本性暴露无遗，很难让尼泊尔人民和革命志士重建对它的信任。从党的纲领来看，如果统一尼共（毛）真的要在尼泊尔搞资本主义革命，尼泊尔的大会党包括尼共（联合马列）已经干了多年，而且他们一直得到印度、美国等西方力量的支持，他们更有条件领导资本主义革命。搞资本主义革命还需要国内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本家的支持，而无论尼泊尔的资产阶级，还是美、印等国家，过去都是把尼共（毛）当“恐怖组织”看的，他们不大可能信任统一尼共（毛）。在统一尼共（毛）与大会党之间，他们更愿意选择后者。从具体政策看，无论是国内政治发展理念、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还是对外关系方针，统一尼共（毛）同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早已没什么区别了。这种趋同的结果必然是统一尼共（毛）被日趋边缘化，并导致其更进一步的分裂、衰败直至最终的消亡。如同历史上的其他尼泊尔共产党一样。

第四，腐败问题严重损害了统一尼共（毛）的形象。一直以来，存在对许多中央委员包括对普拉昌达、巴特拉伊犯有严重腐败的指控。比如，一些解放军战士指控军队领导人滥用政府发给他们的经费，尼共（毛）党部甚至还流传着普拉昌达同一个名叫阿贾亚·苏马吉的商人做生意的故事。
(132)

 2012年8月，在第七次中央扩大会议上，一些干部因不满党内腐败蔓延的势头，投掷座椅以示抗议，还要求248名中央委员公布财产，接受调查。此后，统一尼共（毛）组建了两个负责调查腐败问题的委员会，一个是中央书记鲍斯特·巴哈杜尔·博加提领导的，负责调查党内腐败，一个是政治局常委阿米克·谢尔臣领导的，负责调查军队内部的腐败。

然而在七大上，谢尔臣领导的委员会公布的调查结果认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党的高层领导人包括普拉昌达、巴特拉伊涉嫌腐败。而博加提领导的委员会公布的调查结果虽然承认了问题的存在，但归结为党内财务系统不健全，还认为因此而产生的漏洞和问题不能用腐败等词语加以形容。
(133)

 这一调查结论引起不少与会代表的不满，他们要求公开报告的详细内容。腐败是侵蚀共产党肌体的毒瘤，一旦不能及时遏制并清除，必然损害党的形象，割裂党同群众的联系，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对面临严峻挑战的统一尼共（毛）来说尤其如此。而这一后果也在尼泊尔第二届制宪议会选举中得到了印证。

2012年5月巴特拉伊宣布解散议会时，根据临时宪法，新的制宪议会选举定于11月22日举行，但后来因故推迟到2013年5月底，再后来由于尼共—毛等57个政党的反对又被推迟。直到2013年11月19日至29日，尼泊尔迎来了本该一年前就举行的第二届制宪议会选举。在此次选举中，在直接选出的575个席位中，大会党获得196席，尼共（联合马列）获175席，而统一尼共（毛）只获得80席，失去第一大党的地位，同2008年的220席相比可以用“惨败”来形容。

统一尼共（毛）此次大选失去往日的辉煌，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尼共—毛抵制大选，禁止候选人进村；外部力量特别是印度、美国对大选的干预以及对大会党的支持等，但最根本的还是统一尼共（毛）自身出了问题。如前文所述，丧失革命原则，脱离人民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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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美国、印度对尼共（毛）的态度与中尼两党关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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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美国对尼共（毛）的孤立与打压

一　尼泊尔独立后同美国的关系

尼泊尔是个封闭的内陆小国，对外交往历来十分有限，历史上主要同邻国发展外交联系。进入近代以后，英国殖民者强行叩开了尼泊尔的国门，尼泊尔沦为英国和英属印度的殖民地，从此失去了外交自主权。“二战”结束以后，随着英国殖民势力退出南亚，美国试图接替英国填补这个空白。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致信特里布文国王，一方面承认尼泊尔独立，另一方面表示同尼泊尔发展友好关系。同年4月，尼、美建交并签订了两国友好和商务条约。1951年美国同尼泊尔签订了第一个援助协定——《技术合作总协定》，成为第一个向尼泊尔提供援助的国家。

美国此时同尼泊尔建交并给予其援助是有政治目的的，主要是出于西方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冷战的需要。当时美、英等国在南亚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千方百计地防备和阻止印度、巴基斯坦在独立后政权落入共产党手中，同时抵消苏联、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影响。为此，美国发起了一系列针对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尼泊尔等国的援助项目。美国援助南亚国家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贫穷会导致共产主义。通过鼓励经济增长和再分配政策（如土地改革），就可以共产党的理论来打倒共产党自己，并在最贫穷的印巴两国实验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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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美国实施南亚战略的重要一环。一方面，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已对尼泊尔及南亚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对西方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和战略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特别是苏联强大的影响力有可能透过像尼泊尔这样虚弱的国家渗透到喜马拉雅山脉以南地区，尤其是渗透到拥有强大共产主义力量的印度。而一旦尼泊尔、印度乃至南亚也成为共产党人的天下，这对美国及西方大国实施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合围是极其不利的。另一方面，印度的尼赫鲁政权在冷战中试图奉行保持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也使得美国和西方世界对印度存有戒心。如果此时能把尼泊尔纳入西方反共产主义的国家营垒之中，或至少避免尼泊尔受中国、苏联的影响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这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美国并不隐晦自己的战略意图。1950年美国国务院明确指出，美国“在尼泊尔的根本目标就是维护非共政府。支持这样的政府继续朝着西方民主制方向迈进，反对苏联及其卫星国，支持尼泊尔参与国际事务”
(3)

 。而亲历殖民之苦的尼泊尔的政治家们早已识透美国的险恶用意。大会党领袖马·普·柯伊拉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战争设计者并不想在尼泊尔实行民主。他们希望尼泊尔在他们与俄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计划中站在他们一边。”
(4)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美关系全面走向对抗，美国开始试图把尼泊尔打造成一个颠覆中共政权的战略基地。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引下，美国不断向尼泊尔提供援助。19511961年间，美对尼经济援助总额为4550万美元，每年约400万美元。在经援的同时，美国也向尼王室政权提出配合其反华的政治要求，特别是允许西藏分裂势力在尼泊尔境内活动。不仅如此，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在中尼边境策划、培植、资助和训练了由达赖集团武装叛乱分子组成的“四水六岗游击队”
(5)

 。1959年西藏叛乱被中国政府平定以后，美国中情局还继续以武器、金钱支持盘踞在尼泊尔木斯塘（西部与中国西藏接壤）境内的西藏叛乱武装。那个时候的尼泊尔成为适应美国执行反华制华战略的前沿阵地。

当然，美国的如意算盘也开始出现问题。美国援助尼泊尔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这个国家的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富裕道路，而是要使尼泊尔成为美国遏制中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一粒棋子。这种一开始就带有很强政治色彩的所谓援助，是不可能解决尼泊尔的贫困等实际问题。况且尼泊尔的问题十分复杂，不仅有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王权专制、官员腐败等政治问题、制度问题，仅仅靠一年几百万美元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因此美国在尼泊尔的援助计划总体上并不成功。不仅如此，美国利用尼泊尔服务自己的利益需要，也引起尼王室政权的警觉和不满。比兰德拉国王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如果它能满足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真正需要，那么在我们看来就是一条非常正确的路线。”
(6)

 言下之意，如果是别的目的，则就是一条错误的路线。

正是吸取了美国以援助为诱饵唆使尼泊尔丧失主权沦为西方工具的教训，尼泊尔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改变对美国的政策，注重恢复和加强同中国的传统友谊。随着中尼友好关系的全面升温和日益稳固，特别是在尼泊尔政府决定打击达赖集团盘踞在尼泊尔境内的反动武装以后，美国对尼泊尔的影响日渐式微并逐渐淡出。1972年中美建交以后，美国总统虽然多次访问印度、巴基斯坦甚至孟加拉国，但从没有访问过尼泊尔。只是在1985年6月美国前总统卡特以私人身份到过加德满都。尼泊尔国王也只在1983年访问过美国，近40年里没有一个尼泊尔首相访问过美国。

然而进入90年代后期特别在21世纪初，美国对尼泊尔的兴趣骤增，美国在尼泊尔培植的势力也开始活跃起来。出现这一转变的重要背景是，一方面，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美国重新调整其全球战略部署，逐渐将防范中国崛起作为其亚太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重点；另一方面，尼泊尔在1996年爆发了内战，王室政权逐渐陷入严重危机，美国开始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希望借助“反恐”和提供军事、经济援助为名，全面介入尼泊尔内政。特别在发生“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政府觉得这种介入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此外，美国还有一种担心：由于尼共（毛）信仰毛泽东主义，一旦尼共（毛）取得政权，尼泊尔不排除有完全倒向中国的可能。这就会打破南亚格局原有的平衡，可能会对美国将全球战略重点移向亚太、围剿中国构成不利影响。因此，主动介入尼泊尔内战，帮助尼王室政权围剿尼共（毛），在此过程中疏远尼泊尔同中国的关系，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反华制华的需要。

二　尼泊尔内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尼共（毛）的立场

美国介入尼泊尔内战始于2001年。一方面，尼共（毛）的军事力量和根据地得到迅猛发展，对王室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尼泊尔王室政府也多次请求美国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用以打击尼共（毛）武装。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认为介入尼泊尔内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采取积极的军事干涉政策。2001年4月，美国政府任命中情局背景的克里斯蒂娜·罗卡
(7)

 为负责南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同年6月初，美国在王室血案发生后旋即承认贾南德拉政权，并在数天后同尼泊尔建立了“联合防卫办公室”，地点设在加德满都的美国大使馆。7月，在吉里贾·柯伊拉腊辞去首相后不久，克里斯蒂娜便来到尼泊尔，会见尼泊尔安全部队官员。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是美国政府对尼泊尔“反恐”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说此前的援助只是单纯帮助尼政权对付尼共（毛）的话，那么从此时起则是美国自身“反恐”的需要了，是美国推行全球“反恐”战略的一部分，特别是要配合美国在当年10月对阿富汗实施的“反恐”军事行动。因此，美国政府更加重视尼泊尔局势，不仅决定加大对尼政府的军事援助，而且美国政府还很清楚，只有尼泊尔局势持续乱下去，尼泊尔政权有求于美国，美国才能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正因为如此，美国不希望尼泊尔和谈成功。2001年8月至11月第一次和谈失败就与美国在暗中作梗有着很大联系。

“9·11”事件发生后，尼泊尔政府也向美国敞开了怀抱。不仅请求美国对自己的“反恐”援助，而且还“全力支持”美国政府的“反恐”行动，向美国开放领空，允许美军飞机在尼泊尔着陆和加油。为了进一步加强同尼泊尔政府的“反恐”合作，2002年1月18日，美国国务卿克林·卢瑟·鲍威尔访问尼泊尔，这是美国30年来访问尼泊尔的首位高官。在助理国务卿克里斯蒂娜·罗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助理海军中将沃尔特·多兰等人的陪同下，鲍威尔会见了贾南德拉国王、德乌帕首相和皇家军队总司令拉纳。会见时，鲍威尔不仅答应给予尼泊尔200万美元用来购买军火，而且还明确表态：“如果明确需要的话，美方将为尼泊尔政府提供包括武器装备在内的各种援助。”
(8)

 李·奥内斯托评论鲍威尔加德满都之行是，“表明这个远在地球一角的小国，也没能逃过美国控制的魔爪。现在美国可以借用‘全球反恐’的名义，向任何或者说所有的武装叛乱发动冠冕堂皇的战争，包括旨在推翻反动政权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9)



就在鲍威尔访问尼泊尔的当月，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一军事顾问团也来到尼泊尔，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陆军上校、后勤计划部负责人和工程部代理负责人等。顾问团同皇家军队一起研究军事战术。不久，皇家军队的军官们还被陆续派往美国军事战争学院、美国陆军和总参谋部学院、国防大学和亚洲太平洋中心学习。

2月16日，美国驻尼泊尔大使迈克尔·马里诺斯基特意视察了尼共（毛）武装曾经活动过的一些地方。之后不久，美国政府便将尼共（毛）扣上“恐怖组织”的帽子，还将其比作阿布沙耶夫
(10)

 和“基地”组织
(11)

 。

4月底，美国还派出一个由10多人组成的美军专家小组，赶赴尼泊尔西部交战区进行考察。美国防部发言人称，专家小组此行的任务是就美国的资金援助如何帮助尼政府打击尼共（毛）武装发挥最大效用进行评估。专家小组在考察后建议将尼泊尔军队从目前的5万人扩大到20万人。就在专家组考察刚刚结束，美国总统布什就要求国会批准向尼提供2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5月6日至10日，德乌帕访问美国，这是首位尼泊尔首相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美国总统。德乌帕还会见了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国会议员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等。德乌帕在会见结束后对媒体记者说：“总统布什对我们的反恐行动表示大力支持，答应将给予我们很多帮助。”
(12)

 此次会见标志着美国要同尼泊尔全面加强“反恐”合作。布什在会谈中不仅重申美国在2002年向尼泊尔提供2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而且还答应在2003年将这一数字提高到3800万美元。

同年10月，贾南德拉解散了得到美国支持的德乌帕政府，任命保皇党分子昌德为首相，负责同尼共（毛）达成了停火协议并举行谈判。此事件引起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愤怒的克里斯蒂娜·罗卡于12月来到尼泊尔，采取行动再次阻止尼政府同尼共（毛）举行的和平谈判。她在一个公开声明里声称尼共（毛）的革命者为“恐怖分子”，并把他们比作柬埔寨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运动。
(13)

 当罗卡一离开，美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便开始了把尼共（毛）列入美国境外“恐怖组织”名单的工作。

2002年底尼共（毛）加大了对皇家军警的军事行动，并宣布军事斗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了进一步帮助尼泊尔政府，2003年1月2日，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在今后几周内向尼泊尔提供1200万美元。1月5日，一支由49人组织的美国军事专家组来到尼泊尔帮助训练皇家军队，第一批8000多支M-16来复枪的军火也运抵尼泊尔，另外一批约2000支枪械也在近期运抵尼泊尔。
(14)

 同时，美国还在紧邻加德满都中心的皇家军队司令部设立永久办事处，专门为尼泊尔军队提供军事培训。

然而罗卡的愤怒以及美国的援助并没能阻止尼政府同尼共（毛）之间达成的停火协议。2003年1月，双方宣布停火。王室政府还宣布停止称尼共（毛）领导的革命者为“恐怖分子”，取消捉拿尼共（毛）领导人的悬赏，撤销对尼共（毛）领导人的国际通缉令，以此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4月底，尼政府宣布同尼共（毛）举行第二次和谈。

美国政府对此大为光火，助理国务卿罗卡认为形势在恶化。5月初，当王室政府同尼共（毛）举行新一轮谈判时，美国大使馆却宣布尼共（毛）被美国政府正式指定为“恐怖组织”，被列入美国在境外的“恐怖组织”名单。此时处处受美国顾问牵制的尼泊尔军方破坏和谈。皇家军队司令部拒绝接受政府和谈代表同尼共（毛）达成的关于皇家军队不能在兵营5公里之外巡逻的条款。

8月17日，当第二次和谈进入至关重要的一轮时，美国支持的尼泊尔皇家军队在拉梅查普县的都拉姆巴村，残忍杀害了19名手无寸铁的尼共（毛）人员和无辜群众。此事件激起尼共（毛）方面的极大愤慨，尼共（毛）领导人不久宣布中止停战，第二次和谈失败。可以说，尼泊尔的前两轮和谈是在美国的破坏下陷于流产。

10月31日，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指出，“尼共（毛）已经实施或准备冒极大风险正在实施的恐怖主义活动，已对美国国民、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对外政策和美国经济构成威胁”
(15)

 ，宣布将尼共（毛）列入美国最高类别的“恐怖组织”名单中。11月2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冻结尼共（毛）武装在美国的资产以及同尼共（毛）有交易的美国公民的财产。

2004年初，尼共（毛）保持了强烈的军事攻势。为了帮助皇家军队应对危局，3月初，由美国国务院“反恐”事务协调员科弗·布莱克率领的美国高级安全官员访问团，飞抵尼泊尔皇家军队司令部。4月，又有一队美国士兵来到尼泊尔，对皇家军队近期成立的“特种部队”进行联合训练和培训。这些“特种部队”由美国训练或精心挑选的军官指挥。

7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理查德·鲍彻对外宣称：“我们已通过行政命令把毛主义者定为恐怖分子，冻结毛主义者在美国的（或美国公民所掌握的）一切资产，无论位于何处，禁止美国公民同毛主义者做交易或做生意。”
(16)

 8月18日，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亚当·埃雷利重申了美国政府的上述立场。
(17)



8月31日，尼共（毛）宣布开始战略反攻，加德满都周边安全形势吃紧。9月10日，美国新驻尼泊尔大使詹姆士·F·莫里亚蒂（2004年3月上任）说：“美国正在同印度紧密合作以确保毛主义者不能得到外界的援助，永远不能夺取首都。”莫里亚蒂还说：“印度在解决毛主义者的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考虑到它给尼泊尔提供的军事帮助和外交帮助，我们认为他们不容许毛泽东主义者攻占加德满都。”
(18)



美国为此增强了军事援助。据报道，华盛顿随即向尼泊尔提供了20000只M-16s，还有夜视和通信设备以及特别的军事训练。从20012003年，尼泊尔已从美国获得近8000万美元的援助。
(19)

 美国此时还决定将援助经费增加到4000万美元。不仅如此，美国士兵还同皇家军队士兵一起进行训练。美国还在尼泊尔派驻一个国会代表团，专门负责搜集尼泊尔内战和整个南亚的情报。
(20)

 而美国的盟友英国也向尼泊尔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比利时提供了5500支M-249微型机枪（价值2500万英镑），俄罗斯提供了2架米-17运输直升机，印度政府则向尼泊尔提供了包括后勤物资、枪弹、车辆、直升机等军用装备以及人员训练等在内的各种军援，总价值达到30亿卢比。
(21)



在美国、印度、英国等国家的帮助下，2001年尼泊尔皇家军队只有45000人，但到2004年底数量几乎翻了两倍，达到85000人左右。
(22)

 此后，皇家军队在2005年发展到10万多人，并且还宣布到2008年再发展到15万人。

数量的激增和武器装备的更新极大地提高了皇家军队的战斗力，这给尼共（毛）战略反攻的实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战略反攻初期阶段的几次重要战役的失利都与此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美国、印度等国家公开援助尼泊尔皇家军队，也给尼共（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尼共（毛）担心，如果强行攻占加德满都，极有可能招致美国、印度等国家直接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历史上的贾帕武装起义就是被印度派来的军队镇压下去的。如果出现这一情况，尼共（毛）很有可能重蹈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被推翻的覆辙，这就会使得原本取得的革命成果丧失殆尽。因此，美、印等国的军事援助是迫使尼共（毛）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向即和谈的重要外因。

2006年2月13日，普拉昌达在接受英国BBC记者采访时谈到了这一点，他说：“最初发动革命的时候，我们认为能够从军事上攻占加德满都，但是后来英国、美国和印度等国家开始从军事上支持皇家军队，压制我们的人民战争和尼泊尔人民的反抗，这一切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当今世界不可能仅靠军事行动前进的原因。如今的现实是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双管齐下，通过两者的平衡向前发展。”
(23)

 一位尼共（毛）军队的副总指挥对中国记者说：“其实当时反政府武装如果真攻打加德满都，最多一周肯定拿下。只是考虑到‘外部势力’会派兵长期干预尼内政才作罢。”
(24)



2005年2月，贾南德拉发动政变，不仅解散了议会，而且还逮捕了议会政党领导人。善于审时度势的美国政府，在看到王室政权已经失去民心、遭到国际舆论的普遍指责以后，就决定暂时放弃支持贾南德拉，暂停向王室政权提供的一切援助，还向贾南德拉施加压力，要求国王主动下野，以结束同议会的紧张关系。美国此时的政策是转向希望国王恢复议会，由议会政党领导的政府继续执行镇压尼共（毛）的政策。

然而此时的尼泊尔局势开始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七党联盟”决定响应尼共（毛）的号召进行和谈。这同美国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当2005年11月“七党联盟”同尼共（毛）达成了反对国王的“十二点谅解”时，美国同贾南德拉站在一边公开谴责这个协议，坚称尼共（毛）是“非法的”，与之和解是不合适的。而此后的形势迅速发展，和谈逐渐成为尼泊尔局势的主调。2006年4月，“七党联盟”同尼共（毛）联合发动“19日运动”，迫使国王宣布结束“亲政”。美国看到贾南德拉的大势已去，便停止了对国王的一切支持，向尼泊尔人民表示“致敬”，还敦促贾南德拉立即交出权力。这表明美国支持国王或“七党联盟”继续打内战的图谋彻底失败了。

三　尼泊尔和谈以后美国政府对尼共（毛）的态度

尼泊尔和谈实现以后，美国不得不改变对尼泊尔的政策，从之前的支持国王打内战转向在尼泊尔政坛培植亲美势力，通过支持他们上台使尼泊尔和平进程按照美方的意愿推进。因此，美国政府一方面挥舞着和平、民主等旗号，另一方面全力支持亲美的政党和势力，大会党则成为美国首选的对象，据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驻尼大使就曾一手促成了大会党（民主派）原主席、前首相德乌帕与其夫人的相识相恋，还主持了这对恋人的婚礼。
(25)

 大会党（民主派）在同柯伊拉腊领导的大会党合并以后，美国便扶植大会党党内的亲美势力，特别是德乌帕派，希望大会党能够在尼泊尔制宪议会选举中获胜。

为达到上述的目的，美国继续奉行打压尼共（毛）的方针，不仅坚称尼共（毛）及其支持者为“恐怖分子”，而且还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比如在2007年初，美国就支持大会党包括王室势力给尼共（毛）设置重重障碍，致使原本计划在当年6月举行的制宪议会代表选举一拖再拖。美国驻尼大使詹姆士·F·莫里亚蒂到处走动，告诉大家不要相信毛主义者，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时刻关注尼共（毛）的一举一动。当2008年初尼泊尔临时政府确定了选举日期以后，美国以防止尼共（毛）通过“非常方法”干扰选举为由，伙同欧盟等西方国家派出西方观察员监督尼泊尔选举。

不仅如此，美国还试图通过金钱收买操纵选举，甚至计划采取暗杀尼共（毛）领导人的恐怖行动，以阻止尼共（毛）上台。普拉昌达说，他们党在选举前得到情报：封建分子、保皇党分子和国内国际的反动分子正在制订计划，在人民运动的中心地区加德满都和革命的模范地区罗尔帕制造罪行。已有人通报他，美国为了在加德满都10号选区击败他而提供了数百万卢比。
(26)



2008年1月，普拉昌达公开对媒体说：“一些国外列强不愿看到这里出现一个共产党统治的政权。像美国联邦情报局这样的西方间谍机构就是以实行这样的刺杀而臭名昭著。因此不能排除他们有采取刺杀行动企图的可能性。因为，我国通过选举使共产党取得统治地位不仅会影响尼泊尔，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南亚和全世界。”他进一步指出：“世界核心大国正虎视眈眈地准备钻尼泊尔当前形势的空子。……甚至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想利用尼泊尔的地理政治条件来影响印度和中国。……全体尼泊尔人民必须团结起来保证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
(27)



同年2月1日，普拉昌达在全国干部培训会议上说：外国列强企图破坏选举。他暗指美国驻尼新大使南希·J·鲍威尔近期在会见印度官员时所表达的对尼共（毛）可能赢得选举的忧虑。2月8日，普拉昌达在布特瓦尔国际青年协会（Butwal Jaycees）组织的仪式上又说：鉴于尼共（毛）将赢得选举，外国势力正加紧破坏选举活动。尼共（毛）面临的威胁来自国外的要大于来自国内的。他还表示，尼共（毛）将会付出任何牺牲粉碎这些阴谋。
(28)

 此前普拉昌达还说：印度、美国和英国在加德满都召开了一次会议，企图通过动员军队破坏选举。

应该说，尼共（毛）及时地揭露、警告以及采取安全保卫措施，迫使美国等外国势力不敢公开破坏选举，从而为保障尼共（毛）赢得选举创造了条件。尽管如此，美国仍然在阻止尼共（联合马列）加入尼共（毛）倡议的左翼选举联盟方面取得了成功。2008年3月17日，普拉昌达谴责尼共（联合马列）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说：“在美国大使告诉他们不要同尼共（毛）结盟后，尼共（联合马列）逃避了左翼联盟。”
(29)

 普拉昌达还说，美国告诉尼共（联合马列），它不愿意看到尼共（毛）赢得选举。当然，这也未能阻止尼共（毛）选举获胜的步伐。

当看到大会党在选举中惨败，尼共（毛）成为第一大党以后，美国一开始惊慌失措，无法接受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尼共（毛）跻身尼泊尔政坛主流的现实。“美国很诧异，他们正在试图搞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30)

 美国国务院前南亚专员、前驻斯里兰卡大使特雷西塔·沙费尔这番表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美国政府尴尬的窘态。为摆脱困境，美国迅即调整政策，对尼共（毛）开始变得温和起来。4月12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严厉批评小布什政府当前不与尼共（毛）进行任何对话的政策，他还说：既然尼共（毛）在选举中做得“非常好”，美国就应当承认它。
(31)



随着尼共（毛）国内地位合法化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以后，尼共（毛）领导人明确向美国政府提出将其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剔除的要求。普拉昌达多次表示：“如果美国不把我们从‘恐怖分子’名单中取消，我们同美国政府之间就不能谈什么友好关系。”面对尼共（毛）这一正当合理的要求，美国方面采取了敷衍推搪的策略。2008年4月20日，美国驻尼大使南希·J·鲍威尔同临时政府发言人尼姆旺会谈时，一方面表示美国将像对待以前的政府那样，帮助和支持将由尼共（毛）领导的新政府，美国可望把尼共（毛）从“恐怖分子”名单中取消，但在另一方面，鲍威尔又强调现在需要处理一些“技术”问题。
(32)



5月1日，南希·J·鲍威尔会见了普拉昌达，这被媒体称作美国同尼共（毛）领导人的首次官方接触。在会谈中，普拉昌达明确告诉鲍威尔：美国应该把尼共（毛）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取消。鲍威尔也向普拉昌达保证，美国政府将很快把尼共（毛）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取消，但她再次推诿说，“把尼共（毛）从名单中取消的工作由于繁文缛节的过程而受到耽搁”。

其实，美国的立场是很清楚的。鉴于尼共（毛）取得执政地位，美国不得不面对现实改善同尼共（毛）的关系，但要根本改变敌视尼共（毛）的立场是不可能的。这是由意识形态、美国在尼泊尔的根本利益等因素决定的。况且此时的尼共（毛）还握有武装，尼泊尔的和平进程还没有结束。另外，尼泊尔的局势还非常复杂，美国更不希望看到尼共（毛）一家独大的局面。因此，此时解除套在尼共（毛）头上的“紧箍咒”显然不符合美国利益。就在一周前，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汤姆·凯西说：“肯定会给人们一个机会去重新看待这个组织［指尼共（毛），引者注］……但现在，你们知道，他们的身份还没有改变。我们会遵循适当的法律。”
(33)

 此后在5月7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肖恩·麦科马克公开声称：尼共（毛）的地位“没有任何的改变”。
(34)



5月29日，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埃文·A·费根鲍姆表示：“美国已经修改了此前不向尼共（毛）对话的政策，但是现阶段还不会将其从美国所确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删除。”
(35)

 费根鲍姆还说，美国改变对尼共（毛）的态度是因为它参与了尼泊尔的政治进程。美国将与尼共（毛）领导的新政府合作，以促进尼泊尔的稳定、民主与和平。至于美国与尼共（毛）的合作程度，将取决于尼共（毛）参与尼泊尔民主进程和“放弃暴力”的程度。

美国同期的一份关于新恐怖主义的报告也称：虽然在2007年尼泊尔没有发生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但“国内在一些城市以及特莱地区，发生了几起恐怖主义和有政治目的的暴力事件……尽管2006年11月签署的《全面和平协议》结束了10年叛乱，在2007年4月进入到临时政府时期，但尼共（毛）作为美国政府在尼泊尔指定的唯一恐怖组织，仍继续从事暴力、抢夺和诱拐的行动。”
(36)



2008年9月，新上任的普拉昌达总理雄心勃勃地开展建设国家的计划。9月22日，普拉昌达到达美国准备参加24日举办的第63届联合国大会并发表演讲。他此行的目的，一是要“通过联合国大会向国际社会传达新生的尼泊尔民主共和国的信息”，二是将会晤美国总统布什，为恢复尼泊尔经济的发展寻求来自美方的援助。
(37)

 然而积极“赴布什总统的晚宴”的普拉昌达并没有从布什总统那里得到他希望得到的美国准备结束敌视尼共（毛）政策的答复。

2010年1月19日，普拉昌达敦促来访的美国负责南亚与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首席帮办帕特里克·莫恩，要求美国将统一尼共（毛）从“恐怖组织”的名单中删除。普拉昌达对莫恩表示，他对于美国将其党派列为“恐怖组织”非常不满。莫恩则回答，首先要由美驻尼泊尔大使馆提交报告，美国政府在对报告进行审议的基础上才能作出相关决定。
(38)

 同月，奥巴马政府任命的驻尼大使斯科特·H·德利斯强硬表示，虽然统一尼共（毛）在很多方面发生改变并已跻身尼泊尔政治主流，但只有满足如下几个条件，美国才考虑将其从恐怖主义名单中撤销。即“放弃具有威胁的武装力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暴力行为）”，“参与人权进步”，“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和观念”，“不组织罢工”等。
(39)



此后，美国政府一直不愿揭掉贴在尼共（毛）身上的“恐怖组织”标签。直到2012年9月6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统一尼共（毛）从其全球“恐怖组织”名单中去除。美国国务院当天就此发表声明说，有关部门经过彻底审议后认定，“统一尼共（毛）已经不再参与威胁美国公民或美国外交政策的恐怖活动”，而且该党近年来曾在选举中胜出并领导尼泊尔联合政府，同时已采取措施撤销从事恐怖活动的机构，展现了对实现和平与和解进程的“可信承诺”。美国国务院因此认为尼共（毛）不再对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公民构成威胁，故而将其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取消。

美国政府此时作出此决定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2012年8月26日巴特拉伊领导的尼泊尔政府对尼共（毛）解放军的整编工作宣告全部结束。尼共（毛）原有的武装除极少部分编入国家军队外，其余的绝大多数则被迫退役，自谋出路，而且作为准军事组织的共青团也被无条件解散。美国已无理由再把统一尼共（毛）视为“恐怖组织”。当然，美国也还有其他的目的。《尼泊尔电讯报》9月7日的评论就认为，美国此举意在诱惑统一尼共（毛）一步步靠近“印美轴心”，抵抗中国在尼泊尔的影响力。
(40)



当然，从根本上讲，由于统一尼共（毛）是一个信仰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组织，美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政党在尼泊尔发展、壮大。尽管摘掉了该党头上的“恐怖组织”的帽子，但美国反尼共（毛）的立场和态度不会有丝毫的动摇。除非统一尼共（毛）放弃自己的信仰，完全投向美国的怀抱。

2013年11月21日，当统一尼共（毛）对大选舞弊表示抗议时，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马上召见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随后卡特表示，巴特拉伊已经接受大选失利的事实，并敦促普拉昌达接受选举结果。卡特还表示，“卡特中心的观察员监督了33个投票中心和31个计票站，中心对此是满意的”
(41)

 。这一情况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上述的判断。


 第二节　印度政府对尼共（毛）的孤立与打压

一　武装革命期间印度对尼共（毛）的立场和态度

尼泊尔同印度因为地理位置、宗教文化、历史传统等影响，在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民族、种族等方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尼泊尔国土的西南东三面为印度环抱，两国有着1750公里的边境线。公元3世纪，李查维人把印度教引入尼泊尔以后，尼泊尔逐渐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印度教国家。直到1990年，尼泊尔宪法仍规定印度教为国教（2007年的临时宪法取消了这一规定）。尼泊尔约八成居民信仰印度教，余者大多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

传统的印度教认为，印度次大陆就是信仰印度教的人的大陆，印度洋就是信仰印度教的人的海洋，印度人是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洋的主人。这些思想逐渐演变成一种沙文主义观念，即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洋都是印度的后院，不许他国插手。这种地盘观念直接导致了印度对南亚国家包括尼泊尔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
(42)



1815年签订的《塞哥里条约》，把尼泊尔2/3的国土割让给了英属印度。尼泊尔独立以后，印度拒不归还尼泊尔的国土，还迫使尼泊尔的当权者在1950年同印度签署了不平等的所谓《和平与友好条约》。1951年重新掌权后的尼泊尔国王拒不承认《塞哥里条约》，要求印度归还领土，但一直遭到印度方面的否决。

不仅如此，印度在独立以后一直把尼泊尔视为自家的后院，试图把尼泊尔纳入到自己的安全框架之内。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在多种场合重申，“尼泊尔与印度的利益不可避免地联结在一起……任何印度政府都不可能容忍任何国家对尼泊尔的侵略……对尼泊尔的任何侵略都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印度的安全”
(43)

 ，“尼泊尔的对外政策应与印度相协调”，“与印度的善意与友好是尼泊尔获取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任何外部力量帮助的首要条件”
(44)

 。为此，印度继续对尼泊尔推行霸权和扩张政策。在尼泊尔国内的政治嬗变中，几乎都能看到印度对尼泊尔的影响。

在王室时代，为达到操控尼泊尔政权的目的，印度全面加强对尼泊尔的经济控制。不仅控制着尼泊尔几乎全部的能源供应，还包括几乎所有的重要物资如化肥、日用生活资料等。1989年，印度曾因尼泊尔从中国进口部分军需品而对尼封锁大部分口岸，结果使得尼泊尔经济半年内接近崩溃，最终不得不同印度全面妥协。

印度觊觎尼泊尔这个小国，还源于利用尼泊尔特殊的地理位置防范和制衡中国。中印两国对边界的一些领土范围存有争议。起因是尼赫鲁政权无视中印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边界线，企图恢复英印政府1914年非法划定的印藏分界线即所谓“麦克马洪线”，甚至为达目的乘西藏叛乱之机派遣军队武装侵占中国领土。这自然引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击。1962年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在中印边界进行自卫反击战并取得伟大胜利。从此以后，印度反华势力一直把中国视为其在南亚乃至亚洲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政策的主要威胁。

面对日益强盛的中国，印度当权者惧怕同中国发生直接对抗，因此需要尼泊尔作为中印两国间的缓冲区，同时通过控制尼泊尔的内政外交，培植尼国内反华势力以及从西藏叛逃至尼泊尔的分裂势力牵制中国。为此，印度希望尼泊尔有一个安定、稳定的和平局面，有一个能满足印度要求的亲印政权。尽管尼泊尔的王室政权同印度政府也有分歧，但尼泊尔王室政府迫于印度的压力，总体上执行了亲印度的政策，特别在大会党执政时期。然而这一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变化。日益发展壮大的尼共（毛）不仅要使用武力推翻尼泊尔王室政权，而且明确提出反对印度在尼泊尔推行的殖民压迫和扩张政策，要求废除尼印两国达成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就直接侵犯了印度当权者的利益。印度当局无论如何也无法容忍这类事情的发生，因此决定不惜代价协同尼泊尔皇家军队镇压尼共（毛）发动的革命。

印度政府敌视尼共（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尼共（毛）同印度的反政府武装有着密切联系。印度境内的反政府武装由来已久，而且种类繁多，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毛派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运动。历史上的纳赛尔巴里运动就曾令印度统治阶级极为恐慌。而当尼共（毛）发动武装革命的时候，有迹象表明该组织同印度境内的反政府武装有联系，且从后者那里获得援助。因此，印度政府非常担心尼共（毛）同印度的毛派武装联合起来，将印度作为尼共（毛）的战略大后方，这对印度国内局势的稳定是极为不利的。特别是尼共（毛）提出联合南亚各国革命力量共同组建南亚苏维埃联邦的目标之后。

为此，一方面印度政府加强对印尼边境的管控，特别是两国毛派活动频繁的边境地区，比如在印度东北部大吉岭一带仅100公里长的印尼边境增设了15个警察岗哨，试图切断两国毛派分子往来的通道。同时禁止和打击尼共（毛）及其支持者在印度境内的活动，包括印度亲尼共（毛）的政党和组织。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全力支持尼王室政权武力打击尼共（毛）武装。

早在贾南德拉上台前，印度就以优惠价格向尼泊尔军队提供自动步枪、机枪、迫击炮、地雷、装甲车等武器装备，还以极低廉的三折价格把两架轻型直升机卖给尼泊尔皇家军队，用以镇压尼共（毛）革命。贾南德拉继任国王以后，印度政府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尼泊尔军队所谓“反恐”行动。印度总理杰帕伊向贾南德拉国王和首相德乌帕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尼泊尔政府，愿意提供一切所需的援助。

2002年3月20至25日，尼泊尔首相德乌帕对印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就共同打击尼共（毛）武装达成共识，同意加强边界管理。此后，两国还成立了联合工作组，加强了在两国边境地区的巡逻。

同年5月，印度陆军参谋长潘德马那巴汗访问尼泊尔，允诺向尼泊尔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6月底，贾南德拉访问印度，印方宣称支持尼政府打击尼共（毛），答应向尼提供直升机等军事准备，还增加对尼经济投资。

据印度外交国务部长艾哈迈德透露，2001年和2002年，印度向尼泊尔提供了总价值为39.6亿卢比（约合8800万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武器和直升机等物资。截至2004年3月，印度在4年内向尼泊尔提供了50辆军车、2架“印度豹”和2架高级轻型直升机、2万支英萨斯（INSAS）自动步枪、1.5万支7.62毫米半自动步枪、2600至3500套精密手持热成像仪等武器装备，价值超过50亿卢比。
(45)



2004年5月，印度人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出人预料地落败，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上台。新政府对尼共（毛）仍奉行同美国合作的政策，继续向尼泊尔皇家军队提供军事援助。8月底，尼共（毛）宣布战略反攻。9月初，首相德乌帕访印，双方谈论的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如何应对尼共（毛）。两国政府决定优先发展军事合作。印度政府同意送给尼泊尔3架轻型高级直升机、20000支INSAS步枪、15000支7.62毫米自动步枪、5000支各种口径的机关枪、800辆卡车和吉普车、100辆防雷车以及防弹衣、头盔、地雷、铁丝网等其他战争物资，总价值有数十亿卢比。印度还提供军事训练人员。两国首相还讨论了两国间引渡条约的必要性，同意在10月份把这份协议签订下来。

截至2004年11月，印度已逮捕了莫汉·维迪亚、钱德拉·普拉萨德·高吉尔、库尔·普拉萨德·K.C、洛肯德拉·比斯塔、卡玛尔·达哈尔、赫特·巴哈杜尔·塔芒、安尼尔·夏尔玛、奇特拉·巴哈杜尔·什雷斯塔等95位尼共（毛）中央委员。尼共（毛）领导人普拉昌达逗留印度期间也多次遭遇印度警方追捕。2005年初的一天晚上，普拉昌达原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尼共（毛）另一位领导人，但由于时间太晚，他听从妻子的建议，将会见改为次日。结果就在当天约定时间过后5分钟，他准备会见的那位领导人即遭印度警方逮捕。
(46)

 鉴于印度警方全力搜捕尼共（毛）领导人，2004年8月尼共（毛）中央决定把总部从印度迁回尼泊尔。

2005年2月，贾南德拉“亲政”搞独裁，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议会党团被迫同尼共（毛）寻求合作。印度政府对贾南德拉打压议会党团的做法也颇为不满，因为当时议会里最大的政党大会党就是有名的亲印派。因此，印度开始放弃支持国王的政策，转而鼓励尼泊尔主要政党在城市发动抗议运动。而此时的“七党联盟”同尼共（毛）联系密切，印度也就暂时改变了敌视尼共（毛）的政策，支持“七党联盟”同尼共（毛）和谈，并为此提供了必要的帮助。2005年11月“十二点谅解”的达成，就与印度在背后的支持有着很大的关系。

印度国大党政府的上述做法，客观上推动了尼泊尔和谈进程。然而，印度并不愿意看到尼共（毛）发展壮大，仍加紧干涉尼泊尔政局，这就引起了尼共（毛）的不满。普拉昌达多次表示要求国内政治势力独立解决本国事务，反对印度干涉尼泊尔内政。

2006年2月，普拉昌达向印度政府提出三点希望：首先，要改变印度政府对尼泊尔的“两支柱理论”（two-pillar theory），即印度政府一向认为的尼泊尔的稳定是建立在君主立宪制和多党制民主的基础之上。普拉昌达认为“两支柱理论”违背了尼泊尔人民的意愿，要求印度政府顺应民意，让尼泊尔独立解决国内争端，实现本国的稳定与繁荣。第二，要求印度政府释放关押在印度巴特那、西里古里、金奈等地监狱里的尼共（毛）人士，还给他们自由。第三，要求印度在尼泊尔建立新国家后，重新解决尼印在边境争端、水资源、和平协定等方面问题，希望两国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47)



2006年4月，“七党联盟”同尼共（毛）联合发动“19日运动”，贾南德拉被迫下台，议会政党掌握了政府大权。这完全符合印度的利益，也达到了印度的目的。然而此时的印度同美国一样，并非全力支持尼泊尔实现和平，而是希望“七党联盟”政权联合国王，继续奉行清剿尼共（毛）的政策。4月19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的特别代表凯然·辛格（与国王贾南德拉有亲戚关系）和印度外交秘书萨兰抵达尼泊尔，将尼共（毛）反政府武装仍然定性为“恐怖组织”。

然而，随着尼泊尔和平进程快速推进，印度政府不得不承认现实，重新考虑改变敌视尼共（毛）的政策。就在签署全面和平协定前夕，印度驻尼泊尔大使西瓦·香卡·慕克吉向普拉昌达表示，保证尽快释放被关押在印度监狱的尼泊尔毛主义者。11月30日，印度西孟加拉邦政府释放了尼共（毛）两名高级领导人，即钱德拉·普拉萨德·高吉尔（2003年8月在印度金奈机场被捕）和莫汉·维迪亚（两年前在西孟加拉邦被捕）。两位著名领导人获释，得到尼共（毛）和尼泊尔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高吉尔说他们重获自由，“是由于尼泊尔4月人民运动的胜利”
(48)

 。

二　印度对尼共（毛）首次执政的干扰和破坏

尼泊尔实现和谈，为尼共（毛）合法取得政权提供了可能。因此在尼泊尔和平进程中，如何遏制尼共（毛）的影响，避免尼共（毛）上台执政，从而保护印度在尼泊尔的“特殊利益”，就成为印度对尼政策的基调。尼泊尔内战结束后不久，印度就通过大会党对尼泊尔颁布临时宪法、组成临时政府等重大事件施加影响，包括支持马迪西人政党煽动骚乱，反对尼共（毛）。

尼泊尔确定要举行制宪议会选举以后，印度领导人明确表示希望亲印度的政党在制宪议会选举中获胜，特别是大会党。然而尼共（毛）却大获全胜，这完全出乎印度的预料，也对印度的震动非常大。印度《经济时报》刊载文章说，尽管尼共（毛）表示将与印度发展友好关系，但印度政府对这个“红色政党”的巨大成功仍感到“深深的不安”
(49)

 。

印度的不安源于自身的问题。印度也长期存在令当局头疼的毛派武装运动，总理辛格将其视为国内安全的最大挑战。2008年4月法新社报道：印度至少有13个邦有毛派武装在活动，尤其在占印度人口70％以上的农村地区十分活跃，其正规军至少有上万人，还有数不胜数的外围组织和同情者，部分地区还出现了红色根据地和人民政权。印度担心尼共（毛）执政会加大支持印度境内的毛派运动。

4月16日，普拉昌达在一次讲话中说他与印度驻尼大使慕克吉在电话中进行了“长时间严肃的谈话”。在电话中，慕克吉表示尊重尼泊尔选举结果，愿意与尼共（毛）领导的新政府“全面改善关系”，并正式改变印度政府支持尼泊尔“君主立宪制及多党民主制”的政策，转而支持尼泊尔民众的选择。普拉昌达也表示有机会希望去印度访问，慕克吉则表示印度政府任何时候都欢迎他来。
(50)



作为对印度的回应，尼共（毛）也开始审视同印度政府的关系，表示要改善两国的外交关系。4月20日，普拉昌达会见慕克吉，表示在新政府成立后，他可能访问印度。4月23日，普拉昌达再次保证他领导的新政府将为国外投资创造有利环境，并不缩减他们的利润，以此希望打消印度企业家对在尼泊尔投资的顾虑。

4月24日，普拉昌达在记者招待会上要求印度应当废除1950年两国签订的协议，并根据新的情况重新考虑两国签署的其他协议。对此，印度方面也给予积极的回应。4月26日，印度总理特使萨兰说，印度准备与尼泊尔就1950年两国签署的《和平与友好条约》重新谈判。

4月28日，普拉昌达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同印度重新“审查1950年签订的《和平与友好条约》以及其他一切协议，看看还需要做哪些修正或必要的增加。我们想在新的基础上同印度达成新的团结。我们远非要破坏双方的关系，而是要使他们变得更好”。他还高度评价印度与尼共（毛）之间的关系：“印度政府积极的支持和努力是使议会政党与我们2005年在德里达成12点谅解的主要原因。如果印度政府不提供支持，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从那时起印度和尼泊尔新的关系就开始了——尤其是印度政府和我们之间关系的发展，印度支持尼泊尔选举……通过这些，我们的关系取得巨大进展……新的团结和新的合作的基础形成了。我感到现在的气氛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印度公开说同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进行合作并提供无条件的帮助是没有问题的。”
(51)



8月24日，普拉昌达到访中国。这是普拉昌达就任总理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不论在尼泊尔，还是在邻国印度，都引起了广泛关注。舆论普遍认为，普拉昌达打破尼泊尔新领导人必先访印度的传统。这引起印度方面的不满，印度媒体也有颇多微词。《印度教徒报》评论说，尼泊尔新当选领导人历来都先访问印度，但普拉昌达去了北京。“虽然普拉昌达说他只是去北京参加奥运会闭幕式，但看起来还是有所不同”。该报还耐人寻味地声称，“普拉昌达当选总理后不久就收到了印度总理辛格的访印邀请。与此同时，当各国外交官在机场为普拉昌达总理访华送行时，人群中没有印度驻尼大使苏德的身影”。
(52)



而据尼泊尔《电讯报》的报道，8月19日，就在普拉昌达作出访问北京的决定以后，印度新驻尼泊尔大使勒凯什·苏德便赶到总理府要求与普拉昌达会面。苏德一见到普拉昌达劈头就问：“你为什么不先到我的国家印度访问，反而去中国呢？……我建议你取消访问中国，否则对你来说不会有好滋味。”面对如此质问，普拉昌达保持住了镇静和谦和。他回答说：“这完全是巧合，我到北京只是去出席奥运会闭幕式，请不要小题大做。”普拉昌达接着说：“我们对两大邻国印度和中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从北京回来之后，我一定访问印度。”
(53)



普拉昌达之所以选择首访中国，首先在于尼共（毛）自组建新政府以来，一直打着独立自主、反对外国干涉的旗帜，坚决反对印度染指、插手和干涉尼国内政，希望改变被印度控制的局面。其次是为了向中国取经。中国国力与日俱增，综合国力远超印度。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值得尼共（毛）学习和借鉴。

为了表示同印度开展全新外交的诚意，2008年9月14日，普拉昌达开始了为期5天的访印之旅。访问印度前夕，普拉昌达表示：“在新政治环境下，我们不仅仅是要审视一下条约的某些条款，而且还要签署一个新约，彻底地取代旧约。”
(54)

 印度政府官员也表示，印度已准备好重新审视1950年尼印《和平与友好条约》。印方还称，将就进行柯西河溃堤重建并向尼泊尔灾民安置提供2亿卢布援助。正式会晤时，普拉昌达向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表达了他对两国外交的高度重视，称“尼泊尔和新德里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尼泊尔与任何国家的交往都不能与之相比”
(55)

 。

在辛格举行的招待晚宴上，普拉昌达发表讲话称，两国互相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两国关系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新的环境下，两国应为双边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并为两国人民赋予更多的期待。尼泊尔将尽自己最大努力丰富和加强双边合作关系，实现两国共赢。尽管尼当前面临不少挑战和困难，但相信印度和其他友好国家将与尼人民一起，努力创造一个稳定、民主、公正和繁荣的尼泊尔。尼泊尔感谢印度对其和平进程的理解和支持，希望印度继续向尼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支持。

普拉昌达在访印期间还同印度商界人士进行会谈，表示尼泊尔国民欢迎印度商界朋友到尼泊尔投资以惠及两国人民。他还承诺建立一个高级别的投资局对工业政策进行必要的改革，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尼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为投资者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
(56)

 在结束访印行程时，普拉昌达表示对访问结果很满意。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访问，称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

在普拉昌达访印期间，尼泊尔工商联主席久西率领的尼商务代表团拜会印度财长和旅游部长，呼吁印度财长解决两国日益增长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并鼓励印度投资者赴尼泊尔投资，要求印度免除15％的进口关税和对尼部分商品征收4％的附加关税。代表团还呼吁制定合适的政策和计划来推广两国旅游，并通过建立更好的通道促进两国经济活动。

此外，作为对印度向尼泊尔提供2亿卢布救灾援助的回应，尼方同意继续推进潘查西瓦项目。据说这一项目将有助于帮助尼泊尔实现10年内发电1万兆瓦的目标。

在解决尼印两国水资源管理与利用问题上，普拉昌达政府也试图谋求同印度的合作。尼泊尔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印度许多河流的上游在尼泊尔境内。尽管两国在水资源合作方面有巨大潜力，但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双方的合作并不愉快，经常因河流问题发生纠纷。2008年夏季，柯西河河水泛滥，尼泊尔民众因此遭受巨大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引起国内对印度的不满。因为按照尼印河流管理条约，印方负责大坝的修理和维护工作，但印方未能尽到职责而引发洪灾。

在普拉昌达访印后，中断四年的联委会磋商机制得以恢复，双方讨论了马哈卡利、柯西、甘达克等十多个与水资源有关的问题。2009年1月，在尼印工程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柯西河堤坝修复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7月，印度水资源和议会事务部长帕万·K·班萨尔表示：“印度将严肃对待柯西河大坝引发的问题，并关注柯西河问题解决的长远之道。”
(57)



当然，尼共（毛）在试图同印度发展新型关系的同时，也严厉指责印度干涉尼国内政。据尼泊尔“康提普尔日报在线”2009年1月10日报道，尼共（毛）中央委员会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指责美国和印度推行地区扩张主义，干涉尼泊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通过侵蚀尼泊尔境内的苏斯塔、科拉巴利等地区，印度正在将尼泊尔变成其新殖民扩张主义的受害者。

针对印度垄断尼泊尔水资源的企图，尼共（毛）指责印度公司抢走了卡纳里河上游和其他地区的水电工程。尼共（毛）发言人迪纳·纳特·夏尔玛说：“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美国没有放弃帝国主义，印度也从未放弃扩张主义。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干涉他国的政治、地理和文化事务。那些奉行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国家应该改变这些政策。”
(58)



普拉昌达一方面表示重视同印度发展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提出修改1950年印尼条约以及其他不平等协议，同时主张维护本国的主权并采取措施保护本国水资源安全，尤其是普拉昌达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所有这些表现都令印度高层极为失落、不满甚至愤怒。为了确保印度在尼泊尔的既得利益，印度加紧采取措施，配合尼国内反对派，逼迫尼共（毛）下台。印度当局的干涉是造成普拉昌达2009年5月辞职的一个重要因素。

卡特瓦尔被解职以后，印度驻尼大使苏德在两周内5次约见普拉昌达，再三叮嘱他要谨慎处理卡特瓦尔事件，警告他不要铸成大错，并以尼共（毛）将因此倒台相威胁。据一名统一尼共（毛）高官说，印度曾威胁普拉昌达，只要他放弃同中国签订友好条约，就支持他撤销卡特瓦尔的职务。印度还与雅达夫总统频繁接触，密谋推动雅达夫直接掌权，解散普拉昌达政府。巴特拉伊认为，印度在集结力量向普拉昌达总理施压的问题上，发挥了“幕后推手”的重要作用。
(59)

 印度还明确表示支持尼共（联合马列）组建新政府，这也是导致该党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突然宣布放弃支持统一尼共（毛）的重要原因。

普拉昌达对印度的干涉极为愤慨，他在辞职时发表的讲话中表示，一些政党起初支持政府的决定，但在一些“外国势力”的压力下，它们又很快改变了决定。普拉昌达没有点明这个“外国势力”是谁，但有媒体认为他说的是印度。印度的干涉导致新政府无法完成预定的目标。普拉昌达还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尼军参谋长被革职事件中。

2009年5月17日，统一尼共（毛）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吉尔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揭露，“尼泊尔政治的遥控者在新德里和华盛顿”，“总统的违宪是新德里和华盛顿指使的”
(60)

 。《印度教徒报》也披露了印度政府的真实想法：印度前任政府中的外交部部长施旺特·辛哈表示，在推行民主或者与印度保持友谊方面，统一尼共（毛）是不可信任的，民主对他们来说只是夺权的手段。

针对《印度时报》称尼泊尔政局动荡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指使，所谓中国势力已经渗透到尼泊尔，威胁尼泊尔领土的安全，普拉昌达回应这种舆论“很荒谬”，认为尼泊尔和印度以及中国都保持友好关系。对中国代表团在普拉昌达辞职前后频繁访问尼泊尔，普拉昌达解释道：“中国非常关注西藏问题，因此他们自然也对尼泊尔不断变化的政治局势表示更积极的关注，很不幸的是，印度方面认为我们邀请了中国代表团。”
(61)

 普拉昌达还表示他和印度之间发生了“信任危机”。

统一尼共（毛）还严厉谴责印度怀有开展反华行动的阴谋。在尼国内，打击“藏独”势力最猛烈的是尼共（毛）。普拉昌达表示，本国领土不能被用作反对中国的阵地。2009年10月13日，统一尼共（毛）指责印度驻尼大使拉凯什·苏德以视察印度资助的社会福利项目为由，前往同中国西藏接壤的木斯塘地区，对中国实施间谍活动。
(62)



2010年1月11日，统一尼共（毛）5名高层领导人在长达近1800公里印尼边界的不同地点展开行动，要求收复被印度侵吞的土地。普拉昌达表示：“发动这场运动不是要攫取别人的土地，而是要收复被别人占领的尼泊尔土地……目前这场运动将继续下去，直到印度归还所有的‘侵占领土’。”
(63)

 统一尼共（毛）同印度的关系逐渐走向对抗，也成为普拉昌达第二次竞选总理落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印度欢迎统一尼共（毛）对印政策的转变

统一尼共（毛）在第二次执政后改变了对印度的政策，其重要标志就是2011年10月巴特拉伊访印期间两国政府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和促进协定》。此事件在统一尼共（毛）党内引起争议，认为侵害了尼泊尔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也违背了尼共（毛）一贯坚持的对印政策。鉴于党内的压力，2013年2月统一尼共（毛）七大就对印政策采取了模糊态度。

统一尼共（毛）对印政策的转变，特别是抛弃“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得到印度方面的肯定和欢迎。认为该党的政治路线转向“资本主义革命”是“巨大而重要的转变”，毫无疑问对“改善新德里同统一尼共（毛）的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印度国大党总书记戴维·普拉萨德·特里帕蒂更是赞赏“统一尼共（毛）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支务实的力量”
(64)

 。也有印度分析人士认为，统一尼共（毛）的决定对印共（毛）是个很好的示范。

2013年5月25日，印共（毛）领导的游击队（PLGA）对印度昌迪加尔市发动武装袭击，27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不少是印度国大党党员和干部，包括恰蒂斯加尔邦国大党头子和邦前内政部长马亨德拉·卡尔玛等人。卡尔玛曾于2005年组建地方武装“和平行动”，残忍屠杀印共（毛）和普通民众。5月28日，普拉昌达给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发去唁电，深表“震惊和悲哀”，并对死难者表示哀悼，还认为所有的问题应当通过和平的途径解决，认为“这是民主的魅力所在”。
(65)



此事件进一步表明，统一尼共（毛）向印度政府靠拢，公开同印共（毛）划清了界限。这当然得到印度国大党和印度政府的欢迎。但遭到印共（毛）、尼共—毛以及其他毛派政党的强烈谴责。尼共—毛认为这一事件暴露了普拉昌达、巴特拉伊“背叛尼泊尔革命”、沦为“印度扩张主义的追随者”的“真面目”，表明“普拉昌达公然同印度反动势力携起手来，反对印共（毛）和印度被压迫人民”。
(66)




 第三节　尼共（毛）的对华政策与尼中两党关系的建立

一　尼共（毛）对华立场的转变与尼中两党关系的建立

在历史上，尼共（毛）领导人对中共有过错误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粉碎“四人帮”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和评价上。

1991年12月，普拉昌达在《论毛主义》一文中说：“要牢记苏联反革命的教训。毛泽东发展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仍在继续的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些思想为在社会主义时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作为世界第三次伟大革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得以成功实践，已经成为照亮世界无产阶级之路的历史性灯塔。”
(67)

 普拉昌达还指出：“随着毛泽东去世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右倾修正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在中国实现了复辟。今天，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一直在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术语来阉杀毛泽东学说的革命精神。”
(68)

 1990年6月，普拉昌达在《是马列毛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一文中说：“在中国，邓小平集团宣布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推行了一条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实行法西斯专政。显而易见，修正主义者以各种借口否定或弱化阶级斗争，在阶级调和的旗号下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69)



尼共（毛）其他领导人也持有相同看法。尼共（毛）领导人巴特拉伊在2006年5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甚至认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存在一条从伯恩施坦到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放弃了马列毛主义基本原则，如国家的阶级斗争观念、在革命中使用暴力的必然性、无产阶级专政等，犯下了把马列毛主义贴上资产阶级商标以欺骗工人阶级的罪行”
(70)

 。

应该说，尼共（毛）领导人的上述言论是极其错误的，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表明尼共（毛）领导人对中国的情况还缺乏了解，也反映出国外一些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存有误解甚至偏见。尼共（毛）领导人的上述言论主要发表在武装革命之前和武装革命期间。产生这些认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一是在国际上确有一些共产党不能正确理解我们党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作出的粉碎“四人帮”、否定“文化大革命”、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伟大的决策，比如美国革命共产党，包括该党提议创立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等。在尼泊尔国内也有这样主张的的共产党组织。尼共（毛）领导人显然受到了这些错误认识的影响。二是，中国政府一直坚持从维护中尼两国传统友谊的大局出发，采取支持尼王室政权对尼共（毛）的政策。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尼共（毛）对中共的认识和评价。当然，在尼泊尔局势尚不明朗、西方反华势力竭力挑唆中尼关系的特殊背景下，中方采取这一立场和态度也是必要的。

对别国党的不同意见，需要我们冷静对待和处理。一方面，国外一些有极左思想的政党和组织对我党的无端指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同时也要看到，别国党怎么看我们，怎么进行评价，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选择不公开与之辩驳与论战的态度和做法，这是完全正确的。另一方面，还要看到这是一个认识问题。主要是在思想认识上，没能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科学地区分开来，以致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危害等缺乏清醒认识，进而不能正确理解我国在新时期实行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外还要看到，一个政党对事物和问题的认识总有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甚至还有纠正错误回到正确方面的逐步成熟的过程。中国的积极变化与巨大成就是能够改变一些外国党包括尼共（毛）对我党的错误看法的。我们要有这个自信。尼共（毛）后来对我党态度的积极变化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尼共（毛）对我党在一些问题上有看法，但在两国关系上主张对华友好。2004年普拉昌达就明确表示：“出于双方的共同的利益考虑，通过在自然资源利用、贸易、交通等领域中的相互合作，提升尼泊尔与印度、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71)

 这种不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务实态度，为尼共（毛）日后发展同中共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

2006年11月尼泊尔实现和谈以后，如何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就成为尼共（毛）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2007年2月7日，普拉昌达在接受中国记者专访时明确表示：“我（执政后）想正式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中国。”他还说：“我们从中国人民那里学习了很多知识，我们对从中国传来的消息感到非常的欣喜。如果我能对中国人民表达我的肺腑之言，我将告诉中国人民，在21世纪，我们的合作将为世界创造和平与繁荣贡献更多力量。我们的人民对中国怀有崇敬的感情。我们国家的许多人正在学习汉语、中国文学和中国艺术。”
(72)

 这是普拉昌达首次向中国记者释放尼共（毛）将奉行对华友好政策的信号。

我国从2006年4月尼泊尔呈现和平迹象时起便开始调整对尼政策。尼共（毛）地位合法化以后，我国政府更是积极予以回应。2007年6月12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郑祥林在接受尼泊尔媒体采访时，当记者追问中国会不会同美国一样继续称尼共（毛）为“恐怖分子”，郑大使表示“尼共（毛）已经加入了主流政治，现在他们是临时政府的成员”，“毛主义者现在已经是八党联合政府中的一员。这是个合法政府，是被尼泊尔人民承认的”。这就表明中国政府不会称呼尼共（毛）为“恐怖组织”。不仅如此，郑大使还重申了“中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政策。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各国的政治制度”的立场，还明确表示：“当尼泊尔人民遇到困难和痛苦的时候，我们将把它视为我们自己的困难，特别是当尼泊尔人民面对一些有关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困难时。任何对尼泊尔内政的外国干涉都是中国不能容忍的。”这是对美国、印度等国家企图干预尼泊尔内政发出的警告。当然，这位大使也坦陈：“我们同其他毛主义党领导人没有正式联系。我们没有正式的党际关系。”

2007年7月31日，负责尼共（毛）外交事务的古拉夫撰文称：“最近，尼泊尔的一个重大新闻就是尼共（毛）努力发展自己的外交关系，而且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党的几位领导人出访，我们和一些国家——包括我们的近邻，久经考验的朋友中国——的官方代表团举行双边会谈就是最好的例子。……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和我们的近邻——尼泊尔人民久经考验的朋友中国的关系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大使馆在阐述中国对尼政策时严正声明：‘中国绝不容许对尼泊尔的任何外来干涉’。当我们可爱的祖国主权完整面临威胁时，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真是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73)



面对尼泊尔局势的变化，我国政府顺势而为，积极推动发展同尼共（毛）的关系。2007年12月3日，中联部部长王家瑞率领的七人代表团在访问尼泊尔期间，专门会见了尼共（毛）总书记普拉昌达。这是中国官方领导人首次公开接触尼共（毛）领导人。据报道，王家瑞部长在同普拉昌达主席会晤时，重申了中国不会干涉尼泊尔内部事务的立场，同时询问了尼共（毛）打算如何推进尼泊尔和平进程，特别是至关重要的制宪议会选举问题。在会晤结束后，普拉昌达兴奋地对媒体说：他减少了对本党抵触选举和放弃和平进程的担忧，表示“我们将参加选举”。
(74)



2008年4月11日，即尼泊尔举行制宪议会选举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答记者问时说：“中方对尼泊尔制宪议会选举顺利进行感到高兴。尼泊尔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我们尊重尼泊尔人民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衷心希望尼泊尔早日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中方将继续向尼泊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75)

 在选举期间，中国政府向尼泊尔制宪议会提供了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选举物资，包括工作人员T恤、帽子以及投票站的大部分选举用文具等。

4月21日至25日，中联部工作小组对尼泊尔进行访问。在访尼期间，工作组会见了包括尼共（毛）在内的主要政党领导人。此后，中国方面同尼共（毛）领导人的公开接触开始增多，特别是在尼共（毛）赢得大选之后。2008年8月24日，刚当选总理不久的普拉昌达不顾印度阻挠访华，受到胡锦涛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标志着两党友好关系的正式建立和两国关系的新发展。应该说，尼共（毛）转变态度，主张对华友好，包括我国党和政府及时改变立场，同尼共（毛）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符合两党两国人民的利益与意愿。

二　普拉昌达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两党两国友好交往

尼共（毛）决定加入尼泊尔和平进程后，积极奉行对华友好政策。首先，坚决打击“藏独”分子在尼泊尔的反华活动。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尼共（毛）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称西藏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

早在2007年3月，普拉昌达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关于西藏和台湾问题，我们党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在中国西藏和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一贯的。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不应有任何外部势力包括尼泊尔来干涉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也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应干涉，中国有权实现自己领土完整和统一。未来如果掌握政权，尼泊尔政府和我们党将保证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维护中国的权益，并与美国试图在邻国进行的反华活动进行不懈的斗争。如果在尼泊尔有针对中国的不利活动，我们就会把他们驱逐出去。”
(76)



2008年3月14日，一群不法分子在西藏拉萨进行打砸抢烧，造成13名无辜群众死亡，直接财产损失超过3亿元。这是一起由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策划实施的暴力犯罪活动。正当“藏独”分子在中国境内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同时，尼泊尔的“藏独”反华势力也蠢蠢欲动。他们在境外达赖集团的策划和指挥下，从3月10日起开始在中国驻尼使馆、使馆签证处，持续进行近乎疯狂的骚扰行动，甚至还在联合国驻尼泊尔办事机构门前闹事。

3月19日，尼共（毛）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拉萨的严重暴乱事件，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烈谴责暴乱恐怖事件严重侵犯中国人民的主权和自由，并对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悲痛。尼共（毛）希望有关各方高度重视“藏独”分裂势力在尼中边界的反华活动。尼共（毛）将永远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并相信中国政府有足够能力处理好这类事件。

4月14日，普拉昌达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的尼泊尔新政府期待着与中国加强合作。近一段时期他关注到了西方媒体对中国西藏骚乱不公正的报道，警惕地看到有人欲利用尼泊尔与中国西藏的地域联系从事反华活动。他说，无论是现政府，还是未来的新政府，尼泊尔都不会允许第三方势力利用尼泊尔领土从事分裂邻国的活动。
(77)



5月30日，普拉昌达再次接受中国《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尼泊尔生活着两三万藏人，他们没有尼泊尔身份，寄居在这里。尼泊尔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以诚相待，欢迎藏人在这里居住。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能从事政治活动，尤其是不能从事反华活动，这是原则问题。现在一些‘藏独’分子在尼泊尔多次闹事，甚至冲击中国使馆，这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尼共（毛）执政后，将继续打击任何反华分裂活动，我们会警告所有‘藏独’组织和国际上援助‘藏独’的力量，要把尼泊尔当作反华基地，他们选错了地方。”
(78)



6月19日，普拉昌达政府领导的尼泊尔警方对当地几乎所有“藏独”组织重要头目展开逮捕行动，包括“藏妇会”尼泊尔分会会长阿旺桑姆、达赖集团驻加德满都“难民接待站”站长格桑穷等三名重要头目被捕获。这对盘踞在尼泊尔的“藏独”分子们来说，无异于遭遇到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这也是尼泊尔当地警方第一次对“藏独”分子采取强硬行动。
(79)



7月29日，20多名隶属“藏青会”成员的尼泊尔流亡藏人，以捍卫“自由西藏”名义，开始“无限期绝食”示威，受到尼泊尔警察的制止。
(80)

 8月，大约1068名流亡藏人准备在尼泊尔组织最大规模的反华示威游行，结果被尼政府有效制止。
(81)

 9月，尼政府制止了100多名在中国大使馆签证处举行游行示威的“藏独”分子。据报道，尼泊尔政府几乎每天都要布置400多名警察在中国大使馆及其签证处的周围，以阻止“藏独”分子的示威游行。有报道称，普拉昌达打击“藏独”势力的铁血手腕，是中国周边国家中最为坚决和强硬的。

2009年在西藏拉萨“3·14”事件周年前夕，为防止“藏独”分子闹事和袭击中国驻尼使馆，2月27日，加德满都市政府宣布，中国驻尼使馆和使馆领事部及其周围200米的地区为“禁区”，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在这两个区域内进行集会、游行和静坐示威。通向这两个地区的各路口也已被看管，禁止聚众进行反华活动。据报道，中国驻尼使馆周围被层层铁丝网、路障所包围，全副武装的尼泊尔军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日夜守护。2月27日，尼警方在加德满都等地抓捕了29名“藏独”分子。警方说，这些人企图3月10日在尼泊尔进行反华活动。一名被捕者承认，他一个星期前曾在印度与达赖会面。

尼共（毛）还主张学习和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搞好本国的经济建设。2008年4月14日，尼共（毛）领导人巴特拉伊在接受中国《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党若胜选，组建的新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将学习中国的经验。他说：新政府必须尽快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方面，中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希望用10年的时间，将尼泊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目前的不到300美元提高到3000美元，成为南亚第一。”
(82)

 4月24日，巴特拉伊在接受另一中国媒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在过去改革开放30年间。我们想向中国学习一些新经济发展政策上的积极经验。我自己原本也是学政治经济学的学生，我一直十分想向中国学习经济发展。”
(83)



5月30日，普拉昌达在接受中国《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建立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等做法我们都要深入学习。”
(84)

 6月27日，他在接受中国另一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会像中国那样建立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我们想向中国学习。中国的经验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85)

 当问及对华政策时，普拉昌达表示中国是尼泊尔的友好邻邦，渴求早日访华。他还表示：“组成新政府后，我们将会加强尼中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
(86)

 这表明尼共（毛）主要领导人已经改变了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和评价，由先前的否定和曲解转为肯定和赞赏。

在对华外交上，普拉昌达就任总理以后，一方面表示坚持同中国和印度开展“等距离外交”的传统，“从政治上讲，我们将（与印度和中国）保持相同的距离，因为与一方结盟而反对另一方”
(87)

 ，都将损害尼泊尔的利益；但在另一方面，他试图改变尼泊尔右翼政党长期奉行的“亲印疏华”战略。

2008年5月22日，普拉昌达在接受中国《参考消息》记者采访时指出：“我们想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尼泊尔独立自主的支持，对尼泊尔奉行不干涉内政的政策。我们对此表示尊重。在和平进程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再次对尼泊尔的和平进程与独立自主提供了帮助。要建设新尼泊尔，我们必须与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密切的合作。我们的人民对此有很高的期待。我们将提高和拓展两国人民的团结与联系。我们党和人民在心理上对中国有种亲近感。”
(88)

 尼共（毛）领导人巴特拉伊也表示：“尼泊尔和中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双边关系。中国始终支持尼泊尔国家的独立，从不干涉我国的内政。中国对尼泊尔的经济发展也给予了很大贡献。我们希望进一步加强尼中互惠互利的双边关系。”
(89)



特别是普拉昌达顶住印度的压力，实现了首访中国的愿望。尼泊尔实现和谈以后，普拉昌达多次表示要去中国访问。2008年5月30日，他再次向中国记者表达了这一愿望以及对中国的友好情谊。他说：“我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有深切的友好之情，这尤其是因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所有政党包括其他共产党最根本的地方。从少年时代至今，我读过毛泽东所有著作的英文版，我也研究过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上胡锦涛主席报告的英文版。除了意识形态之外，中国还是尼泊尔人民非常亲密可靠的朋友。我永远不能忘记老一代中国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当年对尼泊尔的深情厚谊。在生活中，我喜欢看一切跟中国有关的新闻和书籍，比如我每天都看中央电视台的英语新闻，了解中国最新的发展状况。去年，我的儿子普拉卡什到中国看了看，他去了上海、北京和湖南韶山，对中国式社会主义有了亲身感受。我也很希望将来有机会去中国看看，与中国同志讨论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发展问题。”
(90)



2008年8月24日，普拉昌达的夙愿终于成真。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钓鱼台宾馆会见了前来参加奥运会闭幕式的普拉昌达。这是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胡锦涛表示，中国政府尊重尼泊尔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支持尼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的努力，愿继续为尼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推动中尼睦邻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在涉藏问题上，胡锦涛感谢尼泊尔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为中国的稳定作出贡献。普拉昌达也表示，尼泊尔愿同中方密切合作，将尼中友好关系提高到新水平。尼泊尔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允许任何人在尼泊尔从事损害中国利益的活动。

同日，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普拉昌达，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中尼关系达成了广泛共识。温家宝表示，中国是尼泊尔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愿与尼泊尔不断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普拉昌达希望继续得到中国的支持，声称尼泊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

普拉昌达此次中国之行意义重大。不仅表明尼共（毛）对华态度积极友好，而且还标志着尼共（毛）同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了友好关系，推动两国友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008年12月3日，普拉昌达总理在加德满都会见了到访的中国外长杨洁篪，双方表示愿意互助合作，就加强两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的问题达成了如下共识：保持两国高层交往，加强党际、地方政府等之间的交流；深化经贸合作，中方愿意支持尼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强教育、旅游、民航间的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促进中国西藏自治区与尼泊尔之间正常的人员往来，完善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边境贸易；加强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沟通，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91)



2009年5月初，普拉昌达原计划到中国开展正式国事访问并签署一系列相关友好条约，但因国内政局的突变该计划被取消。需要提及的是，即便在统一尼共（毛）退出执政以后，也非常注重发展两党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2009年10月11日至19日，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统一尼共（毛）主席普拉昌达率代表团访华。这是他首次以党主席身份的正式访华。在访问期间，普拉昌达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贾庆林、王家瑞等亲切会谈，就两党两国关系深入交换了看法。普拉昌达表示：“统一尼共（毛）希望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党际交流与合作，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王家瑞部长则表示：“两党友好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中尼关系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高度赞赏包括统一尼共（毛）在内的尼有关各方为推动和平进程作出的贡献，希望尼泊尔能够早日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
(92)



普拉昌达还率团走访了天津、湖南和上海等地，考察中国社会经济等情况。10月15日，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在长沙会见了普拉昌达率领的统一尼共（毛）代表团。他说：“湖南是毛泽东主席的故乡，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希望通过统一尼共（毛）代表团的这次访问，进一步巩固中尼传统友谊，加强党际友好交流，推动湖南与尼泊尔的友好往来和在农业、旅游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93)



10月19日，代表团一行在回国途中经停拉萨贡嘎机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前往迎送并会见了普拉昌达率领的统一尼共（毛）代表团。张庆黎指出，中国西藏自治区与尼泊尔山水相连，两国人民在长期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长期以来，尼泊尔政府和统一尼共（毛）一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决反对“台独”，绝不允许“藏独”势力利用尼泊尔领土从事任何分裂中国的活动，尤其是在奥运火炬登顶珠峰、拉萨火炬传递和依法果断处置拉萨“3·14”事件中都给予了我们有力支持，不愧为我们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感谢。

普拉昌达也表示：“尼泊尔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将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尼泊尔的土地上进行反华活动，永远都是阻止那些麻烦制造者进入中国的有力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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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普拉昌达再度访华。4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普拉昌达。习近平说，中尼两国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中尼关系，赞赏尼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支持尼泊尔为实现国家进步和发展所作出的努力，愿同尼方一道，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共同推动中尼世代友好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他表示，中尼友好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中国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与尼泊尔等周边国家一起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实现成果共享、共同发展。习近平高度评价中尼党际交往成果，表示中国共产党愿继续与统一尼共（毛）等尼泊尔主要政党加强交流合作，为促进中尼友好发挥积极作用。

普拉昌达说，尼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传统友谊深厚。尼方真诚感谢中国长期以来的无私帮助，期待中方加大对尼泊尔的资金、技术支持，扩大两国基础设施、水利、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把尼中睦邻友好关系推向更高水平。普拉昌达表示，尼方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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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维护中尼传统友谊，发展两国睦邻共处关系

第一，中尼世代友好符合两国关系传统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与尼泊尔山水相连，两国关系源远流长。在中国史书中，尼泊尔被习惯称为廓尔喀、库尔卡、尼巴尔、尼博拉、尼婆罗、尼婆等。自远古时期，尼泊尔就同我国西藏地方往来密切。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两国就有了官方接触。公元646年，唐贞观年间，卫尉丞李义表出使天竺，途经尼泊尔，国王那陵那婆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盛情接待了这位唐朝大使。第二年，尼婆罗使团派出了王子普里亚达尔率领的友好使团，并进赠波菜（即菠菜）、酢菜和浑提葱等。

元朝至元八年，即公元1271年，忽必烈决定在元大都兴建一座象征王者之都的大佛塔，他亲自下命令让阿尼哥负责设计和施工。阿尼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在1279年建好了一座50.9米高的佛塔。这就是至今坐落在北京大圣寿万安寺（俗称白塔寺）内的白塔。佛塔砖石结构，通体洁白，其工艺之精巧、尺度之准确令人叹为观止。而元世祖忽必烈下令负责建造此塔的阿尼哥就是尼泊尔人。阿尼哥又名阿尔尼格尼，1244年生于尼泊尔的帕坦，系尼泊尔皇室家族出身。阿尼哥从小聪慧勤奋，17岁随尼泊尔工匠来到中国修建佛塔，后被元世祖看中并委以重任，修建了这座名垂千古、象征中尼人民友好和智慧结晶的白塔。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派遣僧人智光与其徒惠辩等赍玺书彩币，出使尼八刺国（今尼泊尔）。作为回应，国王马达纳罗摩遣使随智光入京，携王函，送金塔、佛经及名马方物，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到达南京。此后智光两次出使尼泊尔。使团的交往使唐朝时建立的尼中关系再次复兴。这一时期，朝贡逐渐具有周期性，达到了每年一贡。

清朝初年，尼泊尔分裂为三部。雍正九年这三部分别进贡。乾隆五十六年，“诏许内附，五年一贡”，以后形成制度，由西藏日喀则入境，并在聂拉木等地开市贸易。直到清末民初，两国宗藩关系才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尼两国平等友好关系才真正建立并得到发扬。新中国建立后不久，1951年5月，毛泽东就指示有关部门负责人，要“密切注意尼泊尔的动态”，“并应努力与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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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3月13日，国王特里布文逝世，其子马亨德拉继位。这一年的8月1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尼泊尔王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揭开了两国关系新篇章。1956年9月20日，中尼两国签订了保持友好关系以及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通商和交通的协定。

1957年、1960年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两次访问尼泊尔。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加德满都时，从机场到尼泊尔王宫，在10余公里长的大道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迎接的4万多名市民。那时整个加德满都市人口不过30来万。这足见尼泊尔人民对中国总理的欢迎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尽管两国联系和交往越来越多，但由于历史的因素，中尼有1400多公里的边界从未划定。为了更好地发展两国关系，1960年3月，尼泊尔王国首相兼国防、外交大臣比斯维斯瓦尔·普拉萨德·柯伊拉腊访华，两国政府首脑开始就中尼边界问题进行会谈。周恩来总理提出了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三项原则建议，尼泊尔政府表示同意。3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柯伊拉腊，向他表示：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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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两国划定边界的活动顺利进行，双方在1960年3月21日签订了边界问题协定。1961年秋，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访问中国，双方就珠穆朗玛峰问题达成协议，全面顺利地解决了两国边界问题。

1959年3月，“藏独”叛乱武装被人民解放军剿灭，第14世达赖喇嘛逃离西藏。60年代初，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四水六岗叛军前司令贡布扎西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推动下，在离西藏最近的木斯塘地区重建所谓反攻西藏的四水六岗卫教军。1960年，叛军利用尼泊尔与印度开放的边境，零散地进入尼境内，前往木斯塘，从事分裂西藏、危害中国安全的活动。1973年，比兰德拉国王访华，周恩来总理跟他严肃地讨论了木斯塘地区的叛军问题，希望尼政府采取行动剿灭这伙武装。比兰德拉回国后立即采取行动。到1974年7月，聚集在木斯塘的叛军大部分投降，小部分被歼灭。这是尼政府积极配合中国政府要求，成功剿灭尼境内反华分裂势力的正义行动，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肯定和赞赏。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政府依然重视发展同尼泊尔的睦邻友好关系。1978年2月，邓小平复出后首次出访的国家就包括尼泊尔。邓小平对比斯塔首相说：“我访问的第一批国家就是缅甸和尼泊尔，因为这些国家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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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访尼期间，邓小平强调指出，中尼两国人民一向是好朋友，好邻居。雄伟的喜马拉雅山把我们两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巍峨的珠穆朗玛峰是中尼友谊的崇高象征。我们两国的边界是一条和平和友好的边界。我们两国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平等相待，开诚相见，是经得起考验的朋友。中尼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是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光辉范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重视和发展同尼泊尔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李鹏总理、李瑞环主席、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等都访问过尼泊尔。

1996年底，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尼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确立了建立世代友好的睦邻伙伴关系，将中尼关系推向一个新高潮。

2005年是中尼建交50周年。4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雅加达亚非峰会期间会见了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4月23日至26日，应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的邀请，贾南德拉国王来华出席论坛2005年年会，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会见了尼泊尔国王。当年10月，中尼联合登山队成功登顶中尼边境的无名山峰，并命名为“中尼友谊峰”，实现了毛泽东1960年会见尼泊尔首相时提出的一个愿望。

2012年1月1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首次访问尼泊尔，也是中国总理10年来首次访尼。尼泊尔总理巴特拉伊亲自到机场迎接，主持隆重的欢迎仪式。在短暂的5小时内，温家宝与尼泊尔总理巴特拉伊会谈，会见亚达夫总统，出席巴特拉伊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等。两国总理会谈后，发表了《中尼联合声明》，两国总理还共同见证了《中尼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尼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协定》《中尼边民过界放牧协定》《中尼文化合作协定》等八个合作文件的签署。

《中尼联合声明》指出，两国关系的特点是平等相待、和睦共处、世代友好、全面合作。双方重申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相互尊重彼此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相互尊重和理解彼此主要关切和核心利益。尼方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和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方坚定支持中方为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所做的努力，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任何反华分裂活动。中方重申将继续坚定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坚定支持尼泊尔为维护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稳定所做的努力。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两国在社会经济发展、贸易、旅游、水电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

《中尼联合声明》概括了新时期中尼友好的新成就，标志着中尼关系提升到新水平，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二，坚定不移地奉行不干涉尼泊尔内政原则，警惕外部势力插手尼内政，在积极发展中尼经济文化交流的基础上，推动两国平等友好关系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

维护中尼平等友好合作互惠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尼两国世代友谊薪火相传，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期盼。就当前来讲，发展中尼友好合作关系，对中方来说，首先，有助于遏制并铲除尼境内反华势力。最近几年，达赖集团指使的“藏独”分子和“藏独”组织在西方的支持下，不时地在尼泊尔境内进行破坏活动。只要中尼关系稳定发展，两国有关部门联手合作，就能有效地打击这股势力。这既有利于中国的边疆安全，也有助于尼泊尔社会的稳定。其次，长期以来，印度将中国视为自己在南亚最大的威胁。发展同尼泊尔的友好关系，有利于中尼印三国边境稳定，也能牵制印度企图统治南亚、遏制中国发展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另外，尼泊尔连接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保持中尼友好关系，有助于中国企业打开南亚市场，发展中尼等国的多边贸易。

对尼方来说，同中国保持友好，有助于避免过分依赖印度，维护尼泊尔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独立自主地发展对外关系。这也是尼方愿意长期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还能给尼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机遇。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对尼泊尔的商务活动也在增多。加上尼泊尔通往西藏的陆路交通陆续开通，中尼经贸联系和两国人员往来日益频繁，这也促进了尼泊尔经济社会的发展。据《尼泊尔新闻网》报道，尼泊尔2012/2013财年（2012年8月至2013年7月）前四个月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达到了9.8亿卢比（约合0.1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2.4亿卢比（约合0.03亿美元）增长了三倍。2012年11月12日中国同尼泊尔签署一项新关税协定，根据此协定，95％的尼泊尔对中国出口商品享受零关税待遇，尼泊尔的7787种税目商品可免税进入中国市场。正是由于此协议的实施，尼泊尔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实现了大幅增长。

要保持和发展中尼两国友谊，把友谊的薪火代代相传下去，首先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不干涉尼泊尔内政的原则，尊重并支持尼泊尔人民自主选择的道路。互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这一原则的坚定实行为中国树立良好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尼关系健康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石。2012年两国总理签署的《中尼联合声明》指出，双方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结盟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友好交流与合作，这为发展新时期的中尼友好合作关系指明了方向。

当然，在坚持不干涉尼泊尔内政的同时，也要警惕别国势力特别是美、印等国插手尼内政。1962年10月6日，陈毅副总理在尼泊尔驻华大使馆庆祝中尼边界条约签订一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历来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中国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干涉别国的内政。”还说：“中国人民把尼泊尔人民为反对外来干涉和颠覆活动，以及坚持同所有邻国平等友好而进行的斗争看作是一个原则问题的斗争。尼泊尔人民可以完全相信，如果任何外国势力竟然敢于进攻尼泊尔，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同所有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道，永远站在尼泊尔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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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话的原则立场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仍有指导意义。2008年4月，普拉昌达向中国记者表示，美国在尼泊尔有“特殊利益”，因为美国一直试图构建围阻中国的联盟，而尼泊尔是其中重要一环，另外美国还一直利用尼泊尔从事分裂中国西藏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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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对尼泊尔主权和国家领土完整构成严重威胁的，就是美国、印度等外部霸权势力。美国意图联合印度操纵尼泊尔，作为从西部围堵中国的一个重要关口，借此影响中国西藏局势乃至中国西部边陲安全；而印度也企图借助美国的力量干预尼内政，利用尼境内反华势力制衡中国的发展，企图实现其称雄南亚的战略野心。这些威胁不是空穴来风。尼国内仍有“藏独”等反华势力与这两个国家在背后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复杂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需要我们积极应对，主动地规避风险，因势利导，化险为夷。一方面，要同尼泊尔对华友好的党派保持密切沟通和联系，积极支持尼政府发展对华关系，坚定地支持尼泊尔人民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权利，力所能及地继续支持尼泊尔的各项发展事业，另一方面，要发挥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借助在联合国的影响支持尼泊尔维护国家主权和自主发展的正当权利，敢于并善于揭露别国势力插手尼内政的行径和阴谋。

我国还应该转变对尼泊尔的经济援助战略。新中国成立以来，尼泊尔得到大量来自中国的无偿经济技术援助。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必要的。新的时期需要以发展互惠互利的正常经贸关系为重点。尼中边境地区交通困难，经济落后，我国对尼泊尔的投资重点应转向加强尼中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建议中国一些生产能力强、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直接投资中尼边境基础设施，同时利用尼泊尔廉价的劳动力开办工厂，增加尼方劳动就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对向尼方投资或投资中尼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应给予大力支持和政策上的优惠。推动中尼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是一件有利于维护两国边境安全和稳定的大事，利国利民，需要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和规划。

应尽快落实将青藏铁路延伸到中尼边境的计划。为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我国从2001年开始修建从青海省格尔木到西藏拉萨的青藏铁路，全长1142公里，已于2006年正式通车运营。2010年9月，作为青藏铁路延伸线的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开工建设，2014年8月15日正式开通运营。据2011年初外媒报道，这是我国修建一条由拉萨通向中尼边境城镇卡萨（Khasa）的铁路线的一部分，这条铁路线的中间站是日喀则。这一消息尚未得到中国官方证实
(101)

 。如果确有一条开通到卡萨的铁路线，对尼泊尔的意义重大。这一铁路线的终点站卡萨离尼泊尔首都仅80公里。如果尼方修通从加德满都到卡萨的铁路，则意味着打通了中尼陆路交通大动脉，这就能够有效地减少对印度的经济依赖和从政治上摆脱印度的控制，其战略价值十分重要，也因此遭到印度方面的猜忌和抵制。

2007年11月，当尼泊尔外交大臣普拉丹对来访的中国代表团表示“将青藏铁路由拉萨进一步延长至加德满都”、“延伸青藏铁路有利于大幅促进尼泊尔的经济发展，同时还可以帮助尼泊尔方便地从中国进口石油等产品”
(102)

 时，印度媒体、印度政府表示担忧和不安。《印度快报》表示，一旦中尼实现方便的陆路交通，尼泊尔在经济、能源以及地理范畴上对印度的依赖性将不复存在，尼印关系也由此会发生全新的转折。印度媒体甚至还宣称铁路“给印度的安全带来了较大影响”，一些媒体还援引当地学者的话，认为“青藏铁路不仅会成为通向中印边境的兵力投送线，也是中国将影响力伸向南亚次大陆地区的触角，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103)

 。

2009年10月，尼泊尔总理尼帕尔在主持一项中华文化活动揭幕仪式时表示，期望青藏铁路能直达加德满都，使中尼经贸关系更上一层楼，并推动沿线经济发展，还表示尼泊尔欢迎中国投资者，促进双方经贸关系及沿线经济发展。这一表态再度引发印度方面的猜忌。印度媒体认为，以往在政治与经济上依靠印度庇护的尼泊尔正选择将中国作为新的伙伴，试图以此来制衡印度。“印度联合新闻”报道称，尼泊尔政府已多次向中国提出这项要求，对印度而言，这含有战略与地缘政治意味。

2012年4月3日，日本《产经新闻》援引《印度时报》的报道称，中尼日前举行了会谈，议题包括将青藏铁路延伸至尼泊尔境内。中国此前向尼泊尔政府表示，中国将帮助尼泊尔将边境小镇科达里建成通关口岸。《印度时报》同日报道称，中尼就增加双边贸易和将青藏铁路延长至尼泊尔境内进行了磋商。对中国而言，尼泊尔不仅是西藏分裂势力逃往国外的路径之一，而且还毗邻印度，战略意义重大。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教授什里坎特·孔达帕利甚至危言耸听地表示：“中国在中尼边境设有多处检查站，并准备新开几处通关口岸，只等与尼泊尔签署协议。印度认为中国可能有意图发起军事攻击。”
(104)



修通同尼泊尔的铁路战略意义固然重大，但据专家指出，修通从日喀则到卡萨的铁路，需要翻越险峻的喜马拉雅山脉。就技术而言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也需要庞大的经费作为保障。需要我们冷静科学地对待这一可能的计划。要研究这项工程的可行性。如果技术上可行且有充足的经费，这一“战略铁路”既可造福于两国人民，也有助于地区安全和国防建设，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2013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亚访问时，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2014年5月，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提出要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年4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包括尼泊尔在内的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亚投行的设立与运营将为尼泊尔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尼两国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内涵。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要“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此举将有力推动中国西藏与尼泊尔的旅游文化合作发展，以及中尼两国经济的联系和发展。

尼泊尔方面高度赞赏并热烈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的设立。2015年3月19日，尼泊尔官方媒体《新兴尼泊尔报》刊发的社论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为尼泊尔发展带来机遇，两国关系有望进入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文章还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倡议，目的在于促进包括尼泊尔在内的中国周边地区和平、发展与稳定，增强欧亚之间在公路、铁路和海上的互联互通。这一卓越倡议为中国及其邻国带来利好。尼泊尔与中国有着绵长的边境线，更将从中获益。
(105)



2015年3月5日，受邀出席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并听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尼泊尔驻华大使马赫什·库马尔·马斯基在会后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尼泊尔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非常感兴趣，因为尼泊尔能够从中获益，尼方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能够被纳入这一经济发展战略。此后他在接受中国媒体访谈时高度赞赏“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和世界意义重大而深远，认为这一战略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特别是惠及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周边国家。

2015年4月16日，一场以“尼泊尔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角色”为主题的研讨会在毗邻西藏吉隆口岸的热苏瓦县的提莫里举行，当地商会、协会成员、政党领导人、两国边检站负责人和中尼媒体记者等近百人参加。尼方各界人士对“一带一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期望中国能在促进尼泊尔的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尼方参会人员还吁请中国尽早将铁路继续南延到吉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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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基础上，加强同包括统一尼共（毛）、尼共（联合马列）在内的所有对华友好的政党往来，夯实两国发展稳定健康关系的政治基础。

尼泊尔局势复杂，党派林立。目前主导尼泊尔政坛的主要是三大政治力量，试图把尼泊尔引向三个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是以大会党为代表的，主要维护尼泊尔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国外资本的利益，得到印度、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该党表面上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目前还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但实质上是要在尼泊尔发展资本主义。一是以尼共（联合马列）为代表的，主张在维护尼泊尔资本家和地主阶级利益的同时，也兼顾尼泊尔劳动人民和中下阶层的利益，该党信仰民主社会主义，希望把尼泊尔引向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前领导人阿迪卡里曾经表示：“仅仅根据卡尔·马克思在一个世纪前的文字来行动将一事无成。但人民认可这个名字（共产党）。我认为改个其他名字也没什么问题，如果在其他国家的话，我们可能就是社会民主党了。”
(107)

 一是以尼共—毛为代表的，声称维护尼泊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主张在尼泊尔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社会革命和武装斗争把尼泊尔引向科学社会主义，目前力量还很弱小。

从这几大政党的关系看，尼共（联合马列）虽然与大会党在政治理念和对外政策上存在具体矛盾，但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在内外政策上总体依附于大会党；统一尼共（毛）虽然目前是议会中的第三大党，但其政治定位尚不明朗，还处在调整变化过程中，总的倾向是走和平议会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趋同于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目前统一尼共（毛）处在尼共—毛以及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左右围攻的夹缝中，党内也有反对的力量，处境困难，不排除进一步被削弱甚至还会分裂的可能。尼共—毛虽然决定在尼泊尔继续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在革命的方式、道路等问题上党内仍有分歧。究竟如何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尼共（毛）走过的新路，还有待于观察。至于马迪西政党联盟，这是反尼共（毛）一党执政的产物。鉴于统一尼共（毛）已失去执政地位，联盟的存在已无必要。马迪西政党总体亲印度，依附大会党会是他们下一步的选择。

从对华倾向上看，长期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是尼共（联合马列），统一尼共（毛）、尼共—毛也持亲华立场。一般来讲，尼泊尔不论哪个政党上台，表面上都会奉行对华、对印平衡外交政策，但在具体实施中会有一个情感偏向和操作偏向的问题。我们需要在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基础上，同包括大会党在内的尼泊尔所有政党发展友好关系。当然，这里有个重点。首先需要同尼共（联合马列）、统一尼共（毛）等对华友好的政党发展关系。目前，大会党虽然在议会中是第一大党，党主席苏希尔·柯伊拉腊也于2014年2月10日当选尼泊尔总理，但它仍然是少数党（196席），尼共（联合马列）和统一尼共（毛）的议席数加在一起（255席）远超大会党。只要尼共（联合马列）、统一尼共（毛）坚持对华友好，尼泊尔政府的对华政策就不会有大的偏向。

当然，尼泊尔的局势仍处在动荡期，动荡局面还将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美、印等外部势力也在不断影响尼泊尔局势，其间必定充满着不确定乃至不稳定的因素，积极发展同尼泊尔各党派和主要政治势力之间的友好关系，仍需要我们做大量艰苦的工作。

第四，在坚持同尼泊尔所有政党发展友好关系的同时，还需要我们厘清一些认识和误区，以便更好地对待和处理。

1．不宜盲目跟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调子，把仍坚持武装斗争的共产党看成另类，当成“恐怖组织”。所有恐怖组织都崇尚暴力，侵犯人权，有的还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但并非所有暴力活动都是恐怖活动，并非所有武装组织都是恐怖组织。在国际共运史上就有不少共产党组织是选择暴力革命道路的，当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靠武装斗争取得政权的。如果把坚持武装革命和暴力革命道路的政党都看成恐怖组织，那么如何看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道路呢？

要注意区分恐怖活动同社会革命。恐怖活动一般是由恐怖组织实施的，通过各种极端的行为与手段，发泄、引起关注或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张。恐怖活动一般以袭击平民为目标，也有以袭击警察等国家公职人员为目标。但不论何种情况，恐怖活动是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是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要严厉禁止和打击的对象。

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实质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推翻奴隶制的地主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从性质上说，只有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真正伟大的革命，因为它代表和维护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着绝大多数人的社会运动；其他社会革命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代表和维护的是少数人的利益。毫无疑问，社会革命一般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的，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因其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而富有正义性，它同恐怖组织实施的恐怖活动有着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当今世界仍有少数共产党坚持武装斗争道路，探索本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途径。如秘鲁共产党领导的“光辉道路”、印共（毛）在印度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冷战后世界总的形势是趋向和平与发展，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面临这样的形势，所有国家都不再具备革命形势，所有国家的人民都不再需要革命了。冷战后的世界实际上并不太平，局部战争不断爆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加大，一些国家的人民仍在苦难中煎熬。在有些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国家，当人民要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时，共产党组织顺应人民的愿望，开展革命活动，这是无可厚非的。

应该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把主张武装革命的共产党列为“恐怖组织”的，是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的。对此，我们要有警惕。决不能按照西方国家的调子或社会民主党人的思维，把坚持武装斗争的共产党看成“极左”政党。我们不搞输出革命，但要尊重这些共产党的自主探索。

2．要尊重别国党自主选择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权利。1993年12月26日，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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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说，伟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属于中国和中国人民，而且也属于世界和世界人民。要看到，毛泽东思想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如同别国党自主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解决本国问题形成的思想成果一样，都是世界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共同思想财富和宝贵精神遗产。任何国家的革命政党和革命人民都有自主学习和运用的权利。

毛泽东思想虽然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革命事业及其理论和成就的系统总结和升华，但毛泽东思想在成功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同时，也会给别国党的革命事业给以有益的经验和启示，特别是给那些面临同中国革命相似情况的国家的人民。当别的国家的政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领导人民解决本国革命实际中的问题时，要给予充分的尊重。不能把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看成只有中国党才有权使用的“专利”，也不宜批评这些党是在“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
(109)

 。根据汉语词典的解释，盗用是指未经有关方同意或批准而非法使用。毛泽东过世多年，有关的党是无法征求他本人意见的。如同我们党在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时，也是无法征求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意见一样。

过去在尼国王和王室仍在掌权、尼泊尔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我国政府从维护中尼传统友谊和两国友好关系大局出发，对尼共（毛）采取与尼官方完全一致的立场和态度，支持尼政府打击尼共（毛），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我们的发言人及时澄清中国党同尼共（毛）没有任何联系，对戳穿西方媒体企图把尼泊尔内乱的责任引向中国，离间中尼关系以从中渔利的阴谋也是必要的；但批评尼共（毛）“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就过火了，也无必要。从我国对外工作的需要出发，可以认同这些国家的政府的立场，但完全可以不发表上述的评论。这是需要我们冷静思考并正确对待的一个问题。

3．要纠正“只有合法的议会道路才是共产党的正确选择”、“只有议会道路才是主流政治”的观念。

《共产党宣言》指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道路，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蕴含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统治阶级一般是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政权，只有用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这一历史的铁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议会道路只是无产阶级革命条件还不成熟的不得已的选择。革命不是任意制造出来的，它是主客观条件成熟的产物。在革命条件（有时是客观条件，有时是主观条件）不成熟时，工人政党选择议会道路，是为了利用议会的讲坛，揭露反动阶级的本质，教育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推动革命形势，以便同反动阶级进行最后的决战。另外，工人政党利用自己掌握的议会权利，还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反对必要的议会斗争，而是反对成为议会迷，在革命条件具备时畏缩后退，或屈服于反动势力放弃革命。

因此，笼统地讲“只有合法的议会道路才是共产党的正确选择”是不对的，需要具体分析这个党的现实处境，分析选择议会道路是否有其必要性。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发展时期，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普遍不成熟，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肯定各国党议会斗争的必要性，恩格斯还高度赞扬德国党议会斗争的成就。如果说那时的欧洲共产党选择议会道路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但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尤其像俄国这样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异常尖锐、革命形势已经成熟的国家，如果对这时的俄国说“合法的议会道路才是正确的选择”，这话显然就不对了。当时俄国的孟什维克分子就认为俄国生产力落后，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反对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主张俄国沿着资产阶级“宪政”的道路发展。这些主张当时遭到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严厉批判。

至于说“只有议会道路才是主流政治”就更荒唐了。这等于讲共产党只能搞议会斗争了，否则就是歪门邪道。但事实又告诉我们，冷战后几个通过议会道路上台的共产党没有一个能长期执政的，即便执政了也无法改变国家和社会的性质，暴露出议会道路的严重局限性。目前，这几个通过议会道路上台的共产党都先后失去执政地位。

按照唯物史观的原理，一个国家的性质取决于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以什么样的所有制作为政权和社会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权的经济基础，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能自然产生的，需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运用政权的力量加以确立。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进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剥夺或赎买等途径变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确立了公有制经济在经济领域的主体地位，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经济基础。这个过程的实现，是以共产党取得政权为前提的，是以掌握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的。因为资本家是不愿主动交出他们手中的生产资料的。“剥夺剥夺者”必然是一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如果共产党不是靠枪杆子掌握了政权，就无法根本改造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无法为国家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另外，共产党长期执政是保障共产党人实现其最终目标的前提。因为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直至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持续不懈地奋斗，需要共产党长期执政作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权基础。如果共产党执政不久就下野了，那就无法完成共产党人肩负的使命。而且共产党一旦下台了，反对党极有可能否定共产党人的成果，反动势力极有可能卷土重来，对共产党人实行专政，苏东剧变后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共产党长期执政是确保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社会长治久安并实现其最终目标的根本保证。但目前几个依靠议会道路上台的共产党执政时间都不长，短的只有几个月，最长的像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也不过8年。短命的执政成为这些党无法逾越的困难和障碍，也是这些国家政局动荡、社会不稳、民怨沸腾的重要缘由。

议会道路上台的共产党不能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是议会内存在强大的反对党。这些党派时刻准备联合起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同议会内其他政党是根本对立的关系。其他政党由于各自所代言的那些阶级存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因此他们很容易就结成反共产党的政治联盟。这在尼共（毛）上台之后的尼泊尔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只要是对尼共（毛）有利的事情，这些政党就结成反尼共（毛）的同盟，直到尼共（毛）妥协退让乃至于屈服。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
(110)

 为资本家代言的资产阶级政党对议会内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就是如此。

远在欧洲小国的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本来在2009年大选中，赢得了60个席位（101席），只差一席就能单独选出总统并组阁上台。但反对党就是铁定了心，不让摩共拿到这一席。结果摩共领导人因一票之差当不上总统，摩共也执不了政，迫使国家重新举行大选。2009年7月和2010年11月摩尔多瓦举行了两轮大选，摩共仍然是第一大党，但就是不能执政。直到2012年3月摩共妥协，选出无党派的独立人士当选总统，才暂时缓解了两年3次议会大选仍选不出总统的政治危机。但由此引发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这表明在资本主义仍然主导世界的时代，共产党要靠议会道路改变国家性质、实现长期执政是不可能的事情。尼共（毛）的遭遇再次验证了这一点。历史再一次表明，无产阶级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列宁说，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应该说，这一规律至今仍然没有过时。认为“只有议会道路才是主流政治”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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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尼共（毛）领导的尼泊尔革命的意义

长期以来，国际上包括我国学术界对尼共（毛）领导的那场群众武装运动的认识并不一致，在基本看法上甚至截然对立。造成这样或那样的分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源于价值观和基本立场的差异、以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为指导。

任何一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极少数除外），都会涉及一个世界观、价值观和基本立场等问题，需要相关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作为研究的指导。纯客观的研究是没有的，价值中立或淡化意识形态也是做不到的。像尼共（毛）这样的意识形态色彩极强的问题更是如此。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政要、学者普遍称呼尼共（毛）领导的武装运动为“叛乱”，甚至认为是“恐怖活动”，这就是基于西方价值观和基本立场的判断。而如果站在尼泊尔工人农民以及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就很难得出同西方主流舆论一样的结论来。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角度，总结尼共（毛）领导的群众武装运动，首先，应当肯定这是一场由尼泊尔共产党人领导的、旨在改变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命运的正义斗争，是一场为了推翻旧制度创建新社会的革命。

尼泊尔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王朝，进入近代后沦为英国殖民地。1846年至1950年又经历了拉纳家族长达百年的专制统治。长期以来，尼泊尔人民遭受殖民势力、封建专制统治、买办资本家的掠夺、压迫和奴役，民族矛盾、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尼泊尔人民不断起来抗争。

1950年尼泊尔人民推翻了拉纳家族的反动统治，1949年诞生的尼泊尔共产党参加了这场斗争，然而胜利的果实却被国王代表的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政党拿走。面对新的形势，尼泊尔共产党党内机会主义势力抬头，党的领导人放弃革命，改行议会道路，结果遭遇惨败。之后，尼共多次发生分裂，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分崩离析，党的力量严重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急剧滑落。

20世纪70年代初，受印度纳赛尔巴里运动的影响，尼泊尔东部贾帕县爆发了由左翼青年和学生自发组织的武装斗争。由于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加上急躁冒进、脱离群众，武装暴动很快被尼泊尔警察镇压下去。这场史称“贾帕起义”的武装起义，尼泊尔共产党的不同派别评价不一，但得到尼共（毛）高度的评价。

尼共（毛）认为“贾帕起义”是尼泊尔共运史上首次较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为尼共（毛）后来发动武装革命树立了榜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尼共（毛）领导的“人民战争”是历史上“贾帕起义”的后继，
(1)

 是尼泊尔共运史上第二次也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斗争。这场斗争长达10年，沉重打击了尼泊尔的统治集团和上层社会，结束了尼泊尔封建统治的历史，开启了尼泊尔社会崭新的一页。

其次，还应当肯定尼泊尔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首次以共产党人的纲领宣布“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2)

 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条基本原则。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是无产阶级运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次尝试。它虽然只存在了72天，但其历史意义是伟大而不朽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由理论变为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重要标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迎来前所未有的新高潮，欧亚11个国家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社会主义实践由一国拓展为多国。1959年古巴革命取得胜利，1975年柬埔寨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使社会主义阵营拓展为16国。遗憾的是，柬共在掌权后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1979年丢掉政权，1998年亡党，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第一个丢权亡党的共产党。
(3)



在东西方冷战、对峙年代，在南亚的印度、尼泊尔，东南亚的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依然活跃着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由查鲁·马宗达领导的后蔓延至印度12个邦的纳萨尔巴里运动最具代表性。这场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风暴，包括东南亚国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末相继失败或衰退
(4)

 ，但革命的精神是可嘉的，探索的经验也是宝贵的。

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最活跃的是拉丁美洲，如阿根廷革命共产党、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等。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1970年创建，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兹曼·雷诺索（化名刚扎罗），当地人称他为“红太阳”。他原是秘鲁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当过哲学教授（主要讲授毛泽东的武装斗争学说），曾在中国“文革”时期的干校培训过。

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主张通过游击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道路，夺取全国政权，在秘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起初取得很大成就，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控制了秘鲁三分之一国土。不幸的是，刚扎罗在1992年被捕（后被判终身监禁），给革命事业造成很大损失。继任者拉米雷斯·杜兰德虽然宣布继承刚扎罗的革命路线，但秘共的活动开始减少，力量和影响也大不如前，甚至出现生存危机。秘鲁的秘共（光辉道路）对远在亚洲的尼共（毛）发动尼泊尔革命影响很大，普拉昌达多次赞赏秘共（光辉道路）和领导人刚扎罗对尼泊尔革命的榜样意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外加蒙古共10个国家发生制度演变、民族分裂甚至国家解体的悲剧，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尽管如此，苏东剧变以后，仍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主张或从事武装革命，主要是南亚、西亚、北非、南美、北美、欧洲一些信仰马列毛主义的组织，因其突出毛主义在当代的价值又被称为毛派政党。毛派政党还有一个国际组织，叫“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RIM），1984年由美国革命共产党提议创立。

尼共（毛）成立后与RIM及其成员党联系密切，2004年正式加入RIM。尼泊尔内战爆发5年后，RIM成立了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CCOMPOSA），协调委员会及其主办的刊物《赢得整个世界》不断宣传、声援和帮助尼泊尔革命。美国《革命工人》杂志记者李·奥内斯托就是受RIM成员美国革命共产党的委派到尼共（毛）解放区采访的。受尼泊尔人民战争成就的鼓舞，RIM一度非常活跃，但2006年以后，随着尼共（毛）放弃武装斗争，RIM同尼共（毛）发生分歧，并逐渐停止活动。

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依然处于低潮，但仍有少数几个共产党，如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菲律宾共产党、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等，在艰难探索本国革命道路。回顾160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在低潮和高潮的交替中前进，而每一次低潮的出现总是孕育着新的高潮的到来，每次高潮的出现总会伴随着理论的新突破、实践的新发展。只要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积极探索本国革命道路，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自己。

第三，应当肯定尼共（毛）及其领导的尼泊尔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列宁说：“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
(5)

 列宁的这个论断对于我们认识当今世界的共产党包括尼共（毛）领导的革命仍有指导意义。

列宁去世以后，确实存在一些原本属于马克思主义但后来发生了蜕化变质的共产党，比如苏联共产党。苏共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马列主义政党，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然而从赫鲁晓夫时期起逐渐蜕变为脱离群众、背弃马列主义原则的修正主义政党，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已成为“泥足巨人”的苏共在内外敌人的夹攻下亡党亡国。还有一些共产党，比如缅甸共产党，原先也是一个信奉马列主义的革命党，但后来蜕变成武装贩毒集团，哥伦比亚革命武装也有类似的经历。

因此，判断一个政党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能仅看它的名称，还要看它的纲领和行动。最为根本的是要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尼共（毛）不仅宣布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注重将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尼泊尔革命实际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实践证明，尼共（毛）推行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反映了尼泊尔贫苦农民的愿望，得到了他们强有力的支持，这也是尼共（毛）迅速发展壮大的缘由。应当肯定尼共（毛）和尼泊尔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

目前一些人不大愿意承认尼泊尔革命的这一性质，理由无非是说，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坚持暴力革命道路是不合时宜的，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极左”。还有人以尼共（毛）深受“文革”影响，反对我们党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否定我们党的改革开放为由，或者从国内大局与对外关系的战略考虑，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为由，不主张肯定尼共（毛）及尼泊尔革命。

笔者以为，尼共（毛）选择走武装斗争道路，是尼国内阶级斗争异常尖锐、革命形势和条件逐渐成熟的结果。当国内矛盾异常尖锐、人民起来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时，共产党组织顺应人民的愿望，开展革命活动，这是无可厚非的。不宜盲目地跟着西方的调子，把仍坚持武装斗争的共产党看成另类，当成“恐怖组织”。若如此，就无法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也无法认识历史上的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革命道路。

对于尼共（毛）（包括其他党）对我党的批评，包括对“文革”的看法，需要理性对待，正确处理。应当首先明确的一点是，别国党怎么看我们是他们的权利。1970年12月6日，毛泽东在中联部的一份请示中批语：“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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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这个思想直到今天也是适用的。别国党对我党的批评，如果是善意的、正确的，当然要虚心接受。即便是恶意的、错误的批评，我们也可不公开与之辩驳或论战。别国党对我党一时不理解或存在偏见，要允许对方有自我觉悟的过程。我们要有这个自信。不要因为对方不接受我党的决定，或提出批评，我们就恼羞成怒，兴师问罪，甚至给对方扣上“极左”或“文革余孽”的帽子。以自己的立场和偏好衡量别国党，容易重犯大党大国主义的错误。尼共（毛）后来改变了对我党的看法，充分说明毛泽东45年前关于处理同别国党的关系的论述依然是正确的，需要我们牢牢谨记。

当然，肯定尼共（毛）及尼泊尔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并不是主张中国回到过去搞以意识形态论亲疏或“输出革命”那一套，也不意味着要求我党同国外坚持武装斗争的共产党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中国的对外工作要牢记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韬光养晦”、为国内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等教导，外交外事活动要始终服从服务于国内改革与发展大局。因此，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中国官方无需正面肯定或评论尼共（毛）及尼泊尔革命的性质。

与此同时还要看到，对外工作同学术研究不完全是一回事。学术研究是一种求知求真的认识活动，以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为己任。客观世界是什么样，学术研究就要完整真实地把它反映出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站在尼泊尔人民的立场上，认识和分析尼共（毛）及尼泊尔革命的性质，这是一项学术研究活动。不能把它同对外工作混为一谈。如果因为对外关系的需要就放弃或抹杀学术研究的基本功能，要求学术观点完全服从服务于对外工作，这就本末倒置、逐末舍本了。


 第二节　尼共（毛）领导的尼泊尔革命的经验教训

尼共（毛）经历了从议会道路到武装斗争、再从武装斗争到议会道路的重大转折，其间的身份和地位也多次发生变化。从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野，回顾并总结尼共（毛）走过的坎坷历程，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研究。

第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至今没有过时。

尼泊尔的革命实践及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表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道路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表明共产党人顺应人民的意愿创造性地开展革命活动是能够取得重大成就的，还表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道路，所蕴含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统治阶级一般是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政权，只有用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属于本阶级的政权。无论是封建地主阶级反抗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抑或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都是如此。人类至今的历史说明，依靠暴力取得政权，是政权更迭、先进阶级战胜反动阶级的根本道路，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坚持暴力革命原则，这是一条为无数的经验和血的教训证明了的历史铁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坚持这一原则并不否定在革命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有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但这往往是以暴力革命的胜利成果作为前提和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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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学术界思想界长期存在丑化污蔑暴力革命的倾向，一些人重拾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论调，把暴力革命等同于血腥、恐怖，把阶级斗争歪曲为“仇富杀富”，宣扬暴力革命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有的人还曲解恩格斯的晚年思想，宣扬被压迫阶级用不流血的政治斗争，用和平的谈判的办法，通过议会选举、民众讨论或法律的手段，解决矛盾纠纷，维护自己的权益。

不分青红皂白把暴力革命等同于血腥、恐怖，把阶级斗争等同于仇富杀富，宣扬暴力革命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只许改良，不准革命，诸如此类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明确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8)

 ，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
(9)

 ，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
(10)

 ，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11)

 。历史上的一切革命（极个别的特例除外）都是靠暴力取得的，而每一次革命的成功往往带来社会的大发展、文明的大进步。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创建了资本主义制度，为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文明奠定了根本前提和制度基础。同样，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文明奠定了根本前提和制度基础。

要科学认识暴力革命同议会斗争的关系，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一个革命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根据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充分利用一切斗争形式，合法的和非法的，和平的和暴力的。在一定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不排除由一种形式为主迅速转移到以另一形式为主的可能。所有这些变化都由当时的情况和条件来决定。

恩格斯同时也认为，议会斗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它只是服务于无产阶级进行到“决战的那一天”的策略需要，而非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因此，恩格斯晚年虽然高度肯定了德国党在当时条件下进行议会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但他把议会斗争严格限制为德国党在一定历史范围内的斗争策略。1895年4月，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明确指出：“我谈的这个策略（指议会斗争，引者注）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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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还坚决反对并严厉批评迷信资产阶级议会、把议会斗争看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途径等错误倾向。他明确指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
(13)

 在恩格斯看来，议会斗争只是服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需要，他从不奢望这种斗争方式能够帮助德国党取得政权，更没有因此动摇、否定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般规律。

当然，无产阶级革命运用暴力手段取得政权，是就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而言，不等于说无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都只能走暴力革命的道路。与此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否采取暴力革命手段，取决于革命的客观形势是否具备，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是否成熟。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尚不具备、还不成熟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就不宜发动武装斗争，否则欲速则不达，反而有损革命事业的发展。

第二，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代，像尼共（毛）这样的小国小党在没有强大外援的条件下，能否独立自主取得本国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回顾1848年以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存在一个领导或指导各国工人革命的国际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存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在他们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为推动各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71年法国爆发巴黎公社革命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一直给予密切关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还召开14次会议研究公社局势，作出有关公社问题的决定，积极支持公社的斗争。在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天，马克思受第一国际委托发表了著名的《法兰西内战》，系统总结了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

恩格斯去世以后，第二国际蜕变为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大本营。在此背景下，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一方面坚决批驳第二国际的错误，另一方面独立探索本国的革命道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为了帮助其他国家人民开展革命斗争，1919年列宁领导并创建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作为各国革命的领导和指挥中心，在其存在的24年间，虽犯有错误并给成员党国革命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但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当今仍活跃在各国政治舞台上的共产党，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参政的印度共产党、南非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等，在本国仍有一定影响的美国共产党、加拿大共产党、英国共产党等，都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成立的。

第三国际解散后，1947年成立的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主要任务是交流经验，必要时在协商的基础上协调各个党的活动，同之前的三个国际相比有了很大的区别。从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再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协调中心。尽管如此，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别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正义事业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古巴革命取得胜利就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强有力的支援是分不开的。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政权面临外部势力的严重干涉。当时美国政府不能容忍它的眼皮底下存在一个反美政权，于是采取了政治颠覆、贸易禁运、外交孤立乃至组织雇佣军入侵等手段，企图把古巴新生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英勇抗争，同时也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强有力的支持。1960年初，苏联外长米高扬出访古巴，与古巴签署经济协议，向古巴购买食糖、提供贷款等。5月7日，古巴恢复同苏联的外交关系。6月，苏联表示要帮助古巴防范来自别国的入侵。7月，苏联武器开始运往古巴，赫鲁晓夫表示要用“炮兵，必要时可用火箭”保卫古巴。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向古巴伸出援助之手。正因为慑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压力，1961年4月美国派遣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军事行动失败后，就不再敢动用武力公开颠覆古巴政权。

尼泊尔同古巴一样也是小国，但尼泊尔革命面临着与古巴革命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冷战结束后美国取代苏联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势力，强力推动世界的单级化，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甚至武力颠覆别国政权，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更是以“恐怖主义”加以打击。2004年美国官方公布的77个被禁的境外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中，就包括尼共（毛）等仍坚持武装斗争的共产党组织。尼泊尔革命也受到来自美国、英国、印度等国的军事干涉。如果能像古巴革命期间那样有一个强大的外部力量牵制美、英、印等外部干涉势力，尼泊尔革命就有可能像古巴革命那样进行到底并取得最终的胜利。

这就向弱小国家的革命提出一些问题：在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不利于本国革命的情况下，尽管本国革命的内部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共产党是发动革命，还是静等有利的外部时机的到来？已经发动了革命的共产党是准备打持久战，还是像尼共（毛）那样放弃革命、改行议会道路？事实说明，尼共（毛）选择后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第三，尼泊尔革命有着不同于中国革命的国内环境，尼共（毛）丢掉了枪杆子和根据地，失去了人民群众，致使和平实现国家和社会变革的道路越走越艰难。

尼共（毛）领导人虽然宣称尼泊尔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和任务，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和特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代表的封建、官僚和帝国主义势力，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消灭日本法西斯与汉奸卖国贼，在解放战争时期是推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

尼共（毛）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和任务，也因国内主要矛盾的转换而有历史性的变化。在尼泊尔革命前期，由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尼泊尔人民同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势力、帝国主义及封建买办势力之间的矛盾，因此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推翻王室政权在尼泊尔的统治。2006年王室政权被推翻以后，随着尼泊尔和谈的达成，社会的主要矛盾转为人民大众同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政党之间的矛盾，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任务也转向同资产阶级政党争夺国家的领导权。

比较中尼两国革命，在2006年4月尼泊尔国王被赶下台后，尼共（毛）面临的国内环境，类似中共在抗战胜利初期面临的国内环境。中国抗战胜利后，饱受多年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在尼泊尔，经受了10年内战的民众也希望国家和平。中国的蒋介石集团迫于压力主动邀请中共领导人赴重庆和谈，而尼泊尔的议会党团鉴于自己难以担负领导国家的重任，也主动邀请尼共（毛）和谈。无论是中共还是尼共（毛）都顺应民众的意愿同意和谈，希望和平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变革，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

然而在对待和谈问题上，中尼两党的立场、做法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虽然同意和谈，但对谈判可能出现的两种结果有着充分的估计，并做好了两手准备。1945年8月11日，在和谈前夕，中共中央就向党内明确发出指示：“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穿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
(14)

 在和谈过程中，中共始终坚持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不仅要求国民党承认中共、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合法地位，而且坚持保留自己领导的武装，只是在数量上做了些让步（比如同意将人民军队缩编至24个师或减少20个师），坚持在解放区建立民选政府等。此举的目的是不丢枪杆子，不失去根据地和革命果实，因为这是关系到中共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蒋介石集团很快露出假和谈的真面目，说明中共坚持这些原则的正确性。

尼共（毛）的问题和教训，首先表现在放弃了自己的武装，不仅上缴并库存了武器，而且精锐军队被圈集在政府指定、联合国派员监督的兵营里，一下子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了起来。虽然主动放下武装不同于战败后的缴械投诚，但实际结果是一样的。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和谈以后尼共（毛）面对议会党团的围攻束手无策，几乎没有反抗能力。此后的历史还表明，尼共（毛）军队不但没能成为反击反对派进攻的锐利武器，反而变成了尼共（毛）的负担。尼共（毛）一方面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靠枪杆子打下了半壁江山，另一方面却又轻易丢掉了枪杆子，其中的教训极其深刻。

2007年2月3日，尼共（毛）政治局委员、负责国际事务的高吉尔在出席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毛主义民主学生联合会举办的论坛时，针对印度一些毛主义知识分子和左翼领导人提出的尼共（毛）加入议会是否“放弃了革命原则”的疑问回答道：“尼共（毛）不但没有放弃革命，而且在不断努力实现革命的目标。最近党已经极大地扩充了尼泊尔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力量”，“在加入主流政治的同时，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已经从10000人增加到37000人，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们现在能够随时发动新的人民起义”。
(15)

 高吉尔还说：如果议会不能实现人民的愿望，那么尼共（毛）还会进行一场城市人民革命。高吉尔还指出，尼共（毛）正在组织人民志愿者，负责党的城市革命任务、制宪议会选举和其他战略任务。还说，如果形势需要，尼共（毛）的代表们会走上街头，直接领导城市人民起义。一旦和平方式不能达到革命目标，党就会立刻拿起枪杆子。人民解放军可在1小时内回到军营，拿起刀枪。
(16)



高吉尔的这一讲话当时打消了不少关心尼共（毛）前途命运的人们的疑虑，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尼共（毛）并没有像高吉尔说的那样去做。现在看来，尼共（毛）放弃并移交武装是个极大的错误，是造成后来一切困难和问题的起点。

不仅如此，尼共（毛）领导人在和谈以后几乎都到首都居住，很少再回昔日战斗过的解放区和根据地，党的各级领导人开始热衷于物质上的享受，不愿再过革命年代艰苦朴素的生活。对于贫苦百姓的诉求，他们很少关心，也无能为力。即便在尼共（毛）当政期间也是如此。尤其在巴特拉伊当总理时，尼共（毛）政府屈服反对党的压力，竟然要求根据地的民众退还革命期间从地主、财阀手里夺来的土地、财物等革命果实，完全不顾跟随尼共（毛）为革命做出巨大牺牲的穷苦民众的感受，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愤慨，尼共（毛）革命党的光辉形象荡然无存。失去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信任，这是尼共（毛）在第二次制宪议会选举中失利的根本原因。


 第三节　统一尼共（毛）败选后的现状及尼泊尔当前局势

首先，统一尼共（毛）拒绝加入新政府，联合议会内外的反对党，在制宪等问题上拒绝同执政党合作，迫使执政党靠投票制定新宪法的如意算盘落空。

在尼泊尔第二届制宪议会选举中，大会党虽然获胜，但不能单独组阁，于是邀请尼共（联合马列）、统一尼共（毛）等加入新政府。尼共（联合马列）在同大会党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决定加入
(17)

 ，而统一尼共（毛）、马迪西类政党等拒绝加入。2014年2月10日，大会党主席苏希尔·柯伊拉腊当选总理，不久组建以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高塔姆为副总理兼内务部长的两党联合政府。

决定不加入柯伊拉腊政府的统一尼共（毛），转而寻求在制宪议会中发挥重要作用。2月16日，普拉昌达明确要求制宪议会主席应由统一尼共（毛）推荐的人选担任，理由之一是上届制宪议会主席给了当时的第三大党尼共（联合马列）。
(18)

 然而此建议当即遭到尼共（联合马列）的强烈反对，大会党也随声附和。在大会党的支持下，2月19日，制宪议会选举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苏巴什·钱德拉·内姆旺连任议长，统一尼共（毛）领导议会的希望破灭。统一尼共（毛）转而谋求总统一职，但执政党明确表示雅达夫留任总统至新宪法颁布以后。此后，经过一番抗争，统一尼共（毛）只获得了制宪议会副主席以及制宪议会“政治对话与共识委员会”
(19)

 主席的职位。
(20)

 执政党成功孤立了最大的在野党。

为改变不利局面，统一尼共（毛）决定联合议会内外反对党，在制宪等问题上协调行动，向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施压。6月21日，统一尼共（毛）联合5个毛派政党领导人
(21)

 召开会议，宣布组成6党工作联盟机制，统一思想、方针与政策。6月28日，五党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声称要为尼泊尔制定一部反映各种族各阶级利益和诉求的“人民宪法”。7月10日，统一尼共（毛）又宣称同6个马迪西政党
(22)

 结盟，声明主张以种族为基础的国家联邦制，反对执政党提出的混合联邦制。

与此同时，统一尼共（毛）还运用政治对话与共识委员会这个重要平台，多次吁请执政党考虑并接纳反对党的意见，希望继续发挥有各党派参加的高级别政治委员会（HLPC）在制宪等问题上凝聚共识的重要作用，争取按时完成制宪任务。然而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不但不理不睬，反而指责统一尼共（毛）挑起争端，阻碍制宪进程。总理柯伊拉腊明确认为，在制宪之外再设立高级别政治委员会已无必要，只会制造不必要的争论。
(23)



其实，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执政伊始的策略十分明确，一方面孤立并打击统一尼共（毛），使之脱离尼泊尔政治舞台的权力中心，另一方面仰仗掌握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及在议会占有绝对多数议席的优势，试图靠投票强行制定并通过新宪法。两党在2013年选举中获得制宪议会的371席，2014年8月又获得首相任命的17席，总席位数达到388个。只要再增加13席即401席，就能获得通过新宪法所需要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尼泊尔制宪议会共有601席）。进入尼泊尔第二届制宪议会的有31个政党和2个独立候选人。2014年2月10日，柯伊拉腊以405张赞成票当选总理，2月19日，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内姆旺又以571票连任制宪议会主席，这些情况表明议会中有不少小党支持执政党（有消息说至少有16个议会党派支持执政党），这就无疑增加了执政党靠投票解决分歧完成制宪的信心，同时也产生了轻视甚至藐视反对党的傲慢心理。

然而尼泊尔是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有125个种族），制定新宪法要反映各种族各阶级的利益与诉求，获得各种族各阶级的认同和支持，获得包括反对党在内的各派政党的认同和支持。执政党以为掌控议会就能决定一切的做法，自然激起了议会内外大多数政党的不满乃至愤怒，结果不仅巩固了统一尼共（毛）同马迪西政党、毛派政党之间的联盟，而且还使反对党的阵营不断壮大，形成了以统一尼共（毛）为首的22党联盟、30党联盟。反对党要求在各党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制定新宪法，并为此号召在全国组织群众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2014年11月30日，统一尼共（毛）等20个议会政党集会，声明除了在各党共识基础上推动制宪外别无选择。就连制宪议会主席、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内姆旺也改变先前的态度，表示支持在各党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制定新宪法。执政党遭到空前的孤立。

迫于强大压力，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不得不改变策略，同意恢复统一尼共（毛）提出的高级别政治委员会，由统一尼共（毛）领导人担任主席，同意统一尼共（毛）领导人巴特拉伊提出的回到政治对话与共识委员会这个平台同各党派就制宪等问题展开平等协商
(24)

 。尽管如此，执政党仍在制宪的核心问题上以及关系尼泊尔和平进程的重要问题上同反对党寸步不让。为打破僵局，制宪议会主席内姆旺提议成立“问卷调查委员会”（Questionnaire Committee），就制宪问题先征询各方意见，然后启动议会投票程序就争议问题进行表决，这一换汤不换药的建议自然遭到统一尼共（毛）等反对党的否定。巴特拉伊认为，成立问卷调查委员会将使制宪议会分裂，并使之走向死亡。普拉昌达也明确表态：即使他死了，也不会在此问题上妥协。
(25)



2015年1月22日是执政党完成制宪任务的最后期限，然而这一天的议会大厅内却混乱不堪，现场一片狼藉。反对党议员当着政府总理、执政党领导人的面，掀翻桌椅抗议内姆旺的提议，议会俨然成为两派对垒的战场。1月23日，总理柯依拉腊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承认制宪努力失败，并向民众表示遗憾。反对党成功达到了目的。

其次，统一尼共（毛）尽管在制宪问题上同执政党的较量取得胜利，但自身内部却矛盾重重，分歧严重，巴特拉伊等领导人同普拉昌达及他领导的中央分庭抗礼，使党面临再度分裂的危险。

第二届制宪议会选举失败点燃了统一尼共（毛）内部争斗的导火索。2014年元旦刚过，巴特拉伊就向普拉昌达发难，要求他为党的选举失利负责，甚至批评他领导党已超过25年，请他退位让给年轻一代。党的副主席纳拉扬·卡吉·什雷斯塔、总书记鲍斯特·巴哈杜尔·博加提也加入到谴责普拉昌达的行列中，他们攻击普拉昌达专断独裁，甚至把他同前苏共领导人斯大林相提并论，敦促普拉昌达改进党的作风包括党主席的工作作风，实现党的全面转型，以适应新的形势。

面对党内的尖锐批评，普拉昌达一方面拒绝了要他下台的呼声，理由是在党处于困境的关头，这不是明智之举，将有损党的利益
(26)

 ；另一方面，普拉昌达主动同巴特拉伊等人沟通，希望弥合分歧，化解矛盾，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然而事与愿违。2014年4月12日，巴特拉伊继续批评党的领导制度、工作方式以及充斥在党的领导人中的“奴化心态”，说他因此“羞于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
(27)

 。4月26日，普拉昌达坦承党处于分裂与崩溃的边缘，认为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去年2月召开的赫陶达大会精神没有贯彻执行，因此有必要召开新的党代会加以纠正。
(28)



2014年5月1日5日，统一尼共（毛）在比拉德讷格尔召开了党代表大会，1600名代表出席会议。普拉昌达在向大会提交的政治报告中分析了制宪议会选举失败的原因与教训，强调了党的团结和巩固尼泊尔各派共产主义力量的重要性，主张把统一尼共（毛）打造成“强有力的共产主义者的中心”
(29)

 。在制定宪法问题上，报告主张联合马迪西人、贾那贾提人、穆斯林、达立特人，通过立宪确立尼泊尔为以种族为基础的联邦制国家。报告还要求党采取有效措施参与并敦促制宪议会和政府全面落实2006年全面和平协议中有关政治、社会、经济等议题，主张通过修正党的思想和组织结构，为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巴特拉伊、什雷斯塔及其追随者虽然参加了此次大会，但他们并不认同普拉昌达的报告，认为报告没有触及他们关注的核心话题。比如在如何实现党的转型、使党成为新的政治力量的问题上，巴特拉伊批评普拉昌达的建议是在做“政治秀”，声称普拉昌达的报告老调重弹，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巴特拉伊为此提出七点建议，内容包括领导人交班、实行经济革命、完善党的工作方针以及党内民主等，还希望大会借此契机提出强有力的政策与措施，遏制党内腐败蔓延的势头，严肃党纪和财务工作纪律。

大会分22个小组讨论并通过了普拉昌达的报告，产生了99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75人选举产生，24人任命产生）。然而，巴特拉伊等15人拒绝加入新的中央委员会。面对巴特拉伊等人的压力，普拉昌达再次选择妥协。5月20日，统一尼共（毛）宣布召开扩大的中央委员会，5月25日27日选出151人的中央委员会、51人的中央政治局、17人的政治局常委、8人组成的中央公务领导小组（Office Bearer）。鲍斯特·巴哈杜尔·博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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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拉扬·卡吉·什雷斯塔当选党的副主席，克利须那·巴哈杜尔·马哈拉当选党的总书记，托普·巴哈杜尔·腊伊玛吉、巴萨·曼·普恩和吉里罗杰·曼尼·波卡雷尔当选党的中央书记，哈里波尔·高吉尔担任财务工作。此7人加上党主席普拉昌达组成中央公务领导小组。

在此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亲巴特拉伊的领导人中有7人进入政治局，3人进入政治局常委（包括巴特拉伊本人）。巴特拉伊虽然没被选入中央8人领导小组，但会议特许他作为特殊成员加入。然而，巴特拉伊对此次中央选举并不满意，他从一开始就纠集了27名中央委员联合抵制。当选举结束后，巴特拉伊公开指责这是一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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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接受中央选举他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以及特许他为中央公务领导小组成员的决定。

为表达对普拉昌达及其领导的中央不满，巴特拉伊不惜从事分裂党的组织的活动。在巴特拉伊的指使下，其追随者在地方另建一套党组织，与普拉昌达领导的中央分庭抗礼。为阻止巴特拉伊等人的分裂活动，化解有关矛盾，7月12日，统一尼共（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意识形态争论处理委员会”，由普拉昌达领导，讨论并处理巴特拉伊同普拉昌达的思想分歧，成员包括巴特拉伊、副主席什雷斯塔和博加提、总书记马哈拉、中央书记托普·巴哈杜尔·腊伊玛吉。常委会还决定建立“党的组织结构委员会”，由中央书记巴萨·曼·普恩领导，负责调处党内存在两个平行组织的问题。分管党组织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博加提也着手制定党内组织条例，严肃党纪。

8月4日，统一尼共（毛）中央暂停参与分化党组织活动的副主席什雷斯塔、拉姆·里贾·雅达夫中央委员职务，德文德拉·鲍德尔、托普·巴哈杜尔·腊伊玛吉政治局常委职务。8月15日，巴特拉伊同普拉昌达达成口头协定，同意在新宪法颁布之前保持党的统一。巴特拉伊承诺在此之前，不再在党内另建平行组织，并派遣工作组到地方解决此类问题。事实是，亲巴特拉伊势力并未因此停止分裂党的活动的步伐。9月8日，在巴特拉伊的故乡戈尔卡县哈罗姆塔里（Haramtari），拥护巴特拉伊的人开始脱离党组织，自己独立办公。

种种迹象表明，普拉昌达已经不能全面领导统一尼共（毛），党内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党内高层人士普遍认为，巴特拉伊等人同普拉昌达的思想分歧巨大，已经到了无法弥合的地步，党再次出现分裂是早晚的事。回顾统一尼共（毛）第一次分裂的过程不难看出，当初维迪亚、塔帕同普拉昌达、巴特拉伊的不合，起初是表现在思想层面，后来就发展到在党内另建一套组织系统，摆脱普拉昌达的领导。目前巴特拉伊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如果巴特拉伊、什雷斯塔脱离普拉昌达另立新党，这将是统一尼共（毛）继2012年6月之后的第二次大的分裂。

回顾尼共（毛）20年来的历史，什么时候党内团结统一，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就面临危机。在10年内战期间，包括第一次制宪议会选举，尼共（毛）能够取得较大成就，赢得党心民心乃至国际社会的尊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党内保持团结统一，有一个稳定的领导集体。遗憾的是，尼共（毛）未能始终处理好党内团结这个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造成统一尼共（毛）内部不团结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不乏领导人之间因个性差异、一己私利造成的隔阂、对立情绪，也包括党内不同派别集团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因素，但说到底还是思想路线分歧的问题。思想政治路线不一致，使内部分化分裂成为必然。

路线具有决定性意义。尼共（毛）自创党时起就围绕路线存在两股势力两条道路之间的分歧与较量。以维迪亚为代表的左翼势力主张坚持马列毛主义革命原则，将尼泊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条革命的路线；以巴特拉伊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则迷信折中路线，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缺乏原则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当革命形势不利时，他们容易向敌对势力妥协退让；而当革命形势有利时又盲目乐观，政治上缺乏清醒判断，容易被敌人欺骗。这些问题在巴特拉伊身上有着诸多的体现。2014年10月17日，普拉昌达公开承认巴特拉伊当总理期间复员尼共（毛）军队上了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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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昌达在党内喜欢以不偏不倚的中间派面目出现，他试图利用并超越党内左右两股势力，达到驾驭全党、巩固自己领导地位的目的。在尼泊尔内战前期，普拉昌达曾依靠维迪亚等革命派在推进武装斗争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2003年特别在2005年以后普拉昌达又开始倚重巴特拉伊等人，在推动和谈、结束内战包括在放弃革命成果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左右逢源”的两面派手法，虽然有时也使党内矛盾暂时得到缓解，但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使得党内分歧越积越深，一旦达到临界点便会爆发，进而给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统一尼共（毛）的第一次分裂便是这一问题的结果。在2011年统一尼共（毛）第二次上台执政期间，巴特拉伊妥协退让的路线给党带来重大损失，以维迪亚为代表的党内左翼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普拉昌达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然而在关键时刻，普拉昌达采取了骑墙甚至纵容的态度，使得维迪亚等人忍无可忍，最终选择脱党。如今，以巴特拉伊为代表的势力以议会选举失败等为名又要准备离开统一尼共（毛）。同上次维迪亚等人谴责普拉昌达、巴特拉伊放弃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不同，巴特拉伊等人这次离开普拉昌达的主要原因，是要把统一尼共（毛）彻底改造成放弃马列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而这一主张并未完全得到普拉昌达等人的赞成。如果统一尼共（毛）再次分裂，不仅将失去第三大党的地位，就连在尼泊尔政坛能否立足都会成为问题。

第三，目前尼泊尔政坛波澜再起，围绕制宪等问题执政党同反对党剑拔弩张，尼泊尔局势仍将在动荡与调整中持续较长时间。

目前反对党同执政党的分歧集中在制宪问题上，核心是实行什么样的联邦制。以统一尼共（毛）为首的毛派政党、马迪西政党、贾那贾提党派，主张实行以种族为基础的联邦制，要求国家行政区划充分考虑尼泊尔的少数族群，省一级的行政区划数量不能少于10个，最好是首届制宪议会建议的14个。而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尽力淡化联邦制的种族与地域因素，主张以能力和种族为基础的联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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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区划不能超过7个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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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意图一方面是要弱化种族色彩浓厚政党的影响力（如马迪西政党、贾那贾提党派），另一方面是要保护经济发达地区和占人口多数的种族的利益，而这些是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影响最大的地区和人群。

尼泊尔目前全国分为五个发展区和75个县，省级行政区划数量适度减少有利于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但究竟设多少省级行政区合适，要充分考虑尼泊尔的历史、文化、宗教、种族、地理、经济等实际，需要广泛征求民众包括各政党的意见，在充分取得共识的基础上由宪法进行确定。目前的僵局在于，执政党同反对党在行政区划问题上争执不下，执政党始终咬住最多不超过7个省（州）这个底线不松口，而且态度蛮横。这是反对党持续地抵制议会，甚至扬言要退出议会的一个主要原因。

2015年1月19日，反对党在全国主要城镇发动火炬聚会示威，1月20日又组织全国大罢工，尼泊尔局势顿时紧张起来。1月25日，制宪议会主席内姆旺不顾反对党的强烈反抗，强行在议会宣布成立“问卷调查委员会”，并于1月31日开始组建工作，遭到统一尼共（毛）等反对党的强烈抗议。如果执政党在制宪等重大问题上固守己见，一意孤行，尼泊尔政治僵局将会持续下去，何时能制定出新宪法将变得遥遥无期。

此外，执政党同反对党在有关总理总统如何产生、如何改进议会制度等问题存在分歧。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主张行政首脑即总理由全民直选产生，国家首脑即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议会分上院和下院，上院75名议员，由比例代表选举产生，下院175名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统一尼共（毛）等反对党则主张总统由全民直选产生，总理由议会选举产生。议会分国家院和众议院，国家院65名代表，众议院235名代表。当然，在这些问题上两派均表示还有协商的余地。

导致尼泊尔局势复杂多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不能善待历史问题，尤其不能善待内战期间遗留的历史问题。尽管2013年统一尼共（毛）复员了军队，但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内战期间尼共（毛）政府确认的土地、财物买卖转让等是否合法。人民战争期间，尼共（毛）政府剥夺了不少地主的土地，将它们无偿分配给了无地少地的农民，并向他们颁发了土地证，集中在罗尔帕、鲁孔、萨利亚纳、卡里科特、当-德瓦库里等县（仅萨利亚纳一县就有5000起土地变更事宜）。在巴特拉伊当总理期间，政府试图将内战期间的土地、财物等变更交易行为合法化，但遭到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的强烈反对，尼泊尔最高法院也加以否决，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柯伊拉腊政府成立以后，统一尼共（毛）再次提出这一要求，但新政府以2006年和平协议没有规定为由加以拒绝，还阻止统一尼共（毛）将此问题提交议会讨论。

还比如关于内战期间发生的暴力事件致人伤亡失踪是否适用现行法律的问题。统一尼共（毛）主张在制定新宪法之前先启动一个过渡司法机制，处理内战期间人员伤亡失踪问题。此前统一尼共（毛）同其他主要政党达成协议规定，先整编复员尼共（毛）军队，然后组建一个过渡性的司法机制，接着才是制定新宪法。统一尼共（毛）认为第一步已经结束，目前应启动第二步，作为向第三步过渡的前提。因此，统一尼共（毛）提出成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TRC），负责调查内战期间人员伤亡失踪事件，赦免因战争行为造成人员伤亡失踪事件的当事人。2013年3月，各政党同意了统一尼共（毛）这一提议，并由当时的政府向总统提交了法案，得到了雅达夫总统的批准，但在提交给尼最高法院审议时受阻，法院给出的理由是有关规定不符合国际惯例。最后，尼最高法院裁定成立两个独立的委员会，即TRC和强迫失踪委员会（Enforced Disappearance），负责调查内战期间伤亡失踪事件。

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成立新政府以后，统一尼共（毛）要求尽快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以推动新宪法的制定，但新政府迟迟不予答复。统一尼共（毛）等毛派政党对此甚感不安，担心警察会按现行司法程序，启动调查内战期间伤亡失踪事件，以侵犯人权的名义逮捕并起诉前尼共（毛）军人及其领导人。为此，统一尼共（毛）领导人多次强调，内战期间所有伤亡失踪事件必须由TRC负责调查处理，并赦免有关当事人，认为这是同政府和其他政党进行对话及起草新宪法的必备前提。

然而在2014年4月4日，尼最高法院裁定在过渡司法机制尚未建成期间，内战期间的犯罪指控均按尼泊尔常规司法程序进行起诉。4月13日，奇塔万县地方法院以一名19岁年轻人2004年被尼共（毛）诱拐参军后被谋杀为由，起诉了12名前尼共（毛）干部，并逮捕了其中两人。类似的事件以往在其他地方也发生过。此事极大地震惊了统一尼共（毛）及其他毛派政党。普拉昌达就此事批评最高法院的裁定违反了2006年和平协议精神，“将给国家带来另一轮的内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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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扬言要退出和平进程。

尽管在统一尼共（毛）的一再要求和坚持下，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最终同意暂不起诉前尼共（毛）军人，但对于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只有原则性的表态，并未见实质性的行动。而且执政党和现政府领导人一再声称不能赦免内战期间犯有严重侵犯人权的暴力犯罪人员。这是执政党同毛派政党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反对党对柯伊拉腊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某些政策也有不同意见。

尼泊尔自2006年底结束内战以来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国家制定一部新宪法，然而时至今日快9年过去了，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在复杂的局势面前，需要各派政党尤其是主要政党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捐弃前嫌，增加信任，促进共识，真诚合作，妥善处理历史和现实问题，争取早日完成制宪任务，这是尼泊尔人民乃至世界上关心尼泊尔局势的人们的殷切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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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33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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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普拉萨德·特里帕蒂，Devi Prasad Tripathi

丹·巴哈杜尔·马斯基，Dhan Bahadur Maskey

丹达帕尼·纽帕尼，Dandapani Neupane

德哈门德拉·班斯托拉，Dharmendra Banstola

德肯德拉·塔帕，Dekendra Thapa

德鲁巴·库马尔·林布，Dhruba Kumar Limbu

德文德拉·拉尔·什雷斯塔，Devendra Lal Shrestha

迪尔·巴哈杜尔·拉姆泰尔，Dil Bahadur Ramtel

迪尔·巴哈杜尔·什雷斯塔，Dil Bahadur Shrestha

迪利普·普拉贾帕提，Dilip Prajapati

蒂尔塔·高汤姆，Tirtha Gautam

蒂卡·忠·塔帕，Tika Jung Thapa

迪纳·纳特·高汤姆，Deena Nath Gautam

迪纳·纳特·夏尔玛，Deena Nath Sharma

迪彭德拉，即迪彭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Dipendra Bir Bikram Shah Dev

迪普·巴哈杜尔·辛格，Dip Bahadur Singh

迪瓦卡尔，Diwakar，原名鲍斯特·巴哈杜尔·博加提

杜尔加·普拉萨德·乔杜里，Durga Prasad Chaudhary

杜特·布陀，Dute Buddha

F

弗拉基米尔·沃罗宁，Vladimir Voronin

G

甘嘎·拉尔，Ganga Lal

甘嘎·拉姆·达哈尔，Ganga Ram Dahal

甘加达尔·吉米雷，Gangadhar Ghimire

刚扎罗，Gonzalo

高帕吉·忠·沙阿，Gopalji Jung Shah

贡德帕里·西萨·拉迈亚，Kondapalli Seetha Ramaiah

戈帕尔·昆布，Gopal Khambu

戈帕尔·曼·什雷斯塔，Gopal Man Shrestha

戈文达·辛格·塔帕，Govinda Singh Thapa

戈文达·瑞吉·乔西，Govinda Raj Joshi

古拉夫，即古拉夫同志，Com.Gaurav

H

哈甘·拉尔·古隆，Khagan Lal Gurung

哈拉姆·夏尔玛，Hareram Sharma

哈里·巴哈杜尔·加瓦里，Hari Bahadur Gyawali

哈里·巴哈杜尔·乔杜里，Hari Bahadur Chaudhary

哈里波尔·高吉尔，Haribol Gajurel

赫曼塔·普拉卡什·奥利，Hemanta Prakash Oli，又名苏达山同志

赫西拉·亚米，即赫西拉·亚米·巴特拉伊，Hisila Yami Bhattarai，巴布拉姆·巴特拉伊的夫人

赫特·巴哈杜尔·塔芒，Hit Bahadur Tamang

赫特·曼·萨卡雅，Hit Man Shakya

J

吉奥里·普拉丹，Gauri Pradhan

基尔提·尼迪·比斯塔，Kirti Nidhi Bishta

吉里贾·普拉萨德·柯伊拉腊，Girija Prasad Koirala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

吉姆·巴哈杜尔·塔帕，Kim Bahadur Thapa，别号苏尼尔同志

嘉尔加腊，即嘉尔加腊同志，Com. Jaljala，原名比迪娅·达卡尔

贾库·普拉萨德·苏贝迪，Jhaku Prasad Subedi

贾拉·纳特·卡纳尔，Jhala Nath Khanal

贾南德拉，全名贾南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Gyanendra Bir Bikram Shah Dev

加纳帕蒂，Ganapathi，原名姆普帕拉·洛克什马拉·饶

加瓦·戈文达·沙阿，Jaya Govinda Shah

加瓦·库马尔，Jaya Kumar

贾亚普里·加尔蒂，Jayapuri Gharti

基兰，即基兰同志，Com.Kiran，原名莫汉·维迪亚

杰·克利须那·戈伊特，Jai Krishna Goit

杰伊·普拉卡什·古普塔，Jay Prakash Gupta

金井·查特吉，Kanai Chatterjee

金·比尔拉姆·加尔蒂·切特里，Khim Bikram Gharti Chhetri

K

卡德加·巴哈杜尔·比什沃卡马Khadga Bahadur Bishwokarma

卡德加·普拉萨德·奥利，Khadga Prasad Oli

卡古拉尔·古隆，Khagulal Gurung

卡玛尔·楚达里，Kamal Chudali

卡玛尔·达哈尔，Kamal Dahal

卡玛尔·瑞吉·辛德尔，Kamal Raj Sigdel

卡玛拉·夏尔玛，Kamala Sharma

卡米·布陀，Kami Budha

卡姆帕·辛格，Khampa Singh

卡利·巴哈杜尔·坎姆，Kali Bahadur Kham，又名维维德同志

卡什·蒂瓦里，Kashi Tiwari

凯希尔·瑞吉·雷格米，Khil Raj Regmi

康巴·辛格·库巴尔，Khamba Singh Kubar

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

科菲·安南，Kofi Annan

科弗·布莱克，Cofer Black

克哈德卡·比哈迪尔·B.K，Khadga Bahadur B.K

克里尚·普拉萨德·柯伊拉腊，Krishan Prasad Koirala

克里斯蒂娜·罗卡，Christina Rocca

克利须那·巴哈杜尔·马哈拉，Krishna Bahadur Mahara

克利须那·德瓦吉·喀德卡，Krishna Dhwaj Khadka

克利须那·普拉萨德·巴特拉伊，Krishna Prasad Bhattarai

克利须那·普拉萨德·西陶拉，Krishna Prasad Sitaula

克利须那·莫汉·什雷斯塔，Krishna Mohan Shrestha

克利须那·瑞吉·布尔玛，Krishna Raj Burma

克林·卢瑟·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

克沙尔·忠格·腊伊玛吉，Keshar Jung Rayamajhi

库布拉姆·阿查里雅，Khubiram Acharya

库尔·普拉萨德·KC，Kul Prasad K.C

库马尔·达哈尔，Kumar Dahal

卡玛尔·塔帕，Kamal Thapa

L

拉尔·巴布·雅达夫，Lal Babu Yadav

拉胡尔·桑格里德亚英，Rahul Sankrityayan

拉杰卜·吉米雷，Rajib Ghimire

拉金德拉·库马尔·K.C，Rajendra Kumar K.C，

拉金德拉·马哈托，Rajendra Mahato

拉梅什，即拉梅什同志，Com.Ramesh

拉梅什·马哈托，Ramesh Mahato

拉梅什·纳特·潘迪，Ramesh Nath Pandey

拉明拉·切特里，Ramindra Chhetri

拉姆·巴哈杜尔·塔帕，Ram Bahadur Thapa，别号巴达尔同志

拉姆·巴哈杜尔·艾尔，Ram Bahadur Ale

拉姆·布瑞克斯亚·雅达夫，Ram Brikshya Yadav

拉姆·哈里，Ram Hari

拉姆·钱德拉·鲍德尔，Ram Chandra Poudel

拉姆·辛格·什里斯，Ram Singh Shris

拉姆·乍兰·乔杜里，Ram Charan Chaudhary

拉特纳·拉尔·婆罗门，Ratna Lal Brahmin

拉纳·莫汉·苏姆·谢尔，Rana Mohan Shum Shere

莱克哈杰·巴塔，Lekhraj Bhatta

兰克斯曼·潘塔，Laxman Panta

勒凯什·苏德，Rakesh Sood

雷哲·巴哈杜尔·苏拜迪，Reg Bahadur Subedi

李·奥内斯托，li Onesto

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

理查德·鲍彻，Richard Boucher

里希·迪乌科塔，Rishi Devkota，别名阿扎德同志

里希盖什·沙阿，Rishikesh Shah

鲁克曼古德·卡特瓦尔，Rookmangud Katawal

洛肯德拉·巴哈杜尔·昌德，Lokendra Bahadur Chand

洛肯德拉·比斯塔，Lokendra Bista

罗宾德拉纳特·什雷斯塔，Rabindra Shrestha

罗希特，即罗希特同志，Com.Rohit，原名纳拉扬·曼·比朱克赫

M

马垂卡·普拉萨德·雅达夫，Matrika Prasad Yadav

马达夫·库马尔·尼帕尔，Madhav Kumar Nepal

马丹·库马尔·班达里，Madan Kumar Bhandari

马汉萨·塔库尔，Mahantha Thakur

马赫什沃尔·达哈尔，Maheshwor Dahal

马萨姆·林布，Mausam Limbu

迈克尔·马里诺斯基，Michael Malinowsk

曼·莫汉·阿迪卡里，Man Mohan Adhikari

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

曼卡拉·潘里雅，Mankala Pariyar

莫汉·比克拉姆·辛格，Mohan Bikram Singh

莫汉·钱德拉·高汤姆，Mohan Chandra Gautam，又名库马尔同志，Com. Kumar

莫汉·维迪亚，Mohan Baidhya，又名基兰同志

姆玛拉姆·卡纳尔，Mumaram Khanal

姆普帕拉·洛克什马拉·饶，Muppala Lakshmana Rao，别号加纳帕蒂

马赫什·阿查里雅，Mahesh Acharya

马亨德拉·巴哈杜尔·沙赫，Mahendra Bahadur Shahi

马亨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Mahendra Bir Bikram Shah

马亨德拉·卡尔玛，Mahendra Kalmar

马亨德拉·帕斯万，Mahendra Paswan

马亨德拉·普拉萨德·雅达夫，Mahendra Prasad Yadav

马特里卡·普拉萨德·柯伊拉腊，Matrika Prasad Koirala

米兰·尼帕尼，Milan Nepali

米南德尔·里贾尔，Minendra Rijal

穆提·德维，Moti Devi

N

纳·巴哈杜尔·卡玛琦亚，Nar Bahadur Karmacharya

纳哈里·阿查里雅，Narhari Acharya

纳拉·巴哈杜尔·卡玛查亚，Nara Bahadur Karmacharya

纳拉扬·比拉斯·乔西，Narayan Bilas Joshi

纳拉扬·卡吉·什雷斯塔，Narayan Kaji Shrestha，别号普拉卡什

纳拉扬·曼·比朱克赫，Narayan Man Bijukchhe，别号罗希特同志

纳拉扬·辛格·普恩，Narayan Singh Pun

纳文·高汤姆，Naveen Gautam

奈普·巴哈杜尔，Nep Bahadur K.C．

南达·巴哈杜尔·比尤达·马加尔，Nanda Bahadur Buda Magar

南达·基肖尔·普恩，Nanda Kishor Pun，即帕桑同志

南希·J·鲍威尔，Nancy J .Powell

内特拉·比克拉姆·昌德，Netra Bikram Chand

尼兰詹·查帕金，Niranjan Chapagain

尼兰詹·戈文达·维迪亚，Niranjan Govinda Vaidya

尼莫·拉玛，Nirmal Lama

努拉达·柯伊拉腊，Anuradha Koirala

P

帕达姆·拉玛，Padam Lama

帕德马·拉特纳·图拉达尔，Padma Ratna Tuladhar

帕拉马南达·杰哈，Paramananda Jha

帕姆帕·布什尔，Pampha Bhushal

帕桑，即帕桑同志，Com.Pasang，原名南达·基肖尔·普恩

帕特里克·莫恩，Patrik Moon

帕万·K·班萨尔，Pawan K.Bansal

普拉布·沙阿，Prabhu Shah

普拉昌达，即普拉昌达同志，Com. Prachanda，原名普什帕·卡玛尔·达哈尔

普拉迪普·加瓦里，Pradip Gyawali

普拉迪普·尼帕尔，Pradip Nepal

普拉卡什，Prakash，原名纳拉扬·卡吉·什雷斯塔

普拉卡什·C·洛哈尼，Prakash C.Lohani

普拉卡什·曼·辛格，Prakash Man Singh

普拉桑特·波色，Prashant Bose

普什帕·卡玛尔·达哈尔，Puspa Kamal Dahal，别名普拉昌达同志

普拉莫德·米什拉，Pramod Mishra

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Prithvi Narayan Shah

普什帕·拉尔·什雷斯塔，Pushpa Lal Shrestha

Q

奇兰吉维·瓦格列，Chiranjivi Wagle

奇纳卡·库尔米，Chinak Kurmi

奇特拉·巴哈杜尔·K.C，Chitra Bahadur K.C

奇特拉·巴哈杜尔·什雷斯塔，Chitra Bahadur Shrestha

切特拉·曼·辛格·古隆，Chhatra Man Singh Gurung

钱·普·迈纳利，即钱德拉·普拉卡什·迈纳利，Chandra Prakash Mainali

钱德拉·普拉萨德·高吉尔，Chandra Prasad Gajurel

乔治·布什，George Bush

R

瑞卡·夏尔玛，Rekha Sharma

瑞特·巴哈杜尔·喀德卡，Rit Bahadur Khadka，又名普拉塔普同志（Com.Pratap）

S

萨哈娜·普拉丹，Sahana Pradhan

萨迦尔·B·潘德，Sagar B.Pande

萨迦尔·玛塔，Sagar Matha

萨克提·巴哈杜尔·巴斯奈特，Shakti Bahadur Basnet

萨利姆，即萨利姆同志，Com.Salim

萨朗德拉·库马尔·乌帕德亚雅，Shailendra Kumar Upadhyaya

萨姆什尔·辛格·谢里，Shamsher Singh Sheri

萨努·库马尔·什雷斯塔，Sanu Kumar Shrestha

萨什·谢尔臣，Sashi Sherchan

沙拉特·辛格·班达里，Sharat Singh Bhandari

沙穆布·拉姆·什雷斯塔，Shambu Ram Shrestha

桑贾伊·杜萨德，Sanjay Dusadh

桑托斯·布陀·玛嘉，Santosh Budha Magar

施旺特·辛哈，Swant Sinha

师瓦祢·达耶难陀，Swami Dayananda

什亚姆·什雷斯塔，Shyam Shrestha

什亚姆·萨兰，Shyam Saran

斯科特·H·德利斯，Scott Delisi

苏巴什·内姆旺，Subhas Nemwang

苏布拉塔·杜特，Subrata Dutt

苏达山，即苏达山同志，Com.Sudarshan，原名赫曼塔·普拉卡什·奥利

苏尔亚·巴哈杜尔·塔帕，Surya Bahadur Thapa

苏嘉塔·柯伊拉腊，Sujata Koirala

苏克·巴哈杜尔·罗卡，Suk Bahadur Rokka

苏克拉·瑞吉，Sukra Raj

苏雷什·瓦格列，Suresh Wagle，又名巴苏同志

苏伦德拉·米什拉，Surendra Mishra

苏尼尔，即苏尼尔同志，Com.Sunil，原名吉姆·巴哈杜尔·塔帕

苏希尔·柯伊拉腊，Sushil Koirala

苏亚·库玛·什雷斯塔，Surya Kumar Shrestha

苏岩纳斯·雅达夫，Suryanath Yadav

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

T

塔让·库玛里，Tara Kumari

坦卡·普拉萨德，Tanka Prasad

坦卡·普拉萨德·阿查里亚，Tanka Prasad Acharya

汤姆·凯西，Tom Casey

特雷西塔·沙费尔，Teresita Schaffer

特里布文·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Tribhuhvan Bir Bikram Shah Dev

吐尔西·吉里贾，Tulsi Giri

吐尔西·拉尔·阿玛提亚，Tulsi Lal Amatya

吐尔西·梅哈尔，Tulsi Mehar

图勒·拉伊，Thule Rai

托普·巴哈杜尔·腊伊玛吉，Top Bahadur Rayamajhi

W

维克拉姆提亚，Vikramaditya

维维德，即维维德同志，Com.Vividh，原名卡利·巴哈杜尔·坎姆

韦维克，即韦维克同志，Com.Vivek

沃尔特·多兰，Walter Doran

乌达亚·巴哈杜尔·查伦，Udaya Bahadur Chalaune

乌达亚·查伦，Udaya Chalaune

乌彭德拉·迪乌科塔，Upendra Devkota

乌彭德拉·雅达夫，Upendra Yadav

X

悉达斯·魏瓦德瑞金，Siddharth Varadarajan

赫西拉·雅米，Hisila Yami

西塔尔·库马尔，Shital Kumar

西瓦·香卡·慕克吉，Shiv Shankar Mukherjee

肖恩·麦科马克，Sean McCormack

谢尔·巴哈杜尔·德乌帕，Sher Bahadur Deuba

谢尔·B·潘瑞雅，Sher B.Pariyar

谢尔曼·库瓦尔，Sherman Kuwar，又名比沙尔同志，Com.Bishal

谢卡尔·柯伊拉腊，Shekhar Koirala

Y

亚当·埃雷利，Adam Ereli

亚历克斯·佩里，Alex Perry

亚姆·巴哈杜尔·阿迪卡里，Yam Bahadur Adhikari

扬·库马尔，Jaan Kumar

伊什瓦里·达哈尔，Ishwari Dahal

伊什沃尔·波克雷尔，Ishwor Pokhrel

因陀罗·莫汉·辛德尔，Indra Mohan Sigdel

Z

詹姆士·F·莫里亚蒂，James F. Moriarty

忠格·巴哈杜尔·拉纳，Jung Bahadur Rana

二　地名

A

阿迦堪奇，Arghakhanchi

阿恰姆，Achham

艾斯卢卡拉，Aiselukhara

艾特巴-拉米特，Aitbare Ramite

安得拉邦（印度），Andhra Pradesh

奥卡登加，Okhaldhunga

奥克哈科特，Okharkot

奥里萨邦（印度），Orissa

B

巴迪亚，Bardiya

巴华瓦-巴塔，Bahuarwa Bhatha

巴克塔普尔，Bhaktapur

巴江，Bajhang

巴昆德拜什，Bhakundebeshi

巴拉，Bara

巴隆，Baglung

巴卢旺，Bhaluwang

巴特那（印度），Patna

拜尔巴斯，Belbas

拜尔瓦，Barewa

班迪普尔，Bandipur

百拉哈瓦，Bhairahawa

班克，Banke

北安查尔（印度），Uttaranchal

北方邦（印度），Uttar Pradesh

贝尼，Beni

贝唐乡，Bethan VDC

比尔根杰，Birgunj

比哈尔邦（印度），Bihar

比拉德讷格尔，Biratnagar

比曼，Bhiman

博杰布尔，Bhojpur

布德万（印度），Burdwan

布赫乡，Kabhre VDC

布特瓦尔，Butwal

布图罗尔，Butural

博克拉，Pokhara

博杰布尔，Bhojpur

波普斯塔，Bhirpusta

C

查里科特，Charikot

茶里乡，Chauri VDC

昌黎乡，Chyangli VDC

春邦乡，Chunbang VDC

D

达丁，Dhading

大吉岭（印度），Darjeeling

达布莱宗，Taplejung

达尔班加（印度），Darbhanga

达努沙，Dhanusa

达马绰尔，Damachour

达什洪嘎，Dashdhunga

戴勒克，Dailekh

丹加迪，Dhangadi

丹科拉，Dhankhola

丹库塔，Dhankuta

当-德瓦库里，Dang Deokhuri

德拉通，Terhathum

登代尔图拉，Dadeldhura

迪库尔·波克哈里，Dhikur Pokhari

多蒂，Doti

多尔卡，Dolakha

多尔帕，Dolpa

G

嘎姆，Gam

甘达基 Gandaki

甘蒂绍尔，Ghantishore

甘嘎特-多比嘎特，Gangate Dhobighat

甘古迪，Gamgudi

甘勒什普尔乡，Ganeshpur VDC

甘特什瓦尔，Ghanteshwar

高尔，Gaur

高莱希，Ghorahi

格尔纳利，Karnali

咕勒蜜，Gulmi

戈巴蒂哈乡，Gobardiha VDC

戈尔卡，Gorkha

戈甘帕尼，Goganpani

戈拉克普尔（印度），Gorakhpur

H

海德拉巴邦（印度），Hyderabad state

赫陶达，Hetauda

J

迦毗罗瓦斯堵，Kapilvastu

加德满都，Kathmandu

迦迪查普，Ghartichhap

加尔各答（印度），Calcutta

加雷帕蓝恰克，Kavrepalanchok

吉尔旺乡，Jelwang VDC

吉拉塔迪，Khiratadi

吉纳邦，Jinabang

贾贾科特，Jajarkot

贾坎德邦（印度），Jharkhand

贾纳克布尔，Janakpur

贾帕，Jhapa

贾让-泮塘乡，Jarang-Pandrung VDC

姜特，Jante

金奈（印度），Chennai

久姆拉，Jumla

K

卡布克，Kabhrc

卡查旺乡，Karchawang VDC

卡兰嘎，Khalanga

卡里科特，Kalikot

卡里马蒂-卡尔奇，Kalimati Kalche

卡皮瓦斯图，Kapilvastu

卡斯基，Kaski

卡里敦格，Kharidhunga

凯拉利，Kailali

坎达哈，Kandaha

坎普科特，Kapurkot

堪钱布尔，Kanchanpur

科拉巴利，Kerabari

克里什纳布希尔，Krishnabhir

科唐，Khotang

科特瓦达，Kotwada

库普朗乡，Khoplang VDC

库瑞里乡，Kureli

L

拉布蒂，Rapti

拉尔班迪，Lalbandi

拉罕，Lahan

拉姆普尔，Rampur

拉梅查普，Ramechhap

拉兹姆巴特，Lazimpat

拉苏瓦，Rasuwa

兰吉森格-奇萨潘尼，Rangisng Chisapani

蓝琼县，Lamjung

劳塔哈特，Rautahat

勒利德布尔，Lalitpur

黎邦，即黎邦乡，Libang VDC

鲁潘德希，Rupandehi

鲁孔，Rukum

卢因泰尔，Luintel

罗尔帕，Rolpa

M

马奥塔里，Mahottari

马克万布，Makwanpur

马哈拉施特拉邦（印度），Maharashtra

马哈瓦里乡，Mahavari VDC

马甘申，Mangalsen

马鲁图尔，Marutole

马纳哈里，Manahari

马奇哈乡，Machhae VDC

马瑞高纳乡，Mrigaulia VDC

马苏拉丹达，Mathuradanda

马索库拉，Masotkhola

迈纳珀卡哈里，Mainapokhari

芒格拜尔，Mangalbare

米鲁尔乡，Mirul VDC

苗地，Myagdi

木古，Mugu

莫让，Morang

姆西科特，Musikot

默伦瓜，Malangawa

木斯塘，Mustamg

N

纳克，Narke

纳拉扬哈尔，Narayanghar

纳萨尔巴里（印度），Naxalbari

呐瓦罗帕喇希，Nawalparasi

尼泊尔根杰，Nepalgunj

尼珀卡利，Kanepokhari

努瓦科特，Nuwakot

努瓦根乡，Nuwagaon VDC

P

帕巴特，Parbat

珀勒德布尔（印度），Bharatpur

帕莱纳，Puraina

帕罗帕，Palpa

帕帕巴里，Phaparbari

帕萨，Parsa

帕坦，Patan

潘道恩，Pandaun

潘蒂邦，Phuntibang

派普尔乡，Papal VDC

潘切塔，Panchthar

皮乌坦，Pyuthan

普瓦-科拉，Puwa Khola

Q

奇萨潘尼，Chisapani

奇普-班吉昂，Chiple Bhanjang

奇塔万，Chitawan

恰蒂斯加尔邦（印度），Chhattisgarh

S

萨吉普尔乡，Sahajpur VDC

萨拉希，Sarlahi

萨莱里，Salleri

萨利亚纳，Salyan

萨普塔里，Saptari

萨特巴利亚，Satbaria

杉迪喀卡，Sandhikharka

桑库瓦萨巴，Sankhuwasabha

绍蒂科拉，Sautikhola

苏尔凯德，Surkhet

苏克拉潘塔，Suklaphanta

苏拉科拉，Surai Khola

孙萨里，Sunsari

孙瓦尔，Sunwal

索鲁孔布，Solukhumbu

T

塔鲁万，Tharuwan

塔纳胡，Tanahun

坦森，Tansen

唐卡蒂，Dhangadhi

特莱，Terai

特仑甘纳（印度），Telangana

特旺，Tewang

W

瓦迪乡，Dhawadi VDC

瓦腊纳西（印度），Varanasi

哇灵，Waling

乌代普尔，Udaipur

X

希里巴，Siraha

西查姆帕兰（印度），Champaran

西里古里（印度），Siliguri

西孟加拉邦（印度），West Bengal

希瓦加瑞，Shivagarhi

辛杜帕尔乔克，Sindhupalchowk

辛杜利，Sindhuli

鲜迦，Syangja

Y

扬加马哈尔（印度），Jangalmahal

伊拉姆，Ilam

Z

中央邦（印度），Madhya Pradesh

三　政党和组织

A

阿萨姆联合解放战线，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om，ULFA

B

秘鲁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Peru

不丹共产党（马列毛主义者），Bhutan Communist Party（Marxist-Leninist-Maoist）

不列颠革命国际主义分遣队，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t Contingent，Britain

博德兰民族民主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of Bodoland（Assam，India），NDFB

D

东孟加拉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Lal Patakar），Purba Banglar Communist Party-Marksbadi-Leninbadi（Lal Patakar）

东孟加拉无产阶级政党（毛主义者布尔什维克重组运动），Purba Banglar Sarbahara Party（Maoist Bolshevik Reorganization Movement）

东孟加拉无产阶级政党（Maobadi Punargathan Kendra），Purba Bangala Sarbahara Party（Maobadi Punargathan Kendra）

东孟加拉无产阶级政党（中央委员会）Purba Bangala Sarbahara Party（Central Committee）

多米尼加革命共产主义联盟，Revolutionary Communist Union，Dominican Republic

G

公共审计委员会，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PAC

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地区委员会，Communist Party of Colombia（Marxist-Leninist），Mao Tsetung Regional Committee

哥伦比亚革命共产主义小组，Revolutionary Communist Group of Colombia

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t Movement，简称RIM

H

海地革命国际主义小组，Haitian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t Group

皇家事务委员会，Royal Privy Council

J

解放阵线团体，Mukti Morcha Samuha，Liberation Front Group

军队整编特别委员会，Army Integration Special Committee，AISC

L

联合国家人民运动（UNPM），United National People's Movement

联合国驻尼泊尔特派团（UNMIN），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Nepal

联合人民委员会，United People's Committees，UPC

M

马迪西解放阵线，Madhesi Liberation Front，MLF

马迪西联合民主阵线，United Democratic Madhesi Front，UDMF

马迪西联盟民主阵线（SLMM）Samyukta Loktantrik Madhesi Morcha，SLMM

马迪西民族解放阵线，Madhesi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MNLF；或Madhesi Rashtriya Mukti Morcha，MRMM

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Madhesi Jana Adhikar Forum，Nepal，MJF；或Madhesi People's Rights Forum，Nepal，MPRF

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民主），Madhesi Jana Adhikar Forum-Loktantrik，MJF（L）

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Nepal），Madhesi Jana Adhikar Forum-Nepal，MJF（Nepal）

美国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USA，RCP-USA

美国拯救儿童基金会，Save the Children Fund-USA

孟加拉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Bangladesher Samyabadi Dal（Marksbadi-Leninbadi）

民族解放党，Rastriya Janamukti Party（National Emancipation Party），

民族民主党，Rastriya Prajatantra Party

民族人民阵线，Rastriya Janamorcha（National People's Front）

孟加拉-比哈尔特殊区域委员会，Bengal-Bihar Special Area Committee

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Communist Party of Bangladesh（Marxist-Leninist），BSD（M-L）

孟加拉国普巴无产阶级政党，Proletarian Party of Purba Bangla，Bangladesh

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Party of Communists of the Republic of Moldova

N

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on Committee of Maoist Parties and Organisation of South Asia，CCOMPOSA

尼泊尔本土民族联盟，Nepal Federation of Indigenous Nationalities，NEFIN

尼泊尔大会党，Nepalesische Kongresspartei，Nepali Congress Party，NCP

尼泊尔共产党（阿玛提亚），尼共（阿玛提亚），Communist Party of Nepal（Amatya），CPN（Amatya）

尼泊尔共产党（布尔玛），尼共（布尔玛），Communist Party of Nepal（Burma），CPN（Burma）

尼泊尔共产党（2006），尼共（2006），Communist Party of Nepal（2006），CPN（2006）

尼泊尔共产党（联合），尼共（联合），Communist Party of Nepal（United），CPN（United）

尼泊尔共产党（联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尼共（联合马列），Communist Party of Nepal（United Marxism-Leninism），CPN（UML）

尼泊尔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尼共（马），Communist Party of Nepal（Marxist），CPN（M）

尼泊尔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尼共（马列主义）Communist Party of Nepal（ML），CPN（ML）

尼泊尔共产党（马列毛主义者），尼共（马列毛），Communist Party of Nepal（Marxist-Leninist-Maoist，CPN（MLM）

尼泊尔共产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尼共（马列毛主义者思想），Nepal Communist Party（Marxism-Leninism-Mao Thought），NCP（MLM）

尼泊尔共产党（马列主义者），尼共（马列主义者），Communist Party of Nepal（Marxist-Leninist），CPN（ML）

尼共（马列—社会主义者），CPN（ML-Socialist），

尼泊尔共产党（马南达尔），尼共（马南达尔），Communist Party of Nepal（Manandhar），CPN（Manandhar）

尼泊尔共产党（Masal），Communist Party of Nepal（Masal）

尼泊尔共产党（Mashal），Communist Party of Nepal（Mashal）

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者），尼共（毛），Communist Party of Nepal（Maoist），CPN（M）

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者，尼共—毛，Communist Party of Nepal—Maoist，CPN—M

尼泊尔共产党（民主派），尼共（民主派），Communist Party of Nepal（Democratic），CPN（Democratic）

尼泊尔共产党（普什帕·拉尔），尼共（普·拉），Communist Party of Nepal（Pushpa Lal），CPN（PL）

尼泊尔共产党（四大），Communist Party of Nepal（Fourth Convention）

尼泊尔共产党（团结中心），Communist Party of Nepal（Unity Centre）

尼泊尔共产党（团结中心—Masal），Communist Party of Nepal（Unity Centre-Masal）

尼泊尔共产党（统一），Communist Party of Nepal（Unified），CPN（Unified）

尼泊尔共产党（统一大会），Communist Party of Nepal（Unity Conference）

尼泊尔共产党（沃玛），Communist Party of Nepal（Varma）

尼泊尔共产主义者同盟，Nepalese Communist League

尼泊尔工农党，Nepal Workers Peasants Party，NWPP

尼泊尔工农党，Nepal Laborers and Peasants Party

尼泊尔工农组织，Nepal Workers Peasants Organization

尼泊尔联合革命人民委员会，United Revolutionary People's Council，Nepal，URPC

尼泊尔联合左翼阵线，United Left Front，Nepal，ULFN

尼泊尔民族民主党，Rastriya Prajatantra Party Nepal，RPPN

尼泊尔民主大会党，Nepali National Congress

尼泊尔亲善党，Sadbhavana Party

尼泊尔亲善党（阿南第派），Nepal Sadbhavana Party（Anandi Devi），NSP（Anandi Devi）

尼泊尔亲善党（马哈托），Sadbhavana Party（Mahato）

尼泊尔人民党（社会民主主义），People's Party（Democratic Socialist）

尼泊尔人民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Nepal，PLA

尼泊尔人民进步论坛，Nepali People's Progressive Forum，NPPF

尼泊尔人民统一战线，United People Front of Nepal，UPFN；Sanyukta Janamorcha Nepal，SJM

尼泊尔人民阵线，People's Front of Nepal，PFN；Janamorcha Nepal

尼泊尔统一共产党（毛泽东主义者），统一尼共（毛），Unified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Maoist），UCPN（M）

尼泊尔无产阶级工人组织，Proletarian Workers Organisation

尼泊尔政治党，Rastriya Janashakti Party（Nepal Political Party），RJP

Q

全国群众运动协调委员会，National Mass Movement Coordination Committee，NMCC

全印度尼泊尔国民大会党，Akhil Bharatiya Nepali Rashtriya Congress，All-India Nepali National Congress

全印度尼泊尔学生联合会，All India Nepalese Students Association，AINSA

全印度尼泊尔团结社会，All India Nepalese Unity Society

全印度人民抵抗论坛，All India People's Resistance Forum

全尼泊尔本土民族，All Nepal Indigenous Nationalities，ANIN

全尼泊尔达立特解放阵线，All Nepal Dalit Liberation Front，ANDLF

全尼泊尔妇女协会（革命派），All Nepal Women's Association（Revolutionary），ANWA-R

全尼泊尔民族自由学生联盟（革命派），All Nepal National Free Students Union（Revolutionary），ANNFSU-R

全尼泊尔共产主义革命协调委员会（马列主义者），All Nepal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Coordination Committee（Marxist-Leninist）

全尼泊尔工会组织，All Nepal Trade Union，ANTU

全尼泊尔民族独立学生联盟，All Nepal National Independent Student Union，ANNISU

全尼泊尔农民协会（革命），All Nepal Peasants Association（Revolutionary），ANPA-R

R

人民委员会，Praja Parishad，People's Council

人民运动联合委员会，Joint People's Agitation Committee

人民战争团体，People's War Group，PWG，即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团体，全称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人民战争团体）

T

特莱马迪西民主党，Terai-Madhesh Loktantrik（Democratic）Party，TMLP

土耳其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Communist Party of Turkey（Marxist-Leninist）

X

锡兰共产党，Ceylon Communist Party

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Ceylon Communist Party（Maoist）

新西兰红旗团体，New Zealand Red Flag Group

Y

意大利共产主义鼓动宣传集体，Communist Collective of Agit/Prop，Italy

意大利特兰托共产主义委员会，Communist Committee of Trento，Italy

意大利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组织，Proletarian Communist Organisation，Marxist-Leninist，Italy

印度教青年协会，Hindu Youth Association

印共（马列）—解放，CPI（ML）Liberation，全称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解放，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rxist-Leninist）-Liberation

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全称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纳萨尔巴里，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rxist-Leninist）-Naxalbari，CPI（ML）-Naxalbari

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团体，全称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人民战争团体），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rxist-Leninist）-People's War Group，CPI-ML-PWG

印共（马列）—党的统一，全称印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党的统一，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rxist-Leninist）- Party Unity，CPI（ML）-Party Unity

印度革命共产主义者中心（马列毛主义），Revolutionary Communist Centre of India（Marxist-Leninist-Maoist）

印度革命共产主义者中心（毛主义者），Revolutionary Communist Centre of India（Maoist）

印度革命共产主义政党领导委员会，Leading Committee，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India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rxist-Leninist），CPI-ML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oist），CPI（M）

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者中心，Maoist Communist Centre of India，MCCI

伊朗共产党联盟（Sarbedaran），Union of Iranian Communists，Sarbedaran

Z

左翼联合阵线，United Left Front，ULF

争取公民权利委员会，Nagrik Adhikar Samiti，Citizen's Rights Committee

职业团结团体，Professional Solidarity Group



后　记

本著作是笔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者）的历史、执政状况与尼泊尔局势研究”（09YJA710066）的最终成果，也是笔者长期潜心跟踪研究尼共（毛）的心得、结晶。

回首10多年来特别是最近5年来的研究历程，可以用“不易”这个词来概括。研究对象尼共（毛）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国内研究起步又较晚，成果有限。能得到的信息资料主要靠英文网站，但用互联网查询外文信息资料并不便捷，Google经常登录不上去。不少外文资料原先能查到，但突然间就没有了。馆藏的英文资料库内容陈旧，最新成果不能及时地更新进去。尽管困难重重，但笔者仍查阅并保存了数百万字外文文献，为研究的顺利完成提供了根本的保障。这些文献，有不少是珍贵的原始资料，在国内首次披露，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都很高。

研究的难点还在于，如何系统梳理和归纳尼共（毛）30多年的历史，如何系统梳理和归纳尼泊尔60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史，如何系统梳理和归纳尼泊尔近代以来100多年的历史。这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方细究起来都是重要而艰巨的研究课题。如果不对尼泊尔历史、尼泊尔共运史、尼共（毛）历史有着深入的了解，是很难完成本课题的研究任务的。本成果在这些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当然，结果和水平如何，还有待各位读者和方家评论。

本成果在研究的过程中得到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李慎明研究员、梁柱教授、周新城教授、任大奎教授、梅荣政教授、刘书林教授、蒲国良教授、李述森研究员、乔瑾副教授等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也得到尼泊尔和尼共（毛）问题研究专家王静、贾鹏、袁群、红石等同志的关心、鼓励和帮助，笔者指导的研究生王剑、张培、段玉、李莲莲也参与了个别节目的撰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成果在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和社科文献出版社的鼎力相助并被纳入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系列，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资金的出版资助，还得到了中心领导王立强研究员、出版社领导祝得彬先生尤其是本书责任编辑的支持、理解和帮助，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郝立新院长、侯衍社副院长以及学院全体学术委员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王小艳研究生也协助笔者处理了一些具体事务，没有他们的无私关爱和辛勤付出，本成果是不能及时付梓面世增色添彩的，在此也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向他们致以深深的祝福。

由于尼泊尔和尼共（毛）问题错综复杂，内容广泛，笔者的水平和掌握的资料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舛误，诚恳地希望读者、同行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便更深入地推动有关问题的研究。


汪亭友



2015年5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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